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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目前， 仍未 有任何 中國歷 史家全 面地利 用報刊 書籍及 
訪問 當事人 的材料 來描述 1Q25  —  27 年 中國無 產階級 的一次 
失 敗了的 革命。 當 事者， 無論 是國民 黨或斯 大林主 義者， 
以至 中國共 產黨都 在顚倒 黑白、 歪曲 眞象， 毁 滅資料 、製 
造假 歷史； 一切 西方的 資產階 級學者 及記者 也都指 鹿爲馬 
， 妄加 毁謗。 遂令 此一偉 大革命 之光芒 爲時間 所遮蓋 。東 
亞叢書 爲使此 一偉大 無產階 級革命 運動的 史實， 爲 當代中 
國人所 了解， 特重印 本書， 以 刺激此 方面的 硏究； 或更從 
過去 歷史的 了解中 ，獲得 經驗及 敎訓， 以幫 助預將 到來的 
中國 和世界 的革命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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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給本書 中譯本 重版所 寫序言 


給中 國革命 的悲劇 （ 中國革 命史） 中譯 本重版 寫序言 ，對 
我 來說， 是一 件特別 繁複的 工作。 一 九四七 年上海 初版的 
中 譯本， 是據 一九三 八年初 版的英 文本翻 譯的。 英 文本初 
次 面世後 ，曾經 重大的 修訂， 多次 刊行。 但 這次的 中譯本 
是直 接用一 九四七 年初版 本重排 。英文 本後來 的修訂 ，很 
明 顯地， 不能 加入這 個重印 本中。 目 前這個 英文修 訂本已 
有數國 文字的 翻譯， 我 希望有 一天亦 會同樣 地出現 中文譯 
本。 同時， 在這序 言中， 我覺 得應該 向這中 文版的 新讀者 
說明， 書中 那些部 份經過 改變或 訂正， 而且， 他們 是怎樣 
反 映以後 歷史的 判斷， 和我自 己怎樣 逐漸地 了解和 解釋這 
些有關 事件的 過程。 

這本書 檢討了 蘇聯對 中國的 第一次 干渉， 和 它在一 九二五 
年至二 七年的 中國革 命底失 敗中所 扮演的 角色。 它 描述了 
蔣 介石和 國民黨 後來如 何從這 些事件 中獲得 權力。 這些最 
初 的經驗 影響了 中國的 共產主 義運動 和現在 大部份 屬於老 
一輩的 高層領 導份子 。從那 時候起 ，這 一早期 的歷史 極大地 
影響 了在中 國發生 的種種 事件。 它爲 共產主 義者終 於于一 
九 四九年 在中國 奪得權 力提供 了政治 上的和 心理上 的條件 
和 環境， 在中共 政權和 蘇聯關 係的發 展上， 影 響尤大 。近 
年來 ，隨 着毛澤 東把政 權移交 紿年靑 一代的 時間的 逐漸推 
近 （ 如 某些人 想的那 樣）， 北 京領導 圈所出 現的政 治和私 
人的鬥 爭中， 仍舊深 深地根 植着這 段早期 歷史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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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和北 京老一 輩的領 導人， 幾 乎都有 過此藶 史所寫 的早期 
經驗。 當一 九二四 年第一 次的國 共聯盟 燃起 了一次 波瀾壯 
濶的全 國性羣 衆革命 運動， 他 們有的 已經扮 演了領 導的角 
色， 有的是 年輕的 幹部。 這 個運動 勢如破 竹地從 長江中 
游盆 地冲到 上海， 一直 到一九 二七年 春天， 才給蔣 介石的 
反革命 行動所 扼殺。 情 況是， 他們以 及他們 的運動 被自己 
忠 心追隨 的俄羅 斯指導 者的策 畧帶到 一次悲 劇性的 潰崩， 
使 他們不 得不爲 生命而 逃亡。 在 城市、 在 鄕村、 成 千上萬 
的人 被蔣介 石的劊 子手所 屠殺。 現在 一般人 對中國 共產主 
義 運動的 認識， 多以陝 西延安 這個偏 僻的西 北內陸 基地爲 
起點。 抗戰 期間， 共產黨 不錯是 從這裡 重新推 展工作 ，並 
終於 成功地 掌握了 政權。 但囘顧 前期所 發生的 事件中 ，今 
曰 的讀者 也許能 更淸楚 地看到 後期的 發展， 特別是 中蘇關 
係 的破裂 的某些 根源。 更能了 解蘇俄 爲何成 爲支配 着中共 
領 導人的 思想及 行爲的 强大的 沙文主 義和仇 外主義 所針對 
的主要 目標。 

這整段 歷史， 貫串 着一個 饒有諷 刺性的 事實。 這事 實雖然 
幾 乎從任 何觀黠 看來， 都諷 刺得夠 厲害， 但 是對那 些或多 
或少有 過這一 段經歷 的人， 却是無可言狀^6是如此 。 毛澤 
東 在中國 共產黨 中的領 導地位 乃是由 於斯大 林在一 九二七 
年那麽 大量製 造的災 難所促 成的。 斯 大林造 成這些 災難是 
因 爲他以 一己民 族爲出 發的共 產主義 底基本 觀念去 看別國 
釣革 命鬥爭 。在 他看來 ，別 國的革 命鬥爭 ，不過 是爲俄 
羅 斯利益 服務這 個至高 無上的 需要所 支配。 他把這 需要轉 
化 一 - 合理化 —— 成爲保 衞世界 上唯一 的所 謂工人 國家的 
需要。 托洛茨 基反對 斯大林 的中國 政策， 認 爲這政 策是對 
「民 族資產 階級」 領導 的一種 迎合。 他反對 斯大林 的革命 
r 階段」 說以爲 即使在 民族資 產階級 革命的 階段， 也只有 
「無產 階級」 才 能成功 地領導 革命。 這不過 是俄羅 斯歷史 
上盂 什維克 與布爾 什維克 分歧的 重演， 而列 寧早於 一九一 
七年 十月奪 取政權 時解决 了這個 問題。 同 樣地， 托 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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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他所認 爲絕不 可妥協 的列寧 主義底 無產階 級國際 主義來 
與斯 大林的 「一 個國家 的社會 主義」 的 民族主 義信條 對立。 
一九二 七年革 命失敗 後二十 二年， 毛 澤東終 於領導 中國共 
產 黨取得 政權。 他的成 功並非 由於斯 大林機 械的革 命階段 
論， 亦非托 洛茨基 的純粹 無產階 級論。 他以 共產黨 爲無產 
階級 的政黨 而藉以 保存了 它必須 的理論 上的純 粹性， 實際 
上， 他用 的却是 明顯地 與列寧 不同的 策畧， 以共產 黨領導 
的農民 軍隊從 內陸農 村進攻 城市。 掌 握政權 以後的 毛澤東 
給中國 自古至 今本已 存在的 力量所 推動， 而 終於變 成了頭 
號的民 族共產 主義者 。他與 斯大林 去世後 的俄羅 斯分離 ，去 
追尋他 自己的 道路， 他 呼籲世 界共產 主義運 動承認 北京而 
非莫斯 科爲眞 正革命 主義的 中心。 斯 大林被 鞭屍後 多年， 
他仍 從到處 懸掛斯 大林像 的北京 號召全 世界去 跟從他 。但 
他所高 舉的却 是托洛 茨基的 不斷革 命論的 旗幟。 那 是說每 
個國 家的工 人階級 向着社 會主義 勝利不 斷永無 止境、 絕不 
妥協、 進 攻性地 前進， 從 一個國 家到另 外一個 國家， 直到 
囊 括整個 世界。 這是個 帶着不 可思議 因果報 應奇妙 的辨證 
法： 列寧 主義產 生了斯 大林主 義與托 洛茨基 主義的 對立。 
斯 大林主 義與托 洛茨基 主義又 合而成 爲一個 新的革 命的毛 
澤東 主義。 

這書 本身的 故事反 映了這 大段歷 史經驗 的一小 部份。 它是 
那 經驗早 期的編 年史， 而由於 事件本 身和作 者對事 情的理 
解 的改變 ，這書 亦曾經 更動。 書 的本身 自從初 版以來 ，也有 
過一 段多采 多姿的 經歷。 初刊 的一九 三八年 本的鉛 版和殘 
存的 成書， 於 一九四 o 年 納粹轟 炸倫敦 時全部 被毁滅 。在 
上海 出版的 盜印英 文本流 傳較廣 ，稍後 期間， 在世界 很多角 
落裡 都可以 看到這 版本。 (這 是日 本佔領 時期一 間地下 印庙! 1 
舘 用柯式 版印行 的。) 一 九四四 年我在 印度發 現了油 印的節 
縮本。 本 書的中 文譯本 則於一 九四七 年在上 海印刷 刊行。 
多 年來， 此書 被稱爲 「經 典」 之作而 不斷地 被引用 於無數 
的書 目與附 註中。 此書 本身的 數目却 越來越 稀少。 由於事 


實再 三提示 我們， 這些 早期國 共的關 係與當 前的史 實有着 
很大的 關聯， 故此 很多人 透過直 接的詢 問和 書藉報 刊的廣 
吿找尋 這書。 到了 一九五 一年， 這書實 在是供 不應求 ，史 
丹福大 學出版 社刊行 了一個 新的修 訂本。 十 年後又 刊行了 
第 二個修 訂本。 這修訂 本經過 數次的 再版， 而在最 近幾年 
另 行印刷 普及本 並予以 補訂。 同時， 在這 期間， 這 書被翻 
譯成日 、法 、意 大利等 文字。 

假如 這中文 翻譯本 的讀者 參考本 書的任 何其它 版本時 ，他 
們 會發現 到在這 些版本 修訂的 改變。 但是爲 了那些 不方便 
或 不可能 這樣做 的中國 讀者， 我覺得 有義務 在這裡 嘗試槪 
述此 書的修 訂版與 中文譯 本所據 的初版 之間的 不同。 有些 
不 同主要 是結構 上的。 例如在 初版中 某些有 關一九 二七年 
以 後的中 國的章 節被取 消了， 目的是 要使這 本書囘 復成一 
九 二五至 二七年 的藶史 的最初 面貌。 如其中 r 中國 蘇維埃 
的興 起與崩 潰」， 記叙了 江西時 期及長 征至延 安一章 ，它 
詳細的 資料在 後期的 版本中 被重新 採納爲 附錄。 

其 它的改 變却是 不同性 質的。 此書之 原意是 要提出 一個反 
對共產 國際的 論辯， 它 的目的 是忠實 地依賴 着文件 紀錄去 
駁 斥共產 國際的 作僞。 共產國 際嘗試 以這種 竄改揑 造的手 
法去 埋沒當 年在中 國眞正 發生的 事實。 內容 主體的 各種修 
訂是 希望把 多餘的 論辯， 主觀的 判語， 或重 覆的論 證取消 
後， 此書更 能一釺 見血。 這堅 修訂大 部份只 是風格 與語調 
的 改變， 目的 是要使 事實與 文件更 能自呈 原意。 

除了風 格和語 調上的 改變之 亦有 些地方 的變動 是我希 
望 透過各 次修訂 而設法 表達我 個人對 某些史 實的判 斷的嬗 
變。 所謂 判斷往 往只是 r 看法」 或 r 觀黠」 的 同義詞 ，而 
觀點 又不過 是偏見 的另一 種說法 而已。 每個 作者， 尤其是 
每個藶 史家都 爲這些 偏見所 困擾， 因 爲他無 可避免 地總受 
到 某一時 期的內 在或外 在因素 所左右 而形成 他對人 事的看 
法。 所有藶 史及政 治的事 件都是 由種種 衝突而 引起的 ，各 
種 看法都 是見仁 見智， 而且按 定義來 說都蘿 含着爭 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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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看 法關乎 種種人 事上时 懸案 ，而 所有 有關這 些懸案 
的想法 都可能 轉變， 所有的 論辯都 可能被 反駁， 所 有的觀 
察都帶 偏詖。 歷 史家的 責任， 不在乎 要求根 本不能 達到的 
.客 觀性， 而是首 先要盡 所能以 明察秋 毫的勁 兒去處 理各種 
事實和 它們的 紀錄。 其 次他要 淸楚自 己的偏 見並坦 白的承 
認出 ， 好使讀 者閱覽 時能夠 醒覺。 作者的 困難是 如何盡 
暈使 自己的 偏見或 觀點不 會產生 作僞的 選擇， 不會 隨意取 
或忽客 某些特 別事件 或某些 人物的 說話， 斷章剪 裁的使 
它們 適合自 己先存 之見或 目的。 正 如我所 指出， 任 何一個 
讀 者很快 便會覺 得這本 書是以 很大的 偏見寫 成的。 由於這 
偏見， 那 是說由 於書對 事實的 判斷， 闡釋和 理解， 這書 
當然 備受各 種不同 的政治 語言及 文字所 攻撃， 禁止 及咒罵 
， 但我 很高興 能夠這 樣說， 同 樣的攻 擊咒罵 却從來 沒有渉 
及本 書對於 特別事 情的處 理和對 資料的 運用。 由於 我太過 
專 心於材 料的研 究和太 熱心找 尋可能 掌握的 材料， 主觀觀 
念任 何變動 亦不至 於更正 客觀的 事實， 這是可 理解的 。我 
着 手此書 是盡量 忠實地 運用我 所能找 到的歷 史文獻 去描述 
一九二 五年至 二七年 在中國 發生的 事件， 這 始終是 本書的 
目的。 而且， 我 希望在 目前重 刊的中 譯本所 根據的 原版以 
及中國 讀者將 會在適 當的時 候替自 己 找到的 其它文 字的修 
訂 本中， 這個 宗旨都 算是得 體的。 同時， 讓 我在這 兒懇摯 
.地說 一句： 這本 書的資 料不斷 地被很 多近來 研究這 時期的 
中 國歷史 的人所 採用。 他 們從很 多不同 的觀點 ，即 是說： 
扁見， 去 審查書 中所用 的大部 份資料 而自然 地產生 他們自 
己對這 座資料 意義的 解釋和 判斷。 

.在 此應 該强調 的是 ，自從 我寫這 書以來 ，我自 己對於 這些事 
件的觀 點有頗 爲巨大 的改變 。這 中文 譯本上 刊載的 已經是 
差不 多三十 五年前 所成的 見解。 除非 是特別 僵化， 否則一 
個 研究人 類行事 的人生 活在這 動蕩的 時代， 是不能 不產生 
新 觀點， 就 是說， 不能不 無間斷 地對社 會及政 治種種 問題的 
變遷， 以及 我現在 認爲更 重要的 一 ■個 人存在 的奧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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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 的看法 。我那 一代的 人的經 驗使我 曾感受 過一點 ，那些 
認爲自 己 可以幫 忙使世 界變得 更好或 更人道 的前輩 所留給 
我 們的， 我 也分嘗 過一丁 點兒， 然而， 正如 那許多 超越我 
的人 一樣， 我仍然 在尋求 着我年 輕時， 尤其 是在我 寫這書 
的時候 曾一度 以爲已 經獲得 解答的 問題的 答案。 

因此， 當這本 書最初 寫成的 時候， 它反 映了， 並支 持着托 
洛茨基 所提出 對中國 事件的 觀黠。 作 爲左翼 反對派 領袖的 
托洛 茨基提 出這些 觀黠， 在俄 國共產 黨中對 斯大林 進行鬥 
爭。 （ 這鬥爭 正當中 國革命 失敗的 時候， 部 份由於 這失敗 
而達 到其高 潮。） 愈 鑽研這 藶史的 資料， 我 愈覺得 托洛茨 
基 事實上 對中國 每一主 要的轉 捩黠都 曾作出 十分精 確的推 
測， 並極 其準確 地把這 部藶史 劇程的 主角性 格刻劃 出來。 
他對 黨官方 路線的 分析和 批判曾 屢次被 證實。 而本 書對這 
些 證據作 有史以 來首次 的詳細 檢討， 這事實 是不會 隨時間 
或 作者觀 點的轉 變而改 變的。 不過， 當我開 始知道 和體驗 
到中 國以外 的這些 觀念和 政洽傾 向的衝 突時， 我的 觀黠確 
曾轉 變過。 例如， 當這 書最初 寫成的 時候， 它接 受了托 
洛 茨基認 爲一九 二五年 至二七 年及以 後俄羅 斯是一 個工人 
國家的 觀點。 托 氏以爲 這工人 國家雖 然被那 些後來 居上的 
( Epigone  ) 領袖 和篡權 的官僚 組織改 變得走 了樣， 然而在 
世界舞 台上， 它 仍然扮 演著托 氏所稱 「進 步」 的角式 。在 
我 重新修 訂此書 之前， 我便已 開始覺 得這不 過是替 史大林 
統治 俄羅斯 時代的 眞象加 以打圓 塲的八 股而已 。它 着實曾 
經 成爲俄 羅斯及 世界其 它地方 整整一 代的革 命者的 墓誌銘 
。俄 國在 一九三 o 年代， 這個大 淸算、 大審判 的時代 的經驗 
給以 r 無 產階級 專政」 這 觀念一 個灰暗 和可怕 的意義 。然 
而 我那一 代的很 多燥急 的年靑 激烈份 子却能 一度接 受這觀 
念， 認爲 無產階 級專政 ，按理 論說， 是一個 短期內 帶向更 
大自由 的過渡 時期。 俄 國的經 驗敎導 我們： 權威主 義和民 
丰 的社會 主義是 絕對矛 盾的。 而從布 爾什維 克主義 的基本 
前 提下所 產生的 一黨專 制的政 治生活 只能導 至權力 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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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暴力， 而不能 適當地 替我們 追求的 民主社 會主義 的目的 
服務。 

雖 然我不 接受托 洛茨基 所宣揚 的布爾 什維克 主義， 我仍然 
尊 重他有 關社會 主義革 命眞義 的一些 槪念。 雖然他 始終是 
李育 極權思 想的犧 牲品和 囚徒， 但 最後還 是他—— 托洛茨 
基 —— 起 來反抗 極權， 並成爲 一個超 越了種 種陰謀 、權力 
機器、 歪曲 中傷和 當年史 大林主 義當權 下的血 腥鎭壓 ，仍 
然 巍然存 在的革 命道德 象徵。 我們並 無需要 接受托 洛茨基 
的見解 ，才能 尊重他 。然 而我却 不能毫 無顧慮 地把他 爲本書 
原版 所寫， 並 載着他 對本書 的熱情 支持的 導言， 包 括在後 
來各個 修訂本 子中。 托洛 茨基在 一九四 o 年 被克里 姆林宮 
的刺客 謀殺。 我 們現在 只可以 猜測， 倘 若他當 年不死 ，他 
對 俄國、 對如何 達成一 個新而 更民主 有效的 結合革 命思想 
和行 動的方 法所可 能發展 出來的 見解， 或者 臈度他 若今曰 
尙存， 深 思自己 的思想 從種子 萌芽茁 壯成爲 它現在 在毛澤 
東中 國所達 到的模 樣兒會 有什麽 感想。 至 於我自 己 則堅信 
沒 有任何 人或政 黨的絕 對權力 可以隻 手空拳 達成一 個更人 
道的 社會。 

因此， 當我二 十年前 開始重 新修訂 這書的 時候， 我 不能像 
我三 十五年 前一樣 肯定地 判斷， 假如 二十年 代中期 的中國 
革 命不受 俄國的 控制和 影響所 杻曲， 而靠自 身力量 發展的 
時候， 它 將會走 上什麽 途徑。 有好一 段時間 我曾經 有這麽 
一個 想法: 旣然有 澎湃羣 衆運動 暴潮、 又在 城市與 農村中 
有創造 基本上 民主， 新 制度、 新機 構的推 動力， 那 麽中國 
的 革命很 可能發 展出可 以同時 保存民 主目的 與民主 做法的 
新革命 形式。 我 覺得當 時史大 林在俄 國的專 政並未 鞏固， 
很可 能不能 完全成 功地控 制在中 國嶄現 的革命 政權， 並且 
可 能被一 個較俄 國革命 更成功 的中國 革命改 變其自 身的性 
質 。然而 此後發 生的事 情顯示 出這個 觀測的 奢望。 自一九 
二 七年的 失敗到 一九四 九年的 勝利， 中國共 產黨成 長爲只 
可 以在中 國推行 的一個 新的而 且較以 前任何 地方所 曾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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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獨 裁力量 更爲苛 厲的極 權專政 統治。 在此 期間， 當畤 
還 在發育 的暴政 下的俄 國逐漸 成長爲 可怕的 史大林 專政。 
史 大林的 承繼者 不得不 改變一 下這種 統洽以 保證國 家的繼 
續 發展， 雖然尙 未能積 極到答 應發展 那被長 期拖延 的自由 
政治 制度。 至 於中國 方面， 從過 去轉化 成現在 的鬥爭 中所- 
，經 藶的 痛苦仍 然在繼 續着， 正如中 國現代 史經過 了一個 階- 
痠 又一個 階段， 中國革 命的悲 劇始終 是那一 齣戲中 被迫俯 • 
首 聽命的 中國人 民被越 來越加 重的包 袱壓得 頭越來 越低。 
也 許在這 裡引用 William  Morris 的話， 我更 能表達 這觀黯 
轉變的 精神和 實質。 從一九 五一年 所有版 本的題 獻頁都 _ 
載 他這幾 句話： 「人 們鬥 爭並失 敗了， 儘管 他們失 敗了， 
却反 而使他 們得到 他們所 爭取的 ； 可是， 當 這東西 實現出 
來 ，却又 和他們 原意不 相符， 於是另 外一些 人又得 在另一 
瘤名 稱下爲 他們心 中所想 的那個 事物再 展開鬥 爭。」 

蕞後 要提到 的是這 本書的 編成。 此書 於一九 三四年 在中國 
開始 撰寫， 當時 距離所 描述的 事件僅 七年， 即我來 華後三 
年。 我於 一九三 O 年抵達 中國， 花了 一年的 時光艱 苦地研 
究輯錄 及翻譯 一大堆 當時的 資料， 例 如報紙 的剪貼 、書籍 
、 小 册子、 佈吿及 文件等 。部 份資料 是從北 京的各 圖書舘 
找 到的。 但大部 份却是 長久被 埋沒的 私藏。 在這工 作中， 
我 的朋友 J.C.L. 君曾 給予我 很大的 幫助。 他 後來被 國民黨 
秘密警 察逮捕 及囚禁 。我始 終不知 他最後 的命運 。我 到現在 
财於寫 出他的 全名仍 然覺得 躊躇， 因 爲假若 他仍生 存並保 
持我 認識他 那時候 的性格 的話， 那麽， 他必 也是共 產黨秘 
密警察 所追捕 的人。 在歐洲 ，我 曾經 爲找尋 該時期 共產國 
際 所印行 的資料 而搜遍 圖書舘 及書店 。這 並非容 易的事 ，因 
爲 共產黨 碰到他 們較早 時期的 出版物 中刊有 叫他們 受窘的 
言論時  >  他們有辦法把這幾期出版物或甚而整卷地毁掉。 
論中 _ 事情  >  在荷 籣我曾 會見了 H.Sneevliet ， 他用馬 林 （ 
Madng  ) 這 名字作 爲共產 國際駐 中國初 期代表 之一。 我從 
他 那裡獲 得了他 對所曾 參加過 的事件 所寫的 囘憶。 他於 


五 年後當 納粹侵 入荷蘭 被殺。 在 法國， 我見到 Allbert 
Treiiit 。 他在一 九二七 年仍服 務於共 產國際 在華行 政分處 
。 他給了 我一些 關於當 時在莫 斯科舉 行的討 論的很 有價値 
的 資料。 此書的 硏究和 寫作， 全部差 不多花 了四年 的時間 
。 對 原著的 準備及 後來的 修訂， 以 至寫這 新序言 意念， 
Viola  Robinson  Isaacs 都給 予我不 可缺少 的幫助 和合作 。我 
還須感 謝東亞 叢書， 由於 他們的 興趣和 努力， 使這 本書得 • 
以再版 面世。 


伊羅生 

一 九七一 年三月 二十五 0 
於 美國麻 省劍橋 


15 


Je  tiens  tout  d’abord  a  dire  que,  si  Fauteur  de  ce  livre  se 
place  sur  le  terrain  du  materialisme  historique,  ce  n’est  en 
rien  une  raison  suffisante  pour  me  faire  approuver  son 
ouvrage.  De  nos  jours  Fetiquette  marxiste  me  predispose  pour 
le  moins  a  : •: i  mefiance.  En.  correlation  etroite  avec  la  degene- 
rescence  de  FEtat  sovietique,  le  marxisme  vient  de  connaitre 
cinquante  ans  d^lterations  et  de  declin.  D’instrument  ^ana¬ 
lyse,  de  theorie  revolutionnaire,  il  est  devenu  une  apologetique 
a  bon  marche.  Au  lieu  d’analyser  la  realite,  il  ne  sert  plus  qu5a 
selectionner  des  sophismes  pour  le  compte  de  clients  haut 
places. 

Au  cour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de  1925-1927,  l’lnterna- 
tionale  communiste  joua  un  role  tres  irftportant  que  ce  livre 
met  tres  bien  en  lumiere.  Pourtant  nous  chercherions  en  vain, 
dans  la  bibliotheque  du  Komintern,  un  seul  livre  qui  donne 
line  vue  d’ensemble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Au  lieu  de  cela, 
on  trouve  par  dizaines  des  ouvrages  « conjoncturels »  qui 
refletent  docilement  chaque  zigzag  de  la  politique  de  l’lnter- 
nationale  communiste,  ou,  plus  precisement,  de  la  diplomatic 
sovietique  en  Chine  ;  et  qui  adaptent  a  ces  zigzags  tant  les 
faits  que  le  sens  global  du  probleme.  A  i’oppose  de  cette 
litterature,  qui  ne  peut  rien  apporter,  sinon  le  degout,  le 
livre  d’Isaacs  represente  un  travail  scientifique  du  debut  a  la 
fin.  Il  repose  sur  Fetude  consciencieuse  d’une  grande  quantite 
de  documents  de  premiere  main  et  d’autres  travaux.il  faut 
ajouter  qu’Isaacs,  avant  de  travailler  pendant  trois  ans  a  cet 
ouvrage,  en  avait  passe  cinq  sur  place,  comme  journaliste. 

L’auteur  de  ce  livre  est  un  revolutionnaire  qui  s’occupe 
d’une  revolution,  et  il  ne  voit  pas  pourquoi  il  devrait  s’en 
cacher.  Pour  les  philistins,  le  point  de  vue  d*un  revolutionnaire 
ne  saurait  etre  que  depourvu  d’objectivit6  scientifique.  Je  pense 
tout  le  contraire.  Seul,  un  revolutionnaire,  pourvu  bien  sur 
d’une  methode,  est  capable  de  mettre  a  nu  les  lignes  de  force 
d’une  revolution.  Apprehender  la  pensee  est  quelque  chose 
d’essentiellement  «  pratique  ».  La  volonte  est  un  element  i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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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able  pour  penetrer  les  secrets  de  la  nature  et  de  la 
societe.  Tout  comme  un  chirurgien  distingue  avec  une  atten¬ 
tion  extreme  entre  les  differents  tissus  de  l’organisme,  le 
revolutionnaire,  s’il  possede  une  attitude  serieuse  devant  sa 
tache,  doit  analyser  consciencieusement  la  structure,  les  fonc- 
tions  et  les  reflexes  de  la  societe. 

Pour  comprendre  la  guerre  actuelle  entre  le  Japon  et  la 
Chine， il  faut  prendre  la  seconde  revolution  chinoise  comme 
point  de  depart.  On  y  retrouve  non  seulement  des  forces 
sociales  identiques,  mais  aussi  frequemment  les  memes  prota- 
gonistes.  II  suffit  de  noter  que  Chiang  Kai-shek  (Jiang  Jieshi) 
est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de  ce  livre.  Au  moment  ou  j’6cris 
•ces  lignes,  il  est  difficile  de  prevoir  quand  et  comment  se  termi- 
nera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Mais  ce  qui  sortira  de  ce  conflit 
actuel  en  Extreme-Orient,  de  toute  fagon,  ne  sera  que  provisoire. 
La  guerre  mondiale  qui  approche  avec  une  force  irresistible 
xemettra  en  question  le  probleme  chinois,  et  avec  lui  les  autres 
problemes  de  la  domination  colohiale.  Tel  sera  le  veritable 
rol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  partager  la  planete  selon 
la  nouvelle  repartition  des  forces  imperialistes.  Le  terrain  du 
conflit  ne  sera  plus  bien  sur  le  «  pediluve  »  mediterraneen,  ni 
meme  l’ocean  Atlantique,  mais  le  bassin  du  Pacifique  ;  et  la 
Chine,  un  quart  de  rhumanite,  sera  l’enjeu  le  plus  gros.  Le 
sort  de  PU.R.S.S.,  le  second  gros  enjeu,  se  decidera  egalement 
en  Extreme-Orient.  SJappretant  pour  cette  rencontre  de  titans, 
le  Japon  tente  de  s’assurer  un  terrain  de  manoeuvres  aussi 
grand  que  possible  sur  le  continent.  Cependant  que,  de  leur 
cote,  la  Grande-Bretagne  et  les  Etats-Unis  ne  perdent  pas  de 
temps.  On  peut  de  toute  fagon  predire  avec  certitude,  et  cela 
七 st,  pour  ressentiel,  reconnu  par  les  maitres  actuels  de  nos 
destinees,  que  ce  ne  sera  pas  la  guerre  mondiale  qui  dictera 
la  decision  finale  :  elle  sera  suivie  par  une  serie  de  revolutions 
qui,  non  seulement  mettront  en  cause  les  resultats  de  la  guerre, 
mais  toutes  les  conditions  qui  y  avaient  conduit. 

Cet  avenir  n’a  rien  d’idyllique,  il  faut  bien  le  reconnaitre, 
mais  Clio,  la  muse  de  PHistoire,  n’a  jamais  ete  membre  des 
rsocietes  de  femmes  pacifistes.  La  preccdente  generation,  qui 
a  passe  a  travers  la  guerre  de  1914-1918,  n’a  rempli  aucune 
de  ses  taches,  et  a  laisse  a  ses  heritiers  un  lourd  fardeau  de 
guerres  et  de  revolutions.  Evenements  tragiques  et  importants 
de  l’histoire  humaine  qui  vont  souvent  de  pair.  Cela  determi- 
nera  rarriere-plan  des  prochaines  decennies.  II  nous  reste 
seulement  l’espoir  que  cette  nouvelle  generation,  qui  ne  peut 
guere  recuser  cet  heritage,  aura  au  moins  appris  a  mieux 
comprendre  les  lois  de  son  epoque.  En  ce  qui  concern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de  1925-1927,  elle  ne  trouvera  pas  de 
meilleur  guide  que  ce  livre. 

En  d6pit  de  rincontestable  grandeur  du  genie  anglo-saxon, 
il  faut  bien  voir  que  c’est  precisement  dans  les  pays  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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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ns  que  les  lois  des  revolutions  sont  les  moms  oien 
comprises.  Pour  expliquer  cette  lacune,  on  pent  d’une  part 
dire  que  la  «  realite  »  de  la  revolution,  dans  ces  pays,  remonte 
a  un  passe  trop  lointain  et  amene  meme,  chez  les  sociologues 
patentes,  un  sourire  condescendant,  comme  le  feraient  des 
fredaines  de  gamins.  D’autre  part,  le  pragmatisme,  si  carac- 
teristique  de  la  pensee  anglo-saxonne,  est  la  chose  du  monde 
la  moins  utilisable  poiir  comprendre  les  crises  revolutionnaires. 

La  revolution  anglaise  du  xvne  siecle,  tout  comme  celle 
du  xvme  en  France,  avait  entrepris  de  rationaliser  la  societe 
et  sa  structure,  en  la  debarrassant,  par  exemple,  des  sequelles 
de  la  feodalite,  laissees  par  le  pouvoir  royal,  et  en  la  soumet- 
taut  aux  lois  de  la  libre  concurrence  qui,  a  cette  epoque, 
semblaient  etre  les  lois  du  « bon  sens》.  Pour  ce  faire,  la 
revolution  des  Puritains  se  drapa  dans  des  atours  bibliques, 
revelant  par  la  meme  son  incapacite  de  saisir  sa  propre 
signification.  La  revolution  frangaise,  si  influente  sui*  la  pensee 
progressiste  americaine,  etait  guidee  par  les  formules  du  plus 
pur  rationalisme.  Le  bon  sens  qui  s’effraie  encore  lui-meme 
et  a  besoin  d’emprunter  le  deguisement  des  prophetes  bibliques, 
ou  le  bon  sens  secularise  qui  ne  voit  la  societe  que  comme  le 
resultat  d’un 《 contrat »  rationnel,  restent  les  moules  fonda- 
mentaux  de  la  pensee  anglo-saxonne  quand  elle  se  preoccupe 
de  philosophic  ou  de  sociologies 

La  societe  reelle  de  l’histoire  ne  s’est  pas  edifiee,  suivant 
Rousseau,  sur  un  «  contrat »  rationnel,  ni.  selon  Bentham,  sur 
le  principe  du  «  plus  grand  bien  »,  mais  s’est  deroulee  « irra- 
tionnellement »,  sur  la  base  des  antagonismes  et  des  contra¬ 
dictions.  Et  la  revolution  devient  inevitable  lorsque  ces 
contradictions  de  classes  en  sont  arrivees  au  point  de  rupture. 
C’est  precisement  cette  ineluctable  necessite  du  confiit,  qui  n，a 
rien  a  voir  avec  le  bien  ou  le  mal,  mais  seulement  avec  la 
relation  objective  entre  les  classes,  qui  donne  aux  revolutions, 
ainsi  qu5a  la  guerre,  l’aspect  le  plus  dramatique  de  rirrationa- 
lite  fondamentale  du  processus  historique. 

«  Irrationnel »  ne  veut  pas  dire  arbitraire.  Tout  au  contraire 
dans  les  premisses,  au  niveau  le  plus  infime,  d’une  revolution, 
dans  son  explosion,  son  ascension  et  son  declin,  il  y  a  une 
profonde  coherence  interne  que  l’on  peut  saisir  et,  en  grande 
partie,  prevoir.  Les  revolutions,  et  on  l’a  dit  plus  d’une  fois, 
ont  leur  propre  logique,  qui  n’est  pas  celle  d’Aristote,  et 
encore  moins  la  pragmatique  demi-logique  du  «  bon  sens  ». 
II  s’agit  de  la  plus  haute  fonction  de  la  pensee  :  la  logique  dii 
developpement  et  de  ses  contradictions,  autrement  dit,  la 
dialectique. 

L’obstination  du  pragmatisme  anglo-saxon,  et  son  hostilit6 
j>our  la  pensee  dialectique,  ont  elles-memes  leurs  causes  objec¬ 
tives.  De  meme  qu’im  poete  ne  peut  atteindre  la  dialectique 
4’une  fagon  livresque  sans  experiences  personnelles,  de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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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societe  a  son  aise,  ayant  perdu  l’habitude  des  convulsions 
et  pris  celle  du  « progres »  continu,  est  incapable  de  com- 
prendre  la  dialectique  de  son  propre  developpement.  De  toute 
fa$on,  puisqu’il  n’est  que  trop  evident  que  ce  privilege,  pour 
le  monde  anglo-saxon,  a  disparu  dans  les  tenebres  du  passe, 
l’histoire  sJapprete  a  donner  a  la  Grande-Bretagne  aussi  bien 
qu’aux  Etats-Unis  de  serieuses  lemons  de  dialectique. 

C’est  sans  these  a  priori,  et  sans  chercher  a  se  raccrocher 
a  des  analogies,  mais  a  partir  de  la  structure  vivante  de  la. 
societe  chinoise,  et  de  ses  lignes  de  force  internes,  qu’Harold 
Isaacs  tente  de  cerner  les  caracteristique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C’est  en  cela  que  reside  la  valeur  methodologique 
de  son  livre.  Le  lecteur  en  retirera  non  seulement  une  image 
a  la  trame  extremement  fine  de  la  marche  des  evenements 
mais,  et  ceci  est  plus  important,  apprendra  a  en  discerner  les 
ressorts  sociaux.  Ce  n’est  que  sur  cette  base  qu’U  est  possible 
d^valuer  correctement  les  programmes  politiques  et  les  mots 
d’ordre  des  partis  en  lutte.  Ils  sont  les  signes  les  plus  reve- 
lateurs  et  les  plus  evidents  du  processus,  meme  s’ils  n’ont  pas 
de  caractere  independant  et  decisif  pour  Panalyse  finale. 

Les  buts  immediats  de  cette  revolution  chinoise  inachevee 
lui  donnent  un  caractere  « bourgeois ».  Ce  terme  utilise 
copime  un  simple  echo  des  revolutions  bourgeoises  du  passe, 
n’est  pas  d’un  grand  secours.  De  crainte  que  l’analogie  histo- 
rique  ne  nous  jette  dans  un  piege,  il  est  necessaire  de  la 
verifier  a  la  lumiere  d，une  analyse  sociologique  concrete.  En 
Chine,  quelles  sont  les  classes  en  lutte  ?  Quels  sont  les  rap¬ 
ports  de  toutes  ces  classes,  et  comment,  dans  quels  sens,  se 
transforment  ces  rapports  ?  Quelles  sont  les  taches  objective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taches  imposes  par  revolution  de 
la  situation  ?  Quelles  classes  ont  entre  leurs  mains， les  moyens 
de  mener  a  bien  ces  laches  ?  Le  livre  d’Isaacs  donne  la 
reponse,  precisement,  a  ces  questions. 

Les  pays  coloniaux,  ou  semi-coloniaux,  done  arrieres,  et 
qui  representent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rhumanite,  different 
par  leur  degre  d’arri6ration， offrant  une  echelle  historique  qui 
va  de  la  vie  pastorale,  sinon  du  cannibalisme,  jusqu’a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la  plus  avancee.  La  combinaison  des 
extremes  a  un  degre  plus  ou  moins  grand  caracterise  toutes 
les  nations  arrierees.  De  toute  fagon,  cette  hierarchie  dans 
Farrieration,  si  l’on  peut  dire,  est  determinee  par  le  rapport 
entre  la  civilisation  et  la  barbarie  dans  chacun  des  pays 
coloniaux.  L’Afrique  equatoriale  est  loin  derriere  FAlg^rie, 
le  Paraguay  derriere  le  Mexique,  et  rAbyssinie  derriere  llnde 
ou  la  Chine.  Ayant  eii  commun  une  meme  dependance  a 
l^gard  des  metropoles  imperialistes,  leur  dependance  politique 
peut  bien  avoir  les  traits  d’lin  esclavage  colonial  ouvert  (Inde， 
Afrique  equatoriale)  ou  Fapparence  d’un  Etat  souverain. 
(Chine,  Amerique  la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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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dans  le  domaine  agraire  que  le  sous-developpement 
trouve  son  expression  la  plus  cruelle  et  la  plus  systematique. 
Aucun  de  ces  pays  n’a  mene  sa  revolution  democratique 
jusqu^  une  concretisation  effective.  Les  demi-mesures  deg 
reformes  agraires  se  perdent  dans  les  rapports  demi-esclava- 
gistes  que  reconstituent  la  pauvrete  combinee  a  roppression. 
La  barbarie  agraire  va  de  pair  avec  Fabsence  de  routes, 
risolement  des  provinces,  le  « particularisme »  medieval  et 
1’absence  de  conscience  nationale.  Purger  les  relations  sociales 
des  sequelles  du  passe,  et  des  incrustations  du  neo-feodalisme, 
est  la  premiere  des  taches  pour  ces  pays. 

Mener  a  bien  la  revolution  agraire  est  impensable  si  Yon 
xi’a  pas  prealablement  debarrasse  le  pays  de  l’imperialisme, 
qui  implante  ses  propres  structures  capitalistes,  et  corollaire- 
ment  soutient  et  recree  les  vieilles  formes  de  l’esdavage.  Le 
combat  pour  la  democratic  et  la  creation  d’lm  Etat  national 
passe,  sans  detour  possible,  par  un  soulevement  ouvert  contre 
ja  domination  etrangere. 

Ce  retard  historique  n’implique  pas  la  reprise  pure  et  simple 
.des  modeles  offerts,  voici  deux  ou  trois  siecles,  par  des 
nations  modernes  comme  la  France  ou  l’Angleterre.  Au 
contraire,  il  entraine  de  nouvelles  formes  sociales  hybrides, 
dans  lesquelies  les  dernieres  conquetes  de  la  technique  et  de 
rorganisation  capitaliste  se  combinent  a  la  barbarie  des  rap¬ 
ports  feodaux  ou  semi-feodaux,  les  modifiant  et  creant  un 
Inouveau  rapport  de  classes  specifique. 

Pas  une  seule  des  taches  de  la  revolution  « bourgeoise » 
ne  saurait  dans  ces  pays  sous-developpes  etre  reglee  sous 
fegide  de  la  bourgeoisie  nationale,  parce  que  cette  derniere 
est  apparue  avec  la  finance  imperialiste,  comme  une  classe 
etrangere,  sinon  hostile,  a  la  population.  Chaque  etape  de 
son  Evolution  la  lie  de  plus  en  plus  intimement  au  capital 
etranger  dont  elle  est  le  commissionnaire,  et  au  niveau  national 
elle  n’est  qu*un  gigantesque  compradore.  La  petite-bourgeoisie 
-coloniale  est  la  premiere  victime  dans  la  lutte  inegale  avec  le 
capital  etranger,  perdant  taut  pouvoir  economique,  s^ppau- 
vrissant  et  se  declassant,  elle  ne  peut  songer  a  jouer  un  role 
politique  independant.  La  paysannerie,  la  classe  la  plus 
importante  numeriquement,  la  plus  arrieree  et  la  plus  oppri- 
m6e,  est  capable  de  soul 备 vements  locaux,  de  mener  une  guerre 
de  partisans,  mais  elle  a  besoin  d’etre  dirigee  par  une  classe 
plus  avancee,  plus  centralis6e  pour  que  ses  luttes  soient  elevees 
a  une  coherence  nationale.  Cette  mission  incombe  naturelle- 
ment  au  proletariat  colonial  qui,  depuis  ses  debuts,  s’est 
oppose  non  seulement  a  la  bourgeoisie  imperialiste,  mais 
encore  a  sa  propre  bourgeoisie  nationale. 

En  la  sortant  d’un  agglomerat  de  provinces  et  de  clans,  lies 
par  la  prdximite  geographique  et  l’appareil  bureaucratique,  le 
«developpement  capitaliste  avait  donne  ^  la  Chine  un  simula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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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it6  economique.  Le  mouvement  revolutionnaire  des  masses 
transposa  cette  unite  en  gestation  pour  la  premiere  fois  dans 
le  langage  de  la  conscience  nationale.  Une  nouvelle  Chine 
s’est  creee  dans  les  greves,  les  soulevements  paysans  et  les 
expeditions  militaires  de  1925-1927.  Pendant  que  les  generaux, 
lies  a  leur  propre  bourgeoisie  et  a  celle  de  Fetranger,  ne 
pouvaient  que  dechirer  le  pays,  les  ouvriers  chinois  devinrent 
les  porte-drapeaux  d’une  irresistible  et  urgente  unite  nationale. 
Ce  qui  n’est  pas  sans  rappeler  le  combat  du  Tiers-Etat  fran- 
gais  contre  le  particularisme,  ou  celui  des  Italiens  et  des 
Allemands  pour  leur  unite  nationale.  Mais  a  la  difference  des 
premieres  nations  capitalistes,  ou  rachevement  de  1’unite  natio¬ 
nale  incomba  a  la  petite-bourgeoisie,  sinon  aux  landlords  (en 
Prusse),  en  Chine  ce  fut  le  proletariat  qui  apparut  comme  le 
moteur  initial  et  le  chef  potentiel  de  ce  mouvement.  Par  la 
meme,  le  proletariat  mettait  la  bourgeoisie  en  danger  de  se 
voir  retirer  la  direction  de  la  patrie  unifiee.  Le  patriotisme, 
tout  au  long  de  Fhistoire,  a  ete  en  rapport  avec  le  pouvoir  et 
la  propriete.  Face  au  danger,  les  classes  dominantes  n’ont 
jamais  arrete  de  demembrer  leur  propre  pays  aussi  longtemps 
que  cela  leur  permettait  de  conserver  le  pouvoir  sur  une  par- 
celle  de  celui-ci.  Rien  de  surprenant  done,  a  voir  la  bour¬ 
geoisie,  ici  representee  par  Chiang  Kai-shek,  pointer  ses 
armes  sur  le  proletariat,  porte-banniere  de  Funite  nationale. 
La  description  et  l’analyse  de  ce  tournant,  qui  constituent  la 
matiere  du  livre  d’Isaacs， fournissent  la  clef  pour  comprendre 
les  problemes  fondamentaux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aussi 
bien  que  la  presente  guerre  sino-japonaise. 

La  bourgeoisie  pretendument  «  nationale  »  tolere  tons  les 
aspects  de  la  degenerescence  nationale,  tant  qu’elle  lui  garantit 
son  existence  et  ses  privileges.  Ce  n’est  qu’au  moment  oil  le 
capital  etranger  prend  en  main  la  direction  globale  du  pays 
que  la  bourgeoisie  coloniale  doit  se  souvenir  de  ses  obligations 
«  nationales  ».  Sous  la  pression  des  masses,  elle  peut  meme 
entrer  en  lutte.  C，est  alors  une  guerre  livree  contre  une  des 
puissances  imperialistes,  la  moins  susceptible  d’arrangemertts， 
avec  Fespoir  de  passer  au  service  d’une  autre,  plus  genereuse. 
Chiang  se  bat  contre  les  agresseurs  japonais  dans  les  limites 
fixees  par  ses  patrons  britanniques  ou  americains.  Seule  la 
classe  qui  n’a  rien  a  perdre,  sinon  ses  chaines,  peut  conduire^ 
la  guerre  contre  Fimperialisme .  a  sa  veritable  fin,  l^manci- 
pation  nationale. 

Ce  qui  precede,  sur  le  caractere  specifique  des  revolutions 
«  bourgeoises  »  dans  les  pays  retardes  dans  leur  developpement 
historique,  n’est  pas  qu’une  analyse  theorique.  Avant  la 
seconde  revolution  chinoise  (1925-1927),  ces  conceptions  ont 
subi  un  grandiose  test  historique.  ^experience  des  trois  revo¬ 
lutions  russes  (1905,  fevrier  et  octobre  1917)  n’a  pas  moins 
de  signification  pour  le  xxe  siecle  que  la  revolution  franj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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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le  xix*.  Pour  saisir  le  sens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le  lecteur  doit  avoir  a  l’esprit  la  lutte  de  tendances  a  rinterieur 
4u  mouvement  revolutionnaire  russe,  car  ces  tendances  ont 
exerce  et  continuent  a  exercer  directement  une  profonde 
influence  sur  la  politique  du  proletariat  chinois,  et  indirecte- 
jnent  sur  celle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C’est  precisement  a  cause  de  son  retard  historique  que  la 
Russie  tsariste  devint  le  seul  pays  oil  le  marxisme,  comme 
doctrine,  et  la  social-democratie,  comme  parti,  parvinrent  a 
im  stade  de  developpement  puissant  avant  la  revolution  bour- 
geoise.  En  Russie,  tout  naturellement,  le  probleme  de  la 
liaison  entre  la  lutte  pour  la  democratic,  c^st-a-dire  la  liaison 
<entre  revolution  bourgeoise  et  revolution  socialiste,  fut 
soumis  a  l’analyse  theorique.  Le  premier  a  envisager  la  ques¬ 
tion,  vers  1880,  fut  le  fondateur  de  la  sociil-democratie  russe, 
Plekhanov.  Dans  la  lutte  contre  le  populisme  (narodnikisme), 
une  variete  de  socialisme  utopique,  Plekhanov  etablit  que  la 
voie  russe  vers  le  socialisme  passait,  comme  pour  le  reste  du 
monde,  par  Petape  du  capitalisme,  qui  lui  permettrait  dJacque- 
rir  un  regime  democratique-bourgeois,  necessaire  pour  susciter 
la  lutte  ulterieure  du  proletariat  en  faveur  du  socialisme. 
Plekhanov  non  seulement  separait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de 
la  revolution  socialiste,  laquelle  etait  repoussee  dans  un  avenir 
indetermine,  mais  encore  il  dressait  un  tableau  tres  different 
4es  forces  en  presence.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devait  etre 
menee  a  bien  par  le  proletariat  allie  a  la  bourgeoisie  liberale, 
*et  ainsi  ouvrir  la  voie  au  progres  capitaliste.  Apres  quelques 
decennies,  lorsqu’un  haut  niveau  de  developpement  capitaliste 
serait  atteint,  le  proletariat  reprendrait  le  combat  direct  contre 
:1a  bourgeoisie,  et  pour  la  revolution  socialist。 

Lenine,  pas  immediatement,  bien  entendu,  revisa  cette 
doctrine.  Au  debut  de  ce  siecle,  il  situa,  avec  plus  de  consis- 
tance  que  Plekhanov,  le  probleme  agraire  en  tant  que  centre 
de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en  Russie.  De  la,  il  arriva  a  la 
conclusion  que  la  bourgeoisie  liberale  etait  hostile  a  l’expro- 
priation  des  landlords,  et  que  pour  cette  raison  elle  chercherait 
ain  compromis  avec  la  monarchic  sur  la  base  d’une  constitution 
a  la  prussienne.  Contre  l’idee  de  Plekhanov  —  alliance  avec 
la  bourgeoisie  liberale  一  Lenine  proposa  l’alliance  entre  le 
proletariat  et  la  paysannerie,  la  collaboration  de  ces  deux 
classes  devant  amener  retablissement  d’une 《 dictature  demo- 
cratique  bourgeois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Cette 
force  serait  seule  capable  de  creer,  en  brisant  le  refus  feodalo- 
policier  du  regime  imperial,  un  systeme  de  paysans  libres,  qui 
ouvrirait  la  porte  a  une  evolution  de  type  americain.  La 
formule  de  Lenine  etait  un  progres  immense,  en  ce  qu’elle 
indiquait,  contrairement  a  celle  de  Plekhanov,  la  tache  cen- 
trale  de  la  revolution  :  a  savoir  un  bouleversement  des  struc¬ 
tures  paysannes,  et  la  seule  combinaison  realiste  des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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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e  k  mener  a  bien  cette  mission.  Mais  jusqu’en  1917  Lenina 
restait  attache  a  la  conception  traditionnelle  sur  la  revolution 
«  bourgeoise  ».  Comme  Plekhanov,  il  postulait  que  c’est  seule- 
ment  une  fois  parachevee  la  revolution  «  bourgeoise  »  que  la 
question  de  la  revolution  socialiste  viendrait  a  l’ordre  du  jour。 
Lenine  en  outre,  considerait,  et  cela  contrairement  au  mythe 
que  les  6pigones  ont  bati  a  ce  sujet,  qu^apres  ce  stade  demo- 
cratique,  la  paysannerie  en  tant  que  telle,  ne  pouvait  rester 
I’alli6e  du  proletariat.  II  fondait  ses  esperances  socialistes  sur 
les  ouvriers  agricoles  et  les  paysans  a  moitie  proletarises  qui 
vendaient  leur  Jorce  de  travail. 

Le  point  f^fcle  de  la  conception  leniniste  etait  cette  idee 
de  «  dictature  democratique  bourgeois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Contradiction  interne  :  un  bloc  politique  de 
deux  classes,  dont  les  interets  ne  coincident  pas  totalement, 
exclut  la  possibilite  d’une  dictature  commune.  Lenine  lui-meme 
insistait  sur  les  limites  de  cette  «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en  la  qualifiant  de  bourgeoise.  II  entendait 
par  la  que  pour  preserver  1’alliance,  le  proletariat  aurait  a 
renoncer,  dans  la  revolution  a  venir,  aux  objectifs  socialistes. 
Autant  dire  que  le  proletariat  ne  serait  plus  dictateur  ;  dans 
les  mains  de  qui  serait  done  concentre  le  pouvoir  ?  dans  celles 
de  la  paysannerie  ?  Elle  est  la  classe  la  moins  capable  do 
remplir  ce  role.  Lenine  laissa  ces  questions  sans  reponse  jus- 
qu*a  ses  fameuses  theses  d’avril  1917.  C’est  seulement  a  ce 
moment  qu’il  se  debarrassa  de  la  notion  traditionnelle  de 
revolution  «  bourgeoise  »  et  de  la  formule  «  dictature  demo- 
cratique-bourgeois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  II 
declara  que  seule  la  lutte  pour  la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pouvait  mener  a  bien  la  revolution  agraire,  et  offrir  la  liberte 
aux  minorites  nationales  opprimees.  Le  regime  de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ne  pouvait  se  limiter,  par  sa  structure  meme,  a 
Vossature  de  la  propriete  bourgeoise.  La  domination  du  prole¬ 
tariat  mettait  immediatement  a  Fordre  du  jour  la  revolution 
socialiste,  qui  ainsi  n5etait  plus  separee  chronologiquement  de 
la  revolution  bourgeoise,  mais  au  contraire  fondue  avec  eller 
en  en  devenant  un  prolongement  organique.  Le  rythme  de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e  de  la  societe,  et  les  limites  qu’elle 
atteindrait  dans  un  prochain  avenir,  dependraient  non  seule¬ 
ment  des  conditions  internes,  mais  aussi  bien  des  conditions^ 
exterieures.  La  revolution  russe  n^tait  qu’un  maillon  de  la 
revolution  mondiale.  Void  ce  qu^tait,  en  tres  schematique,. 
l’essentiel  de  la  revolution  permanente  (ininterrompue).  C’est 
precisement  cette  conception  de  la  revolution  qui  assura  au 
proletariat  la  victoire  d’oetobre  1917. 

L’ironie  de  l’histoire  est  amere  :  non  seulement  la  revolution 
russe  n’a  pas  aide  le  proletariat  chinois,  mais  au  contraire  elle 
est  devenue,  sous  sa  forme  retournee  et  reactionnaire,  un  de 
ses  obstacles  majeurs.  Le  Komintern  des  epigones  comme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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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canoniser  cette  formule  de  « dictature  democratique- 
bourgeois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nerie»,  a  laquelle 
ienine,  sous  Finfluence  de  Fexperience  historique,  avail  denie 
toute  valeur.  Comme  toujours  une  formule  qui  s’6tait  sur_ 
Tecue,  servait  a  camoufler  un  contenu  politique  diametrale- 
ment  oppose  a  ce  qu’elle  avait  exprime  en  son  temps. 
L’alliance  revolutionnaire  des  ouvriers  et  des  paysans  scellee 
par  des  soviets  librement  elus,  detenteurs  du  pouvoir,  le 
Komintern  la  rempla§a  par  un  bloc  bureaucratique  des  direc¬ 
tions  de  partis.  Le  droit  de  representer  la  paysannerie  fut, 
d’une  fagon  inattendue,  accorde  au  Guomindang,  irn  parti 
interesse  d’une  fa^on  vitale  a  la  perennite  de  la  propriete 
capitaliste,  non  seulemen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mais 
encore  de  la  terre.  L’alliance  du  proletariat  et  de  la  paysan¬ 
nerie  fut  gonfiee  jusqu’a  devenir  un  « bloc  des  quatre 
•classes »  :  ouvriers,  paysans,  petite-bourgeoisie  urbaine  et 
bourgeoisie  soi-disant  «nationale ».  En  d’autres  termes,  le 
Komintern  ramassa  une  formule  ecartee  par  Lenine,  unique- 
ment  pour  ouvrir  la  voie  a  un  retour  a  la  politique  de 
Plekhanov,  et  de  plus  sous  une  forme  masquee,  done  plus 
pernicieuse. 

Pour  justifier  la  subordination  politique  du  proletariat  a  la 
bourgeoisie,  des  theoriciens  du  Komintern  (Staline  et  Bovkha- 
rine)  soulignerent  que  1’oppression  imperialiste  impliquait  une 
alliance  de  « toutes  les  forces  progressives  du  pays  ».  CJetait 
precisement  Fargument  menchevique  en  son  temps.  II  suffit 
de  remplacer  imperialisme  par  tsarisme.  En  realite,  Fassujet- 
tissement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u  Guomindang  signi- 
fiait  sa  scission  avec  le  mouvement  des  masses,  et  une  trahison 
directe  de  ses  interets  historiques.  A  cet  egard,  e’est  Moscou 
qui  prepara  le  desastre  de  la  seconde  revolution  chinoise. 

Pour  beaucoup  de  philistins  qui,  en  politique,  tendent  a 
substituer  les  devinettes  du  «  bon  sens 》 a  l’analyse  scientilique， 
la  controverse  parmi  les  marxistes  russes,  sur  ia  nature  de  la 
revolution  et  la  dynamique  des  forces  de  classe  semblait  de 
la  pure  rhetorique.  Uhistoire  prouva,  en  tout  cas,  la  signifi¬ 
cation  profondement  vitale  des  «  formules  doctrinaires  »  du 
marxisme  russe.  Ceux  qui  ne  Fauraient  pas  encore  compris 
ont  de  quoi  mediter  dans  le  livre  d’Isaacs.  La  politique  de 
rintemationale  communiste  en  Chine  montre  ce  qu’il  serait 
advenu  de  la  revolution  russe  si  les  mencheviques  et  les 
socialistes-r^volutionnaires  n’avaient  pas  ete  pousses  de  cote, 
a  temps,  par  les  bolcheviques.  La  th 态 se  de  la  revolution  per- 
manente  vient  de  recevoir  une  nouvelie  confirmation,  par 
l’absurde ;  non  par  la  victoire,  mais  par  la  catastrophe. 

II  n’est  pas  possible  d’identifier  la  Russie  a  la  Chine.  Malgre 
4e  fortes  ressemblances,  les  differences  sont  trop  evidentes. 
Neanmoins  ces  differences  viennent  renforcer  les  conclusions 
du  bolchevisme.  La  Russie  tsariste  avait  quelque  chose  d’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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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s  colonial,  par  le  role  preponderant  du  capital  etrangerr 
mais,  comparee  a  son  homologue  chinois  la  bourgeoisie  russe 
beneficiait  d’une  independance  infiniment  plus  grande.  La 
Russie  elle-meme  se  trouvait  etre  une  nation  imperialiste. 
Aussi  rachitique  qu’il  fut,  le  liberalisme  russe  avait  quelques 
assises  et  des  traditions  plus  longues  que  le  liberalisme  chinois. 
A  gauche  de  la  bourgeoisie  liberale,  il  y  avait  des  partis 
petits-bourgeois  puissants,  revolutionnaires  ou  semi-revolution- 
naires  vis-a-vis  du  tsarisme.  Les  socialistes-revolutionnaires 
etaient  parvenus  a  obtenir  un  soutien  considerable  parmi  la 
paysannerie,  principalement  dans  ses  couches  les  plus  elevees. 
Les  sociaux-democrates  (mencheviques)  drain aient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etite-bourgeoisie  urbaine  et  de  1’aristocratie 
ouvriere.  Ce  furent  precisement  ces  trois  partis  :  liberal,  S.-R., 
et  menchevique  qui  depuis  longtemps  preparaient,  et  en  1917 
form 色 rent  definitivement,  une  coalition  qu’on  n’appelait  pas 
encore  le  front  uni,  mais  qui  en  avait  tous  les  traits.  A  Foppose 
de  cela  les  bolcheviques,  des  avant  1905,  avaient  emis  un 
jugement  sans  appel  sur  la  bourgeoisie  liberale.  Politique  qui 
trouva  sa  plus  haute  expression  dans  le 《 defaitisme  »  de  1914- 
1917,  et  lui  permit  de  conquerir  le  pouvoir. 

Les  differences  entre  la  Russie  et  la  Chine  一  dependance 
incomparablement  plus  grande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vis-a-vis  du  capital  etranger  ;  absence  de  traditions  revolution- 
naires  dans  la  petite-bourgeoisie  ;  polarisation  des  ouvriers  et 
des  paysans  sur  la  banniere  du  Guomindang  —  exigeaient  une 
ligne  politique  encore  plus  dure,  si  c’6tait  possible,  que  celle 
suivie  en  Russie.  La-dessus,  la  section  chinoise  du  Komintern,, 
sur  l’ordre  de  Moscou  renonga  au  marxisme,  accepta  les 
scolaires  et  reactionnaires  «  principes  de  Sun  Yat-sen  »,  entra- 
dans  les  rangs  du  Guomindang,  acceptant  de  se  plier  a  sa 
discipline.  En  d’autres  mots,  ils  se  sont  enfonces  plus  loin 
que  les  mencheviques  ou  les  S.^R.  ne  Font  jamais  fait  dans 
la  voie  de  la  soumission  a  la  bourgeoisie.  Et  ils  refont  la 
meme  politique  dans  le  cadre  de  la  guerre  anti-japonaise. 

Comment  la  bureaucratic  issue  de  la  revolution  bolchevique 
peut-elle  appliquer  en  Chine,  comme  dans  le  reste  du  monde, 
des  methodes  aussi  fondamentalement  opposees  a  celles  du 
bolchevisme  ?  II  serait  trop  superficiel  de  repondre  seulement 
en  se  referant  a  Fincapacite  ou  a  Fignorance  de  tel  ou  tel 
individu.  Le  fond  du  probleme,  c’est  qu?avec  de  nouvelles 
conditions  de  vie,  la  bureaucratie  a  acquis  de  nouvelles  struc¬ 
tures  mentales.  Le  parti  bolchevique  conduisait  les  masses  ;  la 
bureaucratie  commenga  a  leur  donner  des  ordres.  Les  bolche- 
viques  gagnerent  la  possibility  de  diriger  en  exprimant  correc- 
tement  les  interets  des  masses ;  la  bureaucratie  dut  frequem- 
ment  recourir  aux  ordres,  afin  de  soutenir  ses  propres  interets 
centre  ceux  des  masses.  Ces  methodes  autoritaires  gagnerent 
naturellement  Flnternationale.  Les  dirigeants  moscovites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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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rent  tout  a  fait  serieusement  a  croire  qu’il  serait  possible 
d，imposer  a  la  bourgeoisie  chirioise  d’aller  a  gauche  de  ses 
interets  et  aux  ouvriers  et  paysans  chinois  a  droite  des  leurs, 
en  suivant  les  diagonal es  tirees  par  le  Kremlin.  C’est  juste- 
ment  pendant  la  revolution  qu’exp】oit6s  aussi  bien  qu’exploi- 
teurs  reconnaissent  avec  la  plus  grande  conviction  leurs 
interets,  si  les  classes  antagonistes  poiivaient  glisser  sur  les 
diagonales,  la  guerre  civile  ne  serait  jamais  necessaire.  Forte 
de  Fautorite  de  la  revolution  cfoctobre  et  de  celle  de  l’lnter， 
nationale  communiste  pour  nt  pas  parler  d’inepuisaWes  res- 
sources  financieres,  la  bureaucratie  transforma  le  jeun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de  force  motrice  en  frein  a  l’instant  le 
plus  crucial  de  la  revolution.  A  la  difference  de  l’Allemagne 
ou  de  FAutriche,  ou  la  bureaucratie  pouvait  imputer  aux 
sociaux-democrates  une  part  dans  les  responsabilites  de  la 
defaite,  en  Chine  il  n’y  avait  pas  de  sociaux-democrates.  C’est 
]e  Komintern  qui  a  monopolise  la  faillite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Le  controle  du  Guomindang  sur  la  plus  grande  partie  du 
sol  chinois  n’a  ete  possible  que  grace  au  puissant  mouvement 
national  des  masses  en  1925-1927.  ^extermination  de  ce 
mouvement,  d’une  part  concentrait  le  pouvoir  dans  les  mains 
de  Jiang,  et  d’autre  part  le  condamnait  a  des  demi-mesures 
dans  le  combat  contre  rimperialisme.  La  comprehension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est  ainsi  directement  utilisable  pour 
comprendre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Cette  etude  historique 
acquiert  par  la  toute  son  actualite  politique, 

En  Chine  la  guerre  et  la  revolution  seront  intimement  liees 
dans  l’avenir  le.  plus  immediat.  Le  projet  japonais  d’asservir 
a  jamais,  ou  au  moins  pour  longtemps,  un  pays  gigantesque 
en  controlant  ses  centres  strategiques,  n’est  pas  seulement 
revelateur  d’une  certaine  avidite  mais  aussi  d’une  imbecillite 
certaine.  Le  Japon  arrive  trop  tard.  Dechire  par  ses  contra¬ 
dictions  internes,  le  Japon  du  Mikado  ne  reproduira  pas 
l’histoire  de  l’ascension  britannique,  et  la  Chine  est  bien 
au-dela  de  Flnde  des  xvne  et  xvme  siecles.  Les  nations 
colonisees  ont  engage  aujourd’hui  un  combat  pour  leur  inde- 
pendance,  qui  connaitra  tou jours  plus  de  victoires.  Dans  de 
telles  circonstances,  menie  si  la  guerre  actuelle  en  Extreme- 
Orient  devait  se  terminer  par  une  victoire  japonaise,  meme  si 
la  victoire  ne  s’accompagnait  pas  presque  immediatement  d’une 
conflagration  mondiale  (ce  qui  n’est  pas  le  moins  du  monde 
certain  pour  ceci  comme  pour  cela),  la  domination  japonaise 
sur  la  Chine  serait  breve  ;  peut-etre  seulement  les  quelques 
annees  riecessaires  a  un  nouvel  essor  economique  en  Chine, 
le  temps  de  mobiliser  une  fois  de  plus  les  masses  ouvrieres. 

Les  trusts  et  les  konzerns  japonais  suivent  deja  le  siilage 
des  militaires  pour  avoir  leur  part  du  butin  encore  disponibler 
et  le  gouvemement  japonais  tente  de  planifier  les  appetits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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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es  financiers  qui  voudraient  se  tailler  leur  part  dans  la 
Chine  du  Nord.  Si  jamais  le  Japon  reussissait  a  conserve!  les 
positions  conquises,  ne  serait-ce  que  dix  ans,  cela  signifierait 
avant  tout  une  industrialisation  intensive  de  la  Chine  du  Nord, 
dans  le  cadre  des  interets  militaires  de  rimperialisme  japonais. 
Nouvelles  voies  ferrees,  entreprises  siderurgiques,  puits  de 
mines,  filatures*  s^leveraient  rapidement.  Le  developpement 
de  la  nation  chinoise  recevrait  une  immense  impulsion.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nouveaux  proletaires  chinois  seraient 
mobilises  en  un  laps  de  temps  tres  court,  et  d’mi  autre  cot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accroitrait  sa  dcpendance  a  regard  du 
capital  japonais,  et  serait  encore  moins  capable  que  par  le 
passe  de  se  tenir  en  tete  d’une  guerre  nationale,  pour  ne  rien 
dire  d’une  revolution  nationale.  En  face  de  Pagresseur  etran- 
ger,  il  ne  restera  plus  qu’un  proletariat  numeriquement  aug- 
mente,  socialement  renforce,  dont  la  maturation  politique  sera 
plus  achevee,  et  qui  sera  appele  a  diriger  la  Chine  rurale.  La 
haine  des  esclavagistes  etrangers  est  un  ciment  puissant  pour 
la  revolution.  On  peut  penser  que  la  prochaine  revolution 
nationale  sera  l’affaire  de  la  presente  generation.  Pour 
-esoudre  les  laches  qui  lui  incombent,  Pavant-garde  du  pro¬ 
letariat  chinois  doit  assimiler  totalement  les  legons  de  1925- 
1927.  Et  le  livre  dlsaacs,  a  cet  egard,  est  une  contribution 
unique.  II  reste  a  esperer  que  ce  livre  sera  traduit  en  chinois 
aussi  bien  que  dans  les  autres  langues. 

Leon  Trotsky 
Coyaacan,  D.F.,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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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 的幕後 導演： 托洛 次基、 列寧、 斯 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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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年 1 月 19 日廣 州公社 失敗十 年後， 歡喜 寃家又 再聚到 一起。 （自左 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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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本 書作者 乃屬於 藶史唯 物論學 派這一 個簡單 的事實 
， 在 我們的 眼中， 完全 不足以 爲他的 這一著 作臝得 嘉許。 
在目前 的條件 之下， 馬 克思主 義這個 標記， 首先祇 能在我 
們的心 中引起 不信， 而不能 叫我們 先行接 受了。 與 蘇維埃 
國 家的墮 落密切 相關， 馬克思 主義在 過去的 十五年 中經藶 
了一 個空前 的衰落 與贬損 的時期 。從 一個分 析與批 評的工 
具變 成爲一 種廉價 辯護的 工具。 牠不 在分析 事實， 而祇忙 
於 爲高升 的奴才 們的利 益挑選 詭辯。 

在一 九二五 一 二 七年的 中國革 命中， 共產 國際起 了一個 
很大的 作用， 本書 對牠有 很詳細 的描寫 。但 在共產 國際的 
文 彙中， 我們如 果想找 到一本 能多少 企圖予 中國革 命以一 
幅周 詳的圖 晝的， 却總是 徒勞， 不過 我們還 能找到 幾十種 
『行 情性』 的 著作， 牠們 卑順地 反映着 共產國 際政策 ，或 
更正 確說， 蘇 維埃對 華外交 政策的 每一個 曲折， 且 把事實 
與一 般的論 斷穿鑿 附會於 每一個 曲折。 這種 文獻祇 能叫人 
引起 心裡的 反感， 而伊羅 生的書 則與此 相反， 牠從 頭至尾 
代表 着一本 科學的 著作。 他秉着 科學的 良心， 研究 了大量 
直 接材料 與補充 材料， 乃 以此種 研究作 爲本書 的根據 。伊 
羅 生從事 本書的 著作， 花了三 年多的 光陰。 還有一 點也得 
說 明的， 就 是他以 前以記 者及中 國生活 觀察者 的資格 ，在 
中國 度過了 差不多 有五年 之久。 

本 書著者 以革命 家的資 格硏究 革命， 他覺得 並無理 由去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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蟎這 一黠。 在庸 人俗子 看來， 一値革 命的觀 點實際 上就等 
於 科學的 客觀性 之缺如 。我們 以爲恰 恰相反 ，祇 有一 個革命 
家 —— 當然 他得具 有科學 的方法 —— 才能暴 露出革 命的客 
觀 動力。 一種 思想’ 要是能 夠了解 事物’ 那末’  一 般說來 
都不是 潛想的 而是行 動的。 爲 要滲透 到自然 與社會 的秘密 
中去， 意志的 成分， 便不 可少， 正像 一個外 科醫生 （ 人的 
生 命依靠 在他的 解剖刀 上）， 以極度 的注意 力分別 出一個 
機 體中各 種不同 的肌胳 一樣， 一個 革命家 （ 如果他 對他的 
任務具 有嚴肅 態度的 話）， 必須以 嚴格的 良心， 分 析社會 
的 結構， 牠的 作用與 反射。 

要了 解目前 的中、 日 戰爭， 必 須以第 二次的 中國革 命作出 
發點。 在這 兩個塲 合中， 我們 不僅遇 見了相 同的社 會力量 
， 而 且還常 常遇見 同樣的 人物。 祇要 提到蔣 介石這 個人物 
在本 書中佔 着中心 地位， 就夠說 明這一 點了。 當這 幾行文 
字正 在寫的 時候， 還難於 預言中 日戰 爭將在 何時與 如何結 
束。 不過遠 東目前 衝突的 結局， 無論 如何， 祇具有 臨時的 
性質。 那個 以不可 抗拒的 力量正 在臨近 的世界 大戰， 將把 
中 國問題 拿來與 殖民地 統治的 其他問 題重新 作一次 觀察。 
因爲 第二次 世界大 戰的眞 正問題 在於： 依照 帝國主 義間力 
量的 新關係 來重分 地球。 將來 主要的 鬥爭瘍 當然不 是立立 
普脫國 （註） 裡的 洗深管 一 ■地 中海， 甚至 也不是 大西洋 
， 而是太 平洋的 盆地。 戰鬥的 最重要 的目的 物將是 中國這 
個含有 全人類 四分一 的國家 。蘇聯 —— 未來 戰爭中 的另一 
個大注 —— 的 命運， 也將 在某種 限度以 內决定 於遠東 。爲 
這一次 巨人們 的衝突 作準備 一 東京 今天便 企圖在 亞洲大 
陸 上給自 己保證 一個儘 可能廣 大的操 演瘍。 大不列 顚與北 
美合衆 國也同 樣地不 願錯失 時機。 不過， 我 們可以 確定地 
說 ： 世界大 戰仍不 能造成 最後的 結果， 因爲 在牠的 後面將 
跟着 發生許 多次的 革命， 牠們 不僅將 重新撿 討戰爭 的决定 
， 並且 還要解 决所有 那些引 起戰爭 的條件 ■ — 這一點 ，實 
際上 連這座 目前命 運的締 造者們 也都承 認的。 

38 


這個 前途， 我 們必須 承認牠 絕不是 一首田 園詩， 而 是克雷 
奧， 即是 歷史的 女神， 她從來 不曾做 過貴婦 人和平 會的會 
員。 經歷 這一九 一四- — 一九 一八年 大戰的 較老的 一代人 
， 不 曾解决 他們任 務中的 一個。 他們 把戰爭 與革命 的重負 
作爲遺 產傳給 了新的 一代， 人 類歷史 上最重 要的事 情與最 
悲慘 的事情 時常是 比肩前 進的。 牠們 確實地 將造成 未來數 
十 年代的 背景。 現在我 們祇能 希望那 不能擅 自脫離 遺傳瑗 
境的新 生代， 至 少要更 好地， 學習到 他們所 生息的 時代的 

法則。 爲要 熟悉一 九二五 - 九二七 年的中 國革命 ，在 

今天是 找不到 一個比 本書更 好的指 導了。 

雖 然盎格 魯薩克 森人的 天才無 疑是偉 大的， 但人們 也不能 
不見 到最不 懂得革 命法則 的人， 却正 在盎格 魯薩克 森族的 
國家中 這一個 事實。 這事情 的解釋 一方面 在於： 這 些國家 
中的發 生革命 已成爲 很久的 過去， 所 以那些 官式的 『社會 
學 家們』 對革 命彷彿 對兒時 的狂歡 一漾， 祇 能引起 謙遜的 
微笑。 另 方面， 在盎格 魯薩克 森人思 想中佔 如此顯 著地位 
的實驗 主義， 要 想用以 了解革 命的危 機那是 最沒有 用的。 
十 七世紀 的英國 革命， 與 十八世 紀的法 國革命 一樣， 其任 
務在於 使社會 的結構 『合 理化』 ，即 是要肅 淸社會 上封建 
的鐘 乳石與 石筍， 並使 社會受 自由競 爭這個 法則的 支配； 
自 由競爭 在那個 時代， 彷彿是 『 常識』 的 法則。 爲要 做到. 
這 一黠， 淸敎徒 革命便 給自己 穿上了 聖經的 衣飾， 因此暴 
露出一 種純粹 幼稚的 能力， 竟 致不能 了解牠 本身的 意義。 
法 國革命 對美國 的進步 思想曾 發生了 很大的 影響， 那次革 
命是 爲純粹 唯理主 義的公 式所引 導的。 常識 （ 牠還 害怕良 
己， 故求助 於聖經 上先知 們的假 面具） 或世俗 化的常 識 （ 
牠把 社會看 成爲一 種合理 『契 約』 的產 物）， 直至 如今還 
是 盎格魯 薩克森 思想在 哲學與 社會學 領域內 的基本 形態。 
但是 歷史上 的眞實 社會， 可不曾 依照了 盧梭的 說法， 而在 
一個 合理的 『契 約』 上建造 起來， 也 不曾遵 照着邊 沁的意 
(註） 格 利佛遊 記中的 小人國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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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 根據於 『最大 幸福』 的 原則： 牠 是在衝 突與矛 盾的基 
礎上， 『不合 理地』 開 展着的 。爲使 革命成 爲不可 避免， 
階級衝 突得緊 張至破 裂黠。 恰 恰是這 個衝突 之藶史 地不可 
逃避的 必然性 （ 牠不 依賴着 善意或 惡意， 而 是依賴 於階級 
之客 觀的相 亙 關係） 造成 了革命 與戰爭 —— 這個藶 史過程 
『 不 合理』 基 礎之最 精采的 表現。 

不過 『不 合理』 的 意思， 並非等 於一任 己意。 恰恰 相反， 
在革 命之分 子運動 式的準 備中， 在 牠的爆 發中， 牠 的上升 
與低 落中， 有一種 深刻的 內部法 則在， 牠能被 人了解 ，且 
在主要 之處， 能爲人 預見。 誠 如人們 不止一 次地說 過：革 
命具 有她們 自身的 邏輯。 但這不 是亞里 士多德 的邏輯 ，甚 
至更不 是 『 常識』 之 實驗主 義的半 邏輯。 牠 是思想 之較高 
的 機能： 發 展及其 矛盾的 邏輯， 也 就是辯 證法。 

這樣 看來， 盎格 鲁薩克 森的實 驗主義 的頑固 及其對 辯證法 
思想的 仇視， 自有其 物質的 原因。 恰 恰像一 個詩人 沒有本 
身經 驗而徒 然讀書 得不到 辯證法 一樣， 一個 富裕的 社會， 
不受 慣震動 ，習於 不斷的 『進 步』 ，是 不能 了解牠 自身發 
展 的辯證 法的。 不過， 此 種盎格 魯薩克 森世界 的特權 ，極 
顯然 已退向 過去之 中了。 歷史 芷在準 備敎授 大不列 顚與美 
國以 幾課認 眞的辯 證法。 

本 書作者 試將中 國革命 的性質 不從先 天的定 義與藶 史的類 
比中 演繹， 而從 中國社 會之活 的結構 及其內 在力量 的動力 
中 求得。 這是該 書主要 的方法 論上的 價値之 所在。 讀者將 
不僅欣 賞一幅 關於事 件進展 之結構 甚好的 圖晝， 而 更重要 
的還 將學習 着了解 這些事 件的社 會的總 發條。 祇有 站在這 
個基 礎上， 才能 正確的 評量鬥 爭着的 政黨的 政綱與 口號。 
這些政 綱與口 號在過 程中雖 不是獨 立的， 而 且在最 後分析 
中 也不是 决定的 因素， 但還是 革命過 程之最 明顯的 標記。 
未完成 的中國 革命就 其切近 的目的 而論， 乃是 『資 產階級 
的』。 不 過這名 稱之應 用祇是 過去資 產階級 革命的 囘聲， 
所以牠 實在不 能給我 們什麽 幫助， 歷 史的類 比須在 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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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的分析 中加以 校對， 否則 牠會成 爲心智 的陷阱 。在 
中國正 在鬥爭 着的是 些什麽 階級？ 這 些階級 的相亙 關係是 
什麽？ 這些關 係正在 如何與 向何處 變化？ 中 國革命 的客觀 
任務 ，即 那些 被發展 過程所 决定的 任務， 是什麽 ？ 谭些任 
f  务之 解决落 在什麽 階級的 肩上？ 牠們 能用什 麽方法 來解决 
? 伊 羅生的 書恰恰 予這些 問題以 解答。 

殖 民地的 與半殖 民地的 —— 因 而是落 後的* 國家， 包括 
着人類 之最大 部分， 這些 國家的 落後程 度極其 不同， 牠們 
形 成了一 種歷史 進化的 梯階， 從遊牧 生活， 甚至從 食人生 
话起， 一直到 最現代 的工業 文化。 在 某種程 度之內 一些極 
端的 結合， 乃是一 切落後 國家的 特徵。 不過 落後性 的等級 
—— 如果 我們可 以應用 這個名 稱的話 —— 是 由每一 殖民地 
國家 生活中 的野蠻 主義與 文化的 成分之 比重來 决定的 。非 
洲赤 道國遠 落在亞 爾及爾 之後， 巴 拉圭比 墨西哥 落後， 阿比 
西尼亞 比印度 或中國 落後， 牠 們在經 濟上雖 然共同 依存於 
帝國主 義的宗 主國、 但 牠們在 政治上 的依存 關係却 有些地 
方帶有 公開殖 民地的 奴屬性 質 （ 如 印度， 非 洲赤道 國）， 
而另 一些則 掩蓋在 虛僞的 國家獨 立之下 （ 如 中國、 拉丁美 
洲諸 國）。 

落後 性在土 地關係 中找到 了最有 機的與 殘酷的 表現。 這瘦 
國 家中沒 有一個 曾經把 民主革 命實行 到任何 眞實的 範圍。 
半 途而止 的土地 改革， 被半農 奴式的 關係所 呑沒， 而這座 
關係 在貧窮 與壓迫 的土壤 上不可 避免地 會再生 出來。 土地 
關係上 的野蠻 主義， 常常與 道路之 缺乏， 各省的 孤立， 『 
中世 紀式』 的特殊 主義， 與民族 意識之 缺如， 同時 存在。 
從 社會關 係中淸 除出古 代的殘 餘與現 代封建 主義的 硬殼， 
乃是 所有這 些國家 中之最 重要的 任務。 

不過祇 叫保存 着對於 外國帝 國主義 的依存 關係， 那 末土地 
革命的 完成是 不可思 議的， 因 爲帝國 主義一 方面固 然移植 
資本 主義的 關係， 但另 方面却 支持着 並重新 創造着 一切奴 
隸的與 農奴的 形態。 因此， 爲 社會關 係的民 主化與 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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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國彖而 進行的 鬥爭， 就不 間斷地 轉入於 反對外 國統洽 
的公 開暴動 中去。 

歷 史的落 後性， 這含義 並非說 要在較 遲一二 或三個 世紀之 
後， 去簡單 地重覆 英國或 法國那 樣先進 國家的 發展。 這落 
後 性產生 一種完 全新的 『結 合的』 社會 形態， 在這 形態中 
， 資本主 義在技 術與結 構上之 最新的 成就， 植根於 封建的 
或前 封建的 野蠻主 義的關 係中， 改變 着這瘦 關係， 征服着 
牠們， 並且創 造着一 種特殊 的階級 關係。 

在這些 落後國 家中， 沒 有一個 『資產 階級』 革命的 任務， 
能在 『民 族』 資 產階級 的領導 之下得 到解决 ，因爲 『民族 
』 資 產階級 之很快 產生， 是在外 國勢力 的支持 之下， 故對 
人民而 言乃是 一個異 類的或 敵對的 階級。 在 這階級 發展的 
每一階 段上， 總 祇有更 加密切 地束縳 於外國 的財政 資本。 
他們本 質上是 此種資 本的代 理人。 殖 民地的 小資產 階級， 
即 從事於 手藝與 小買賣 的人， 首先成 爲與外 國資本 作勢力 
懸 殊的鬥 爭的犧 牲者， 他們在 經濟上 衰落至 無足輕 重的地 
步， 成爲非 階級的 與赤貧 化了。 這等 人要起 一個獨 立的政 
治 作用， 那 甚至連 想都想 不到。 農民， 這個數 量最大 ，最 
原 子化， 最落後 與最受 壓迫的 階級， 能進行 地方性 的暴動 
與游 撃戰， 但需 要一個 比較前 進的與 集中的 階級的 領導， 
好使這 一鬥爭 高升到 一個全 民族的 水準。 這 樣的一 個領導 
， 自 然落在 殖民地 無產階 級的身 上了， 因爲 牠從最 初起， 
就不 僅對外 國的就 是對自 己民族 的資產 階級， 也立 於相反 
的 地位。 

地理上 的接近 與官僚 機關， 把 中國的 各省與 各部早 就聯結 
成一個 整體， 而 資本主 義的發 展則已 使這個 整體變 成一個 
經濟 整體的 模樣。 羣衆 的革命 運動第 一次把 這逐漸 增長的 
統 一翻譯 成民族 意識的 言語。 在 罷工， 農民 暴動， 一九二 
五 —— 二 七年的 軍事征 伐中， 一 個新的 中國產 生了。 那些 
與本國 及外國 的資產 階級相 聯結的 軍閥， 祇 能將國 家弄得 
四分 五裂， 這時 中國工 人却成 爲國家 統一之 不可抗 拒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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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 之掌旗 手了。 這一 運動， 無可爭 論地能 與法國 第三等 
級 反特殊 主義的 鬥爭， 或與後 來德國 與意大 利人爲 國家統 
一 所作的 鬥爭相 比擬。 但中國 又與資 本主義 初生的 國家不 
同， 在 那些國 家中， 完 成面家 統一的 問題落 於小資 產階級 
的 肩上， 部分 的還在 資產階 級的， 甚至 在地主 （ 普 魯士） 
的領導 之下， 而 在中國 則無產 階級出 來作這 一運動 的原動 
力與 潛能的 頜袖。 但 是恰恰 因此， 無 產階級 使資產 階級感 
受 到一種 危險， 即統一 後的祖 國的領 導權將 不操在 後者的 
手 中了。 在 全部藶 史中， 愛國 主義總 與政權 與財產 不可分 
離 地相聯 結的。 感受 到危險 之時， 統 治階級 是從來 不惜使 
他們 自己的 國家分 解的， 他們祇 求在這 種方式 之下， 能使 
他們在 一部分 的國土 上保持 權力。 因此， 如 果以蔣 介石爲 
代 表的中 國資產 階級在 一九二 七年掉 轉武器 來反對 無產階 
級， 反對這 國家統 一的掌 旗手， 那是完 全不足 奇的。 關於 
這一 轉變的 描寫與 解釋， 占據 着伊羅 生這書 的中心 地位， 
牠 給了我 們一個 了解中 國革 命與目 前中日 戰 爭之基 本問題 
的 鎗鑰。 

那所謂 『民 族』 資產階 級祇叫 有保持 自己特 權存在 的希望 
， 那麽能 容忍國 家墮落 的一切 形式。 但當外 國資本 想霸占 
國家的 全部財 富時， 殖民 地的資 產階級 迫得記 起牠的 『民 
族』 責任 來了。 在羣衆 的壓力 之下， 牠甚至 還能跳 進戰爭 
中去。 但這戰 爭祇能 反對帝 國主義 列强中 之一， 即 反對那 
最無法 談判的 一個， 而 進行戰 爭時所 懷着的 希望， 只是想 
轉替某 一更寬 大的强 國服務 罷了。 蔣 介石反 對日本 侵畧者 
的 鬥爭， 祇能在 大不列 顛或美 國保護 者所指 示的限 度以內 
進行。 祇有那 個除了 鐵鏈之 外無物 可失的 階級， 才 能爲民 
族解放 進行反 帝戰爭 到底。 

上面 發揮的 ，.關 於藶史 上晚起 國家中 『資產 階級』 革命之 
特性 的那些 觀黠， 絕 對不是 簡單理 論分析 的結果 。、在 第二 

次中 國革命 （ 一 九二五 - •九二 七年） 之前， 牠 們早已 

受到大 規模的 歷史測 驗了。 三次俄 國革命 （ 一九 o 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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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一七年 二月與 十月） 的 經驗， 對 二十世 紀所具 有的重 
要 意義， 並不比 法國革 命對十 九世紀 所具有 的意義 爲小。 
要了 解現代 中國的 革命， 讀者 一定得 注意到 俄國革 命運動 
中 思想的 鬥爭， 因 爲這些 思想對 中國無 產階級 的政治 ，曾 
經 起過， 而今還 在起着 一種直 接的， 並且是 有力的 影響， 
對中 國資產 階級的 政治則 起一種 間接的 影響。 

正 因爲沙 皇俄羅 斯的歷 史的落 後性， 使牠成 爲歐洲 唯一的 
國家， 即在 資產階 級革命 之前， 馬 克思主 義這種 學說與 ffd: 
會民主 黨這種 政黨， 便發 展到了 有力的 地步。 民主 主義的 
鬥爭與 社會主 義的鬥 爭間， 或 資產階 級革命 與社會 主義革 
命間 的相互 關係， 恰恰 在俄國 受到了 理論的 分析， 這是很 
自 然的。 第一個 把這問 題在上 世紀八 十年代 之初提 出來的 
， 乃 是俄國 社會民 主黨的 創造者 普列哈 諾夫。 在反 對那所 
謂民 粹主義 （ 一種烏 托邦式 的社會 主義） 的鬥 爭中， 普列 
哈 諾夫認 爲俄國 沒有任 何理由 希望走 一條發 展的特 權道路 
， 他認 爲俄國 跟那些 『不聖 神的』 國家 一樣， 也得 經過資 
本 主義的 階段， 又 以爲在 這條道 路上， 爲要 繼續進 行無產 
階 級的社 會主義 鬥爭， 必 須建立 資產階 級民主 主義的 政制； 
。 普列哈 諾夫不 僅把那 作爲一 個任務 的資產 階級革 命和社 
會主義 革命截 然分開 ， （ 他把 社會主 義革命 延遲到 不定的 
將 來，） 而且他 還把力 量的結 合加以 完全不 同的描 寫：資 
產 階級的 革命應 該由無 產階級 聯合自 由資產 階級來 完成， 
並 由此替 資本主 義的發 展淸除 道路， 經 過幾十 年之後 ，在 
資 本主義 發展的 較高水 平上， 無產階 級將直 接與資 產階級 
鬥爭， 完 成社會 主義的 革命。 

列 寧——當 然不是 立即地 一 ~ 更改 了這個 學說。 在 本世紀 
之初， 他以 一種 比普列 哈哈諾 夫更大 的力量 與更澈 底的態 
度， 提出 了土地 問題作 爲俄國 資產階 級革命 的中心 問題。 
因 此他得 到一個 結論： 自由資 產階級 是反對 剝奪地 主財產 
的， 而正因 爲這個 理由， 自由 資產階 級會在 普魯士 式的憲 
法基癍 上與皇 朝謀得 妥協。 列寧 反對普 列哈諾 夫無產 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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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自由資 產階級 聯盟的 思想， 提出了 無產階 級與農 民聯盟 - 
的 思想。 這 兩個階 級革命 合作的 目的， 他認爲 在於建 立 『 
無產 階級與 農民之 資產階 級民主 專政， 』 這是 唯一的 方法: 
， 可用以 肅淸沙 皇國中 的封建 警察的 殘渣， 建立一 個自由 
的農民 制度， 且 給美國 式路線 的資本 主義發 展淸除 道路。 
列寧的 公式在 這一方 面是前 進了一 大步， 即與 普列哈 諾夫: 
的公式 相反， 牠正確 地指出 了革命 的中心 任務， 即土 地關; 
係 之民主 主義的 變動， 並且同 樣正確 地約畧 規定出 能解决 
這 一任務 的一些 階級力 量之唯 一現實 主義的 結合， 但一直 
在一九 一七年 以前， 列* 本 人的思 想始終 朿縛在 『資產 階~ 
級』 革 命之傳 統的觀 念上。 跟普列 哈諾夫 一樣， 列 寧從鼠 
樣一 個前提 出發， 即祇在 『資產 階級民 主革命 完成』 之後 
， 社會 主義革 命的任 務才能 列入當 前的議 程中。 而 且與後 .. 
來不 肯門徒 所揑造 的傳說 相反， 列寧 認爲在 民主革 命完成 
以後， 農民的 全體不 能成爲 無產階 級的同 盟者。 列 寧把社 
會 主義的 希望寄 托在農 業勞働 者與出 賣勞働 力的半 無產者 • 
化 的農民 身上。 

列 寧這個 觀念的 弱點， 在於 『無 產階 級與農 民之資 產階級 .. 
民主 專政』 這 一內在 矛盾的 思想。 兩個 階級， 他們的 利益: 
祇有一 部分相 符合， 那 末他們 的政治 同盟便 不能有 成立專 
政 的可能 。列寧 本人着 重指出 『無 產階級 與農民 專政』 的〃 
基本 限度， 所 以公開 稱牠是 資產階 級的。 他 之所以 這樣幹 
， 意思 就是說 無產階 級爲了 保持與 農民的 同盟， 在未 來的’ 
革 命中， 得避 免直接 提出社 會主義 的任務 。但 是確切 地說. 
， 這意思 就是無 產階級 得放棄 專政了 。在這 樣的情 形中， 
革命的 政權將 集中在 誰的手 裡呢？ 在農 民的手 裡嗎？ 但農: 
民 是最不 能起這 樣的作 用的。 

列寧 在提出 他有名 的一九 一七年 四月四 曰的大 綱之前 ，把。 
這些 問題放 着不加 囘答。 祇在 四月大 綱上， 他才第 次跟: 
『資產 階級』 革命 的傳統 了解與 『 無 產階級 與農民 之資產 
階 級民主 專政』 的 公式相 决裂， 他聲 明爲無 產階級 專政而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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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 鬥爭， 乃 是澈底 實行土 地革命 與保證 被壓迫 民族自 
由 之唯一 方法。 不過， 無 產階級 專政的 制度， 由於 本性使 
然， 不能 自限於 資產階 級財產 的範圍 以內。 無產階 級的統 
治自 然而然 要把社 會主義 的革命 置於議 事日程 之上。 在這 
樣的情 形中， 社 會主義 革命與 民主革 命並非 由任何 藶史的 
時期分 開的， 而 且不間 斷地連 接着， 或者說 得更加 確切些 
， 社 會主義 革命是 民主革 命之有 機體的 生長。 至於 社會之 
社 會主義 的轉變 將以何 種速度 發生， 以及將 在最近 將來達 
到何種 限度， 那不僅 要看國 內的， 而 且也要 看國外 的條件 
而定。 俄國革 命不過 是國際 革命之 一環。 這樣， 已 經約畧 
地說明 了永恒 （ 不斷） 革命 這個觀 念的本 質了。 恰 恰是這 
個 觀念， 保證 了無產 階級在 十月革 命中的 勝利。 

但是藶 史之殘 酷的嘲 弄竟會 如此： 俄 國革命 的經驗 不僅沒 
有幫助 了中國 的無產 階級， 而且相 反的， 牠以 一種 反動的 
與 彎曲的 形式， 成爲中 國無產 階級前 進路上 的一些 主要障 
碍 之一。 不肯門 徒們的 共產國 際開始 替東方 各國把 『 無產 
階級 與農民 的民主 專政』 這 個公式 加以神 聖化， 而 列寧在 
歷 史經驗 的影響 之下， 早已 承認這 公式爲 沒有價 値的了  6 
一個公 式業已 陳舊， 那 牠所掩 蓋的政 治內容 會與牠 當年所 
代表 的直接 相反， 這在 歷史上 是常有 的事。 平 民大衆 ，工 
農 的革命 聯盟， 由那 自由選 舉的， 作 爲直接 行動機 關的蘇 
維埃 來加以 膠結， 而共 產國際 却代之 以各黨 中央機 關的官 
僚的 聯盟。 在這聯 盟中， 農民 的代表 權則意 外地給 了國民 
黨 。這個 極關心 於保持 資本家 財產， 不僅要 保持生 產工具 
， 而 且要保 持土地 財產的 十足資 產階級 的政黨 。無 產階級 
與農民 的聯盟 則擄大 成 『 四階 級的同 盟』： 即 工人， 農民 
， 城市小 資產階 級與那 謂 『 民族』 資產 階級。 換句 話說， 
共產 國際揀 起了被 列寧所 抛棄的 公式， 祇爲 要打道 到普列 
哈諾夫 的政治 中去， 而且 還是在 一種戴 上假面 具的， 因而 
是更惡 毒的形 式中進 行的。 

爲替無 產階級 在政治 上之從 屬資產 階級作 辯護， 共 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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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 論家們 （ 史 太林、 布 哈林） 便援 引帝國 主義壓 迫這一 
個 事實， 彷彿這 壓迫會 逼 『 全國一 切進步 力量』 結 成同盟 
的。 但這 正是當 年俄國 門雪維 克的論 據呢， 所不同 的只是 
那 時沙皇 制度代 替了帝 國主義 吧了。 實 際上， 中國 共產黨 
之 服從國 民黨， 表示牠 之與羣 衆運動 分裂， 而且是 對於牠 
歷 史任務 之一個 直接的 背叛。 第 二次中 國革命 的慘敗 ，就 
是這 樣地在 莫斯科 的直接 領導之 下準備 妤的。 

許多 政治上 的庸人 俗子總 願意把 『 常識』 的 猜測來 代替科 
學 分析， 他們覺 得俄國 馬克思 主義者 關於革 命性質 及其階 
級 力量的 動力所 進杇的 爭論， 彷 彿是簡 單的學 院主義 。然 
而歷史 的經驗 表示出 俄國馬 克思主 義 『 敎條 公式』 之深具 
活力 的重要 意義。 那些直 到今天 還不懂 得這一 黠的人 ，能 
夠 從伊羅 生的書 裡學到 許多。 共 產國際 在中國 的政治 ，深 
刻地表 示出， 如 果布爾 雪維克 不曾及 時地拋 開門雪 維克與 
社 會革命 黨人， 那末 俄國革 命會變 成什麽 東西。 在 中國， 
不斷 革命的 觀念再 度被證 實了， 不過 這次並 非以勝 利的形 
式， 而 是以慘 敗的形 式來證 實的。 

當然， 把 俄國與 中國等 量齊觀 是不允 許的。 牠們雖 然有妤 
些重 要的共 同點， 但 異點却 仍然太 明顯。 不 過人們 不難相 
信， 這些異 黠並非 減弱， 反而 加强了 布爾雪 維克主 義的基 
本 結論。 在一 種意義 上說： 沙俄 也是一 個殖民 地國家 ，這 
可以 在外國 資本的 優勢作 用上看 出來。 不過 俄國資 產階級 
對於外 國帝國 主義， 比 中國資 產階級 享有不 可比擬 的更大 
的獨 立性。 俄國本 身是一 個帝國 主義的 國家。 俄國 的自由 
主 義固然 卑瑣， 但比之 於中國 的自由 主義却 具有遠 較重大 
的傳 統與更 有力量 的支持 基礎。 在自 由派的 左邊， 站着一 
些 强有力 的小資 產階級 政黨， 牠們對 沙皇制 度的關 係有的 
是革 命的， 有的 是半革 命的。 社會革 命黨設 法在農 民中， 
主 要在農 民的上 餍中， 獲得了 很大的 擁護。 社會 民主黨 （ 
門雪 維克） 的 背後， 領 導着廣 大的城 市小資 產階級 與勞働 
貴族。 恰恰 是這三 個政黨 —— 自 由派， 社會 革命黨 與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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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受到 劇烈的 推動。 在最短 促的時 期內， 成 千百萬 的中國 
無 產階級 將被動 員起來 。另一 方面， 中 國資產 階級將 愈加: 
依賴 於日本 資本。 他們將 比過去 更不能 領導民 族戰爭 ，尤. 
其不 能領導 民族革 命了。 那 個數量 更大， 社 會地位 更强， 
政洽上 更加成 熟的中 國無產 階級， 將 起來領 導農村 與侵客 
者 作對。 對於 外國奴 役者的 仇恨， 乃 是一個 偉大的 革命凝 
固力。 人 們必須 想到： 新的民 族革命 會仍舊 在目前 這一代 
人 的生存 期間置 於議事 日程 之上。 中 國無產 階級的 先鋒隊 
爲 要解决 這些落 在他們 身上的 任務， 必須充 分融化 中國革 
命的 敎訓。 在 這一意 義上， 伊羅生 的書能 予以無 可替代 
的 幫助。 現在祇 希望此 書能翻 譯成中 文與其 他的外 國文字 

o 

里昂 • 托 洛次基 
一九三 八年， 序於墨 西哥， 考約奧 _ 

( 王凡西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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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叛亂 的種子 


第一章  叛亂 的種子 


在中 國大城 市的邊 緣上， 高聳 的工廠 煙突的 陰影橫 陳於田 
疇間， 這些 田疇尙 用木犁 來耕耘 。在海 港的碼 頭上， 近代 
定期航 船卸下 來的貨 物掮在 人背上 搬走， 或 者用原 始的駁 
船裝 運到內 地去。 在街 道中， 巨大的 運貨卡 車和暄 鬧的電 
車隆隆 然駛過 那些靠 人拉着 的車子 ，這 些拉 車人宛 如牲口 
駕着 他們的 重載， 飄忽 的汽車 暴怒地 向那些 穿過交 通小道 
釣人 力車和 手車攘 喇叭。 街道兩 旁排列 店舖， 店舖 裡男男 
女 女尙藉 一雙赤 手和簡 陋的工 具來製 造他們 的貨品 ，但這 
些 街道却 一直通 達那些 使用軋 軋作聲 底發電 機的大 工廠。 
飛 機和鐵 路橫貫 廣漠的 區域， 這些區 域僅僅 靠那些 上了千 
年 的人行 道和運 河連結 起來。 新式汽 船航行 於沿海 和江河 
， 夾雜 駛過那 些古老 模樣的 民船。 從 城市到 農村， 在這個 
有許多 江河流 域 （ 這些 江河流 域都是 從大海 伸到亞 洲腹部 
去的） 的疲 敝的國 土上， 這些矛 盾和對 照積聚 很多。 牠們 
體現 了將近 五萬萬 人民爲 生存的 鬥爭。 

中國生 活的樣 式是參 差的， 割 裂的， 和不規 則的。 生產， 
交通， 財 政的近 代形式 移置於 過去底 殘破和 陳腐的 樣式之 
上， 而且 只是部 份地和 牠交織 起來。 在 一世紀 之前， 當西 
歡恃 着牠的 商品， 大礮， 貪慾和 思想侵 入中國 的時候 ，那 
個古老 的的建 築已經 傾頹了 。這 種過 甚壓迫 的結果 便是災 
刼和 革命。 中國 的經濟 强行改 變了。 社會各 階級穩 定了那 
樣 長久， 現在也 進入一 個猛烈 變動的 時代. 了。 政府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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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和整個 社會的 平衡都 推翻了 。這 個變 動的過 程是錯- 
綜的。 牠把 一個莫 大的任 務提了 出來， 這個任 務就是 創造: 
一個新 的社會 組織， 妤 讓中國 的生產 力發榮 滋長。 牠 又產- 
生 了各種 衝突， 這些衝 突很快 就積囊 起來， 增 加力量 ，且1 
迅速 充溢， 竟要 在階級 鬥爭的 戰瘍上 來一個 解决。 

在一 個藶史 的長時 期內， 中 國生產 力陷於 停滯， 中國經 濟: 
的 落後性 主要就 是靠這 一點來 决定。 大 約兩千 年之前 ，鐵. 
犁的 使用引 起農業 生產的 增進。 一部份 由於這 一刺激 ，土 
地 在那個 時候已 轉變成 爲私有 財產。 采 邑土地 或皇上 恩准: 
開拓 的土地 都變成 可讓渡 的了， 即 是說， 牠 們都可 以買寳 
了。 從此 解放了 的勞力 和從此 獲得的 資本， 一部份 被國家 
吸 收去建 築偉大 的公共 工程： 隄壩， 運河， 宮殿， 城垣 _ 
堡壘。 但資本 主義的 生產方 式並未 發展。 封 建的剝 削形式 
尙 繼續保 存於農 村中。 中國社 會仍由 細小的 農業單 位組成 
。 家 庭或地 方手工 業供給 社會的 大部份 補足的 需要。 國家 
直接 參與商 業和製 造業。 例如 鹽鐵， 牠 都實行 專利。 國家 
機關， 包 攬一切 的商人 和手工 業行會 ，嚴厲 的操縦 了生產 
組 織和國 內市塲 。生產 和商業 的城市 中心形 成了， 但似乎 
其範圍 只限於 奢侈品 和地方 特產： 絲綢， 漆器 ，磁器 ，彫: 
刻物， 鐵器。 只 有更深 一步研 究國內 市塲的 性質和 程度， 
研 究商業 資本的 活動， 以 及狹小 農村社 會的相 對孤立 ，纔 
能了 解馬克 思所謂 『亞細 亞生產 方式』 的 究竟， 及 其自行 
更新 的非凡 的能力 。（註 一） 

整個社 會組織 牢牢的 依存在 農民羣 衆上， 農 民們交 納地租 
於 地主， 償付利 息於商 人及放 債者， 且 用勞力 ，實 物和金 
錢的 形式， 納税於 國家。 後者 由地方 官吏來 代表， 這些地 
方官 吏加入 一個鬆 弛的， 經過 各省總 督直達 皇帝的 等級制 
度裡。 這些官 吏又在 剝削農 民的過 程中， 與 地主和 商人勾 
結在 一起。 地主們 爲了繳 納有增 無已的 國税， 便對 那些眞 
正 耕田的 人百端 勒索。 小地主 自身已 抵押於 放債者 並逐漸 
逐漸淪 入佃農 或農業 勞働者 的地位 。當每 一個繼 起的皇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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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過了牠 的興盛 時代而 入於衰 亡時， 牠的財 政要求 便增加 
起來， 而牠 的官吏 的腐敗 也變本 加厲。 當累增 的地租 ，債 
務 和賦税 的負担 已無可 忍受， 而一次 再次的 天災復 加重了 
.流 行的困 頓時， 地方上 反對租 税徵收 吏的叛 亂便擴 大而爲 
偉大 的農民 戰爭。 

以地主 貴族爲 首的軍 事亂黨 ，領 導散 漫的農 民隊伍 和地方 
軍 隊走上 戰塲， 推翻 皇朝並 在同黨 間互爭 雄雌。 激 烈的社 
會 和土地 改革的 企圖往 往點綴 內戰和 混亂的 時期， 這個時 
期常常 延長數 十年， 有一 次還延 長數百 年哩。 上述 那些改 
革 之中， 最 著名的 就是基 督紀元 第一世 紀初， 漢朝 傾覆之 
後， 王莽 計劃的 變法， 以 及十世 紀末， 唐滅宋 興之後 ，王 
安石所 鼓吹的 變法。 他 們有些 倡議竟 主張實 行一種 初步的 
土 地國有 ，即: 廢除土 地私有 權及將 土地歸 還原主 —— 國 
家。 另一些 倡議則 主張建 立一個 萌芽的 國家資 本主義 。但 
這 些改革 沒有一 個是成 熟的。 唤起這 些改革 的農民 戰爭， 
總是 自行衰 竭的。 那些 亂黨中 之一終 於獲得 其支配 攉並建 
立新 皇朝。 當新 皇帝及 其直系 宗屬鞏 固他們 的統治 並逐漸 
劊平了 一切皇 位爭奪 者時， 農 村中原 來的社 會形式 又再生 
產 出來， 而同 樣的逐 漸收奪 的過程 也重新 發生。 

満 洲於十 七世紀 中葉便 利用上 述的農 民暴動 之一， 獲得了 
政權 。他們 旣一度 充當了 異族統 治者， 當他們 完全征 服了這 
一 國家的 時候， 他們自 然要盡 力不使 中國和 其他外 國接觸 
。 歐洲在 這個時 期正捲 入於劇 烈的戰 爭中， 這些戰 爭附帶 
產 生了西 方資本 主義。 歐人和 天朝的 接觸是 偶然和 揷話式 
的。 早期 的満淸 各皇帝 得以自 由安享 他們底 稱霸的 時期。 
但 再過兩 個世紀 之後， 人口 的 顯著增 長又使 土地受 到新生 
的和 加重了 的壓力 。満淸 皇朝已 走進牠 的沒落 期了。 牠的統 
治已經 瓦解， 牠 已迫得 向人民 重重誅 求而在 牠治下 各地方 
遭遇 反叛。 當西 方資本 主義向 外發展 的第一 道浪潮 衝破中 
國的隄 岸時， 中國社 會已臨 近政治 崩潰和 k 亂的新 紀元了 
O 新的蠻 夷跨海 而來， 加深了 中國社 會各階 級的內 部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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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使之改頭^^面並變得非常複雜 ， 他們的 來臨表 示用舊 
式方法 而作的 舊式解 决已不 夠了。 

西歐各 國以不 可抗拒 之勢， 推 進商業 的擄張 與資本 的積* 
， 牠們摧 毁了這 個天朝 上國的 關隘， 這些關 隘一向 就把牠 
和 世界其 餘地方 分開。 由 於這一 壓迫， 深刻的 經濟， 政洽 
和社 會變革 終於到 來了。 資本 主義經 濟正把 整個世 界棬人 
牠的軌 道中。 中國的 孤立完 結了。 因 爲資本 是一個 新式的 
征 服者， 牠在 中國歷 史中是 前所未 聞的。 在 過去， 那些跨 
越北境 而入侵 的遊牧 部落， 沒 有大困 難便已 同化於 中國較 
老文 明底較 高組織 的社會 結構。 但現 在這些 新的蠻 夷却保 
有 技術的 設備， 且 保有中 國絲毫 不能匹 敵的物 質水準 。靠 
手來 抵敵機 關鎗或 靠轎子 來和鐵 路相抗 衡是不 可能的 ，僅 
靠傳統 也一樣 敵不住 大礮。 中 國只能 拿牠底 年紀， 牠底面 
積 和人數 的優勢 來抵抗 西方蠻 夷的推 進力和 武器。 但這三 
個 條件只 能確定 這個不 平衡底 衝突的 長久和 掙扎， 不能確 
定其 結局。 

中國 經濟和 社會的 建築原 已發生 危機， 牠的 底層和 上層便 
迅速對 外國侵 畧的腐 蝕力起 了反應 。在經 濟上， 中 國已一 
蹶 不振。 外國人 藉助於 鵪片， 不斷造 成於他 們有利 的貿易 
差額。 在外 國通商 初期， 白 銀大量 輸入， 但 於一八 二六午 
便開 始流出 。十年 之後， 鴉片便 代替了 白銀， 成爲償 付中國 
茶絲的 手段。 （ 註二） 這 種藥品 造成了 裂口， 在一 八四二 
年與一 八五八 年兩次 鴉片戰 爭中， 英 法的大 礮又擄 大這一 
裂口， 於 是工業 品便源 源輸入 。英國 棉織品 遏止中 國棉布 
( 南京 棉布） 的 輸出， 實際上 中國棉 布於一 八三三 年便沒 
有發 現於出 口貨單 中了。 在十 九世紀 頭二十 五年， 中國 也 
口貿易 的數額 便猛烈 下降， 而 鴉片的 輸入則 出奇的 上昇。 
棉 織品輸 入源源 而來， 一八七 o 年， 棉織品 佔中國 進口貨 
的百 分之三 十一， 過後 數年， 牠們便 代替了 鸦片， 佔進口 
貨之第 一位。 西歐產 業組織 與技術 之迅速 進展， 蘇 彝士運 
河之 開鑿， 以 及汽船 航運之 發展刺 激中國 貿易， 竟 於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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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與一 八九四 年之間 增加了 兩倍。 投資和 借欵很 快便跟 
着商品 的洪流 到來。 十九世 紀末， 外 國船運 公司， 棉織廠 
， 鐵路和 電信網 在中國 經濟生 活中佔 據了一 切重要 的地位 

o 

外國 政治支 配權的 確立使 這種經 濟的征 服輕而 易舉。 満淸 
政 府無能 爲力。 牠最先 企圖用 限制鵪 片貿易 之法來 遏止白 
銀的 流出， 但這種 企圖却 受挫於 數度戰 爭中。 淸政 府在這 
幾次 戰爭 裡蒙受 羞辱的 戰敗而 且牠還 必須爲 此而償 付巨額 
的 賠欵。 満 淸政府 受了西 人屈辱 之後， 牠在 中國人 眼中便 
喪失了 無限的 聲望和 權威。 外 人藉大 礮口恫 嚇勒訂 的條約 
( 註三） 規定傳 敎 （ 基 督敎就 是西方 侵畧的 前鋒） 自由並 
使鴉片 合法化 。 （ 註四） 但牠 們的最 重要條 欵是開 放沿海 
及內 河口岸 通商， 限制中 國關税 爲値百 抽五， 劃出 根據地 
和租界 （ 後來 各國的 『 勢力 範圍』 就導源 於此） 並 成立洽 
外法權 制度， 免 除外人 受中國 法律的 管轄及 繳納中 國税。 
中 國只成 了一個 名義上 的自主 國了， 牠只是 因爲帝 國主義 
强盗們 亙 相間 的猛烈 競爭纔 倖免於 公然的 瓜分和 殖民地 4 匕 
罷了。 

在農 村中， 人口 急速增 長及耕 地短缺 （註五 ） 正造 成恐憐 ■ 
， 鴉片的 流行， 白銀的 流出和 機器製 造品之 流入又 把這一 
恐慌 提高到 尖銳的 程度。 鴉片吸 食的流 行引起 財富由 農村^ 
流入 城市的 洪流， 而且 造成了 國內市 塲的驚 人矛盾 。（註 
六） 白銀 外溢引 起銀根 短絀， 結果通 用的錢 幣蒙受 百分之 
二十至 三十的 E 値， 而 生活費 也急劇 上昇。 惡 幣也拿 出來甩 
了 。（註 七） 外國 棉織品 及其他 商品把 中國手 工業驅 入絕* 
境， 在 南方各 省尤其 如此。 織 布工於 一八一 九年曾 織出三 
百 三十五 萬九千 匹布， 輸出 國外， 但 一八三 三年該 項出口 
貨 跌至三 萬另六 百匹， 在往後 三十年 間又幾 乎縮減 至零， 
因此， 他們喪 失了他 們的謀 生手段 。（註 八） 最後， 彷挪 
人類 及其作 爲尙不 夠惡毒 似的， 自然 也來參 加萬物 舊秩序 
之天然 破壤。 在十 九世紀 中葉的 幾個年 代中， 幾乎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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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在大 江河流 域內外 不發生 水災和 饑荒， 旱災和 瘟疫的 

o 

所有這 些破壤 力累積 起來， 結 果就是 大多數 人民的 赤貧化 
和大 量流浪 人口的 產生。 在西 南苗族 及西北 囘族這 些少數 
民族間 發生了 零碎的 叛亂和 暴動， 這 些叛亂 預示了 一個新 
的農民 戰爭的 開始， 根 據傳統 的事琿 看來， 這個戰 爭一定 
已證 實當今 朝廷的 天命已 衰且招 致一個 新皇統 的抬頭 。但 
是當一 個眞正 的農民 叛亂在 各省醞 釀時， 中 國的統 治階級 
正 直接間 接的參 加國外 貿易的 利益， 找求蘇 生自己 的泉源 

C 

各口 岸的商 人和官 吏早就 和外人 交易， 開 始積蓄 E 大的財 
產。 一八三 O 年 之前， 當外國 船隻尙 裝載銀 元駛抵 廣州， 
以償付 載囘歐 美之茶 絲時， （ 註九） 這種洋 財已很 少歸還 
原來 的生產 者了。 其中 大部份 留在港 口商人 和官僚 的手中 
。（註 十） 商行中 人 （ 這些商 行是正 式成立 的特殊 商人獨 
佔 機關， 目的在 和外人 貿易） 和地 方官吏 （ 他們可 以自由 
徵收特 別税和 『 捐』） 獲得 了巨額 財富， 尤 其是在 違禁的 
鴉 片貿易 方面。 商行中 人往往 有家資 値二十 萬兩的 。廣州 
某商 人自誇 除了必 須拿出 巨欵償 付地方 官以郵 f 謝他 們底恩 
助 之外， 尙有二 千六百 萬元的 資產。 （ 註 十一） 

從這些 商人和 官僚中 形成了 一個新 階級， 那 就是買 辦階級 
， 亦即是 外國資 本在中 國市瘍 上的經 紀人。 這就是 帝國主 
義侵 入中國 社會組 織的最 初的直 接影響 之一。 帝國 主義替 
自己 臝得各 種支配 的經濟 地位， 這些 地位有 效地攔 斷了土 
著 和獨立 資本主 義發展 的主要 去路。 這些中 國商人 和官僚 
最先是 由地主 派生出 來的。 從 對外貿 易中積 累起來 的新財 
富並沒 有投放 於資本 主義的 企業， 而是 投放於 土地中 ，這 
個 過程分 明促進 了大地 產的增 長和小 地主的 被收奪 。（註 
十二） 地 主們送 他們的 兒子到 城市去 加入這 門一本 萬利的 
買辦 生意。 一 個買辦 而不同 時是一 個在外 地主， 是 很稀有 
的。 他們 的利潤 不僅化 成地土 而且化 成爲借 給農民 的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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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欵， 因 爲農民 們必須 靠借債 來彌補 他們的 低減的 收入及 
高 漲的生 活費和 賦税。 這個舊 地主商 人階級 敵不住 外人的 
優越力 量和物 質技術 ，於 是轉 變成爲 一個經 紀人， 放債者 
和投 機家的 階級， 享 受那分 配於城 市和農 村間的 利益。 
金個國 家機構 也參加 上述的 過程。 在幾 次鴉片 戰爭中 ，満 
淸 被英人 打敗竟 『 那樣 輕易， 以致搖 動了他 們本族 底武勇 
和命 運的自 信心， 而且 使牠的 軍事力 量的威 望在臣 屬的中 
國 人眼中 完全消 失』。 （註 十三） 満 淸官僚 受挫於 軍事失 
敗 之後， 不久又 爲賄賂 和私運 鴉片之 迷人利 益所害 。（註 
十四） 北京的 上諭往 往置若 罔聞。 北 京遠處 他方， 而外國 
銀洋 的叮叮 聲却近 在咫尺 且引人 入迷。 中國 官塲在 理論上 
是講道 德的， 但實 際上已 有了一 種古老 的腐敗 傳統。 官吏 
們之依 賴税收 來維持 自己， 此 舉自古 已成了 官吏廉 潔的犒 
賞。 國外 貿易的 豐美用 一種非 法收入 的新來 源來表 彰這一 
傳統。 皇朝 沒落， 政 府歲入 銳減， 財 政困難 增加， 一切道 
德的僞 裝都拋 到九霄 雲外， 而 官塲位 置也成 了公開 買賣的 
對象。 政府位 置不是 由那座 有學問 的人， 而 是由出 得起價 
錢 的人來 充當。 自然能 夠替兒 子或兄 弟捐一 個官銜 的正是 
那 些已經 致富的 商人或 買辦。 當這種 風氣成 了家常 便飯的 
時候， 商人， 地 主和官 僚便越 發淸楚 的成了 同一株 階級樹 
的 分枝。 這 個階級 從土地 獲利， 牠根 本就關 心於土 地上一 
切不 平等之 保持， 現在 却又成 了外人 侵畧和 支配的 主要工 
具之一 。在帝 國主義 方面呢 ，牠 已壓服 了淸政 府且使 中國社 
會的 上餍適 應牠的 用途， 牠便 成了中 國統治 者的保 護者， 
担 任遏抑 一個被 摧殘底 人民的 激憤。 這一點 成了帝 國主義 
支 配半殖 民中國 的基本 公式。 帝國主 義已使 中國整 個經濟 
社會， 和政治 的機構 瓦解， 但 是當帝 國主義 自身迫 得勾結 
這個 國家的 每一件 保守， 壓迫 和落後 的東西 來抵抗 和摧毁 
革命變 革的動 力時， 新的 要素差 不多尙 未開始 形成。 

太平 天國運 動於十 九世紀 中葉使 满淸皇 朝有傾 覆之虞 ，上 
述 的關係 就在這 個運動 中凝團 起來。 無法忍 受的經 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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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了三番 四覆的 叛亂， 一八五 ◦這 年叛亂 達到了 極度， 
遂造成 了一個 聲勢浩 大的反 對皇朝 的農民 暴動， 這 個暴動 
由廣 西向北 蔓延且 建立政 權於長 江流域 達十一 年之久 。太 
-平天 國運動 當初不 過是新 基督敎 『 膜拜上 帝者』 的 小宗派 
。 他 們在南 方和地 方當局 衝突， 後來 竟迅速 發展成 爲最宏 
.大 的社會 叛亂。 國內一 切不満 和叛亂 者均羣 集於牠 的旗下 
。 舊 日反淸 的秘密 會社本 來就從 未完全 消滅， 現在 又死灰 
•復 燃了。 中國的 智識份 子及下 級紳士 份子因 自己的 土地被 
奪， 苦於 淸廷的 勒索， 且 受満淸 的種族 歧視所 激怒， 便加 
入 這個運 動的領 導餍。 在反淸 情緖激 發中， 辮子， 這個奴 
.服的 標記取 消了， 而故明 的舊習 慣也恢 復了。 但是 最重要 
的還 是赤貧 農民， 流 浪手工 業者和 土地尋 求者， 他 們久已 
.反 叛地方 官吏， 地 主和收 税吏， 現在 他們又 給與這 個運動 
以 血肉， 且使牠 具有農 民暴動 的一切 傳統的 特徵， 這種農 
民暴動 在過去 是曾經 招致朝 代的更 迭的。 

軍事勝 利是迅 速和驚 人的。 满 淸的權 力正從 南方及 長江流 
滅各省 掃除。 太平 軍幾乎 抵達北 京城。 洪秀 全是這 個運動 
的熟狂 的宗敎 領袖， 他建號 天王， 定都於 南京。 農 民在許 
多 地方獨 立奪取 土地， 這表明 這個運 動已達 到了最 高點。 
這種 根本平 均土地 的急進 傾向並 沒有受 到上層 支持， 雖然 
-驰 的壓力 產生了 幾道沒 有實現 的關於 破除土 地特權 的法令 
.以及 集體享 用土地 財產的 計劃。 （ 註 十五） 除了農 民在下 
面 實行土 地改革 之外， 下一事 實也是 很有意 義的。 太平政 
府無 論在什 麽地方 得到相 當穩定 之後， 牠便 並非毫 無成效 
釣 努力禁 止鵠片 買賣， 阻 塞白銀 漏巵， 刺激國 內市塲 ，劃 
一賦 税和增 進農業 生產。 例如， 在太 平軍興 時代， 江蘇各 
1 縣 輸出沿 海的生 絲達到 新的高 水準， 這是一 件最有 興味的 
: 事實。 如果 某些傳 說可信 的話， 太平 軍還一 次再次 的努力 
:在自 由交易 和禁止 亡國底 鴉片買 賣的基 礎上， 去和 外人修 
好。 這樣 一來， 太平天 國運動 雖主要 是屬於 原始或 傳統的 
一  a 農民 戰爭， 但也露 出一種 『正 常的』 資本 主義發 展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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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這種 傾向表 現得不 很直接 也不很 淸楚， 但却是 無誤的 

o 

太平 天國運 動和土 地及城 市中的 一切特 權勢力 起衝突 。這 
次暴亂 破壌了 舊官僚 階級的 權威和 地位。 農 民解决 土地問 
題 的手段 推使他 們和整 個佔有 土地的 階級發 生直接 衝突， 
而且和 買辦， 商 人也發 生直接 衝突， 因爲他 們經過 借欵和 
抵 押已和 土地財 產發生 了那樣 密切的 關係。 一種 典型的 『 
.標 準』 歷史 述說， 『 太 平軍的 破壤性 使有勢 力的階 級取反 
對態 度』。 （ 註 十六） 這些 『 有勢 力的』 中 國階級 切實地 
•幫 助満淸 方面。 

在帝 國主義 者方面 看來， 就中國 統治者 而論， 拿最 初階段 
的太平 軍來替 代満人 ，或 許更满 意些。 這個運 動的基 督性質 
在敎 士中唤 起某種 同情。 加之 太平軍 尙表現 有刺激 貿易和 
恢復社 會安寧 的某種 希望， 這 種社會 安寧， 满淸已 無法保 
持了。 但雖然 有這些 因素， 外 國人很 快便站 在満淸 方面去 
。 我們 千萬不 要忘記 ，在 外國人 看來， 鴉片 貿易仍 是中國 
市瘍 中獲利 最豐的 部份。 牠符 合於繼 續原始 積累及 保持貿 
易 平衡的 要求。 至於靠 拋售較 合法的 商品來 維持這 種貿易 
平衡， 比 較能夠 獲利， 這還 是稍後 的事。 太 平軍反 對這種 
藥品的 買賣， 這 件事推 使他們 侵犯了 外國人 的眼前 利益。 

( 註 十七） 

這 次內戰 給了帝 國主義 者一個 難得的 機會去 鞏固他 們的支 
哲 巳和伸 張他們 的經濟 和政治 地位。 一八五 四年， 外 人的大 
礮阻 止了反 淸的三 合會黨 人攫奪 上海， 並乘 地方當 局完全 
崩潰的 時候， 攫取海 關行政 的支配 權 （ 註 十八） 及 擴大租 
界的 治區。 一八五 八年， 英法 的大礮 痛撃華 北那些 脆弱的 
満 淸軍隊 並勒迫 簽訂新 條約， 俾 完全満 足外人 的利益 。鴉 
片貿 易合法 化了， 而全 國也敞 開讓外 人侵畧 。因爲 簽訂了 
這些 條約， 外人 對現政 府之保 護便有 了明確 的利害 關係。 
一八六 O 年 之役以 及是役 野蠻的 焚掠圓 明園， 把淸 廷完全 
征 服了。 現在淸 廷這個 非常柔 順的工 具已成 了一個 確然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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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保 護的寶 貝了。 太 平軍在 外人眼 中已由 『或 許是 代替滿 
淸底友 誼的繼 承者』 變成了 『 只不過 一批干 渉新協 定實施 
的 亂黨』 。（註 十九） 

太平軍 關於基 督敎的 說法， 其 正當實 在不下 於其他 各種各 
式關於 耶稣的 說法， 但 牠很快 便被人 認爲最 猥褻的 凟神。 
基 督將軍 戈登帶 着一個 十字軍 人的熱 狂走上 戰塲， 而且不 
惜用一 切手段 （ 包括 出賣的 手段） 和 太平軍 週旋， 宛如耶 
和華 的選民 對付阿 瑪勒開 人及一 切偶像 崇拜者 一樣。 英法 
軍隊拋 棄了一 切 『 中立』 的形式 僞裝， 積極 參與生 死的决 
戰。 

這 次保護 满淸皇 朝的戰 爭由兩 個中國 政治家 出來主 持和取 
得 勝利， 一個 是土地 利益的 代表曾 國藩， 另 一個是 新買辦 
階 級的代 言人和 領袖李 鴻章。 他們組 織和率 領軍隊 保護龍 
位， 而他們 之所以 致勝， 只是 因爲外 國陸海 軍壓倒 了武備 
麻劣 而淸軍 仍無法 抗拒的 太平軍 吧了。 

一八 六五年 ，太平 天國運 動本身 內部已 衰竭， 牠便 終於失 
敗和潰 散了。 這次內 戰的破 壤 （ 生 命損失 重大， 全 國大部 
份土地 荒廢） 耗竭 了農民 戰爭的 泉源。 太平 天國運 動的領 
袖不 能給這 一土地 運動以 一個 堅持的 領導， 這一運 動便不 
可 避免的 墮落而 爲游擊 戰爭和 土匪。 上層的 領導也 分裂而 
爲無 望的冒 險之徒 的敵對 私黨。 偉大 的太平 天國的 叛亂失 
敗了， 現 狀也保 持了， 因爲中 國社會 沒有一 個階級 能夠把 
國 家導出 困境。 帝國主 義的重 壓阻滯 了中國 自身生 產力的 
自由 生長， 同 時又使 農民戰 爭分崩 離析， 和 朝代更 迭這種 
舊式的 循環永 遠無法 重演。 

在這 裡便浮 現了一 個中心 的矛盾 出來， 中國 的階級 鬥爭從 
此以後 就要圍 繞這個 矛盾而 發展。 外國帝 國主義 之來臨 ，中 
國 孤立之 完結， 以及機 器製造 商品之 出現於 中國市 瘍已無 
可更改 的判定 了中國 社會革 命底的 轉變。 帝 國主義 一度鞏 
固了自 己地位 之後， 便 極力幫 助保存 這個社 會內的 一切古 
老的和 退步的 東西。 中 國底革 命的變 革現在 需要破 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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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有的舊 制度及 解除土 地上的 壓力。 帝國主 義却加 入來支 
撑 地主， 商 人及官 僚的支 配權， 這 些地主 ，商 人和 官僚們 
使 農民羣 衆淪爲 奴隸， 且替外 國商業 資本的 洪流開 闢道路 
， 引 入最僻 遠的內 地去。 中國 底經濟 社會和 政治諸 問題的 
解 决迫切 的需要 全國的 統一， 以保證 牠底資 源的儘 可能的 
利用。 帝國 主義列 强的競 爭使國 內的衝 突永無 止境， 而由 
於這 些衝突 之不斷 的橫徵 暴斂， 破壤 了中心 權力。 經濟的 
進 展有賴 於國家 獨立。 帝國主 義特權 的維持 却要求 繼續的 
隸屬。 

太 平天國 運動是 想按照 『傳 統的』 中 國辦法 來應變 革底需 
要 的最後 企圖。 牠失 敗了， 因 爲走向 這樣解 决的道 路已爲 
帝國主 義侵畧 所產生 的崭新 的條件 打斷了 。中 國民 衆經過 
二十 年來的 叛亂和 失敗， 已弄得 筋疲力 倦了， 在他 們能夠 
再 起千涉 之前， 他們還 得在完 全新鮮 的環境 之下， 等候新 
一代 來重振 力量。 在往 後的時 期內， 在中國 社會的 底層， 
一切 造成慢 性民衆 貧窮的 矛盾， 異常厲 害的加 劇了。 土地 
的集 中仍在 繼續。 商品 和商業 資本冲 入農村 的洪流 擄大了 
， 又扼 緊了一 切勞苦 羣衆的 生活。 同時， 在 這個社 會建築 
的 上層以 及在那 些芷在 發展的 城市中 心內， 根本的 改變也 
發 生了， 爲中國 底未來 的鬥爭 便得到 新的形 式和新 的內容 

o 

満 淸皇朝 經過了 征伐太 平軍和 其他零 碎叛亂 （這些 叛亂維 
持至 一八八 o 年） 之後， 牠 已弄得 精疲力 盡了。 內亂 ，飢 
荒和 頻發的 天災， 這種種 震動正 使牠幾 乎支持 不住， 牠又 
碰到外 來的打 撃了。 帝 國邊境 碰到一 次新的 帝國主 義進攻 
， 牠 便陷於 無吿。 法國於 一八六 o 年 佔領柬 埔寨和 安南， 
又於一 八八四 —— 八五年 的短期 戰爭中 使牠的 掠奪物 『合 
法 化』。 次 年英國 將緬甸 倂入牠 的印度 帝國。 沙俄 也跨越 
亞洲， 在北 境立下 一條新 鐵路的 路向， 且在 北満建 立牠的 
『勢力 範圍』 。在 上述同 樣的幾 年內， 日本 更一致 ，’ 更迅 
速的應 付帝國 主義的 壓迫， 牠 已毁棄 了牠底 封建建 築的大 


63 


部份 ，而且 經過明 治維新 ，牠又 已着手 實行其 採用西 方生產 
和耝 織方式 的卓越 政策。 牠剛 已發展 到要跨 越狹小 的海峽 
， 找 尋一個 大陸根 據地。 一八九 四年， 這個 新興的 海島强 
國 竟使牠 底年老 的且一 貫受尊 敬的鄰 國蒙受 屈辱的 戰敗。 
朝鮮 之割取 與日本 勢力之 建立於 南満， 就是 列强重 新來一 
次 奪取領 土和讓 許權的 警號。 淸廷旣 受了毆 辱和陷 於無吿 
， 便簽了 一道條 約又來 一道。 中國的 瓜分以 及牠的 幾部土 
地之倂 入西方 各國的 殖民帝 國似乎 迫在眼 前了。 

但帝 國主義 的重新 壓迫却 產生了 新的改 革和革 命運動 ，這 
些 運動的 性質和 階級根 源都與 十九世 紀中葉 的偉大 羣衆叛 
亂完全 不同。 這 些變革 的新勢 力發展 於中國 社會的 上餍中 
。 外人的 壓迫已 把中國 的統治 階級打 造成爲 適合於 帝國主 
義 需要的 形態， 而外國 的特權 又把土 著資本 主義發 展的大 
多數 門戶關 閉了。 伹是， 這個 階級底 財富的 積累， 按照事 
物的 常理， 却不 能不刺 激他們 去努力 站在自 己立塲 上和外 
人 競爭。 帝國 主義已 破壤了 舊經濟 基礎。 牠 能夠障 碍但不 
能夠 完全阻 止一個 新基礎 的建立 。李 鴻章， 這位頭 號買辦 
親自創 辦第一 批獨立 的中國 資本主 義企業 。一 八六 三年， 
第一家 碾米廠 建立於 上海。 江 南造船 廠建立 於一八 六五年 
。 七 年之後 組織招 商局， 和外 人在沿 海及內 河的航 運獨佔 
競爭 。次 年第一 家近代 繅絲廠 成立， 一八七 六年第 一條鐵 
路（ 從 上海到 吳淑長 不過十 二里） 出世， 驚 動那些 吃驚農 
民底 祖先的 靈魂。 一八 七八年 一個近 代的煤 礦開始 於開平 
動工， 一八九 o 年第一 家綿織 廠建立 於上海 而第一 家鐵廠 
也 建立於 武昌。 火柴廠 及製粉 廠也跟 着成立 於一八 九六年 
。 中國的 工業化 已經開 始了。 （ 註 二十） 

在 這同一 期間內 ，，中 國 的貿易 地位， 尤其是 在原棉 和棉織 
品 方面， 已大見 改善。 原棉的 入超已 於一八 八八年 變爲出 
超 。土製 棉布之 輸出， 自一八 三三年 之後幾 乎跌縮 至零， 
但一 八六八 年之後 已恢復 原狀， 從是 年之二 百三十 八擔增 
至一九 oo 年之三 萬零一 百擔， 一八 八三年 之後又 發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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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 上升， 雖 然在同 期內， 機製棉 織品之 輸入不 斷增長 ◊ 

( 註二 十一） 工 業初步 發展， 貿易相 當改善 ，同時 運輸， 
交通 和銀行 業也發 展了， 只是採 取的速 度較慢 罷了。 近代 
的郵 傳制度 於一八 七八年 產生。 中國 商業銀 行組織 於一八 
九 六年， 全部爲 華資。 其他交 通線， 其他銀 行不久 便跟着 
數 目增加 起來。 

自始， 中國 資本抵 抗外國 競爭就 陷於失 敗了。 一八 九五年 
中曰簽 訂之馬 關條約 規定外 人有權 在華興 築工廠 ，於 是許 
多企業 便迅速 產生， 享 受中國 底廉價 和取之 不盡的 勞動的 
利益。 外人 有優越 的技術 設備和 智識， 他們 又享有 經濟和 
政治的 特權， 憑 這幾點 他們便 使中國 的競爭 者陷於 不利。 
中國 人除了 忍受技 術的限 制和捐 税重負 （外 人却免 掉了） 
之外， 還要依 賴國外 市塲， 以取 得信用 借欵， 機器 和許多 
中國 尙不能 生產的 工業品 。幼 稚的中 國工業 家曾企 圖藉更 
緊張的 勞動剝 削來克 服這些 不利。 但是 不久， 他們 要求更 
有利 的條件 以供中 國資本 的活動 ，却 迫得要 走入政 治决鬥 
塲中， 鼓 動改革 舊制， 因爲這 個政制 已不復 適應於 新興經 
濟利 益的需 要了。 

在太平 天國運 動失敗 後的時 期內， 李 鴻章作 了幾次 小小的 
嘗試， 想使 政府現 代化。 李氏 一方面 創立新 工業， 一方面 
又興辦 近代海 陸軍， 促進 學校的 改革， 派遣 留學生 出洋去 
替中國 探求西 方經濟 和政治 權力的 秘訣。 但 他的努 力却受 
中 日戰爭 打斷了 。戰敗 ，失 地， 以及 列强跟 着舉行 之新的 
進攻， 又誕 生了新 的政治 傾向。 更快， 更劇 烈的變 革就在 
眼前 o 

一八 九五年 之後， 兩種 不同的 思潮支 配了中 國的政 治生活 
。 第一種 思潮希 望改良 皇朝， 使牠適 應新的 要求。 牠夢想 
有一個 皇帝來 演彼得 大帝的 角色， 牠 又夢想 有一個 政府類 
似於 英國的 君主立 憲制。 第二 種思潮 則鼓吹 推倒滿 淸皇朝 
， 仿 照美國 或法國 的方式 建立一 個中華 民國。 満淸 統治者 
進 入其沒 落的最 後時期 之後， 他們逐 漸向維 新黨人 讓步。 


65 


淸 廷因爲 屈服於 完全與 其自由 底基本 建築不 相容的 變革， 
驰便 促使自 己最 後讓位 於革命 黨人。 

雜新 派以修 正孔子 開始。 他們 大胆的 把他說 成不是 一個古 
典的 保守現 狀者， 而是 一個進 步的自 由派。 他們曾 設法把 
亞丹 • 史 密斯， 約翰 • 史杜亞 特 • 穆勒， 哈爾拔 特 • 斯賓 
塞及 湯馬士 • 赫胥 梨的思 想注入 中國底 社會， 政治 ，經 
濟思想 舊的河 床中。 史 密斯等 的著作 開始有 中譯本 出現。 
他們深 信本國 可以由 皇上的 勅書來 改革， 且 於一八 九八年 
當他 們得到 年靑光 緖皇的 寵信， 發動 著名的 『百 日』 維新 
時 ，他們 以爲他 們的主 張已勝 利了。 一批勢 不可當 的命令 
已 發出， 目的在 用近代 國家工 具來代 替陳舊 的満淸 政府。 
他們 要興辦 學堂， 選舉 機關， 取消苛 捐雜税 和官塲 腐敗。 
他們下 令由國 家幫助 工農業 及實行 政府民 主化。 但 維新派 
的熱心 却不幸 得很， 新 思想的 河流流 出了莊 嚴的紫 禁城門 
， 便只 是捲入 御溝中 停滯下 來了。 在 那些舊 王公大 臣看來 
，皇 帝似 乎發了 瘋了， 因爲他 的勅令 似乎立 心來剝 奪他們 
一 切職掌 的世襲 利益及 破壤數 百年習 慣所尊 崇的一 切文物 
制度。 上 諭一道 一道的 下來請 求服從 皇命， 但究竟 皇命是 
否尙 受上天 容許， 這似乎 已成疑 問了。 這種® 憲很 快便在 
宮 廷內證 實了， 因 爲在宮 庭內， 抗拒 維新的 力量已 結集於 
慈 禧太后 週圍。 一八 九八年 九月， 她 把她的 姪兒監 禁起來 
， 而 且把他 已經實 行的改 革一筆 勾銷。 他的 幾個顧 問官也 
給她殺 掉了。 其他的 人 （ 連 同康有 爲和梁 啓超） 好 容易纔 
保得 生命， 逃亡 海外。 這 些智識 份子在 『百 日』 維 新時已 
企圖 用從上 到下的 做法， 使滿淸 政府適 應於西 方思想 。但 
中國 資產階 級太不 成熟， 牠的 經濟基 礎尙太 狹窄， 而且牠 
的利 益尙太 分立， 因此 牠不能 以更帶 進攻的 態度影 響事變 
的 進程。 那末， 那些追 求維新 的資產 階級智 識份子 只好就 
依 賴一個 開明的 君主。 不幸， 拿 『皇 命』 當 作一個 社會變 
革 的工具 來看， 却證明 是無能 的了。 皇帝只 是他自 己的國 
家機關 的化身 罷了。 當 他指揮 牠去破 壤牠自 己時， 牠冥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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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起來 抵抗， 這是 並不足 奇的。 維新 派碰到 官僚的 惰性， 
便束手 無策。 （ 註二 十二） 

保守的 满淸官 僚能夠 遏止維 新的小 小滴流 （ 這不過 由幾個 
智識份 子來支 持）， 但 牠却不 能抗拒 那些致 牠於死 命底强 
有力 的各種 因素。 牠受 了帝國 主義者 的連續 打撃， 已搖搖 
欲倒。 十 九世紀 臨末的 幾年， 最顯著 的事實 就是列 强相繼 
勒索 土地， 貿易及 鐵路的 讓與權 。 （ 註二 十三） 在 國內， 
舊式 手工業 經濟之 破壤， 生 活費之 高漲， 再 加上新 的水災 
和旱災 又造成 一個新 的原始 的民衆 叛亂， 這 一次發 生於華 
北 各省， 在 這些省 份裡， 舊時 的秘密 結社又 復興和 繁盛起 
來， 且使被 迫害人 民的激 憤向一 切外夷 （ 満 人和西 人一樣 
) 發洩。 满淸 官僚受 維新運 動驚退 之後， 竟 依賴於 危險的 
便宜 方策， 把這一 次反對 牠自己 的民衆 叛亂， 轉變 成爲鞭 
撻那些 可恨底 外人的 皮鞭。 他們竟 公開正 式支持 義和圑 （ 
這個 造反的 圑體以 『拳 黨』 見 知於外 人）。 這些亂 黨把他 
們的 口號： 『排满 興漢』 改變爲 『扶 淸滅 洋』！ （註 二十 
四） 

這只 能招惹 禍患。 這些猛 烈的， 原始 的地方 暴動被 外國軍 
隊摧 毁了， 勝利 者並向 中國施 以嚴酷 的懲罰 （ 包括 四萬萬 
五千 萬雨賠 欵）， 又 藉一九 o —年之 拳匪條 約把軍 事的要 
津一掃 而空。 在 往後數 年間， 中國成 了列强 相互競 爭和衝 
突 底無吿 的旁觀 者和犧 牲者。 鐵路， 租界， 及全中 國各行 
省的 命運均 在歐洲 的外交 官邸中 决定。 満洲 和朝鮮 的支配 
權 取决於 日俄橫 越中國 領土而 進行的 戰爭， 並由一 道條約 
來 解决， 這 個條約 竟不顧 及中國 政府之 意旨， 自由 交換中 
國的 領土。 淸廷不 復替中 國人口 中任何 有力部 分說話 ，牠 
也不 能抗拒 其主權 之逐漸 破壤。 

中 國智識 份子由 維新的 希望一 變而爲 革命的 宣傳。 淸朝已 
衰 敗了， 這一感 覺深植 人心。 學生和 智識份 子均捨 棄康有 
爲而 開始更 親切的 傾聽另 一個亡 命客， 孫 逸仙的 意見。 
一八 九五年 向皇帝 遞改革 條陳的 人們， 孫氏 亦是其 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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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他的 政治發 展却是 另一植 思潮的 產物。 這種 思潮與 
影響當 代更著 名之維 新派者 不同。 孫 氏於太 平天國 運動最 
後壓服 之後一 年生於 廣州附 近一小 村中， 他 早年和 秘密活 
動之過 激份子 接觸， 這 些份子 深染武 裝叛亂 之太平 軍傳統 
。 他 靑年時 遠赴檀 香山， 成了 一個基 督徒， 且於研 讀聖經 
之餘， 吸 收美國 之民主 思想。 在 他的政 治生涯 之始， 孫氏 
採取 秘密組 織推翻 満淸的 道路。 一八 九五年 他的第 一次嘗 
試失 敗了， 孫氏 亦亡命 國外， 找尋和 爭取華 僑來擁 護他的 
革命 政綱。 

孫 文和華 僑的連 P 對第 一次中 國革命 的行程 是有决 定重要 
寸生的 。中 國國內 k 本主 義因外 人競爭 及城市 中國資 本與土 
地半封 建剝削 之有機 連繫， 弄 得無能 爲力。 這些因 素障碍 
獨 立資本 主義之 發展， 也 阻止任 何强有 力的， 淸楚 的資產 
階級民 族革命 運動的 產生。 但 印度， 南洋， 歐洲和 美國的 
華僑 （ 工人和 商人） 和近 代民主 政治直 接發生 接觸。 旅華 
外僑享 受之强 有力的 保護， 淸 晰地與 華僑遭 遇種族 歧視及 
虐待時 之毫無 保障相 對照。 一 種强烈 的民族 主義思 想尙未 
在中 國發展 之前， 久已形 成於華 僑間。 强有力 的種族 ，家 
族， 和傳 統的紐 帶使這 些僑民 與其故 土連結 起來， 而革命 
運動 也從他 們那裡 首先得 到財政 上和精 神上的 支持。 在較 
爲富 足的華 僑中， 肯爲 一個强 大和獨 立的中 華民國 而奮鬥 
者， 寥寥 無幾， 這件 事頗耐 尋味。 孫 氏籌集 的大部 分欵項 
來自那 些窮苦 工人和 小商人 捐助的 小欵， 這些人 是證明 
了比誰 都堅决 擁護孫 氏的政 綱的。 

這個 政綱的 中心思 想是藉 軍事陰 謀來推 翻君主 政體， 牠吸 
引 了大部 分失望 的維新 派和新 一代學 生的大 多數， 尤其是 
一八 九五年 後成羣 結隊赴 日留學 的學生 （一九 oo 年後， 
★按此 處與史 實畧有 出入， 孫文 並未參 與公車 上書， 他只 
於戊戌 政變之 前一年 （ 一八九 四年） 曾 上書李 鴻章。 但他 
條陳的 內容及 其精神 與康梁 一致， 故 著者在 此只犯 年代上 
的 錯誤， 他指出 這件事 的意義 却是對 的~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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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 的數目 更多） 。在 中國， 這一 運動與 秘密會 社結合 
O 從城鄕 智識階 級來的 新份子 給了這 些組織 以一種 民族主 
義 和民主 主義的 色彩， 這是 牠們從 來沒有 過的。 留 學生満 
懷 新思想 和急進 的熟誠 囘國。 到處奔 走召募 黨人。 對現存 
事 物秩序 之不满 增長了 民主主 義和民 族主義 的思想 向前邁 
進。 俄 國一九 o 五年的 革命給 了中國 智識份 子一個 印象且 
對 淸廷發 生特別 有效的 影響， 推使牠 讓步。 （ 註二 十五） 
中國商 人和資 本家開 始更勇 敢的保 持自己 的利益 。一九 o 
五 年之抵 制美貨 與一九 o 八年 之抵制 日貨， 再沒有 這樣淸 
楚的 表現這 一點。 

這兩 次運動 採取一 種廣大 的民衆 性質。 牠們 受商會 和新出 
版的民 衆報紙 擁護。 中 國利用 經濟的 武器來 反對美 國人之 
虐待 華僑， 這件 事表示 商人和 小資本 家已生 長了一 種自信 
心和圑 結的新 精神。 這 次抵貨 運動把 僑美華 人與祖 國同胞 
的 連結拉 緊了。 牠幫 助打破 了地方 界限。 這 次抵貨 在廣州 
最猛烈 （僑美 中國人 大多數 是廣東 人）， 但 廣州的 抵貨却 
與星 架坡， 上海 和天津 的示威 和抵貨 活動相 呼應。 恐怕最 
有意 義的就 是這次 抵貨的 舉行公 然蔑視 皇帝的 權威， 因爲 
淸廷 受了美 國的外 交壓迫 已下令 禁止抵 貨了。 一九 o 八年 
的抵制 日貨 更特別 帶有反 政府的 性質。 這次 抵貨之 發生是 
因 爲在某 輪船事 件上， 中國當 局向日 本卑躬 屈膝。 商人焚 
燬日 本貨， 碼頭 工人拒 絕替日 本輪船 卸貨， 恐怕這 一次是 
中國工 人第一 次參加 本世紀 的反帝 鬥爭。 （ 註二 十六） 

抵 制美貨 連帶提 出的要 求之一 就是取 消讓與 美國某 公司之 
粵漢路 建築權 。現在 正是圍 繞這個 鐵路讓 與權的 爭執， 反對 
淸 廷的空 氣在各 省富有 紳商之 間發展 起來。 建築鐵 路連結 
廣州， 漢口 ，長 沙和 成都的 計劃已 擬妥， 實 現這種 計劃的 
， 純用 中國資 本的公 司也已 成立。 北 京政府 現在已 是一個 
買辦 工具， 牠 發覺批 准讓與 權於外 人獲利 最豐， 於 是用外 
人 金錢收 買中國 人已投 放於各 種鐵路 計劃中 之股份 ，爲的 
是把這 些計劃 轉讓於 外人。 這些 雛形的 鐵路大 王們，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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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湖南， 湖 北和四 川的， 便羣 起反對 這件事 。秘密 的革命 
會社 （ 註 二十七 ） 利 用這次 爭執作 廣大的 鼓動， 因 爲牠大 
有 助於把 満淸政 府和可 恨的外 國剝削 者和競 爭者視 爲一丘 
之貉。 這 件事把 上層階 級的新 層份牽 入反君 主政體 的鬥爭 
中。 正因 爲四川 在這一 問題上 爆發了 騷動， 纔終引 起於公 
_的 叛亂。 

淸 朝苟延 殘息的 最後十 年間， 完全崩 潰的危 險已顯 現了。 
只因 爲屈服 於改革 的迫切 要求纔 把牠延 緩下來 罷了。 慈禧 
太 后及其 心腹迫 得要認 識拳亂 之後， 繼長增 高的嚴 重不安 
， 必須藉 讓步來 對付。 現在彷 彿只是 一個讓 步或下 合的問 
纈 似的。 一九 o 六年， 淸廷， 這個差 不多三 百年的 天朝上 
國的 專制統 治者， 竟不 得已承 認立憲 政府的 『原 則』 了。 
經過這 一次初 步示讓 之後， 皇 帝們的 天生特 權便逐 漸失墮 
了。 當這個 皇朝最 後一個 有力的 代表從 舞合上 消失時 ，牠 
已判 定了死 刑了。 慈 禧太后 於一九 o 八年末 逝世。 與她一 
道進墳 墓的還 有受監 禁的光 緖皇。 她 的最老 的心腹 寵臣也 
不久 追隨於 地下。 一個 三歲的 宣統皇 高坐於 龍座上 ★。一 
個愚 蠢和不 夠格的 人充作 攝政， 治理 國事。 朝廷墮 入於瑣 
屑 的袒護 親私和 黨同伐 異的泥 沼中。 紙上改 革 （ 數 目愈多 
則 愈見鄙 嗇和不 實際） 是賜 准了。 一九一 o 年各省 諮議局 
( 與俄 國沙皇 治下之 Zemstvos 非常 相似） 成 立了， 這是經 
過嚴格 限制的 『人 民』 選舉出 來的。 （註二 十八） 這些諮 
議局 只有權 討論， 而且 也只是 討論皇 上指定 的某些 問題。 
但 是甚至 這些小 心揀選 出來的 『長 衫』 諮議 局也和 淸廷衝 
突 起來。 他們力 陳只有 一個更 寬大， 更負責 的政府 纔會保 
持君主 政體。 各省諮 議局代 表參加 北京的 全國機 關（ 即指 
資政院 —— 譯者） 而且絕 望地設 法克服 宮廷的 抗拒， 促進 
議會 改革。 形式的 變動已 着手， 但舊 制度的 手尙壓 緊這些 
機關， 把 牠們削 減成爲 無望的 虛搆。 資政院 由欽選 議員與 
令別 名亨利 溥儀， 他之成 爲日本 傀儡國 —— 満洲國 的康德 
皇’ 事非 偶然。 


70 


異常安 全的諮 議局議 員組織 而成， 牠 設法把 君主政 體拉在 
後面， 幻想拯 救牠， 這 種幻想 包含在 『議 會』 這個 魔術的 
名 詞中。 但 當牠們 爭吵的 時候， 革命 突然襲 撃牠們 及牠們 
希望 拯救的 宮廷。 

一九 一一年 九月， 在四 川發生 了反對 满淸官 吏的地 方騷動 
， 十 月武昌 衞戍軍 的叛亂 也隨之 而來。 當駐 紮於籣 州的淸 
軍拒 絕開往 征討亂 黨時， 満淸統 治的命 數將要 完結了 。叛 
爾 L 擴大， 淸廷 卑賤地 甘願犧 牲一切 權威的 計較， 以 保全統 
治的 外貌。 但事情 來得太 晚了。 這個 帝國崩 潰和塌 台了。 
這個帝 國曾微 弱地設 法揮動 『資 政院』 的旗 幟來抵 抗一個 
無法 更變的 命運， 現在這 個 『 資 政院』 也 跟牠場 台了。 
內部 的腐蝕 已把這 個皇朝 削減爲 一個零 。只 需輕輕 一推便 
可除 掉牠。 一九 一一 年 的革命 只是產 生足以 造成這 輕輕一 
推 的力量 。從 這次革 命中， 沒 有浮現 一個階 級能夠 領導這 
個國家 的轉變 。能 夠解决 土地恐 憐及恢 復國家 獨立的 ，而 
只 有國家 獨立纔 能保障 中國不 受帝國 主義列 强底不 斷的侵 
入和 壓迫。 中國 資產階 級與土 地半封 建利益 之一致 性預先 
决定了 牠無能 引導農 民走出 困境。 一九 一一 年的革 命黨人 
甚至連 被逼而 畧作嘗 試也沒 有過。 農 民羣衆 在推翻 滿淸皇 
朝 中沒有 盡一點 作用。 他們的 消極態 度使各 省的舊 軍政機 
關能 夠保持 原狀， 只不 過廢除 了朝代 稱號和 長辮子 罷了， 
這 條辮子 是満洲 征服者 當作奴 屬的標 記而强 迫人民 留蓄的 


名義 上的中 央權力 一失， 政權 便轉入 各省或 各地方 小暴君 
的 手中， 這些小 暴君極 力保持 整個現 存的剝 削制度 。經過 
他們， 外 人在中 國經濟 和政治 生活中 的堡壘 弄得更 嚴整了 
。 各地方 政權之 成立主 要是配 合列强 各自的 『勢力 範圍』 

。 雲南 和廣西 南部的 軍閥受 法國的 扶植和 支持。 珠江 流域, 
在 經濟上 受香港 支配， 而上海 則更確 定的處 在英國 勢力之 
下 。華北 大部分 成了日 本的特 殊勢力 範圍。 不久這 些互相 
敵 對的政 府爆發 內戰， 這些內 戰主要 是反映 那些騙 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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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地位的 主要帝 國主義 列强間 的衝突 。正 因爲有 了這一 
事實， 辛亥 革命後 的時期 與往曰 朝代傾 覆之後 的分立 ，內 
戰 及混亂 的類似 時期， 完全 不同。 

資 產階級 知識份 子曾參 加這次 革命， 但等到 這種新 的割據 
局面 展開和 形成， 他們便 束手無 策了。 他們 反對皇 朝的戰 
畧從 來就無 法取得 一種眞 確民衆 運動的 形式， 原因 就在他 
們所 代表的 階級， 經 濟上不 成熟， 政 治上又 無能。 保持這 
個 階級的 土地利 益也就 等於保 持中國 農村的 一切落 後的東 
西 （ 封建 的宗法 制度， 文盲， 迷 信等） 及舊 制度所 憑藉的 
每一 事物。 牠的 城市利 益却隸 屬於， 又因而 屈服於 外國資 
本。 資產 階級知 識份子 的鬥爭 因此便 採取軍 事陰謀 的方式 
， 但這 種方式 却往往 失敗。 君 主政體 的傾覆 幾乎與 他們的 
努力 無關。 往後 他們只 成了那 些篡奪 政權底 軍閥的 附屬物 
。 他們精 心製作 的國會 和憲法 並不是 有眞實 政治支 配權的 
機關， 而 是他們 賴以保 護的軍 閥們隨 意寬容 和利用 的簾幕 
。 因此， 孫文本 已勝利 囘國且 被選爲 中華民 國第一 任總統 
， 但 很快便 迫得讓 位於袁 世凱， 袁氏 是舊政 府一位 將軍， 
供職於 北京。 

智 識份子 如不成 爲目不 識丁的 將軍底 下一名 秘書或 屬吏， 
便 只好離 開這個 運動， 陷於 消極和 灰心。 孫文及 其政黨 —— 
國民黨 的其餘 黨人染 了議會 白癡的 毛病， 在 黨的旗 幟上標 
寫 『護 憲』 的 口號。 但 他們只 是寄托 於兩派 敵對軍 閥之一 
方 來護憲 。在 這種把 戲中， 他 們喪失 了首尾 一貫的 原則性 
。 只有軍 閥們勝 利了。 

推 翻君主 政體本 身就是 一種具 有巨大 歷史重 要性的 進步行 
動， 但牠似 乎已把 這個國 家愈弄 愈糟。 內戰 與軍閥 的統治 
加深了 農村的 貧困。 苛捐 雜税增 加了。 土地荒 蕪了。 農業 
生 產也衰 落了。 中國 迫得開 始輸入 米麥。 飢 荒與無 法遏止 
的 天災使 人類生 命喪亡 甚巨。 幾千百 萬農民 被迫離 開土地 
， 或加 入軍閥 軍隊， 擴大 牠們的 隊伍， 或流爲 匪寇。 苛刻 
的 賦稅與 軍閥的 誅求促 進了中 國農民 經濟的 破壤， 且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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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 絕對大 多數陷 於慢性 的飢餓 。國內 工業不 能夠， 而且 
似 乎永遠 不會吸 收大量 的過剩 勞力。 但第一 次大戰 的直接 
結果， 恰好就 在這一 方面開 始發生 迅速和 突然的 變化。 

這 次大戰 要人全 力注意 而所有 國家的 全部工 業生產 也捲入 
其中。 中 國土著 的生產 者突然 發現他 們本國 內有一 個偉大 
的 市塲擺 在他們 面前， 而且這 個市瘍 還暫時 免除了 外國資 
本 的不斷 壓迫。 虧 得這次 戰爭的 需要， 中國 的入超 急促低 
降至 最低點 （ 一九 一九年 總計不 過一千 六百萬 兩）， 而輸 
出則 激增。 以一 九一三 年爲一 oo ， 則一九 一四年 之輸入 
爲九一 •六， 一 九一九 年爲一 o 五 •九。 輸 出由一 九一四 
年之八 三 • 八增 至一九 一九年 之一四 o •  —。 其實 在戰爭 
的幾 年中輸 入差不 多停滯 不前， 這給 了出口 貿易以 一個飛 
躍的 機會。 （ 註二 十九） 

中國 工業生 長的突 發更足 驚人， 這是 大戰的 喘息時 _ 之賜 
。 工 業機器 之輸入 由一九 一五年 之四， 三八 o ， 七 四九雨 
增至 一九二 一年之 五六， 五 七八， 五三 五兩。 棉織 廠由一 
九 一六年 之四十 二家增 至一九 二三年 之一二 o 家， 紡錘由 
一， 一 四五， ooo 增 至三， 五五 o ， ooo 錘， 絲廠由 
一 九一五 年之五 十六， 增至一 九二七 年之九 十三。 一九一 
五年 之四家 烟廠增 至一九 二七年 之一八 二家。 （ 註 三十） 
假如我 們以一 九一三 年爲一 oo ， 則 一九二 三年我 們便得 
到 如下的 指數： 煤 產量， 一八三 •五； 生鐵 產量， 一八 o 
•六； 絲品出 口額， 一五二 •三； 豆油出 口額， 四三二 • 
五； 棉 紡錘四 o 三 •九， 同時， 在運 輸和船 運方面 也有較 
小的， 但値得 重視的 增長。 （ 註三 十一） 

工業 生長， 中國 商業機 構也根 着發生 廣泛的 改變。 合股方 
式採 用了。 銀行 業也擴 張了。 旣然機 器已採 取迅速 增長的 
手段， 代替了 手工業 生產， 師傅， 工匠， 徒 弟關係 也放棄 
决定 的經濟 地位， 讓之 於股東 一 經理 —— 工人 關係。 

生 產力的 增長促 使野心 勃勃的 中國資 本不由 自主地 與基礎 
鞏 固的外 人利益 衝突， 並齒外 人底經 濟和政 治特權 的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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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衝突 。牠同 時也促 使工人 這個新 興階級 和他們 的中外 
僱主 衝突。 從這些 泉源中 流出了 新鮮的 民族主 義潮流 ，而 
這 座潮流 則把中 國捲入 下一年 代的蜂 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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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革命的 諸問題 


第二章 


中國 革命的 諸問題 


t 國發 生社會 變革過 遲了。 牠今 天之所 以是一 個具有 如是: 
£刻 對照的 國度， 就在這 一點。 牠受 一個全 世界的 制度拉 
着， 迫得 從木犁 跳到拽 引機， 從抬 轎跳到 飛機。 帝國 主義: 
迫 使天朝 上國要 擇居於 下界， 這個下 界在經 濟上， 文化上 „ 
和政治 上均已 遠超過 牠了。 中 國已沒 有循次 漸進之 餘地， 
租 沒有機 會來經 歷世界 其他國 家已通 過了的 各個歷 史的發 • 
展 階段。 牠想與 其他各 國並駑 齊驅， 牠一定 得向前 拼命一 
跳。 西 方曾花 數世紀 來進行 變革， 中 國就必 須花幾 個年代 .. 
來 進行。 這一杻 轉如沒 有最深 刻的震 動是不 能夠發 生的。 
從此 便决定 了過去 三十年 間中國 事變之 動亂， 速度， 廣度: 
， 深度， 和爆 炸性。 

新 時代旣 如是急 迫的要 求把中 國抬高 到物質 和文化 的平面 
上， 中國便 不僅必 須猛烈 的和牠 的過去 决裂， 牠還 必須改 
變牠的 現在。 舊 的桎梏 和新的 桎梏兩 者都必 須加以 破除。 
帝國 主義的 侵畧， 輸入 生產， 運輸， 交 通和金 融的最 新式. 
技術， 亦即 輸入近 代資本 主義之 工具。 但是 帝國主 義却使 
商人， 地主， 官僚 和軍閥 適合牠 自己的 用塲， 藉 此來幫 助、 
保存 中國社 會組織 的前資 本主義 形式。 外人 建築的 工廠， 
外人 建築的 鐵路是 用來從 落後性 中抽取 超額利 潤的， 這種- 
落 後性尙 在整個 中國佔 優勢。 帝國主 義因爲 操縱了 中國經 
濟的 一切重 要地位 並爲了 酬答海 外投資 家而從 中國抽 去貢: 
品， 牠 便窒塞 了中國 資源底 『正 常的』 或獨立 的發展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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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 有利於 中國人 民提高 生活水 準的。 假 如中國 人民從 
窮乏的 地位開 始提高 到豐衣 足食的 地位， 生 產力就 一定要 
解除一 切束縛 自己的 東西。 土 地就一 定要囘 歸那些 耕種牠 
的 人們； 而帝國 主義操 縦中國 經濟生 活的權 力就一 定要打 
破。 這雨 點就是 中國革 命問題 的不可 分離的 要素。 牠們的 
解决當 然不能 單獨在 中國的 國家範 圍內來 尋求。 在 世界經 
濟的現 狀中， 某 一國家 的問題 再也不 能夠與 整個世 界的問 
題分離 。在 中國， 按照最 直接的 意義來 了解， 牠的 歷史任 
務 的性質 就表示 這些歷 史任務 的解决 不能不 與帝國 主義列 
强直接 衝突。 這 一點馬 上指出 中國社 會和政 治衝突 之國際 
性 。中國 社會的 改造只 能是整 個世界 底經濟 及社會 改造之 
一個 因素。 同時， 中國現 在已成 了這個 世界之 一部， 成了 
世 界規模 上敵對 力量底 活動， 估 計和衝 突的巨 大要素 。中 
國 國內危 機的發 展和最 後解决 不能不 發生遠 超出其 國境以 
外的重 大 （ 而 且恐怕 還是决 定的） 影響。 

如 果革命 不首先 把土地 及農民 辛勞而 獲的生 產品歸 還農民 
， 要 想在中 國經濟 生活中 來一個 急激的 改變， 連想 也不能 
想。 只有依 照這個 辦法， 舊式土 地佔有 制纔能 破除。 不經 
過 這個必 需的第 一步， 則農村 經濟的 最後改 變以及 按照新 
形式 和新方 法來增 進農業 生產是 不可思 議的。 中國 人口中 
有四 分之三 或三萬 萬以上 的人民 是依賴 土地謀 生的。 這幾 
萬萬 人的問 題就是 中國的 問題。 他們 的貧窮 就是中 國的貧 
窮。 中國 底未來 的希望 恰恰就 在這大 多數人 民底巨 大生產 
能力的 解放。 今天， 他們 被一個 社會制 度弄得 赤貧了 ，這 
個社會 制度把 他們從 土地搾 出來的 生產品 奪去， 同 時把土 
地 本身也 奪去， 但一點 報酬也 不給囘 他們。 

中 國的農 村經濟 具有如 下的主 要特色 ： （ 一 ） 土地 所有權 
愈 來愈急 速的集 中於人 口中數 目愈來 愈少的 一部份 人的手 
中； （二） 多數 土地權 限讓渡 於住外 地主， 政 府官僚 ，銀 
行和 城市資 本家， 這 些人操 縦商業 資本， 而 商業資 本則經 
過 方商 人和高 利貸者 而深入 最僻遠 的村落 ，但 地主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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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 銀行 和城市 資本家 囘頭又 受外國 金融資 本及世 界市瘍 
制 度操縦 和支配 ； （三） 農業 生產之 失序和 衰落， 這皆由 
於 愈來愈 細份底 土地之 不經濟 的利用 ，最落 後的耘 耕方式 
之 保存， 地主， 高 利貸者 和國家 之苛捐 重税， 飢荒， 水災 
和 旱災之 肆虐， 以 及軍隊 舉行的 內戰， 這些 軍隊是 由那些 
被收奪 的農民 擄充起 來的。 

世人曾 一度那 樣普遍 的懷着 幻想， 以 爲中國 是較爲 安樂的 
小地主 國家， 這 一幻想 等到最 近的調 查纔最 後加以 打破， 
這次 調查是 第一次 充分地 和科學 地進行 了的。 陳翰 笙敎授 
曾根 據分區 的研究 （這 是在 他的指 導之下 舉行的 ） 估計農 
民人 口中， 不下 百分之 六十五 是完全 無土地 或土地 飢荒的 
， 所謂 土地飢 荒就是 指保有 零碎的 土地， 而 這些零 碎土地 
却 太小， 而且太 受落後 的生產 方法和 現制度 的殘暴 手段所 
牽累， 以致 即使在 僅能糊 口的水 準上， 也無 以爲生 。（註 
一 ） 土地 佔有和 應用的 差異以 及在土 地上應 用和剝 削勞動 
力之 差異， 暴 露農民 人口內 深刻的 分裂爲 富農， 中 農和貧 
農這三 個範疇 。 ★ 

土 地租佃 的狀况 反映出 農業內 的階級 關係。 一九二 七年製 
作 的一個 官式估 計稱， 農 民中百 分之五 五完全 無土地 ，百 
分之二 o 爲 土地不 足者。 有人 估算可 耕地的 百分之 八一集 
中於 百分之 一三的 農村人 口中。 （註 二) 這些 數目字 大體上 
爲 後來的 調查者 證實。 在中國 北部， 個別的 土地所 有者佔 
了 優勢， 但把 一個標 準的縣 份加以 研究， 證 明農業 人口中 
雖然 只有百 分之五 的無地 佃農， 但 總數百 分之七 o 纔佔有 
百 分之三 o 的 耕地， 平均 每塊土 地爲一 o • 九畝或 二英畝 
弱。 在另 一個縣 份裡又 發現人 口百分 之六五 • 二佔 有百分 
之二五 •九， 土 地分攤 每塊七 畝弱， 或一英 畝强。 地主和 
富農 合成農 業人口 的百分 之一一 •七， 佔有 百分之 四三的 
土地， 而中 農家族 則佔有 其餘的 土地。 

在人烟 遠較稠 密的長 江流域 和南方 （ 在這裡 已最先 感受帝 
國 主義的 影響， 而農業 的商業 化因此 也比較 進步） 發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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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 平均現 象厲害 得多。 調查 者在浙 江省的 某縣發 現人口 
釣百 分之三 領有百 分之八 o 的 土地。 在無錫 （ 華中 的另一 
縣）， 農戶 的百分 之六八 • 九僅領 有土地 的百分 之一四 • 
二， 平均每 戶領有 一_ 四畝， 或四分 之一英 畝弱。 地主和 
富農 不過佔 農戶的 百分之 一一 …三， 却領有 百分之 六五的 
.土地 。 （ 註三） 

單獨 調查廣 東南部 （ 註四） 的 結果， 發現該 省各區 的土地 
所有 者構成 人口的 百分之 一二至 三二， 而佃 農及農 業勞動 
者 則搆成 百分之 六八至 八八。 調查者 發現某 地代表 人口百 
分之六 四 • 三 的貧農 中有百 分之六 o • 四是無 土地者 。已 
經過 研究之 縣份， 每縣 都證明 農業人 口中有 半數以 上沒有 
土地。 在 貧農耕 種之土 地中， 只有百 分之一 七 • 二 是領有 
的， 而百分 之八二 • 八是租 佃的。 據 調查， 一家貧 農家族 
★陳敎 授把這 三種範 疇規定 如下： 『當 一個 農戶靠 土地僅 
儒 自給而 在牠的 農業勞 動中沒 有直接 受他人 剝削或 剝削他 
人者， 我們可 以說， 這種 農戶屬 於中農 階級。 中農 的地位 
幫 助我們 去决定 另外兩 個農民 階級的 地位。 當一家 農戶在 
忙時 僱佣一 個或一 個以上 之農業 勞動者 （曰 工或 季工） ，以 
致超 過普通 自給的 中等農 戶所需 要之勞 動力總 消費量 ，或 
當該 農戶所 耕種之 土地面 積超過 中農所 使之平 均土地 ，我 
們就 把這種 農戶歸 入富農 一類， 我們 凡在某 處發見 農戶耕 
種 之土地 兩倍於 其本村 中農之 土地， 我們就 無須進 一步考 
察勞動 關係， 隨便把 他們歸 入富農 一類。 貧 農比較 容易認 
識。 凡農 戶耕種 之畝數 (一 畝等 於一英 畝之六 分一) 低於中 
農， 而 其成員 除靠其 自耕之 產物維 持生活 之外， 尙 必須依 
靠工資 收入或 具有補 助性的 某種收 入者， 一 槪屬於 貧農。 
凡貧 農中不 耕種任 何土地 （ 他們自 己的， 或租 來的） 而就 
僱 於人， 或者只 耕種一 小塊 土地， 而 主要還 是靠出 賣他們 
的勞 力於農 業中以 維持生 活者， 稱爲 僱佣的 農業勞 動者， 
但仍 屬於農 民。』 華南土 地問題 （ 一 九三六 年上海 出版） 
第 八頁。 —— 譯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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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有的平 均地面 積爲八 七畝， 而平均 耕種面 積 （ 包 括租佃 
.她） 爲五 •七 畝。 又據 調查， 一家農 戶的起 碼生活 所必需 
畝數， 按照 縣份的 不同， 在六畝 與十畝 之間， 而 農佃所 
.必 需的 歌數， 則 加倍。 

.土 地領有 權這樣 極度的 集中， 一半還 是由於 往日佔 重要地 
位之 國家， 廟堂或 公社土 地逐漸 割讓， 以及 農村宗 族的大 
集體 領有地 轉落於 小羣有 勢力宗 族領袖 手中， 變爲 他們的 
:事 實上的 私產。 農業生 產不斷 衰落， 農民雙 肩負担 不斷加 
重， 很快便 使他喪 失了自 己 僅存的 土地。 他 用在他 這一小 
.瑰 土地上 的本領 一點也 敵不住 其他地 方農業 上的科 學進步 
， 也 不能幫 助他去 解决他 這塊土 地的不 斷低減 的生產 。中 
i 國 的重要 商業農 獲物： 絲和茶 已在世 界市瘍 中失去 牠們的 
.，地 位 。因 爲更新 式的競 爭者已 更有效 的生產 出更好 的生產 
，品了 。（註 五） 

t 商 業資本 之深入 最遼遠 的內地 及與之 俱來的 廉價工 業品的 
流入， 完 結了農 民底舊 式的自 足自給 生活， 而整個 國家的 
:落 後性， 足 以應近 代市瘍 要求底 交通之 缺如， 再加 上農民 
底方 法的原 始性， 又一齊 把農業 生產者 摧毁。 他爲 了生存 
便 必須爲 販賣而 生產， 但他這 塊土地 的狹小 及他底 耕種的 
，原 始性却 成了一 個不可 踰越的 障碍， 使他無 法順利 地這樣 
A 做。 他不 僅不能 生產足 以供給 他所需 要的剩 餘額， 他倒還 
: 要借債 來購買 肥料， 購買 食糧以 渡過收 穫之前 的難關 ，購 
.買 孖種， 償付 農具之 租金及 用費。 他 爲這些 債務抵 押了他 
釣 土地， 至於 利率則 永遠不 低過百 分之三 o ， 而且 常常在 
百 分之六 o ， 七 o ， 八 o 以上， 甚至還 有更高 的哩。 賦税 
t 的沈重 負担， 軍閥 們的擴 徵暴斂 （ 這 些軍閥 是統治 他的） 

， 迫 使他更 深的沈 淪於債 務中， 且使 他和他 的土地 一任高 
庫 J 貸 者和收 稅吏爲 所欲爲 。（註 六） 他還受 商人隨 意敲詐 
， 因爲他 不能把 這一點 子收獲 運到更 遠的市 塲去， 他希望 
1嫌 錢。 收 獲物被 恣意壟 斷了， 價錢 也受操 縦了。 一 季勤勞 
釣結果 總是增 加新債 而不是 增加剩 餘額。 債 務跟着 他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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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和下 一代。 他喪 失了土 地便成 了一個 佃農。 他 必須把 
他的收 獲物百 分之四 o 至七 o 譲之於 地主而 且還讓 給他一 
個 巨大的 附加百 分率， 那 就是特 別税， 禮物 及義務 ，這 fe 
義 務從過 去厘遠 的封建 時代起 不知經 過幾世 紀遺留 下來的 
。 （ 在古 代傳統 規定的 特別期 間內， 替地主 作無報 償勞動 
的義務 也包括 在此項 義務之 內）。 他無 法抗拒 之饑饉 ，水 
災， 和 旱災犠 牲他的 收獲， 他的土 地 （ 如果 他有的 話）， 
犧 牲他的 家庭， 而 且往往 還要犧 牲他的 生命。 但即 在最妤 
的年 成中， 他 也差不 多頻於 餓斃。 他比之 地主， 收 税吏， 
商人和 高利貸 的債奴 好不了 多少。 

這個 過程， 從許 多方面 看來， 都在使 大多數 農民陷 入於慢 
性的， 無可救 拔的赤 貧中。 幾 千百萬 被驅離 土地的 農民， 
行乞， 挨餓 ，做 土匪 或擴充 軍閥的 隊伍。 在 南方他 們流到 
海 外去， 流到 美洲， 南 洋和印 度去。 在 北方， 他們 移殖於 
满洲 的未開 墾的土 地上。 幾千 百萬人 擁塞着 沿江河 及沿海 
的 城鎭， 這就是 新興工 業無法 吸收的 廉價人 力的無 窮泉源 
。 他們的 勞力尙 賤過於 牲口的 勞力， 而 橫亘整 個中國 ，人 
類 就幹着 牛馬的 工作。 土地 愈來愈 多的被 拋荒。 中 國是最 
大的農 業國， 也迫得 開始有 增無已 的輸入 糧食。 （註 七) 內 
外市塲 也開始 不祥的 衰落。 整個經 濟建築 已腐朽 入心。 
上述 的情形 表示解 放土地 以供更 大的生 產用塲 （ 而 這一黠 
又表 示解除 農民的 負担） 已成 了任何 復興和 庭生中 國經濟 
底努 力的必 不可少 的眞正 一步。 但這一 點要能 夠實現 ，只 
有整個 國家經 濟同時 解放， 按 照其需 要來發 展和調 整本國 
的資源 。但 只要帝 國主義 經濟和 特權保 持一日 ，這 一點也 
永遠辦 不到。 外 國資本 在一切 基本的 經濟部 門中佔 據了支 
配的 地位， 像 水蛭一 樣的吮 吸這個 國家的 資源。 牠 佔有將 
近一 半的棉 織工業 (中 國之 最大工 業）。 牠直 接領有 三分之 
一的 鐵路， 在 其餘鐵 路上則 握有抵 押權。 牠 在中國 領海中 
， 領 有和經 營半數 以上的 航運， 且獨自 經營百 分之八 o 的 
中 國對外 和沿海 貿易。 帝國主 義者利 用其技 術的優 越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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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 經濟的 特權， 使 中國利 權不斷 外溢。 在一九 一二年 
與一九 二四年 之間， 該國 的入超 竟累增 至十五 萬萬元 ★的 
總額， 在 往後十 年中， 這 個數目 還達到 兩倍以 上哩。 一九 
o 二 年與一 九一四 年間， 外國投 資已倍 增了， 在隨 後十五 
年間又 增加了 一倍， 竟達 總數三 十三萬 萬美元 的估値 。這 
筆投資 五分之 四以上 直接投 放於運 輸業和 工業， 其 餘就是 
错欵， 這 種借欵 使中國 政府變 成帝國 主義者 的柔順 工具， 
。且給 了後者 一個致 命的支 配權， 操縱 了該國 的內外 歲收。 
(註 八） 

中國想 取囘自 己的生 產力支 配權， 牠 就必須 奪囘這 種喪失 
•了的 陣地。 牠必 須終結 那些地 盤衝突 （ 軍閥們 在外人 『勢 
力 範圍』 內， 受帝 國主義 支持， 他們 永遠要 維持這 種衝突 
下 去）， 把自 己統一 起來。 只有採 取這個 辦法， 國 內和平 
:纔能 恢復， 軍閥 制度的 沈重壓 迫纔能 撤除， 國內市 塲纔能 
.獷張 和發展 。也 只有採 取這個 辦法， 中國工 業纔能 成爲提 
高 全國民 衆生活 程度的 基礎。 中國要 想解决 土地的 難題， 
鄉必 須把自 己從帝 國主義 中解放 出來。 牠要 想從帝 國主義 
中解放 出來， 牠 又必須 令農民 有解除 其不可 忍受的 負担的 
。希 望， 藉此， 把 大多數 農民羣 衆鼓舞 起來。 一個反 帝運動 
.:要 把土地 暴動的 口號 和民族 解放的 口 號並排 地寫在 旗幟上 
， 纔 能取得 力量， 把 帝國主 義加以 制服。 

:這個 任務怎 樣纔能 完成， 又由誰 纔能完 成昵？ 答案自 然要 
f 歸結 到階級 力量和 關係的 估計， 因爲 人口的 每一部 份對土 
.地 和對 帝國主 義都保 有各別 不同的 關係。 每 一部份 也必然 
懷着 不同的 目標來 參加政 治鬥爭 。農 民構成 小資產 階級的 
:最大 多數， 歷史 已非常 豐富的 證明， 牠在政 治决鬥 塲中不 
•能 獨立起 作用。 牠深刻 的分裂 爲幾個 階層， 這些階 層的經 
.濟 利益， 厲害 的衝突 起來。 牠 是人口 中最分 散和最 落後的 
部份。 牠 無論在 經濟上 和心理 上都是 地方化 和帶狹 E 性。 
就爲 着這座 原因， 農村往 往追隨 城市。 農民 往往順 從城市 
★照美 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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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 因爲 城市階 級能夠 集中， 圑結， 支配和 號令。 農杖 
經濟 一定不 可避免 的繞着 都市的 向心力 旋轉， 如果沒 有這. 
種向心 力農民 就朿手 無策， 尤其 是那些 最貧苦 的農民 ，即， 
最受 剝削和 最接近 耕地的 農民。 他因爲 得不到 那個起 支祀、 
作用的 城市階 級的援 助或者 因爲蔑 視這一 階級， 結 果他自 
己企圖 改善他 的命運 總是採 取孤立 而沒有 持久性 的暴行 方_ 
式。 

這種 說法， 適用於 俄國， 尤其 適用於 中國， 因爲 中國是 幾:: 
千百萬 窮民的 大國， 這些 人民受 了文盲 和迷信 的籠罩 ，在: 
地域 _b 竟如是 分裂， 以 致風俗 習慣和 說話在 省與省 ，城與 - 
城， 甚至村 與村之 間都有 厲害的 差別。 中國的 偉大農 民戰. 
爭總是 以農民 內部之 重新分 層結合 吿終， 因爲 叛亂的 農民: 
一 貫就是 受統治 階級之 一部份 督率， 而 這一部 份統治 階級: 
並不 是追求 一個新 社會， 而 是追求 一個新 朝代。 等到戰 爭_ 
已 完結， 一個新 皇帝便 登極而 地主們 也重新 抬頭。 只有一 • 
個城市 的同盟 者能夠 改變一 切社會 關係， 破 壤整個 舊國家 
機 關並在 牠的廢 址上樹 立一個 新的， 纔 能夠把 農民從 這種、 
有 害的歷 史循環 中解救 出來， 使 他們脫 離農村 中的少 數剝、 
創者， 以 及幫助 他們媾 通那使 城市與 鄕村分 離的文 化裂據 

c 

在 歐洲， 兩 三個世 紀以前 的資產 階級革 命已盡 過這種 歷史: 
的 作用。 新興的 資本家 一定得 把資產 階級財 產的權 利伸張 - 
到土 地去， 並且替 新興產 業制度 的工資 奴隸制 把勞動 從農: 
奴制 中解放 出來。 小資產 階級中 最急進 的部份 走上前 來幫， 
助農民 打破封 建的桎 梏 （ 封建制 度利用 這些桎 梏把農 民束. 
縳於土 地上） 並 奠定了 强固的 民族的 資產階 級國家 的基蔽 
。 在二十 世紀的 中國， 一個不 同的社 會模型 勢必有 不同的 
解决 辦法。 資產 階級不 能解放 農民， 因爲資 產階級 生長的 
特殊條 件及遲 緩性， 直接 剝削農 民的正 是牠。 我們 已經指 • 
出過， 資產 階級並 不是以 一個 淸楚的 城市集 圑抬起 頭來， 
而是 從舊統 治階級 中生長 出來， 我 們又指 出過， 牠仍 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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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根紐帶 和土地 上的前 資本主 義或半 封建的 剝削制 度連結 
甚 一起， 而 且牠還 是直接 參加其 中的。 農民忍 受地主 ，高 
用 I 貸， 商人， 銀 行家， 軍閥， 收税吏 和地方 官僚的 掠刼。 
.這 些剝削 者的利 益混合 在一起 並成了 整個統 治階級 的連帶 
利益。 地租， 利息， 封 建税和 國税的 徵收人 是同一 個人， 
這種 情形並 不是不 普遍。 

糠翰 笙敎授 寫道： 『 中 國地主 與法國 舊制度 下之地 主完全 
雨樣， 他 們往往 是四位 一體的 傢伙。 他 們是收 地租者 ，商 
.人， 高利 貸和行 政官。 許多地 主一高 利貸者 變成地 主一商 
.人； 許 多地主 一 商 人又變 成地主 一 商人 一 政客。 同時 ，許 
多商人 和政客 也變成 地主。 地主 保有醸 酒坊， 油坊 和榖倉 
•o 另一 方面， 批 發所和 雜貨店 灼所有 者又是 土地的 承押人 
， 最後又 是牠的 主人。 地主的 當舖和 商店設 法隸屬 於軍政 
•當 局的 銀行， 這是 一件盡 人皆知 的事實 …… 當若千 大地主 
IE 重利 盤剝當 做主要 職業來 幹時， 這 隻銀行 差不多 通通和 
_這 件事有 點關係 。又， 許多 地主同 時是軍 政長官 。 』 （註 
九） 

:這就 是中國 統治階 級的眞 面目， 同時 也就是 摔取農 民底剝 
•削制 度的眞 面目。 支配 這一現 象的基 本關係 是資產 階級性 
釣。 許 多世紀 以前， 當生 產的基 本手段 —— 土地變 成可讓 
:渡的 時候， 封 建制度 (就 其古 典形態 來說) 已 在中國 消滅了 
。 商業資 本侵入 農村， 便在那 一個仍 然保留 許多前 資本主 
羲特 徵的經 濟結耩 之內， 建立 本質上 是資產 階級的 剝削方 
:式。 現時的 資產階 級 （ 身蒹地 主一商 人一銀 行家一 政客一 
敢税 者）， 其 收入乃 出自高 利貸， 市塲 投機， 土地 抵押， 
國税及 地租。 他自身 就是中 國經濟 落後的 產物， 他 從那深 
4 直於 社會結 構內的 前資本 主義剝 削形式 方面， 也蒙 受不少 
j 福利。 他 採取無 論在性 質上和 來源上 都帶有 强烈封 建臭味 
釣方法 來租收 租税， 如 軍閥的 徵發， 採取義 務勞動 和禮物 
形式納 給地主 的税， 現物 地租， 强迫 勞動， 兵役， 龐雜的 
龙 方税和 厘金等 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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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 國主義 的重壓 之下， 中國 資產階 級最重 要的部 份已成 
了外 人或外 人操縦 底資本 的數代 相承的 掮客， 宛如軍 閥及. 
其政府 已在其 各自的 勢力範 圍內， 成 了帝國 主義互 相競敵 
底棋盤 的小卒 一樣。 當 满懷大 志的中 國工業 家和銀 行家逆 
睹其自 身的獨 立的資 本主義 發展， 自 然而然 的要去 解鬆帝 
國 主義的 支配力 之時， 他們 却碰到 了這一 事實： 他們與 _ 
內被 剝削羣 衆隔離 的鴻溝 較之他 們與國 外競敵 （ 對 這些外 
敵他們 尙如是 密切的 依賴） 矛盾 更是深 刻和不 可踰越 。資 
產階 級能夠 而且一 定會設 法向帝 國主義 者取得 讓步， 向他. 
們要求 和獲得 較大一 份贓品 V 但資產 階級如 果不把 自己摧 
毁却不 能希望 令羣衆 满足。 如 果不推 翻一切 現存的 財產關 
係 和破壤 城鄕資 產階級 的經濟 基礎， 土地是 不能歸 還農民 
的。 這一 基本事 實預先 决定了 中外剝 削者要 聯合起 來反對 
被 剝削者 。這^ = 事又同 時表示 中國革 命任務 的解决 已落在 
一個 最新， 最年靑 的階級 —— 城 市無產 階級的 手中， 這個 
階級 把城市 和鄕間 幾千 百萬勞 苦大衆 和手工 業者組 織起來 
做自己 的後盾 。只 有牠 的利益 纔和整 個中國 經濟生 活的急 
激 改變相 一致。 

無 產階級 在一個 生齒繁 殖的國 家裡不 過佔一 個極小 的少數 
， 但牠却 能夠負 上政治 領導的 責任， 這個思 想已不 再是一 
個 學理， 已於一 九一七 年在俄 國成了 事實。 在 那裡， 一個 
落 後國家 的無產 階級已 經承担 了一個 破產的 資產階 級無法 
負起的 任務。 十月革 命已經 證明， 一個 無產階 級暴動 —— 
新階 級矛盾 的極致 —— 與 一個農 民戰爭 —— 舊階級 矛盾的 
推移 —— 的 結合， 在近 代帝國 主義世 界中是 一個落 後國家 
的唯一 出路。 中國也 像俄國 一樣， 牠 必須把 那些在 歷史上 
屬 於過去 資產階 級革命 時代的 任務加 以解决 。俄國 已經證 
明， 在二十 世紀， 只有 激烈的 改變一 切階級 關係及 整個社 
會結構 纔能夠 完成這 件事， 而 這種激 烈的改 變靠資 產階級 
與 無產階 級兩種 革命的 結合來 完成。 

十 月革命 的經驗 對整個 落後的 東方， 尤其是 對中國 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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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過去 的資產 階級革 命曾發 生於資 本主義 初期， 即發 
生於無 產階級 尙未以 一個獨 立的階 級出現 之前。 但 就是這 
些 革命也 只是由 於平民 大衆的 堅决千 預纔產 生了牠 們的歷 
史 的成果 。荷蘭 的手工 業者和 都市貧 民奮鬥 了一個 世紀來 
推 開西班 牙封建 制度的 魔手， 替荷籣 資產階 級的經 濟擄展 
淸 除道路 。替英 國資產 階級共 和政治 奠定基 礎的正 是克侖 
威爾 軍隊中 的手工 業者和 農民。 在法 國這個 古典的 資產階 
級革 命的國 度內， 農民 暴動把 第三等 級的那 些受驚 嚇的市 
民們 趕囘貴 族的懷 抱中。 都市的 平民， 雛形 的無產 階級， 
窮人， 短 袴黨， 一次又 一次的 從巴黎 的溝壑 中抬起 頭來， 
把革 命推向 前去。 最後 打破了 封建制 度的鐵 練和解 放農民 
的正 是一七 九三年 的雅可 賓共和 政府， 不是 一七八 九年的 
國民 會議， 雖然 骓可賓 政府必 須把農 民交給 資產階 級秩序 
的新 奴隸制 （農 民成 了這個 奴隸制 的一個 必要部 份）。 
在上 述的事 變與俄 國革命 之間， 揷入整 個藶史 時代， 這個 
時 代深刻 的改變 了整個 社會並 因而改 變了社 會變革 的方法 
和 工具。 資本主 義在世 界規模 上建立 分工。 國家界 限的樹 
立 原來是 便利於 把國內 市塲及 供應這 個市瘍 的生產 制度加 
以改 造的， 但勢 不可當 的技術 進步和 大財富 的自動 擄張很 
快便和 國家界 限衝突 起來。 一 羣互相 競敵的 國家爭 奪市瘍 
， 新 的原料 來源， 廉 價勞動 和較高 利潤。 從 這些衝 突中生 
長 了殖民 帝國。 世界上 一切落 後的區 域都隸 屬於較 進步的 
國家 而且不 可抗拒 的捲入 世界資 本主義 經濟的 軌道中 。亞 
洲 和非洲 成了兩 個極大 經濟， 政 治和軍 事衝突 的劇塲 。從 
這個 迅速展 開的過 程所包 含的無 情的競 爭中， 發生 了大財 
富 集中的 趨勢， 而在大 規模工 業中以 大量生 產爲基 礎的獨 
佔業 也生長 起來， 全 世界也 分成數 目愈來 愈少， 力 量愈來 
愈大的 經濟和 .政治 集圑， 這些 集圑藉 經濟或 軍事的 手段不 
斷互 相戰爭 工業的 支配轉 變而爲 金融的 支配， 這種 金融的 
支 配力跨 越大海 高山， 甚至攻 陷了舊 中國的 長城。 當落後 
底俄國 和新近 覺醒底 東方的 革命已 成熟的 時候， 世 界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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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進入 帝國主 義的時 代了。 

這 個變革 了的世 界對那 些落後 國家是 現成的 榜樣。 發展運 
緩的 國家必 須向前 飛躍， 把世界 其他國 家已經 歷過了 的改: 
進 步驟綜 合爲幾 個單純 的藶史 階段。 先 進國與 落後國 相互. 
間 的高度 依賴關 係把牠 們的政 治命運 聯結在 一起， 破壤了 
落後國 任何漸 進和孤 立底民 族發展 的可能 。在經 濟上， 牠們* 
必須從 最原始 的前資 本主義 生產方 式跳到 工業， 運 輸和市 
塲組織 的最新 技術； 在政治 方面所 必須作 的跳躍 也不下 於~ 
經濟 方面， 近代民 主政治 底長期 和較爲 漸進的 發展縮 成一- 
個簡 短的階 段了。 事情還 不止此 ，因爲 社會已 在世界 規模上 _ 
發展 到這個 地步， 牠不僅 迫使落 後國要 與先進 資本主 義國. 
並駕 齊驅， 而且還 要超過 牠們。 資本主 義已是 生產力 的桎： 
梏。 牠的 國家界 限阻斷 了更進 一步的 發展， 而這一 發展現 
在只 有在國 際規模 上纔有 可能。 正因爲 如此， 資本主 義世. 
界只能 提出一 個災刼 的戰爭 來解决 問題。 假 如在先 進國中 
， 資本主 義與其 民主的 政治機 構已無 法適應 擄張經 濟的基 = 
本 要求， 那末落 後國家 想在民 主政治 的範圍 內來博 取和平 - 
的資 本主義 發展， 已 完全無 望了。 他 們萬一 要走上 前去， 
便必須 跨過整 個歷史 時代， 建 立過渡 的無產 階級專 政直接 
走 向社會 主義的 發展。 這就是 一九一 七年在 俄國所 發生的 
情形。 事 實證明 只有年 靑的無 產階級 纔能夠 解决過 去遺曾 
的問題 及現在 提出的 問題。 

十月革 命是勝 利了， 因爲 歷史發 展的行 程使生 產力的 生長: 
要 有賴於 無產階 級走上 政權。 在 俄國， 工人之 能夠利 用這. 
一 歷史的 時機， 就 是因爲 他們受 一個黨 領導， 這 個黨已 ft! 
歷 史底階 級結合 的自覺 性發揮 到了異 乎尋常 的程度 。牠是 ■ 
從 十九世 紀中葉 歐洲的 革命經 驗及俄 國較近 的歷史 中獲得 •- 
這一自 覺性。 這 幾個最 偉大的 共產主 義者， 馬克思 和恩格 
斯 及繼起 他們之 後的俄 國馬克 思主義 者列寧 和托洛 斯基， 
把這 一自覺 性加以 綜合， 並把 牠發揮 得淸淸 楚楚， 這四個 
人已在 整個歷 史時代 上留下 他們的 偉蹟， 這 種偉蹟 是很少 


88 


人 幹得出 來的。 

無論在 先進國 或落後 國裡， 歷 史的辯 證律已 從資產 階級手 
中取 出社會 進步的 槓杆， 把牠 交到無 產階級 手中， 但光是 
這一點 還是不 夠的。 工 人在經 濟領域 裡起來 反對他 們的階 
級 敵人， 他們就 必須憑 他們自 己的經 驗獲得 他們底 政治和 
歷 史任務 的自覺 並必須 鍛鍊一 支必需 的武器 —— 政 黨出來 
， 這 個政黨 是能夠 在政治 决鬥塲 上領導 他們 作獨立 行動 
的。 

階級 鬥爭的 歷史， 就其 最直接 的意義 說來， 就是被 壓迫階 
級從奴 服及依 賴於其 壓迫者 中解放 出來的 歷史。 當市民 們 
不復卑 躬屈膝 於貴族 面前的 時候， 建立資 產階級 國家的 R 
爭便提 上議事 日程。 一 八四八 年歐洲 的民主 運動是 流產了 
因爲 小資產 階級民 主派受 了工人 和庶民 大衆的 驚嚇， 竟把 
農民賣 給封建 的反動 勢力並 容許加 文尼克 ★及 其德 奧的融 
手 去摧殘 剛剛生 長的工 人階級 運動。 資產階 級背後 旣站着 
一個篷 勃生長 的無產 階級， 牠便再 也不能 解决土 地的恐 慌_ 
或 建立一 個穩定 的民主 政權。 相 反的， 牠倒 還屈服 於俾士 
麥 和拿破 侖第三 之流， 想藉助 於革命 以外的 手段， 把難局 • 
加以 部份和 鄙嗇的 解决。 

無 產階級 的革命 思想從 上述的 事變中 結晶起 來了。 馬克届 I 
和恩格 斯把過 去的歷 史加以 剖析， 已 替歷史 的方向 晝出一 
個 輪廓， 而且他 們也已 經以無 產階級 革命家 資格從 事鬥爭 
， 現 在他們 感覺得 工人們 必須取 得組織 和政治 的完全 獨立. 
， 成爲一 個獨立 的社會 集團， 而人類 的未來 也就屬 於這個 
集圑。 他們於 一八五 O 年寫信 給德國 共產主 義者說 ，『無 
產 階級政 黨要是 不受資 產階級 利用和 監督， 像一八 四八年 
年情形 一樣， 那牠』 今後 就必須 『以 儘可能 統一和 獨立底 : 
政 黨的資 格現身 於戰塲 中』。 牠必須 避免成 爲一個 『 官式. 
資 產階級 民主政 治的附 屬品』 且必須 致力於 『一個 獨立底 
★加 文尼克 是法國 一八四 八年六 月屠殺 巴黎工 人的反 動將- 
軍一 譯者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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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 人組織 的建立 . 並使每 個公社 成爲工 人聯合 

會的 中心和 核心， 在裡 面討論 無產階 級的立 塲和利 益不可 
受 資產階 級的影 響』。 和 小資產 階級的 民主派 來一個 『暫 
時的 結合』 以反 對任何 共同敵 人是可 能的， 不過千 萬要站 
在 這樣的 基礎上 ，即， 對這些 同盟者 採取警 惕的不 信任態 
度 ，且 毫不妥 協的提 出工人 自己的 要求， 『以 取別 於資產 
階級民 主派所 提出的 要求』 。馬 克思 和恩格 斯尙把 資產階 
級 民主主 義視爲 農民的 城市同 盟者， 因此逆 料一個 資產階 
級 民主政 制將要 建立於 德國。 但是工 人政黨 的任務 就在於 
了解革 命不能 就此停 留。， 

他們 寫道， 『我 們的利 益和任 務就在 不斷的 革命， 使一切 
大小 資產階 級都被 逐於統 治地位 之外， 使無 產階級 奪得政 
權， 使無 產者的 聯合不 僅限於 一個國 家內， 並且還 推廣至 
全 世界所 有主要 的國家 …… 我 們的任 務不是 改變私 有財產 
的 關係， 而是剷 除私有 財產， 不 是調和 階級的 對抗， 而是 
消滅 階級， 不是 改良現 社會， 而是 創造一 個新社 會。』 （ 
註十） 

幾年 之後， 馬 克思又 指出不 斷革命 的重要 因素， 他 於一八 
五六 年寫信 給恩格 斯道： 『德 國全部 問題將 繋於第 二次農 
民 戰爭來 掩護無 產階產 革命的 後方。 如果 辦到， 事 情就好 
極了。 』 （ 註 十一） 德 國並沒 有照此 實現， 但就五 十年後 
俄國 所發生 的情形 而言， 上述 的話是 一種差 不多有 如數學 
那樣 精確的 預言。 

一八四 八年的 敎訓及 一八七 一年巴 黎公社 的敎訓 （ 巴黎公 
社把 無產階 級專政 的第一 個粗糙 的輪廓 貢獻於 世界） 是俄 
國馬 克思主 義思潮 （ 即盡 人皆知 的布爾 什維克 主義） 之源 
頭。 當比較 先進底 國家的 『 馬克 思主義 者』， 減削 馬克思 
主 義底國 際和革 命的內 容來適 應他們 底民族 社會主 義的， 
漸進 的槪念 之時， 落後 的俄國 却承受 一切革 命學說 中之最 
堅 强者， 恰妤像 牠曾採 納資本 主義技 術之最 大胆的 一樣。 
列寧底 天才創 造出來 的布爾 什維克 主義， 固 守着工 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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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 織上和 政策上 無條件 獨立的 思想。 牠對 俄國未 來所抱 
的 全部思 想建立 在革命 的國際 性上， 建立在 更先進 底國家 
的工人 們的合 作上。 俄 國工人 運動中 的另一 潮流以 孟什維 
克主義 見知於 藶史， 牠以實 行階級 合作爲 職志， 且 懷有這 
樣的 思想， 認爲俄 國革命 是一個 資產階 級革命 ，因此 ，工 
人必須 服從資 產階級 。列 寧的 思想與 此種思 想大相 逕庭， 
他認 爲只有 農民受 工人而 非受資 產階級 領導， 資產 階級革 
命纔 會實現 和進行 到底。 至於 從這個 工農聯 盟中產 生的國 
家， 則 列寧尙 未决定 其性質 ，他 只是用 『工 農民 主專政 J 
抽象公 式來表 現牠。 托 洛斯基 繼列寧 之後， 作了一 次勇敢 
的理論 推進， 並宣布 在資產 階級革 命中， 工 農合作 只有經 
過 以幾千 百萬農 民爲後 盾的無 產階級 專政纔 會而且 纔能夠 
實現。 這就 是托洛 斯基的 有名的 不斷革 命論。 牠的 基本前 
提 就是： 俄國資 產階級 革命一 定要轉 變爲社 會主義 的無產 
階級 革命， 而社 會主義 革命的 勝利又 只有在 世界規 模上纔 
能 實現。 事變遠 出乎大 多數人 的夢想 之外， 竟使這 兩個怪 
傑的 思想和 行動迅 速結合 起來。 （ 註 十二） 

一九 o 五年的 革命， 暴 露自由 資產階 級以專 制政體 桌子上 
的麵包 屑沾沾 自満， 在 往後的 反動時 期內， 無產階 級獨立 
的思想 便成了 列寧的 不斷的 論題。 他 寫道， 布爾什 維克派 
『在 這個確 切不移 的規則 之下， 不用 害怕和 革命的 資產階 
級 民主派 共同携 手打撃 敵人， 〔這 個規則 就是〕 ： 不要混 
合 組織， 分別 進兵， 共同 攻打， 不要隱 蔽利益 的衝突 ，監 
視 同盟者 有如敵 人』。 （註 十三） 當 一九一 七年孟 什維克 
設 法將革 命引入 資產階 級的河 床中的 時候， 列寧 寫道： 『 
在一 切資產 階級革 命中， 一切資 產階級 gc 客 都給人 民以空 
口允 諾並麻 醉工人 。我們 的革命 是一個 資產階 級革命 ，因 
此工人 必須擁 護資產 階級； 這就是 取消派 ★陣 營中 那座不 
値 錢的政 客所說 的話。 我 們馬克 思主義 者說， 我們 的革命 
★取 消派是 指一九 O 五年 革命失 敗後， 那些 想使工 人運動 
遷就 沙皇法 紀的盂 什維克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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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個資產 階級的 革命； 因此 工人們 必須叫 人民睜 開雙眼 
， 看淸資 產階級 政客的 欺騙， 必須敎 他們不 要相信 空話， 
:要 依賴自 己 的力量 ，自 己 的組織 ，自 己 的圑結 ，自 己的武 
-裝。 』 （ 註 十四） 

.這就 是布爾 什維克 主義的 基礎。 俄國 的專制 政體是 俄國生 
.產 力的制 動機， 而俄國 與中國 一樣， 資本主 義的與 封建的 
剝削方 式纒結 在一起 並使大 多數農 民受其 支配。 這 種情形 
:所 包含的 意義， 在布爾 什維克 看來並 不是各 階級聯 合反對 
:沙 皇， 恰恰 相反， 而是 這些階 級的互 相鬥爭 展開， 而無產 
階 級也以 一個農 民的眞 正領袖 的資格 出現。 十月革 命用算 
.術的 內容來 充實列 寧底工 農民主 專制的 『代數 公式』 ，或 
者用 列寧自 己的話 來說， 『生 活把牠 從公式 的領域 取出， 
.放 入實 際的領 域中， 給 牠以血 和肉， 使牠具 體化， 並因而 
改變了 牠。』 （ 註 十五） 十月 革命證 明只有 無產階 級專政 
:纔 能使農 民戰爭 致勝。 布爾什 維克和 俄國工 人期望 世界各 
，.國 工 人參加 他們， 他們 便把大 胆的學 說翻譯 成驚人 的實際 
。 當戰爭 打斷沙 皇制度 底下的 最後支 柱時， 他們便 把一個 
.遽大 的落後 國家轉 變爲歷 史上第 一個無 產階級 國家。 

從 工人的 俄國散 放出來 的革命 刺激披 靡一個 厭戰的 世界， 
.在列 强底殖 民帝國 中找得 反響。 戰爭 已耗竭 了帝國 主義世 
.界， 牠終 於在牠 的最薄 弱一環 裡爆發 起來， 十月革 命引起 
全部建 築搖搖 欲墜。 戰爭 已在歐 洲引起 震動。 牠同 時又刺 
激了 近東和 遠東殖 民地和 被壓迫 民族的 叛亂。 橫越 土耳其 
， 叙 利亞， 埃及， 阿 拉伯， 阿 富汗， 印度， 印度尼 西亞， 
安 南以至 中國和 朝鮮， 這些屬 國人民 都設法 打破戰 爭已削 
溺了的 鎖鍊。 落 後底俄 國的經 驗對他 們全體 都具有 决定的 
重 要性， 因 爲牠把 基本的 理論和 戰畧敎 訓加以 具體化 ，又 
因爲牠 把新的 客觀因 素加進 世界政 治中， 這 一客觀 因素就 
.是 工人 國家的 挑戰， 牠 以無產 階級的 國際主 義來對 抗帝國 
.主義 的壓迫 力量。 在俄 國領導 無產階 級走上 政權的 人們把 
希望寄 托於世 界革命 的往前 發展， 並 把他們 的國際 主義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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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爲 『一 國無產 階級鬥 爭的利 益隸屬 於國際 規模底 鬥爭的 
利益， 又一國 已經戰 勝資產 階級， 則 能夠而 且準備 不惜以 
最大的 民族犧 牲來推 翻國際 資本主 義。』 （註 十六） 

他們 之得出 這個見 解並不 是由於 情感， 而是 由於這 一事實 
，即， 世界 社會主 義改造 之能夠 實現， 其唯一 辦法就 是 『 
產生一 個統一 的世界 經濟』 以 推進和 完成資 本主義 已經建 
立的世 界經濟 制度， 這個統 一的經 濟 『 乃以 一個總 的計劃 
爲 根據， 且受 世界各 國無產 階級監 督』。 這 一點便 產生了 
『迫 切的 需要， 要 把無產 階級專 政加以 轉變， 把牠 從一個 
民族 的基礎 （即， 存 在於一 國又不 能影響 世界政 治的） 改 
變 成爲一 個國際 的專政 （即， 至少是 幾個先 進國的 無產階 
級 專政， 這個 專政是 能夠給 世界政 治以决 定影響 的。） 』 

( 註 十七） 這一轉 變有賴 於兩大 主流的 滙合： 先進 國無產 
階級 奪取政 權的鬥 爭與無 數屬國 爭取民 族解放 的鬥爭 （這 
些 屬國包 含全世 界面積 和人口 之一半 至四分 三）。 

當 共產國 際在列 寧和托 洛斯基 的領導 之下成 立起來 的時候 
， 牠把牠 的全部 世界革 命的戰 畧寄托 在西方 工人和 東方被 
壓迫人 民的合 作上。 後 者得到 前者的 指導和 幫助， 就一定 
能夠從 他們底 各個不 同的落 後階段 中脫穎 而出， 跳 過資本 
主義的 階段， 直 接參與 社會化 的改造 及世界 生產力 的管理 
。 這 個大胆 的思想 就是國 際主義 底根深 蒂固的 基礎， 列寧 
的名字 與這一 國際主 義不可 分離的 連結在 一起。 

在 殖民地 與其他 达較間 接隸屬 於列强 的屬國 （ 半 殖地） 內 
， 民族解 放鬥爭 所採取 的形式 取决於 牠們彼 此的經 濟發展 
及隨 之形成 的階級 結構。 工人 的革命 政黨不 僅必須 擁護民 
族運動 （ 整個 看來， 這 是進步 的）， 而且還 必須懂 得在屬 
國裡什 麽階級 能夠解 决國內 問題， 能 夠於解 决國內 問題時 
把這個 國家推 向非資 本主義 發展方 面去， 因 而能夠 最堅决 
的進 行反帝 國主義 鬥爭。 列寧於 一九二 o 年 在共產 國際第 
二 次世界 大會上 討論到 這些問 題時， 他着重 指出殖 民地與 
半殖 民地國 家內， 資產 階級民 主運動 與民族 革命運 動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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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前 者傾向 於和帝 國主義 妥協， 俾 満足土 著統治 階級的 
上層。 後 者則設 法解决 他們的 最迫切 的國內 社會和 經濟問 
題， 藉此在 反帝鬥 爭中統 •一人 民大衆 。無產 階級革 命家必 
須在 這一洪 流中設 法領導 羣衆反 對他們 土著剝 削者， 這是 
使民 族解放 運動得 到成效 的唯一 手段。 （ 註 十八） 

列寧 在他替 第二次 大會起 草的殖 民地提 綱裡說 （ 註 十九） 

， 『在落 後國中 支持反 對地主 及一切 封建殘 餘的農 民運動 
具有特 別的重 要性。 首 先我們 必須儘 可能的 努力使 農民運 
動得到 一種革 命性， 把 農民及 一切被 剝削者 組織在 蘇維埃 
中 . 

『支 持殖 民地與 落後國 的革命 乃共產 國際的 義務， 其唯一 
目 的就 在把落 後國中 未來無 產階級 黨的各 種單位 —— 這些 
未來 無產階 級黨不 僅掛上 共產主 義的名 義而已 —— 統一起 
來 且敎育 牠們， 使牠 們自覺 到牠們 的特殊 任務， 亦 即使牠 
們 了解在 其本國 內反對 資產階 級民主 傾向的 任務。 共產國 
際必 須和殖 民地及 落後國 的革命 運動建 立暫時 的關係 ，甚 
至建立 聯合， 但不是 和牠們 混合， 而 是保持 無產階 級運動 
的獨 立性， 即 使這一 運動尙 處於萌 芽狀態 中。』 

列 寧預見 民族資 產階級 運動要 力圖利 用十月 革命的 權威和 
聲望， 爲 了預防 受牠們 『監 督』 起見， 便揷 入一個 特別的 
警告： 『要 堅决反 對冒充 共產主 義的革 命家的 企圖， 他們 
想 用共產 主義的 外衣來 遮掩落 後國的 解放運 動。』 

在 上述同 一大會 通過的 補充文 件裡， 這些觀 念又具 體的表 
明 如下： 

『在 附屬 國中發 見有兩 種截然 不同的 運動， 這兩種 不同的 
運動天 天愈來 愈互相 背離。 一 種就是 資產階 級民主 主義的 
民族 運動， 這個 運動具 有一個 處於資 產階級 秩序之 下的政 
治 獨立的 政綱， 另一種 就是貧 苦和愚 昧的工 農的羣 衆行動 
， 這一行 動爲的 是從各 種剝削 中把他 們解放 出來。 前一運 
動企 圖操縦 後一運 動而且 往往獲 得某種 程度的 成效， 但共 
產 國際及 受影響 的黨必 須反對 這種搡 縱且幫 助殖民 地的工 


94 


人羣衆 去發展 其階級 自覺。 推 翻外國 資本家 是殖民 地走向 
革 命的第 一步， 爲了 做到這 一步， 資 產階級 民族主 義革命 
份子的 通力合 作是有 用的。 但 首要和 必需的 任務就 是成立 
共 產黨， 這些 共產黨 將組織 工農， 領 導他們 走上革 命和建 
立蘇 維埃共 和國。 因此 落後國 羣衆之 達到共 產主義 並不是 
經過資 本主義 發展， 而 是依賴 先進資 本主義 國底階 級自覺 
的無產 階級的 領導。 

『 殖民地 解放運 動的實 力已不 再局限 於資產 階級民 主民族 
派的 狹隘圏 子內。 在大 多數殖 民地內 已有了 組織好 的革命 
政黨， 這些黨 努力與 工人 羣衆發 生密切 關係。 （ 共 產國際 
與殖民 地革命 運動的 關係應 經過這 些黨或 圑體的 中 介來實 
現， 因爲牠 們是其 本國工 人階級 的先鋒 隊,。 ） 牠們今 天尙 
不十 分大， 但牠 們反映 羣衆的 願望， 且後者 將跟着 牠們走 
向 革命。 各帝國 主義國 的共產 黨必須 與這瘦 殖民地 的無產 
階級 黨聯合 一氣來 工作， 且經過 牠們， 貢獻 一切精 神和物 
質 援助於 一般革 命運動 …… 

『殖 民地 革命在 最先幾 個階段 內不會 就是一 個共產 主義的 
革命。 但 假如一 開始領 導權便 落在共 產主義 先鋒隊 的手中 
， 革命 的羣衆 就不會 被引入 歧途， 將 一直通 過革命 經驗底 
連 續的發 展時期 …… 在最 先幾個 階段， 殖民 地革命 一定要 
.靠 這一 政綱來 進行： 這 一政綱 將包括 許多小 資產階 級的改 
革 條文， 如 分配土 地等。 但並 不因此 就得出 結論， 認爲革 
命的 領導權 將一定 要讓之 於資產 階級民 權派。 相反的 ，無 
產 階級政 黨必須 進行有 力的， 有系統 的宣傳 蘇維埃 的思想 
並儘可 能早一 點組織 農民和 工人蘇 維埃。 這 些蘇維 埃將和 
先進 資本主 義國的 蘇維埃 共和國 合作， 俾最 後推翻 全世界 
的資本 主義秩 序。』 （ 註 二十） 

在 這幾段 話裡， 共產國 際把半 世紀革 命思想 和經驗 的成果 
總 括起來 並應用 於東方 問題， 而且最 主要最 具體的 還是總 
括和應 用俄國 革命的 經驗以 及這些 經驗， 所 暴露出 來的處 
於二 十世紀 情形之 下落後 國資產 階級革 命的內 在 的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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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國革命 的敎訓 對中國 而言， 具有 特別的 力量。 這 兩個國 
家的 命運首 先就由 一條隣 接的邊 境連結 起來， 這條 邊境竟 
橫貫亞 洲幾達 六千里 之遠。 兩 國都由 諸色種 族和民 族構成 
， 這 崔種族 和民族 均具有 特殊的 文化和 特性， 這兩 個國家 
和 這兩羣 人民並 沒有對 壘衝突 起來， 倒還有 逐漸橫 越土耳 
其 斯坦及 蒙古邊 境而溶 和起來 之勢。 在 雨個國 家中， 農業 
人 口佔大 多數， 而無產 階級則 佔一個 渺小的 但又是 决定的 
少數 。中國 像沙俄 一樣， 牠在 大戰結 束伊始 尙是一 個璋後 
國， 這個 國家結 合資本 主義之 初步基 礎與封 建底過 去的殘 
餘， 這 種結合 是一種 變則， 牠 只能使 大多數 農民衰 亡和窮 
困。 在 俄國， 君 主政體 朿縳該 國的生 產力且 把過去 的野蠻 
主 義保存 下來， 在中國 則帝國 主義採 取遠較 兇猛的 方式來 
癱瘦該 國的經 濟生長 。經 濟的 和社會 組織的 落後使 雨國的 
羣衆 不得不 淪到奴 隸的景 况中， 而這 種奴隸 的景况 則受最 
黑暗的 迷信， 愚昧和 數世紀 舊傳統 底重負 來支持 。在 戰争 
所產 生的環 境中， 年靑 的俄國 無產階 級已證 明只有 牠纔能 
夠 解放本 國底潛 伏的創 造力， 打開其 富源底 工業化 之路， 
並從此 藉助於 別國工 人建立 世界規 模的社 會主義 經濟。 

俄 國固然 落後， 中 國却更 落後， 因爲 牠之加 入歷史 的主流 
裡遲緩 得多， 又 因爲帝 國主義 已成了 牠的道 路上的 障碍， 
而 這個障 碍遠較 羅曼諾 夫族的 腐敗的 專制政 體有力 得多。 
俄 國一九 o 五年 的革命 淸楚的 劃淸階 級的分 界線， 且牠之 
發生， 正 當落後 的俄國 已本其 一己的 權利成 爲一個 帝國主 
義國家 之時， 這個革 命還是 世界歷 史因素 之一， 牠 招致一 
九 一一 年 中國的 爆發， 推 倒最後 一個満 淸皇帝 的皇位 。在 
俄國， 一九 o 五 年的事 變已使 俄國工 人階級 最進步 的一部 
份 對其歷 史的作 用有了 自覺， 但在 中國， 在 一九一 一年， 
經 濟結耩 的改變 與新的 階級劃 分的發 生尙沒 有發展 到要用 
政洽 權力的 術語來 表現的 地步。 資產 階級受 了帝國 主義窒 
塞， 未 免太脆 弱了， 牠 不能用 牠自己 底統一 和近代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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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來代替 満淸。 無產階 級差不 多還沒 有出世 。因此 ，政 
權便落 到軍閥 手中， 這 些軍闕 們的敵 對地盤 畧畧隱 蔽着帝 
國 主義對 抗的交 S 作用。 但一九 一一 '年 革命 已導入 一個過 
渡 時代， 這個 時代再 也不能 像過去 一樣， 招 致新朝 代的興 
起， 而一 定要招 致這個 國家底 經濟和 階級結 構以及 盤踞於 
其 上底國 家機關 的完全 變革。 在 大戰那 幾年， 生產 力之驚 
人的生 長產生 了一個 近代的 中國無 產階級 。帝 國主 義壓力 
的 暫 時減弱 已給了 中國資 產階級 某些餍 份以自 由生 長及夢 
想不到 底利潤 的燦爛 閃光。 但 是牠的 資本主 義擄展 的希望 
却 與帝國 主義者 底競爭 及互相 競敵的 不可踰 越的欄 栅衝突 
起來， 又與 外資投 放於生 產品， 補助 原料及 工業製 品而抽 
取 的巨額 貢品衝 突起來 。而且 中國資 產階級 不解决 土地問 
題便 不能使 牠的國 內市瘍 復蘇， 而不 顚覆財 產關係 的全部 
現存的 建築， 土 地問題 也不能 解决。 

俄國革 命貢獻 一個新 的和激 烈的分 歧點。 世界革 命 （ 俄國 
布爾 什維克 堅决的 認爲牠 是保持 他們自 己底 勝利的 唯一可 
能的 條件） 要合 理的改 造世界 經濟， 並按照 生息於 世界上 
底 人類的 要求， 合 理的分 配世界 生產品 。這 就表示 要廢除 
資本 主義制 度下世 界市塲 的無政 府狀態 。中 國置身 於新秩 
序中， 牠就 一定取 得先進 國的有 計劃和 有系統 的幫助 ，而 
其 一興一 革也符 合於各 國人民 經濟及 文化水 準一般 提高的 
利益 。這是 唯一的 意義， 中國 只有按 照這個 意義才 會眞正 
完成 她的民 族解放 。而 做到這 一步的 辦法就 是動員 本國的 
廣大羣 衆反對 中外的 剝削。 資產 階級， 這個 帝國主 義的奴 
僕不 能夠領 導這一 鬥爭。 年靑 的無產 階級， 這個掌 握機器 
的 新手立 即便碰 到一個 任務， 要領導 大多數 人民走 入未來 
世界。 此外沒 有別的 階級能 做這件 事了。 

在 中國社 會中， 無產階 級的政 治作用 與其說 是取决 於牠與 
人口其 他部分 比較之 數量， 還 不如說 是取决 於牠的 比重。 
中 國碰到 的與從 前俄國 碰到的 一樣， 已不再 是本國 社會主 
義 『成 熟』 與否的 問題， 而是整 個世界 的社會 主義改 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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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與否的 問題。 又 成問題 的與其 說是無 產階級 與全部 
人 口對比 之眞實 數目， 毋寧說 是工人 在各個 階級互 相關係 
中所佔 的經濟 和政治 地位。 但 指出這 一黠仍 然是很 有興味 
的： 一九 o 五 年俄國 的工廠 人口是 一百五 十萬， 而 城市和 
農村 工人合 計有一 千萬。 （ 註二 十一） 中國 在大戰 當中及 
大 戰結朿 伊始， 工 業的勃 興產生 一個工 廠工人 的階級 ，人 
數共計 有一百 五十萬 左右。 一九二 七年， 產業工 人 （ 包括 
工 廠人口 ） 計有二 百七 十五萬 左右， 而手工 業工人 則在一 
千一百 萬以上 。 （ 註二 十二） 雖然人 口的分 配和密 度以及 
兩國 人口的 不相稱 的總數 不容易 忽視， 但這 些數字 仍表現 
出 明顯的 類似。 俄國和 中國工 人的鬥 爭心和 妤戰性 也相類 
似。 後者 在大戰 期間才 形成一 個階級 而第一 批具有 現代意 
義的 工會在 一九一 八年才 出現。 但一年 之後， 中國 工人階 
級已干 涉本國 的政治 生活， 舉 行罷工 聲援愛 國學生 以反對 
日本强 奪山東 及巴黎 和會的 出賣。 六年 之後， 有一 百萬工 
人參加 罷工， 這 些罷工 中有許 多是起 於直接 的政治 要求的 
。 再往後 兩年， 中國 工會差 不多有 三百萬 會員， 而 上海工 
人 也實現 了一個 勝利的 暴動， 把政 權拿到 手中。 這 種空前 
生長的 緊張性 一半是 脆弱的 根源， 但 牠仍然 是中國 工人階 
級力 量積蓄 深厚的 表現， 雖則 這個階 級尙屬 年靑。 在這個 
地方， 單 純的比 較必須 停止， 讓 位於歷 史延續 的標準 。俄 
國 工人階 級已取 得勝利 並已統 治了世 界上第 一個工 人國家 
， 這個 事實就 是中國 工人力 量底深 厚泉源 之一。 

假 如中國 工人因 爲是那 樣年靑 的一個 階級， 所 以比較 薄弱、 
， 那末正 因爲現 在俄國 這個工 人國家 已在世 界規模 的階級 
n 爭中 成了一 個巨大 的客觀 因素， 所 以中國 工人比 之先於 
他們 出現的 俄國工 人遠較 强大。 十月 革命對 中國的 影響不 
僅表 現在這 個革命 發放出 來的難 以捉摸 的推進 力中， 或表 
現在 牠所敎 的重大 歷史敎 訓中。 牠之 存在是 可以捉 摸的。 
中國工 人雖剛 剛起來 鬥爭， 但 他們後 面有俄 國無產 階級， 
俄國無 產階級 國家， 及 圑結於 共產國 際隊伍 內的所 有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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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工 人的最 先進的 部份， 這全 部力量 就是中 國工人 的後盾 
。 這一力 量成了 世界的 動力， 牠比之 其他任 何條件 都優越 
， 主要就 是牠使 年靑的 中國無 產階級 能夠有 資格大 胆的要 
求 一個四 萬萬人 民底國 家的領 導權。 但恰好 就在這 一黠上 
， 一個 歷史的 矛盾侵 入來， 而 且開始 把非常 有利的 環境轉 
變爲 不利， 把中 國革命 的最大 財產轉 變爲牠 的最沈 重的負 
債0 

當 中國革 命的新 興和新 鮮力量 開始增 加運動 量時， 歐洲的 
革 命浪潮 已在低 落中。 俄國蘇 維埃政 府受國 內外環 境所迫 
， 不得 不設法 休息。 牠 從沙皇 制度承 受下來 的經濟 建設受 
了戰爭 摧殘， 且 已由於 『軍 事共產 主義』 之 需要， 被耗竭 
到了 極度。 無產階 級專政 迫得要 向新經 濟政策 倒退， 以便 
替筋疲 力竭的 人民博 得一個 喘息的 機會。 環 境之迫 使這一 
次戰 畧上的 退却， 主要 就是因 爲希望 先進歐 洲工人 的援助 
， 沒有 實現。 第 二國際 的各國 社會民 主黨是 領導歐 洲工人 
運 動的， 但 正當大 戰爆發 把牠們 的誓約 加以試 驗時， 牠們 
已立 即從 口頭的 國際主 義者墮 落而爲 實際的 民族主 義者。 
牠們 已犧牲 工人而 保衞歐 洲的資 產階級 祖國。 在戰 爭結束 
之 後的震 動中， 牠們證 明是資 產階級 秩序的 最堅固 的支柱 
。牠 們攔 住無產 階級的 高潮， 且把政 權原封 不動的 交還資 
產 階級。 一個堅 决革命 領導的 缺如阻 碍了新 興革命 的勝利 
， 這一勝 利是列 寧和布 爾什維 克所預 想的。 蘇俄沒 有得到 
歐洲工 人國家 的立即 援助。 倒 還碰到 帝國主 義干涉 的咄咄 
迫人的 刺刀。 牠雖 然逐走 了牠的 敵人， 但臨 末牠迫 得要設 
法和敵 對資本 主義國 家包圍 牠的邊 界成立 暫時的 休戰。 
列寧 說過而 且反覆 說過幾 千遍： 在落 後俄國 中的工 人國家 
至少 要得到 幾個先 進國底 工人的 援助， 否則 就不能 站得穩 
。 當他 迫得要 率先向 新經濟 政策退 却時， 他 承認因 爲歐洲 
革 命浪潮 及俄國 羣衆的 緊張精 神開始 減退， 敵對階 級從國 
內外 加於無 產階級 專政的 影響， 已有了 危險的 增長。 布爾 
什維 克希望 經過共 產國際 及蘇維 埃國家 的積極 干渉， 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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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舞台上 一種新 的事變 的結合 一定很 快的使 他們能 夠改變 
力量 關係， 轉 而有利 於無產 階級。 共 產國際 首四次 大會供 
給 外國各 黨以思 想上的 武裝， 因爲上 述這個 新的事 變的結 
合 有不少 依賴於 牠們的 地方。 但要想 强使藶 史就範 已非一 
個列寧 或一個 托洛斯 基的天 才能濟 事了。 在 羣衆脫 離政洽 
舞 台而陷 於孤立 和退却 的情形 當中， 尤其是 在內戰 最後的 
幾塲大 戰打過 之後， 官僚 的反動 （ 牠 反映着 國內外 敵對階 
級的 廳力） 把 持了新 國家的 機關。 牠 遠在歐 洲的年 靑革命 
組織 能夠領 導工人 重新走 向政權 的門限 之前， 已開 始鞏固 
了 自己的 地位。 

官僚 層開始 結合於 新形成 的蘇維 埃國家 的外殼 之上， 牠拿 
俄國 的民族 孤立做 牠的出 發黠。 牠開 始改變 蘇維埃 的政策 
， 把世界 革命的 約言改 變爲官 僚底狹 窄打算 的保守 的民族 
利益， 而這 個官僚 又把自 己和 工人政 權等量 齊觀。 列寧在 
他 臨死的 幾年攻 撃這種 傾向， 但牠比 他强。 他的鬥 爭很快 
結束， 政 權便落 入新官 僚層底 代表的 手中， 這個官 僚層的 
化身就 是約瑟 夫 • 史 大林。 反 對篡奪 者的布 爾什維 克反對 
派 圑結在 托洛斯 基及布 爾什維 克黨內 無產階 級核心 的最優 
秀 的份子 周圍。 他 們逆流 前進， 但他 們不能 擋住或 挽轉牠 
。 新領 導尙在 口頭上 贊助無 產階級 革命的 推展， 但 實際上 
却着 手以官 僚特權 的鞏固 來代替 了牠。 歐洲 革命的 失敗尤 
其是一 九二三 年德國 革命的 失敗， 產 生了失 望的情 緖且減 
損了 信心， 以致懷 疑西方 無產階 級奪取 政權底 能力。 從這 
些根源 和這些 情緖中 ，生 出了  r  一國建 設社會 主義』 的理 
論， 這一理 論是史 大林於 一九二 四年第 一次提 出的。 他把 
驰强加 在列寧 底不可 調和國 際主義 之上， 且 把牠造 成爲後 
來修 正了的 『 布爾什 維克』 的主要 軸心。 

這種 民族主 義的墮 落發生 於蘇維 埃孤立 的腐蝕 力之下 ，牠 
必然 促使蘇 維埃的 國內外 政策脫 離無產 階級的 基礎。 在國 
內， 這個政 府從事 於買妤 小資產 階級， 富農和 耐普曼 。在 
観外， 牠 採取的 政策， 愈來愈 使國外 無產階 級運動 的利益 


隸 屬於新 興蘇維 埃官僚 的外交 要求。 現在 問題已 不再是 
『 作 最大的 民族犠 牲以推 翻國際 資本主 義，』 而是 作最大 
的 國際犧 牲以保 持俄國 的國家 『 社會 主義』 了。 這 一發展 
經 過了一 個年代 以上， 且經過 了一連 串眩人 的曲折 搖擺才 
在西方 各國的 共產黨 內開花 燦爛。 牠 的影響 不久也 在東方 
各國內 感到， 蘇 維埃官 僚渴想 在東方 各國找 尋强大 的資產 
階級 民族主 義的同 盟者， 幷對 工人階 級的力 量喪失 了信心 
， 遂致應 用一種 政策， 這種政 策並非 出自布 爾什維 克主義 
和十月 革命， 而 是直接 出自孟 什維克 主義， 而盂什 維克主 
義 則主張 在資產 階 級革命 中資產 階級 應起領 導作用 幷準備 
使工 人的利 益隸屬 於資產 階級的 利益。 把資 產階級 革命劃 
分爲 幾個嚴 格的年 代學的 『階 段』， 這種迂 腐和機 械的思 
想代 替了十 月革命 的活的 經驗， 這一 經驗已 證明這 些階段 
如 何混合 或結合 起來。 

史大林 及和他 一道的 許多上 層 『 老 布爾什 維克』 那 樣輕备 
的 滑入這 一條道 路中， 絲毫 不是偶 然的。 一 九一七 年四月 
列寧囘 抵俄國 之前， 他們已 毫無例 外的， 通 通認爲 革命頭 
一 階段出 現的資 產階級 政權， 具有 不可侵 犯性。 一 九一七 
年 三月史 大林已 成了擁 護資產 階級臨 時政府 底著名 公式的 
作者， 但列 寧反對 這一公 式竟到 了這個 地步， 甚至 威脅着 
要和黨 底領導 破裂。 是年 三月， 史大 林在黨 大會內 宣稱， 

『 只要 臨時政 府加强 革命的 步驟， 我們 就必須 擁護牠 ，但 
如果牠 是反革 命的， 擁護 臨時政 府就不 許可了 。 』 （註二 
十三） 數日 之後， 列寧 在他的 有歷史 意義的 四月提 綱要， 
嚴厲的 對抗上 述這一 見解， 他 的提綱 寫着： 『不要 擁護臨 
時政府 。把牠 所有諾 言的極 端虛僞 性加以 暴露。 …… 要求這 
個政府 ，這個 資本家 的政府 不成爲 帝國主 義政府 ，對 這種產 
生幻 想的要 求我們 不是嘉 許而是 揭破… …。』 （註二 十四) 
他 又向一 個布爾 什維克 黨大會 宣稱， 『連我 們自己 布爾什 
維克派 也表示 信任政 府了。 這就 是社會 主義的 死亡。 同志. 
們， 你們 竟相信 政府。 在這種 情形中 ，我 們便分 道揚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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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願 居於少 數。』 （ 註二 十五） 當他 要求黨 取道走 向工人 
政權 並宣佈 『 民主 專政』 的舊觀 念只適 於放入 『 r 布爾什 
維克」 底革命 前期的 古物保 存所』 （ 註二 十六） 中 之時， 
那些恐 怖戰慄 的 『 老布爾 什維克 』 （ 史大林 也驚倒 於他們 
之間） 罵他 『 跳過革 命的資 產階級 民主階 段』。 列 寧的路 
線佔了 上風， 而 十月革 命也淹 過那些 『 資產 階級民 主階段 
』 保衞者 的頭。 當革 命浪潮 退去， 政 權落入 他們手 中之時 
， 原來 他們尙 死守住 他們的 『 革命 前期的 古物』 哩。 十月 
革命 的經驗 已經過 去了， 但幾 乎一點 痕跡也 沒有給 他們留 
下 。那些 『古物 』 （ 可不是 代替這 些 『 古物』 的活 的實際 
) 又重行 刷新， 且標上 布爾什 維克主 義與十 月革命 的招牌 
來撐 起新統 治層的 權威。 剛巧 在這個 時候， 革命開 始發生 
於 中國， 蘇 維埃官 僚便轉 而注意 東方， 列寧 和托洛 斯基底 
富 於動力 的布爾 什維克 主義便 讓位於 史大林 的經驗 主義， 
這 種經驗 主義又 隱伏於 布哈林 底學院 式的公 式中。 他們底 
政 策的基 本動機 幷不是 保衞中 國無產 階級的 利益而 是渴望 
找 尋一個 强大的 民族資 產階級 同盟者 。盂什 維克馬 丁諾夫 
及拉夫 斯基便 出頭來 替東方 做布爾 什維克 主義的 『 詮釋者 
』 。他 們的 軸心不 是無產 階級而 是資產 階級。 

中國 工人已 經自發 地走上 革命的 道路。 他們 從城市 發放出 
來的推 動力已 經開始 鼓舞大 部份農 民行動 起來。 中 國資產 
階 級方面 (希望 發展， 焦急 不安) 已伸 手操縦 這一初 生的運 
動， 且已 像列寧 所見的 一樣， 企圖用 共產主 義和十 月革命 
的 權威來 掩護牠 自己。 在另一 方面， 卑賤的 中國苦 力却正 
發揮他 們的英 雄主義 ，勇 敢， 犧牲和 忍耐力 （ 這是 他們的 
特 出的標 記）， 反抗社 會，， 這個社 會竭力 使他們 永世成 
爲一個 愚鈍和 馴良的 動物。 爲 了塡補 他們底 政治不 成熟的 
缺陷， 他們需 要工人 國家的 幫助。 首 先他們 需要一 個革命 
政黨， 這個 黨由十 月革命 的思想 武庫來 武裝， 由共 產國際 
的力 量來做 後盾， 並對其 藶史作 用充満 自覺。 憑這 瘦力量 
， 中國革 命便有 了一個 無比的 機會來 影響整 個被歷 迫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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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 破壤帝 國主義 權力的 基礎， 藉此 對帝國 主義施 行致命 
的一 撃幷打 破蘇維 埃國家 的孤立 狀態。 

在短 促的幾 年中， 一個 偉大的 羣衆運 動湧現 於中國 城市的 
街道 及中國 田野的 疲弊土 地中， 且威 脅着要 把中國 社會之 
一切古 老的， 腐敗 的和枯 朽的東 西加以 破壤。 但是 挺身站 
在 這些衣 衫襤褸 的隊伍 前頭的 人們， 却不敎 他們永 遠和那 
種奪 人志氣 的屈辱 的傳統 决裂， 倒還 把他捫 束縳在 他們底 
剝 削者的 政治戰 車上， 甚至還 是在他 們起來 鬥爭的 時候。 
十月 革命 與共產 國際的 力量和 權威並 不是用 來支援 當作一 
個獨 立力量 的無產 階級， 而是 支援民 族資產 階級。 結果， 
羣 衆正當 急劇湧 起盛極 一時之 際被制 止了， 他們的 組織被 
摧 毁了， 他們 的領袖 被砍了 頭了。 他們公 然干犯 的那個 M 
削 制度的 搖動了 的基礎 又重新 穩定， 屹立 如故， 這 就是中 
國 革命的 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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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的覺 


第三章  新 的覺醒 


在世 界大戰 期間， 當 中國的 經濟變 革開始 之時， 牠 迅速地 
洞開 了一切 改革的 泉源。 新 觀念， 新 思想， 新希望 通過千 
百孔道 輸入這 個國家 幷衝毁 過去的 死硬的 重物， 好 像巨浪 
衝毁擱 淺的破 船一樣 。在 智識份 子中， 一九一 一年革 命失敗 
所唤 起的絕 望和氣 餒的情 緖已消 失了， 一個 豐富的 文化復 
興運動 便代之 而興， 這 一種運 動迅速 地把整 個新生 代吸引 
到 牠的軌 道中。 新的 領袖， 新 的力量 出來。 從一九 一一年 
底革命 的智識 份子的 疏疏落 落的隊 伍中， 湧 出了陳 獨秀這 
一角 色來， 他是安 徽宦家 之子， 他開 始比之 任何前 入都來 
得 大胆， 淸楚和 勇敢的 提出叛 亂的任 務來。 圍繞於 他週圍 
的 人和他 一道去 改造一 整代的 生活， 往後 數年， 這 些人便 
在 社會衝 突的戰 塲上， 加入和 率領相 敵對的 軍隊。 

陳獨秀 宣吿新 一代的 任務是 『反對 孔敎， 舊 道德及 舊禮敎 
傳統， 舊 倫理與 舊政治 …… 國粹 與舊文 學。』 他决 以民主 
政治 及近代 科學代 替這些 東西。 

一九一 九年， 陳氏 在他的 著名的 雜誌， 新 靑年上 寫道： 『 
我捫 …… 不得 不打破 r 天經 地義 」 「自古 如斯」 的成見 
决計一 面拋棄 此等舊 觀念， 一 面綜合 前代賢 哲當代 賢哲和 
我們 自己所 想的， 創造政 治上道 德上經 濟上的 新觀念 ，樹 
立新 時代的 精神， 適應新 社會的 環境。 我們 理想的 新時代 
新 社會， 是誠 實的， 進 步的， 積極的 ，自 由的， 平 等釣， 
創造的 ，美的 ，.善 的， 和 平的， 相愛互 助的， 勞動而 偸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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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社會幸 福的。 希 望那虛 僞的， 保 守的， 消 極的， 束縛 
的， 階 級的， 因襲的 ，醜的 ，惡的 ，戰 爭的 ，軋 _ 不安的 ，懶 
惰而 煩悶的 ，少數 幸福的 現象， 漸 漸減少 ，至於 消滅。 』 ★ 
陳氏又 寫道： 

『予 …… 惟屬望 於新鮮 活潑之 靑年， 有以自 覺而奮 鬥耳！ 

『 自覺 者何？ 自覺 其新鮮 活潑之 價値與 責任， 而自 視不可 
卑也。 奮鬥 者何？ 奮其 智能， 力 排陳腐 朽敗者 以去， 視之 
者 仇敵， 若洪水 猛獸， 而 不可與 爲隣， 而不 爲其菌 毒所傳 
染也。 

『 嗚 呼!. 吾國之 靑年， 其果 能語於 此乎？ 吾 見夫靑 年其年 
齡， 而老年 其身體 者十之 五焉； 靑年其 年齢或 身體， 而老 
年 其腦神 經者十 之九焉 …… 循斯 現象， 於人身 則必死 ，於 
社會則 必亡。 欲救 此病， 非 太息咨 嗟之所 能濟， 是 在一二 
敏於自 覺勇於 奮鬥之 靑年， 發 揮人間 固有之 智能， 决擇人 
間種種 之思想 …… 社會庶 幾其有 淸冓之 日也。 …… 』 吾輩 
如欲 生存， 不 得不有 靑年， 吾輩如 欲排除 腐敗， 不 得不有 
靑年。 社 會之希 望即在 於此。 ★★ 

這種鮮 明的號 召預示 了新的 覺醒。 當 牠發表 出來的 時候， 
一 個學生 寫道： 『牠宛 如晴天 霹靂， 唤醒我 等於迷 夢中… 
••- 快 函北京 定閱者 ，數目 更多。 第一 號翻印 若干， 雖不確 
知。 但余深 信推銷 數目必 在二十 萬份以 上。』 （註 一) 從這 
一 號召裡 生出勇 往直前 的破除 偶像的 精神和 不顧一 切的大 
勇氣， 靑 年就憑 着這點 勇氣， 着手去 替自己 創立新 生活和 
新 世界。 這 些偉大 運動的 智識泉 源不久 便振奮 全國， 使幾 
★按 此段文 章乃新 靑年七 卷一號 第一篇 宣言之 摘錄， 該號 
出版於 一九一 九年十 二月， 本書著 者誤認 爲一九 一五年 
一 二 一譯者 o 

★★按 此 數段文 字乃摘 錄自新 靑年一 卷一號 (一九 一五) 之 
敬 吿靑年 一文， 但 本書著 者插入 『吾 輩如 欲生存 ••… • 』 數 
句並 非屬於 該文， 未知 搞譯自 何處， 譯 者遍尋 不獲， 故只 
好煦 原譯文 轉譯， 並 放於括 弧之外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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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 萬人從 屈服中 站起來 。從此 又生出 新的民 族主義 ，而 
大戰 結果， 到處 刺激被 壓迫人 民的不 安和騷 亂又加 速了這 
一民族 主義的 生長。 

這種 情緖立 即和日 本帝國 主義衝 秀起來 ，蓋 日本帝 國主義 
曾 利用大 戰幾年 的機會 迫使中 國接受 一九一 五年的 不名譽 
二十 一條， 且 佔領山 東省。 威爾遜 的卓越 辭令， 他 對全世 
界人 民提供 之自决 和社會 正 義的 諾言 曾唤起 中國人 的希望 
， 以 爲在一 般的調 整中， 中 國也會 蒙到實 惠的。 等 到巴黎 
和會 開幕， 這些 幻想給 帝國主 義的騙 子們無 恥地打 斷了的 
時候， （ 註二） 新靑年 怒氣塡 胸起來 反對腐 敗的親 日派北 
洋 政府的 賣國。 一九一 九年五 月四日 .， 北京 發生了 大規模 
的學生 示威。 賣國 總長的 住宅被 襲撃和 搗毁。 這個 運動蔓 
延 全國。 在這個 運動裡 新的音 調響起 來了， 工廠工 人罷工 
支持 學生的 要求。 

工業的 發達已 把一個 近代的 無產階 級帶上 舞台。 一 九一六 
年末， 產 業工人 已有了 一百萬 左右， 一九二 二年他 們的數 
目幾達 兩倍。 有 一支包 含將近 二十萬 中國工 人的軍 隊送上 
歐洲 西線， 他 們在那 裡畧畧 學會讀 和寫， 尤 其重要 的就是 
他們 和歐洲 工人及 較高的 歐洲生 活水準 接觸。 他們 囘國帶 
着新 思想， 曉 得人類 如何爲 改善自 己的 生活而 鬥爭。 他們 
已 見過那 些捲入 衝突中 的大國 ，他們 囘國决 心要解 放他們 
自 己的 祖國。 在山東 事件惹 起羣情 激憤的 期間， 他 們恰好 
在離歐 囘華的 途中， 許多 都拒絕 在日本 口岸上 陸了。 當罷 
工開 始加强 五四運 動的怒 吼時， 這些囘 國工人 已被視 爲 『 
中國勞 工界的 海燕』 了。 （註 三) 在中 國產業 工人這 個偉大 
的個體 裡面， 這 支新從 戰爭出 來的勞 苦大衆 軍形成 一個强 
固的， 自覺 的核心 。牠 幫助這 個幼稚 的階級 去解决 那些成 
年人的 任務， 這些 任務， 這個 幼稚階 級差不 多剛出 世時就 
碰到 了的。 年靑 的產業 無產階 級領導 着幾千 百萬交 通工人 
，苦力 ，店 員， 手 工業者 和學徒 ，（註 四） 牠開始 自行圑 
結在自 己的組 織中。 舊 式家族 店號和 行莊讓 位於股 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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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會破 壤了， 工 會和商 會起而 代之。 中國 工人雖 然對自 
己的 機器還 陌生， 但立即 便衝入 政治鬥 爭中。 一九一 九年 
， 他們在 上海及 其他城 市舉行 罷工， 迫使政 府釋放 北京的 
示威學 生及革 除政府 的犯罪 官員。 

五四 的浪潮 _ 全國。 牠 成了第 二次中 國革命 的前驅 。奮傳 
統 思想堡 壘倒塌 的隆隆 聲響徹 全國， 在靑年 心中唤 起不安 
。 他捫從 城市和 農村捲 入這一 代的動 亂中， 這一代 正站起 
來支配 中國的 未來。 他 們大胆 的掙破 權威的 拷繚， 勇往直 
前的 把舊中 國長城 的遺蹟 打倒。 做事 和思想 底舊方 法的惰 
性雖然 尙殘存 下來， 而 且在臨 近的革 命和改 革的苦 鬥中， 
這種 惰性尙 顯現得 巨大和 可怕， 但城門 已倒， 已永 遠無從 
再 建了。 新 靑年的 視線從 巴黎和 會移向 俄國， 俄國 十月革 
命給了 他們一 個榜樣 和一個 鼓勵， 這 個革命 的現實 性具有 
無比的 必然性 。歐 洲社 會思想 一切主 潮的過 遲的支 流都和 
十月 革命一 道來到 中國， 這些 潮流就 是民主 主義， 無政府 
主義， 工圑 主義和 馬克思 主義。 牠們打 開了新 的眼界 ，幷 
在 思想， 道德 和文學 方面惹 起一個 眞實的 革命， 這 個革命 
迅 速地加 深了政 治改革 和社會 衝突的 河床。 社會的 一切階 
級均 加入政 治决鬥 瘍中。 陳舊 的政治 組織得 到新鮮 的生命 
。 新的 組織也 產生出 來了。 

當 這些新 鮮的政 治潮流 於一九 一九年 開始奔 流時， 國民黨 
， 這 個一九 一一年 革命派 的黨已 變得極 度闇弱 無能。 牠的 
『 右派』 份子 —— 保守 的資產 階級智 識份子 已成了 軍閥底 
無 吿的門 下客。 孫中山 是資產 階級智 識份子 中較急 進一派 
的 領袖， 他企圖 利用小 軍閥來 反對大 軍閥， 藉軍事 手段來 
完成他 的革命 計劃。 他已 創出一 種政治 哲學， 這一 哲學包 
括 在他的 三民主 義內， 三民主 義最明 顯的特 色幷不 是牠們 
的水 晶樣的 透明， 在解 决中國 革命底 社會問 題時， 他們的 
特色 也幷不 是採取 具體和 大胆的 態度。 他的 民族主 義一點 
是 沒有指 出反對 中國底 帝國主 義主人 的鬥爭 。中國 第一任 
民 國大總 統孫中 山在列 强之前 確乎表 示一種 卑躬屈 膝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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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態度， 他答應 他們， 凡是他 們用武 力向亡 淸勒索 的酬勞 
物和特 權均予 保留， 幷 答應由 民國担 負償還 他們的 借欵。 

( 註五） 大戰 之後， 他 對中國 的希望 只是寄 托於列 强底慈 
善 合作的 某種形 式中。 爲了達 到這個 目的， 他把一 個幼稚 
的計 劃呈遞 給外國 政府， 這個 計劃的 內容就 是各帝 國主義 
者 『精 誠』 合作開 發中國 的經濟 富源。 他確 實在逆 睹一首 
牧歌， 在 這首牧 歌裡， 外國的 强盗們 將捨棄 他們的 貪慾， 
參 加實行 一個天 下皆蒙 其利的 『社 會主義 計劃』 。孫 氏寫 
道： 『我 希望實 行這個 計劃的 結果， 現有的 勢力範 圍就可 
廢除， 國 際與商 業戰爭 消滅， 亙相殘 殺的資 本主義 競爭可 
以 排除， 最後而 重要性 不稍減 的便是 勞資的 階級鬥 爭可以 
避 免。』 （註 六） 

孫氏的 『民族 主義』 尙 包含有 轉變被 壓迫的 中國政 府爲中 
華 帝國內 部少數 民族的 一個壓 迫者的 希望。 他逆^^満蒙囘 
藏將 『 同化』 於 漢族統 治的大 中華。 民族自 决像反 帝鬥爭 
一樣， 牠之進 入他的 思想還 是後來 的事。 

他 的第二 個主義 —— 民權 主義主 要是規 定一個 『 訓政』 時 
期， 在 這個時 期內， 開 明的領 袖將一 步一步 指導黑 暗和貧 
窮的羣 衆朝向 自治的 光明。 孫 中山的 民權思 想與由 人民直 
接 取得政 治權利 和自由 的觀念 沒有絲 毫共通 之黠。 

第三 個主義 —— 民 生主義 所包含 的政治 思想有 雨點， 第一 
是關 於中國 經濟未 來形式 的重大 問題， 第二 是關於 土地與 
農民 的普遍 問題。 孫氏提 倡 『 節制 資本』 及 『 平均 地權』 

， 但後來 這兩個 公式， 孫氏本 人及他 的信徒 均加以 諸多改 
變和 解釋。 孫氏希 望實行 『節制 資本』 （運 用的手 段則從 
沒有指 出過） 便可 使中國 免除資 本主義 之害。 孫氏 主張的 
『平均 地權』 乃 是一個 計劃， 其目的 在把窒 礙中國 農村的 
不均 現象加 以調整 ，使 『 過 去有財 產者不 蒙其害 』 。（註 
七） 他的計 劃是經 過地主 同意， 規定 地價， 而未來 該項地 
價 無論增 漲多少 均歸於 國家。 國家將 利用購 買權， 繼續替 
農民人 口中之 無土地 或土地 飢慌的 部份造 成更有 利的情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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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但是孫 中山多 年來連 這種學 說也從 來不敢 太公開 的宣傳 
， 因爲他 害怕失 去他底 軍事同 盟者及 他本人 底信徒 的歡心 
。 孫氏極 力排斥 階級鬥 爭的觀 念且反 對羣衆 參加政 治生活 
。 他 希望得 出一個 方法， 等到 他本人 和他的 信徒藉 純軍事 
手 段取得 政權之 後就能 夠和平 的且毫 無震動 的改變 中國社 
會。 這就 是他那 無窮盡 而又總 是無結 果底軍 事冒險 和聯盟 
的目的 。 （ 註八） 

但一九 一九年 之後， 新 的政治 潮流與 羣衆運 動的生 長使孫 
中山的 沒落的 黨得到 生力， 而國 民黨的 活動也 復興了 。孫 
氏 開始出 席學生 集會， 當陳炯 明將軍 應允他 在廣州 開府時 
， 他和 省港新 近組織 的工會 也建立 關係。 

恰 恰這個 時候， 萌 芽的無 產階級 政治組 織也已 成立了 。馬 
克 思主義 刊物開 始出現 於大中 學校， 替小資 產階級 智識份 
子 打開思 想和行 動的新 遠景， 此事尙 遠在工 人階級 本身得 
到這種 遠景之 前哩。 一 九一八 年與一 九一九 年形成 的各種 
圑 體發育 成爲社 會主義 圑體， 又這些 團體只 不過往 前發展 
一 步便於 一九二 o 年成立 中國共 產黨。 牠的 創辦人 都是五 
四運動 的重要 角色， 他們 中的主 要人物 就是陳 獨秀， 他當 
時是北 京大學 敎授。 （實際 這時陳 氏已離 開北大 —— 譯者 
) 共 產黨於 一九二 一年七 月在上 海開第 一次代 表大會 ，與 
會代 表均來 自非常 不同的 背景。 無產階 級份子 甚少。 許多 
都是 受了新 覺醒運 動激勵 的小資 產階級 民族主 義者。 他們 
沒有 受過什 麽訓練 和試驗 便混合 成一片 臨時的 溶液， 但牠 
很 快便受 事變的 影響， 沉澱下 來了。 階級鬥 爭竟出 乎他們 
多數 人預想 之外， 很快便 把致死 的白光 瞄準每 一個人 。牠 
的壓力 迫使他 們走入 許多不 同的方 向中。 有 不少人 或受感 
情牽引 ，或 受無政 府主義 的學理 蒙蔽， 立即 離開， 走入 
資產 階級陣 營中。 ★創 辦人有 些是消 極了， 退出 政治舞 
合了。 其 他如李 大釗等 則命定 要在臨 近的鬥 爭中喪 失他們 
的 生命。 殘存的 領袖， 如陳 獨秀， 毛 澤東， 張國 燾等人 
雖然 於一九 二一年 炎夏， 當這 混雜的 一羣尙 通通未 受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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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 爭衝撃 之時， 開始獻 身於共 產主義 運動， 但他們 在晚近 
中國 藶史中 却各走 不同的 道路。 共產 黨出生 於俄國 十月的 
灼 熱中， 牠在第 一次大 會裡負 起替中 國工人 階級創 立組織 
武器的 任務， 這一 工作已 在北京 附近的 長辛店 開始， 該地 
的鐵 路工人 已組織 了一個 工會， 且共 產黨學 生已在 那裡開 
辦 夜校。 一個 勞動書 記局已 成立於 上海。 進 行是緩 慢的， 
開 創的規 模是細 小的， 而問題 又多而 且難， 因爲歷 史已把 
一些 成年人 的問題 交托給 一個尙 處於嬰 孩期的 階級。 

共 產黨的 頭一個 問題就 是牠以 一個無 產階級 政黨的 資格， 
如何 與資產 階級民 族主義 派國民 黨建立 關係的 問題。 共產 
黨參 加民族 運動的 形式和 方法， 對事 變的全 部未來 的行程 
是具有 决定作 用的。 這 一參加 乃出自 民族革 命運動 之無可 
辯駁 的進步 性質。 我們已 知道， 列寧 已於第 二次共 產國際 
大會 指出， 在帝 國主義 時代， 殖民地 和半殖 民地的 民族解 
放 運動如 何能夠 走到與 國際無 產階級 革命運 動的主 潮相溶 
合。 和民族 運動合 作是合 乎心願 的和必 要的， 但要 附有一 
個最 重要的 條件， 那就是 無產階 級組織 的獨立 應保持 ， 『 
即使 〔這 個組 織尙〕 處 於萌芽 的形式 中』。 

一 九二二 年在共 產黨第 二次全 國代表 大會上 提出了 國共兩 
黨 聯合的 計劃。 少共國 際的俄 國代表 達林向 孫中山 提出這 
一 計劃， 孫氏拒 絕他。 他吿訴 達林， 他可以 應允共 產黨人 
加入國 民黨， 但不贊 成兩黨 聯合。 不久 之後， 馬林 （ 共產 
國 際在華 第一屆 代表， 他已 在南方 和孫氏 會晤） 在 杭州西 
湖 與共產 黨中央 委員會 會商， 提 議共產 黨加入 國民黨 ，利 
用牠 的廣大 的弛鬆 的組織 結構爲 手段， 在羣 衆中發 展自己 
的 宣傳和 關係。 

★戴 季陶 .也是 提創人 之一， 但 產黨一 經正式 成立， 因爲 
他受 了孫中 山一頓 痛罵， 就走 開了。 他後來 成了國 民黨的 
主要資 產階級 思想家 。其 餘很快 便脫黨 的尙有 陳公博 ，邵 
力 子和周 佛海， 他們後 來在屠 殺成千 成萬的 共產黨 人和工 
農的 國民黨 政府中 ，通 通成了 先知先 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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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林這 個提議 有三個 因素做 根據。 第 一個就 是他本 人在爪 
哇得來 的經驗 。大戰 之前， 爪 哇的社 會民主 黨左派 參加薩 
拉喀特 囘敎會 （ Saraket  islam  )  > 這 是一個 混合的 經濟， 
社會和 宗敎的 運動， 目 的在反 對歐洲 殖民者 剝削爪 哇人， 
牠的 左派已 接受印 度社會 民主聯 合會的 援助， 這個 聯合會 
是馬 林幫助 組織的 。左 派在薩 拉喀特 囘敎會 內部發 展工會 
耝織的 思想， 在大戰 期間， 一 個重大 的左翼 運動生 長起來 
， 也歸功 於牠。 馬林根 據的第 二個因 素就是 共產國 際第二 
次 大會的 戰術和 策畧的 結論， 他感覺 得這些 結論特 別可以 
運用， 因爲 —— 這也 是第三 個因素 —— 在 南方， 國 民黨與 
方興未 艾的工 人運動 已建立 關係， 南 方的工 會在孫 中山影 
響 之下已 參加民 族運動 且給了 共產黨 一個最 膏腴的 園地來 
擄大 活動。 ★ 

據馬 林說， 中國共 產黨中 央委員 會多數 贊成這 座見解 。反 
對 他這一 提議的 人所持 的理由 就是： 他們認 爲拿國 民黨當 
做 一種政 治力量 來看， 其重要 性殊成 問題， 且不相 信牠能 
夠發展 成爲一 個羣衆 運動。 馬 林認爲 贊成加 入國民 黨這一 
計 劃者， 陳 獨秀亦 是其中 之一， 但陳 獨秀曾 寫過一 九二二 
年杭州 大會的 情形， 他 在這一 點上與 馬林互 有出入 。（註 
九） 他說 共產黨 中央委 員會全 體委員 都反對 馬林的 見解。 
他給了 這一反 對派一 個根本 的政治 性質， 認 爲他們 相信加 
入 國民黨 『會 混合階 級的組 織與束 縳我們 的獨立 政策』 。但 
認爲共 產黨領 袖在早 年就反 對和資 產階級 合作， 是 無根據 
的。 恰恰 相反， 這種合 作觀念 却完全 支配了 他們。 一九二 
二年 陳獨秀 寫道： 『 和革 命的資 產階級 合作， 也是 中國無 
產階 級目前 必由之 路。』 （註 十) 反對 加入國 民黨不 管是出 
自共 產黨領 袖之全 體或幾 個人， 牠好 像多份 還是基 於國民 
黨 乃一死 物這一 信念。 馬 林說， 實際 上也這 就是張 國燾表 
示的 見解， 張氏 在杭州 會談中 是反對 加入者 中之最 强硬的 
★這 項報 吿乃以 一九三 五年在 阿姆斯 塔敦和 馬林談 話的記 
錄做 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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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結果 這一提 議却通 過了， 雖然國 民黨領 袖是否 歡迎尙 
屬疑問 。苹 

共產黨 人個別 加入國 民黨， 他們 希望爭 取南方 工人， 使之 
受共 產黨的 影響， 這堅工 人是追 隨國民 黨的。 （ 註 十一） 
他 們提議 拿一個 能夠吸 引人民 擁護的 政綱做 基礎， 改組國 
民黨， 但 孫中山 尙冷然 置之。 直等到 一九二 二年六 月陳炯 
明在廣 州叛變 之後， 孫 氏再度 亡命， 他才逐 漸採納 馬林的 
見解， 馬林的 見解當 時受孫 氏急進 的心腹 至友， 廖 仲凱擁 
護。 孫 氏雖尙 不把羣 衆運動 當作一 個政治 武器， 重 視其潛 
能， 但 他已開 始爲俄 國底直 接和具 體援助 的希望 所惑。 

有 幾個因 素結合 起來， 促使孫 中山轉 而注意 聯俄的 可能性 
。 他的國 際開發 中國的 幼稚計 劃已經 在一切 帝國主 義的政 
府 中碰了 釘子或 客氣的 冷遇。 豺狼是 不會和 羔羊並 存的。 

( 註 十二） 他們只 是想經 過肉搏 來决定 誰應吞 掉牠。 一九 
二 一年至 二二年 華盛頓 會議的 目的就 是想解 决這一 問題。 
這 次會商 曾經又 唤起中 國人希 望帝國 主義的 慈悲， 但這種 
希 望迅即 打消。 借用 汪精衞 的總結 來說， 華盛 頓會議 『從 
曰人 單獨武 力蠶食 的政策 中解放 中國』 ，只 是爲的 使牠成 
爲一 切列强 『 共 同緩慢 蠶食』 的犧 牲品。 （ 註 十三） 牠之 
★據 陳獨 秀說， 因爲 馬林乞 靈於共 產國際 紀律， 才 通過加 
入的。 馬林 否認這 一點， 他指 出當時 有很大 機會向 共產國 
際 的較高 機關控 吿他， 但 却沒有 這樣的 控吿。 他附 帶指出 
: 『而 且， 我 沒有共 產國際 的特別 訓令。 我 手頭沒 有文件 
。 』 關於這 一點要 想更進 一步的 闡明， 無疑 要依賴 於共產 
國際 的未發 表和失 效的舊 文件。 據共 產國際 東方局 的米夫 
說， 『使 國民黨 和年靑 的中國 共產黨 合作』 的第一 次正式 
訓令包 含於一 九二三 年一月 十二曰 共 產國際 執行委 員會的 
一 特別通 訊中。 當時共 產黨已 加入國 民黨， 不過此 事的正 
式 决議直 到一九 二三年 六月中 國共產 黨第三 次大會 才通過 

。 （ 參放米 夫著之 『英 勇的中 國』， 第二十 - 二頁， 

一 九三七 年紐約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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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集並非 爲着中 國民族 解放的 利益而 是爲着 美帝國 主義的 
利益。 領 悟這一 事實大 有助於 消除中 國人企 望列强 慈悲垂 
愛的 固執的 幻想。 牠又 迫使中 國民族 運動的 領袖自 覺到這 
一事實 ，即， 新 興的蘇 維埃政 權如是 有效和 驚人的 撃敗了 
世界大 戰戰勝 國底聯 合干涉 的武力 ，那 末， 在中國 企圖向 
帝 國主義 取得讓 步時， 這個新 興的蘇 維埃政 權可以 成爲一 
個强 有力的 槓桿。 

遠 在一九 一九年 七月二 十五日 ，蘇維 埃府已 宣佈牠 準備放 
棄 沙俄在 中國所 保有的 一切帝 國主義 特權。 牠在 一九二 o 
年 十月二 十七日 的更進 一步的 宣言中 又重新 提起這 一建議 
， 而非正 式的蘇 維埃代 表也在 北京努 力根據 這一黠 來談判 
一個新 條約。 但列 强方面 用盡一 切可能 的手段 （ 政 治和軍 
事的 ） 來孤 立和破 壤布爾 什維克 政府， 他們 的切齒 的仇恨 
便阻止 了俄國 政府的 努力， 不 過俄國 建議在 完全平 等的基 
礎上 與中國 訂約， 此事在 中國造 成一個 深刻的 印象， 且在 
蓬勃 生長的 中國智 識份子 集圑的 眼中， 提高 了新成 立的蘇 
維埃 權力的 威望。 

蘇維埃 代表和 中國成 立關係 的初步 努力， 是 某種傾 向的一 
個顯著 的 （ 雖然 尙是孤 立的） 例子， 這種傾 向就是 想使蘇 
聯 底明顯 的眼前 的國家 利益超 出於革 命目的 之上。 當赤塔 
政 府及共 產國際 伊爾庫 次克遣 派的第 一屆非 正式蘇 維埃代 
表抵 華時， 北京 政府適 在著名 親日派 安福系 手中。 孫中山 
領 導的弱 小的民 族運動 並沒有 被他們 看爲蘇 維埃利 益的據 
點。 他 們迷醉 於軍閥 吳佩孚 的軍事 力量， 當 時吳氏 正設法 
推翻 安福系 政府。 當 吳氏於 一九二 o 年在北 京攫取 了政權 

， 且成立 他自己 的傀® 內 閣時， 蘇維埃 政府的 機關報 - * 

消息報 （Izvestia) 的 一位遠 東政論 『大 家』 寫道： 『吳 
佩 孚已在 中國發 生的事 變中豎 起他的 大旗， 顯然在 這一旗 
幟 之下， 中 國新內 閣一定 採取有 利於蘇 俄的方 釺。』 （註 
十四） 但事 實證明 吳佩孚 是英帝 國主義 的一個 工具， 他對 
布爾什 維克的 俄國絲 毫不講 交情。 在 北京政 府背後 只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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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 代替了 太陽旗 吧了。 這就 是一九 二一年 談判無 效的原 
委0 

當 馬林於 一九二 一年春 來華， 到廣 西訪晤 孫文， 與 之建立 
闢係 之時， 馬林 斷定中 國民族 運動的 主流是 在孫氏 的國民 
黨 方面。 一九二 二年 一月， 正當 香港海 員罷工 的時候 ，馬 
林訪問 廣州， 他 發見當 地國民 黨已和 年靑的 中國工 人運動 
的最積 極一部 份發生 了實際 關係， 他 的信念 愈堅。 馬林違 
反 伊爾庫 次克局 （這個 機關當 時是共 產國際 與遠東 發生連 
繫 的唯一 機關） 的 傾向， 在杭 州提議 中國共 產黨人 加入國 
民黨。 當 孫中山 見逐於 廣州， 於一九 二二年 八月抵 達上海 
畤， 馬林再 度和他 會晤， 勸他 拋棄藉 純軍事 手段奪 囘廣州 
的任何 企圖， 而 採取一 個羣衆 宣傳的 運動。 華盛頓 會議已 
大有助 於改變 國民黨 領袖的 心理， 現 在馬林 發覺他 的見解 
大受 熱烈的 歡迎， 蓋孫 中山已 確切開 始考慮 蘇維埃 的幫助 
。 這就 是馬林 於次月 帶囘莫 斯科的 報吿。 共 產國際 根據他 
的 發見， 放棄 『伊 爾庫 次克路 線』。 轉 而注意 孫中山 。馬 
林 贊成和 華南民 族運動 合作的 意見發 表於共 產黨報 紙上。 

( 註 十五） 蘇維 埃政府 方面也 派遣牠 的第一 流外交 家阿陶 
爾夫 • 越 飛和孫 文建立 正式的 關係。 

越 飛會晤 孫文於 上海， 他們於 一九二 三年一 月廿六 日在當 
地發表 一共同 聲明， 在這 一道聲 明中， 越飛 同意： 『在中 
國沒有 共產主 義或社 會主義 建立成 功之條 件，』 又同意 『 
中國的 主要及 當前目 的是在 國家統 一與獨 立之完 成。』 越 
飛 向孫文 担保， 爲了達 到這些 目的， 國民革 命運動 『可依 
賴於俄 國的援 助。』 （ 註 十六） 這一 外交公 式正式 宣吿了 
蘇俄和 孫氏的 聯合， 孫氏最 後恍然 大悟， 原 來俄國 人把十 
月革 命的威 望送給 他和他 的黨， 這一威 望還有 武裝， 金錢 
和 顧問做 後盾。 

但 差不多 同時， 這同一 公式又 被解釋 成這樣 的意思 ，即， 
中國 共產黨 人必須 完全屈 就這一 工作： 幫助 國民黨 變成一 
個有價 値的同 盟者。 當密些 爾 • 鮑羅 庭於是 年秋就 任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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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顧問 職時， 他 並不是 以一個 共產國 際代表 的資格 來和中 
國 共產黨 合作， 而是代 表蘇聯 共產黨 政治局 來充當 國民黨 
顧 問官。 這 種辨別 並不是 純粹形 式的。 鮑羅 庭的職 責就是 
改組國 民黨並 以新的 生命充 實牠。 一 切努力 —— 主 要是中 
國共 產黨人 的努力 —— 現 在必須 集中到 這一目 的上。 

共產 黨的獨 立的政 治遠景 已消失 於當時 的估計 中了。 一九 
二三 年一月 十二日 共產國 際執行 委員會 决議： 『因 爲中國 
獨立 的工人 階級運 動尙屬 薄弱， 因爲中 國當前 的中心 任務 
是 完成反 對帝國 主義者 及其在 華底封 建代琿 人的國 民革命 
， 又因爲 這一國 民革命 問題的 解决直 接有利 於工人 階級， 
而 工人階 級本身 尙未充 分分化 成爲一 個絕對 獨立的 力量， 
所以共 產國際 執委會 認爲年 靑的中 國 共產黨 與國民 黨合作 
是必要 的』。 （ 註 十七） 無產 階級的 獨立被 拋到遙 遙無期 
的未來 ，但 中國 產黨 却仍然 『不』 和 國民黨 『混 合』， 
也不 『捲 起牠 的旗幟 。 』 實 際上， 假 如共產 黨人必 須放棄 
以一個 『絕對 獨立的 力量』 的 代表資 格來活 動的思 想而贊 
成和 國民黨 合作的 『 中心任 務』， 結 果就必 然喪失 他們的 
獨 立了。 一 九二三 年六月 共產黨 第三次 大會批 制黨 內反對 
加入國 民黨者 之口， 提 出這一 口號： 『一切 工作歸 國民黨 
! 』 大會宣 言宣佈 ： 『 中國國 民黨應 該是國 民革命 之中心 
勢力， 更應該 立在國 民革命 領袖地 位。』 （ 註 十八） 

共 產黨人 的路線 直接而 又不可 避免產 生這一 思想： 認爲反 
帝的 民族鬥 爭較階 級鬥爭 重要， 或暫時 延緩階 級鬥爭 。認、 
定 利益相 反的階 級能夠 統一在 一個黨 內的思 想是建 基在這 
一假 設上的 ，即， 帝國主 義暫時 溶合各 個階級 的利益 ，而 
不是加 深牠們 之間的 矛盾。 這 一思想 假定資 產階級 在民族 
革命運 動中不 僅能夠 而且一 定要盡 革命的 作用， 而 且還要 
盡 領導的 作用。 這 是一種 急劇的 轉變， 背離 了列寧 在共產 
國際第 二次大 會立下 的明晰 的戰畧 路線， 因 爲這一 思想立 
即替 民族運 動開闢 通路， 引入 資產階 級民主 主義的 路線中 
， 且完 結了共 產黨底 政治和 組織的 獨立。 後 者於一 九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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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從始便 承認國 民黨的 『領袖 地位』 。共產 國際也 一樣做 
法， 且發 揮一種 理論， 認 爲國民 黨並非 資產階 級政黨 ，而 
是 各階級 在反對 國外侵 畧者的 共同目 標之下 聯合起 來的黨 
, 因此， 牠 把這種 糢糊階 級路線 的思想 加以合 理化了 。這 
種實際 上是第 一次確 立的槪 念 （ 即指 各階級 聯合黨 的槪念 
一 譯者） 不 久便混 入共產 國際的 正式文 件中， 且 指導了 
牠 底戰畧 的全部 未來的 方向。  , 

鮑羅庭 開始使 孫中山 相信， 國 民黨所 急需的 是一個 有紀律 
的政黨 組織， 以一個 强有力 的羣衆 運動做 後盾。 當 十一月 
， 陳炯明 又威脅 廣州， 危及孫 氏的再 起根據 地時， 鮑羅庭 
幹出一 個具體 的例子 出來， 證 明幾樁 諾言就 能夠唤 起工農 
來保護 政府。 陳 炯明威 脅的安 然避過 證明了 鮑羅庭 的見解 
O ( 註 十九） 鮑羅 庭得到 孫氏支 持起草 （ 註 二十） 一個政 
綱， 內 容包括 三點： 聯俄 容共， 武裝 反帝以 及充分 改良工 
農 生活。 鮑羅 庭採納 孫氏的 『 平均 地權』 和 『 節制 資本』 

， 但 把牠們 加以具 體化， 只不 過規定 二五減 租和製 定勞動 
法。 （ 註二 十一） 一九 二四年 一月在 國民黨 第一次 全國代 
表大會 上通過 了這個 政綱， 並 實行澈 底改組 。大會 開幕之 
曰 亦即列 寧逝世 之日， 這 是一個 歷史的 巧遇， 這一 巧遇並 
不缺少 牠自己 的諷刺 意味， 因 爲列寧 幫助產 生之蘇 聯和共 
產國 際正在 中國放 棄不可 和解的 無產階 級獨立 的思想 ，而 
這一思 想却是 列寧的 最豐富 的遺產 。 ★ 

國 民黨在 組織上 改變成 爲俄國 布爾什 維克黨 的粗畧 複本， 
而布爾 什維克 宣傳鼓 動方法 也輸入 來了。 爲 了糾正 依賴於 
封 建思想 底軍閥 的錯誤 （這是 已往國 民黨的 主要弱 點之一 
) ， 俄國人 於一九 二四年 五月創 辦黃埔 軍校， 替新 國民革 
命 軍的軍 官奠定 基礎。 這一軍 校靠俄 國經費 來供給 和經營 
。 （ 註二 十二） 不久蘇 聯的軍 火便源 源運入 廣州， 供給各 
軍， 這些軍 隊於國 民黨開 始現出 力量時 就團集 於新 旗之下 
， 而國 民黨的 力量又 是共產 國際及 共產黨 的活動 賜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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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他 們要在 國民黨 （ 牠現在 開始飛 快發展 ） 內工作 ，共 
產 黨人便 拿資產 階級國 民革命 的口號 和要求 來限制 自己， 
而 這些口 號和要 求自然 又受中 國資產 階級的 利益的 限制。 
共產 黨的幹 部先是 主要從 學生中 募集， 後來 從熟練 工人隊 
伍 中來的 逐漸多 起來， 但他們 受的敎 育乃是 純資產 階級國 
民革 命的， 而 並非無 產階級 革命的 敎育。 他 們的活 動和他 
們 的宣傳 只限於 完成資 產階級 所能接 受的反 軍閥和 反帝目 
的。 這一 事實把 共產黨 改變爲 國民黨 的左翼 附庸。 

共 產黨人 與純粹 國民黨 員並非 由馬克 思主義 與孫文 的糢糊 
的民粹 主義之 間的深 刻思想 鴻溝來 區別， 也 不是由 任何政 
綱上的 不同來 區別， 因 爲整個 運動只 是在孫 中山的 三民主 
義 的旗幟 之下進 行的。 ★★他 們與國 民黨上 層的不 同就在 
這個 地方： 只是 共產黨 人才使 黨和革 命運動 充満英 雄主義 
， 自我 犧牲和 共產主 義的進 取心， 因 爲他們 相信他 們在服 
務 於工農 運動而 他們對 這一運 動之忠 誠便生 出了上 述的進 
取心。 共 產黨人 沒有一 分鐘朝 着他們 自己的 任何政 治遠景 
前進， 又 任何時 候也不 是在他 們自己 的名義 和旗幟 之下現 
身 於羣衆 面前， 他們孜 孜不倦 的把組 織和羣 衆力量 的鋼鐵 
★已故 之阿梭 爾 • 蘭森 （ Arthur  Ransome  ) 對共產 國際之 
援助 中國做 了一個 銳敏的 總結， 他於 一九二 七年二 月寫道 
: 俄國敎 國民黨 r 如何 把孫中 山的提 高工人 生活水 準的虔 
誠 的政綱 改變爲 進攻與 防守的 强固的 武器。 鮑羅庭 敎孫中 
山 依賴黨 而不依 賴自己 之後， 他可以 說已敎 孫博士 依賴階 
級 而不依 賴個別 份子。 鮑羅庭 可以指 出工人 如何… …替俄 
國資產 階級造 成一九 o 五年的 革命。 他可以 指出法 國的土 
地革 命如何 ……替 法國資 產階級 摧毁封 建地主 …… 這些都 
是 危險的 武器， 但是沒 有其他 武器能 夠造成 （ 這些 危險武 
器所） 獲到的 結果。 爲了 使這些 武器積 極活動 起來， 分明 
合用的 代理人 就是中 國共產 黨人， 這 些人， 假如當 到中國 
革命 覺得必 要挫折 他們的 時候， 就要 受沉重 的打擊 的。』 
—— 『 中國 之謎』 一 九二七 年倫敦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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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入國民 黨的鑄 模中。 但在 起始的 幾個階 段中， 這 一事實 
的基 本意義 却部份 地爲羣 衆運動 的驚人 生長所 捲蓋了 。因 
爲羣衆 運動之 產生旣 不是由 於共產 黨人的 策畧， 也 不是由 
於國 民黨的 要求。 牠的 勃發的 條件埋 伏在中 國社會 組織之 
現存結 構中， 有 如礦苗 之嵌在 石頭中 一樣。 

在 廣州， 上海， 漢口， 天 津及其 他城市 的中外 工廠中 ，工 
廠工人 生活和 勤勞的 狀况， 只 有產業 革命最 早幾個 階段底 
英國工 人的奴 隸境况 才堪與 比擬。 男工， 女工 和童工 （像 
他 們現在 一樣） 每 日工作 十二， 十四以 至十六 小時， 而工 
資 則低至 每日八 分錢， 連 他們底 安全的 最起碼 的保障 ，或 
最微末 的衞生 設備也 沒有。 一 種最有 害的學 徒制以 無窮的 
童 工勞動 供給於 小生產 者和店 老板， 這些童 工每日 工作竟 
達十八 和二十 小時， 而 報酬則 只不過 一碗飯 和一塊 睡眠的 
床板。 

從 這樣的 勞動境 况中， 僱主， 尤其是 有優越 技術的 外人便 
能夠 抽取最 高限度 的剩餘 價値， 而且 還可以 抽取得 更多， 
因爲 一個工 人的生 命是不 値錢， 沒有 人曉得 中國的 死亡率 
。 （ 註二 十三） 中國工 人 （ 他 們的隊 伍已隨 工業的 生長而 
膨 脹了） 很快 就揭竿 而起反 對這種 境况。 

有組織 的工人 運動於 大戰結 束伊始 便開始 形成。 甚 至在一 
九一 九年五 四運動 之前， 罷工就 已開始 發生。 一九二 o 年 
廣州機 器工會 舉行頭 一次大 規模的 罷工， 一 九二二 年香港 
海 員罷工 勝利， 使英 帝國主 義者受 了重大 打撃， 他 們的工 
★★一 九二 四年孫 氏企圖 使他的 學說和 共產主 義調和 ，把 
後者 和他的 『民 生』 主 義等量 齊觀。 這種湊 合的混 亂思想 
把 他自己 的許多 信徒弄 糊塗起 來且弄 得不易 解釋。 但他仍 
舊遵 守私有 財產不 可侵犯 這一根 本的資 產階級 原則。 關於 
孫中山 思想的 發展， 如 想得到 一個很 妤的引 經據典 的研究 
， 請參閱 關守貞 （譯音 ） 氏 『 廣州與 莫斯科 聯合對 孫中山 
政治 哲學之 影響』 一文， 原文載 於一九 三四年 四月， 七月 
， 十月號 之中國 社會政 治學報 。 （ 北京 出版） 


會 取得承 認了， 工資 也大大 增加， 這 次罷工 震動了 全國。 
( 註二 十四） 這 些罷工 奠定了 工人迅 速擁入 工會的 基礎。 
一九二 二年 五月， 第一 次全國 勞動大 會在海 員的勝 利的領 
導 之下， 開於 廣州。 

這 次大會 集合二 十三萬 有組織 工人的 代表。 在這種 新興和 
强 大的力 量壓迫 之下， 孫中山 的廣東 政府修 改了懲 洽合法 
工會 組織的 法令， 而更 大發展 之路遂 掃淸。 （ 註二 十五） 
在 華中， 華北， 爭 取增加 工資， 爭取 組織和 集體談 判的權 
利也開 始了。 這 些鬥爭 中之最 重要的 就是京 漢路工 人的罷 
工， 這次 罷工結 果遂造 成一九 二三年 二月七 日河南 鄭州的 
大 屠殺。 華北軍 閥吳佩 孚命令 他的士 兵搗毁 一個工 人組織 
的 大會。 六十 個工人 被殺。 這 一次鎭 壓只不 過暫時 使鐵路 
工人 無法造 成全國 的組織 吧了。 差不多 『二 七』 一 週年之 
後， 鐵路 工人全 國代表 大會擧 行了， 並 產生了 一個 全國執 
行 委員會 進行爲 『改 善我們 的生活 狀况， 尊 重我們 的命運 
， 敎育 我們及 我們的 子女』 而 鬥爭， 幷爭取 『組織 個別工 
會的 權利， 俾煅 煉全體 鐵路工 人的圑 結。』 （ 註二 十六） 
上海於一九二三年^^已經有四萬工人組織在二十四個工會 
中。 戰 線迅速 擄大。 一九 一八年 統計有 二十五 次罷工 ，包 
含工 人不足 一萬。 一九 二二年 全國各 地有九 十一次 罷工， 
包含十 五萬工 人左右 。 （ 註二 十七） 工人運 動以驚 人的迅 
速和戰 鬥力生 長起來 。一 九二 四年五 一節有 十萬工 人遊行 
上海的 街道， 在廣 州則數 目倍之 。當 時的報 導叙述 武昌， 
漢陽 和漢口 雖受嚴 峻的戒 嚴令相 ■制， 紅旗尙 飄揚於 工人區 
。 五一節 的傳統 口號： 八 小時工 作制， 使工 人震動 起來， 
因 爲他們 才剛剛 開始夢 想每日 工作十 四小時 來代替 十六小 
時， 十二 小時代 替十四 小時， 十小 時代替 十二小 時哩。 
那一天 傳單上 事着: 『八 小時 工作， 7\小 時 敎育， 八小 時休息 
這一 個政綱 何等合 理呀！ 工人 階級爲 實現牠 而流血 已四十 
年。 無產者 充當資 本家砲 灰的時 期已過 去了。 他們 只有革 
命之一 途了。 到時 他們就 要實現 牠！』 （ 註二 十八） 


122 


『 工 友們， 記着 今天， 你們 和資本 家一樣 是人。 你 們要求 
受人 的待遇 。組織 起來！ 人 數產生 力量！ 同 志們將 向你們 
伸 手！』 他們 遊行各 街道， 唱着 新歌： 『工 作將是 快樂， 
將是我 們獻身 於同胞 之愛。 我 們將被 自由之 鐘唤去 工作。 
携 手合唱 —— 「 工人萬 歲」！ 』 （ 註二 十九） 

顯然恰 好於一 九二四 年國民 黨改組 之時， 中 國的無 產者已 
站 起來， 組 織在一 個大運 動中， 這 一運動 的明顯 的特性 
就是鬥 爭性和 勇敢。 牠同時 也充滿 了懷疑 資產階 級 『 同盟 
者』 的徤全 精神， 這種 精神很 快便被 國共聯 合的要 求窒息 
了。 一九二 四年五 一節孫 中山向 廣州工 人說： 『 中 國工人 
與外國 工人的 不同就 在這個 地方： 外 國工人 只受其 本國資 
本家 壓迫， 而 不受其 他國家 的資本 家懕迫 …… 中國 工人還 
沒 有受中 國資本 家壓迫 …… 他 們是受 外國資 本家壓 迫。』 

( 註 三十） 下一 個月， 太平洋 交通工 人第一 次大會 開催於 
廣州， 一個國 民黨演 講者在 會上講 出同樣 的話。 共 產國際 
駐華 代表衞 金斯基 （他 在迫使 工人運 動屈受 資產階 級領導 
的 工作， 曾盡 過很大 作用） 叙述 這次大 會道： 『 中 國鐵路 
工人 代表不 遠千里 而來， 非 法參加 大會， 他 們腦中 對京漢 
路罷工 流血事 件及是 年五月 之鎗殺 工人， 尙 保留活 生生的 
記憶， 他們與 爪哇同 志結成 大會的 左翼。 他 們以冷 淡的， 
懷疑的 態度接 受國民 黨負責 代表的 宣言， 因 爲國民 黨代表 
號 召工人 和農民 及智識 份子成 立聯合 戰線， 但並不 是處在 
無產階 級領導 之下。 爪 哇同志 於去年 五月也 經過了 一次巨 
大的 和嚴重 的鐵路 罷工， 而且 他們還 從薩拉 喀特囘 敎會那 
個泛 囘敎組 織中， 分 裂了一 個頗大 的左翼 出來， 他 們現在 
雖參加 號召一 個反軍 閥的聯 合戰線 ，但 （主 張這個 聯合戰 
線） 要在革 命的組 織 （ 在這個 組織內 要有充 分的共 產主義 
影響 ） 領導之 下。』 （ 註 三十一 ）衞 金斯基 和他們 的朋友 
不久就 敎中國 工人應 當聽從 國民黨 的負責 代表。 

農民 也開始 鍛鍊他 們自己 的組織 武器。 近代 中國農 民運動 
是彭 湃在廣 東東江 的海豐 縣一手 培養出 來的。 彭湃 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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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中最 動人， 最英勇 的脚色 之一。 他是海 豐一個 有錢的 
地主的 兒子， 曾在 其本村 當小學 敎員。 他是 第一批 共產黨 
員中之 一個， 他不 久就設 法於農 民中傳 播他的 思想。 彭氏 
於一九 二一年 因帶他 的學生 舉行一 次五一 示威， 受 學梭辭 
退， 他 便走入 農村唤 起農民 的組織 要求。 關 於他早 期的挫 
折， 他 的第一 次成功 以及海 豐農會 的初期 鬥爭， 關 於這些 
事的 源本， 他已 親自保 存在一 批寳貴 的個人 扎記和 囘憶錄 
中。 （ 註三 十二） 農民 一開始 以不信 任和仇 視的態 度接待 
彭湃 一一 他不是 一個地 主的兒 子麽？ —— 但 彭氏終 於影響 
幾個 農民的 子弟。 他一面 演魔術 和唱留 聲機， 一面 演講如 
何 從地主 的壓迫 中爭得 自由， 因此， 彭氏和 一小羣 年靑同 
志終 於取得 農民的 信任。 之後， 第一 個農民 協會成 立起來 
， 迅速 發展， 且 差不多 立即就 在陳炯 明軍隊 的進攻 之下， 
受 第一次 炮火的 洗禮。 

海豐 農會開 始成立 之後， 這個組 織迅速 擄大到 隣縣， 而全 
省 農民協 會的規 模也於 一九二 三年上 半年成 立了。 這個新 
組織的 一個宣 言說， 『認爲 地主的 土地是 買來的 ，這 不是 
眞情。 現在 地主的 父親和 祖父是 用武力 從農民 奪來的 。即 
使 假定土 地是買 來的， 付錢 也不過 一次， 但 地主每 年從土 
地 收租已 有幾千 百年了 …… 地 主不勞 而獲得 大部份 收獲物 
。 我們和 我捫農 民的先 祖在這 塊土地 上耗去 多少金 錢和血 
汗 呵!』 （註三 十三) 這 些都是 簡單的 辭句， 牠 們描寫 一種境 
遇 ，人 們吿訴 農民這 種境遇 是千古 不變的 ，是 天命注 定的。 
當農會 工作者 指出牠 可以由 農民自 己 的力量 來改變 —— 而 
且進 行用事 實證明 牠能夠 被改變 —— 之時， 世界彷 彿已改 
變了面 目了。 上天 彷彿對 農民和 地主一 同露出 喜色了 。這 
些 觀念迅 速滲透 農村， 猶如雨 水之滲 透大地 一樣。 牠們很 
快 就開花 結實。 農 民反對 地主， 反對 一切縣 官和軍 警勢力 
的鬥 爭如雨 後春筍 的蔓延 於東江 各縣， 而且 掀起了 該省西 
北的同 樣衝突 。減 租的 要求差 不多馬 上就轉 變爲全 部廢除 
地租 的要求 。甚至 一九二 三年， 在揭 陽縣， 『有 些農 民協會 


會員 已有勇 氣拒納 地租於 地主， 地主 不得不 乞靈於 軍警來 
徵 收。』 （註三 十四) 嚴 重的小 衝突到 處發生 。農民 運動揭 
幕了。 在一 九二四 年國民 黨改組 之時， 牠已 欣欣向 榮了。 
# 產黨人 把國民 黨政綱 傳播於 工廠和 農村， 在工人 和農民 
「看 來， 這 個政綱 似乎供 給一個 明白的 機會去 藉助於 戰鬥組 
織， 改 善他們 的生活 狀况， 當然， 他 們把國 民黨的 人視爲 
自 己的 敵人， 而且 在國民 黨夠得 上成爲 統治權 力之前 ，不 
僅在廣 東省， 就 是在廣 州市本 身尙有 許多敵 人要加 以攻撃 
和懕 服的。 一 九二四 年夏， 廣 州的國 民黨政 府受商 圑攻擊 
， 這些商 圑均由 英國及 省港的 富有買 辦接濟 武裝和 金錢。 
經 手組織 商圑的 就是陳 廉伯， 他是遠 東英國 重要金 融機關 
- — 匯豐 銀行的 大買辦 。八 月十日 ，孫 中山將 運交陳 氏的一 
截軍火 籍沒， 經過一 番躊躇 和延擱 之後， 便 决意把 這些危 
及他的 統治的 武裝隊 伍加以 鎭壓。 

八月二 十六日 ，英 國總領 事下一 通最後 的哀的 美頓書 ，威嚇 
: 如攻撃 商圑， 則 英國海 軍立加 千渉。 孫文 向英國 工黨首 
相藍賽 • 麥克唐 納提出 抗議， 但麥克 唐納的 沈默却 證明工 
'黨 允諾的 改良， 並 沒有包 含英帝 國主義 政策的 更改在 內。. 
孫氏 又通電 國聯， 但這 個世界 和平的 機關却 沒有看 出這件 
事和牠 有什麽 關涉， 牠也 保持沈 默了。 最後， 到了 十月， 
黃埔 學生， 工人 武裝隊 伍和農 民自衞 軍合成 一支武 裝力量 
襲撃 商圑， 經過 了一塲 短促而 劇烈的 戰鬥之 後把他 們打敗 
和繳械 。英 國的軍 艦並沒 有履行 他們的 恫嚇。 （ 註三 十五） 

! 四個月 之後， 即一九 二五年 二月， 廣州又 受陳燜 明威脅 
， 陳 燜明是 孫中山 從前的 軍閥同 盟者， 他在 軍事上 尙控制 
了 該省的 大部份 土地。 國民黨 軍隊打 入他的 東江老 巢裡去 
。 海 陸豐， 惠陽和 五華農 民活動 使陳燜 明束手 無策， 他們. 
襲 撃他的 後方， 截斷 他的交 通線， 截獲 他的軍 需品， 使他 
•無法 防禦。 東莞， 常平 及隣縣 的農民 與國民 黨軍隊 站在一 
起 作戰， 且做 嚮導， 間 諜及交 通隊的 活動。 陳燜明 一黠也 
沒有 辦法抵 抗這種 進攻， 這似 乎是在 他的地 盤內四 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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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反 對他的 。他 迫得潰 退並放 棄進攻 廣州的 計劃。 （註 
三 十六） 

一九二 五年五 一節， 廣 州舉行 了一次 表示工 農運動 非常發 
達令人 難忘的 示威， 同 時第二 次全國 勞動大 會及農 民協會 
第 一次全 省代表 大會也 召集起 來了。 勞動大 會聚集 二百三 
十個 1C 人 代表， 他們代 表中國 一切重 要城市 五十七 萬有紙 
織的 工人。 （ 註三 十七） 農民 協會雖 尙限於 廣東二 十二縣 
， 但 已有了 一一 * 七個 代表， 代 表十八 萬農會 會員了 。（註 
三 十八） 工農 代表與 成千成 萬的廣 州工人 和農民 （ 他們從 
近 郊擁入 城來) 成羣 結隊遊 行於城 裡佈满 旗幟的 街道， 成了 
中國有 史以來 第一次 工農圑 結的大 示威。 導 些手粗 面黑的 
羣衆魚 貫而入 廣州各 大中學 校的會 塲中， 這 些學校 是供他 
們十天 集會之 用的。 學生 和政治 工作人 員登塲 演講。 他們 
第一次 聽到新 式機器 農具， 運 用牠們 便可以 減輕他 們的工 
作。 他們 遊覽敎 室和圖 書館。 他們享 受世界 的第一 次眩人 
的 一瞥， 數世紀 的勞動 和滴汗 已無情 的把他 們和這 個世界 
割 離了。 

數星期 之後， 廣 州街道 又響着 步鎗和 機關鎗 聲了。 廣州當 
時尙處 在滇軍 將領， 楊希 閔和劉 震寰的 軍事支 配之下 ，他 
們 像別人 一樣， 希望和 國民黨 合作， 取 得一點 利益。 但他. 
們與羣 衆運動 之間的 鴻溝太 大了， 他 們無法 跨過。 黃埔學 
生和 武裝工 人又站 在一起 作戰。 結果 是可以 先行决 定的。 
滇軍 挫敗和 潰敗， 這兩位 將領也 被驅逐 出境。 西江 各縣農 
民截斷 殘敵的 退路， 經 過軍田 一次短 促劇烈 的戰爭 之後濟 
滅了 他們， 完成這 件未竟 的工作 。 （ 註三 十九） 這 時一聲 
新 的雷鳴 又隆隆 然從上 海發出 來了。 羣衆 運動高 潮才剛 W 
來 到哩。 

上海工 人已經 奮起反 對奴隸 勞動的 境况， 這 種境况 流行於 
各廠， 尤其 流行於 紗廒。 在一 九二五 年頭幾 個月， 尤其是 
在日本 廠裡， 已連 續發生 兇猛的 罷工， 要求 增加工 資和反 
對工頭 的暴虐 。靑 島罷工 工人的 鎗殺， 再加 上上海 一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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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頭 殺死一 個中國 工人， 使 羣衆的 憤激騰 沸起來 。當學 
生和工 人聯合 示威抗 議時， 這 種憤激 之情沿 着上海 馬路上 
的羣衆 行列， 震盪 起來。 有 幾個人 被捕， 示 威者便 列隊到 
巡 捕房要 求釋放 他們的 同志。 一位驚 惶的英 國長官 喝令開 
鎗。 學 生們躺 下來。 他 們中有 十二個 死掉。 這是五 月三十 
日下午 的事。 

這次 影響是 飛快的 ，騷 亂的， 閃電 式的。 上海， 這個 建築有 
外 國銀行 和工廠 的偉大 的帝國 主義根 據地， 現在被 一個總 
词 盟罷工 弄得癱 軟了， 這次總 罷工甚 至連外 國人家 裡的中 
國僕 人也捲 去了。 宛如 一個巨 人驚醒 一樣， 這個外 表上是 
遲純 的中國 勞苦大 衆怒吼 一聲站 起來， 這一 聲使中 外僱主 
胆戰 心驚， 並傳 過大洋 震撼帝 國主義 官邸的 大門。 傲慢的 
外 國人幾 十年來 便已習 於視中 國的勞 苦大衆 爲無數 骯髒而 
又 馴良和 必需的 牛馬， 但等到 這些無 法認識 的大衆 起來， 
向他 們的面 前揮拳 示憤的 時候， 他們 的臉色 立即蒼 白起來 
了。 這次罷 工這樣 普遍， 以致 『外人 除了服 務於當 地保衞 
_ 之外， 很難做 任何事 情。』 （ 註 四十） 

這種爆 發是全 國性的 。據 一位 勞工調 查者收 集的不 完全的 
統計， 五卅鎗 殺案直 接掀起 的罷工 ，南 自省港 ，北至 北京， 
總 計有一 百三十 五起， 包含四 十萬工 人左右 。 （ 註 四十一 
)上 海的五 卅屠殺 之後， 不久 又跟着 發生漢 口和廣 州的鎗 
毅 。六月 十一日 漢口的 英國海 軍陸戰 隊向工 人示威 隊伍開 
鎗， 殺死 八人， 鎗傷十 二人。 （ 註四 十二） 在 廣州， 英國 
輪船的 中國水 手於六 月十八 曰罷工 。三日 之後， 實 際上香 
港 和沙面 （廣 州之外 人租界 ） 外國工 廠中的 全體中 國工人 
均 參加罷 工了。 六 月二十 三日， 學生， 工人 和軍校 學生遊 
行示 威於廣 州各馬 路上。 當他們 經過沙 基路橋 的時候 ，對 
岸租界 的英法 機關鎗 手向遊 行羣衆 開火， 工 人和學 生遇難 
者五十 二人， 受傷者 一百一 十七人 。 ★ 

抵制英 國貨和 總罷工 立即宣 佈了。 香港， 這 個不列 顚帝國 
主義在 華的堡 壘完全 無能爲 力了。 沒有 一個機 輪轉動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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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 件貨物 搬動。 沒有一 隻輪船 起錨。 十萬 餘香港 工人採 
取空前 的撤離 香港的 行動， 成 羣結隊 的囘到 廣州。 這次罷 
工使 所有外 人的工 商業活 動瀕於 絕境， 牠從 香港和 沙面的 
一切 工商業 中捲去 二十五 萬人。 （ 註四 十三） 在廣州 ，工 
'人 們肅淸 賭館和 烟窟， 把牠們 改變爲 罷工工 人的寄 宿舍和 
食堂。 從罷 工工人 中召募 二千糾 察隊， 合成一 支大軍 ，在 
香 港和沙 面週圍 豎立一 道不可 踰越的 欄棚。 這次運 動組綠 
得非常 之妤。 每 五十個 罷工推 舉一個 代表參 加罷工 工人代 
表大會 ，再由 大會推 舉十三 人成立 執行委 員會。 和 這個工 
人階 級組織 （ 中國第 一個萌 芽的蘇 維埃） 的主 持之下 ，一 
間醫院 和十七 間學校 已成立 起來， 供 男女工 及其子 女之用 
。 由 一些特 別委員 會管理 基金和 捐欵， 管理 沒收仇 貨和抬 
賣 及審計 事宜。 一個罷 工工人 的法庭 也成立 起來。 這個法 
庭是審 判破壤 抵貨及 其他擾 亂治安 者的。 （ 註四 十四） 
警察和 司法職 權均授 與罷工 工人糾 察隊， 他 們以特 有無產 
階 級的快 當和機 警來完 成這些 義務。 糾察的 圍牆像 鼓一樣 
圍得水 洩不通 ，一 位外國 旁觀者 寫道： 『廣州 的抵制 英貨運 
動由一 個罷工 委員會 主持， 這 個委員 會則憑 藉糾察 隊來活 
動， 糾察隊 之工作 就在嚴 防破壤 …… 在廣東 凡是有 運貨公 
路 的地方 ，糾 察隊便 出現， 準備檢 查貨物 ，打開 包裹， 搜查行 
人 …… 外人 和華人 同樣要 受檢查 …… 罷工工 人的規 則是不 
讓貨物 ，甚 至不讓 食品出 入沙面 ……假 如有破 壤抵貨 情形， 
犯者 便被送 至罷工 工人法 庭受罰 …… 這次抵 貨是充 份的… 
… 〔我 們〕 不 能不把 〔牠〕 視 爲攻撃 香港和 大不列 顚的戰 
爭 ，而糾 察隊則 爲此次 戰爭中 之軍隊 。除 此之 外便沒 有其他 
可能 的說法 來說明 這次抵 貨實行 時的充 分和無 情。』 （ 註四 
十五） 工 人守護 廣東沿 岸交通 線的任 務與農 民協會 協力實 
★外人 聲辯他 們首受 鎗撃。 他們却 難於證 實此說 ，當 射撃膊 
始時過 橋的一 部分示 威者， 完 全是徒 手遊行 的學生 和工人 
。 而 且事實 倶在， 在這一 事件中 只有兩 個外人 被殺。 而中 
國 人由掃 射過橋 的機關 鎗彈殺 害的却 有五十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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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農 民糾察 隊巡邏 汕頭， 海豐， 平 山及其 他海口 一帶的 
岸線， 使這次 封鎮掲 以完成 。 （ 註四 十六） 

沙面 (裡 面住着 一小羣 懷恨， 激怒， 渴 想復仇 的孤立 外僑） 
和 廣州外 僑其他 地方完 全脫離 關係。 糾察隊 嚴峻的 監視通 
到 租界去 的一切 入口。 只有不 定期的 船隻偶 然從香 港駛來 
， 紿 牠一些 生活必 需品， 這些船 隻大都 是英國 軍艦， 上面 
全是 外國志 願水手 。其 他城市 的英國 僑民也 遭遇同 樣的命 
運。 『 一定要 從香港 運更多 食糧來 一 此地沒 有鮮奶 亇 。 
俱樂 部鬨無 一人， 用 人都走 了。』 汕 頭一位 英僑向 字林西 
報淒 然報吿 如此。 （ 註四 十七） 

罷 工工人 欣然鑒 賞高傲 的外人 親自弄 飯洗衫 的奇觀 。在罷 
工 的狀態 之下。 垃圾 顯然不 能照常 淸除， 故 罷工工 人把香 
港 改稱爲 臭港， 又因爲 罷工和 抵貨窒 死了這 塊富庶 的英國 
殖 民地， 他們 便開始 稱牠爲 死港。 （ 註四 十八） 

香 港總督 大聲疾 呼說： 『無秩 序和無 政府之 徒已進 攻代表 
現存文 明標準 的我們 了。』 （註四 十九） 『無 秩序 與無政 
府』 每天 耗去這 些文明 前驅者 二十五 萬磅或 雨百萬 元華幣 
左右 。（註 五十) 一位 英國商 會的辦 事人報 吿說： 『從 一九 
二四 年八月 至十二 月止， 英國 輪船駛 入廣州 的數目 …… 每 
月總 在二百 四十隻 與一百 六十隻 之間。 但在 一九二 五年同 
期， 數目則 在二十 七與二 之間。 』 （ 註五 十一） 人 們從香 
港 的搖搖 欲倒的 屋頂上 大聲要 求武裝 千渉， 保護 『文 明』 

。 『香港 的有信 譽的中 英居民 深信英 政府之 千涉與 就地行 
動是 急不容 緩的事 …… 』 否則 『如沒 有英國 助力， 期待廣 
州反 赤勢力 就無望 了。』 他們 又力主 採取迅 速的軍 事行動 
， 這種行 動能夠 『很容 易在廣 州把可 取的和 友誼的 中國當 
局 捧上合 。 』 （ 註五十 二） 

但 白屋比 之香港 及其他 海港的 過於熱 心和歇 斯得里 的紳士 
們觀 察得更 聰明， 牠認 爲毋須 直接運 用英國 的武力 就能夠 
把 『可 取和 友誼的 華人』 攏 絡得很 妤了。 在廣 東省恐 怕沒有 
一 個軍閥 或一個 土匪在 這個時 期不受 過英國 洋錢的 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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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 襲撃糾 察隊或 組織軍 隊反對 廣州政 府來酬 答的。 
但是， 罷工和 抵貨仍 舊沒有 打破。 國 民黨靠 着羣衆 的力量 
， 便 能夠鞏 固牠的 政權， 且於 六月末 成立國 民政府 。九月 
， 國民 黨軍隊 得到戰 線雙方 農民的 支持， 終 於肅淸 東江各 
縣的 陳燜明 勢力， 雖然 陳氏當 時有香 港大量 財政和 軍需的 
接濟。 （ 註五 十三） 在一九 二五 年最後 的幾個 月間， 粤南 
的最後 的敵對 軍閥份 子也肅 淸了， 國 民黨在 廣州便 成了無 
上 權力。 

如此 看來， 不 到雨年 功夫， 一 個勢力 雄大的 羣衆運 動已把 
國民黨 從政治 底閽弱 無能的 深淵， 提 高到有 權力和 威信的 
地 位上， 這個地 位使牠 能夠排 除一切 足以障 碍牠稱 霸的勢 
力。 牠統一 了廣東 之後， 便馬 上北窺 華北華 中敵人 的龐大 
陣營， 這 些敵人 以無法 掩飾的 驚惶來 注意牠 的力量 生長。 
國民黨 已獲得 的一切 力量， 只 是工農 羣衆運 動之賜 吧了， 
而 羣衆運 動之能 夠發展 牠力量 和圑結 力又只 是憑藉 於中國 
共產 黨人的 進取心 和創意 吧了。 一枝 有力的 武器已 鍛鍊出 
來了。 現 在提到 議事日 程上的 問題就 是如何 使用牠 又由誰 
來使 用牠。 羣衆 運動已 鼓舞中 國社會 的一切 階層起 來行動 
。 這 些階級 迅速結 成新的 陣列。 階級鬥 爭的鐵 的現實 迫使. 
牠們 走入公 開的戰 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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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 總喜歡 說中國 沒有貧 富之分 —— 只有 大貧和 小貧。 
假 如他再 活得長 久一勲 (他 残於 一九二 五年三 月）， 他一定 
親眼 看見： 等到 『 大貧』 想變 『 小貧』 的慾望 與 『 小貧』 
想變富 翁的野 心相衝 突時， 究竟發 生什麽 事情。 他 一定親 
眼 看見： 邏輯 像時間 一樣的 無情， 推 使國民 黨內結 合的所 
謂 『反 帝聯合 戰線』 自行分 解爲不 可調和 的對立 營壘， 那些. 
難靠 的大貧 羣衆反 對那一 握之衆 的安樂 享福的 『小 貧』。 
他 一定親 眼看見 一件社 會事實 的重大 明證， 這件社 會事實 
, 他沒有 認識到 就死了 —— 那就 是階級 鬥爭。 因爲當 羣衆: 
運 動一直 上升到 較高的 水準， 當到牠 的程度 和緊張 性增長 • 
了， 那末， 牠所 唤起的 一切階 級的衝 突都推 到前面 來了。 
人們 不能期 望工人 長遠在 中外僱 主之間 做一種 形式的 區別丨 
。 人 們也不 能期望 農民老 是以一 些可憐 的允諾 爲満足 ，或、 
期 望他們 不爲自 己 的利益 而有所 行動。 工人 們很快 就踏過 
這些 界限， 而所有 財產的 勢力， 勞動 僱主與 土地所 有主也 
迅速 向工人 反攻。 

自然， 中國資 產階級 寧願在 贓物分 沾的基 礎上與 外人妥 & 
，也 不願 意選擇 那篷勃 生長的 羣衆運 動似乎 已經指 示出來 
的 道路。 這一黠 是符合 於整個 統治階 級的利 益的。 但這一 
點並不 是說， 統治階 級的反 應是一 致的。 由 於羣衆 的千歩 
， 整 個社會 進程加 速得太 大了。 正常 的社會 均衡搖 動得太 ■ 
癘 害了。 各 階級的 政治結 晶與鬥 爭的發 展同時 發生。 中國 


資產階 級本身 就在變 化中， 而在這 個階級 內部， 這 件事也 
不 是平衡 的和一 致的。 歸 根結蒂 說來， 中國 統治階 級各部 
份利 益的根 本共同 就要把 他們趕 入一條 共同的 戰線， 抵禦 
被剝 削者的 威脅， 因爲 從他們 的觀黠 看來， 國民革 命的基 
本目 的是建 立一個 新的資 產階級 政權， .這個 政權較 之軍閥 
制度更 强固， 更 穩定， 更易於 操縦， 而且更 能夠從 把持實 
權的 帝國主 義者方 面取得 較好的 條件。 但是， 由於 眼前利 
益的 不同， 又由 於資產 階級內 部別立 保守和 急進的 階梯， 
一九 二五年 對羣衆 運動的 反攻便 沿着不 同的， 有時 還是衝 
突 的道路 展開。 

買辦， 亦即外 資的經 紀人， 代 表資產 階級的 一個强 有力的 
部份， 他們 的利益 與帝國 主義者 的利益 纏結在 一起， 這種 
利 益和他 們底競 敵的民 族主義 目的直 接發生 衝突， 因爲他 
們底 競敵夢 想在工 商業方 面和帝 國主義 者競爭 。人 口中這 
一部份 (即指 買辦資 產階級 —— 譯者) 從始就 反對新 興的民 
族 運動， 他 們爲了 這個目 的不惜 利用舊 軍閥， 並充 當帝國 
主 義者的 工具， 扶助軍 閥保持 現狀。 在 某些瘍 合中， 比如 
一九二 四年在 廣州， 他們 竟組織 他們自 己的作 戰隊伍 ，直 
接 攻擊孫 中山的 政府。 但 一般的 說來， 依賴 農村地 主與城 
市買 辦的舊 軍閥等 級是這 一反抗 的主要 工具。 

這一 部份資 產階級 的政治 代表是 舊國民 黨中最 年老， 最腐 
敗 保守， 因此 又是最 短視眼 的右派 份子， 他 們久已 成了軍 
閥的屬 吏和附 庸了。 他 們從始 就排斥 孫文的 新三角 政策， 
即， 聯俄 ，容共 和動員 羣衆。 當一九 二四年 第一次 黨大會 
通過 這一方 針時， 他們拒 絕牠， 並立 即組織 一個反 對派， 
這個 反對派 公開宣 布的目 的就是 救護國 民黨， 因爲 他們相 
信 國民黨 有滅亡 之虞。 他們 覺得： 與 外國列 强謀妥 協之路 
正無 可挽囘 的被骞 斷了。 

他們 有一道 宣言說 ，『自 共產黨 人加入 國民黨 以來， …… 其 
所 宣傳打 倒英美 日法等 帝國主 義者， 其作用 係在破 壤國民 
黨之國 際妤感 …… 其計劃 係在消 滅國民 黨。』 （註 一) 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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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黨』 的 組織成 立起來 。牠 們的黨 員均成 爲華北 及満洲 
底反動 軍閥的 心腹。 他們 奔走於 京津滬 港之間 ，組織 ，宣 
傳， 玩弄 陰謀及 謀叛。 孫中 山逝世 之後， 他 們不久 就提出 
口號， 主張 從不肯 門徒的 『布爾 什維克 主義』 中救 護孫文 
主義的 純潔， 而他們 耝織的 重要圑 體之一 便掛上 『孫 文主 
義 學會』 的 招牌。 一九二 五年十 一月， 他們 召集會 議於北 
京城 外之 西山， 他們後 來爲世 所知的 西山會 議派一 名就是 
從這次 會議得 來的。 他 們自詡 爲與帝 國主義 列强妥 協底政 
策的 守護者 。實 際上， 他們 却在完 成這一 目的： 替 這一妥 
協 掃除道 路以待 良機。 

在 外人方 面呢， 他們受 了羣衆 運動的 壓迫已 立脚不 穩了。 
不 久就有 種種徵 兆表示 他們自 願在妥 協的基 礎上和 中國資 
產階 級合作 。一 開始， 他 們似乎 相信， 鴉片 戰爭與 拳亂時 
代 的海盜 方法已 足夠應 付了。 但他們 中較爲 有識見 的不久 
就察覺 （ 可是 仍帶着 不少驚 訝）， 時代已 變了。 英國威 嚇- 
要用 武力支 持廣州 商圑， 但並 沒有防 止這一 反動勢 力於數 
月之 後冰消 瓦解。 第 二年， 在 上海， 靑島， 漢口和 廣州， 
帝國 主義的 炮火聲 並沒有 嚇怕中 國人， 只不 過暴露 文明的 
眞相 而已， 而叛 亂的種 子似乎 就賴此 種文明 而繁盛 起來。 
外 國子彈 播種於 中土， 產生幾 千百萬 革命的 新兵。 列强一 
面不放 棄他們 的大砲 政策， 一 面找尋 補充的 出路， 積極支 
持每 一種可 以利用 的反國 民革命 勢力。 我們已 經知道 ，一 
九二 五年東 江戰役 期間， 香港 公開用 軍火和 現欵供 給陳财 
明。 可 惜的， 就是 陳將軍 並沒有 酬報給 他們。 當北 方馮玉 
祥 的擁護 國民革 命的國 民軍於 一九二 五年末 進攻満 洲軍歸 
一 張作 霖時， 日本的 鎗砲和 金錢支 持張作 霖的防 禦戰爭 • 
。 當張作 霖一個 部下， 郭松齢 倒戈幾 乎要使 張氏的 地位失 
墮 之時， 日本軍 隊便出 來堵住 缺口， 反 張的進 攻便被 摧毁: 
, 而華 北國民 革命潮 流的更 進一步 生長便 受阻若 千時。 
中外 僱主團 結起來 的呼籲 開始聽 到了。 頭號 帝國主 義者， 
字林 西報在 上海大 罷工最 高漲時 ，向上 海的有 產者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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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與諸 君多年 友誼的 交際， 深 知諸君 並不寄 同情於 暴徒及 
罷工工 人。』 牠叫他 們證明 他們與 『無 政府 及破壤 底不事 
生產的 工人並 沒有交 誼…… 此種威 脅諸君 和平， 威 脅諸君 
福利及 安全之 事將延 續多少 時日， 主要 視諸君 〔之 態度〕 
而定 ……』 （ 註三 ） 外國 人趕忙 表示， 他們 願意討 論妥協 
的 步驟， 這 些妥協 步驟具 有這一 具體的 性質： 支持 北洋傀 
儡 政府， 反對國 民革命 威脅。 一九二 二年華 盛頓會 議原要 
解 决中國 關税權 及治外 法權等 問題， 但此項 决議遲 遲未執 
行， 現在又 趕快舊 事重提 起了。 一九 二五年 十月， 一個特 
別關 税會議 開幕於 北京， 結果 應允於 一九二 九年一 月一曰 
交還 關税自 主權於 中國。 是 年末， 又 成立一 個治外 法權的 
國際委 員會， 以促進 立法和 司法的 改良， 據 華盛頓 會議决 
議 案的原 文說， 是 項改良 『將保 證若干 列强， 使他 們可以 
逐漸或 藉其他 方法， 取消 他們各 自的領 事裁判 權。』 遠在 
一九二 六年， 英 國已派 一個特 別委員 會來决 定英國 庚子賠 
欵的 分配。 列强 拿這幾 件事， 唤起中 國資產 階級的 希望。 
但這些 事情却 引起一 個愈來 愈大的 反響。 方 興未艾 的罷工 
浪 潮並不 自限於 外國企 業中。 甚 至有一 類中國 『自 由主義 
者』 雖一 心想承 認工人 運動已 『產生 了遍全 國的社 會自覺 
， 而這一 自覺則 是建立 一個新 興和强 大的共 和國所 必需的 
』 ，但 他們也 忐忑不 安地注 意這個 運動的 『愚 蠢的 過火， 
因爲中 國工業 中的罷 工也急 促增長 了。』 （ 註四） 人們小 
心翼 翼的承 認工人 運動的 效用了 。因 爲牠不 是已經 從帝國 
主 義取得 讓步妥 協的諾 言麽？ 但人 們却愈 來愈感 覺到了  r 
利用 工人是 一囘事 …… 但讓他 們咬去 更多， 以致不 能受用 
又是 一囘事 。 』 安享 『 强大 有組織 底勞工 之利』 固然是 一 
件 美事， 『但 美事往 往害處 亦甚大 。 』 （註 五） 

當 工人向 外國資 本家的 堡壘施 行沈重 的打擊 之時， 人們就 
鼓舞 歡欣。 當工人 （ 孫 中山却 不同） 無法合 人心願 的分淸 
中外僱 主時， 那又是 另一囘 事了。 工 人們這 樣可悲 的缺乏 
識 別力， 使中國 廠主發 覺他和 他的外 國競爭 者同在 一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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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工人 階級運 動愈是 進展， 這 一黠弄 得愈是 淸楚。 而且 
荏弱 的中國 工業家 之依賴 於外人 太過明 顯了。 在中 國的首 
要工 業中心 —— 上海， 中國工 廠甚至 還要依 賴一間 外國電 
力廠 來取得 電力。 當一九 二五年 五州* 事變掀 起大罷 工之時 
•， 外人割 斷電力 供給， 使一切 中國廠 停車， 以 資報復 。這 
件事使 中國商 會的先 生們很 快屈服 。他 們把 罷工工 人最初 
提出 的勢不 可當的 經濟和 政治要 求大大 修改， 獻呈 於外僑 
商會。 他 們很快 就替自 己 與外人 的聯盟 奠定基 礎了。 他們 
自 己的利 潤依存 於這一 妥協。 他們截 止支持 罷工的 捐欵了 
。 罷工 運動逐 漸被破 壤了。 到了 夏末， 銃治 上海的 奉軍與 
外 國租界 當局合 作且得 到中國 總商會 的完全 認可和 支持， 
封閉了 上海總 工會， 搗 毁和封 閉大約 一百二 十間工 人倶樂 
部及其 他組織 。上海 的罷工 運動暫 時受了 挫折， 且 在一九 
二五 —— 二六 年冬季 期間， 尙未 恢復。 

在 這個時 期內， 中 外有產 者的眉 來眼去 來得越 發大胆 。而 
且預 演這一 着並無 困難。 雙方 都組織 他們自 己的反 共同盟 
， 發 表兇猛 的反共 宣傳， 在 演講台 上拍胸 示憤。 一 位英人 
約安 斯先生 大聲疾 呼道： 『我 向你們 呼籲， 起來替 中國挽 
救其 古代文 明的無 價遺產 呀！』 （註 六） 這 些紳士 們對中 
國 過去遺 產的忠 誠眞是 令人感 動的。 

董 事會長 們總計 他們的 萎縮的 賺頭， 對他 們的股 東說： 『 
我 們希望 當局將 來採取 激烈的 步驟來 壓制職 業煩動 家的活 
動。』 （ 註七） 所謂 『激 烈的步 驟』， 他們究 指什麽 ，一 
九 二六年 三月十 八日下 午在北 京便見 分曉， 當時因 爲段執 
政 準備屈 服於一 通外國 哀的美 頓書， 把天津 港變爲 非武裝 
區， 所 以那一 天學生 舉行示 威反對 此舉， 段 祺瑞的 軍隊便 
向 學生示 威羣衆 開火， 殺死幾 十個靑 年男女 。 （ 註八） 這 
次北 京屠殺 是上海 不平凡 一幕的 前奏。 

那 天晚上 在大華 飯店， 上海工 部局董 事會人 員與上 海中國 
資 產階級 社會的 大人物 聚鍪。 這件 事稱爲 『上 海歷 史中之 
一里程 碑』。 『此 種會議 之召集 ，在 本市歷 史中尙 屬創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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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九 ） 在這些 傲慢的 外國人 看來， 這 一套確 乎是弄 
不 慣的， 因爲他 們通常 在他們 的倶樂 部後門 打發各 階級的 
中 國人。 在中 國來賓 —— 銀行家 ，經 紀人 ，商人 和官吏 一 - 
看來， 這些 蠻夷的 巧言令 色就是 他們的 榮幸。 美國 總董代 
表他 的英日 同僚致 詞稱： 『我 等乃諸 君之東 道主， 今蒙一 
班享 有如斯 盛名之 中國縉 紳光臨 此會， 實覺慶 幸之至 …… 
與 我們同 聚一堂 者乃一 羣代表 人物， 彼等均 足以規 範及指 
導一 龐大及 驚人之 力量， 此種 力量即 世人所 知之輿 論是也 
。 』 （ 註十） 

演 講者， 費 信惇單 刀直入 的說到 本題。 當局 眼見困 難當前 
， 『想 出對付 手段』 是必 要的。 也 許要用 武力， 但 這一方 
法自 有牠的 障碍。 牠的運 用也許 『很 快便招 致一個 極端嚴 
重 的國際 形勢。 這一點 從前已 碰到過 了。』 强迫仲 裁的計 
劃 『恐 怕終歸 失敗』 。.上 海 工人似 乎成了 『第 三者』 底易 
欺 的犧牲 品了， 這些 『第 三者』 誘使 他們破 壤他們 底工廠 
的 安全。 那末， 爲什麽 不利用 『 中國 工人階 級這種 極端的 
輕信 ……爲 什麽不 利用牠 —— 以謀他 們的好 處和我 們的好 
處呢？ 爲什麽 不建立 另一種 領導， 以 取別於 他們已 經熟朁 
的領 導呢？ —— 他們對 這一新 領導至 少要像 他們對 其他任 
何領 導一樣 樂於服 從的。 …… 我的 意思， 需 要有一 些像今 
晚和 我們聚 首一樣 的人士 ……』 

虞 洽卿， 一位 銀行家 和買辦 起立致 答詞： 『我 們通 通十分 
知道這 個非常 緊張的 局勢， …… 我們毫 不誇大 的說， 只須畧 
一 撩撥， 立即便 發生的 火燄， 這一火 燄恐怕 立即就 又掀起 
較之 去年更 糟的大 火災。 爲了我 們彼此 共同的 利益， 我們 
必須用 一切方 法防止 牠。』 時候不 多了， 聽 天由命 是危險 
的。 『我 們目下 最重要 的事情 就是將 地方的 初步工 作與全 
國 及國際 規模的 共同行 動打成 一片， 使我們 的重大 問題得 
到最快 和最満 意的解 决。』 虞 氏率直 地說， 和平是 急需的 
， 『但 坦白的 說來， 我們 不想以 r 任何 代價」 得到 牠。』 
外人 必須多 少承認 『 種族 平等』 和 『 宗 主權』 的原則 。尤 


其是 此刻， 他 們應該 讓中國 資產階 級參加 上海时 行政。 
三星期 之後， 外國 納税人 年會通 過華人 參加市 政一案 ，上 
海 公董局 便破天 荒有三 個華董 參加。 這 是一宗 買賣。 

這次 『大 華』 聚 鏊是中 國資產 階級對 帝國主 義者底 基本態 
度的一 個非常 淸楚的 象徵。 他們坦 白的規 定一個 價格- — 
而 且還是 一個最 克己的 價格哩 — 價錢 講好的 時候， 他們 
便公 開共同 進行抵 抗工人 運動。 他們 自覺的 集合他 們的共 
同 力量， 而且在 一切行 動中， 他們 愈來愈 自覺， 愈 迅速和 
愈 週密。 他們的 勢力並 不限於 上海和 北方， 而且遠 及廣州 
颧 民革命 運動的 心臟。 

這些頭 腦簡單 的有錢 人（ 中外也 一樣） 無論 什麽時 候觀察 
廣州 方面的 情形， 總是除 了赤化 之外， 便一無 所見。 另一 
些 眼光較 銳利的 人開始 發覺現 實完全 雨樣。 外國人 在這些 
焦頭爛 額的月 份中， 一定學 到許多 東西， 而 他們中 眼光最 
銳 利的學 得很快 。他們 一定得 了解， 問題的 解决並 不在於 
運用他 們自己 方面的 武力， 而 在於這 一個似 乎威脅 他們底 
利 益的革 命運動 內部發 生階級 分化。 他們中 有一個 人寫道 
: 『外人 犯下的 嚴重錯 誤就是 過於重 視共產 主義爲 一九二 
五年一 切騷亂 的原因 …… 只要反 共和媚 外混做 一起， 希望 
華人中 的善良 份子起 來反對 共產派 是很難 的。』 （ 註十一 
) 中國政 客以及 另外和 他們迅 速結合 新關係 的人一 定要敎 
他 們的較 爲愚鈍 的同僚 曉得： 廣州並 不是單 色的， 他實際 
上反映 階級分 光鏡中 的一切 色彩。 假 如赤色 被遮沒 於帷幕 
中， 你們應 該以極 小心的 態度來 打破分 光鏡。 

S 爲廣州 是最接 近羣衆 運動的 地方， 階級對 抗在酿 釀和發 
榮 滋長。 國 民黨的 老衞士 —— 『右 派』 已分裂 開去， 因爲他 
們相 信和共 產黨人 合作， 一定妨 碍他們 和列强 妥協的 。但 
在廣州 的所謂 『左派 』 （ 即 敢於運 用危險 武器的 人們） 却 
抱着 相反的 見解， 他們 認爲羣 衆運動 一定會 給他們 一枝强 
有力的 槓捍來 和帝國 主義者 談判。 他 們把共 黨人視 爲這一 
政策 的現成 工具。 結果 已在廣 大規模 上組織 羣衆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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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鞏固 了廣東 的國民 黨政府 。但 這一 運動的 上升却 尖銳的 
把領 導權的 問題提 上議事 日程。 這個 羣衆運 動一定 仍舊要 
受資 產階級 支配， 這 一黠是 必須確 定的。 多 謝共產 黨人的 I 
順 從政策 ，這 一點不 流一滴 血便完 成了。 我們要 想把這 ■ 
過程當 做眞實 發生的 過程來 研究， 我 們只須 置身於 陰謀論 
計的 迷途與 構成廣 州政治 生活底 個人野 心的衝 突中， 追尋 
一 根線索 —— 蔣 介石的 生涯便 夠了。 

蔣介石 是這些 歷史人 物之中 一個： 這些人 物從某 一階級 Sfe 
出來 領導本 階級， 因 爲他們 個人的 野心， 背 景和藶 史使他 
們最 適於在 某一定 的歷史 時機， 满足 他捫本 階級的 某一定 
的 要求。 等到 這些要 求一提 出來， 恩格 斯所謂 『 偶 然事故 
之無窮 排列』 （ 我們則 稱之爲 機會， 因爲牠 們的互 相關聯 • 
往往不 可考） 便 把他們 擁到前 面來。 他們一 方面要 求他概 
認 爲相宜 的價錢 （不管 是他們 參與建 立較好 世界的 報償也 
好， 是 權力， 財產或 『 面子』 的 貪慾也 好）， 一方 面把他 
們的 時代向 他們提 出的要 求加以 完成。 他們 通通都 是社會 
各階 級衝突 所構成 的總圖 樣中之 一部； 不過 他們也 來幫助 
那些 不斷形 成的新 模型， 决定 牠們的 質地和 色彩。 在 這種. 
人的 生涯中 ，凡是 看起來 似乎是 偶然的 機會底 積蠢者 ，歸 
根結 蒂要與 不可避 免底歷 史的必 然性相 配合。 像這 樣一値 
順時 應運而 生的人 就是蔣 介石， 他的野 心 （ 再加上 無情的 1 
詭譎和 果斷） 現 在使他 走上中 國政治 舞台的 中心。 

蔣介石 是浙江 一個富 裕商人 家族的 後裔， 一九 一一 年第一 
次革 命爆發 之時， 他正就 讀於東 京軍事 學校。 他匁促 囘滬. 

， 加 入陳其 美的參 謀部。 在 陳其美 的贊助 之下， 蔣 氏會見 
孫 中山。 他又 與虞洽 卿及張 靜江等 交往， 虞 洽卿是 買辦， 
張氏 則經營 銀行業 及買賣 古董和 豆腐來 擄張他 父親遺 留給' 
他 的一份 財產。 蔣氏 又和上 海最著 名的流 氓頭黃 金榮結 Jft 

， 而且一 般人都 相信他 當時已 成了上 海一個 最有勢 力底秘 
密會社 和幫口 （ 靑幫） 的 一員。 他就 從這些 幫口， 從這種 
通商 口岸的 流氓渣 滓中， 徵 募他的 士兵。 强盜， 銀 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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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 兇手， 騙子， 走私 客和娼 家鴇母 給後來 世界聞 名的* 
蔣 介石， 晝成 一幅繪 像的最 初幾筆 輪廓。 時過 景遷， 這幾: 
筆 輪廓不 但沒有 消失， 倒還 愈加深 刻了。 在 往後幾 年中， 
蔣 氏注定 要依靠 於這些 早年的 師傅， 而 他們也 不能不 依賴、 
他。 上 海的花 天酒地 顯然投 合他的 嗜好， 有一 個時候 ，我. 
們還 發現他 在上海 股票交 易所充 當一個 小小經 紀人。 他不 
是由 於利慾 薰心就 是由於 無見識 —— 關於這 一點沒 有淸楚 
的 記載， —— 不久弄 得一文 莫名， 流浪 街頭。 張靜江 和他. 
的其 他師友 幫助他 脫離那 種似乎 已非常 危殆的 情形。 他們 d 
賠 補若干 曖昧的 虧損， 塞 満他的 袋子， 把他 裝送到 廣州， 
與孫中 山榮枯 與共。 些少 投資往 往付出 更大紅 利的。 

孫 中山與 蘇維埃 政府成 立關係 之後， 他派 遣蔣氏 （ 他當時 • 
已 成了他 的心腹 之一） 赴莫 斯科， 研究 紅軍方 法和蘇 維埃. 
制度。 蔣於一 九二三 年七月 離華， 留駐 俄國六 個月。 當時- 
在莫斯 科很少 人留心 這個嘴 唇薄薄 的年靑 軍官， 但他的 冷― 
靜的， 小 而發光 的黑眼 睛也許 留意了 許多東 西了。 蔣 氏來. 
自一 個充滿 了僱傭 軍隊的 國家， 他一定 已满懷 敬畏的 注意. 
紅軍的 士氣和 方法。 他親 眼看到 一枝從 革命和 內戰中 生長. 
出來 的人民 軍隊， 且熟 視軍隊 與羣衆 的圓満 關係。 他看 
幾 千百萬 人剛剛 丢棄壓 迫和愚 昧的緊 外衣。 如果說 這一雄 
偉 的奇景 在他心 中引起 什麽反 響引起 什麽慾 望去幫 助他本 
國人民 從數世 紀的糞 汚中站 起來， 他 後來的 生涯却 沒有一 
黠早資 證明。 在他 看來， 他所 考察的 事情就 是能夠 供他一 
己 利用的 資本。 他也許 看到一 種思想 的力量 如何能 夠唤起 
無 限制的 犧牲和 效忠。 他尤其 看到羣 衆的力 量爲一 種政洽 
和 軍事的 武器。 因此， 蔣氏囘 華就帶 着一種 智識， 這一智 
識使 他大大 超越他 的軍閥 同僚。 因爲他 現在可 以高呼 ： 『 
世界 革命萬 歲!』 只要 這一口 號尙適 合他的 用塲。 這 就是他 
曾聽 到的， 令千 千萬萬 人鼓舞 起來的 呼聲。 這也就 是他希 
望 藉以建 立他自 己底 政權的 呼聲。 所 有他的 根深蒂 固的陰 
級 本能警 吿他： 這是不 妤玩的 危險的 賭博； 但蔣介 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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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賭従。 他 ffi 他的 賭汪 放茌賭 杲上， 大胆的 狂賭。 

蔣 氏於是 年末囘 廣州， 立即成 了鮑羅 庭和俄 國軍事 顧問的 
黑髮意 中人。 一九 二四年 五月， 黃埔 軍校藉 俄國欵 項且在 
俄國 贊助之 下成立 起來， 蔣當 時是唯 一留俄 及親眼 視察過 
蘇維 埃軍事 方法的 軍人， 他當 然被選 爲校長 。黃埔 替中國 
培 養一種 新式的 軍人， 但牠同 時又成 了蔣氏 政權的 發源地 
。 本國 一些最 優秀的 靑年成 羣擁入 黃埔。 而 一些最 頑强的 
革 命戰士 也從牠 出身。 但羣衆 運動的 生長， 工會和 農民協 
會 的愈來 愈大的 勢力很 快便使 黃埔軍 校學生 發生階 級分化 
。 在最初 時期， 在鎭 壓廣州 商圑， 遠征 東江， 消滅 滇軍將 
領 之戰， 粵南之 役等戰 役中， 黃埔軍 校學生 均以身 先士卒 
著名。 蔣 是他們 的軍事 領袖， 而每一 次戰役 便有效 地抬高 
了他的 威望， 權力和 影響， 尤其 是黃埔 學生開 始卒業 ，到 
各軍隊 就任軍 官之後 。但是 等到羣 衆運動 增長， 尤 其是等 
到 農民開 始利用 組織的 武器來 侵犯地 主的權 利和特 權的時 
候， 這些年 靑人因 爲許多 是地主 家族的 兒子， 他們 便開始 
嚴整 陣列， 以反 對羣衆 和共產 黨人。 在 黃埔學 生內部 ，這 
種階 級分化 迅速採 取組織 形式， 而當 時階級 分化已 在更廣 
大的 政治舞 合上採 取這種 組織形 式了。 孫文 主義學 會已積 
極 活動於 華中及 華北， 現在黃 埔學生 中取得 一個堅 P 的立 
足地。 軍 校學生 的共產 黨員和 他們的 較爲急 進的國 民黨盟 
友共 同組織 他們自 己 的靑年 軍人聯 合會。 在 一九二 五年戰 
役 期間， 這兩 個集團 有幾次 公開起 衝突。 蔣 介石想 維持他 
們間的 均勢， 這恰如 在較爲 廣大的 政治舞 台上， 他 在國共 
之間 已開始 盡同等 的作用 一樣。 一九 二五年 十月， 當軍隊 
第 二次遠 征東江 勝利， 囘 師廣州 之時， 蔣邀 集他的 靑年軍 
官 聚鏊。 『他拍 案大罵 他們』 （ 註 十二） 且 要求雨 個敵對 
組織 言和。 當時 無論如 何他要 求保持 統一的 外貌。 

在 『統 一』 的問 題上， 蔣介石 與鮑羅 庭的見 解不謀 而合。 
他們 的態度 一致， 淸楚 的反映 出共產 黨政策 與資產 階級要 
求 吻合的 一斑。 蔣政權 和他本 階級的 權力一 樣尙未 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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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尙需 要共產 黨人， 羣衆 運動， 俄國人 ，他們 的獻議 ，他 
們的 指導， 和 他們的 物質援 助來鞏 固他的 地位。 蔣 本人的 
根 基尙未 穩固。 在政治 上他仍 舊服從 國民黨 的文治 派領袖 
( 他 們中最 重要的 就是胡 漢民， 及孫中 山的得 意門生 ，汪 
精 衞）， 在 軍事方 面他在 一羣將 領中尙 有許多 競敵， 這些 
將領 也已經 把他們 的運氣 與國民 黨的運 氣連做 一起。 蔣介 
石希 望羣衆 運動的 力量把 他捲到 一個優 越的地 位上。 使他 
能 夠發號 施令， 這也 正是中 國資產 階級的 目的和 要求。 

鮑 羅庭和 他的莫 斯科師 傅及中 國共產 黨領袖 通通一 樣從這 
一前提 出發： 資 產階級 的合作 對於革 命成功 是非常 緊要的 
。 工 農底獨 立的， 而且 當時還 是强有 力的組 織力量 從沒有 
令他們 想起確 保工農 底直接 利益之 必要， 甚 至當牠 們和資 
產階 級利益 發生衝 突也是 如此。 反之， 有種 思想倒 還牢牢 
不可破 且成了 共產國 際的正 式理論 ，即， 認 爲國民 黨不是 
和共 產黨成 立臨時 聯盟底 自由資 產階級 的黨， 而認爲 『國 
民黨 …… 乃 代表工 ，農， 智識 份子及 都市民 主主義 （即： 
資產 階級） 的一個 革命的 聯盟， 〔這一 聯盟〕 乃是 這些階 
層 在反對 帝國主 義者， 反對全 部軍閥 底封建 秩序， 爭取國 
家 獨立， 爭取一 個單一 的革命 民主政 府的鬥 爭中， 根據牠 
們底階 級利益 的共同 〔而 建立 的〕。 』 （註十 三） 

基本的 方向乃 『 階級利 益的共 同』， 並 非牠們 的衝突 。牠 
培 養這一 幻想： 以爲一 方面資 產階產 與另一 方面受 牠剝削 
的 大多數 工農羣 衆在共 同的立 塲上反 對帝國 主義。 鮑羅庭 
就 是懷着 這樣的 思想， 才把蔣 介石視 爲國民 黨領導 中之最 
可靠的 『同 盟者』 。廣 州的其 他軍閥 尙形成 過去羣 雄割據 
及 軍事無 政府狀 態底歷 史之一 部份。 甚至在 鮑羅庭 看來他 
們 的最高 利益分 明就是 私利。 共產國 際相信 有一部 份資產 
階 級能夠 眞正進 行反帝 鬥爭， 蔣介石 似乎就 是這一 部份資 
產階級 的比較 正統的 代表。 而且， 蔣 氏掩藏 在激烈 的詞句 
中， 在鮑 羅庭及 羣衆眼 前把自 己表現 爲革命 軍的赤 色希望 
。 鮑羅庭 因此便 運用每 一可能 的政治 權謀， 把蔣推 到羣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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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 峰上。 假如鮑 羅庭一 面做這 件事， 一面 相信蔣 在服務 
於羣衆 利益， 蔣並不 反對。 相 反的， 據說 ，他 『 往 往引用 
孫中 山向他 說的一 句話： 他採納 鮑羅庭 的話就 是採納 他 （ 
孫文） 的話。 鮑羅 庭知恩 酬答， 力勸 「不論 共產黨 或國民 
黨， 通通都 要服從 蔣將軍 。 」 』 （ 註 十四） 當 鮑羅庭 『力 
勸』 增 加蔣氏 的權力 之時， 後 者不難 聽到已 故大領 袖底幽 
靈的 聲音， 出自他 底俄國 顧問官 之口。 

一九 二五年 八月廣 州國民 黨右派 的陰謀 不軌， 終於 造成廖 
仲 凱的刺 殺案， 廖 氏是黃 埔軍校 政治部 主任， 又是 國民黨 
的極 左翼。 胡漢民 （ 國 民黨的 元老） 和許崇 智 （ 粵 軍司令 
) 受此 案牽連 甚深。 （ 註 十五） 廣州 國民黨 右派這 次威脅 
的公開 表示， 完全由 鮑羅庭 在幕後 處理， 其 處理的 方法就 
是運用 『陰 謀』 ，排除 不合心 意的人 。鮑羅 庭經過 一番巧 
妙的 小買賣 （他 做這 一類事 顯然是 極自負 的）， 終 於把胡 
迫走 海外。 許將 軍及其 他與這 次陰謀 有關的 一批人 也離開 
廣州。 廣州工 人突然 發現他 們的新 領袖是 汪精衞 （ 他已成 
了黨， 政府和 軍事委 員會的 主席） 和蔣介 石 （ 他已 能夠號 
令 廣州軍 隊。） 蔣介石 爲了取 得這個 地位， 他只須 立正， 
敬禮， 高呼： 『世 界革 命萬歲 ！ 』 便行。 

但是當 鮑羅庭 及追隨 他的共 產黨領 袖一手 包辦， 和 可疑的 
同盟者 做新的 上層勾 結的買 賣時， 羣 衆運動 已經獲 得了大 
都份東 西了。 省港 罷工， 包括 將近一 百萬工 人的全 國經濟 
和政治 罷工， 農民 協會的 非凡的 生長， 農村 反地主 鬥爭之 
發動， 這 些通通 都晝出 了羣衆 力量進 展的猛 烈上昇 的曲線 
。 工農 鬥爭已 招致獨 立組織 形式的 產生， 羣 衆經過 這些組 
織形式 本能地 去達到 他們本 階級的 目的。 

省港罷 工工人 組織自 己 的罷工 委員會 且經過 工人代 表大會 
和其他 廣州工 人聯合 起來， 他 們正設 法保衞 他們本 階級的 
利益。 廣州的 警察權 事實上 在他們 手裡。 借 用一個 官方報 
吿的話 來說， 農 民已經 『在 六七縣 裡公開 反對地 主。』 （ 
註 十七） 軍 隊供給 共產黨 人一片 潔白的 園地， 尤其 是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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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五年在 東江各 縣及廣 東其他 地方進 行各次 戰役之 後 （ 
這些戰 役之獲 勝主要 是因爲 工農的 直接參 加）。 只 是因爲 
: 沾了這 些勝利 的光， 廣州政 府才能 存在。 牠 的權力 完全依 
+賴於 省港罷 工工人 及廣東 農民的 成就。 甚至 蔣介石 也公開 
承 認這一 事實。 有組織 的羣衆 與兵士 的决定 的部份 已成了 
。整 個運 動的推 進力。 但雖然 如此， 上 層的聯 盟却妨 碍他們 
: 去從那 個君臨 於他們 頭上的 政府， 取 得一點 有效的 手段， 

_ 以満足 他們自 己的 利益。 幾宗 小小的 苛税已 取消。 幾黯較 
爲觸 目的官 瘍弊竇 已剷除 。私 有財產 的神聖 疆界仍 然不受 
袭犯。 

共 產黨人 從沒有 敎人家 必須使 這一强 有力的 羣衆運 動具有 
。牠 本身 的政治 方向， 給 牠以一 個遠景 和一枝 旗幟， 這枝旗 
使牠能 夠按照 自己的 方法， 自己的 利益而 參加階 級鬥爭 
*的 戰塲。 牠反 而被一 個領導 弄得愚 鈍了， 這 個領導 並不敎 
導 羣衆對 他們的 國民黨 同盟者 懷着不 可或缺 的疑心 和不信 
•任， 牠倒 還敎他 們完全 依賴於 站在運 動前頭 的資產 階級民 
.族 派。 

一 切權力 和一切 榮譽統 歸國民 黨及其 領導。 這就是 共產國 
■ ， 尤其是 聯共領 袖們的 格言。 一九 二六年 一月， 史大林 
及 聯共第 十四次 黨大會 主席團 的其他 人員， 給國民 黨第二 
- 次代表 大會的 主席圑 拍發了 如下的 電報： 『領 導全 世界第 
一 次勝利 底無產 階級革 命的光 榮的歷 史任務 已落在 我黨肩 

.上 …… 我們 相信國 民黨將 來也能 夠苧乎 亨竽寧 哼亭苧 

， 並因 此而在 亞洲破 壤帝國 主義者 &毳备 &螽 〖 kbmk 

ooooooooooooooooooo 

•黨在 目前鬥 爭中鞏 固工人 階級與 農民的 聯盟， 並自 願受這 
-些革 命底基 本力量 的利益 來指導 的話， …… 』 （ 註 十八） 
( 圈照原 文）。 

史大 林已經 產生他 最初的 思想： 認爲 國民黨 不是與 資產階 
-級的 『聯 合戰 線』， 而是 工農聯 盟的政 治表現 。他 於一九 
二 五年五 月十八 日吿訴 一班學 生說， 在 中國， 民族 主義聯 
.盟 能夠 『採取 一個單 一的工 農黨的 形式， 如 國民黨 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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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註 十九） 

關於 革命中 『無產 階級領 導權』 底前 途的討 論開始 出現於 r 
若干 共產國 際關於 中國事 件的報 告中； 但共 產國際 的中失 
機關報 却報吿 牠的支 部說： 『一 個非常 類似於 蘇維埃 組織: 
的國 民政府 於一九 二五 年七月 一日成 立於廣 州，』 並且槪 
還光 榮地引 證蒋介 石和汪 精衞在 國民黨 大會中 的演辭 。落 
說： 『我們 之聯合 蘇聯及 世界革 命實際 上就是 聯合一 切共- 
同反 _ 界帝國 主義， 完成世 界革命 的革命 黨。』 汪精衞 : 
說： 『假如 我們願 意反對 帝國主 義者， 我們一 定不要 翻過。 
來 反對共 產黨人 。（喝 采） 假如 我們反 對共產 黨人， 我 ffl: 
就不能 同時自 稱爲帝 國主義 的敵人 。（喝 采）』 這個 報吿- 
下個結 論說： 『國 民黨的 工作和 鬥爭證 明孫中 山的信 徒仍; 
然盡忠 於他的 根本思 想。』 （ 註 二十） 

一 九二六 年二月 召集的 共產國 際執委 第六屆 中全會 讃揚爵 
民黨屛 斥牠的 右派， 並宣布 這次屛 斥右派 爲 『 加强廣 州政: 
府 的革命 傾向， 並使國 民黨得 到無產 階級的 革命的 支持。 

』 （ 註二 十一） 但在這 次中全 會裡， 各代表 在蘇維 埃領袖 > 
的監護 之下， 對國 民黨右 派的著 名領袖 之一， 胡漢 民的列 
席却保 持熱烈 的喝采 I 胡 氏因與 行刺廖 仲凱案 有案， 從廣- 
州 出亡， 逕赴莫 斯科， 他在莫 京立即 被選入 農民國 際的指 :• 
導機 關中， 充當 『 中國農 民的代 表！』 （ 註二 十二） 他被 
邀去 出席剛 開幕的 第六屆 中全會 會議， 代表 國民黨 向這像 
世界 無產階 級革命 的總參 謀部致 K 詞。 

官 方的報 吿說， 『當這 位粵軍 大元帥 ★全副 戎裝踱 上講壇 
時，』 安德里 埃夫廳 （從前 沙皇的 正殿） 『呈 現一幅 難忘: 
的 晝圖。 演 講者因 爲不斷 一陣又 一陣的 喝采， 有幾分 鐘無: 
法開始 講話。 西 方革命 的無產 階級與 東方被 壓迫人 民之間 / 
的團結 在這裡 表現得 非常淸 楚。』 （ 註二 十三） 

對 中國共 產黨代 表也有 喝采， 但 畢竟他 僅只代 表東方 被壓: 
★在莫 斯科， 胡氏 極力用 『大 元帥』 的 榮銜， 這是 他繼承 
孫 中山的 官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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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無 產階級 吧了。 『當 胡漢 民同志 （ ！ ） ••… •登 上講合 
峙， 熱 狂到達 之點還 要高。 這 些熱狂 的表現 延長幾 分鐘， 
>而 且演 講者幾 乎每一 句話都 被打斷 了。』 （ 註二 十四） 胡 
約 講辭是 値得引 證的， 因爲我 們不要 忘記： 胡不僅 只是後 
冻突 然成了 羣衆屠 夫的大 批國民 黨領袖 之一。 而且 他站在 
央產國 際講合 上時， 他 已經是 因爲參 預行刺 一個左 派領袖 
砸從廣 州出走 的亡命 客了！ 

湖說， 『 因我能 夠頴自 參加此 次國際 會議， 茲代表 中國民 
衆， 代 表中國 工農， 代表中 國被壓 迫羣衆 致謝。 世 界革命 
只有 一個， 中國 革命就 是這個 世界革 命之一 部分。 我們的 
，偉 大頜袖 孫中山 的口號 與馬克 思主義 及列寧 主義的 口號一 
致。 沒 有一個 人再信 仰第二 國際。 第 三國際 的影響 晚近在 
中國 已大大 增加。 這個 運動包 括智識 份子及 大部分 工農， 

K 即整個 無產 階級。 

r 國民 黨的口 號是： 擁 護羣衆 ，即， 與工農 聯合奪 取政權 
! 所有這 些口號 都與第 三國際 的政策 相一致 …… 我 覺得我 
: 是世界 革命議 士之一 分子， 我慶 贶這次 共產國 際會議 。世 
:界 無產階 級圑結 萬歲！ 世界革 命勝利 萬歲！ 第三國 際萬歲 
! 世 界所有 共產黨 萬歲！ 出席此 會的同 志萬歲 丨』 （註二 
- 十五） 

- 共產國 際的影 響包括 『整 個中 國無產 階級』 。中國 資產階 
; 級能有 機會， 藉 共產國 際支持 的威望 來掩飾 自己， 那牠之 
i 感恩知 遇是有 充分理 由的。 （ 甚至廣 州的商 會也把 『世界 
:革命 萬歲！ 』 這個口 號寫在 牠的宣 言上。 ） 胡漢民 可以揮 
:霍 無度布 施他的 萬歲的 願望。 此事使 他能夠 於短短 一年之 
後， 幫助 蔣介石 兇殘地 減短最 優秀的 中國靑 年共產 黨員的 
- 壽命。 共產國 際第六 屆中全 會爲了 答謝胡 的善良 心願， （ 
.:而 這也就 是共產 國際從 牠的中 國資產 階級同 盟者方 面得到 
的 全部東 西，） 牠宣布 『 廣州 政府是 中國民 衆解放 鬥爭中 
約先鋒 ，（而 且） 是全 國未來 底革命 的民主 秩序的 模範， 
J 而且敦 促中國 的革命 家統一 於 『 由 革命的 民主組 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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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包 含〕 人口 底最廣 大層分 （工人 ，農民 ，資產 階級: : 
) 的 一個單 一的全 國革命 戰線』 之內。 （ 註二 十六） 

由 於這一 理由， 在 廣州， 鮑羅庭 是並不 喜歡共 產黨員 在羣. 
衆運 動中的 驚人進 步的。 『共 產黨員 在新的 革命組 織中佔 M 
的 顯著地 位…… 引起國 共兩黨 領袖的 焦慮， 並 不足奇 。飽， 
羅庭 也非常 關心這 一黠， 且 於一九 二五年 期間， 他常 常與、 
汪 （精 衞）， 廖 (仲 凱）， 胡 (漢 民） ，蔣 （介 石） 討 論這讎 
問題。 r 自一 九二四 年改組 以還， 國民 黨分裂 爲雨黨 ，即 4 
， 擁護 和反對 改組的 兩黨。 但這 一分裂 是不嚴 重的， 一 ^ - 
因爲左 派必然 勝利。 恐 怕嚴重 的就是 左派自 身的分 裂，」 
他說 這些話 已預見 國共的 分裂。 r 因此 左派領 袖克服 未來: 
困 難的唯 一方法 就是表 示一個 統一的 意見。 」 』 （註 二十- 
七） 

鮑羅 庭說， 唯一 方法在 於所謂 左派領 袖們的 統一。 這也就 
表 示國共 兩黨的 『統 一』。 而這一 『 統一』 又 表示使 羣衆: 
屈從資 產階級 的政治 領導。 有一 本著作 企圖辯 護中國 的官‘ 
式共 產國際 政策， 人們爭 辯說， 激烈 的改革 不能施 行於廣 
州， 土 地拿命 也不能 實現， 因爲 『 由 於其混 合的階 級成分 
， 』 國民 黨不能 『實 行沒收 私有財 產。』 （ 註二 十八） 國* 
民黨的 『 混合 的階級 成分』 需要 保障資 產階級 利益。 共產 
黨 人處在 國民黨 之內， 他 們便一 定要尊 重私有 財產之 不可' 
侵 犯性。 換 言之， 國民黨 並不是 各階級 合作的 黨 （ 更不甩 ; 
說什麽 『工農 黨！』 ） 而是資 產階級 迫使其 他階級 服從牠 & 
的黨。 

組織 一個獨 立的工 人階級 攻勢， 爲什 麽不可 能呢？ 因 爲廣: 
州無 產階級 『薄 弱』。 鮑羅 庭認爲 『我 們能 夠在廣 州奪取 .. 
了 政權， 但我 們一定 不能保 持牠。 我 們許已 沈沒於 血海中 
了。』 （ 註二 十九） 

『廣 州無產 階級的 薄弱』 在什麽 地方？ 廣州政 府已乘 着羣. 
衆運 動的浪 潮走上 政權， 而有 組織的 羣衆是 否繼續 支持的 5 
問題 足以决 定牠的 存亡。 在這一 方面， 廣州 工人和 廣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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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佔了一 個决定 的戰畧 地位。 他們的 『 弱點』 就在 於這些 
，强有 力的羣 衆組織 缺乏一 個獨立 的政治 遠景。 假如 一開始 
直 接問題 或許不 是工人 政權， 那末當 時問題 是摧毁 資產階 
镢的 反攻， 就 確切不 移了， 因 爲這一 反攻正 公開從 四面八 
方發動 起來。 這一 點能夠 辦到， 只有 藉工農 本階級 的政策 
來武裝 工農， 領導 他們去 創造蘇 維埃， 這些 蘇維埃 是能夠 
崔 住羣衆 權力的 棍棒， 高臨於 持有名 義政權 的中國 克侖斯 
:基 們的頭 上的。 廣 州無產 階級太 『薄 弱』， 以致不 能幹這 
着嗎？ 但合組 廣州工 人代表 會的省 港罷工 委員會 和代表 
大會 已具備 了兩重 政權的 規模。 這堅 組織已 獲得警 權以及 
興建 學校， 法庭 和醫院 等國家 機能， 而且牠 們甚至 還曾經 
負 責建築 一條從 廣州到 黃埔的 公路， 牠們正 本能地 要行梗 
:充分 的政治 權力。 牠們的 活動已 發揮了 蘇維埃 的職能 。牠 
們 聯合軍 隊代表 和全省 農協， 代表當 時廣東 政權的 眞正泉 
:源。 但是按 照上述 的辦法 而舉行 工人階 級攻勢 的問題 ，共 
產黨領 導機關 從未提 出過， 甚至 還沒有 考慮過 。爲 什麽呢 
? 因爲這 一攻勢 恐怕要 連帶侵 犯資產 階級的 財產， 而侵 
:犯資 產階級 財產也 就表示 和資產 階級的 『聯合 戰線』 要破 
裂。 

托 洛斯基 寫道： 『但我 們姑且 承認， 廣州工 人尙太 薄弱， 
不足 以建立 他們自 己的 政權。 但 一般的 說來， 羣衆 的弱黯 
是什 麽昵？ 就 是他們 傾向於 追隨剝 削者。 在 這種塲 合中， 
-革 命家的 第一樁 義務就 是幫助 工人從 奴服的 信仰中 解放出 
: :來。 但 共產國 際官僚 所做的 工作却 與此正 相反。 牠 灌輸給 
羣 衆的 思想是 必需服 從資產 階級， 牠 又宣稱 資產階 級的敵 
人也 就是他 們的敵 人。』 （ 註 三十） 
iS 羅 庭說， 假如採 取較爲 進攻的 政策， 工人 一定已 『 淹沒 
血海中 』 了 。不 錯， 成功是 沒有事 先保證 好的。 現 在來認 
淀採取 任何其 他政策 都一定 已博取 勝利， 這 是不可 能和無 
益的。 但 這一點 却是淸 楚的： 一九二 五年廣 州的屈 服政策 
硬工 人喪失 方向， 而且 只不過 將流血 延緩到 資產階 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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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擎， 更臻 芫備， 而 羣萊也 巳由於 他們 目己的 領袖的 政策: 
， 完 全解除 了武裝 的時候 吧了。 我們可 以料想 得到， 一種 
進 攻的， 獨立 的無產 階級政 策也許 已招致 失敗。 這 件事一 
定 要看許 多因素 來定。 但 這樣的 失敗一 定像俄 國一九 o 五: 
年革命 的失敗 一樣， 是在 公開反 對已知 和公認 的敵人 中遭. 
逢的。 結果一 定是幹 部受了 鍛鍊並 使中國 工人的 敎育進 人 
新的 階段， 更 淸楚， 更確 切的引 向中國 的一九 一七年 。但. 
因爲害 怕破壤 『聯合 戰線』 而拒 絕一個 獨立的 路線， 却一定 
要在 工人蒙 受無比 損失和 沮喪的 情況之 下發生 失敗， 因爲 
這些 工人聽 .人家 的敎誨 去相信 別人， 結果他 們所相 信的人 
却把刀 揷進他 們的背 脊了。 

馬克 思和恩 格斯早 在七十 五年前 寫道， 工人們 『切 不可被 
民主黨 人的辭 句混亂 視聽： 例如， 說什麽 民主黨 將因爲 U1 
人們的 獨立行 動而分 裂呀， 牠 （指工 人的獨 立行動 —— 譯 
者） 將使 反動的 勝利成 了可能 呀等。 當這些 辭句應 用起來 
時， 最後的 結果， 無產階 級往往 要受欺 騙。』 （ 註三十 
一） 

這些辭 句運用 過了， 廣 州無產 陛級也 受了欺 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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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廣州 ••一 ^LZ： 六年 
三 月二十 日政變 


第五章  廣州： 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十曰 
政變 


蔣 介石守 護他本 階級的 利益宛 如屹立 於冥府 大門的 三頭沙 
比拉斯 （ 按 Cerberus 乃 守護冥 府大門 之犬形 三頭蛇 尾怪物 
—— 譯 者）。 一 個頭面 向右， 樣子像 戴季陶 ，他 已成 了廣州 
國 民黨保 守派的 領袖思 想家。 戴氏在 上海， 華北底 公開活 
動 的右派 與廣州 底隱伏 的右派 之間， 充當 中介。 他 在廣東 
省 活動和 影響的 範圍充 分駁倒 那種單 純根據 民十三 改組之 
贊否 而定爲 左右派 的粗率 劃分， 這種 劃分已 證明是 鮑羅庭 
及 其他同 僚所懷 抱的一 種愉快 的過度 簡單的 思想， 這猶如 
一個酷 熱的廣 州下午 的一頓 冷飮。 但 冰在太 陽底下 融化， 
恰好似 政治虛 構消解 於階級 鬥爭的 閃光中 一樣。 在 這兩個 
非常 不同的 政治傾 向間， 表面 上似乎 有一條 深刻的 裂縫在 
， 事實上 却證明 這一裂 縫只是 一個根 本性質 相同的 集圑底 
兩部 分間的 分工。 北方 的右派 是一道 橋樑。 『左 派』 將跨 
越牠 而進行 和列强 妥協。 在 廣州， 早 在一九 二五年 七月， 
正當 國民政 府成立 之時， 戴季陶 已開始 準備這 種妥協 。. 

他 得到蔣 介石的 默認的 保障， 開始印 發反共 產主義 和反馬 
克思主 義的小 册子。 他宣布 人口之 中 『 先知 先覺』 的部分 
有指導 和治理 『不 知不 覺者』 的當仁 不讓的 權利， 他聲明 
共產 主義與 孫中山 的遺訓 沒有共 同點， 他極 力勸人 保持總 
理的 學說， 以免受 共產主 義摻假 之虞。 戴氏 大胆創 建孫文 
主義 學會， 這個 學會小 心謹愼 的設法 使自己 和北方 的西山 
會議 派分淸 面目。 孫文主 義學會 派 『 宣稱， 他們與 西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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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派有三 黠不同 。（一 ） 西山 會議派 是反對 民十三 改組的 
， 他們則 擁護牠 。（二 ） 前者 只包含 腐敗和 反動的 官僚和 
無政府 分子， 他 們則是 積極的 革命家 。（三 ） （西山 
會 議派） 之目的 …… 乃推翻 注蔣， 而 他們則 承認汪 蔣爲他 
們的 領袖。 但 是他們 雖屬於 左派， 他 們和西 山會議 派一樣 
積 極的， 頑 强的反 對共產 黨人。 他們 也要求 與共產 黨破裂 
O 』 （ 註一） 

沙比 拉斯的 第二個 頭向着 左方。 牠 很像蔣 介石， 不 過牠對 
革 命却叫 出忠誠 的話。 『我 也願 意長眠 於爲國 民革命 ，三 
民主 義和共 產主義 而犧牲 之烈士 墓旁。 革命 不能沒 有孫中 
山 的三民 主義。 國際 革命也 不能漠 視共產 主義。 我 們不能 
否認， 中國 革命是 世界革 命之一 部分。 三民 主義的 實現， 
也 就是共 產主義 的實現 。旣然 曉得我 們不能 使中國 革命與 
世 界革命 分離， 在我們 中間爲 什麽還 要有三 民主義 與共產 
主 義之爭 呢？』 （註 二） 

沙 比拉斯 的第三 顆頭在 正中， 往 前看， 牠是 萌芽的 野心底 
審愼的 守護者 。蔣 介石 向左邊 傾聽他 本人的 主張： 把共產 
主義和 孫文主 義等量 齊觀。 他 向右邊 傾聽戴 氏的主 張：宣 
布這兩 種主義 的難於 消除的 矛盾。 他從 左而取 得支持 ，羣 
衆 面前的 威望， 俄國的 軍火， 金錢和 顧問； 但他却 從右方 
取得 材料， 製 成他自 己那架 機器的 輪齒。 他 委任要 職時， 
他的 選擇嚴 格限於 非共產 黨人。 蔣氏 建築這 一非常 『純正 
』 的 國民黨 的政治 組織， 他得到 那位慘 白的， 貌美 的弱質 

書生 - 汪精衞 的充分 分作， 汪 氏是小 資產 階級急 進派的 

首領， 他 永遠命 定要成 爲他底 强力的 大資產 階級的 同盟者 
手 中的鄉 腿布。 

在國 民黨組 織內， 有幾 個著名 共產黨 員充任 中央執 行委員 
會的 委員， 但這 幾個共 產黨員 一個也 不獲准 任職於 黨的秘 
書處。 軍事 委員會 任用一 批俄國 的技術 顧問， 軍隊 政治部 
的多數 位置都 操縱在 個別共 產黨人 手中， 但 共產黨 人却被 
嚴崚 的屛出 總參謀 部及軍 隊的財 政處。 國民 政府本 身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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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 產黨人 參加， 只有鮑 羅庭得 到顧問 資格， 但在 羣衆組 
織中， 又在政 府及黨 部的下 級中， 共 產黨人 及其同 情者却 
委 身於日 常 工作。 國民黨 左派就 從他們 那裡取 得力量 ，而 
這 一力量 使牠能 夠操縱 一九二 六年一 月召開 的國民 黨第二 
次全 國代表 大會。 

在 這次大 會裡， 階級 利益和 人物的 衝突， 在 羣衆運 動的陰 
影之 下隱藏 起來了 （ 雖然 只是微 薄地隱 藏）。 全 國有組 
織工人 的數目 已達八 十萬。 廣東 的農民 協會， 其會 員已發 
展到 六十萬 以上。 香港被 罷工癱 瘦了， 在 廣東， 糾 察隊巡 
察城中 街道和 碼頭。 資 產階級 的代表 們心裡 尙鮮明 的記着 
廣東 統一的 敎訓， 他們 了解， 他們在 未來的 戰鬥中 將需用 
這種 羣衆的 武器。 他們興 高彩烈 的通過 决議： 重復 申說那 
些毫 無誠意 的空口 允諾和 國民黨 『工農 政策』 的熱 烈辭句 
。 他們柔 聲譴責 戴季陶 的反共 宣傳， 向沙比 拉斯第 一頭蹙 
額 示憤。 他們頭 一次把 蔣介石 選爲國 民黨中 央執行 委員， 
向 沙比拉 斯第二 頭笑臉 相迎。 他當塲 接受， 並忠心 高呼： 
『聯合 蘇聯， 聯 合世界 革命』 。（註 三） 但 沙比拉 斯第三 
頭却絕 不過問 大會， 因爲 這裡的 最高角 色是汪 精衞， 他是 
黨和 政府的 首腦， 軍事委 員會的 主席， 搡縱 一切國 民黨的 
職位， 這 是蔣介 石所羡 望的。 

蓋 蔣介石 早已自 視爲孫 中山門 徒中的 領袖。 廖仲凱 被刺及 
胡漢民 褫職， 只留下 汪和他 的要求 對敵。 蔣 仍然不 過是黃 
埔軍校 校長和 第一軍 軍長， 汪不 僅以黨 政首腦 的資格 ，行 
使 重要的 民政， 且 以軍事 委員會 主席的 資格， 代表 文官支 
配軍事 機關。 在這 種情形 之下， 其他軍 長 （ 他們已 和廣州 
榮祜 與共） 在政治 和物質 利益， 尤其是 軍火的 分配上 ，享 
受莫大 的平等 待遇。 二月， 當 蘇維埃 軍事代 表饗宴 國民黨 
的領 袖時， 一位 俄國軍 官舉觴 祝賀， 他把汪 的名字 放在蔣 
的名字 之前。 一位來 賓說， 他 瞧見蔣 的臉色 轉白， 嘴唇緊 
閉 。蔣 『 當晚不 發一言 』 。（註 四） 蔣非常 嫉忌汪 獨攬許 
多特權 * 資 產階級 方面也 曉得如 何利用 蔣的虛 榮心。 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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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 的老衞 士早已 知道， 他 們經過 蔣介石 來重奪 黨的大 
獾， 一 定會成 功的。 他們在 西山會 議 （ 這是 戴季陶 幫助組 
織的） 上 巳採用 『聯蔣 倒汪』 的 口號， 蔣當時 雖公開 排斥這 
種 思想， 但 他却暗 地裡培 殖牠。 當一 九二六 年一月 右派殘 
餘會議 擧行於 上海， 堅執 地重行 提出他 們的主 張時， 蔣證 
明 更能容 納這種 主張。 雖然 『 左派』 表 面上己 勝利， 而共 
產 國際也 已從莫 斯科方 面慶祝 『國民 黨轉變 成爲一 種堅决 
的鬥爭 力量， 成 爲中國 革命的 一個眞 正的黨 ， 』 （註 五） 
伹 右派的 影響在 廣州是 分明可 見的。 

有 一位眼 光銳利 的中國 記者從 廣州寫 一篇通 訊道： 『國民 

黨右派 或反共 派的大 本營在 北京和 上海， 牠們 . 在南方 

首都 較不急 進的國 民黨人 方面， 得 到不少 支援。 這 一點， 
蔣將軍 及其他 同志已 感覺到 了。』 （註 六) 這 種影響 已不再 
是間 接傳達 的了。 張 靜江， 這位靑 年將軍 的恩人 ，已 親自 
光臨監 視他的 投資。 他已加 入蔣」 介石 的心腹 集圑， 且已成 
了 他的主 要政治 助手和 顧問。 

使 資產階 級獲得 保證， 俾能夠 對方興 未艾的 羣衆運 動握有 
領 導權， 這是資 產階級 目下所 切望， 同時也 是張靜 江敦勸 
他 的被監 護人去 做的。 保證羣 衆運動 不越過 資產階 級利益 
之界 限是必 要的。 爲了 做到這 一點， 具體的 說來， 便必須 
鞭策 共產黨 人俯首 就範， 把他 們的地 位調整 並規定 爲資產 
階級國 民黨的 輔助者 。乾 脆說 一句， 現 在時候 已到， 應剋 
減共 產黨人 的政治 工資以 增加資 產階級 的政治 利潤， 並把 
羣衆 運動底 龐大的 資本積 蓄交給 後者支 配了。 現在 是如何 
使上 層領導 穩定的 問題。 爲了解 决這個 問題， 一定 要對共 
產黨 人及其 小資產 階級的 急進同 盟者施 行猛烈 的打擊 ，這 
一打撃 是足以 引起損 害的。 但 不是致 命的。 廣州政 客和軍 
人朋黨 之所以 爲縦橫 交錯的 陰謀詭 計生嫌 露隙， 只 不過因 
爲 他們中 許多人 都在爭 着首先 施行這 一打撃 吧了。 多謝鮑 
羅庭， 蔣處於 得寵的 地位， 而决 定行動 的也就 是他。 

帝 國主義 者影響 右派， 並經過 張靜江 及孫文 主義學 者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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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蔣 介石。 他們 的慾望 與他的 野心， 他的 詭譎， 他 對於政 
治 及軍事 競敵的 嫉忌， 他對權 力之無 誤的貪 心混攪 在一起 
。 懕 平共產 黨人就 是爭取 資產階 級對羣 衆的領 導權。 屈服 
他的 競敵就 是爲自 己取 得領導 地位， 以實施 這一領 導權。 
在 這一模 型中， 一切五 顏六色 的線條 都迅速 纏結成 一個結 
。 牠有 賴於蔣 介石來 斬斷牠 並藉此 以產生 一個新 的模型 
。 他 徹底而 確切地 演變爲 馬克思 所說的 『那 種人， 他並非 
夜 間决定 日間行 動的， 而是日 間决定 夜間行 動。』 

一九二 六年三 月二十 日黎明 之前數 句鐘， 蔣 的軍隊 調動了 
。 藉口 是所謂 『中 山』 艦 之恫嚇 態度， 蓋中山 艦已於 晚間駛 
離黃埔 。是晚 的事變 結合許 多複雜 的陰謀 ，在 這裡如 加以追 
溯 ，未免 離題萬 丈了， 因 爲許多 可疑的 冒充的 國民黨 英雄們 
的野心 衝突都 與此事 有關。 ★但 是蔣 有系統 的進行 他的計 
劃時， 這 些事情 都被掃 開了。 在 他所統 率的軍 隊中， 一切 
黨代表 (大 約有五 十人， 多 屬共產 黨人) 均遭 逮捕。 省港罷 
工委 員會的 總機關 被解除 武裝。 城內 一切蘇 維埃顧 問均受 
軟禁。 鄧演 達乃共 產黨同 情者， 他曾 繼廖仲 凱爲黃 埔軍校 
的 政治部 主任， 現在 也被扣 留了。 蔣 確確實 實是出 其不意 
來打撃 他的所 有犧牲 者的。 李 芝龍是 海軍部 的共產 黨領袖 
， 他也 是從夢 寐中被 拖走， 押 赴軍事 監嶽之 一個。 東方發 
白， 蔣介 石一躍 而成了 廣州的 主人。 其他國 民黨領 袖們則 
陷於 極度混 亂中。 一位共 產黨的 史家記 載說， 一切人 『在 
事前 均毫無 準備， 甚 至亦未 估量到 此。』 （註 七） 每一個 
人 都驚做 一圑。 

國 民黨中 央委員 會的委 員匆促 聚會。 他們在 一道决 議案裡 
大胆 宣稱： 『旣 然蔣介 石一貫 爲革命 而奮鬥 ，希望 他領悟 
他 在這次 事件中 之錯誤 ， 』 但是， 他們 决定， 『 鑒 於當前 
★李 芝龍， 這位 海軍部 的共產 黨領袖 一點也 想不到 成了這 
一晚活 動的徒 有其名 的重要 對象， 他 已在汪 精衞主 席之辭 
職一 書中， 紀載 這段史 實的大 部份， 這本書 一年後 才出版 
於 武漢。 


的局勢 ，左派 同志應 暫時引 退。』 （註 八） 在汪精 衞看來 
， 這也就 表示切 實離開 舞合。 他恰 好生病 起來， 他 的傳記 
作者叙 述說， 他 『考慮 解决這 個局面 的最好 辦法， 斡是他 
引退， 讓蔣 暫時當 政。』 （註 九） 他 在造幣 廠佈置 的官寬 
堂 皇的一 幕中， 把 權柄移 交給蔣 之後， 他便離 職遠引 ，先 
潛赴廣 州郊外 某村， 數 日之後 便亡命 歐洲。 他於離 國之前 
， 寫信 給蔣， 哀求 他堅守 『 革命的 』 道路 。只 『 要 他這樣 
幹， 汪犧牲 一己， 毫不在 乎。』 （註 十） 

國民黨 『左 派』 軟 弱地投 降了， 因爲蔣 突然打 撃他們 ，並 
沒 有唤起 眞正的 左派， 唤起有 組織的 羣衆底 相應的 壓力， 
羣衆們 都陷於 混亂， 且完全 得不到 消息， 不 知道上 面發生 
什麽 變故。 （ 註 十一） 一位外 國視察 者數曰 後來到 廣州， 
發現 共產黨 人隱匿 起來， 俄 國顧問 正束裝 就道， 心裡非 常- 
高興。 （ 註 十二） 但蔣 尙無意 直接打 撃羣衆 運動。 他只不 
過設法 把這一 運動放 在資產 階級的 確實支 配 之下， 囘頭又 
把這 一支配 權集中 在他自 己 的手中 吧了。 他順 利地把 『左: 
派』 領 袖迫走 之後， 便 走上前 向工人 解釋。 他吿訴 他們說 
， 三月 二十曰 事變， 尤其是 罷工機 關的搗 毁乃出 於 『 誤會 
』 ，他又 應允懲 治負責 官員。 共產黨 人自身 就糊塗 得那樣 
到家， 他們 竟不知 道相信 他還是 不相信 他好。 （ 註 十三） 
昨 天還從 旁監視 的右派 政客， 這時從 他們的 香港和 上海的 
亡命地 擁入廣 州了。 國 民黨中 央執行 委員會 的全體 會議五 
月 十五日 召集， 會期 臨近， 一 種故意 製造的 屠殺空 氣籠罩 
全城。 牆 上貼満 標語， 警吿 神秘的 『 挑 撥』， 而共 產黨勝 
要 實行政 變反對 政府的 謠言也 流佈起 來了。 中央銀 行發生 
擠兌。 會議 開幕之 前夜， 戒嚴 令突然 泔制了 全城。 除了蔣 
氏心腹 之外， 誰也猜 想不到 將要發 生什麽 事情。 （ 註十 
四） 

蔣 在會議 中提出 『黨 務整理 案』。 此 案製定 之目的 在將國 
民 黨中共 產黨員 之組織 活動， 限制於 最狹窄 的範圍 之內。 
共 產黨員 『不 得懷 疑或批 評孫總 理及其 學說』 。共 產黨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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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 入國民 黨之黨 員名單 交給國 民黨中 常會。 限制 各省市 
及中 央黨部 之共產 黨委員 不得佔 委員三 分之一 以上。 共產 
黨不得 當國民 黨或政 府各部 部長。 另一 方面， 國 民黨員 『 
不得 加入其 他任何 政治組 織或活 動』。 這就 是說， 共產黨 
'.員 可以 加入國 民黨， 但國 民黨員 則不能 加入共 產黨， 否則 
註銷 黨證。 今後 共產黨 中央委 員會向 其本黨 黨員發 出之一 
切 訓令須 首先交 由兩黨 的特別 聯席會 議通過 。（註 十五） 
藏一 方面使 共產黨 人受這 種狹窄 的政治 束縛， 一方 面進行 
集中一 切權力 在他自 己 手中。 三月 二十日 的 政變已 破壤了 
文治派 軍事委 員會的 權威， 注 精衞的 撤職已 令蔣握 有一切 
黨政 務的支 配權。 五月 十五日 中 全會批 准了這 些變動 。蔣 
正 式被舉 爲黨的 主席， 他立即 又委張 靜江代 理他爲 中央執 
行委 員會的 主席。 舉行 北伐的 計劃通 過了， 而蔣介 石也被 
委爲一 切北伐 軍的總 司令。 後來又 發下一 批特別 命令； 在 
北伐期 間內授 蔣以緊 急權。 一 切黨政 機關均 直屬於 總司令 
都。 軍事委 員會本 來被認 作文官 抑制軍 閥野心 的機關 ，現 
在也全 部轉入 蔣的手 中了。 他 又成了 政府財 政的仲 裁者。 
他 操縦政 治部， 兵 工廠， 總參 謀部， 陸海 軍校。 廣 州政府 
變 成了一 個軍事 獨裁。 蔣的勝 利是完 成了。 

這 次蔣介 石在廣 州奪取 政權， 不流一 滴血便 建立起 資產階 
級 對民族 解放運 動的領 導權。 列寧曾 警吿落 後國家 的共產 
黨， 要 牠們用 全力反 對資產 階級支 配羣衆 運動， 現 在在中 
國， 資產 階級正 好支配 着羣衆 運動。 在克林 姆宮中 負責指 
導 中國革 命運動 的那些 人已用 死的列 寧來紀 念活的 列寧。 
他 們從他 在國家 大典， 在大會 和羣衆 集會上 發表的 著作中 
， 抽取 些斷簡 零句來 喃誦， 這 正好似 國民黨 的政客 在紀念 
其已 故領袖 的紀念 週中， 口裡 昵喃着 孫中山 的濫調 一樣。 
列寧曾 寫着： 共產 黨人必 須擁護 民族革 命運動 ，其 『唯一 
的 目的』 就在 圑結共 產黨的 分子， 敎育 他們， 使他 們了解 
『反對 其本國 內資產 階級民 主主義 傾向的 任務』 ，但 是當列 
寧寫這 幾句話 之時， 他不 僅僅是 在定立 訓條， 就是 當他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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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主張無 產階級 運動即 r 處於其 萌芽形 式中』 亦應 保持其 
獨立 性蒔， 也不 僅僅是 如此。 （ 註 十六） 布 爾什維 克主義 
的 全部經 驗總結 在這句 永雋的 話中： 共產國 際及其 落後國 
的黨應 反對資 產階級 想支配 那設法 『解 除一切 剝削』 底羣 
衆運動 的企圖 ； 又 『 並不 因爲』 殖民 地和半 殖民地 的落後 
性質 『便認 爲革命 的領導 權應送 給資產 階級民 主派』 。 （ 
註 十七） 

中 國的事 變又重 新試驗 而且又 重新證 實這一 分析。 但克林 
姆 宮的軸 心已不 再是一 種無產 階級的 政策。 在 中國， 牠相 
信 國民革 命運動 如果由 資產階 級來領 導就可 以更迅 速地產 
生一些 急需的 同盟者 。蘇 維埃 國家與 共產國 際底精 神和物 
質 的援助 並弗經 過共產 黨而送 達羣衆 運動， 而是經 過資產 
階級國 民黨， 這個 黨被說 成爲一 切階級 的黨， 而共 產黨人 
及羣 衆則一 定要服 從牠。 這種 政策已 直接招 致了三 月二十 
曰 政變。 假如共 產國際 的領袖 們不能 像列寧 一樣預 見事變 
， 他們 現在至 少也碰 到了旣 成的事 實了。 事情 是遲了 ，但 
還不 太遲。 克林 姆宮的 經驗主 義者還 能夠進 行反對 資產階 
級支 gE 的鬥爭 —— 否則 就完全 『把革 命的領 導權讓 之於資 
產階 級民主 派。』 —— 何況此 刻還不 是讓之 於民主 派而是 
讓 之於軍 事獨裁 創造者 的資產 階級。 

共 產國際 領袖， 史大林 和布哈 林却採 用後一 路線， 且設法 
隱匿 廣州已 發生的 政變， 不讓國 際的下 層知道 。他 們把牠 
發生 經過的 一切消 息都壓 下來。 這些事 情不僅 不讓俄 國工‘ 
人及 共產國 際的其 他支部 知道， 而且連 牠的執 委會， 甚至 
連執 委會主 席圑的 其他委 員都不 讓知道 。關於 這一黠 ，有 
兩個 機關的 委員們 作證。 （ 註 十八） 當政變 消息已 出現於 
中 國和國 外的帝 國主義 報紙時 —— 詳 細事實 雖往往 被曲解 
， 但這 些記載 却包含 有非常 眞實的 斷言： 廣 州政權 已轉入 
蔣介石 手中了 一 •共產 國際報 紙的中 心機關 開始發 出猛烈 
的 否認。 

共產 國際的 中央機 關報於 一九二 六年四 月八日 寫道： 『路 


透 社…… 最近發 出一則 新聞， 稱在 廣州， 蔣 介石， 這位革 
命軍 的最高 司令官 （ 路透 社從前 稱他爲 赤黨） 已實現 「― 
次 政變。 但這則 ¥報 （ 旁圈照 原文） 不久就 被否認 …… 國 
民 黨並不 是只有 蠢過 黨 員的小 團體， 而是名 符其實 的羣衆 
黨， 而廣 州革命 軍及廣 州革命 政府就 是建立 於這一 基礎之 
上的。 一 夜工夫 在那裡 實行一 次政變 當然是 不可能 的。」 

』 （ 註 十九） 

廣 州政府 並沒有 變成資 產階級 政策的 工具， 牠此 刻愈益 『 
矢忠 於世界 革命』 且以 『 蘇維埃 政府』 的 資格， 伸 張其權 
力 於鄰近 各省。 

共 產國際 的同一 報道繼 續往下 寫道： 『廣州 國民政 府的前 
途 從來沒 有像現 在那樣 順利的 …… 廣 西省將 於短期 內成立 

一個蘇 維埃政 府…… •卷-亭亨 令― ， 

。 （ 旁圈照 產羑〗 螽麁螽]| 最在 表日1螽巍4岛1|1 

m ，。忐 邊東省 內進行 組織一 切縣鎭 行政。 』 （ 註 二十） 
一九 二六年 四月二 十一曰 ，紐 約工 人曰報 ★採 登一 則莫斯 
科專 訪說： 『香 港及倫 敦的反 動的英 國報紙 努力推 進他們 
的帝 國主義 宣傳， 現在 又散佈 關於國 民政府 破裂的 聳人聽 
聞的 故事。 這 些報道 並沒有 眞正的 根據。 牠 們無非 是英帝 
國 主義底 挑撥離 間的陰 謀手段 而已。 現在廣 州沒有 發生過 
什麽 暴動。 這些 報道的 根據似 乎是一 位廣州 軍將領 —— 蔣 
介石與 廣州政 府間的 某些異 見（ ！ ） 。這些 異見與 原則問 
題 無涉， 且 與武力 爭奪政 權毫無 關係。 這些 意見已 袪除了 
， 廣 州仍是 中國民 衆解放 運動的 堡壘。 英帝 國主義 企圖爲 
牠自 己的 利益而 利用廣 州的不 重要的 異見已 失敗了 …… 莫 
斯 科報紙 認定英 國反動 報紙這 種挑撥 離間的 陰謀正 好暴露 
英帝國 主義對 於廣州 的眞正 計劃。 消息報 寫道： 『願 望是 
思想 之父， 英帝 國主義 者把他 們的眞 正企圖 表現爲 旣成事 
實。 i  ( 註二 十一） 

假如發 出這樣 的否認 只是偶 然出於 無知， 那末， 共 產國際 
★工 人日 報 乃美國 共產黨 機關報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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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代 表的報 吿就不 能這樣 說了， 衞 金斯基 寫道： 『荚帝 
國 主義者 …… 妄想在 廣州挑 起一個 暴動， 並 向全世 界大吹 
大 擂說， 廣州政 府已塌 合了， 國民黨 右派已 奪取政 權且成 
立 一個政 府了， 這個政 府已贊 成和英 國妥協 且正在 逮捕國 
民 黨左派 及共產 黨人。 所有這 些話都 證明是 帝國主 義者的 
向壁 虛構。 …… 被 帝國主 義報紙 r 推翻」 的 廣州政 府現在 
事實 上愈益 强大了 …… 』 （ 註二 十二） 

一 九二六 年末， 這一駝 鳥政策 交給共 產國際 的最高 機關來 
考慮， 共 產國際 的最高 機關關 於中國 問題通 過了一 個决議 
， 這個决 議案下 文將見 分嘵， 牠一點 也不提 及廣州 的三月 
事變 或這一 事變的 結果。 共產 國際上 層希望 藉這種 沉默來 
隱藏三 月政變 的意義 並使中 國共產 黨人易 於順從 （ 中國共 
產 黨是由 共產國 際在華 代表就 近指導 的）。 

鮑羅庭 曾一度 北上， 在政變 之後， 在 五月十 五日國 民黨中 
全會之 前遄返 廣州。 有 個眼光 銳利的 外國觀 察者當 時已和 
蔣介 石若干 最親近 的顧問 有關係 （而 且他後 來也服 務於蔣 
介石政 府）， 他於 事變後 數日抵 廣州。 據 他的叙 述說： 『 
俄人似 乎相信 萬事皆 休了。 許 多中國 共產黨 人都躱 起來… 
…反 共派歡 天喜地 …… 鮑 羅庭與 蔣解决 爭端。 蔣想 知道俄 
國在北 伐中， 對他幫 助到什 麽程度 。鮑 羅庭 從前曾 一貫反 
對 北伐。 蔣對聯 俄延續 之態度 視鮑羅 庭對北 伐之態 度而定 
。 他 們得到 一致意 見了。 俄人一 定支持 北伐。 聯俄 的政策 
仍繼 續維持 。共 產黨人 恢復原 狀』。 （註二 十三） 

據另 一個記 實說， 『後 來蔣與 鮑羅庭 的關係 愈益和 妤了， 

』 （ 註二 十四） 而且五 月十五 日國民 黨會議 的一切 决議均 
『受 鮑羅庭 完全贊 成』。 （註二 十五） 據更 進一步 的記載 
說： 自 委任蔣 爲總司 令後， 所 有授給 他的緊 急權力 均同樣 
授給 『鮑顧 問』。 （ 註二 十六） 無論 如何， 這却是 一個事 
實： 鮑 羅庭及 追隨他 的中國 共產黨 領袖， 毫 不猶豫 的屈服 
於三 月二十 日政變 所造成 的軍事 獨裁。 鮑羅 庭甚至 還順從 
蔣的 意思， 把一批 俄國軍 事顧問 撤換， 代以 更易駕 御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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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 因爲 這批軍 事顧問 在軍隊 間平等 貢獻他 們的意 見和分 
配 物質的 援助， 而並非 特別經 過蔣， 故他們 已惹起 蔣的不 
歡。 這次事 情出乎 蔣介石 的意想 之外， 不用 很大的 困難便 
完 成了。 他於是 毫無悔 意的翻 過身來 對付若 千曾幫 助他舉 
行 政變的 右派陰 謀家， 把他 們逐出 廣州。 他 現在越 發要用 
左 的外套 來掩蔽 他的領 導了。 他的右 派同僚 遄返上 海了。 
等到 他再次 用得着 他們的 時候， 他能 夠而且 一定要 召唤他 
們囘 來的。 

凡 是從莫 斯科官 僚方面 得到政 治上的 鼓勵和 報吿的 歷史家 
， 他們通 常都只 用幾段 話來交 代三月 二十日 政變， 把這次 
政變 的意義 完全隱 瞞起來 或加以 曲解。 正當 這次政 變發生 
之時， 莫斯科 甚至無 恥的抹 殺牠的 意義， 牠 自然希 望寫藶 
史 時不注 意這一 事實。 例如， 魯易 • 菲些耳 便把三 月二十 
日 的結果 寫成如 下的話 ： 『 但蔣 的著名 特性不 是勇敢 ，他 
分 明爲他 自己的 行動所 驚嚇， 他 於是寄 …… 一封謙 卑的信 
， 哀 求鮑羅 庭立即 南返。 …… 』 鮑羅庭 囘來時 ，蔣 『百般 
辯解。 …… 他問 鮑羅庭 ，他 應當怎 麽辦？ 『準 備北 伐』， 
鮑答說 。那末 ，正 『 因 爲鮑羅 庭想修 補三月 二十日 政變所 
造成 的傷害 （ ！ ）』 ， 『蔣 才計 劃第二 次政變 …… 這一次 
是反 對右派 …… 』 

他往下 寫道： 『但是 飽羅庭 ，左 派國 民黨和 中國共 產黨爲 
什麽 不排除 蔣介石 呢？』 『 因爲 他們太 薄弱了 …… 』 他學 
着 鮑羅庭 的口氣 答道。 『他們 雖有廣 大的羣 衆同情 ，但他 
們 在廣州 却沒有 充分的 力量來 克服蔣 介石及 擁護蔣 的資產 
階級 …… 雙 方面都 知道， 他們 之間的 鬥爭是 不可避 免的。 
但 與其現 在從事 於流血 （而只 有廣州 軍閥才 能從這 一流血 
中獲 勝）， 他們 還不如 默默贊 成把問 題拖延 到他們 抵達長 
江 之時。 開始北 伐的提 案在五 月十五 日國民 黨中央 委員會 
上通過 。在 這次會 議上， 每一 派把意 見坦白 直陳達 到這個 
地步： 『 諸 君呀， 我們知 道我們 一定要 互相搏 鬥的。 但我 
們需要 一個更 廣大的 用武力 之地。 讓 我們把 算帳的 日子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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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一 卜吧， 此 刻謖 K 們定问 一 個穴问 的曰_ 吧。』 （ 註二 
十七） 

菲些耳 隨便將 S 月十 五日 通過的 其他决 議置之 不提， 而這 
些决議 却是束 縛共產 黨的。 流 血果眞 是延緩 至他們 抵達長 
江之 時了， 但三月 政變， 五月 决議以 及共產 黨之投 降牠們 
， 已事先 保證了 將來流 的一定 是工人 的血了 。所謂 『共同 
目標』 就是資 產階級 對羣衆 運動的 勝利。 鮑 羅庭在 這裡被 
描寫得 彷彿很 想將來 和蔣介 石鬥爭 —— 而準 備這一 鬥爭的 
方法 則是事 先把一 切武器 交給他 似的。 如果 偏要說 蔣介石 
有什 麽特性 的話， 那就是 爲了他 本階級 （ 資產 階級） 的利 

益 而施行 打擊， 施 行痛烈 打撃的 本領。 史大林 - 布哈林 

—— 鮑羅庭 之流對 於工人 的利益 就不可 同日而 語了。 中國 
共產黨 人執行 他們的 命令， 迫得要 投降， 甚 至要匍 匐於國 
民革命 運動底 新主人 之前。 ★ 

蔣介 石藉口 共產黨 人密謀 舉行他 們自己 的政變 ，遂 實行了 
三月的 政變並 執行了 五月决 議案。 不錯， 在 廣州有 直接反 
蔣的 陰謀， 但不幸 共產黨 却連想 也沒有 想過這 一類事 。在 
牠 心裡沒 有什麽 事情比 一九二 六年三 月組織 工人階 級暴動 
那樣 生疎。 蔣 和他的 右派助 手製造 共產黨 『陰謀 不軌』 的謠 
言， 他們 所根據 的就是 局勢本 身的邏 輯呈現 給他們 的材料 
。 他們 一 並非共 產黨人 —— 瞧見工 人階級 的組織 蓬勃生 
長 ，瞧 見牠的 武裝糾 察隊， 驰 的戰鬥 精神以 及牠的 力量, 
★關 於三月 二十日 政變， 還有 一個特 別露骨 的歪曲 歷史的 
例子， 這可從 前任沙 皇軍官 v  •  a  洽剛妥 夫的著 作中尋 
出， 他 數年前 毫不困 難的混 入史大 林的陣 營中。 據 洽剛妥 
夫說： 『（政 變後) 不到兩 個月， 「右 派」 和 r 中派」 爲了 
博得 羣衆的 擁護， 迫得妥 協起來 ，一 致向 r 左派」 作許多 
讓步 • ••… 因此， 五月各 派和協 起來， 而蔣介 石便成 了國民 
黨 的領袖 及革命 軍的總 司令。 參閱 V  • A  • 洽剛妥 
夫著： 俄國 及蘇聯 在遠東 第一五 一頁， 一九 三五年 出版於 
紐約。 蔣因爲 要做廣 州主人 ，竟 『讓 步』 和 『妥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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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懂得 牠當時 是能夠 奪取和 掌握革 命運動 的領導 權的。 
因此， 懂得幹 的時候 已到來 的正是 他們， 不 是共產 黨人。 
當 他們立 即幹起 來時， 再沒有 人比得 上共產 黨領袖 那蠓震 
駭， 那樣 痛苦， 那樣 委屈， 他 們竟被 控犯有 計劃舉 行工人 
階 級進攻 之罪。 

中國 共產黨 總書記 陳獨秀 寫道： 『第一 、 • 共產 黨若不 
是一 個瘋子 的黨， 當然不 會就要 在廣州 建設工 農政府 •，第 
二、 蔣 介石是 中國民 族革命 運動中 的一個 柱石， 共 產黨若 
不是 帝國主 義者的 工具， 决不 會採用 這種破 壤中國 革命勢 
力 統一的 政策； …… 共 產黨的 政策， 恰恰和 右派所 宣傳的 
相反， 不 但主張 廣東革 命的勢 力不可 分裂， 並且希 望全中 
國的 革命勢 力都要 統一， 不 然無對 敵作戰 之可能 。 』 （註 
二十八 ） 

陳 獨秀在 六月四 日給蔣 介石一 封公開 信裡， 更進一 步的爭 
.辯 着說： 『 …… 正當 英日吳 張反動 勢力大 聯合， X 夂 破北方 
國民軍 之時， 復在廣 州陰謀 倒蔣， 這 是何等 助長反 動勢力 
， 這是 何等反 革命！ 介石 先生！ 如果 中國共 產黨是 這樣的 
一個 反革命 的黨， 你就應 該起來 打倒牠 …… 如果是 共產黨 
同志 中那一 個人有 這樣反 革命的 陰謀， 你就 應該鎗 斃他， 
絲毫 用不着 客氣。 不過 我知道 我們的 黨並且 相信我 們的黨 
中 個人， 都沒有 這樣反 革命的 陰謀。 』 （ 註二 十九） 

蔣介 石於三 月二十 日不久 之後， 在一 篇演講 辭裡提 起某一 
共產黨 員的一 句話， 來 證明這 種思想 存在於 共產黨 人心中 
，這個 共產黨 員說的 那句話 就是： 『我 們圑 體裡有 一個段 
祺瑞， 要打倒 北方段 祺瑞， 就 要先打 倒這裡 的段麒 瑞。』 
於 是這位 作過這 次演講 的共產 黨員趕 快給蔣 介石一 封公餺 
信， 解 釋他所 指的是 『思 想上 的段祺 瑞』， 亦 即舊封 建思望 
, 又解釋 因他講 的是普 通話， 不是廣 東話， 他 的原話 給翻. 
譯者弄 錯了。 『• …" 我不但 沒有詆 毁先生 的言論 ，自 信因 
爲國 民革命 而愛護 先生的 言論， 實在是 到處公 開的。 …… 
曾記 三月二 十日事 變以後 ，我 …… 會 見先生 ……當 時很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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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 的對先 生表示 我們始 終信服 先生的 態度， 先生若 果眞以 
同志 相待， 應該開 導我， 或 是見我 有什麽 不對， 更 應當聲 
色倶 厲的責 罰我， 使我 好曉得 改過， 先生却 很平和 的輕輕 
答道： 「沒有 什麽！ 沒有什 麽！」 爲什麽 現在竟 加我以 『 
詆毁 中傷』 r 有旁的 用意」 的罪 名？』 （註 三十) 寫 這封信 
的人 就是高 語罕， 他 不是一 個無名 小卒， 他 是共產 黨的領 
導 同志， 他同 時還供 職於國 民黨的 監察委 員會。 

當三月 二十日 政變碰 到委屈 的否認 和叱責 之時， 五 月十五 
曰中全 會的决 議却毫 無問題 的被接 受了， 共 產黨人 尋求各 
種不正 當的手 段來把 牠們說 得有條 有理， 並加 以辯護 。共 
產黨中 央執行 委員會 致國民 黨的一 封正式 信說： 『帝 國主 
義者見 之 （ 即指 『 黨 務整理 案』） 或 且疑爲 貴黨已 中其奸 
計而自 破革命 戰線， 表 現右傾 …… 然 貴黨之 出此， 或者認 
爲 與本黨 合作之 方式， 歷年 以來， 迭 次引起 黨內一 部份人 
之 疑慮與 猜忌， …… 故 必須先 在合作 方式上 有幾種 之改變 
， 祛 除一般 無謂之 疑忌， 然後决 然肅淸 內部， 打擊 反動派 
， 方 能整齊 革命之 戰線， 以全 力對待 帝國主 義軍閥 之統洽 
與壓 迫乎？ 果 若此， 則 與本黨 合作改 策並無 所謂根 本衝突 
， 此原則 爲何， 即圑 結革命 勢力以 抗帝國 主義， 不 問其圑 
結及 合作之 方式爲 何也。 果 若此， 則 吾兩黨 聯合之 根本精 
神 ，不 …… 稍減 …… 貴黨 r 黨務整 理案」 原 本關及 貴黨內 
部 問題， 無 論如何 决定， 他黨均 無權贊 否。』 （註三 十一） 
五 月二十 六日， 共 產黨嚮 導週報 （註三 十二） 的一 位廣州 
記者 寫道， 五月 十五日 中全會 『旣有 圑結革 命分子 與反動 
派 戰鬥的 宣言， 又非根 本推翻 與革命 的無產 階級政 黨合作 
的政策 ， 』 且 『 單是 這一中 央會議 的黨務 一案， 還 不足决 
定民 黨中央 的右傾 ， 』 故此， 『共產 派認淸 革命的 現時形 
勢， 要求 極鞏固 的極澈 底的革 命聯合 戰線， 他們在 此地對 
於民 黨中央 的新决 議案的 態度， 便 以此爲 標準。 民 黨中央 
會 議中的 共產系 （Fraction) ， …… 對 於民黨 內部組 織問題 
…… 毫沒有 什麽爭 執。』 ★ 


這種 諂媚政 策在共 產黨下 層並非 暢行無 阻的。 在上海 ，有 
一批同 志要求 黨立即 退出國 民黨， 他 們宣稱 在五月 十五曰 
國民 黨中全 會造成 的情形 之下， 共產 黨人不 能有效 地工作 
了。 上海 中央委 員會與 廣東黨 組織均 極力反 對這一 本能地 
正 確的無 產階級 要求。 廣東 委員會 （ 後來比 較上海 中央更 
『急 進』 ） 認爲 『退出 國民黨 就等於 放棄廣 大的工 農勞苦 
羣衆， 放 棄革命 的國民 黨旗幟 給資產 階級。 這就是 莫可補 
償的 損失。 這個 時候應 該採取 暫時讓 步的政 策以保 留在國 
民黨之 內。』 （ 註三 十三） 

但 黨的領 導機關 雖於三 月二十 日之後 奉共產 國際的 命令， 
執行了 投降的 政策， 牠也 開始覺 得必須 修正黨 的路線 。要 
求恢 復獨立 的呼聲 已傳播 到這個 程度， 甚至 連陳獨 秀也寫 
信 給共產 國際， 提議以 國民黨 外之兩 黨聯合 來代替 國民黨 
內之 工作。 （ 註三 十四） 一九 二六年 六月共 產黨中 全會當 
眞把 這個意 見做成 决議通 過了。 牠馬 上受到 共產國 際嚴厲 
的 叱責， 但在 共產國 際內， 托 洛斯基 領導的 俄國反 對派也 
已經 開始同 樣的提 出中國 革命的 問題， 設法 使中國 共產黨 
人脫 離國民 黨底窒 死人的 壓制。 有一 篇正式 文章， 幾及一 
年 之後才 第一次 暴露三 月 二十日 的政變 已將中 國的民 族運- 
動放 在國民 黨右派 的支配 之下， 這同 一篇文 章也同 樣第一 
次揭露 中國共 產黨人 曾要求 他們的 自由， 並 揭露這 一要求 
曾奉令 『改 正』 。甚至 中國共 產黨提 議在國 民黨內 部組織 
左派 —— 這 是一個 驚人的 暴露： 原來 所謂左 派甚至 還沒有 
自 己的派 別組織 —— 也同 樣遭到 叱責， 爲的 是要執 行這一 
政策： 『領導 整個國 民黨向 左走並 使牠獲 得一個 穩定的 左 
派政 策。』 （ 註三 十五） 

在中國 ，鮑 羅庭 堅决壓 制中國 共產黨 內部主 張採取 獨立政 
策的 傾向。 他宣稱 •• 『 目 前是共 產黨人 替國民 黨做苦 力的' 
★這篇 報吿的 作者趙 世炎命 定要忍 受 『 絲毫』 沒有 討論賢 
產階級 進攻的 後果。 一年 之後， 他壯 烈地死 於蔣介 石劊子 
手 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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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 註三 十六） 退 出國民 黨的提 議橫遭 壓制， 因爲 
這次提 議等於 『 放棄革 命的國 民黨的 旗幟給 資產階 級。』 
但 資產階 級却並 沒有等 待共產 黨人。 三 月二十 日之後 ，顧 
民黨的 旗幟牢 牢的握 在他們 手中， 而 羣衆却 從來沒 有料到 
這 一點， 只好讓 之異曰 突如其 來的， 悽 慘的碰 到牠。 中國 
共產黨 人竟不 去站在 偉大工 農組織 （共 產黨 人在這 些組織 
的 領導機 關中佔 優勢， 而廣東 政府也 仍然依 賴牠們 的力量 
) 的 前頭， 在階級 鬥爭戰 塲上進 行反資 產階級 的戰鬥 ，他 
們倒還 迫得僅 僅去做 奴隸式 的辯護 。一 九二 六年三 月二十 
日 政變暴 露出共 產黨領 導下的 一個强 有力的 羣衆運 動的驚 
人 現象， 這一運 動竟毫 無痛苦 的被迫 離開自 己獨立 發展的 
路線， 被放 到其階 級敵人 的領導 和支配 之下， 且因 爲受了 
驰自己 的領袖 欺瞞， 對 這件事 還茫然 無知， 這些領 袖猶曉 
曉置 辯說， 他們 從來沒 有夢想 領着羣 衆離開 資產階 級的指 
導。 

還是 虧得這 一黠， 資產 階級代 表才能 夠仍以 『革命 領袖』 
的資 格出現 於羣衆 面前， 在他 們和共 產黨人 之間， 很少有 
什麽 明顯可 見的不 同了。 一九 二六年 五月， 蔣介石 出席第 
三次全 國勞動 大會， 這次 大會有 五百個 代表， 代表 四百個 
工會和 一百二 十四萬 有組織 工人， 在 這一百 幾十萬 工人中 
， 有八十 萬自去 年五月 以來曾 參加過 兩百次 以上的 政治和 
經濟 罷工。 （ 註三 十七） 蔣以 騙人的 客氣， 自稱爲 兄弟。 
他以 純粹犬 儒主義 的態度 來感謝 工農， 因爲 他們於 一九二 
五年 曾在東 江和粵 南戰役 中盡過 决定的 作用。 他說： 『在 
這個時 期內， 工 農大衆 …… 促成國 民黨的 統一， 肅 淸一切 
反革命 派並鞏 固國民 政府之 基礎。 從 這一點 我們可 以看出 
工人 和農民 已能夠 用他們 自己的 力量來 反對帝 國主義 ，而 
毋須 依賴軍 隊的力 量！』 （ 註三 十八） 

蔣 介石竟 敢向中 國工人 說出共 產黨所 不敢說 的話： 工人能 
夠 依賴自 己 的力量 來鬥爭 並百戰 百勝。 他 可以用 『世 界革 
命萬 歲！』 來收 束他的 演辭， 並在共 產黨人 的聲音 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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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人的聲 音混合 在一起 的歡呼 中步下 講合。 他現 在可以 
進 行準備 北伐， 因爲 他心裡 已有了 把握： 羣 衆運動 尙可爲 
他 利用。 爭 取支配 權的預 備戰， 沒有 引起資 產階級 一點災 
害便結 束了。 老 實說， 這不 是一幕 戰鬥， 只 不過是 一幕順 
利排演 的陰謀 吧了。 虧得 共產黨 的退却 和屈從 政策， 牠正 
在羣衆 鬥爭的 戰瘍之 外發生 過了。 有 組織的 工農只 須共產 
黨人 一號召 便一定 已把他 們的法 碼投入 他們 所屬的 天平盤 
中 —— 對 抗資產 階級， ‘ — 但 他們現 在却被 人召去 參加北 
伐 戰爭〗 扁們參 加北伐 乃處在 保證資 產階級 獲得勝 利果實 
的環 境之下 。北伐 軍於七 月向北 進發， 牠們 乘着新 的革命 
浪 潮的高 峰很快 就勢如 破竹， 連戰 皆捷， 這 一革命 浪潮有 
如 激流一 樣淹沒 江西， 湖南和 湖北， 把幾千 百萬新 人捲入 
鬥爭， 不久 便吞沒 武漢和 上海。 

同時在 廣州， 三月 二十日 政變的 後果已 令人感 覺到了 。資 
產階 級從秘 密的陰 謀變成 公開的 鎭壓。 廣 州共產 黨人的 『 
暫時 退却』 成了一 條永遠 不盡的 長途。 七月二 十九日 ，蔣 
介 石的總 司令部 宣佈戒 嚴令。 公 衆組織 ，集會 ，報紙 ，工 
農義 勇隊， 一切 均受軍 事當局 節制。 三天 之後， 又 一條命 
令 下來： 『在 北伐 期間禁 止一切 勞工騷 亂。』 當局 雖表面 
上超然 事外， 但牠已 動員廣 州的流 很加入 『 中央 工會』 了 
。 對革命 工人的 進攻發 展到街 頭上。 

工人 們突然 從外表 的平靜 （ 這 是他們 的領袖 撫慰他 們的） 
中 驚覺， 拿 着武器 ，棒子 ，竹 桿， 小刀， 間 或拿着 一枝手 
鎗和 步鎗， 起來 自衞。 經過 六天的 巷戰， 有 五十餘 工人遇 
難。 八月 九日， 當局頒 佈一切 勞動爭 議均由 政府執 行强迫 
仲裁的 條例。 禁止 工人携 帶任何 種類之 武器， 又 禁止工 
人 集會， 結隊 遊行。 一道 警察命 令道： 『 北 伐期間 任何擾 
亂後 方之企 圖均視 爲反革 命及叛 黨之行 爲。』 軍隊 的巡邏 
隊控制 各街道 。 『 中央 工會』 的會員 奉召去 破壤一 個印刷 
罷工， 這個罷 工已使 全市出 版界停 頓了。 工人 代孝會 ，這 
個 代表十 七萬廣 州工人 和店員 的革命 組織恫 嚇着要 擧行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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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 但他們 的恫嚇 拖延太 久了。 牠 終沒有 實現。 廣州工 
人經 過連年 鬥爭從 僱主方 面奪來 的幾點 小小的 勝利品 ，又 
失 掉了。 毒辣的 包工制 曾使工 人降爲 工頭的 無吿的 奴隸， 
且 曾在廣 州被部 分的廢 除了， 但現在 又恢復 起來。 公共的 
弊害 （ 如官 准的烟 賭窟） 又 重新繁 昌起來 ，官家 『敲 搾』 
的 苛捐雜 税也駕 乎國民 革命以 前時代 的捐税 而上之 。（註 
三 十九） 

在 廣東農 村中， 三月二 十日政 變是地 主向叛 變農民 發動惡 
毒 攻勢的 信號。 一 九二七 年二月 廣東省 農會作 一報吿 ，列 
舉許 多攻撃 農民， 殺害農 民領袖 ，搗 毁農民 協會的 案件， 
這種 進攻， 一九二 六年六 月開始 發生於 廣東， 以後 一直到 
該 省的革 命的農 民運動 被消滅 之前， 從未終 止過。 但就是 
在這 個報吿 的字裡 行間， 農民 運動的 共產黨 領袖尙 繼續掩 
護這 次反攻 的眞兇 。牠說 ：三 月二十 日事件 『確實 沒有影 
響 我們國 民黨的 政策。 但貪官 汚吏， 土豪劣 紳却利 用牠來 
散佈 謠言， 如稱： r 農 民協會 被解散 了」， r 國民 黨中止 
農工 政策」 …… 五月十 五日中 全會通 過之提 案只是 充分處 
置國民 黨內務 問題， 但不法 地主， 貪 官汚吏 却據此 來推斷 
政府 將要解 散農民 協會， 又推 斷國民 黨已放 棄農工 政策。 

』 （註 四十） 地 主及其 奴僕正 確地學 取蔣介 石政變 的榜樣 
。 農民從 來沒有 懂得， 地主對 他們施 行攻撃 是完全 『合法 
的』 ，三月 二十日 政變已 確乎把 農民的 叛亂排 出國民 黨『 
合法』 的 範圍之 外了， 雖然 農民的 領袖尙 那樣手 足無措 
的依 存牠。 這 同一轉 變又使 省港工 人罷工 毫無結 果的終 
結。 

三月政 變不久 之後， 解 决這次 大罷工 的談判 又重新 舉行。 
這種 談判曾 於一月 間停頓 下來， 因爲 當時英 國絕對 拒絕香 
港 工人的 要求， 而廣州 政府也 堅主牠 只能充 當香港 當局與 
罷工工 人的中 介人來 談判。 一 九二五 年六月 在罷工 伊始， 
新 成立的 國民政 府曾要 求交還 沙面租 界及撤 退廣東 海面一 
切外 國軍艦 。香港 工人曾 要求言 論出版 自由， 要求 有選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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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代表 參加香 港殖民 地政府 之權， 要求改 善工人 生活， 
禁止 童工， 施行八 小時工 作制， 並要 求收囘 定於是 年七月 
一曰普 遍增加 房租的 成議。 

英 國已拒 絕一切 談判， 當罷工 和抵貨 繼續下 去時， 牠高踞 
- 在 香港山 上大發 雷霆。 一九二 六年二 月四日 香港總 督宣稱 
: 「只有 受布爾 什維克 陰謀敎 唆的廣 州罷工 委員會 的非法 
话動， 才 阻止省 港在舊 時親密 的基礎 上恢復 正常的 關係。 
我們希 望而且 要求廣 州政府 完結這 些非法 行爲。 我 也希望 
.淸 楚的 了解， 香港將 在原則 上永不 贊成償 付罷工 費用或 
賠補不 復職工 人的損 失。」 （註四 十一） 督 憲大人 發言之 
後， 不過短 短的幾 個星期 功夫， 他所 希望和 要求的 終於來 
•®J 了。 蔣介 石的三 月政變 在廣州 造成的 轉變， 已令 人們有 
可能在 「舊 時親 密的基 礎上」 恢復關 係了。 

四月 九日， 香港 的非正 式接洽 又重新 舉行， 香港政 府的檢 
察長 坎培君 與廣州 外交部 長伍朝 樞搓商 ，.據 官 方描述 ，此 
攻搓商 爲一種 r 由衷之 談」。 （ 註四 十二） 中央執 行委員 
會五月 全體會 議休會 後數日 ，廣 州政 府又正 式邀請 港方重 
鹘 談判。 英 國欣然 贊成。 雙 方代表 於七月 會唔。 省 港工人 
原來的 要求， 雙方 都不贊 成了， 陳友 仁現在 已接任 外長， 
他說： 「這 些要 求乃是 在六二 三屠殺 案之後 的非常 環境中 
擬 定的， 我 政府爲 博得满 意解决 之忠誠 的願望 所推使 ，準 
備把 牠們所 包括的 條件， 加 以重新 審定， 使 得其中 再沒有 
甚 麽與華 貿易强 國之一 —— 英 國之榮 譽和利 益相違 反的， 
免得 解决路 上繼續 受了障 礙。」 （ 註四 十三） 現在 問題已 
不是 償付工 人罷工 期間的 工資。 而是 由英國 貸給廣 州一千 
萬元， 條 件是： r 在廣州 政府直 轄的領 土內， 完全 停止抵 
貨及其 他一切 反英的 表示。 」 （ 註四 十四） 中國代 表甚至 
不 再假裝 代表罷 工工人 利益。 罷工委 員會要 求在這 次談判 
中參加 意見， 蔣介 石下令 r 廣 州公安 局長制 止工會 干涉目 
下進 行中之 省港會 議。」 （註四 十五） 

在 談判期 間內， 軍 警巡邏 市中各 要道， 且嚴 密監視 工會領 


袖， r 制止 工人中 的任何 運動， 蓋此 種運動 將產生 一種見 
解， 以爲 國民黨 不能控 制廣州 局勢， 並以爲 和國民 黨談判 
解 决罷工 …… 將 屬徒勞 無益。 廣州罷 工委員 會尙要 求：如 
果不 准牠參 加現在 進行中 的談判 （ 這 一談判 與工人 有重大 
關係 的）， 也應聽 一聽牠 的意見 ；據 一般人 了解， 如果雙 
方沒有 異議， 整 個會議 的次委 員會可 在某些 問題上 聆取工 
人 代表的 意見。 廣 州華人 已抱有 這樣的 見解， 認爲 在七月 
十 五日雙 方代表 …… 會見 之前， 整個 問題已 在國民 黨領袖 
及 蔣介石 將軍之 間决定 好了， 他們看 不出在 工人中 有任何 
煽動足 以改變 旣成的 政策。 他 們之靜 聽罷工 委員會 的意見 
無非是 一件客 套事而 已。」 （ 註四 十六） 

「客 套」 歸 工人， 一千萬 元歸蔣 介石！ 這不 算是一 宗倒霉 
買賣。 但 談判却 無結果 而終， 因爲廣 東政府 不復替 工人說 
話， 而 事實上 牠也和 英國人 一樣急 於結束 罷工， 這件事 一 
表明 出來， 牠的搓 商地位 便立即 破產。 因此， 英國 退出談 
判， 於九月 三日， 一隊 英國海 軍陸戰 隊肅淸 廣州西 隄各碼 
頭拘 工人糾 察隊。 陳友仁 對這種 行爲提 出抗議 ，要求 「 現 
在寄泊 於長隄 的英艦 退囘沙 面附近 之通常 拋錨所 。 」 （註 
四 十七） 這與撤 退廣東 江海一 切英艦 的要求 相去太 遠了！ 
但罷 工和抵 貨的後 盾已遭 打破。 一九二 六年十 月十日 ，廣 
州政 府無條 件的宣 布停止 罷工和 抵貨。 國民 黨及罷 工委員 
會 解釋此 舉乃時 勢所需 ，蓋 「國 民革 命的權 力和影 響伸展 
至長 江已引 起全國 形勢的 變化」 了。 這一次 具有歷 史意義 
的十 五個月 鬥爭， 沒有 使領導 這次鬥 爭的工 人們的 要求得 
到半黠 满足便 草草了 結了， 這樣 草草了 結還稱 r 不 是失敗 
而是 偉大的 勝利」 哩。 （ 註四 十八） 

鮑 羅庭解 釋說， r 或者 是帝國 主義應 該投降 中國， • 或 
者是 中國承 認失敗 。但旣 然失敗 是不能 加以鼓 勵的， 那末 
， 爲了在 全中國 ——在更 大的基 礎上， 用更 大的力 量反對 
帝 國主義 ，了 結這個 角落的 戰鬥便 成了必 要。」 （註 四十九 
) 失敗 是不能 r 加以 鼓勵」 的。 牠必 須合理 的化成 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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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的時機 和决定 的地位 久已不 經一戰 的讓之 敵人了 ，但 
把 這件事 加以隱 瞞是必 要的。 香港的 罷工和 抵貨已 給一個 
獨立的 工人階 級的遠 景廣開 門戶， 且 已無可 比擬的 證明工 
人們 爲自己 利益而 活動的 才能。 但在 共產國 際和鮑 羅庭的 
敎導 之下， 中國共 產黨人 已毫無 感覺的 讓機會 錯過了 。省 
港工 人一定 得用高 價來償 付這一 r 勝 利」。 

罷工和 抵貨自 動取消 之後， 香港總 督喜氣 洋洋的 宣稱， r 
我們可 以很有 理由的 希望， 廣 州當局 目下將 作堅决 的努力 
， 以 重建法 律與秩 序。」 香港渴 想在兩 廣見到 r 一 個强大 
， 穩固和 開明的 政府； 我們應 樂得做 這一政 府的密 友和堅 
定不移 的擁護 者。」 （ 註 五十） 十二 月國民 政府遷 都長江 
， 在廣 東重建 r 法律與 秩序」 的任務 便交給 桂系軍 閥李濟 
深， 他已 攫得充 分統治 權了。 對付工 人的嚴 厲的警 察手段 
已實施 。强迫 仲裁一 切勞資 爭議， 禁 止工人 領有或 携帶武 
器， 禁止 工人擅 自捕人 及糾察 廠店等 一批緊 急法令 也頒布 
了 。 （ 註五 十一） 

爲了答 覆這些 手段， 糾察 隊及其 他工人 志願軍 r 奉 工人代 
表會 （ 這 個大會 是受共 產黨指 示的） 之令， 目下在 他們的 
立 塲未重 新確定 之前， 深居簡 出。」 （ 註五 十二） 共產黨 
人本來 在鼓動 改選參 加各省 國民黨 組織的 代表。 但 他們現 
在急於 取悅李 濟深， 便突然 把這種 鼓動停 止了。 （ 註五十 
三） 當李濟 深實行 改組， 委派 他自己 的私人 充任一 切要職 
之時， 他們不 發出半 句抗議 。他 們絲 毫沒有 致力於 有組織 
的抵 抗這種 反動的 進攻。 廣州被 軍閥緊 緊的相 •制 住了 。共 
產黨 人的投 降也完 成了。 （註五 十四） 

埃爾 • 勃 勞達， 譚曼尼 和約圭 • 杜里 奧合組 的共產 國際代 
表圑 於一九 二七年 二月十 七日抵 廣州， 當時 廣州的 情形恰 
妤正如 上述。 他們視 察一下 那尙殘 存的， 受 獨裁者 李濟深 
束縛住 的羣衆 運動的 外殼， 李濟深 吿訴他 們說： 「國 民政 
府永 遠不會 違反工 人階級 的利益 的。」 （ 註五 十五） 他們 
致電 慰問蔣 介石， 蔣又囘 電以示 歡迎。 （ 註五 十六）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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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國際 報紙的 第一個 報吿深 以身居 r 革命的 廣州」 爲榮， 
沒有 半黠提 到衝突 之事。 （ 註五 十七） 他們 在香港 糾察隊 
參加大 罷工遇 害者的 墓前獻 花圈， 上面附 有這樣 的題句 ： 
r 香港糾 察隊烈 士象徵 中國工 人階級 貢獻於 中國革 命及世 
界革命 之偉大 捐助。 」 （ 註五 十八） 

六個月 之後， 在事變 久已自 行發展 之後， 這 個代表 圑才用 
如 下的話 來寫及 牠訪問 廣州的 情形： r 北伐 正盛極 一時， 
廣州 商人聰 明的利 用聯合 戰線的 口號， 來免 除他們 替工人 
階級負 的義務 …… 廣州 無產階 級的若 干領袖 碰到資 產階級 
這種 聰明和 蠱惑的 策畧， 竟弄不 淸他們 的政策 …… （ 他們 
) 漠視了 …… 無 產階級 的基本 的階級 利益， 爲的是 害怕破 
壤和 資產階 級的聯 合戰線 …… 彷彿嚴 格遵守 一切反 帝和反 
軍閥底 r 聯合 戰線」 口號 的唯一 階級， 就是 無產階 級及其 
革命領 袖似的 …… 這無疑 是一個 錯誤， 這個 錯誤後 來使中 
國 工人階 級耗去 重大的 犧牲和 不少的 血。」 （註五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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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從廣州 到長江 


第六章 從廣州 到長江 


續民 黨移師 北向， 實行 以自己 的政權 來代替 其他軍 閥的政 
權 。牠出 師並非 反帝， 而 是和牠 妥協。 羣 衆們受 了欺騙 
， 相信國 民黨的 勝利一 定會澈 底改變 他們的 生活狀 况和一 
般民生 ■ — 共產 黨人根 本沒有 嘗試去 打破他 們這一 點盲信 
—— 於是他 們澎湃 起來， 把北伐 軍捲到 長江流 域去。 

勝 利是飛 快和驚 人的。 武裝力 量只不 過補助 一架龐 大的宣 
傳 機器， 這 架機器 勢不可 當衝向 前去， 牠解 放出來 的力量 
， 宛 如一列 爲步兵 開路的 坦克車 一樣， 推倒一 切敵人 。吳 
佩孚及 其盟友 的僱傭 軍隊遇 到這一 進攻， 弄 得手足 無措和 
癱瘓 起來。 一位目 撃當時 情形的 外人叙 述說： 「 一 個本地 
的間 諜機關 …… 正 在等着 幫助開 進來的 軍隊， 可靠 的嚮導 
可以 隨時應 需服務 ；在 某些情 形中， 軍隊尙 未抵達 之前數 
H ， 各 城鎭已 由小羣 （丨） 熱心家 …… 用國 民政府 的名義 
…… 佔領 了。」 （註 一） 在 實際戰 鬭中， 只 要有農 民部隊 
參加的 地方， 衝突總 是最兇 猛的。 鐵 路和電 報工人 使敵人 
交通 停頓。 農民 間諜把 所有敵 人參謀 部的秘 密供給 挺進中 
的 國民革 命軍。 

唐生 智是湖 南一個 軍閥， 他是 首先投 入國民 革命軍 的人們 
之一， 他於七 月十二 日佔領 長沙。 數星期 之後， 北 伐軍在 
長江 的岳州 城遭遇 北軍的 抵抗。 平江 農民及 粵漢， 萍株雨 
路 工人的 獨立行 動已替 北伐軍 肅淸了 道路。 農民嚮 導把北 
伐軍 帶到北 軍不知 道的淺 水灘， 使他 們能夠 渡過長 江一個 
支流， 從後 方抄攻 岳州的 防軍。 廣 州某報 欣然報 道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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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軍 驚爲天 降。」 （註 二) 十 二小時 之後， 八月二 十二日 淸’ 
晨， 國 民革命 軍進佔 岳州。 國民 革命軍 會師於 漢水、 長汇 
交流 處之三 大城， —— 漢陽， 漢口和 武昌， 漢陽 兵工廠 Kr 
工 人罷起 工來。 北方衞 戍軍狼 狽退出 該城， 國民革 命軍於 - 
九月六 日佔領 漢陽， 兩日之 後佔領 漢口。 武 昌衞軍 據守該 
城 的堅墻 厚壁將 達一月 之久， 後來由 著名的 「鐵」 軍担任 - 
攻破 。十月 中旬， 國民黨 的旗幟 已牢牢 豎立於 長江流 域的& 
中心 地了。 

此時， 蔣介石 在東方 經江西 推進， 旣 少驚人 成績， 勝 利亦: 
少。 蔣已限 制宣傳 機關的 活動， 且已隨 着軍事 的進展 ，採: 
取鎭 壓羣衆 運動的 手段。 這一黠 使五省 督辦孫 傳芳能 夠舉: 
行 頑强的 抵抗。 蔣介石 的進展 旣如是 遲緩， 他於十 月遂畧 • 
畧放鬆 宣傳的 限制， 事情 便進展 得比較 迅速。 南昌終 於佔; 
領了， 十 一月五 曰蒋的 軍隊到 達長江 岸邊的 九江。 

北伐 軍的勝 利與羣 衆運動 的廣大 擄展相 配合。 在湖南 ，十 ~ 
一 月末， 工會從 五縣發 展到四 十縣， 會員從 六萬增 至十五 
萬。 在 武漢， 在國 民革命 軍佔領 兩個月 之內， 已有三 十萬; 
以 上工人 和店員 參加雨 百多個 工會， 這些 工會均 統一在 
北 總工會 的旗幟 之下。 在工人 看來， 國民 革命軍 的勝利 就、 
是用 戰鬥力 量來改 善窮苦 的生活 水準的 信號， 這種 生活水 
準是 中外僱 主迫使 他們屈 就的。 武 漢受一 連串可 怕的罷 m 
震撼。 （註 三） 

更足 驚人的 就是農 民運動 的增長 。十一 月來， 湖南有 五十_ 
四縣組 織農民 協會， 登記會 員總數 有一， O 七一， 一三七 
人。 一九 二七年 一月， 這個數 目已超 過了雨 百萬。 （ 註四， 
) 農民最 先要求 減租， 廢 除苛捐 雜稅， 及要 求武裝 反對鄕 ■ 
紳。 鄕 政多數 落在農 民協會 手中， 而且 在湖南 很快便 採取- 
從 拒納一 切租税 以至公 然沒收 土地的 步驟。 

十二月 國民政 府從廣 州遷至 長江， 正 好處於 這種情 境中。 
勝 利的氣 燄與羣 衆運動 的飛黃 騰達使 r 左派」 的動搖 的小. 
資 產階級 政客暫 時吐氣 揚眉， 脫去蔣 介石耀 武揚威 於廣仲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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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迫使 他們表 現的寒 酸態。 他們 在羣衆 樹立的 政府講 量之: 
上， 高視 濶步， 傾 出激烈 辭句的 激流。 但他 們碰到 階級鬥 
爭的 現實， 却 退縮下 來了。 不久， 小 資產階 級急進 派的傳 
P 統 的呼聲 像哀號 一樣在 政府各 委員會 的辦公 廳內響 起來一 
一 『羣 衆走 得太遠 了！』 

y 漢口資 本家碰 到罷工 浪潮， 加 以頑强 的抵抗 。十二 月三日 
， 總商 會大肆 恫嚇： 如 不立即 採取限 制工人 鬥爭的 手段， 
萌 J 宣佈總 罷市。 鮑 羅庭， 共產 黨領袖 及他們 的國民 黨同僚 
〃趕快 應允。 三天 之後， 成立一 個仲裁 機關， 俾 『承 認合理 
p 的 （ ？ ） 增加 工資， 勸吿各 業循例 （ ！ ） 規 定工作 時間， 
'實 行改 善工人 的社會 待遇， 且 將僱用 及解僱 工人之 權完全 
-留在 僱主手 中。』 （註 五） 這個 機關的 人員由 國民黨 ，總 
上 會 和商會 的代表 合成。 牠的 决議將 『 約束 僱主和 僱員雙 
方。』 此外尙 計劃實 施勞工 立法： 規 定每月 最低限 度工資 
‘爲 十三元 —— 這個規 定雖然 可憐， 但始終 未實現 一一 同時 
， 又禁止 工人千 預 『 管琿 及僱傭 』 事宜； 『 但如果 情形於 
.工人 顯然不 利時， 他們可 提出抗 議。』 （註 六） 這 就等於 
、成 立一 個强迫 仲裁的 制度， 共 產黨人 曾一貫 在原則 上反對 
.這種 制度， 蓋這 種制度 的目的 在耗竭 工人階 級的創 意力， 
壤其組 織的戰 鬥力， 且一般 的使他 們背離 武勇的 階級鬥 
爭的 方法。 

:鮑 羅庭及 武漢的 國民黨 急進派 同樣想 逃避農 民運動 的責任 
。 他們避 免規定 一個農 民要求 的具體 政綱的 工作。 甚至國 
，民 黨民 十三政 綱規定 的二五 減租也 從未實 行過。 人 們倒還 
〜悲嘆 農民的 『過 火』， 而且 普遍的 害怕農 民走得 『 太遠』 

， 足 以傷害 各階級 的聯合 戰線。 北伐 時期提 供了一 個無比 
p 的 機會， 使我 們可以 從資產 階級的 影響， 從 蒋介石 在廣州 
h 所 建立的 資產階 級領導 中解放 羣衆。 但共產 黨領導 機關却 
不抓 住這個 機會。 牠倒還 去買好 國民黨 『 左派』 的那些 
嘲 C 弱 無能的 資產階 級急進 份子。 在上 海有三 位較有 批判頭 
: 腦的共 產國際 官員， 他 們於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十七日 寫一封 


179 


信給莫 斯科， 這 封信把 共產黨 領導及 共產國 際代表 的政策 
， 繪 成一幅 動人的 晝圖： 

『直 至一 九二六 年十月 ，無 論共產 國際執 委會代 表或中 _ 
共 產黨中 央都始 終沒有 採取多 少認眞 的方式 ，把 …… 農民 

問題 . 提 出來， 有之 亦不過 是中央 六月中 全會的 决議而 

已， 這道 决議完 全緩和 農民的 鬥爭並 號召和 「正 紳」 聯合 
…… 到了 十月， 一 個農民 要求的 政綱已 擬出， 但共 產國際 
執 委會代 表和黨 的領袖 一樣只 把牠視 爲一個 提交黨 大會的 
政綱 。經 過三四 個月的 時間， 這個政 綱沒有 出中央 大門一 
步， 等到 一月才 把牠發 給地方 組織。 但直到 如今， 黨關於 
農民 問題的 策畧， 實 質上一 黠沒有 改變。 壓制 農村鬥 爭以- 
及應 用制動 機於整 個農民 運動： 這一舊 路線尙 佔優勢 …… 
畏 懼農民 運動的 心理曾 經存在 而且現 在仍留 在黨中 。農民 
實行領 有土地 （ 即 由農民 佔領土 地）， 中央 稱之爲 r  一種- 
危 險的左 傾幼稚 病」。 牠不斷 的空談 r 和 正 紳及中 小地主 
聯合戰 線反對 土豪劣 紳」。 （十 二月 三十曰 湖南報 吿）。 
「正 紳」 的字眼 當時發 現於一 切黨的 文件及 重要同 志的文 
章中。 這 樣用道 德範疇 來代替 社會範 疇實際 上就等 於停止 
農村中 的革命 運動。 

『十二 月中全 會有國 際代表 參加， 通過了 一道關 於農民 
題的决 議案。 在這 個决議 案裡找 不出半 句話涉 及土地 政綱、 
及農民 鬥爭。 這 個决議 案對於 當時最 迫切的 問題沒 有半黯 
答覆； 農 民政權 的問題 是以否 定來答 覆的。 牠說 ，農 民政. 
權的 口號千 萬不要 提出， 以 免嚇跑 小資產 階級。 因爲漠 ® 
農民 革命， 結果 黨的領 導機關 便停止 農民武 裝…”  • 

『 黨 在工人 運動中 的策畧 與牠的 農運策 畧無異 。首先 ，黨 
對牠就 估計得 非常低 且缺乏 注意。 中央 沒有工 會部。 一百 
萬以 上有組 織的工 人沒有 指導的 中心。 工會脫 離羣衆 ，多 
分尙爲 上層的 組織。 政 洽和組 織工作 到處爲 强迫所 代替， 
但 最重要 的事情 還是： 改良主 義的傾 向在革 命的工 會運動 
內 外生長 起來了 …… 拒 絕支持 和防衞 工人底 經濟要 求的事 


情也發 生了。 因爲 害怕工 人運動 的初步 增長， 黨在 廣州贊 
成强迫 仲裁， 後來在 漢口也 幹出同 樣事情 （ 强迫仲 裁的觀 
念本 身就出 自鮑羅 庭）。 黨的 領袖害 怕得特 別大的 就是非 
產 業工人 的運動 . 

『中央 在十二 月中全 會中報 吿說： r 决定我 黨關於 中小資 
產 階級的 策畧， 在我們 看來是 異常困 難的， 因爲非 產業工 
人 及店員 的罷工 只是小 資產階 級自身 內部的 衝突。 兩方面 
( 即 僱主和 工人） 都 是民族 統一戰 線所必 需的， 我 們不能 
支持 雙方， 我們也 不能守 中立。 …… 在生 產生活 必需品 （ 
米 ，鹽 、煤、 柴等） 的商 號中， 僱員 如有一 分可能 用和平 
方 法取得 讓步， 便千 萬不要 訴諸罷 工。」 

『 因此， 黨便 放棄了 對非產 業工人 ，即， 中 國工人 階級之 
大 多數的 保護和 支持， 且拿與 小資產 階級聯 合戰線 的必要 
掩蓋這 一點。 想不 到事情 却非常 明白： 成 問題的 與其說 
是 小資產 階級， 尤其 是手工 業者， 還 不如說 是商業 中等資 
產階級 …… 黨的 領導也 害怕武 裝工人 • 

『 周恩來 同志在 他的報 吿裡， 表明黨 對軍隊 態度的 特色。 
他對黨 員說： r 走入國 民革命 軍去， 鞏 固牠， 提高 牠的作 
戰 能力， 但在 那裡不 要進行 任何獨 立的工 作。」 直 到最近 
，在 軍隊中 還沒有 核心。 我們充 當政治 顧問的 同志， 只是 
*忙於 替國民 黨做軍 事和政 治工作 …… 

『我 們的同 志希望 藉助於 種種拉 攏和反 對等， 來維 持軍隊 
#的 均勢， 但 他們却 從沒有 想起去 奪取牠 …… 國際 代表特 
: su 激昂的 否認在 軍隊中 做政治 工作的 可能性 。十二 月中全 
-會通 過一道 决議， 要在軍 隊中建 立核心 （ 當 然只限 軍隊的 
上級 長官， 在 兵士中 是禁止 實行這 一决議 的）， 又 在是年 
一月， 當其他 俄國同 志 （ 已 不是第 一次） 提 出在軍 隊中工 
作的 問題時 ， v •同志 （ 附 註一） 已 嚴厲表 示反對 核心的 
- 趣織。 他先 是吿訴 m 同志 （ 附 註二） 說， 莫 斯科已 决定不 

( 附 註一） 衞金 斯基。 

( 附 註二） 曼 達利安 (Madalyan) 


181 


成立 核心， 隨後他 便指出 組織牠 們之不 可能； 第一， B; 
爲軍隊 的上級 長官， 尤 其是蔣 介石一 定把牠 看成共 產黨人 
的陰謀 詭計， 這 樣就會 把關係 弄彊； 第二， 廣 州軍隊 是不: 
易從 下面受 影響。 當有 人提議 吸引工 人及共 產黨員 …… 咸 
時 吸引農 民及農 會會員 …… 大批 加入軍 隊時， 他用 種種藉 
口把牠 （提 議） 棄置 一旁， 他宣 稱誰也 無法把 他們弄 到軍: 
隊裡， 這件事 是永無 什麽結 果的， 現在 也沒有 徵募新 兵的、 
事情 ，等等 。而 且， 因爲 他不敢 在原則 上成爲 武裝工 人問^ 
題的反 對者， 他便找 出累千 困難， 指出 武裝工 人是不 可思> 
議的， 我們不 能在任 何地方 找到武 器等。 

『而 且， 有 幾打連 長和幾 個圑長 是共產 黨人， 他們有 很大: 
影響， 以 外還有 一圑人 是共產 黨的， 經過所 有這些 線索可 
以進行 龐大的 工作。 但是由 於害怕 使軍隊 革命化 （ 若千露 
的領袖 是充満 這種害 怕心理 的）， 在 軍隊中 工作的 一些孤 
立 的同志 竟離開 了黨， 變成了  r 個 人的」 共產 黨將官 …… 
雖然 國際代 表經過 一番長 期抵抗 之後終 於答應 我們， 必須: 
把黨的 軍隊工 作加以 改組， 但他後 來一黠 也沒有 實現這 一 
改組 。我們 甚至還 不曉得 他是否 向中央 提過這 件事。 』 （ 
註七） 

在 上引的 話裡， 這幾 位官吏 批評家 小心翼 翼的避 免說出 
羅 庭和衞 金斯基 只是在 中國執 行史大 林和布 哈林在 莫斯科 
所 指示的 政策。 受 鮑羅庭 和衞金 斯基監 督的中 國共產 黨令寬 
導， 牠的致 命政策 是共產 國際所 採取的 路線的 無可挽 囘的& 
結果。 一九 二六年 三月， 恰當 蔣介石 政變的 前夜， 共產國 * 
際第六 次中全 會已批 准工農 與資產 階級的 聯盟， 且保證 $ 灸 
者得 到無產 階級的 擁護。 三 月二十 日政變 之後， 牠 故意隱 
匿 廣州政 權轉入 蔣介石 庇護的 國民黨 極右派 手中的 事實。 
後來 不久， 蘇聯 共產黨 的政治 局贊成 （ 只有 托洛次 基一票 : 
反對） 蔣 介石的 國民黨 以一個 『 同 情黨』 的資 格加入 共產: 
國際。 （ 附 註一） 

托 洛斯基 寫道： 蔣介石 『準 備充當 一個劊 子手的 角色， 他 


182 


满 想得到 世界共 產主義 的掩護 —— 他果然 得到牠 。 』 （註 

.八） 

-一九 二六年 十月， 莫斯科 史大林 一一 布哈林 的領導 機關通 
-電中 國共產 黨人遏 抑農民 運動， 以免 趕跑那 些領導 勝利的 
:北伐 的將軍 。等到 碰到事 實時， （註 九) 史大 林後來 承認曾 
拍發 過這一 電報， 更可注 意的就 是他自 認這是 『 一 個錯誤 
J ， 不過他 趕忙補 加一句 話說， 牠於 數星期 之後已 『取消 
J 掉了 （註 十） 。這個 『 取消』 包含 在共產 國際第 七次中 
- 全會的 指示中 ，這個 指示用 空泛的 字句， 更 小心的 着重指 
,,,出 土 地革命 對中國 反帝鬥 爭之重 要性。 但 同時， 他 們藉複 
式簿 記之法 （ 這種記 帳法現 在在共 產國際 中已成 慣例） 替 
砟 國共產 黨人擬 就一個 詳明和 具體的 政綱， 這一政 綱要求 
&中 國共 產黨人 愈益要 遏抑幾 千百萬 農民底 動亂的 蠭起。 
、公開 言論與 實踐的 裂隙是 共產國 際底機 會主義 的結果 ，牠 
-抽 象地公 開承認 無產階 級政治 獨立的 原則， 但牠却 具體地 
實現投 降資產 階級的 政策。 史 大林， 布哈林 之流在 他們的 
:充 满空話 和狡猾 的决議 案裡， 把這些 IH 相反 對的要 素統一 
..在 一起， 而且把 他們表 現成儼 然一個 統合的 整體。 等到他 
•們 的實 踐招致 不幸的 時候， 他 們就往 往可以 引證他 們的公 
網 言論， 而 諉過於 他人的 實踐。 

一 九二六 年十一 月共產 國際第 七次中 全會通 過之中 國問題 
:大綱 (註 十一) 認爲 『大 資產階 級之逐 漸放棄 革命在 歷史上 
.是 必不可 免的』 。當需 用一些 引證來 證明共 產國際 『預 見』 和 
『 預言』 每一件 事時， 這句 話後來 便愈用 愈俗。 但 牠原來 
_ 的下 文却包 含如下 幾句： 『這 並非 表示資 產階級 整個階 
t 「級已 被 逐出民 族獨立 的鬥爭 之外， 因 爲甚至 大資產 階舉的 
.:某 一部分 在某一 時期內 尙能夠 與中小 資產階 級一起 接近革 
/命 …… 無 產階級 當然應 該寬大 的利用 資產階 級這些 層份， 

( 附 註一） 蔣的私 人心腹 邵力子 以國民 黨友誼 代表的 
資格參 加一九 二六年 十一月 的第七 次國際 中全會 ，證 
明國民 黨在國 際內取 得黨員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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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祂 們目前 尙積極 幫助反 帝和反 軍閥的 革命鬥 爭。』 

這 個大綱 警吿： 『資產 階級』 正設法 『摧毁 革命』 ，但密 
切 注視中 國眞實 事變的 工人却 無法在 這個文 件的字 裡行間 
找出 半句話 把這一 可怕的 『警 吿』 翻 譯成與 中國事 變直接 
有關 的人名 ，日 期， 政黨和 地黠。 『摧毁 革命』 暗 指具有 
一種極 端具體 性質的 活動。 誰在摧 毁牠？ 在什 麽地方 ，什 
麽 時候， 又怎樣 摧毁？ 關於這 一黠， 這個大 綱沒有 提過半 
句話 。蔣介 石到底 如何？ 三 月二十 日政變 ，廣州 工人的 受_ 
壓， 在廣 東省和 蔣介石 北伐軍 後方對 農民的 屠殺到 底如何 
? 所 有這些 事情， 都 沒有一 句話， 沒有 一個字 談及。 這個 
大 綱毫無 解釋， 毫無 思索的 包含一 句話， 提到這 一事實 ： 
『工農 運動， 即 在廣東 省也曾 經必須 要克服 許多困 難。』 
中國 共產黨 代表譚 平山在 他的報 吿裡， 神秘 地指出 r 今年 
廣州 的三月 事件』 是 『 資產階 級方面 想向無 產階級 奪取革 
命領 導權的 企圖』 ，但假 如官方 紀錄可 靠的話 ，他 從沒有 
第二次 提起這 句話， 其他 任何人 也沒有 提過。 （ 註 十二） 
史大林 於十一 月三十 日親自 向中國 代表保 證說， 『大 資產 
階級極 度薄弱 …… 中國 農民領 袖的責 任一定 不可免 要落在 
中 國無產 階級的 手裡， 中國無 產階級 較之中 國資產 階級紙 
織得 更好， 而 且更積 極。』 （註 十三) 共產國 際各支 部及恤 
們的代 表竟相 信人們 給他們 的保證 ： 『 資產 階級』 雖然也 
許 要設法 『摧 毁』 革命， 但 蔣介石 IH 使牠 （ 革命） 不斷勝 
利。 當蔣 的私人 代表邵 力子以 國民黨 友誼代 表之資 格現身 
於講台 上時， 他們給 他一頓 狂風暴 雨的大 喝采， 且起立 唱^ 
『 國 際歌』 來 慶祝他 。邵 —— 紀錄中 稱爲邵 『 同志』 一 ■ 
『 以 國民黨 名義』 宣稱 『 我們期 待共產 國際及 牠的一 切附' 
屬黨 的支持 …… 共 產國際 萬歲！ 世界 革命萬 歲！』 這種巍 
心 是難以 形容的 。（註 十四） 

史 大林完 全嘵得 蔣介石 軍隊的 進展已 等於在 廣州和 許多據 
鄕， 對罷 工施行 流血的 鎭壓， 破壤工 會和鎭 壓農民 運動， 

( 註 十五） 但他談 到蔣介 石的北 伐時， 仍 然說： r 廣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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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進 展等於 對準帝 國主義 打撃， 對 準其中 國代理 人打擊 
。 牠又 等於一 般的替 中國一 切革命 份子， 特 殊的替 工人們 
取 得集會 自由， 罷工 自由， 出版 自由， 結社自 由， • 在中 
國 並不是 非武裝 的人民 反對他 們本國 政府的 軍隊， 而是武 
裝的人 民採取 革命軍 的形式 （ 來 反對政 府的軍 隊）。 在由 
國， 武裝 的革命 正 在反對 武裝的 反革命 。這 是中國 革命的 
特點 之一， 也是 其優黠 之一。 

『最 重要 的，』 史 大林往 下說， r 並 不是廣 州政府 的資產 
階級民 主性質 （ 這個政 府形成 未來全 中國革 命政權 的核心 
) 。 最重要 的事情 還是： 這個 政櫂是 一個反 軍閥的 政權， 
而 且這個 政權的 每一步 發展總 是對世 界帝國 主義施 行一個 
打撃， 因此， 又是 有利於 世界革 命運動 的一擊 。 』 （註十 
六） 

*  r 資 產階級 』 確乎 『 不可 避免要 放棄』 革命， 但牠 的主要 
代理 人蔣介 石却是 『武裝 革命』 的 英勇的 領袖， 而 牠的主 
要代理 機關， 廣 州政府 却是反 軍閥和 反帝的 閃耀的 鎗尖， 
牠 『雖然 具有資 產階級 民主的 性質， 但實質 上和客 觀上却 
包 含無產 階級， 農民及 城市小 資產階 級底革 命聯盟 的革命 
的民主 小資產 階級獨 裁的萌 芽』。 （註 十七） 還有 比這更 
使各 國共產 黨人， 尤其 是中國 共產黨 迷失方 向和糊 塗混亂 
的麽？ 

第七 次中全 會的大 綱關於 土地革 命說出 大胆的 話來： 『土 
地問題 …… 是目 前 局勢的 中心點 …… 不勇敢 的解决 土地問 
題， 不支持 農民羣 衆底全 部政治 經濟的 目的， 這是 革命的 
一個 眞正的 危險。 如果 因爲害 怕失去 一部分 資本家 階級底 
不 確定的 和不守 信義的 合作而 不把農 民運動 的政綱 放在民 
族解放 政綱的 首位， 這是錯 誤的。 』 （ 註 十八） 

這 大槪就 是十月 通電的 『取 消』， 這 個通電 曾命令 壓制農 
民， 其目的 疋是想 使資產 階級底 『不確 定和不 守信』 的合 
作 能繼續 不斷。 但 是檢查 一下這 次新的 勇氣， 不過 數行之 
後， 該 大綱便 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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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認 爲中國 共產黨 必須宣 佈土地 國有爲 無產階 級農民 
政綱 的基本 要求， 但在 目前， 牠應視 中國領 土各不 同部分 
底經 濟和政 治的特 性來區 分牠的 土地策 畧。』 

替中國 共產黨 人擬就 的具體 的農民 政綱， 原 來發現 有這種 
隱伏的 限制。 共 產國際 一點也 不跨越 國民黨 的自由 改良政 
綱， 牠要求 減租， 調整 税收， 信用 借欵， 政 府支持 農民組 
織和 武裝， 『沒 收廟堂 寺院土 地和屬 於反動 軍閥的 土地。 

』 當史大 林談及 無產階 級的政 綱式的 要求及 提出產 業國有 
的口 號時， 他暗示 同樣的 『策 畧的 區分』 。他 立刻 補充說 
: 『這 件事首 先提出 某些企 業的國 有化的 問題， 這 些企業 
的 業主是 以對中 國人民 特別仇 視和特 別冒犯 著名的 。（註 
十九） 

這句 話又把 中國已 通用的 『正』 ， 『劣』 紳 的範疇 再生產 
出來。 牠把 牠們擄 大而爲 『 反動的 』 （是 『 進 步的』 的對 
稱 吧？） 軍閥 ，和 『 特別仇 視的』 （ 是 『友 誼的』 的對 
稱 吧？） 產業 工人剝 削者。 這 種機械 論調在 這裡只 是簡單 
的用 來完全 『取 消』 上 述那個 大綱的 冠冕堂 皇的激 烈主義 
， 同時 又隱蔽 （ 但只是 畧微地 隱蔽） 共產國 際對資 產階級 
的 投降， 共產黨 人奉令 去支持 農民的 『 全部』 要求 —— 
而農民 也已經 在要求 土地。 但 同時共 產黨人 又要局 限於鼓 
動僅 僅沒收 『 反動 軍閥』 的 土地。 國 民黨勢 力一旦 伸展到 
每一 個地方 暴君的 地盤， 這個暴 君便立 即加入 國民黨 ，這 
不是事 實麽？ 他於 是成了 『武裝 革命』 的一 部分， 而他的 
土地照 理也成 了不可 侵犯， 跟着所 有他的 黨羽， 他 的親戚 
， 他的 擁護者 一 亦即 他治下 所有地 主的土 地均成 了不可 
侵 犯了。 當 廣東， 湖南 和江西 的農民 伸手去 奪取土 地時， 
他們已 發現這 一勲。 共產國 際在上 述大綱 中又批 准保障 『 
軍 官的土 地』， 這成了 土地革 命的一 個圈套 ，。牠 受 了共產 
黨 人支持 之後， 又成 了保護 整個地 主階級 的主要 支柱。 
這種 『 土地 革命』 就是蔣 介石也 樂於擁 護的。 邵力子 『同 
志』 對中全 會說： 『蔣介 石同志 （同 志！ ） 對國民 黨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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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演講， 宣稱假 如中國 革命不 能正確 的解决 土地， 亦即農 
民 問題， 牠就是 不可思 議的了 …… 我 們相信 國民黨 在共產 
黨及 共產國 際的領 導之下 ，將完 成牠的 歷史任 務！』 （註 
十二） 

蔣介石 相信在 『共 產國際 領導』 之下， 國 民黨將 『完 成牠的 
歷史任 務』， 這 是一個 可怕的 眞理。 只要這 領導把 中國共 
產黨 人及羣 衆們一 道縳在 資產階 級及其 政府戰 車上， 這一 
黠是 不能有 半點懷 疑的。 上述 的大綱 也着重 說明這 一黠。 
全 部政綱 是經過 而且由 國民黨 政府來 完成的 。這個 大綱說 
: 『 共產黨 任務就 在於監 視廣州 政府實 施這些 手段， 作爲 
土地 革命更 進一步 發展的 一個過 渡。』 出乎意 外的， 這個 
大 綱承認 『 自該政 府產生 以來， 牠已 實際握 在國民 黨右派 
的 手中』 ，但 隨後 牠又補 充說： 『最 近的事 變指出 共產黨 
人 必須參 加國民 政府， 支持左 派去和 右派底 薄弱的 （？ ） 
和動搖 的（ ？ ）政 策鬥爭 （ ？ ） 。 『最 近的 事變』 —— 又 
是不 加說明 —— 已確 實證明 『左 派』 是公然 侵犯底 和强有 
力底 右派的 薄弱和 動搖的 俘虜。 命令 共產黨 加入這 一政府 
且使 他們拋 棄他們 自己的 强有力 的獨立 攻勢， 只不 過使他 
們 始終做 『左 派』 的唯 命是聽 的俘虜 吧了。 

一切 政權歸 國民黨 政府， 而且 毫無疑 問的服 從牠！ 布哈林 
在列 寧格勒 黨大會 裡說： 『實 際上所 謂新奇 的事就 是：現 
在 中國革 命已具 有一個 中心， 這個中 心已組 織成一 個國家 
政權。 這 件事有 莫大的 意義。 中國革 命已經 經過了 人民大 
衆反對 現政府 的發展 階段。 中 國革命 當前階 段的特 色便在 
於這一 事實： 革命力 量已組 織成一 個國家 政權， 這 個政權 
具 有一枝 IE 規的， 有 紀律的 軍隊。 …… 這些 軍隊的 進展， 
他們 的輝皇 的勝利 …… 是革命 進程的 特殊方 式。』 （註二 
十一） 

人民大 衆已無 須作反 『 現 政府』 的 鬥爭。 現 政府尙 代表城 
鄕剝 削者的 利益， 牠的 將軍們 已在鎭 壓羣衆 運動， 但這是 
『革 命進程 的特殊 方式』 。譚 平山不 自覺的 總括這 個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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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調: 

『我 們必 項保障 農民的 利益， 但另一 方面我 們又必 須維持 
和鞏固 國民革 命運動 的聯合 戰線。 在 這樣矛 盾的局 勢裡， 
維 持一個 正確的 策畧路 線是不 容易的 （丨） …… 在 這個問 
題上， 我們完 全採納 布哈林 同志的 觀黠： 發 展中國 的農民 
運動， 同 時又在 反帝的 國民運 動中， 維持人 民中一 切階層 
的聯合 戰線。 』 （ 註二 十二） 

這就是 和解不 能和解 之事的 企圖。 『發 展』 農民運 動而仍 
舊保 持與資 產階級 的聯盟 是不可 能的， 假 如這一 『發 展』 
做出牠 的邏輯 的結論 —— 沒收地 主土地 的話。 人們 强要中 
國共產 黨人騎 兩匹背 道而馳 的馬， 而 在俄國 反對派 和中國 
內有人 發言， 稱 這件事 是做不 了的， 便立即 遭受叱 責了。 
史 大林及 中全會 的其他 發言人 嚴厲的 打擊中 國共產 黨人退 
出國 民黨的 要求。 『這 是一 個極大 的錯誤 …… 』 史 大林說 
。 （註二 十三） 米夫是 後來史 大林派 的主張 『民族 統一戰 
線』 的 老手， 當他 偶然重 温一下 列寧的 提綱， 提議 在中國 
農村 中創立 蘇維埃 之時， 史大林 粗暴地 叫他嚴 守秩序 ，他 
趕快 退縮。 

第七 次中全 會决議 案談及 『 非資 本主義 發展的 道路』 及 『 
土地革 命』， 但驰 却定立 一 •個 政策 ，這 一 "政 策所根 據的並 
非 工農的 利益， 而 是這些 利益的 犧牲， 而犠 牲這些 利益的 
苦 衷就是 顧全與 中國資 產階級 的投機 聯盟。 不惜犧 牲一切 
保 存這一 聯盟， 這就是 共產國 際駐華 代表， 是漢口 的鮑羅 
庭和上 海的衞 金斯基 所負的 任務， 他 們的見 解使中 國共產 
黨領 導硬化 於階級 合作的 模型中 。他 們並沒 有敎中 國共產 
黨人 信賴幾 千百萬 羣衆的 力量， 毅然 走入工 廠和田 野中， 
這 幾千百 萬人在 一九二 六年末 數月間 已從事 反對他 們底剝 
削 者的鬥 爭了。 

農 民運動 的驚人 生長， 配合着 一九二 六年全 年在一 切重要 
產業 中心發 生之無 比深入 和緊張 的罷工 浪潮。 不完 全的紀 
錄指出 一九二 六年罷 工總次 數爲五 三五， 一 九二五 年則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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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八 。有一 百萬以 上工人 直接捲 入這些 罷工中 。多 數罷工 
是經濟 要求的 鬥爭， 如增加 工資， 改良 工人生 活等。 牠們 
中半數 以上是 完全或 部分勝 利的。 一 位調查 者光是 根據那 
些有充 份材料 可援的 罷工， 估計百 分之四 九 • 七 o 是全部 
勝 利的， 百分之 二八. o —是 部分勝 利的， 只有百 分之二 
二. 二 九是失 敗的。 （註二 十四) 這些統 計不言 而喻， 中國 
工人正 空前未 有的抬 起他們 的頭。 是 年末， 罷工浪 潮已超 
出經濟 要求的 平面， 走到公 開政治 鬥爭的 平面。 漢 口工人 
只藉驚 人的一 撃便把 反帝鬥 爭的方 向操縱 在自己 手裡。 
一九二 七年一 月三曰 下午， 在 漢口英 租界的 邊界上 發生一 
次大 示威。 英人 腦際尙 新鮮留 着一九 二五年 五冊的 記憶， 
他們於 翌曰自 動撤退 他們的 海軍陸 戰隊。 國 民政府 的領袖 
們 受街頭 示威所 驚嚇， 較 之英人 更甚， 他們 贊成於 海軍及 
義勇 隊撤退 之後， 担任巡 守英租 界之責 。一 月四日 下午， 
工人 復集合 於租界 邊區。 他們 『發現 租界只 由他們 本國人 
巡守， 又 發現牠 並沒有 眞正從 英人手 收囘， 於是曄 然大呼 
r 現在 奪囘牠 吧！」 …… 幾隊 苦工動 手把租 界週圍 的障碍 
物 撤除。 堆在租 界一切 馬路入 口處的 沙包都 破開， 沙粒撤 
在街 道中， 袋子拿 走了。 鐵絲 網通通 移走， 所有其 他障碍 
物都 撤除了 …… 在英租 界的街 道上， 外國人 的曰子 完結了 
」 。 （ 註二 十五） 隨着 發到上 海及外 國去的 電報， 轟傳着 
『暴 徒』 焚掠 搶刼的 消息。 事 實上， 一般目 撃其事 者也迫 
得 承認， 勝利者 『在租 界通衢 大道上 歡欣鼓 舞了一 兩日， 
對外人 也有幾 宗侮慢 和恫嚇 的事； 但 沒有幹 出人身 侵犯的 
事， 房屋 也沒有 被闖進 的。』 （ 註二 十六） 

雨日 之後， 九江英 人在摹 衆行動 的威脅 之下， 趕快 撤離該 
城， 九江英 租界結 果也同 樣被收 囘了。 而同 樣關於 暴行的 
消息 也遍傳 起來。 六 個星期 之後， 一 位著名 的英國 記者， 
阿爾梭 • 蘭 辛訪問 九江， 視 察幾間 『 受 侵害的 』 房屋 ，這 
些房屋 是特別 封存以 待調查 者的。 他 寫道： 『這次 搶刼在 
我 看來， 似乎是 極無效 果的， 樓 板舖満 扯破的 紙頭， 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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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 外人準 備離家 時留下 來的； 沙發 椅及床 褥的角 頭破裂 
了  ••… •家 具很少 破壤， 窗戶沒 有動， 甚至一 盞極簡 陋的徒 
有其表 的掛燈 也沒有 破壤， 這 盞燈假 如是我 就把牠 摔碎了 
…… 看到 這件事 是很奇 怪的： 那天 （一月 七曰） 下 午六黠 
， 有十 五個人 （ 兩個 男人， 其餘是 婦人） …… 從牯 嶺下來 
， 道 經中國 街道入 租界， 而後 落船， 沒有受 什麽困 擾。』 

( 註二 十七） 

漢口 收囘英 租界是 漢口工 人的自 發行動 。三 位共產 國際官 
員在他 們從上 海寄發 的信中 寫道： 『沒 有一 個人預 見一月 
三曰 的事變 。漢口 工人之 佔領租 界是自 發的， 並未 受政府 
， 國 民黨， 或我黨 的任何 領導。 他們 通通都 猝然碰 到羣衆 
的自 發行動 所造成 的旣成 事實， 而且 他們通 通都不 得不去 
對付 牠。』 （ 註二 十八） 

就帝國 主義者 而言， 尤其是 就英人 而言， 漢 口事變 所盡的 
作用是 促成他 們向羣 衆運動 退却的 政策， 這 一政策 在一九 
二六年 的期間 已開始 出現。 這一 政策有 雙重的 性質。 牠的 
第 一個性 質就是 作種種 讓步， 這些讓 步足以 引誘中 國資產 
階級 建立一 個新基 礎來共 同反對 羣衆的 行動。 但這 一點是 
伴同武 力的誇 示和應 用的， 而 武力應 用之目 的就在 提醒中 
國資產 階級， 使 牠知道 帝國主 義的特 權不能 也不會 不經一 
戰而 放棄。 這一政 策將威 迫和利 誘結合 起來。 一九 二六年 
八 月三十 一日， 列强簽 訂一個 合同， 規定交 還上海 會審公 
廨於 一九二 七年一 月一日 實現。 簽約 之後， 不過數 天功夫 
， 英 國的炮 艦便無 情的炮 撃長江 萬縣， 爲了 報復一 件小小 
的船務 爭執， 竟 使手無 寸鐵的 平民罹 受無妄 巨災。 這件事 
令人 猛醒： 原來 『 炮艦 政策』 尙繼續 有效。 

遠在十 二月， 當國民 政府遷 都漢口 之時， 英國 閣員， 米爾 
斯 • 藍 辛勛爵 已派來 漢口， 他 負的正 式使命 是尋求 可能的 
妥協 途徑。 日美 政府也 同樣派 遣特別 外交代 表和武 漢政府 
弯渉 。一九 二六年 十二月 十八日 ，英政 府鑒於 在華英 人的又 
騖文 怒的狼 狽狀態 ，把 一通備 忘錄諮 送一九 二二年 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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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的 其他簽 字國， 提議 逐漸取 消外人 的條約 特權。 一九 
二七年 一月二 十七日 ，英 政府 又以同 樣的建 議公平 的諮送 
於 北京， 武漢兩 政府。 同一 星期， 美 國國務 卿宣布 他的政 
府 决意參 加妥協 談判。 依 照這一 政策， 英國 政府承 認漢口 
的旣成 事實， 且進行 談判， 結 果簽訂 了二月 十九日 及三月 
二曰 的陳歐 （ 歐梅萊 O’malley  ) 協定， 這兩 個協定 規定把 
漢口， 九江 兩租界 交還中 國政府 管轄， 這一 屈服在 其他通 
商口 岸的英 國僑民 看來， 彷彿 是世界 末日來 臨似的 。（註 
二 十九） 但 他們尙 感満意 的就是 新來的 軍隊和 軍艦。 帝國 
主 義者用 一隻手 撫愛， 另 一隻手 則準備 打撃。 武裝 千涉的 
威脅已 臨在中 國資產 階級的 頭上， 但 帝國主 義者尙 希望他 
們的中 國寵臣 齊心協 力去摧 毁羣衆 運動， 而 他們的 主要戰 
畧就 以此爲 目的。 

漢口的 小資產 階級政 客曾爲 工人的 勇氣所 驚嚇， 當 他們驚 
魂已定 之時， 英 國底退 却和讓 步的奇 怪現象 又使他 們振作 
起來。 他們欣 然參加 談判， 且陡 然爲陳 歐協定 所眩惑 。他 
們 慶祝此 舉爲陳 友仁的 『外 交勝 利』。 但其 實使强 有力的 
英國低 頭的却 是漢口 的卑微 的苦力 和他的 同志。 

共產黨 領袖也 呆然若 失了。 『共 產黨 中央怎 樣響應 漢口的 
事 變呢？ 首先， 牠一 點也不 想響應 …… 中央 的意見 認爲激 
怒 外人和 小資產 階級是 不必要 的』。 （註 三十) 又： 『漢 口工 
人 之奪囘 英租界 …… 不 僅於實 現時沒 有經過 黨的領 袖承認 
， 就是 事後， 中央 也認爲 此舉是 不正確 的』。 (te 三 十一） 
伹一 月三日 事變 的心理 上的影 響到底 使武漢 左派領 袖對蔣 
介石 的態度 强硬起 來了， 雖 然這也 只是暫 時的。 蔣 已駐足 
於江西 的省會 南昌， 右派 領袖均 來此歸 附他， 而黃 郛和王 
正廷 之流的 拉線人 也奔走 於此， 想拉蔣 與日人 聯合， 且甚 
至想 經過張 作霖的 秘使楊 宇霆的 幹旋以 促成蔣 張聯合 。蔣 
的眼 睛盯着 上海， 因爲 上海是 買辦制 度的首 要經濟 和根據 
地 ，又是 中外金 融資本 的堡壘 ，在 未奪 取這個 具有現 成基金 
， 且 直接接 近大資 產階級 的重要 中心地 之前， 蔣介 石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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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黨 的支配 權操縱 在他自 己 手裡。 他 要求政 府的所 在地應 
在南昌 。他 要國 民黨的 中央執 行委員 會在他 的監督 之下開 
會於 南昌。 他甚至 於一月 十日匆 促赴漢 提出他 的要求 。但 
該地 的小資 產階級 急進派 （ 包括鮑 羅庭） 此 刻因爲 受了對 
英 勝利及 他們後 面羣衆 運動底 力量所 鼓舞， 他們便 有足夠 
的勇氣 給蔣以 冷遇。 甚 至鮑羅 庭在蔣 出席的 宴會上 也說了 
幾句有 所指而 發的， 提 及爭權 軍閥的 諷語， 他覺得 有點兒 
大胆了 ，他 『立 即驚惶 退縮』 ，說： 『我害 怕我犯 了一個 
錯誤 …… 我們之 攻撃蔣 介石這 由一般 輿論的 壓迫唤 起的， 
我不知 道我做 的是否 正確。 』 （ 註三 十二） 

蔣匆遽 離漢。 囘 到南昌 之後， 他公開 宣布他 立意消 滅共產 
黨人 。他於 二月十 九日演 講道： 『同 盟會 （國 民黨 前身） 
之所 以無法 建立一 個有秩 序的共 和國， 就是 因爲牠 的隊伍 
太 多性質 不同的 份子， 無法 合作。 有 ……反 動和反 革命份 
子妨碍 工作。 這 些人現 在仍然 太多。 旣然他 們不是 眞同志 
， 現在 是開除 他們的 時候了 …… 在我 們當中 不應再 有異見 
和 派別！ 我旣然 與孫文 學說的 忠實信 徒見知 於世， 我就有 
權 利說， 每 一個眞 黨員應 該就是 孫文學 說的忠 實信徒 。誰 
違 背孫文 指示的 目的和 方法就 不是同 志而是 敵人， 敵人不 
應留在 我們中 間』。 （註三 十三） 三 月七日 蔣又發 出一張 
傳單， 這次 是攻擊 鮑羅庭 及其他 俄國顧 問的， 但尙 言明仍 
繼續 維持與 蘇聯的 友誼。 他說： 『並非 （ 俄 國的） 政策要 
苛待 我們， 雖然牠 的代表 已行爲 不軌， 侮辱 我們的 每一運 
動， 我 仍相信 這與俄 國無關 ，（這 些） 只是 代表們 的個人 
行動罷 了』。 （ 註三 十四） 蔣 將風傳 他與奉 系及曰 本談判 
的謠言 歸罪於 『 一二個 人』， 他認爲 這 『 一二 個人』 心懷 
惡意， 想損害 他的革 命貞潔 之名。 

三 月十日 ，武漢 急進派 召集國 民黨三 中全會 於漢口 ，他 們的 
勇氣表 現在這 次會議 的决議 案中。 鮑 羅庭及 其同僚 在會中 
通 過一批 提案， 這些提 案紙面 上决定 蔣介石 一年前 獲得的 
櫂力 歸還於 正式黨 機關。 從前授 予蔣的 緊急權 撤消了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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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也重新 成立。 蔣介石 『 辭去』 中央執 行委員 會主席 
職， 中 全會幷 把主席 一職也 廢除， 以 表示反 對集中 太多權 
力 於個人 手中。 同時 又通過 决議， 整 頓國共 兩黨的 『合作 
』 ， 邀 請共產 黨選派 『 負責同 志參加 國民政 府及各 省府』 

， 分 担政治 責任。 又决議 『第三 國際， 中國 共產黨 及國民 
黨的出 版物在 報吿及 S 相批評 之時， 不要破 壞合作 的精神 
』 O  ( 註三 十五） 

關於共 產黨的 决議， 再 加上任 命兩個 共產黨 人爲新 政府的 
農工 部長， 其目 的在特 別地和 自覺地 將原來 束縛工 人政黨 
於資 產階級 國民黨 的繩索 拉緊。 國民 黨領袖 是完全 明白這 
一黠的 。官方 的國民 日報解 釋道： 『目 前的 合作計 劃是重 
要的， 因爲 牠表示 國民黨 對一切 參加國 民革命 的力量 ，握 
有 更大的 支配權 …… 共 產黨將 必須完 成牠的 義務， 使黨 （ 
國 民黨） 及政府 能對羣 衆運動 行使充 分的支 配權』 。（註 
三 十六） 

這 些决議 案都實 施了。 關於蔣 介石的 决議仍 然是寫 在紙上 
的無益 空言。 共 產黨人 承認武 漢小資 產階級 急進的 權威。 
蔣不 承認而 武漢也 不敢攻 撃他。 當報 紙到處 謠傳國 民黨的 
分裂日 益增長 之時， 武 漢的急 進派及 其共產 黨同盟 者拚命 
否認國 民革命 的隊伍 有任何 嫌罅。 武 漢的領 袖宣稱 ，『軍 
事機關 自願 而且樂 於將一 切政治 職權交 還於黨 …… 黨和軍 
隊是意 見一致 的』。 提及 分裂的 謠言， 他們 說這是 『一 
種純 粹的虛 構。』 （ 註三 十七） 據說， 黨上 峯的變 動是在 
大家 一致贊 成中進 行的。 國民新 聞社報 吿說： 『 目 下已完 
全 一致贊 同所有 更變。 似乎成 爲此次 更變對 象的個 人及圑 
體 …… 目下已 表示贊 同』。 （註 三十 八） 

這種黑 暗中的 嘯聲完 全與蔣 介石的 戰畧相 調協。 他 尙要進 
抵 上海。 他尙 要成立 和鞏固 他的新 同盟。 只 要他滯 留南昌 
， 他尙不 願公開 破裂。 他一旦 安處於 黃浦都 會中， 他一定 
照他 自己的 條件， 與武漢 分裂。 他在 江西已 對工農 領袖及 
共產 黨人施 展恐怖 手段。 報紙 幾乎每 天報道 他和奉 系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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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 妥協反 赤』， 這就是 他傾向 分裂的 先兆。 但 在武漢 
方面 却認爲 『 危機 已過』 並宣稱 國民革 命運動 『 不 受內部 
分 裂的絲 毫挑撥 所阻， 仍能前 進。』 （ 註三 十九） 

『我 黨中央 怎樣幹 …… 呢？ 人 們一定 以爲牠 在羣衆 當中發 
動一 次廣大 的運動 …… 來揭發 這次衝 突背後 的秘密 動機和 
暴露 那些包 圍蔣介 石的陰 謀者， 並以 强大的 壓力加 於政府 
和鮑 羅庭， 使他們 不要把 這次衝 突假裝 爲個人 的衝突 ，又 
使他們 根據一 個社會 改革， 尤其 是土地 改革的 政綱， 推動 
羣衆， 因 爲這樣 蒋介石 就一定 會迫得 根據一 個固定 的政綱 
來迎戰 (假 如他願 意迎戰 的話) —— 這 件事一 定給他 生出很 
大 困難。 但 中國共 產黨中 央委員 會和國 際代表 長時期 「不 
注意」 這次 衝突， 且關 於這件 事沒有 採取一 個立塲 …… 我 
們再說 一遍： 黨的領 導機關 在南昌 —— 武漢衝 突中， 兩個 
月不贊 一辭， 不做 一事。 …… 中央只 是潔身 自保， 避免答 
覆局勢 提到牠 面前的 問題。 黨 在湖北 的地方 組織沒 有等待 
中央 的决議 便自行 冒險， 圍繞 着這個 問題， 發展一 個運動 
。 』 （ 註 四十） 

三 月十八 日陳獨 秀終於 公開承 認這個 局面， 但他也 只限於 
責備 蔣介石 的攻撃 武漢鮑 羅庭。 他把 三月十 七日上 海某曰 
文報的 標題引 下來： 『南昌 公開宣 怖親日 政策； 拒 絕承認 
中 央執行 委員會 會議的 結果； 决意 排除鮑 ■庭』 。陳 獨秀 
敦勸： 蔣應否 認這些 日人的 謠言， 而且不 應 『 怪責 他自己 

的 同僚』 。他 寫道： 『因此 ，我們 的義務 . 是 誠懇勸 

吿國 民革命 的領袖 蒋介石 將軍， 立即 在口頭 上和行 動上證 
明所 謂南北 妥協反 赤只是 曰本帝 國主義 的策劃 。 』 （註四 
十一） 

北 伐軍進 抵長江 與羣衆 運動的 騖人湧 起已使 國民革 命運動 
的階級 矛盾發 展到爆 發黠。 蔣介 石正公 然直趨 上海， 到該 
地和帝 國主義 者談判 。這 個時 候只有 藉更嚴 酷的砍 頭之法 
才 能將羣 衆運動 驅開。 這 就是所 謂南昌 —— 武漢衝 突的眞 
正 根源。 但 武漢的 急進派 仍舊以 他們 一紙議 案的勇 敢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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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爲危機 已過。 共產黨 人則只 是設法 『誠懇 勸吿』 那位 
^2 錯的 將軍。 這些 爭執都 小心的 隱瞞着 羣衆， 尤其 是隱瞞 
那些 握有危 機之鑰 的上海 工人。 他 們不知 警戒， 不 知準備 
， 先是成 了蔣的 走卒， 後來 又成了 他的犧 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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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 海暴動 


第 七章上 海暴動 


在 上海， 工人們 已掀起 一個無 比深入 和富於 戰鬥性 的罷工 
浪潮， 來響應 北伐軍 的勝利 。在 一九 二六年 期間， 據一個 
官方的 調查， 在 上海有 一百六 十九次 罷工， 波及一 百六十 
五家 廠店， 包括二 o 二， 二 九七個 工人。 在 這次罷 工中， 
有八十 二次或 百分之 四十九 • 六四次 是全部 或部分 勝利的 
。 另 一個官 方統計 則列舉 二百五 十七次 罷工， 其中 有百分 
之五三 • 八九 是全部 或部份 勝利的 。（註 一） 

是年銅 幣價値 的不斷 低減引 起生活 費的劇 烈上昇 。工 人的 
生 活狀况 也因之 惡化。 罷 工的要 求大都 不出增 加工資 ，召 
囘解僱 僱員， 開 除不法 工頭， 反 對無理 開除， 罷工 期間工 
資 照發， 償付 或增加 米貼， 減 少或規 定工作 時間， 改良工 
廠 設備， 工房、 飯 堂及一 般工人 待遇， 廢除 體罰， 發花 & 
， 釋放 被捕或 被監禁 工人， 工 作時受 傷賠償 費等。 其他不 
斷反 覆提出 的要求 也就是 上海產 業中一 般狀况 的明證 ，這. 
些 要求例 如免費 受醫， 生病期 間工資 照發， 學徒發 工資， 
星期日 停工， 工 資到期 即發， 女工於 分娩期 間應發 一個月 
工資， 禁止 用童工 代替成 年工， 養 老金等 便是。 

這 些罷工 鬥爭是 在軍閥 及外國 當局極 野蠻的 鎭壓的 狀態之 
下進 行的， 牠們 中半數 以上也 是在這 種狀態 之下取 得勝矛 li 
的。 上海總 工會處 於非法 的地位 活動。 很少 罷工是 沒有連 
帶發 生被捕 和武力 壓迫工 人的事 情的。 但 這種手 段對罷 工 
浪潮 的影響 極微。 國 民革命 軍佔領 武漢和 九江， 上 海的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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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運 動染上 更直接 的政治 色彩。 工人 們準備 依照自 己的辦 
法 來干涉 事變， 以便從 政治上 謀解决 他們的 問題。 

十月， 孫傳 芳一個 部下在 浙江舉 行了一 次流產 的叛變 ，這 
件 事遂成 了十月 二十四 日上海 第一次 暴動的 信號。 浙江叛 
攧^失 敗了。 上海暴 動 （ 共產黨 讓紐永 建領導 的國民 黨機關 
來發 動這次 暴動） 便被 孫傳芳 的走狗 相當輕 易的壓 服了。 
這 次並未 號召總 罷工， 也 沒有動 員全體 羣衆起 來行動 。紐 
是廣州 國民黨 中央黨 部的委 任官， 又是 蔣介石 的親信 ，他 
負 了雙重 任務： 一 方面擾 亂孫氏 後方， 俾有利 於蔣； 另一 
方面 限制共 產黨人 之影響 和活動 。十 月二十 三晚， 浙江叛 
亂失 敗的消 息傳到 上海。 紐不守 信約， 竟乾 脆逃避 那原定 
於翌日 舉行的 暴動。 幾 隊共產 黨工人 的小隊 伍於當 晚襲擊 
警署， 但 很快便 寡不敵 衆了。 工人們 當然從 這次經 驗中得 
出 敎訓， 準備未 來的更 有效的 行動。 在十一 月二十 八日與 
十 二月十 二日的 羣衆大 會中， 反軍閥 和反帝 的情緖 很高漲 
， 這 幾次大 會就是 臨近的 暴動底 先聲。 

在 這幾個 月中， 上 海的政 局異常 複雜。 牠圍 繞在一 個運動 
的 週圍， 這個運 動一開 始本來 是想鼓 動上海 區的自 治的， 
不久 便發展 成爲蘇 、浙、 院三省 自洽的 鼓動。 這一 運動成 
了 一切集 圑和階 級政治 活動的 焦黠。 虞洽卿 及江浙 銀行圑 
領導之 銀行買 辦資產 階級， 吳 稚暉、 張繼等 領導之 右派國 
民黨 政客， 黃郛、 王正廷 之流的 職業陰 謀家和 說客， 黃金 
榮 、杜 月笙、 張嘯林 麾下之 流氓， 紐 永建領 導之國 民黨黨 
部， 以 及普通 社會上 無數的 小人物 ，食客 ，蜂 媒， 職業操 
縦及營 謀者， 通通 以這個 運動爲 焦黠。 甚至 孫傳芳 （ 這次 
自治 運動大 抵就是 直接反 對這位 當地軍 閥的） 也染 指於這 
一個 自治的 大餅。 徘徊 於近旁 的就是 奉系的 特使， 楊宇霆 
， 他正想 從中拉 合張作 霖和國 民黨。 拖在所 有這些 資產階 
級 政客和 操縱者 的尾巴 後面的 就是中 國共產 黨和上 海總工 
會， 而工人 及城市 貧民羣 衆却期 望牠們 來領導 。（註 二） 
十 二月孫 氏軍事 地位之 惡化， 使這一 奇怪和 混雜不 堪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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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歸於 瓦解。 孫氏於 絕望中 求助於 昔日的 盟友， 張 宗昌， 
張 氏是一 個山東 軍閥而 且在他 的同類 中還是 最有名 貪婪的 
。 張的軍 隊開始 沿津浦 路南下 。上海 的資本 家聽說 張將以 
十萬 元不値 錢的軍 用票强 迫他們 兌現， 他們 均大驚 失色。 
銀行 界鑒於 張宗昌 的直魯 軍佔領 上海有 引起紛 亂之虞 ，故 
他 們轉而 注意蔣 介石， 他似乎 是最中 肯的候 補者， 能夠拯 
救他 們於自 下而來 的工人 及城市 貧民的 侵犯， 及自 上而來 
, 的 山東軍 閥的掠 刼中。 

帝國主 義當局 （ 英美人 較日人 更甚） 似乎已 覺得局 勢的複 
雜一時 不很易 於了解 。在 一九 二七年 最初的 那幾個 星期中 
， 他們的 最流行 的態度 似乎是 想保持 和防護 他們已 有的邪 
惡， 而 不想忙 着去管 他們絲 毫不知 道的其 他邪惡 。因 爲在外 
國 商家， 銀 行家， 軍人， 領事和 傳敎師 看來， 這 種摸不 
着頭腦 的的不 安靖， 這些無 窮的投 鎗和飛 矢 （ 他們 就是這 
些投鎗 和飛矢 的搖搖 欲墮的 靶子） 彷 彿是一 個普遍 兇暴的 
命運 之神的 打撃。 他們分 不淸誰 是兎， 誰是狗 。因此 ，他 
們用關 闊和鐵 絲網圍 着他們 的租界 。海 外一 圑一圑 兵和全 
部艦 隊都調 來保護 他們， 免遭 意外。 只有他 們當中 眼光最 
銳敏的 （ 附 註一） 才從 始便了 解他們 利益之 所在亦 即上海 
銀行家 利益之 所在， 並 照此而 確定自 己的 方向。 他 們知道 
蔣介石 是一個 有政治 頭腦的 軍閥， 他 披着一 件色彩 甚多的 
外套 。假 如上海 銀行家 準備支 持他， 他們嘵 得他們 也可以 
跟着 照辦。 只有上 海的工 人才障 碍他們 的交易 成功。 蔣一 
到來 就會除 去這個 障碍。 因此， 二月 間蔣的 軍隊一 進入浙 
江， 一切有 關係的 人均把 局勢弄 得淸淸 楚楚， 只有 工入和 
共產黨 的領袖 除外， 他 們猶以 爲蔣是 革命的 英雄將 領哩。 
國 民革命 軍於二 月十七 日佔領 杭州， 翌 日進抵 嘉興， 離上 
海 不足五 十里。 前 鋒沿鐵 路直薄 松江， 離上 海僅二 十五里 
。 上海頓 然緊張 起來。 總工會 預料國 民革命 軍進展 更近， 

( 附 註一） 如馬爾 勞人之 命運小 說中的 銀行家  >  費洛 
爾 (Ferral) 之流 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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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下 令於十 九日晨 舉行總 罷工。 工人 們像機 器一樣 的準確 
響應這 個號召 。在 四十 八小時 之內， 三十五 萬工人 走出街 
頭 。（註 三） 『繁華 富麗的 上海， 頓 變爲死 氣沉沉 的區域 
; 全 市電車 停駛， 輪船 不開， 郵局 閉門， 繁 華的百 貨公司 
停止 貿易， 一切大 的製造 廠停止 工作。 工瘍 與作坊 的汽笛 
囘聲， 唤不 動一個 工人入 廠。』 （註 四） 

工 人們把 鬥爭發 展到街 頭上。 和 警察開 始發生 衝突了 。共 
產黨的 領導不 自行站 在工人 前面， 倒還 期望國 民黨的 代表， 
來做政 治指導 。總 罷工的 口號只 限於： 『響 應北伐 軍！』 
『打 倒孫傳 芳！』 『歡 迎蔣 介石！ 』 甚至打 倒帝國 主義的 
口 號也沒 有了。 底下 就是共 產黨中 央委員 之一， 瞿 秋白吿 
訴我們 當時中 共中央 的活動 情形： 

『 … …宣佈 罷工並 不是黨 的正式 决議。 罷工爆 發之後 ，狼 
並沒有 被認爲 暴動之 第一步 。不 僅在小 資產階 級羣衆 中沒. 
有什 麽政治 宣傳， 就是 在工人 間也很 少人明 白總罷 工的方 
針 和目的 …… 

『雖 然决 定提出 r 召集 市民代 表會」 的 口號， 但並不 把牠、 
看作 一個號 召一切 工廠和 工會工 人選舉 代表， 邀請 小商人 
派出自 己代表 的行動 口號。 也 沒有想 到使這 個代表 會成爲 
國民 革命的 一種蘇 維埃， 把牠 變爲一 個行動 機關， 在這僞 
機 關裡， 凡工人 罷工， 商人 罷市， 從 武裝防 守過渡 到武裝 
暴動等 問題均 能討論 。換 言之， 並沒有 致力去 把牠轉 變成, 
爲事實 上的臨 時革命 政府。 

『黨 只是 組織一 個臨時 革命委 員會， 由工人 的上層 代表及 
資產階 級代表 耩成。 因此， 走 出街頭 的羣衆 沒有機 會參加 
工人代 表與資 產階級 代表的 「階級 鬥爭」 …… 自然 的結果 
就是工 人代表 在每一 個問題 上向大 資產階 級讓步 …… 我黨 
把羣 衆叫出 街頭， 讓他 們在那 裡逗留 三天， 一 勲也不 注意. 
他們 。我們 不領着 他們往 前走， 下令 進攻， 走 向暴動 。我 
們 甚至還 沒有進 行防禦 鬥爭。 工人們 奪取步 鎗和鎗 决叛徒 
大都 是自發 的行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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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幹 的工作 就是花 全副力 量和紐 永建， 楊 杏佛， 虞洽 
卿， 王曉籟 談判—— 而這種 談判只 是想利 用這各 種各色 （ 
資產 階級） 集 圑間的 衝突。 這種策 畧等於 這樣： 工 人罷工 
起來， 但在跨 步前進 之前， 等 着資產 階級的 俯允。 小資產 
階 級受了 冷遇， 沒有 領導， 沒 有方向 。我們 希望保 障勝利 
的情 勢造成 （ 即 指紐永 建一方 面與上 海防守 司令李 寶章， 
另 一方面 與大商 人談判 的勝利 結束） 之後， 我們希 望這件 
事幹妤 之後， 才來開 始準備 暴動， 這 在客觀 上就等 於出賣 
工 人階級 ！ 』 （註 五） 

李 寶章和 公共租 界及法 租界的 巡捕沒 有等待 共產黨 和資產 
階級 談判的 結果， 便 向工人 報復。 學 生和罷 工工人 在街頭 
散發 傳單， 一被捕 便當塲 砍頭和 鎗决。 罷工的 頭一天 ，李 
便派他 的大刀 隊梭巡 街道。 罷 工領袖 被外國 巡捕逮 捕便移 
交 中國地 界處决 。在租 界和中 國地界 一樣， 警察隊 伍搜查 
行人和 店舖， 竟在 街道上 產生這 樣一種 恐怖的 空氣， 以致 
多數 店舖， 尤其是 閘北和 南市的 店舖都 停市了 。華 崗講及 
浦東 (黃 浦江對 岸一工 業區) 有 一個小 販口呼 『賣 大餅』 軍 
緣誣 之爲呼 『打敗 兵』， 即執而 痛毆； 以刺刀 亂刺。 兩個 
金 屬業工 人和一 個電車 賣票員 因發傳 單而立 遭斬决 。老西 
門有 市民閱 讀若千 顏色小 傳單， 被大刀 隊斬决 。三 個學生 
在曹家 渡向羣 衆演講 被執， 同樣 的殘忍 處死。 被殺 的確數 
從不 知道， 估 計有兩 百人。 一 位外國 記者親 眼看見 這些殺 
人 勾當： 

『大刀 隊將犧 牲者的 頭斬斷 之後， 他 們把這 些死人 頭掛在 
電捍上 示衆， 或 者放在 大盤上 遊街。 這種慘 象穿過 熱閙的 
通衢 大道， 結果 產生一 種眞實 的恐怖 景象， 因爲犧 牲者連 
審 判的外 表程序 也不准 經受的 。處决 發生於 人烟最 稠密之 
區。 劊子 手拿着 大刀， 伴 同一隊 士兵， 把他 們的犧 牲者押 
赴一個 顯著的 角落， 罷 工領袖 就在那 裡被迫 而引頸 受戮， 
當死人 頭揷在 尖頭竹 桿上， 高高 舉起， 帶到 第二個 處决的 
地點 之時， 成千 成萬人 都覺毛 骨悚然 』 。 （註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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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與 軍警的 巷戰發 生於二 十一日 。工 人無 論在什 麽地方 
一 發現武 裝便開 始奪取 牠們， 在 街頭上 進行抵 禦恐怖 。當 
共產 黨領袖 終於規 定二月 二 十二日 下 午六時 爲暴動 時刻之 
時 ，小規 模的戰 鬥已發 生了。 這次暴 動是預 計響應 國民革 
命軍之 到來的 ，蓋 每個人 均相信 牠們正 沿滬杭 路挺進 。總罷 
工已 維持了 三日。 工人 的頭顱 已落， 鮮 血流滿 街衢。 共產 
黨領 導尙和 紐永建 及其他 資產階 級代表 在繼續 談判。 在這 
個期 間內， 國民 革命軍 從未離 開松江 。本來 牠們進 軍上海 
， 路上並 沒有什 麽軍事 障碍。 牠們與 上海的 距離不 過二十 
五里， 而 路上也 只有少 數士氣 頹喪的 北軍， 於狼狽 潰退囘 
城時， 掠奪 各村。 

國民革 命軍停 頓不前 不是偶 然的。 蔣 介石接 到紐永 建一封 
電報， 勸他 『 暫時停 進』， （註 七) 蔣突然 下令: 在軍 隊向. 
南 京及京 滬路驀 進中， 停 止嘉興 ——松 江沿 線的一 切活動 
。軍事 情勢完 全有利 於佔領 上海， 但 蔣却慨 然讓李 寶章從 
容 屠殺上 海工人 的領袖 。這一 點雙方 都特別 了解的 。據潸 
息 靈通的 密勒士 評論報 報道： 『李將 軍已設 法加入 國民革 
命軍， 據報， 蔣 介石將 軍亦已 同意把 他拉入 ……甚 至風傳 
保 守派的 國民黨 人並非 全然不 喜歡李 將軍的 流血暴 行的， 
因爲 這種暴 行打擊 黨底急 進或共 產派的 權力， 同時 也打擊 
驰的頭 』 。 （註 八） 數天 之後， 李得到 酬勞， 被任 國民革 
命軍 第八軍 軍長， 於是 證實這 一消息 。（註 九） 

預 定的暴 動被流 血的屠 殺鎭壓 掉了。 街頭戰 鬥一直 繼續至 
二十 四曰， 逐 漸變得 零星， 後 來終於 完全熄 滅了。 這時， 
罷工 的陣線 也已衰 竭了。 多數 工人被 事變的 轉變弄 糊塗， 
已囘 廠上工 。逮 捕和 處决仍 然不絕 如縷。 一 位外國 目撃者 
補 寫最後 一筆： 『 ••… •許 多人因 爲拿着 「歡 迎勇敢 的北伐 
軍軍長 —— 蔣 介石」 的 傳單， 被捕了 。這些 人也算 是犯罪 
且 立遭處 决。』 （註 十） 

儘 管有總 罷工的 深度和 廣度， 儘管隨 後又有 野蠻的 手段用 
來鎭 壓暴動 ，儘管 共產黨 領袖仍 然繼續 混亂和 動搖， 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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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 九至二 十四曰 的事 變却證 明仍然 只是一 個更驚 人底奇 
觀的 序幕。 災 害是沈 重的， 但工 人組織 仍屹然 未動， 而工 
人們 也學會 如何去 鬥爭。 昨天的 失敗並 未摧毁 他們， 只不 
過鍛 鍊他們 去準備 明天的 戰鬥。 但是 他們的 領袖曾 經從這 
些 新鮮經 驗中學 到點東 西麽？ 二月 十九日 的 總罷工 已直截 
了當 的提出 了政權 的問題 。經 過衞金 斯基而 接受共 產國際 
指導的 共產黨 領導， 『 當暴動 已經發 生了， 還在討 論是否 
要舉 行一個 暴動』 ，又 在工人 鬥爭的 時候來 進行與 資產階 
級作上 層勾結 。『結 果， 我們 錯過了 一個非 常有利 的歷史 
時機， 一個 非常的 機遇。 當政 權在街 頭上， 黨不曉 得如何 
去取 得牠。 更 糟的就 是牠不 願去取 得牠， 牠 害怕取 得牠』 

， 衞金斯 基的僚 屬給共 產國際 的信所 寫如此 。 （ 註 十一） 
他們 把這次 失敗與 德國一 九二三 年暴動 的失敗 相比， 但補 
加幾句 話說： 『只 有這一 黠不同 —— 在 上海， 無產 階級有 
更大的 力量來 使用， 而 機會也 在牠的 一面。 假如牠 採取一 
種 堅决的 態度來 干渉， 牠 一定能 夠替革 命征服 上海， 並把 
國民黨 內部的 力量關 係加以 改變。 

假如 這三位 俄國代 表相信 二月的 情形是 如是， 人們 當然亟 
想知道 他們對 隨後而 來的事 變作何 想法。 二 月暴動 已失敗 
了， 但他 們發出 那封信 去莫斯 科四天 之後， 工人們 正要攫 
住 一個更 是非常 順利的 時機， 而這 一次， 他 們一定 證明他 
們已 經學會 如何去 鬥爭及 取得勝 利了。 但 產黨領 導機關 
受了牠 和蔣介 石的聯 盟死死 縛住， 牠 只會曉 得如何 轉勝爲 
敗。 

在摧 殘暴動 之後兩 個星期 當中， 張宗 昌的直 魯軍沿 京渥線 
開下， 取得上 海區， 孫傳芳 狼狽向 北退去 。在 外國 租界內 
， 帝 國主義 者添增 衞軍， 加 强他們 的鐵閘 和沙包 防禦物 9 
二 月末， 滬上 有七千 英軍， 一千 五百美 國海軍 ，六 百曰本 
海軍， 此 外尙有 海軍陸 戰隊來 自黃浦 江中愈 來愈多 的外國 
艦隊。 更多的 軍隊源 源而來 。二 月二十 五日， 外交 圑發出 
一强硬 聲明， 牠宣 佈採取 『 必 要的步 驟以保 證租界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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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橋 民的保 護。』 （ 註 十二） 

此刻軍 事活動 沿着三 條戰線 擄展。 國 民革命 軍沿長 江而下 
， 佔領安 慶和蕪 湖並準 備直薄 南京。 第二 支軍隊 沿鎭江 
- ^ 蘇 州線直 迫京滬 鐵路。 國 民革命 軍集中 的第三 據點是 
上海 西南， 滬杭 路上的 松江。 這一線 自初步 進攻， 引起二 
月十 九至二 十四日 的暴動 之後， 便沉寂 下來， 三月 復趨活 
躍。 蔣 介石的 一位桂 系部屬 —— 白崇 禧緩緩 沿線進 迫上海 
。 三 月二十 日晚， 他進 抵上海 郊外的 龍華。 他就在 那裡按 
兵 不動， 開始 與魯軍 防守司 令畢庶 澄談判 讓國民 革命軍 『 
和平 佔領』 滬市。 直 魯軍完 全軍心 渙散， 許 多都已 逃去了 
。 但他們 的主力 （ 由白俄 僱傭軍 增援） 尙扼 守市內 的戰畧 
地黠。 

龍華成 了無數 陰謀的 焦點。 紐永建 趨見白 將軍。 他 獻計道 
: 『 停一 日 入城， 畢庶澄 就要投 降。』 （ 註 十三） 蔣介石 
下 令該線 ： 『 勿 攻滬。 勿與帝 國主義 者衝突 。停 候。』 （ 
註 十四） 

市內 工人却 並不想 停候。 總工 會號召 於三月 二十一 日正午 
舉行總 罷工， 同 時舉行 暴動， 並派代 表趕赴 龍華， 請求白 
崇 禧開動 他的軍 隊援助 工人的 進攻。 他拒絕 調軍。 當工人 
們自 動行動 起來的 時候， 這些 代表尙 想法敦 勸他。 正午汽 
笛 的囘聲 未休， 就開 了火了 （ 註 十五） 

罷工是 完満的 。實 際上上 海每一 個工人 都走出 街頭了 。他們 
的隊伍 因爲店 員和城 市貧民 羣衆的 參加， 驟 然增漲 起來。 
直接 棬入此 次罷工 者在五 十萬與 八十萬 之間。 （ 註 十六） 
暴動 的計劃 已小心 擬定。 牠以 五千糾 察隊構 成的一 支精練 
工人 民軍爲 基礎， 這支隊 伍再分 爲二三 十人的 小隊。 他們 
開始有 一百五 十枝毛 瑟鎗。 （ 註 十七） 這就 是說一 隊還派 
不到 一枝。 其 他人則 只携帶 木棍， 斧 頭和小 刀與警 察及魯 
軍 肉搏。 

戰鬥 在滬市 七個地 點同時 發動： 南市 （ 包括 法界的 整個南 
部） ； 虹口 （公共 租界三 面環繞 的狹長 地帶） ； 吳淞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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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 和長江 滙流附 近之砲 合區） •，滬 東 （包 括楊樹 浦的廣 
大工 業區） •，滬 西 （毗連 租界的 另一工 業區） 和闊北 （滬 
上無 產階級 人口最 稠密之 區）。 

除閘北 之外， 在 每一個 地方， 工人們 在黃昏 之前都 已勝利 
地控 制了警 署和地 方軍事 機關。 許多 士兵和 警察都 脫去他 
們的 制服， 委棄他 們的武 器和軍 用品。 武器 到處都 可以得 
到， 傍晚， 糾察 隊的襲 撃隊伍 已比較 充分地 武裝起 來了。 
傢倶， 箱子和 堯子都 拖到街 頭上。 大 門也取 下來建 立警署 
週 圍的障 碍物。 幾百間 烟霧迷 漫的小 飯店忙 着準備 飯食， 
婦女們 用碗盛 着熟氣 騰騰的 飯送上 前線。 工 人男男 女女都 
在 右臂上 纏着紅 布條， 這就是 新興無 產階級 軍隊的 徽章。 
天晚， 所 有警察 署都佔 據了。 電話局 和無線 電局也 佔據了 
。 電 線也割 斷了。 

華崗紀 載道： 『南市 …… 武裝 動作開 始時， 先向警 察廳進 
攻， 二 時許即 完全佔 領了。 同時佔 領了電 話局。 警 察的一 
署 三所， 及 一署三 所第一 分所， 次第 佔領。 從警廳 與各分 
署中， 徒手 的羣衆 奪得了 槍械。 沿 途的遊 巡隊， 在 最短時 
間中， 經羣 衆繳械 降伏。 大隊 由警廳 進攻兵 工廠。 無激戰 
而 降伏， 四 時完全 佔領兵 工廠。 南火 車站是 時已無 敵縦， 
被羣衆 佔領； 鐵路 工人奪 得火車 頭往來 運輸。 五時 到華商 
電 車公司 集合。 廣大 的南市 區域， 在 四小時 內便全 部解决 

o 

『虹口 …… 無 駐兵， 只有 警署。 在時 間上說 虹口是 首先被 
佔 領的。 虹口電 汽廠與 絲廠及 金屬業 的工人 羣衆， 當暴動 
開 始時， 最先 發難， 佔領 警署， 奪得 槍械。 逃散的 警察， 
嗾 使流氓 與工人 爲敵， 時 來襲撃 工會， 襲撃 已被工 人佔領 
之 警署。 因 此工人 糾察隊 旣戰勝 警察， 復抵 抗流氓 之擾亂 
， 以武 裝鎭壓 …… 』 （註 十八） 

賀生 （譯 音） 的紀載 描寫此 次虹口 的特別 事件道 ： 『 …… 
逃散 的警察 發覺進 攻者是 共產黨 人而不 是國民 黨員。 他們 
便重新 重合， 在紐 永建的 領導之 下反攻 …… 因此巷 戰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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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 但結果 工人獲 得勝利 • …" 』 （ 註 十九） 

浦東工 人彷效 軍隊編 制編成 隊伍， 撲攻 第三區 警察署 。這 
個警署 差不多 毫無困 難的落 入他們 手中。 潰 逃的軍 隊均被 
繳械 。他 們中許 多人都 參加糾 察隊， 成立臨 時的工 人保安 
局， 他們又 共同佔 取全區 的公共 機關。 國民 黨代表 率領一 
批流 « 打手 過江要 求接管 全區。 他們 通通被 迫退囘 他們的 
小 輪船， 且 唯唯奉 令退囘 上海。 

在 吳淞， 工 人們已 把軍隊 撃潰， 一部分 兵士， 因爲 不知道 
滬市 情形， 趁 淞滬車 赴滬。 他們 至江灣 附近， 發覺 鐵軌已 
被工人 拆斷， 蓋 工人已 預知他 們的潰 退也。 兵士遂 據守江 
灣， 虹口， 閘北三 區鄰接 的地點 —— 天通庵 車站。 此時， 
吳淞的 工人糾 察隊已 取得充 分的支 配權。 

大約 有五萬 工人的 先鋒部 隊勝利 地佔領 楊樹浦 之後， 便開 
向 閘北， 與閫 北的作 戰工人 會合， 而 兩區工 人遂會 同進攻 
天通 庵站。 

滬西 事情的 經過也 一樣， 工 人佔據 警署， 奪 得武裝 之後， 
遂渡河 會同糾 察隊圍 攻四區 警署， 經過 一塲劇 戰之後 ，佔 
領之， 是 役糾察 之總指 揮及若 干警察 被殺。 工人們 遂集合 
力量， 從各 方面圍 攻北火 車站， 北火車 站居閘 北之中 ，此 
處戰事 最烈。 

各處 的抵抗 已迅速 失敗， 武裝 工人經 過比較 小的困 難便奏 
勝了。 但到 晚上， 戰事 仍在工 人階級 底閘北 的各要 道中劇 
烈進行 。張 宗昌的 白俄僱 傭軍駕 鐵甲車 巡邏各 要道， 用機 
槍掃 射工人 隊伍。 鎭守 北站的 一輛鐵 甲列車 也由白 俄指揮 
， 炮撃工 人陣地 。從北 浙江路 的租界 隘口可 以控制 寶山路 
的 全景， 而工人 之蜂擁 進攻北 站就從 寶山路 經過， 駐守該 
隘口的 英軍一 窺見進 攻工人 行近時 便立即 開火， 他 們的藉 
口是 『保 護』 租界。 幾百 魯軍獲 准避居 租界， 後來 又確實 
由 租界當 局遣送 囘山東 原籍。 

當 下午滬 東滬西 工人擁 入閘北 之時， 糾察隊 的隊伍 便大增 
， 牠 們便安 然圍攻 閘北敵 人的六 個要塞 —— 北站， 湖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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齠。 商務印 書館倶 樂部， 警 察五區 總署， 廣東 街分署 ，中 
華新 路警署 分所。 第 七個， 同 時也是 最後的 敵人陣 地在寶 
iLj 路的另 一首， 在 天通庵 車站。 下午 四時， 各警署 及湖州 
.會 館均已 陷落。 其 餘三個 中心： 北站， 商務 印書館 及天通 
_處 在等分 閘北的 一條直 線上。 武裝 糾察隊 則夾處 牠們之 
1 間。 商務 印書館 駐有幾 百兵， 擁有 充分的 機關槍 和炸彈 
， 完 全受了 包圍。 在 這三個 地黠， 戰 鬥繼續 進行一 個通宵 


T 北站 方面， 敵人於 晚間縦 火圍攻 . 燒 民房數 百間。 

• . 糾察 隊乃棄 防線而 救火， 以水龍 皮管， 開自 來水管 

:猛勇 撲救， 卒 至撲滅 火勢。 附近 居民， 義憤 塡膺， 對工人 
著 斗察隊 感激至 流涕， 居民 壯丁， 以義憤 所激， 自願 加入暴 
動。 老者 少者， 自屋中 取出木 板磚石 布袋， 爲工人 糾察隊 

佈置 防線， 建築障 碍物。 . 敵 人不敢 進攻， 惟 時以排 

精 射擊； 白俄 人的鐵 甲車， 則時 以大炮 轟撃； 英國 帝國主 
羲 的鐵甲 汽車， 亦時 時偸襲 向工人 射撃。 …… 

『 （ 三 月二十 二日） 天明 以後， 敵 人已覺 困乏， 糾 察隊乃 
從各方 面猛勇 進攻。 …… 至 疋午， 天 通庵車 站敵軍 解决稱 
m …… 下午 四時半 商務印 書館倶 樂部中 敵軍， 易便 衣欲逃 
， 被 生擒， 餘 人願降 …… 糾察 隊總指 揮處遂 由五區 總署移 
至倶樂 部中。 自此 以後， 全 部武裝 集中攻 北站。 

『但 自上 午起， 北站敵 人復用 第二次 火攻， 延燒房 屋無數 
； 是時自 來水管 已斷， 無 從施救 。糾 察隊防 線退至 五次， 
姐敵人 亦不敢 前進。 最 後各方 隊伍集 中後， 猛攻一 小時餘 
， 白俄 兵逃入 租界， 北 站魯軍 亦潰退 …… 』 

.六 時， 北 站上空 飄揚着 白旗。 

國 民革命 軍第一 師從龍 華開抵 麥根路 之時， 情形如 上述。 
師長 薛岳受 了自己 部隊的 壓迫， 終於 不顧命 令率軍 來幫助 
工人。 他 趕到的 時候， 工人 已幹完 他們的 事了。 除 了縮在 
鋼 鐵絲網 後面又 恨又驚 的公共 租界和 法租界 之外， 整個上 
海都在 他們手 中了。 寶 山路， 寶 通路， 中興路 一帶， 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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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 慶聲及 工人慶 鲵勝利 的歡呼 聲代替 了來復 槍聲。 鐵膝 
工 會下令 修復各 鐵路。 爲執行 這項命 令而組 織起來 的三百 
個工人 的交通 隊就是 上海暴 動勝利 之後首 先復工 的一批 工: 
人0 


第八章 湏 子囘家 


當蔣 介石早 在三月 廿六日 （ 星 期六） 下午抵 達上海 之時， 
他終於 囘到了 家了。 他 的舊遊 之所， 他 往曰的 恩人， 他已 
往 的掮客 同僚， 以及 他的流 很知 交均在 此地。 他是 寧波人 
， 他可以 在這裡 和他的 同鄕， 有勢力 的浙江 財閥， 寧波的 
工 商業家 繫手， 這些人 與外人 共同在 經濟上 操縦這 個中國 
釣大 都會。 

-銀 行家和 商人已 眼見罷 工發展 而爲總 罷工， 總罷工 發展而 
戚暴動 。工 人征服 上海已 給了他 們一根 槓捍， 他們 需要這 
4 艮 槓桿向 帝國主 義者索 取價錢 。但這 一點也 値得注 意的： 
他們自 行擺脫 羣衆力 量底危 險武器 的時候 已到了 。他 們自 
己的利 益之陷 於危險 不下於 帝國主 義者的 利益。 中 外資本 
之 間急須 交渉的 一個實 際條件 就是摧 毁羣衆 運動。 他們久 
e 曉得， 他們 可以希 望蔣介 石來實 現這個 任務， 這 個浪子 
-現 在畢竟 囘到他 們中間 來了。 

爲 了這個 目的， 蔣 已在長 江流域 和秘密 會社恢 復關係 。這 
些 秘密會 社從満 淸初期 起已在 長江一 帶滋生 繁殖， 現在以 
靑紅 幫見知 於世。 他 們販賣 鵠片和 奴婢。 他 們鄉票 勒贖。 
他 們搾財 害命。 從 長江口 到四川 山巔， 無論 大小老 闆商家 
-都沒 有不向 他們納 賄的。 

脅幫 以上海 爲活動 中心。 牠的 老頭子 就是黃 金榮， 渾名叫 
«黃 麻皮， 他 是法界 捕房包 打聽的 頭腦。 一 般人都 相信， 
.曾 親自介 紹蒋， 以一 個上海 防軍的 靑年軍 官的資 格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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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幫的秘 密隊伍 。（註 一） 當蔣， 這 位國民 革命軍 的將軍 
於 一九二 六年十 一月抵 九江的 時候， 黃麻皮 便從上 海溯江 ~ 
而上， 代表 上海銀 行家和 商人， 重 新建立 關係。 他 們兩人 
會商的 結果， 把靑 幫動員 起來， 其 公然的 目的就 是破壤 ：n 
會。 靑幫曾 經一度 爲普通 作奸犯 科者的 組織， 現在 却獲得 
俄國黑 色百人 團及魯 易 • 拿破 侖底十 二月十 日社的 綜合特 ~ 
徵。 楊 虎是蔣 的參謀 之一， 他負 責做這 項活動 。（註 二） 
建 立對敵 『工 會』 的計 劃也擬 妥了。 現有通 商口岸 的廢物 
殘渣都 迅速被 徵募爲 『會 員』。 武裝 也準備 充足。 黃便 @ 
上海。 蔣也囘 南昌， 他的 司令部 就設在 此處。 

公開 鎭壓羣 衆組織 的運動 開始發 生於一 九二七 年二月 。遠: 
在 二月， 贛州 （ 江西南 部一個 城市） 的總工 會主席 陳贊賢 
就被 蔣介石 軍隊槍 殺了。 這個工 會被迫 要秘密 起來。 三月 
十 七日在 南昌， 蔣下 令解散 南昌市 黨部， 逮捕 牠的共 產黨: 
及左派 領袖， 封閉工 會和學 生會， 且禁止 當地的 黨報發 
。同 日， 在九 江也對 羣衆組 織施行 打撃。 幾百 個流氓 （被 
稱爲 『穩健 工會份 子』） 搗 毁總工 會， 市 黨部， 農 民協會 
， 學生和 婦女圑 體及第 六軍政 治部。 抵抗發 生了： 四人被 
殺， 十人 受傷。 一個中 國人的 記載， 叙 述當時 工人抵 抗這: 
些 流氓， 不稍 示讓， 一直等 到蔣的 一連兵 開到， 猛攻 該建: 
築物 和釋放 幾個已 被俘虜 的流氓 才停止 。（註 三） 一位外 • 
國 的記載 證實這 件事， 牠說， 當 『搗亂 者看看 就要戰 敗之、 
時， 軍隊加 入來， 擊毁總 工會的 機關， 完成 他們已 着手盼 
工作。 從此以 後，』 這個 報吿往 下說， 『 該工 會的領 袖已. 
失 踪了， 又 據說， 該工 會也按 照更保 守的辦 法來改 組了。 
戒嚴 令立即 宣布， 禁止集 會的命 令也發 布了。 平民 不得… 
…携 帶武器 …… 街道 由軍隊 巡邏， …… 暴亂 之時， 蔣介石 
本 人就在 九江， 不過 現在已 赴長江 下遊， 據說 他敎唆 • …" • 
此次 攻撃。 在 紛擾的 時候， 他 置大批 軍隊於 租界以 資保讓 
…… 新市 長因工 人過激 份子搗 毁他的 衙門， 曾 一度退 居南" 
昌， 現在 他己從 南昌囘 來了， 他身邊 還帶着 蔣介石 精選银 


緣 的一百 五十個 衞隊。 …… 蔣 介石所 代表的 温和黨 的影響 
_ 始普 及全省 …… 潮流 已確乎 轉變了 。 』 （註 四） 

:蔣介 石沿江 而下， 到 處發生 相同的 事變。 有 組織的 流氓於 
.三 月二十 三日襲 撃和佔 據安慶 的工會 會址， （註 五） 一曰 
„ 之後 在蕪湖 也如法 泡製。 工人 們被殺 或被迫 逃匿。 他椚的 
.工會 迅速被 『改 組』 了。 蔣介 石本應 駐足於 南京， 蓋南京 
已 於三月 二十四 曰被 革命軍 佔領。 

但他大 槪已逆 料某種 計劃， 因 爲南京 於被佔 之日， 竟發生 
-獪 刼和襲 擊外人 之事， 鬧 得天翻 地覆。 幾位 領事館 的官員 
.和傳 敎師被 殺了。 英 美炮艦 立即炮 轟該城 ，殺 死十二 個和 
/ 傷了十 九個中 國平民 。（註 六） 留在 南京市 的外人 通通撤 
: 退了。 若千 外國新 聞記者 迅速製 造一種 說法， 認爲此 次 『 
南京 暴行』 乃武 漢共產 黨及左 派所製 造的狡 猾的陰 謀之一 
部分， 其 目的在 陷蔣於 困難， 使 他和外 人發生 糾葛。 但武 
漢共產 黨人和 國民黨 『自 由派』 的全 部戰畧 却在於 和解蔣 
.介 石， 這一 事實就 足以暴 露這個 故事的 荒謬。 而且， 已經 
，席捲 華南的 廣大運 動實際 上却沒 有過侵 犯外人 的暴行 ，這 
•也 是一 件明白 事實。 工 人和農 民並不 缺乏仇 恨外國 商家和 
-傳 敎師的 理由， 他們在 幾百個 城市裡 已籍沒 敎會財 產並迫 
硬許 多外人 逃跑， 但是 『 只有 在極少 數的孤 立例子 中』， 

- 他們中 之一個 寫道， 『一 個外 人才得 到一點 子微傷 和血痕 
。 』 （註 七） 後來 又有人 暗指南 京事件 （ 據 說在這 個事件 
:裡有 强姦外 國婦女 之事， 當然， 這也 是一種 傳說， 可是從 
.未 證實過 （ 註八） 是蔣 本人造 成的， 這是故 意挑撥 反共的 
行爲。 這種說 法也同 樣很少 證據。 關 於這整 件事的 唯一可 
-信的 文獻就 是一位 外國調 查者的 陳述， 他於 事變發 生之後 
數日抵 達出事 地點。 他 不受外 僑的羣 情激憤 所蔽， 集合透 
: 澈的和 確鏊的 證據， 證明 士氣沮 喪的， 狼狽 潰退的 軍隊是 
這 次襲撃 的眞兇 。（註 九） 

0 此， 蔣 不在南 京駐足 ，繼續 沿江而 下上海 。他 一到 上海便 
趕 快趁汽 車離開 碼頭， 駛過外 人的障 碍物直 達法租 界附近 


祁齊 路的交 渉公箸 。在這 個地万 ，他的 第一個 召見者 就是黃 
麻皮 。第二 個召見 者就是 上海工 務局政 治部的 T  • 派 特革办 
克 • 基 凡斯， 他送 交蔣一 張通入 外人區 域的通 行證， 且允 .. 
許他 有携帶 武裝衞 隊遊行 這些神 聖區域 的特權 。（註 十） 
蔣想不 到是受 優渥禮 遇的唯 一國民 革命軍 長官。 蔣 也同等 
慷慨 ，保證 他一定 『與 上海 的外國 巡捕合 作』， （註 十一 
) 且立即 與他的 助手和 擁護者 會商， 討論 『 法律與 秩序』 ， 
如何能 建立與 維持。 

他與吳 稚暉， 蔡 元培， 張靜 江領導 的國民 黨右派 『元 老』 
會見。 他又 會晤銀 行家和 商會的 代表， 這些代 表的首 領就: 
是他 的第一 個恩主 —— 虞 洽卿， 王嘵 籟等。 他和他 的部下 
， 白崇 禧和周 鳳岐討 論軍事 形勢， 前者 已佔領 上海， 後者 • 
則是 一位新 來者， 他昨 天尙和 北軍一 道哩。 他會見 黃麻皮 
及其重 要助手 —— 杜月 笙和張 嘯林， 同 時又會 見一批 名望. 
較差 的人和 黨羽。 他 們的問 題簡單 地這樣 提出： 他 們將; g: 
樣從工 人手中 奪取上 海的支 配權和 建立他 們的南 京政府 5E 
? 爲了 摧毁工 人組織 及共產 黨人的 工作， 手 頭已有 大筆敗 
政的 接濟。 但當 他們於 三月末 的灰黯 日子環 顧他們 週圍， 
蔣 和他的 朋友知 道成功 並不是 確定。 障碍 似乎重 重疊疊 _ 
可怕。 一位消 息靈通 的外人 寫道： 『 他明天 也許不 能夠抗 
逆 共產黨 活動的 潮流， 這並不 是難信 的。』 （ 註 十二） 不 
錯的， 凡 是瞧不 見工人 羣衆與 共產黨 領導之 間的鴻 溝者， 
都難於 了解何 以勝利 不能歸 於工人 運動。 

上 海在他 們手中 。五 十萬 以上工 人枕戈 以待， 守護 他們曾 
用自己 的武器 取得的 東西。 不錯， 工人 糾察隊 （ 他們 現在； 
已 代替警 察巡邏 全市） 只有二 千七百 人和一 千七百 枝來復 
槍， 幾挺 機關槍 和從北 方軍隊 奪來的 大量軍 用品， （ 註十 
三） 但 外表上 却顯然 沒有什 麽嚴重 障碍， 足 以使隊 員數目 
與這 枝武力 的武備 不能迅 速擄充 。只 消從商 務印書 館和灘 
州 會館的 工會總 機關方 面來一 句話， 全市 沒有一 個男工 _ 
女工 不立即 起來行 動的。 他們爲 昨天的 勝利而 氣壯，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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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一個 可怕的 力量。 有一個 臨時政 府成立 起來， 牠 似乎是 
充分受 共產黨 支配的 。這 個政 府分明 準備以 上海工 人的名 
義， 取 得全上 海區的 政權。 而 且人們 還沒有 半黠理 由認定 
工 人不能 設法與 防守本 市的軍 隊共同 奮鬥。 

蔣介 石只有 三千軍 隊駐紮 市內， 他們中 也只有 少數是 『可 
靠 的』。 最隣近 的援兵 在杭州 （ 距離 五小時 之遠） 該處有 
何應欽 駐守， 但 他這一 枝軍隊 不足一 萬人， 而且這 些士兵 
許多都 是在羣 衆運動 的灼熱 中訓練 過的， 假 如他們 視爲他 
們 底主要 同盟者 的工人 組織， 派出宣 傳員使 他們充 分明白 
問題的 眞相， 恐 怕他們 未必還 會掉過 他們的 武器來 反對工 
人的。 其實， 蔣 並不知 道他能 否命令 他自己 的人馬 去進攻 
工人 。駐 紮於工 人堡壘 —— 閘北中 的是第 五師， 牠 是熱烈 
同情工 會的。 牠的 師長薛 岳於三 月二十 二日， 違抗 白崇禧 
的 命令， 把自 己隊伍 開入閘 北時， 他 已反映 了他的 軍隊的 
情緖和 壓力了 。 （ 註 十四） 

在鐵 絲網障 碍物之 彼方， 外人 正 怒氣 冲天， 據他們 中有一 
個 人說， 他們通 通相信 他們就 要在自 己的牀 上被自 己的僕 
人 刺殺。 英美 的僑民 完全確 信他們 底外國 正 義和誠 實的淸 
白 小島就 要遭受 那些瘋 狂的， 渴 飮白人 血的暴 徒蹂躪 。他 
們深犯 了某作 者中肯 地稱爲 『高度 驚慌』 的毛病 。 （ 註十 
五） 他 已們通 通聽到 一月漢 口和九 江租界 被奪， 及 南京事 
件 等瘋狂 的殘忍 故事。 逃亡的 敎士到 上海沿 途所見 的故事 
( 這種 故事， 多 走一里 路就增 多一段 ） 使吃 敎會飯 的社會 
楝樑歇 斯得里 地尖聲 喊殺。 

荚國僑 民的一 位名流 大聲狂 呼道： 『 此時最 宜於採 取一種 
强硬 的行動 方法， 並遏 止這種 假借自 由虛名 而犯下 的不法 
暴行， 即 因此而 流一黠 子血亦 所不惜 …… 』 （ 註 十六） 外 
國婦人 心頭忐 忑地分 m 她們的 膾品於 開赴保 護租界 的軍隊 
。外 國男 人更憂 心他們 的投資 被却， 他們知 道這些 渾身濺 
朱 的暴徒 一撲向 他們， 這件事 就會發 生的。 租界的 統治機 
關 —— .工 部局 已於三 月二十 一日宣 布緊急 狀態， 頒 行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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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戒嚴令 。三月 廿四日 跟着發 表一道 宣言， 宣稱牠 『察覺 
地方 局勢之 嚴重及 其可能 及於整 個文明 世界之 影響， 將應 
用現有 之一切 手段， 保持對 於現局 之支配 權。』 （ 註十七 
) 

這 些手段 已頗爲 可觀。 防守外 人地區 之外國 軍隊有 三萬人 
， 差不多 每一個 外國住 民 （ 白俄 除外） 可攤到 一人。 僅就 
英人 而論， 上海市 每一個 英國平 民就有 兩個英 國兵。 三十 
隻外艦 （ 英 、曰 、美 、法 、意， 甚至還 有葡萄 牙的） 泊在 
黃 埔江， 準 備緊急 行動。 幾隊 英國飛 機經常 飛巡上 海市及 
週圍 領土的 上空， 這一 件分明 破壤條 約的罪 行並不 引起英 
國當局 担心。 其他戰 艦已在 途中， 幾天 之後， 各國 艦隊就 
要增 至四十 五艘， 內 中包括 炮艦和 一萬噸 巡洋艦 。但 人們 
尙要求 更多的 軍隊， 更多的 戰艦。 外 國人要 把整個 上海都 
拿 過來。 他們 要佔領 南京。 他 們要求 一枝國 際軍隊 重演八 
國聯軍 壓平拳 亂時的 殘殺。 他們 的報紙 （ 尤 其是字 林西報 
) 進行 警吿， 恫 嚇和造 遙中傷 的瘋狂 運動。 他們大 罵本國 
政 府的執 政者， 因爲這 些執政 者尙以 爲慢一 點動作 是最聰 
明的。 （ 註 十八） 

任何外 國人， 如 果在口 頭上或 行動上 對國民 革命政 綱的最 
温和之 點表示 同情， 或 者就是 批評一 下時行 的歇斯 得里病 
， 他也 成了最 惡毒的 攻撃之 靶子。 （ 附註一 ） J  •  B  •鮑威 
爾是 上海一 位美籍 編輯， 他竟 敢懷疑 武裝干 涉必能 產生如 
願的 結果， 並明察 地鼓吹 對國民 革命軍 讓步， 因此， 他被 
( 附 註一） 北京有 兩個美 藉記者 (Wilbur  Burton 和 Mildred 
Mitchell  ) 替 國民新 聞社做 工作， 被 北軍逮 捕和監 禁起來 
。美 國公使 館事實 上將他 們置之 不理， 後 來因爲 美聯社 
Randall  Yauld 把他們 的案子 公佈， 並得到 一位天 津律師 
Charles  J.  Fox 的 努力， 他們 才得到 自由。 Gould 後 來被美 
國公使 Macmurry 逐出公 使出版 會議。 威廉 （ William  ) 和 
樸萊姆 （ RaynaProhme  ) 因爲編 輯民衆 論壇， 一般 人都視 
他們 爲種族 叛徒。 鮑羅 庭當然 有兩隻 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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攆 出美國 商會。 一個外 國傳敎 師聯合 一小羣 中國基 督敎徒 
鼓吹和 平交還 租界， 他 立即在 字林西 報上被 宣佈爲 背信者 
和 『革 命煽動 者』。 一位 中國基 督敎徒 寫一篇 文章， 牠的 
題 目叫做 『耶 穌與 三民主 義』， 企圖 把孫文 和耶稣 基督並 
列 ，因 此被敎 會的上 下人士 宣佈爲 『凟 神的 怒號』 。全國 
基督敎 會是一 個中外 合辦的 圑體， 牠 採取一 個同情 於國民 
革命的 立瘍， 結果 被謚爲 『 布 爾什維 克救濟 會』。 三十二 
個英美 傳敎師 正 式斥爲 『危及 與破壤 中國敎 會的至 善利益 
』 。 宣 佈牠的 代表基 督精神 的呼籲 『直 接破 壤上海 工部局 
禁止 散發足 以引起 敵愾， 造成 紛擾， 惹起公 共驚惶 或破壤 
和 平底文 書的禁 令。』 洛德尼 • 基爾拔 (Rodney  Gilbert  ) 
是一 位親英 的美籍 記者， 每天 在英國 報上刊 登一些 罵語， 
這種 罵語可 以說像 白熟一 樣閃耀 於報端 。在他 看來， 一個 
工 會就是 『從 不工 作也不 會工作 底下賤 苦力的 組織』 。在 
這 些傢伙 看來， 不僅 『下 賤苦 力』， 就是虞 洽卿之 流的銀 
行家， 王 正 廷 之流的 政客， 他 們當時 雖日以 繼夜致 力於和 
外人聯 合反對 『 下賤苦 力』， 但也 終歸是 『 激烈的 排外者 
』 。 當時 的情緖 是不難 歸納幾 點的： 
mn : 『上海 這個大 璋乃純 粹外人 手創者 …… 現在 華人竟 
臺 A  r 交 還」， 而同 情華人 者也奔 走討論 條件， 在 這些條 
件 之下， 外人努 力幾世 代的一 切成果 均可以 讓之於 無政府 
的 苦力團 體了。 這件事 殊令我 驚怪， 蓋 無異捧 揚愚騃 ，膜 

拜庸 懦也。 . 』 （ 註 十九） 

: 『 來到 人們腦 中的第 一種思 想便是 氣惱。 使 人傾家 
mm> 使 人急急 忙忙擠 幾件家 產在一 兩個籐 箱和一 個手提 
包中， 其 餘財產 則讓人 刼奪或 用他法 泡製， 這就是 一種純 
淨 不假的 氣惱， …… 』 （註 二十） 

滑頭： 『 …… 外人 從各方 面急忙 趕向碼 頭去， 他們 的唯一 
A 義就是 他們想 把中國 弄好。 我說到 這一點 心目中 不僅包 
括傳 敎師， 而 且還包 括許多 光榮的 商家， 他 們都希 望中國 
應受的 待遇， 似 乎要比 之牠目 前的行 爲所應 受的還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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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我們必 須慈悲 爲懷。 中國有 若千眞 疋 的苦 衷； 牠 現在的 
許多苦 衷當然 都是牠 自己造 成的， 但 老實人 一定受 這種思 
想 貽害， 而且 往往受 欺而相 信這種 思想： 外 人是負 全責的 
。 』 （ 註二十 一） 

阜 警: 『和平 的外國 居留民 已被逐 離他們 的家室 ，他 們的 
杂產 被破壤 …… 許多外 國商店 …… 現在 疋 遭逢 破產 …… 但 
這 些實際 上都是 小事情 …… 最 重要的 還是與 一種政 治思想 
鬥爭， 這 種思想 的公開 目的就 是破壤 目前的 世界文 明…… 
(牠） 不受良 心的內 疚阻制 …… 不尊重 旣存的 權利， 風俗 
， 習慣 …… 這就 是共產 主義與 世界文 明衝突 的第一 道戰線 
…… 』 （註二 十二） 

f f 上： 『我 以我的 傳敎師 的資格 看來， 又 當我首 先想及 
盖备 什維克 主義的 瘋狗如 不受挫 於中國 ，得 以躍越 大海， 
抵達我 們自己 所愛的 美國， 而 使全世 界基督 敎會遭 逢諸般 
後果 之時， 我沒 有半黠 猶豫確 認我的 自信： 

克化的 中國一 定是世 界上的 最大禍 患。』 三 ° 

： 丨&弓°1 二® 夤壺忐 iHi、i 漢口婦 女協會 已選拔 
雪 白肉體 和完満 胸部』 的婦女 ，號 召和表 演一次 『裸 
體巡 行』。 ） 『凡 是熟 識過去 數千年 來中國 婦女之 貞節的 
， 便毋須 乎要更 近一步 或更確 鏊的證 據來證 明俄國 共產主 
義之惡 毒的影 響。』 （註二 十四） 

: 『每 一個 美國人 對投放 於某外 國之利 益只淡 然置之 
> 值他一 見到美 國無辜 婦孺有 橫遭暴 徒或軍 隊毒手 之虞時 
， 他 可以氣 憤塡胸 。 』 （ 註二 十五） 
mm : r 在 中國， 共產 黨的手 段是唤 起階級 仇恨， 社會的 
ili 心， 貪婪和 嫉妬。 』 （ 註二 十六） 
mm : 『假如 目下的 r 鐵 絲網」 歇斯 得里病 繼續得 更長久 
二最， 那末， 毫不 足奇： 我們 在某一 個早晨 醒來發 覺我們 
的 殷勤和 買氣力 的市政 府已建 造一張 鐵絲天 蓋蓋在 我們頭 
上， 以 便遮斷 太陽的 光線， 他們 所根據 的理由 就是： 我們 
的天體 已有散 佈赤化 宣傳之 嫌。』 （註二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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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 『在 這些 時候， 精密之 區別和 法理的 遁辭毫 無結果 
O 备上海 C  •  P  • ( 共 產黨） 沒有 立足之 餘地， 牠必 須受打 
撃， 猶如工 部局一 定要打 撃黑死 病一樣 …… 中國和 俄國的 
C  •  P  •應 受同 等嚴崚 的持遇 一 -雨 者都是 文明之 敵。』 （ 
註二十 八)‘ 

mm : 『國民 革命的 好機會 - 切 同情歸 國民黨 —— 但 

長奋 共產黨 人。』 （ 註二 十九） 

mfmm : 『蔣 介石 …… 站在十 字路口 …… 毫不誇 張的說 
: 4螽侖 應欽， 白崇禧 二將軍 現在是 防止中 國長江 南岸被 
共 產黨淹 沒的唯 一保障 …… 但 是如果 蔣將軍 想從赤 黨手中 
救 出他的 同胞， 他 必須迅 速地， 無情 地行動 起來。 他將證 
明 他自己 是行動 和果决 的人， 是眞 正 孫文 主義 的戰士 ，是 
他本國 的保護 者呢？ 抑 或他將 和中國 一道沉 沒於赤 化的洪 
流中 呢？』 （註 三十） 

在 上海市 之南的 龍華， 蔣也 芘 在考慮 這個問 題哩。 在他和 
外國 記者的 連續談 話中， 他極 力撫慰 外僑， 且使他 們安心 
。 他對 南京事 件深致 悲悼， 應 允徹底 查究和 懲罰負 責者。 
三 月三十 一日他 在一個 談話中 宣稱： 『國 民黨 領袖一 貫就 
希 望和列 强維持 友誼的 關係。 國 民黨人 是列强 的朋友 …… 
不 應用武 力或任 何形式 之羣衆 暴力來 變更外 國租界 的現狀 
， 此乃 國民黨 政府之 固定政 策。』 他 以一個 願望結 束這個 
談話 ，他 希望外 人千萬 了解： 『雖然 目下困 難重重 不能獲 
致 一個更 淸楚和 更好的 諒解， 但我們 仍希望 剷除這 些障碍 
， 俾 在中國 與列强 之間保 有一個 更淸楚 和更好 的關係 ，這 
種關係 將建基 於相互 友善和 諒解之 上。』 （ 註三 十一） 
有幾 個外人 满懷希 望的對 這個無 誤的建 議表示 首肯， 這個 
建 議就是 『中國 』 （ 財產所 有者） 與列强 合作剷 除 『 障碍 
』 （工 人） 。但 他們 之大多 數與其 說因蔣 氏答應 g 護他們 
; 的 利益而 平服， 不如 說因蒋 氏必須 以一個 『厚民 麵人1 的 
資格來 發誓， 仍 然怒火 中燒。 字林西 報的編 i 就表 現這兩 
種 見解。 他稱此 次談話 爲 『 固執 己見的 …… 及與一 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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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悸底厚 顏的假 托的一 種非凡 的混合 物，』 但經過 一番思 ^ 
索 之後， 他 補充說 •• 『 蔣將軍 分明講 忠誠話 ，且平 心而論 
， ……在 他管轄 的區域 之內， （他） 似乎已 設法保 持秩序 
。 J ( 註三 十二） 留 心等待 一下是 沒有害 處的。 在 蔣氏沒 
有證明 他能夠 『迅 速地 和無情 地行動 起來』 之前， 他們的 
一 切狐疑 是不會 平息的 。數日 之後， 英軍司 令鄧肯 將軍覺 
得大可 放心， 遂吿 訴一位 中國記 者說： 蔣氏 已博得 他的尊 
榮， 『 因爲他 不僅講 出這條 道路， 而且實 際上也 把牠加 a 
實行 了。』 （註三 十三） 

中國銀 行家和 實業家 更具有 信念和 把握。 他 們更懂 得他們 
的人。 三 月二十 九日， 有五 十餘家 銀行， 廠家， 和 商業圑 
體聯 合成爲 一個聯 合會， 受虞 洽卿及 王一亭 領導， 王氏在 
一家 日本大 輪船公 司裡當 買辦， 他和 蔣氏至 少已有 十五年 
的 交誼了 。統一 在這個 聯合會 裡的圑 體有各 區商會 ，銀 行公 
會， 棉織業 協會， 製粉業 公會， 茶業 公會， 絲 業公會 —— 
實 際上， 上海 一切有 組織的 有產界 都包括 在內。 

這個 新圑體 的代表 圑當天 迎候蔣 將軍， 『 蔣 氏非常 懇篤的 
接待他 們。』 他們的 代言人 『 轉達上 海中國 商人的 祝辭， 
且鄭重 說明立 即恢復 該市治 安之重 要性。 他們 吿訴蔣 ，商 
人們 衷心擁 護他， 蔣 將軍用 幾句中 肯的話 作答， 且 負全責 
保障 上海中 外人士 的生命 財產。 他又 向這個 代表圑 保證： 
勞資關 係將很 快加以 調整。 …… 此次謁 見吿終 之時， 該代 
表 圑興辭 而出， 心 裡非常 满意， 因爲 他們已 發現蔣 將軍爲 
一個節 操高尙 的人， 而且還 是一個 單一政 權的領 袖。』 （ 
註三 十四） 

數曰 之後， 各業 公會均 分別印 發宣言 ，表 示衷心 擁 護蔣氏 
, 且派出 代表圑 表達他 們希望 早日改 善局勢 。四月 九日， 
二十 餘個商 業組織 的代表 開會， 决議 『擁護 國民黨 的三民 
主義， 擁 護蔣總 司令！ 打倒 一切反 革命份 子！』 

自 然囉， 有錢人 除了空 口叫喊 之外還 要有所 作爲。 他們必 
須慷慨 解囊。 局勢要 求信念 和信任 以上的 東西。 牠 需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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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第一 次攤付 蔣氏的 欵子是 四月四 日的三 百萬元 『借欵 
』 。 （ 註三十 五 ） 據遍 傳的消 息說， 數日 之後， 又 補付了 
一 筆七百 萬元的 欵子。 一位外 國訪員 報道說 ： 『中 國銀行 
家 和商人 …… 派代表 見蔣， 齊 送他一 千五百 萬大洋 的一筆 
鉅欵， 附 有的條 件是： 他鎭 壓共產 黨和工 人的活 動。』 （ 
註三 十六） 除了這 幾筆預 支欵子 之外， 兩星期 之後， 又募 
集了三 千萬元 的 『 借欵』 來幫助 南京新 政府的 成立。 

蔣 立即開 始設法 取得他 自己對 於上海 市的支 配權。 他委任 
他 的直系 軍官之 一爲警 察長。 他的政 治私狗 之一成 了上海 
市長。 他成 立一個 特別的 財政委 員會， 並爲 此選拔 了一批 
著名的 銀行家 出來， 以便籌 集他所 需要的 欵項。 他 委任一 
個官員 就滬寧 和滬杭 兩鐵路 的總辦 之職。 他 任命郭 泰祺爲 
外交 部長， 與外 人發生 IH 式 關係。 戒 嚴令於 三月二 十八曰 
宣佈， 使該 市的一 切民政 機關， 對龍 華的軍 事大本 營負責 
。 嚴禁 『 未奉 命者』 不 得保有 或携帶 任何種 類武器 的命令 
也頒 發了。 同時， 『工 商聯 合會』 也出 現了， 牠是 受黃麻 
皮， 杜月 笙和張 嘯林扶 助的， 牠假裝 爲一個 新起的 『温和 
的』 工會。 各種 準備步 驟迅速 進行， 以便在 上海來 重演已 
施用於 南昌， 九江， 安慶 和蕪湖 等地的 策畧， 而且 彷彿蔣 
氏和 他的流 氓助手 想證明 這些方 法是否 尙有効 力似的 ，三 
月 三十日 和册一 曰在 杭州表 演了一 次全副 戎裝的 演習。 
蔣氏在 杭州也 已利用 『工 界聯 合會』 的組織 來反對 共產黨 
操 縦的總 工會。 三 月三十 日晚， 流氓 們衝入 工會的 總機關 
。 在 當地發 生的爭 鬥中， 有幾 個工人 遇害， 受傷者 也很多 
。 據上 海某報 （ 註三 十七） 刊載的 總工會 來電說 ，翌 日曾 
號召了 一個總 罷工， 但只有 電話及 郵政工 人響應 。一 個羣 
衆 的抗議 大會給 召集起 來了， 且 組織成 一個遊 行示威 ，一 
直朝 薦橋街 走去。 軍隊 正在一 個重要 的十字 路口上 等着。 
他 們聽人 家說， 工會 正 設法對 國民革 命軍的 順利推 進舉行 
怠工。 沒有 一個人 吿訴他 們不同 的話。 當工 人們行 近時， 
軍隊便 開火。 半 打的遊 行者倒 下來。 百餘人 被捕。 糾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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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上千， 他 們只用 棍棒來 武裝， 結 果均被 繳械和 驅散了 
。 總工會 的房屋 被搗毁 。糾 察隊 被捕。 他們 的土布 制服撕 
破了。 從無 人知道 或紀錄 有多少 人遇害 。總 工會被 封閉， 
靜 候按照 現在熟 知的更 温和的 辦法來 改組。 杭州事 變以非 
常的 精確性 預示了 上海行 將在更 大規模 上發生 的事情 。不 
僅 蔣氏的 行動是 如此， 即共產 黨的反 應也是 如此。 

當 蔣氏委 任私人 就杭州 民政機 關的職 位並着 手向工 人施行 
鎭 壓手段 之時， 總工 會通電 蔣氏， 恭 敬地請 求罷免 犯事的 
官員。 他 淡然答 覆道： 『在 軍事 期間， 我有 權任命 公安局 
長。』 （ 註三 十八） 他們對 這個答 覆默然 忍從。 在 三月三 
十一日 的逮捕 和屠殺 之後， 該工會 又發出 通電， 這 道通電 
臨末懇 求蔣介 石將軍 『 來杭懲 治犯罪 者及肅 淸反動 勢力』 

。 （ 註三 十九） 可惜蔣 氏剛巧 太忙於 在上海 豎立反 動勢力 
了， 他無暇 走訪杭 州來鐄 壓牠， 而 上海的 總工會 也太忙 
於設法 撫慰蔣 氏了， 牠 也無暇 從杭州 經驗中 學得什 麽東西 

o 

但雖然 如此， 蔣介 石之承 担破壤 上海工 人組織 的工作 ，並 
沒有表 示他是 不曉得 這件工 作的重 大的。 羣 衆運動 已達到 
這樣的 程度， 以 致他迫 得開始 實施一 連串循 次漸進 的陰謀 
詭計 ，使 自己獲 得一個 理當有 利的顯 著地位 。他每 一步前 
進， 總表現 一種反 面的姿 勢出來 。他有 意使他 的敵人 迷醉， 
使問題 混亂， 使一 切可能 的反對 者癱軟 無力， 一直 到政變 
已經到 了眼前 才止。 這 種辦法 把他的 若干朋 友弄糊 塗了。 
在廣 州三月 二十日 政變之 前夜， 他的許 多軍事 同盟者 都 『 
和也 衝矣， 、因爲 他們不 能領悟 他的行 動所隱 藏的眞 正目的 
， 』 （ 註 四十） 現在在 上海也 一樣， 有許多 人 （ 尤 其是在 
外人 中間） 對他底 行爲的 外表上 的矛盾 是按耐 不住的 。四 
月八 日字林 西報抱 怨道： 『據 中國政 界中人 表示， 假如蒋 
將軍 發動一 個明白 反共的 運動， 他一定 會博得 擁護， 但他 
對共產 黨徒的 不大熱 心的， 帶 着辯解 口吻的 攻撃， 却使人 
無 法確定 這次分 裂是否 無可挽 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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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蔣氏比 他們更 懂得他 IE 在幹 什麽， 他正往 何處去 。他未 
曾 打算， 也未曾 力圖和 武漢的 『左 派』 國民 黨作任 何妥協 
。 他專心 準備打 敗上海 工人； 但他需 要時間 來整頓 他自己 
釣 力量。 同 情工人 的軍隊 必須調 離閘北 ，而 換之以 因與羣 
衆運動 很少接 觸而未 染有政 治色彩 的新軍 。爲 反共 的攻勢 
而動 員流氓 已盛極 一時。 當所有 這些事 疋在進 行之時 ，蔣 
氏 尙繼續 想盡一 切可能 的辦法 來散佈 並無衝 突臨近 的幻想 
。 從他到 滬那一 天起， 他就堅 執否認 他立心 與武漢 國民政 
府 破裂的 消息。 

三 月二十 七日， 他吿 訴謁見 他的人 『並 沒有 分裂， 國民黨 
的 黨員是 統一的 …… 並沒有 嚴重不 和的徵 兆或前 途。』 （ 
註四 十一） 兩天 之後， 他向曰 本東方 社的一 位代表 宣稱， 
他毫 無保留 地承認 武漢中 央執行 委員會 的權威 。他 以同樣 
的 方法使 莫斯科 放心。 

白崇 禧對眞 理報的 駐滬記 者說： 『我 們知道 帝國主 義者希 
望國民 革命軍 與民衆 破裂， 但這 是不可 能的。 我們 的基本 
原 則就是 武裝力 量與民 衆聯合 …… 中 國革命 形成世 界革命 
陣線之 一部份 。帝國 主義者 IH 設法藉 說謊和 造謠來 破壤這 
一陣線 。孫中 山敎我 們和共 產黨人 合作， 而 他們也 形成國 
民 黨之一 部份， 我們是 不會破 壤和他 們的聯 合的。 關於這 
一點， 中國 的英文 報正散 佈各種 謊話。 牠應該 受禁止 • “… 
』 （ 註四 十二） 我們將 來可以 看到： 莫斯科 和中國 的共產 
黨人多 麽熱心 利用這 些保證 一一 而且 看到： 牠 們的眞 IE 價 
値 究竟有 多少。 

四 月一曰 汪精衞 從歐囘 華給了 蔣一個 機會， 使他的 話似乎 
更來 得具體 和令人 信服。 汪氏， 這一位 軟弱， 柔順， 甘願 
屈 服於較 强個性 的壓力 之下的 典型的 小資產 階級的 急進派 
， 現在 剛妤足 踏中國 國土的 時候， 又 再度成 了一個 人的工 
具， 這 個人在 一年之 前曾那 樣汚辱 地迫他 逃離廣 州。 舉行 
了兩日 的會商 。四 月三日 ，蔣發 出通電 宣佈他 『完 全服從 
J 武漢 的國民 黨中央 執行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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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 『中 正深信 汪主席 旣出， 必能 …… 鞏固 黨基， 集中 
黨 權以竟 國民革 命之全 功…… 此後所 有黨政 …… 諸端； 皆 
須 在注主 席指揮 之下， 完 全統一 於中央 。中正 唯有 統率各 
軍， 一致服 從。』 （註四 十三） 

據汪的 傳記作 者說， 汪對 於蔣的 通電， 『 感 覺得極 不愉快 
。 』 蔣介 石提出 用來消 滅國民 黨內的 共產黨 勢力的 方法， 
他不表 贊同。 不錯， 汪也 『 想 到與共 產黨分 手的必 要』， 
不過他 『 反對任 何倉卒 的破裂 …… （ 而且） …… 想 採取循 
序的和 平的辦 法來解 决一切 爭執。 …… 』 （ 註四 十四） 
爲了 避免他 那樣憎 惡的直 接行動 （ 隨 便採取 任何方 式來避 
免， 不過 這一囘 可不是 逃亡， 和辭 掉他自 己 的職位 了）， 
汪極力 勸蔣， 說 他們毋 須採取 暴力或 『 非法』 手段 亦能夠 
達到 所求的 目的， 據某項 傳說汪 答應將 鮑羅庭 撤職， 將三 
月國民 黨執行 委員會 策三次 全體會 議的决 議案加 以修改 （ 
這項决 議是撤 除蔣的 黨主席 職及最 高軍事 司令權 的，） 又 
答 應贊成 將上海 糾察隊 繳械， 及批准 蔣在上 海市委 任的官 
員。 （ 註四 十五） 汪後 來極力 否認他 曾和蒋 作出任 何這一 
類的 協定， 不過 他自己 的傳記 作者却 紀載他 離滬赴 漢去敦 
勸他 的同僚 『 到 南京和 蔣及其 他人召 集全體 會議， 以維持 
黨的 統一』 ，又說 ，汪 『相 信他 能夠得 到中央 行 委員會 
的大 多數純 粹國民 黨員的 擁護， 來實 行修改 第三次 全體會 
議所通 過的决 議案』 。（註 四 十六） 

但 蔣介石 和他的 朋友却 懂得目 下合他 們用的 是機關 槍而不 
是黨的 妥協。 蔣 汪之假 裝一致 只是幫 助加濃 他們需 用來掩 
蔽他 們的進 攻的政 治烟幕 吧了。 他們 經過汪 來影響 共產黨 
人， 結果 一定已 遠出乎 他們的 望外， 蓋汪只 須一舉 手之勞 
便使 得上海 工人的 共產黨 領袖每 日把許 多祭品 供奉在 『民 
族統一 戰線』 的祭壇 之上， 而潛伏 的反對 派遂更 加削弱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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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 領袖向 上海工 人說， 國民 革命軍 到來的 時辰， 就是 
一切 被懕迫 者得到 解放的 時辰。 三月二 十一 日暴動 勝利的 
中心 口號曾 經是： 『響應 國民革 命軍！ 歡 迎蔣介 石！』 工 
人們 完全忘 記軍隊 已在龍 華觀望 不前， 希望 工人的 武裝隊 
伍與直 魯軍作 戰而自 行潰滅 。他 們於三 月廿二 日傍晚 ，竟 
歡天 喜地的 慶祝國 民革命 軍先頭 部隊的 到來。 兩日 之後， 
外國記 者趨集 龍華， 謁見白 崇禧， 他 捫親眼 見到在 革命以 
前的中 國尋不 出類比 的希奇 現象。 

『廣 東軍 到滬在 上海勞 工階級 心中所 造成的 印象的 一個動 
人的 例子， 在謁見 （ 白 崇禧） 時碰 到了。 …… 一千 八百個 
廠工 （ 內 有三百 女工） 的遊 行隊伍 帶着許 多犒賞 走入衙 B 
， 他們把 這些犒 賞堆在 內衙的 門外， 以表示 他們的 歡欣， 
這些 犒賞就 是鍋子 ，茶壺 ，箱子 ，籃 子， 衣服 …… 』 （註. 
一） 

蔣介石 抵滬之 翌曰， 在西 門舉行 了一次 歡迎他 的示威 ，有 
五萬餘 工人集 合該地 務聽共 產黨人 演說， 這些 共產黨 演說. 
者 『 …… 對蔣 介石作 無上的 讃揚。 』 （註 二） 

但 把蔣介 石及其 軍隊尊 爲人民 救主的 不僅是 上海工 人和中 
國共 產黨人 。共 產國際 的各國 黨也採 取同樣 的態度 來響賑 
， 因爲 到處都 是這樣 了解， 以 爲蔣帶 到上海 城的就 是世界 
革命的 大纛。 誰 曉得此 外還有 什麽意 義呢？ 

暴 動之前 數日， 德國共 產黨的 中央機 關報， 紅旗報 特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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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蒋介 石一個 照片， 把他 描寫爲 國民黨 『革 命軍事 委員會 
i 的英勇 領袖。 （註 三） 三月二 十三日 ，法 國共產 黨曰報 
， 人道報 也印出 同樣的 照片， 並刊 載一道 淸息， 稱 一個偉 
大的羣 衆集會 把蒋之 入駐上 海慶祝 爲 『 中國 公社』 之成立 
， 展開了 『世 界革 命的一 個新階 段』。 此外， 尙有 一篇社 
論稱 粵軍的 勝利爲 『上 海的 解放』 ，而 『上 海的 解放』 則 
又等於 『全 世界 工人 解放的 開始』 。（註 四） 

把局 勢這樣 看法， 自然 在邏輯 上要歸 咎於共 產國際 在蒋氏 
抵滬前 後所採 取的整 個路線 。假 如遲 至四月 十日， 共產國 
際 的指導 機關報 —— 眞理報 尙宣佈 最最需 要維持 『 四個階 
級 聯盟』 ，又假 如蘇聯 的代言 人三番 四覆的 堅主各 階級在 
國民 黨領導 之下， 形 成無懈 可撃的 統一， （註 五） 那末， 
其他國 家的共 產黨人 把蔣介 石來到 上海， 看 作中國 革命底 
新日子 —— 亦即中 國公社 底日子 的曙光 ，就 並不 足奇。 
不幸， 事實 却完全 相反。 我 們已指 出過： 人們把 『民 族統 
一戰線 1 或 『四 個階級 聯盟』 尊 崇爲一 個神秘 的偶像 ，並 
不惜付 一切代 價加以 保持， 結果， 人 們差不 多一開 始就已 
把 中國共 產黨牢 牢的縛 在國民 黨的靴 帶上， 使工農 受資產 
階級 束縛。 在 廣州， 這 種政策 已促使 李濟深 建立軍 事獨裁 
， 對工 人施行 野蠻的 鎭壓。 牠 又已令 資產階 級能夠 俯拾廣 
大羣 衆運動 的果實 ，北 伐軍之 能夠進 抵長江 ，就是 那廣大 
羣衆運 動之賜 。今 天在 上海， 資產階 級又準 備經過 蒋介石 
來採 摘那個 果實了 。共 產黨的 領導機 關因爲 自動遏 抑工農 
的 鬥爭， 使工農 的政治 目的適 應於資 產階級 的政治 目的， 
迫 使共產 黨員負 起替國 民黨作 『 苦力 工作』 （ 鮑羅 庭的名 
言） 的 任務， 禁止 他們批 評孫文 學說， 放棄 一個獨 立的曰 
報， 因此 已替公 開的反 動淸除 道路， 這種公 開反動 已形成 
於 廣州， 江西， 和 長江各 口岸。 

一 九二六 年末， 及一九 二七年 最初幾 個月， 共產國 際的重 
要 機關報 已開始 發出泛 泛的， 一般的 警告， 指出民 族資產 
階級行 將背叛 ，（註 六） 在二三 月間， 這種 警告又 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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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軍 中汉榎 提出。 （ 註七） 這 些又章 總是看 不起國 民黨右 
派的 力量， 總 是誇大 左派的 力量， 而且 提到蔣 介石時 ，從 
沒有把 他當作 正 在結 集的 反動勢 力的眞 疋 頭腦 來看待 。恰 
恰 相反， 當 牠們提 起蔣介 石畤， 牠們 總是安 慰牠們 的共產 
黨讀 者說： 蔣表示 『服 從』， 萬事如 意了。 

因此， 共產 國際的 一切報 紙都齊 聲否認 謠言和 消息， 這些 
謠言和 消息， 數 目愈來 愈大， 也 愈來愈 迫眞： 稱蔣 介石在 
上海 正 趨向 决裂， 這就 是人們 對一個 臨近的 災刼所 玩弄的 
一種 眞正的 沉默的 陰謀。 

我們不 能說： 共產國 際不知 道到底 正 在 發生什 麽事情 。往 
後不 過幾個 星期， 牠的 全部報 紙就怒 氣冲冲 的痛斥 蔣介石 
， 而 壓下了 一年的 所有情 報遂如 洪流一 樣傾瀉 出來了 。我 
們上 面引證 過的， 三位 共產國 際官員 的信， 證明 蔣介石 
的傾向 對於當 局者並 不是秘 密的。 但 是還有 更明顯 的證據 
哩。 

埃耳 • 勃勞達 （ 這個人 注定要 成了美 國無產 階級普 遍不認 
識的， 但 却是慇 勤可愛 的領袖 ， ） 俠克 • 杜里歐 （ 他將要 
從 史大林 的高級 參謀部 投降法 西斯主 義，） 英國 的湯姆 • 
曼尼 和一位 俄人， 雪多爾 • 史 托拉都 是共產 國際代 表圑的 
人員， 這個代 表圑於 二月抵 廣州， 在三 月一個 月中， 追踪 
蔣 介石， 道 經江西 北上。 當時 恐怖現 象已如 一條黑 鞭一檬 
橫掃 該省， 他 們恰好 直接碰 到牠。 但 他們却 若無其 事的放 
過了， 因 爲蔣介 石大獻 慇勤， 留下訓 令囑他 的下屬 用美酒 
佳肴 來欵待 他們， 打發他 們走。 因此， 勃勞 達本人 後來也 
天眞的 承認， 無 論他們 到什麽 地方， 他們 『總 碰到 這樣的 
經驗： 當雙方 領袖向 我們交 談時， 實 際的巷 戰便在 我們到 
訪的 期間內 停止下 來。』 據這些 代表後 來的報 吿 （ 註八） 
指出， 他 們做過 人名， 日期和 地點的 豐富的 註解。 他們遊 
過 一城又 一城， 而在這 些城市 裡工會 均已被 逼秘密 起來， 
他們 在贛州 接到關 於陳贊 賢被殺 的詳細 報吿， 陳氏 是當地 
工會 領袖， 僅於 數日前 才被蔣 下令殺 死的。 他們旣 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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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各國均 相信蔣 爲一個 『革命 將軍』 ，宛 如羣眾 E 報仉 
雪恨的 天神一 樣披靡 北向， 他 們是否 於三月 二十九 日從九 
江內地 急遽趨 赴無線 電局， 把消息 公諸於 世呢？ 難 道他們 
能夠 把他們 所見所 聞底事 情的意 義忽畧 掉嗎？ 不會的 ，且 
聽一 聽杜里 歐的說 話吧： 

『 赣 州事件 給了我 們一個 寶貴的 敎訓。 我們從 那時起 —— 
在分 裂之前 —— 就很懂 得資產 階級與 中國工 人階級 間的衝 
突一 定要採 取流血 的形式 …… 』 （註 九） 

且聽 一聽勃 勞達的 話吧， 他說 他在贛 州事件 中看出 『深深 
分裂的 全貌， 這 一分裂 疋把國 民黨分 成全中 國兩個 分立的 
敵對 圑體』 （註 十） 

沒有 什麽事 情足以 費他們 思索的 。因 爲人們 正 直白 地使他 
們知道 事情臨 近而且 就要發 生於上 海了： 『 總司令 （ 蔣介 
石） 現在不 能說話 …… 』 三月 二十六 日程潛 將軍在 南昌吿 
訴他 們說。 『 他 尙沒有 充分的 自由。 他尙沒 有充分 的地盤 
。 他已去 南京和 上海。 他到那 裡就要 說話。 他到那 裡就要 
有 他的話 丨』 （十 一） 

換 言之， 國際代 表圑到 九江時 已確實 知道： 國民黨 內部分 
裂已發 生了， 蔣 介石已 特意跑 到上海 摧殘該 地的工 人組織 
， 彷 照他北 伐路過 江西所 幹的一 樣了。 那末， 勃勞達 ，杜 
里歐和 曼尼豈 不是需 要發出 警吿， 儘 可能大 聲和緊 急地發 
出警 吿麽？ 他們 到達九 江不過 比蔣介 石到上 海畧遲 數曰。 
我們已 知道蔣 在九江 的力量 如何不 確定， 工 人的力 量如何 
大。 但 莫斯科 正 勸人 退却， 其理由 就是： 蔣 介石如 不受招 
惹， 他是 不會進 攻的。 人 們到處 安慰工 人說， 國民 黨內沒 
有分裂 ，蔣 介石 IE 表示 『服 從』 ，上 海是沒 有衝突 可能的 
等等。 假 如共產 國際的 三位負 責代表 在這個 特別的 時機， 
向 工人， 尤其是 向上海 工人傳 佈一個 警吿： 指出蔣 介石並 
不是 他們的 朋友或 救主， 而是 他們的 死敵， 誰又能 估算出 
一定 已發生 什麽效 果呢？ 至於 他們應 不惜一 切代價 保存他 
們的武 器並準 備抵禦 勃勞達 —— 杜里歐 一一 曼尼所 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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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攻是否 絕對難 免呢？ 又這 樣大胆 的行動 是否已 改變？ 事 
變的行 程呢？ 這當然 是很難 說的。 但勃 勞達" 一 杜里歐 
——曼尼 之沒有 幹過這 一類事 情却是 事實。 

他們 於三月 三十一 日行抵 漢口。 勃勞 達的第 一個談 話不僅 
沒 有公開 痛斥蔣 介石， 倒還是 『 勃 勞達先 生說， 各地 …… 
軍隊， 工 會與農 民圑體 間的關 係是他 遊歷所 見的最 愉快的 
情 景之一 …… 他 們凡到 一地方 …… 他 們總是 發現人 民毫無 
例外 的堅决 擁護黨 （ 即國 民黨） …… 農民們 與國民 革命中 
的一切 其他圑 體充分 合作。 …… 』 （ 註 十二） 這位二 十世 
紀 阿美利 堅主義 的未來 代表小 心謹愼 地說： 在江西 『這個 
運動 已在困 難中進 行』， —— 但 急忙補 充說： 『工 人們並 
非完 全沮喪 的。』 除了在 一個簡 單聲明 裡 （ 他堅認 他曾對 
某中國 記者作 過此項 聲明） 提 及一下 之外， （註 十三） 勃 
勞達 在什麽 地方也 沒指明 蔣介石 就是江 西那些 『困 難』 的 
作者。 

八天 之後， 他們 發表此 行的正 式報吿 。勃 勞達—— 杜里歐 
—— 曼尼 在這個 報吿裡 堅認： 『幾乎 到處代 表圑均 聽到說 
: 革命軍 及其政 治部與 革命的 國民黨 一道幫 助組織 和發展 
新工會 及農會 …… 』 他們竟 敢說， 他們看 出 『 一種 明確的 
分化 在發展 中』， 且提起 他們在 贛州見 到工人 們追悼 『反 
動 勢力代 理人』 刺殺 的一個 領袖。 這些 『代 理人』 究爲何 
人尙 不暴露 。這個 報吿於 結末處 表示： 『深 深相信 國民政 
府 與國民 黨是决 心消滅 封建制 度和反 動勢力 的。』 （註十 
四） 

數月 之後， 國 際的共 產黨報 紙尙發 表消息 ，稱 『代 表團見 
到農民 羣衆得 國民黨 之助， 到 處組織 成强有 力的農 民協會 
， 異常愉 快。』 （註 十五） 

這些 隱匿事 實的謊 言就足 以蒙蔽 一切， 一直 到蔣介 石時運 
已來， 在上 海施行 他的打 撃時才 罷休。 那時， 也只 有那時 
， 這些 『反動 勢力代 理人』 才被人 認出是 『用 蔣介 石上將 
名義行 事的』 軍隊。 那時 又才是 時候： 暴 露全江 西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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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 必 須秘密 集會， 一 切機關 均被軍 隊佔據 。 』 （註十 
六） 原來這 種情形 就是勃 勞達見 到的那 樣 『 愉 快的』 軍隊 
和 工會的 關係！ 現 在才是 時候： 暴露在 江西省 『國 民黨只 
不過 代表官 僚和資 本家， 因爲 工農絲 毫沒有 說話之 餘地。 

』 （ 註 十七） 原來 這就是 『 全 體人民 堅决擁 護的』 黨！ 

在 一九二 七年中 國革命 的最嚴 重的局 勢中， 這樣有 意來隱 
匿重 要的情 報也就 是整個 共產國 際在蔣 介石政 變前夜 所造. 
成的 空氣的 指標。 只消 幾段徵 引就揭 露牠： 

『現 在疋當 我們行 將奪取 寧滬之 前夜， 帝國 主義者 却放出 
關 於所謂 國民黨 內部傾 向分裂 的消息 。國民 黨執委 會議的 
結果 …… 恰恰證 明相反 。黨內 的聯合 戰線今 天像已 往一樣 
牢固 …… 國民 黨並沒 有像帝 國主義 所說的 一樣， 陷 於分裂 
，牠 已圑 結牠的 隊伍了 …… 』 （註 十八） 

又引 用標上 『上海 工人之 勝利』 底標題 的一篇 文章： 

『 國民黨 內分裂 及上海 工人和 革命士 兵衝突 （ 等 消息） 現、 
在 是絕對 不確的 …… 蔣 介石已 親自宣 稱他將 服從黨 的决議 
。 像蔣介 石這樣 一個革 命家是 不會像 帝國主 義者喜 歡相信 
的一樣 — 親自和 反革命 的張作 霖聯合 來對付 解放運 動的。 
誠然， 在去年 十一月 張作霖 與廣東 軍之間 曾有過 談判一 
但只 是由於 策畧上 的理由 …… 國民黨 已應允 満足工 人所有 
要求。 上 海無產 階級的 唯一危 險就在 於一個 帝國主 義的挑 i 
撥。』 （註 十九） 

同一 星期， 巴 黎工人 聽到國 民黨底 『無 疵的 統一』 的安慰 : 
， 他們熱 狂歡呼 起來。 （ 註 二十） 

在莫 斯科， 同樣 的撫慰 採取答 覆托洛 次基及 反對派 的形式 
， 蓋反對 派芘警 吿打撃 將到， 且要求 中國共 產黨人 無條件 
的 獨立。 三月十 六日， 眞 理報刊 載一篇 文章， 題爲 『 中國 
革命 與國民 黨』， 牠宣稱 『 尤其是 現在， 軍 事問題 是中國 
革命 之主要 政治問 題。』 該文往 下叙述 『 動 搖程度 不一』 

( ! ) 的右 翼份子 IE 企 圖和帝 國主義 做買賣 。但牠 趕忙撫 
慰我 們說， 另一 方面， 『我們 在國民 黨內還 有一個 强大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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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 這個 左翼反 映羣衆 的利益 …… 帝國主 義報紙 之運用 
一 切手段 來誇大 右派國 民黨的 力量， 其理由 是很容 易懂的 
， 據說， 右派 國民黨 已使革 命轉向 r 温 和的」 路線， 且已. 
集 中權力 於他們 手中。 帝國主 義報紙 已預言 國民黨 之完全 
墮落， 預言 分裂及 中國革 命癱瘓 …… 』 該文 於是繼 續對左 
:派反 對派之 要求立 即退出 國民黨 ，猛烈 攻擊： 『他 們看見 
; 國民黨 的右派 ，但 他們看 不見牠 的核心 ，他們 也看不 見羣衆 
…… 甚至國 民黨的 右派， 接近國 民黨政 府底右 派的人 ，以 
及軍 隊也迫 得向革 命羣衆 的壓力 示讓… …關於 這一黠 ，蔣 
价石 的宣言 …… 是一個 極重要 的文件 。 （ 這 就是指 他的紀 
獐 宣誓） 蔣介 石迫得 …… 要玩 弄陰謀 …… 要宣 誓盡忠 …… 
要服從 領導。 國民黨 極右派 希望實 行的， 帝 國主義 資產階 
級視 爲左券 的計劃 …… 已失 敗了。 現 在連美 國資本 主義報 
- 紙也已 迫得承 認右派 陰謀的 失敗了 …… 』 （註二 十一） 
-馬丁 諾夫， 這位孟 什維克 在眞理 報上替 共產國 際說話 ，他 
始 我們更 進一步 的安慰 。他 寫道： 『左 派代 表國民 黨的大 
多 數…… 國民黨 十分之 九的地 方黨部 是在左 派及共 產黨的 
領導之 下。』 （ 註二 十二） 

.最 圓滑 的就是 戰畧大 家本人 —— 約瑟夫 • 史 大林所 提供的 
•保證 ，他 於四月 五日出 席莫斯 科圓柱 大廳中 召集的 三千官 
員的 大會， 答覆 托洛次 基及反 對派的 警吿： 

『蔣 介石 芘 服從紀 律，』 他在 這篇令 人難忘 的演辭 中宣說 
， 『 國民黨 是一個 聯盟， 是革命 議會之 一種， 內有 右派、 
:左派 和共產 黨人。 爲什 麽舉行 政變？ 旣 然我們 有多數 ，旣 
然右 派聽從 我們， 爲什 麼把右 派趕走 ？ 只要有 用塲， 農民 
:連 一匹疲 蹶的老 駑馬也 需要。 他 不把牠 趕走。 我們 也一樣 
。 等到 右派對 我們沒 有什麽 用塲， 我們 就把牠 趕跑。 目前 
:我 們需要 右派。 牠有的 是能幹 的人， 這些人 尙率領 軍隊且 
•指 導牠 去反對 帝國主 義者。 蔣 介石也 許對革 命沒有 同情， 
祖他 正 帶着 軍隊， 且除 了引導 牠去反 對帝國 主義者 之外， 
.便不 能幹別 的事情 。此 外， 右 派中人 尙和張 作霖的 將領有 


關係， 且 非常懂 得如何 去使他 們軍心 瘓散， 不經一 撃便引 
誘 他們全 部轉到 革命方 面來。 他 們和富 商也有 關係， 可以 
從 他們那 裏募錢 。所 以他們 必須要 被利用 到底， 像 檸檬一 
樣 搾乾， 然後丢 掉。』 （ 註二 十三） 

才不 過幾天 之前， 史大 林曾向 一個靑 年共產 黨人的 會議說 
: 『我們 必須說 ，迄 今他們 （帝 國主 義者） 已得到 一個結 
果： 中國 人對帝 國主義 的仇恨 加深， 國民黨 的力量 圑結一 
致 ，而且 （羣 衆） 重新 趨向中 國革命 運動的 左方。 沒有一 
個 人能夠 懷疑這 一黠： 現在帝 國主義 已得到 與他們 所要求 
的恰 正相反 的東西 …… 據說， 神仙想 滅絕一 個人， 便首先 
把他 弄盲， 這不是 虛語。 』 （ 註二 十四） 

這誠 然不是 虛語！ 不 過誰眞 IE 被弄 得盲目 起來， 尙 待决定 
哩！ 

在這個 生死關 頭的星 期內， 共 產國際 給上海 中國共 產黨的 
絕 妙訓令 如下： 

『三 月三十 一曰， 當資 產階級 準備鎭 壓已路 人皆知 （！ ） 
之時， 國 際執委 會給了 如下的 指示： 唤起 羣衆反 對現在 正 
在 準備中 之鎭壓 且舉行 一個反 右派的 運動。 此時不 要發動 
公開鬥 爭 （ 因 爲力量 關係起 了極不 利的變 化。） 不 要放棄 
武器， 但到 了山窮 水盡的 時候， 就必 須把他 們藏起 來。』 

( 註二 十五） 

這 種訓令 不多不 少恰恰 等於請 中國共 產黨人 伏伏貼 貼地將 
他們的 腦袋放 在斷頭 合上。 假 如他們 不去發 動反對 蔣介石 
的 『公 開的』 ，也就 是武裝 的鬥爭 ，他 們顯 然就要 儘可能 
和解他 。 『 反 右派的 運動』 並 非就是 反對蔣 介石本 人的運 
動。 因爲所 有共產 國際的 報紙不 是宣佈 他的忠 誠麽？ 這個 
運 動實際 就是帶 怒啜泣 反對目 下成了 蔣氏心 腹人物 的政客 
和 軍人。 

共 產國際 的領導 機關報 IE 在這 些日 子裡 宣稱： 『 國 民黨病 
在 缺少革 命工農 的血。 共產 黨必須 灌注這 種血， 藉 此可以 
劇烈的 改變局 勢。』 （ 註二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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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等奇 巧的一 句兆頭 話，』 托洛次 基寫道 ，因爲 目下在 
準備中 的疋是 這種灌 注血液 的工作 ■ — 只不 過那些 高坐於 
莫 斯科， 勸上海 工人裝 死的勇 敢和自 信的戰 畧家很 少預想 
到 牠發生 的方式 罷了。 

我們 之所以 必需詳 述一九 二七年 三月至 四月， 共產 國際對 
上海 局勢之 估計， 就 是因爲 經過數 度不爽 快的企 圖想把 m 
個嚴 重關頭 採用的 政策加 以辯護 之後， （註二 十七） 有一 
種神話 久已產 生且保 持在共 產國際 一切文 件中， 這 種神話 
就是： 認 定上海 潰敗的 責任單 獨而且 無疑歸 於中國 共產黨 
領袖 （ 尤 其是陳 獨秀） 來負， 他們的 罪名爲 頑强拒 絕莫斯 
科 的訓令 。我 們已經 知道這 些訓令 到底是 什麽， 以 及牠們 
所 根據的 估計是 什麽。 牠們說 明何以 上海的 中國共 產黨人 
眼 生生看 着大禍 臨頭而 束手無 策地被 解除了 武裝。 

政變 臨近的 謠言在 上海也 像國外 一樣碰 到憤怒 的否認 。總 
工會 在一個 公開的 聲明中 問道： 『上 海工人 怎樣能 夠和軍 
隊衝 突呢？ 這枝軍 隊就是 他們唯 一歡迎 和尊重 的呵！ 』 『 
目 下散佈 的謠言 稱國民 革命軍 與勞工 階級間 有破裂 之可能 
……不 消說， 這 些謠言 是無根 據的， 請 大家不 要相信 …… 
』 （註 二十 八） 這 些謠言 被稱爲 『敵人 離間的 詭計』 。曰 
報上 公開預 言攻撃 臨近， 也遭 歧視。 共產黨 組織請 求蔣介 
石將凡 是刊載 『 害 及聯合 戰線』 底消 息的報 紙加以 禁止， 
這 就是牠 們對上 述那些 預言的 答覆！ 因爲要 遵照莫 斯科的 
訓令： 『舉 行一 個反對 右派的 運動』 ，於是 差不多 每天都 
對一般 『反 動派』 發出如 火如荼 的痛斥 。四 月四日 ，總工 
會甚至 還公開 恫嚇： 如 『反 動派』 採取 任何反 對武裝 糾察隊 
和 工人的 行動， 就立即 舉行大 罷工。 但是在 任何這 一類的 
恫 嚇中， 從 來沒有 提過蔣 介石的 名字， 而且 『反 動派』 一 
詞 往往只 是專指 西山會 議派， 吳稚暉 及張靜 江之流 的國民 
黨右派 分子。 蔣介石 已公開 和這些 人結生 死交， 這 件事實 
被抹 殺或隱 匿起來 一 或者只 是暗中 懊惱。 

人們 拚命和 解這位 『 革命將 軍』。 蔣介 石抵滬 之後， 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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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人甚至 還準備 一個盛 大的歡 迎會， 並 開筵以 禮待他 。但 
是他 和另外 被邀請 的一位 將軍通 通不想 到會。 共產 黨人忍 
受此 次冷遇 之餘， 尙興 高彩烈 的慶贶 蔣介石 所作的 每一種 
小 小的讓 步姿勢 —— 或 他們能 夠解釋 成讓步 的每種 姿勢。 
他於四 月三日 拍 發贊成 汪精衞 領導的 通電引 起了一 切共產 
黨 組織函 電交加 ，歡慶 牠的宣 吿實際 上解决 了一切 爭執的 
問題， 且表示 忠誠的 希望， 願 他今後 忠實的 完成他 本人負 
担 起來的 義務。 蔣氏 四月三 日通電 之後， 汪 精衞和 陳獨秀 
簽名的 聯合宣 言也按 照同樣 的精神 寫就發 佈了， 這 個文件 
代表 了自暴 自棄與 階級調 和之最 完全的 表現， 而自 暴自棄 
與階 級調和 也就是 共產黨 政策的 特色。 爲了這 個原因 ，該 
項 宣言全 文轉錄 於此： 

『國 民黨共 產黨同 志們： 

『此 時我們 的國民 革命， 雖然 得到了 勝利， 我們的 敵人， 
不 但仍然 大部分 存在， 並且還 正在那 裡伺察 我們的 弱點， 
想 乘機進 攻推翻 我們的 勝利， 所以 我們的 圑結， 此 時更非 
常 必要。 中國共 產黨堅 决的承 認中國 國民黨 及國民 黨的三 
民 主義， 在中 國革命 中毫無 疑義的 重要， 只 有不願 意中國 
革命向 前進展 的人， 才想 打倒國 民黨， 才想 打倒三 民主義 
， 中國共 產黨， 無 論如何 錯誤， 也不 至於主 張打倒 自己的 
友黨， 主張 打倒我 們敵人 （ 帝國 主義與 軍閥） 素所 反對之 
三民主 義的國 民黨， 使敵人 稱快。 

『無產 階級獨 裁制， 本 是各國 共產黨 最大限 度的政 綱之一 
， 在俄國 雖然實 現了， 照殖民 地半殖 民地政 治經濟 的環境 
， 由資 本主義 向社會 主義的 過程， 是 否一定 死板的 經過同 
樣形式 的同樣 階段， 還 是一個 問題。 何况依 中國國 民革命 
發展之 趨勢， 現在固 然不發 生這樣 問題， 即 將來也 會不至 
發生。 中 國所需 要的， 是建立 一個各 被壓迫 階級的 民主獨 
裁來 對付反 革命， 不是 什麽無 產階級 獨裁。 

『兩黨 合作， 本 有各種 不同的 方式， 重要 之黠， 是 在兩黨 
大多數 黨員， 雙方以 善意的 態度， 解决此 問題， 方 不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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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之根本 精神。 中 國國民 黨多數 同志， 凡 是瞭知 中國共 
產黨 的革命 理論， 及其對 於中國 國民黨 眞實態 度的人 ，都 
不 會懷疑 孫總理 的聯共 政策。 

『現 在國民 革命發 展到帝 國主義 的最後 根據地 上海， 驚醒 
了國 內外一 切反革 命者， 造 謠中傷 離間， 無 所不用 其極； 
甲 則曰共 產黨將 組織工 人政府 ，將 衝入 租界， 貽害 北伐軍 
， 將 打倒國 民黨； 乙則曰 國民黨 領袖將 驅逐共 產黨， 將壓 
迫 工會與 工人糾 察隊。 這 類謠言 ，不 審自何 而起。 國民黨 
最高黨 部全體 會議之 議决， 已 昭示全 世界， 决無有 驅逐友 
黨 摧殘工 會之事 。上 海軍事 當局， 表 示服從 中央， 即或有 
些 意見與 誤會， 並未 必終不 可釋。 在 共產黨 方面， 愛護地 
方安寧 秩序， 未必 敢後於 他人， 對於 國民政 府不以 武力收 
囘上 海租界 政策， 亦示 贊同， 總工會 亦已發 表不單 獨入租 
界之 宣言； 對於市 政府， 亦贊 同各階 級合作 政策。 事實俱 
在， 更無 造謠之 餘地。 

『 國共 兩黨同 志們， 我們 强大的 敵人， 不但 想以武 力對待 
我們， 並且 想以流 言離間 我們， 以達其 以赤制 赤之計 。我 
們應該 站在革 命的觀 點上， 立即 拋棄相 亙間的 懷疑。 不聽 
信任何 謠言， 相; £ 尊敬， 事事開 誠協商 進行， 政見 即不盡 
同， 根 本必須 一致。 兩黨 同志， 果 能開誠 合作， 如 兄弟般 
親密， 反間 之言， 自不獲 乘機而 入也。 披瀝 陳詞， 萬希各 
自 省察！ 勿 致爲親 者所悲 ，仇 者所快 ，則中 國革命 幸甚！ 兩 
黨 幸甚！ 汪 精衞陳 獨秀， 十六年 四月五 日。』 （註二 十九） 
上 海及國 外的共 產黨領 導就是 拿這種 態度來 處置當 時的嚴 
重 任務。 一般 工人都 十分信 任這些 領袖。 

暴動勝 利已大 大提高 了共產 黨人的 權威。 工 人大批 加入工 
會。 （ 註 三十） 因此， 上海中 外資本 家預想 武裝的 工人政 
權 實行收 奪之期 已迫， 這種思 想並非 出於純 粹的歇 斯得里 
病的。 當 一切工 廠突然 停車， 工人們 把階級 鬥爭從 工廠發 
展到街 頭上的 時候， 資 本家們 满以爲 聽到了 財產的 喪鐘響 
聲 （ 並 不是響 着適度 莊嚴的 音調， 而是卜 卜 地響着 機關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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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斷 續聲） ，這是 不足爲 奇的。 拋開他 們的空 言之外 ，他 
們所恐 懼的意 思就是 如此， 因 爲他們 明明看 到武裝 的工人 
階級 就是能 夠推倒 他們的 力量。 戰艦可 以保護 租界， 但牠 
們不能 令工廠 的機輪 轉動， 或 者令工 人重新 忍受他 們的重 
負 。他們 的帶着 歇斯得 里病的 恐懼乃 完全合 乎邏輯 地出自 
他 們對於 局勢的 淸晰的 估計。 他們判 斷錯誤 了的就 是共產 
黨領導 的才幹 。他 們誤認 牠爲俄 國共產 黨領導 的同類 ，俄 
國的領 導是在 俄國實 現了十 月革命 及摧毁 了私有 財產制 （ 
資產 階級社 會 之基礎 ） 的。 

上海 工人靠 共產黨 領袖來 指導。 假如 這些領 袖曾立 意把上 
述資產 階級所 恐懼的 （ 即 使是其 中之一 部分） 加以 證實， 
利用 當時似 乎如是 淸楚具 備了的 機會， 則我 們有充 分理由 
可以 相信， 蔣 介石會 在軍隊 中陷於 孤立， 而 資產階 級的反 
革 命也遏 住了。 但當時 的情形 却並非 如此。 那個領 導暴動 
勝利的 共產黨 被夾在 『 四 個階級 聯盟』 的鉗 子裡， 而且被 
『民 族統一 戰線』 之神弄 盲了， 牠碰 到反動 勢力便 迅速暴 
露牠 的無能 。眞 理報於 三月二 十二日 大聲疾 呼道： 『勝利 
的工人 將上海 的鑰匙 交給廣 東軍， 在 這件事 裡表現 上海無 
產 階級的 偉大的 英勇行 動！』 （註三 十一） 這種 r 英勇行 
動』 就是於 暴動之 翌日， 將工 人取得 的政權 交給資 產階級 


三 月二十 九日， 上海臨 時市政 府在共 產黨贊 助之下 成立了 
， 政 府的多 數位置 是自動 拱讓於 上海資 產階級 代表的 。政 
府 十九個 委員， 其 中五個 由工會 委派。 蔣介 石當時 正 獨斷 
獨 行地把 他的人 安揷在 重要的 行政位 置上， 且 正 在 趕速建 
立 他自己 的民政 機關， 因 此他拒 絕承認 臨時市 政府， 經過 
他 的舌人 吳稚暉 宣稱， 這個 政府是 『違 反本 黨的政 府組織 
法 的』。 （註三 十二） 

等 到蔣的 態度一 鮮明， 當選的 資產階 級代表 便立即 一個一 
個的 拒絕那 些獻上 門來的 職位。 虞洽卿 （銀 行家蒹 買辦） 
駁 囘這次 選任。 陳光甫 （ 上 海商業 儲蓄銀 行的總 經理） 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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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就職。 總商會 的王曉 籟事前 已經公 開表示 他不願 參加， 
但後 來終於 被選爲 主席， 他便 聲明， 他是一 個絲商  >  而春 
季又 是一個 忙季， 故他 寧願將 他的職 位另讓 賢能。 王漢良 
( 另 一位大 商家） 宣稱， 上海 克復， 他過去 的一切 努力已 
獲充分 酬報， 他 目前必 須退避 賢路。 鄭毓秀 是一位 有名的 
女 律師和 法官， 她 與流氓 及大商 家關係 甚密， 她說她 『太 
巧亡 於她的 公務』 了。 中國郵 報的總 編輯， 謝 福生稱 病不能 
姐任 政務。 其 餘資產 階級代 表也立 即如法 泡製。 

.工人 代表受 了資產 階級的 抵制， 束手 無策。 在四月 三曰第 
五次市 民代表 會議上 ， 『 市政 府秘書 長林鈞 （ 共黨） 報吿 
， 畧謂市 政府委 員就職 以來， 民衆自 動接收 機關之 呈報及 
呈請派 員接收 機關之 公文， 請求懲 戒 （ 本 市附近 各鄕） 土 
豪 劣紳， 解决學 校糾紛 等等， 紛至 沓來。 而 市政府 各委員 
0 就職時 接了蔣 總司令 的緩辦 公信後 ，未能 積極進 行。』 

( 註三 十三） 

該政 府不接 管地方 的政權 機關， 倒還 甩呈文 的形式 致函於 
: 蔣介石 (此種 形式乃 由官僚 下級向 上級申 請時用 的）， 誠惶 
誠恐 的懇求 他把市 政機關 交給牠 （ 但 蔣介石 已在這 些機關 
內安 揷了私 人）， 且懇 求他擁 護那個 民選的 市政府 。（註 
三 十四） 這個 政府並 沒有定 出蘇減 民困的 手段。 牠 並沒有 
號 召工會 和工人 糾察隊 幫助牠 實施一 個大胆 的社會 政綱。 
:牠雖 然發出 宣言列 舉一個 綱領， 但並 沒有採 取什麽 步驟來 
:實 施這個 政綱。 市政府 所做的 唯一大 事就是 熟心通 過决議 
， 歡迎蔣 介石和 國民革 命軍， 歡迎 汪精衞 囘國， 慶 祝蔣介 
石的宣 誓服從 紀律， 帶着特 別的歡 欣向汪 陳宣言 致敬。 

臨 時政府 如果採 取任何 實際上 配合工 人與小 手工業 者及小 
店 主之實 際日常 要求及 利益的 手段， 牠就一 定能夠 得到上 
:海 工會及 其他羣 衆組織 底戰鬥 的武裝 支持。 又如果 這個政 
府 用宣傳 的武器 來攻襲 軍隊並 取得工 人與兵 士的有 效的聯 
歡， 牠就 能夠博 得軍隊 下層的 擁護。 像這一 類的手 段一定 
唤 起各省 及其他 城市的 反響， 在 這些城 市裡， 工農 已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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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起來， 他們僅 僅需要 有這樣 的一個 榜樣， 妤使他 們自行 1 
擺脫武 漢國民 黨政府 的動搖 和踟蹰 吧了。 但假 如共產 黨不: 
完全 獨立， 自覺 地充作 工人的 工具來 活動， 上述這 件事難 
是 不可思 議的。 中國共 產黨人 悶處在 國民黨 的緊身 襖裡， 
正 追求着 相反的 目的。 

他們跟 着蔣介 石銀行 家及商 家的尾 巴走， 他 們認爲 他們咏 
合作對 於 『 聯合 戰線』 的維 持是有 重大關 係的。 如果沒 有~ 
這種 合作， 他們就 自以爲 束手無 策了。 在幾 個地方 （ 如浦/ 
東） ，工 人的政 權比較 採取進 攻的姿 態發展 起來。 當地工 .- 
人自 發地接 收本地 的市政 機關， 成立他 們自己 的法庭 ，授： 
權 糾察隊 逮捕， 審問 和判决 工人的 敵人。 這 些行動 從沒有 「 
得 到臨時 政府的 支援， 反之， 只博 得牠的 嘆息和 批評。 
共產黨 領導經 過臨時 政府來 活動， 無 法採取 任何有 利於工 ~ 
人 的積極 步驟。 共產黨 人經過 總工會 的領導 機關來 活動， 
走得 更遠。 他們自 動限制 蓬勃生 長的羣 衆運動 及拘束 糾察^ 
隊的 活動， 使 他們局 限於爲 了維持 『民 族統一 戰線』 的要求 
而豎 立的界 限之內 。四 月四日 ，總 工會執 委會通 過了一 t 比： 
罷工 條例。 工人 發起的 自發罷 工被禁 止了。 據他們 立下的 4 
辦法， 工 人要求 『不 得過 奢』， 而且應 首先提 出與僱 主直: 
接 磋商。 如 果磋商 失敗， 不 要號召 罷工， 可將 此事訴 之於- 
工會的 上級機 關 （ 區分 會或總 會）， 由上級 機關與 僱主談 - 
判。 （ 註三 十五） 這些條 例的效 果就是 使工人 的創意 力消' 
竭， 使他 們的鬥 爭分散 和陷於 孤立。 等到僱 主們開 始藉關 ^ 
廠來反 攻羣衆 運動的 時候， 總 工會謙 遜地通 過一個 决議， 
請臨時 政府轉 請僱主 『不 得無故 或藉故 閉廠。 』 （ ！ ） ( 
註三 十六） 

禁 止糾察 隊擅自 逮捕的 嚴崚命 令也頒 發了。 他 們的義 務僅: 
限於 『 與 軍警合 作維持 秩序』 了。 （ 註三 十七） 糾察隊 
踰 越這些 範圍則 規定嚴 加處罰 。總 工會的 領袖尙 對軍事 i 
官保 持奴顏 婢膝的 態度。 例如 有一天 晚上， 工人的 著名仇 ， 
敵， 劉峙的 若千家 屬因嫌 疑遭糾 察隊的 巡邏兵 逮捕。 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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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早 上總工 會向軍 事機關 呈送一 封極 盡阿諛 能事的 道歉書 
， 請 劉將軍 『寬 恕』 這四 個糾察 隊員， 他們的 『行 動不愼 
， 侵 及同志 （ ！ ） ， 冒 犯師長 眷屬。 已 立令解 除武裝 ，先 
:革 除隊員 資格， 再嚴加 懲戒。 』 （ 註三 十八） 

:在 反帝鬥 爭方面 也表現 同樣的 謙遜。 全部局 勢要求 採取罷 
工， 抵制， 示威的 方式， 展開 最富於 戰鬥性 的和最 大可能 
啲行 動來反 對列强 —— 他們的 軍隊在 租界邊 境上荷 槍實彈 
， IE 直接參 與羣衆 運動的 鎭壓。 （ 附 註一） 

4旦 總工 會只限 於發出 撫慰的 聲明和 約束， 表 明牠並 沒有衝 
.入 租界 鐵門的 意向。 冒 然撲向 外國的 大炮當 然是一 宗魯莽 
- 行爲。 但 和解和 安慰外 人是一 囘事， 進行廣 大的運 動把租 
界 與中國 其他地 方連繫 的每一 道神經 割斷且 使帝國 主義的 
-抵抗 力消竭 又完全 是另一 囘事。 資產 階級想 和帝國 主義者 
妥協的 意向是 非常明 白的。 旣 然這一 妥協分 明就要 犧牲工 
人 而達到 ，那 末， 共產 黨人的 任務現 在就越 發要脫 離資產 
I 階級， 獨 立舉行 進攻， 只有這 樣才能 解放工 人雙手 來應付 
他們 本國和 外國剝 削者的 急迫的 聯合。 但共 產黨人 却倒行 
逆施， 事 先宣吿 他們對 『 正當 成立的 當局』 （ 即指 資產階 
級） 所作 的任何 解决， 均毫無 問題的 服從。 

.鄉 在華文 報上遍 登啓事 ，說： 『（一 ） 收囘租 界問題 ，願 
箍同軍 界商界 一致爲 國民政 府外交 政策之 後援； 决 不自由 
-單 獨有衝 入租界 之行動 。（二 ） 關 於治安 問題， 願 協同軍 
，界商 界合力 維持。 』 （ 註三 十九） 

( 附 註一） 三月二 十四 日炮轟 南京， 美國人 盡了主 要作用 
， 這件 事使許 多中國 人驚愕 起來， 因 爲他們 尙相信 美國以 
—種 好心善 意的， 例外的 興味來 觀察中 國的民 族主義 。四 
月 七日， 東方紡 織公司 門外擧 行的工 人示威 被美軍 巡邏隊 
酌 刺刀驅 散了。 四月八 日晚， 有一隊 英軍， 人數有 二百人 
， 衝 入大夏 大學， 打 傷八個 學生， 搜查 宿舍， 籍沒 學生的 
東西， 且 捕了一 批人。 曰本陸 戰隊在 曰本廠 中不斷 用刺刀 
对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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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工會的 執行委 員會在 三月三 十日的 宣言中 已答應 『耐 心、 
靜候 國民政 府與列 强未來 談判之 結果， 並靜 候其和 平的解 
决。』 總 工會對 『公 共租界 居民』 大受 一種意 含攻撃 的謠- 
言 『所煽 惑』， 不 勝浩嘆 之至。 『我 們應有 廣大的 宣傳， 
免除 無謂的 恐慌。 我們 絕對主 張收囘 租界， 但這個 責任當 • 
由國 民政府 外交部 軍事當 局去負 …… 我 們對於 外交問 題行* 
動與國 民政府 是一致 的。』 （ 註 四十） 

共產 黨就這 樣一步 一步， 在 『民 族統一 戰線』 的招 牌之下 
， 放 棄了工 人階級 的一切 權利。 政府 的大權 只有得 到資產 
階級的 合作才 能施行 一 等到 資產階 級代表 拒絕合 作的時 • 
候， 共產黨 人便宣 吿束手 無策， 且一點 事情也 不幹了 。 『 
治安』 要 『 和軍 界商界 合力』 來 維持。 反帝鬥 爭要受 『上 
峯』， 即資產 階級來 指導， 而 他們做 出任何 解决也 毫無蹣 
題的 贊成。 又如果 有誰人 竟那樣 大胆的 指出： 資 產階級 疋" 
在準備 摧毁工 會和共 產黨， 他 就要被 罵爲散 佈別有 用心的 
謠言， 這些 謠言是 『反 革命 份子』 製造出 來的， 其 目的在 
分裂 『民族 統一戰 線』。 

一年多 之後， 共產國 際的一 位中國 『專 家』 —— 米夫用 如1 
下的話 描述中 國共產 黨領導 在那座 嚴重日 子裡的 情形： 『 
上海同 志尙沉 迷於舊 路線， 他 們想不 出一個 革命政 府可以 
沒有資 產階級 參加的 …… 他們 把領導 的責任 讓之於 資產險 
級， 這又 是按照 老傳統 的做法 …… 』 （ 註四 十一） 

舊路 線嗎？ 老傳 統嗎？ 共產國 際曾在 什麽時 候宣佈 過任何 
新路 線呢？ 牠 又曾經 在什麽 時候創 立過一 種新傳 統呢？ 他 
曾 經在什 麽時候 逆料過 一個沒 有資產 階級參 加的革 命政府 
呢？ 牠又 在什麽 時候， 在什麽 地方叫 中國共 產黨人 去追隨 

他們 本階級 的路線 - ■種 必然 與資產 階級决 裂的路 線呢、 

? 史 大林和 布哈林 說過， 資產 階級必 然與無 產階級 决裂。 
他們雖 然已賢 明地作 出這種 『預 言』 ，但他 捫郄命 令無產 
階級 苦苦跟 着資產 階級的 尾巴， 一直到 牠被一 脚踢開 爲止. 
。 當蔣 介石公 開進行 他們已 『預 言過』 的决 裂時， 史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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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閉上 眼睛， 不睹 惡事， 布哈 林塞住 耳朶， 不 聞惡事 ，而 
鮑羅庭 —— 魯易 一 一 勃勞達 —— 杜里 歐之流 則三緘 其口， 
.不發 一言。 當 時衆議 紛紛， 人心 惶惶， 並不 是對蔣 介石， 
AS 是對托 洛次基 而發， 蓋托氏 正 在這個 時候， 要求 宣佈中 
國共產 黨獨立 （這 個要 求是不 蒙垂聽 的）。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三日， 托洛次 基把一 篇題爲 『 中國 革命之 
階級 關係』 的 論文交 給蘇維 埃報界 發表， 結 果受了 拒絕。 
在 這篇文 章裡， 托洛 次基戒 人注意 『 中國的 皮爾蘇 斯基』 
，並 宣稱： 『假 如波蘭 的皮爾 蘇斯基 需要三 個年代 來完成 
他的 發展， 中國 的皮爾 蘇斯基 從國民 革命過 渡到民 族法西 
斯 主義所 需要的 時期就 更短促 得多。 …… 一 個受了 束縳的 
共產黨 旣然充 當一個 招兵代 理人， 把 工人帶 入國民 黨內， 
這 個黨的 政策就 是準備 讓一個 法西斯 的專政 順利的 建立於 
中國， 這個專 政的建 立爲期 不遠， 等 到無產 階級不 顧一切 
迫得 從國民 黨往後 跳時， 就 要實現 …… 把工 農趕入 資產階 
級的 政治營 壘並使 共產黨 做國民 黨內的 一個抵 押品， 也就 
:是 實施客 觀上等 於叛賣 的政策 …… 照 其目前 的形式 看來， 
_ 民黨是 資產階 級與無 產階級 間一種 r 不平等 條約」 的體 
.現 物。 假 如整個 中國革 命要求 廢除帝 國主義 列强的 不平等 
條約， 那 末中國 無產階 級就必 須取消 本國資 產階級 的不平 
等條 約。』 （註四 十二） 

伹 史大林 曾說他 從事搾 檸檬， 這些檸 檬們替 他找到 張作霖 
及 富商的 關係， 尙未加 以充分 利用。 蔣介石 誠然和 張作霖 
有 關係， 但蔣 並沒有 引誘他 『轉到 革命方 面』， 他 倒還設 
法和他 商量聯 合反對 左派。 （註四 十三） 蔣 又誠然 知道如 
柯 從富商 關係中 募欵， 只不過 這筆欵 並不是 付出來 資助革 
命而 是資助 反革命 吧了。 但旣然 按照史 大林的 說法， 蔣及 
其 他掌握 軍權的 『能幹 的人』 『只能 引導牠 （指 軍隊） 去 
反對帝 國主義 者』， 那末， 工 人準備 武裝抵 抗同一 軍隊底 
進攻的 問題就 當然談 不到。 史大林 正 因爲想 担保不 發生任 
柯 這一類 的萬一 之變， 他才下 令把工 人的武 裝隱藏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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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當取 得第一 師聯絡 的千載 難逢的 機會到 來時， 共產: 
黨 領袖陷 於無法 决斷， 這是易 於了解 的事。 第 一師當 時疋: 
駐守 該市， 積極 站在工 人方面 反對蒋 介石。 

第一師 是由鉋 經鍛練 的革命 隊伍耩 成的， 他們 在革命 中受: 
過 敎育， 且 深深自 覺到他 們與工 人聯合 的堅固 的紐帶 。遙 
些部 隊曾憤 然於白 崇禧三 月二十 一日的 禁令， 並在第 二日. 
終 悍然不 顧這些 命令而 開入上 海市。 蔣介石 抵滬後 的第， 
一個目 的 就是調 離這枝 軍隊。 他就在 那個星 期內下 令讓他 - 
們 離防。 師長 薛岳受 了他的 隊伍的 壓廹， 立即 去找共 產黨: 
的 中央。 

他 吿訴他 們說， 『我已 接到蔣 介石令 我離滬 的命令 ，我怎 
麽辦 昵？』 他 提議反 抗蔣， 並讓他 的隊伍 準備和 他作戰 P 
他提議 藉陰謀 反革命 之罪， 逮捕 及監禁 蔣氏。 （ 註 四十四 
) 薛岳的 提議把 整個危 機的關 鍵交到 共產黨 領導機 關的手 • 
中。 陳獨秀 等躊蹰 不决。 但還有 衞金斯 基和另 外半打 共產: 
國際的 『顧 問』 呀。 他們也 躊蹰起 來了。 他 們竟騎 牆觀望 
起 來了。 

『他 們對這 個斷然 進攻蔣 介石的 提議， 沒有 明白的 答覆。 
他 們勸薛 岳怠工 ，裝 病。』 但蒋不 肯延緩 。 『 時機 不容延 
緩， 且 終於到 來了。 薛岳接 到一封 哀的美 頓書， 當 他再度 
向黨報 吿時， 沒 有別的 出路： 或 者得到 共產黨 的支持 並在: 
牠 的領導 之下執 槍抵抗 蔣介石 （這是 薛岳的 建議） ，或者 • 
服從 命令， 從上 海調去 一枝龐 大的， 從 革命觀 黠看來 ，又 
是寶 貴的武 力。』 （註四 十五） 

共 產黨領 袖們因 爲害怕 負上勸 吿薛岳 不顧蔣 的命令 而留& 
上 海之責 ，故向 蔣介石 和白崇 禧呈遞 鄭重的 請願書 ，謙恭 - 
的請 求他們 讓第一 師留駐 該市。 他們向 工人重 複保證 ，稱 
一切都 很好。 凡是 拒絕受 催眠的 個別共 產黨員 和工人 階級: 
的領袖 均弄得 癱軟無 力了。 （註四 十六） 决 定的關 頭過去 
了。 薛氏的 隊伍被 調開， 先 是調離 闊北， 隨 後又全 部乘車 
離滬他 去了。 兵士們 摸不着 頭腦， 但 仍然信 仰共產 黨的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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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他 們遂毫 無反抗 的被調 開了。 （附 註一） 上海 的工人 
鑛級區 域遂被 白崇禧 ，劉 峙和 周鳳歧 （孫 傳芳的 叛徒） 等 
澈 底反動 的軍隊 佔領。 

- 在上述 同一個 星期， 即四 月的頭 一個星 期內， 開始 零零碎 
/ 碎的襲 擊當地 共產黨 的中心 機關。 大批人 被捕， 幾 隊糾察 
* 緣的巡 邏隊被 繳械。 受共 產黨影 響的市 黨部被 封閉。 軍隊 
從 I 政 治部人 員於四 月五日 開會， 通過 决議， 要求蔣 重新宣 
-佈 他對國 民黨紀 律信守 不渝， 且釋放 被捕人 來證明 這一黠 
。翌 日， 蔣的隊 伍突然 襲撃政 治部的 機關並 捕去十 九個辦 
:事 人員， 這就是 答覆。 兵士們 據人們 吿訴他 們說， 他們 正 
: 在逮捕 『反 革命 派』。 

jgc 府公報 煞費苦 心的宣 稱這些 逮捕沒 有虐待 共產黨 人之意 
。 牠斷定 『操 縦政治 部的人 IH 在 秘密扶 植反動 勢力， 妨凝 
d 匕伐的 進展。 』 （ 註四 十七） 在同 一天， 張 作霖的 兵士得 
到外 交圑的 許可， 衝 入北京 蘇聯大 使館， 把 該處發 現的二 
-十 個中國 人通通 捕去， 李大釗 （ 共產黨 創辦人 之一） 也在 
其中。 （ 附 註二） 蔣急 忙通電 俄國大 使館， 表 示他的 『憤 
« 』 和 『抱 憾』。 他稱這 次搗亂 爲 『 空前駭 聞之大 暴舉』 
ife 且 『 敬以最 誠懇之 友誼， 專電 奉慰貴 代大使 。 』 （註四 
卄八） 蔣的通 電在莫 斯科被 人得意 洋洋的 引證， 藉 此進一 
; 步證明 他萬萬 不至籌 劃擧行 一個政 變進攻 工人。 （ 註四十 
:九） 但是當 上海的 外國當 局響應 北京的 侵襲， 在俄 國總領 
專署週 圍佈警 備線， 搜 查一切 進出行 人時， 蔣却小 心保持 
:沉 默了。 一位訪 員的專 電說， 『外人 方面均 疑心蔣 介石一 
;派 也許並 不反對 剝奪俄 國領事 館的自 由。』 （註 五十） 

: 蔣氏到 滬之後 ，在 共產黨 人替蔣 氏佈置 的某次 典禮上 ，蔣 
售確確 實實親 膾 『 共同 奮鬥』 的旌 旗給糾 察隊。 （ 註五十 
-一） 但四月 六日， 當他 在龍華 發出如 下的命 令時， 他便洩 
( 附 註一） 一九三 O 年 至三四 年薛岳 成了蔣 的最親 信部屬 
之一， 又是 圍剿農 民紅軍 最殘忍 的將軍 之一。 

< 附 註二） 李 大釗及 其餘十 九個被 捕者後 來均被 絞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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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他所謂 『 共同 奮鬥』 的意 義了： 『 凡工會 糾察隊 等武裝 
圑體 應歸總 司令部 指揮， 否則 認其爲 對政府 之陰謀 圑體， 
不准存 在。』 （註五 十二） 裝 模作樣 的時期 很快就 要完綠 
了0 

當 共產黨 和左派 組織慶 賀汪陳 宣言的 祝電如 雪片飛 來時， 
蔣 的代言 人吳稚 暉在一 次右派 政客的 會議上 說道， 汪陳宣 
言只 是兩黨 領袖間 的外交 式的友 誼談話 而已。 牠於 我黨的 
政策 無關。 吳氏 宣稱， 在國民 黨方面 說來， 牠只是 容納共 
產 黨人， 並非 和他們 聯盟。 他 又說， 『 至於 容納共 產黨乃 
是叫共 產黨內 的個人 來服從 國民黨 主義， 他便是 國民黨 *0 
至於友 視不加 入國民 黨的共 產黨， 充 其量也 與所聯 之俄國 
一樣， 請他們 「予 我黨助 力」， 不是請 他共治 中國， 更不 
是一 定容許 他們來 鼓吹共 產主義 …… 然若有 觝觸國 民黨或 
竟危 害國民 黨者， …… 我們 可以相 當的制 止他們 …… 若出 
了 友誼的 範圍或 要共治 中國， 甚至於 他們獨 治中國 ，那 
我們 的擁護 （ 國 民黨） 也不 得不增 高力量 了。』 （註五 
三） 

臨時政 府到了 現在已 奄奄一 息了， 蔣委 定一個 『臨 時政洽 
委 員會』 來代 替牠， 進行 接管和 整頓一 切民政 機關。 這個 
委員會 的首腦 就是吳 稚暉。 其 他事情 差不多 通通準 備妤了 
。 他事先 已從他 自己的 最可靠 的部隊 中派出 一枝軍 隊到南 
京 去肅淸 城內敵 視他的 軍隊。 後來他 又親自 匆匁出 發巡瓢 
結果。 大 約四月 九日， 這次軍 事活動 毫不費 力地完 成了， 
許多 靠不住 的部隊 都繳了 械了。 （ 註五 十四） 在上海 ，講 
價 還價， 玩弄 陰謀， 裝模 作樣， 往來 談判， 外表妥 協和發 
聲明 的時期 正 在結 束了。 政 客們退 到舞台 後面， 流 氓們迅 
台了0 

行 動時刻 的臨近 恐怕最 淸楚的 反映在 白崇禧 總指揮 部政洽 
部每 天在中 國報上 登載的 半幅標 語上。 革命軍 佔領上 海後： 
的頭 幾日， 用大 黑字連 日刊登 這幾個 爛熟的 口號： 『打 
帝國 主義！ 剷除 封建勢 力！』 但從 四月七 曰起， 態 度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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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先 是狡猾 閃躱， 不久就 悍然直 白了。 

西月 七曰： 『打 倒破 壤國民 革命的 反革命 派！』 

四月 八日： 『反三 民主義 即反革 命！』 

四月 九日： 『打倒 後方的 搗亂份 子！』 

四月 十曰： r 擁 護上海 臨時政 治委員 會！』 

四月十 一日： 『我們 士兵， 在前 線拚命 犧牲， 良好 的工友 
們决 不會在 後方要 挾罷工 擾亂秩 序。』 

最滑稽 的是四 月十二 日晨的 標語： 『鞏 固農 工商學 兵大聯 
合 戰線， 努 力實現 三民主 義！』 我們 稱之爲 滑稽， 那就是 
因爲打 撃恰好 就在是 日黎明 之前來 臨了。 機 關槍與 步槍聲 
響 澈剛剛 醒覺的 全市。 工人 們一覺 醒來， 發 現這件 不可思 
議的， 不可能 的事發 生了。 他 們被他 們底領 袖的不 可恃的 
無 知弄糊 塗了， 他趕快 拿起他 們身邊 還有的 武器來 保護自 
己。 誰如 果在是 日黎明 之前數 小時， 和馬爾 勞小說 中的喬 
一 同倉卒 就道， 也可以 一樣 的問： 『他 們一以 當十， 又與 
中國共 產黨的 訓令不 一致， 他 們那裡 能夠抵 抗一枝 軍隊呢 
? 這枝軍 隊將運 用牠的 具有新 式武器 且佔有 進攻優 勢的資 
產階 級志願 軍圑來 反對他 們。』 （註五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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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九 二七 年四月 
十二 曰政變 


第十章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十二 日政變 


四 月十二 日早晨 四時， 在祁齊 路交渉 公署的 蔣介石 司令部 
裡有一 支軍號 嗚嗚吹 起來。 駐 泊南市 的一艘 中國軍 艦也用 
汽笛 聲應答 。 r 同時， 機 關槍聲 突發， 不斷轟 撃。』 （ 
註一） 閘北， 南市， 滬西， 吳淞， 浦 東和曹 家渡一 齊受襲 
擊。 這 件事之 發生， 除工 人外， 沒有一 個人覺 得奇怪 ，因 
爲 『 中外 一切當 局者於 午夜之 後均秘 密偵知 早上將 要發生 
的事 件』。 （ 註二） 

流 氓們在 各地動 員起來 行動， 他們穿 着土布 制服， 臂上綑 
着白色 臂章， 上 面寫着 『工』 字， 他們 『已 在漏夜 組織的 
秘 密隊伍 中熱狂 工作， 黎明 出現宛 如天降 …… 』 （註 三) 字 
林西報 稱他們 爲 『 武 裝的國 民黨工 人』。 上 海工部 局巡捕 
房 報吿指 他們爲 『商 圑』。 大陸報 稱之爲 『 國民革 命軍』 

。 彿 朗卡， 喬治 • 索珂爾 斯基報 吿道： 『與 靑紅幫 談商已 
妥， 故 某晨他 們充當 「 白色」 工人進 撃和槍 殺共產 黨人。 
』 （註 四） 他們不 是 『 從天』 而 降的， 而是 按照某 一定的 
暗號， 『從 租界衝 出』， （註 五） 然 後與白 崇禧軍 隊的精 
選部隊 合力進 攻散置 於全市 的工人 階級組 織的。 在 許多塲 
合， 比如在 南市的 福州會 舘及浦 東的警 署等塲 合便是 ，經 
過一 塲短促 的劇戰 之後， 各地 工人的 陣地便 直接被 那些流 
氓 佔取。 他 們的地 方一被 佔領， 工人 糾察隊 和幫助 他們的 
人 通通受 即時的 ，殘 惡的 處决。 他們 的武器 被剝奪 ，『而 
且甚至 他們的 衣服和 鞋子也 被剝掉 了。』 （註 六）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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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 工人都 當塲射 殺了， 其餘就 被綑在 一起， 押 到街上 
或龍華 司令部 槍决。 

凡是工 人的武 力較爲 强大， 抵 抗也大 槪較爲 猛烈的 地方， 
襲撃 者便採 用其他 策畧。 有一 隊流氓 大約六 十人， 於上午 
四 時半左 右向閘 北的湖 州會舘 開火。 這建築 物是總 工會的 
機關所 在地， 由幾隊 糾察隊 駐守。 這 些驚愕 的工人 衞兵喝 
問襲撃 者是何 工會。 『北 伐軍』 ，其答 覆如此 ，炮 火繼續 
打去。 糾 察隊亦 還撃。 會 舘面臨 的街上 充満礮 火聲， 二十 
分鐘 之後， 有一 個名字 叫做邢 霆如的 軍官率 領一連 兵到來 
。 邢 某喝令 停戰。 他向 糾察隊 大呼： 『 不要打 我們！ 我們 
是來 幫助你 們解除 這些人 的武裝 的。』 炮火停 止了。 他從 
街上 提議雙 方交出 武器。 他假 裝進行 繳掉若 干流氓 的械， 
而且在 糾察隊 的懷疑 的目光 之下， 甚 至把他 們若干 人牢牢 
的綑 起來。 因此， 大門 打開了 。邢某 和他的 部隊被 請入去 
。 據說， 甚至 還向他 們供奉 茶烟。 這 位軍官 向糾察 隊的總 
指 揮顧順 章說， 他已奉 命根據 戒嚴條 例進行 『武裝 調停』 

。 他叫 顧伴他 到司令 部去， 這位 糾察隊 領袖欣 然首肯 ，並 
帶同他 的六個 部下和 邢一道 離去。 到街 上跑了 幾步路 ，邢 
突然向 顧說： 

『我 們已 繳了這 些游撃 隊的械 。我們 也要把 你們的 隊伍繳 
械了  0 』 

顧嚇得 一跳。 他 答道， 『 你 不能這 樣幹， 那 些人是 流氓。 
我們 糾察隊 是革命 工人。 爲什麽 要繳我 們的械 呢？』 邢不 
做聲。 他的部 隊圍攏 起來。 顧和 六個人 都被繳 了械， 且被 
押囘 總工會 會所。 幾分鐘 之後， 一支 流氓軍 大約有 二百人 
衝入 這座建 築物， 兵 士袖手 旁觀， 他 們野蠻 地襲撃 這些大 
驚失 色的糾 察隊。 

顧和副 指揮周 恩來於 混亂中 逃走。 他 們帶怒 帶驚闖 入第二 
師部 —— 去抗 議這次 襲擊！ 他們 被冷置 一旁。 他們 遂設法 
逃出， 躱藏 起來。 （ 附 註一） 這時湖 州會舘 已陷入 攻撃者 
之手。 在該市 其他多 數工人 中心機 關中， 同 樣的方 法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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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同樣的 結果。 上 午六時 左右， 工人 的最後 根據地 就是商 
務印 書舘。 該 地尙有 一支糾 察隊， 大 約有四 百人， 繼續據 
守， 抵禦那 些佔壓 倒優勢 的襲撃 隊伍。 

當流氓 襲撃， 軍隊 出頭要 求停戰 之時， 據守 商務印 書舘內 
的 工人重 新發一 排槍來 答覆。 軍 隊於是 奉令參 加襲撃 。一 
切欺 騙的企 圖都拋 棄了。 該建築 物遂四 面八方 受包圍 。寶 
山 路上的 炮火聲 幾點鐘 不絕。 工人們 不過有 幾挺機 關槍和 
五十枝 左右的 步槍， 他 們就這 樣死守 下去。 他們不 愧爲好 
領袖， 這些上 海無產 階級的 無名保 衞者。 他 們的英 雄主義 
一定不 是從絕 望中， 而是從 悲苦， 亦 即從一 種被出 賣的感 
想中 產生出 來的。 國民 黨的子 彈或國 民黨劊 子手的 大刀絕 
滅 了他們 底肉體 的生命 之後， 這 種感想 將要長 存不滅 。他 
們一 直抵抗 至傷亡 過半， 子彈 已絕才 罷休。 過 了中午 ，這 
些襲 撃者才 小心翼 翼的步 進這座 彈穿的 建築物 。（註 七） 
字林 西報佯 笑道， 『除 了解除 共產黨 人的武 裝之外 ，軍隊 
尙採 取什麽 行動， 這 一勲自 然無從 曉得。 中 國當局 也不想 
公吿於 世。』 外 人的最 初報吿 把死傷 數目減 少了， 但英人 
操 縦的上 海工鄯 局捕房 後來得 出較爲 眞實的 人數， 據牠報 
吿說， 在 那一天 的軍事 活動裡 大約有 四百個 工人遭 殺死。 
( 註八) 總 工會主 席汪壽 華就是 失蹤者 之一。 （據後 來發覺 
， 他於 是日下 午之前 被流氓 鄉走， 送到 龍華司 令部， 三天 
之後， 他遂 遭處死 。 ） 四時， 軍事當 局宣吿 他們已 『掌握 
』 大局。 

陳羣 （ 附 註二） 是流氓 頭張嘯 林的秘 書又是 白崇禧 軍隊的 
政治 主任， 他宣 布立即 r 改組』 總 工會的 計劃， 改 組的辦 
( 附 註一） 顧 順章留 在共產 黨內， 至 一九三 一年他 就做了 
叛徒， 投降國 民黨， 並成了 最兇殘 的殺手 ，後 
來又成 了蔣介 石反共 組織的 首腦。 周恩 來逃出 
上海， 後來 成了江 西農民 紅軍政 治領袖 之一， 
一 九三四 —— 五年他 隨軍逃 至遼遠 的西北 。現 
在 他們又 重新在 蔣介石 陣營內 聯合起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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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就是三 月在江 西和浙 江所幹 的那個 老套。 

他 宣稱， 『政府 的政策 志在使 工人與 革命軍 及政府 合作。 
但 是工人 一成了 擾亂的 根源， 擅自幹 他自己 的足以 危害革 
命 和擾亂 治安的 工作， 那 就必須 使他就 範。』 

新 近組織 的工人 聯合會 立即接 管被佔 的工人 機關和 自行介 
紹 如下： 『上海總工會係少數共產黨徒所操«^ ， 以 壓迫恐 
嚇欺 騙之手 段刼制 工友， 而使工 友供其 犧牲。 現在 工友之 

因 罷工失 業者日 益增多 . 該 總工會 . 反更 加壓迫 

以陷 工友於 死亡， 造 成彼輩 國家社 會之搗 亂機會 . 本 

總會 . （之） . 用意 全在實 行中國 國民黨 三民主 

義， 以 謀工人 本身最 正當最 確實之 利益， 以 謀中國 建設， 

使 得國際 之平等 自由。 . 現在該 總工會 之糾察 隊業經 

一律 繳械， 已 不能再 施其壓 迫於我 工友， 凡 我工友 可以完 
全 自由。 希 即派代 表前來 本總會 接洽， 靜候 解决… …… 』 

( 註九） 

但總 工會及 其他共 產黨組 織尙未 遭全部 破壤， 他們尙 
有充分 的氣力 向蔣介 石致送 新的呼 籲和請 願書。 上 海市黨 
部久已 被逐出 辦事處 ，他 現在 又發出 一篇宣 言說， 『我 工人 

羣衆立 即不稍 退却， 整頓 隊伍， . 軍事 當局亦 當將槍 

械交 還工會 ，切 實保護 工人組 織。』 （註 十) 實 際上已 死亡了 
的臨 時市政 府致白 崇禧一 函道： 『查 工人糾 察隊在 過去不 

惜重大 犧牲， 響應北 伐軍， 消滅直 魯匪軍 . 上 海克服 

以後， 協同軍 警維持 秩序， 對於 地方， 亦不 無微勞 足錄， 
是 以蔣總 司令對 之極爲 贊許， 膾以 旌旗， 題曰 r 共 同奮鬥 

」 . . 』 該 信於結 末處必 is 必敬 的懇求 發還糾 察隊的 

槍枝。 （ 註 十一） 是晚， 共產黨 人在閘 北向羣 衆演講 。他 
們 口發怨 言道， 工人們 『數 年來 已不斷 幫助國 民政府 ，最 
( 附 註二） 陳羣和 楊虎充 當蔣介 石的劊 子手的 指揮， 潛赴 
寧 波及其 他鄰近 城市， 殺 害成千 成百人 來完成 
工人 運動的 『改 組』 工作。 『 上 海狼虎 成羣而 
出』 ，這 句話 曾流行 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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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還替 他們克 服上海 …… 他們已 一貫維 持紀律 …… （ 他們 
) 又不僅 已遵守 法律， 且協 力維持 它。』 結 果通過 决議， 
極 力主張 『 重新 請求當 局發還 已繳槍 枝』。 （ 註 十二） 
所有這 些事情 都是眞 實的， 太眞 實了。 僅僅到 了現在 ，戰 
鬥 已敗而 行動的 時機已 無可挽 囘的消 失於過 去鑄成 大錯之 
中， 總工會 才於四 月十三 日發現 一點子 可憐的 勇氣， 宣佈 
一個抗 議的總 罷工， 並 宣稱： 『誓死 奮鬥， 寧死於 以國民 
革命 爲旗幟 的軍隊 之手， 雖死亦 榮。』 （ 註 十三） 

共 產黨領 導已把 工人們 送到蔣 介石們 的礮口 之前， 但牠於 
四 月十三 日尙號 召工人 『準 備犧牲 一切， 恢 復反對 右派勢 
力的鬥 爭。』 （註 十四） 

工人很 可以問 一問： 『 什麽樣 的反右 派鬥爭 呢？』 

而 且他們 現在如 何去鬥 爭呢？ 共產國 際的訓 令已叫 人裝死 
—— 埋 藏或穩 匿他們 的武器 —— 希 望藉此 來避免 『公 開鬥 
爭』 。現 在敵人 已迫使 他們作 『公開 鬥爭』 。他們 便無可 
奈何 地任人 擺弄。 

但雖 然在四 月十二 的嚴重 日子， 領導 已完全 破產， 尙有十 
萬工 人左右 響應大 罷工的 號召。 （ 註 十五） 這就是 上海工 
人階 級紀律 和勇氣 不墮的 明證！ 海 上交通 停頓， 電 車工人 
離廠， 滬 西多數 紗廠工 人和楊 樹浦各 工廠半 數工人 均起來 
響應此 次罷工 號召。 

四月 十三日 疋午， 工人 在閘北 靑雲路 召集一 個羣衆 大會， 
通 過决議 要求發 還被奪 槍枝， 懲辦工 會破壤 者及保 護總工 
會。 （ 註 十六） 後來 又起草 一封請 願書， 把 這幾黠 要求包 
括 入去， 於是 組成一 個請願 隊伍， 想遊 行至第 二師部 ，把 
請願 書遞交 周鳳歧 將軍。 女 人和孩 子都參 加了。 沒 有一個 
人携 帶武器 遊行。 他們在 滂沱大 雨之下 轉入寶 山路。 當他 
們看 看行到 義品里 對面， 離軍部 甚近的 時候， 在那 裡迎候 
他們的 機關槍 手立即 開火。 槍 彈從馬 路兩面 向厚結 的人羣 
密集 射去。 男男 女女和 小孩哭 喊連天 倒臥泥 濘中。 人羣四 
散 狂逃。 機關 槍尙繼 續射撃 逃亡的 工人。 泥 濘的雨 水注入 


馬路 凹轍， 均成 血河。 待機而 動的小 步隊從 鄰近的 衡堂中 
衝出， 用刺刀 向人羣 亂刺， 揮動 歩槍槍 托和大 刀亂打 。他 
們 爭先恐 後追趕 那些逃 命的示 威者， 許多人 都被追 到自己 
家裡， 追到義 品里， 寶通路 和天通 庵路， 工 人階級 聚居的 
馬路上 。男 女工 人都被 拖出。 『凡 是反 抗的都 當塲遇 害或者 
受傷 …… 許 多受傷 者都躺 在原地 待死， 沒有人 過問。 不到 
一 黠鐘， 馬路 就己肅 淸。』 （ 註 十七） 有一 位目撃 者見到 
屍 體用搬 運貨車 搬走。 『有八 輛以上 裝满死 屍的貨 車。』 
三 百餘人 遭殺， 受 傷者數 目更多 。不少 重傷者 『和 死者一 
道搬去 埋葬。 』 （ 註 十八） 

上海 工人被 人當做 『 擾亂 革命軍 後方』 的 『 反 動派』 來槍 
殺。 蔣介石 發出宣 言 （ 註 十九） 罵共 產黨徒 『 與北 方軍閥 
勾結， 陰謀破 壤革命 運動。 』 （ 附 註一） 

現 在在全 上海建 立起來 的恐怖 局面， 外人勢 力也有 一臂之 
助的 。法國 當局之 間接幫 助是最 顯著的 ，因爲 法租界 包打聽 
的首腦 就是黃 金榮， 他 把他的 所有部 下都派 去作反 對工人 
的活 動了。 公共租 界工部 局捕房 和英日 的衞軍 合作， 從十 
一曰 晚上開 始舉行 不斷的 侵襲， 有幾 次還是 在所謂 北四川 
路越 界築路 鄰近的 中國領 土上發 生的。 他們 採取這 些手段 
是得到 『龍 華國 民黨軍 事當局 的許可 的』。 （註 二十） 四 
( 附 註一） 反革命 的方法 是沒有 什麽新 奇的。 雅各 賓黨人 
被 人當作 『保 皇黨』 和 『彼特 走狗』 送 上斷頭 
台。 列 寧和托 洛次基 被稱爲 『德皇 走狗』 。數 
年 之後， 托洛 次基又 要成了 『希 特勒走 狗』， 
而史 大林也 把成千 成萬異 己的工 人當做 『 法西 
斯 間諜』 和 『天皇 走狗』 來 槍斃。 在 西班牙 ，工 
人們 又因爲 『對 反法西 斯鬥爭 怠工』 而 被槍殺 
， 而革 命家也 被誣爲 『佛 朗哥走 狗』。 只有在 
西 班牙， 史 大林黨 才盡了 蔣介石 的劊子 手和靑 
幫長 槍隊所 盡的作 用/這 些劊子 手和流 氓也在 
上 海成羣 的殺死 過 『 張 作霖走 狗』 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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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十四日 晚上， 英國的 鐵甲車 與日本 陸戰隊 合作， 小規模 
的侵襲 越界築 路區， 在侵 襲時， 有幾次 使用機 關槍。 （ 
註二 十一） 到 處都舉 行嚴嵘 的逐戶 搜查， 並 發生大 批大批 
的逮捕 。 （ 註二 十二） 犯人成 批移交 龍華司 令部。 他們在 
該處 要受軍 事法庭 審判， 這些 法庭是 根據蔣 介石頒 發的戒 
嚴條例 成立起 來的。 這 些軍事 法庭完 全受軍 事長官 操縦， 
而這 些長官 又是賦 有權力 在任何 『 緊急』 情 形中可 『自行 
斟酌』 的， 因此牠 們就成 了官式 恐怖主 義制度 的工具 ，這 
個制度 在往後 的幾個 月中， 送 掉了確 確實實 成千成 萬工人 
學 生及其 他人的 生命。 

這 種恐怖 局面首 先是對 付工人 和共產 黨人， 但有一 個時候 
也 跨過了 資產階 級財產 的界限 ，即， 跨過了 原來要 牠來維 
持的不 可侵犯 的財產 界限。 中 國資產 階級已 知道不 得不求 
助於 蔣介石 和流氓 來反對 工人。 現在 牠迫得 要忍受 牠自己 
底救 命恩人 的予取 予求。 法國資 產階級 於一八 五二年 『把 
流 氓無產 階級， 把十二 月十日 社的首 腦所率 領的這 些無賴 
漢 和叫化 子推上 政權』 （註二 十三） ，中國 資產階 級也像 
法國資 產階級 一樣， 於 一九二 七年把 靑幫和 蒋介石 率領的 
都市 殘渣抬 到自己 頭上。 中國 資產階 級現在 也像牠 的法國 
標本 一樣， 必須對 專門的 服務付 重賞。 牠 『讃 美劍； 現在 
牠要 受劍來 統治了 …… 牠使公 衆集會 受警察 的監視 •，現 在 
牠 自己的 客廳也 受警察 的監視 …… 牠 曾經不 經審判 便流徙 
工人； 現在資 產階級 也不經 審判就 被流徙 了…… （ 他們的 
) 錢 袋被刼 …… 資產 階級對 革命不 斷叫出 的字眼 就是聖 • 
阿爾 遜尼斯 對基督 徒所說 的話： 逃跑， 沈默， 服從！ 巴拿 
帕特對 資產階 級叫出 的字眼 也一樣 …… 』 （註二 十四） 
蔣介石 對上海 的有錢 人也說 出同樣 的話。 只 不過除 了逃跑 
， 沈默， 服從 之外， 他還更 直白的 加上一 句話： r 付錢！ 

』 吧了。 

資 產階級 已圑結 在蔣的 麾下， 牠之這 樣幹只 是因爲 懂得他 
會從共 產黨， 從 工人， 從 罷工和 暴動中 救出他 們吧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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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種足 以使最 苛刻和 苦惱的 資本家 也心满 意足的 殘忍手 
段， 完 成他的 任務： 實行 『 北洋軍 閥甚至 在其自 己 地盤內 
也不 敢實行 的淸共 工作』 。但是 到這裡 就發生 了岔子 。 『 
反共運 動在該 地本應 完結， 人民 (原文 如此。 ） 也應安 居樂 
業。 但人 們藉口 淸共， 竟 採取各 種迫害 方式。 人被 綁架且 
被迫 而捐助 巨欵， 充作軍 事費。 …… 分明沒 有理由 或公道 
…… 也 不用什 麽法庭 …… 有幾 百萬塊 家產的 人都被 誣指爲 
共產黨 …… 即在 此刻， 什麽人 都無法 安然避 免那已 經成立 
的裁判 所。』 （ 註二 十五） 蔣 介石曾 『侈談 赤色無 政府狀 
態的 威脅』 ，用 驚憐的 態度使 資產階 級吞聲 屛息。 現在， 
蔣介石 却要催 促兌現 ， 『 給牠 嘗一嘗 未來的 滋味， 這個未 
來 是牠已 預言過 的。』 

『在 上海 和上海 附近， 中國商 人的處 境是可 憐的。 在蔣介 
石 將軍獨 裁的掌 握中， 他們不 知道明 天將發 生什麽 事情， 
沒收 財產， 强迫 借欵， 流放， 或許 還要處 决吧。 …… 軍事 
當局已 下令改 組商會 及其他 機關， 這 些機關 要推舉 一批大 
抵 使蒋介 石和白 崇禧満 意的新 董事， 這 疋 如他 們下 令改組 
工會一 模一樣 …… 把中國 較善良 的階級 擯之法 律之外 ，這 
個手段 是恣意 實行。 』 （ 註二 十六） 

當替新 南京政 府籌集 的三千 萬借欵 遲遲未 遂時， 商 人便接 
得 『軍隊 勸捐的 通知， 並暗示 如此事 不成， 恐跟着 就捕人 
…… 』 （註二 十七） 甚 至國中 最著名 的實業 家榮宗 敬也不 
豁免。 蔣要他 出五十 萬元。 當 榮氏想 斷断論 廣時， 蔣立即 
把 他逮捕 起來。 榮 氏被押 入獄， 據說 後來花 了二十 五萬把 
他 買出來 。其他 人則還 要付更 多錢。 （註 二十 八） 

法西 斯或軍 事獨裁 者宛如 殘暴的 衞兵， 他們 盤踞在 那些嚇 
得要命 的顧主 們的筵 席上， 幾 乎隨意 所欲的 把羅列 桌上的 
珍 饈大啖 特啖。 蔣 介石雖 要在其 本階級 中握有 支配權 ，然 
後 出來替 牠服務 ，但 在進 行中， 他仍 不外是 牠的傭 役而已 

。 （ 註二 十九） 假如蒋 介石似 乎成了 一個假 裝爲國 家權力 
之首的 强盜， 那只 不過因 爲他已 替他的 主人， 盡了 很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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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吧了。 他們 必須付 給他的 代價一 黠也配 不上他 曾經摧 
毁羣衆 運動而 解救了 他們的 工作。 蔣 介石在 南京建 立政府 
， 銀行 家和商 家趕快 擁護牠 ，他們 這樣做 正 是證明 上面這 
句話呵 。他 們自以 爲報答 甚優， 因爲在 滬變數 日之內 ，對 
寧波， 福州， 廈門， 汕 頭和廣 州工人 施行同 樣打撃 的消息 
傳 來了。 這些 城市差 不多處 於同等 的情境 之下。 蔣 的部屬 
應用同 樣的野 蠻手段 來鎭壓 工人， 這些 工人的 混亂， 狼狽 
， 被解除 武裝和 徬徨無 吿不下 於他們 的上海 同志。 （ 註三 
十） 

在 『 民族統 一戰線 』 與 『 四 個階級 聯盟』 的名 義之下 ，共 
產 國際與 中國共 產黨已 把中國 工人階 級的自 由和獨 立奉送 
給人。 他 們留給 工 人的 無非是 供犧牲 的生命 而已。 共產國 
際 的中央 機關報 恰好在 政變之 前夜己 說過： 『國民 黨病在 
血 管裡缺 少了革 命工農 的血。 共產黨 必須灌 注這樣 的血， 
藉此劇 烈的改 變這個 局面。 』 （ 註三 十一） 事變已 給了這 
些話以 多麽可 怕的內 容呵！ 國民 黨現在 已要求 —— 而且已 
得到 —— 牠 的一磅 肉了。 

藶史還 沒有幹 完牠的 可怕的 惡作劇 。在 漢口， 汪精 衞已抵 
埠 ，吿訴 他們蔣 已贊成 召集國 民黨中 執會的 聯席全 體會議 
來 『和 平』 解 决一切 爭端。 現在消 息傳到 武漢， 稱 蔣將由 
他自 己一 派人在 南京召 集他自 己 的全體 會議。 四月 十三曰 
—— 注意： 四月 十三日 —— 即 當上海 流血已 達極點 之時， 
漢口的 第三國 際代表 圑拍給 蔣介石 如下的 通電： 

『 …… 第 三國際 代表圑 現在在 中國， 且曾一 貫渴望 謁見閣 
下； 但因爲 我們曾 分頭遊 歷全國 各地， 路途 遠隔， 故不 ¥ 
…… 現在 消息傳 來稱閣 下已决 意在南 京召集 中央委 員會及 
中央監 察委員 會的若 干委員 開會。 這 種舉動 顯然違 背閣下 
與 汪精衞 訂立之 協定， 該項協 定曾規 定黨內 一切引 起衝突 
之問 題將交 由中央 委員會 之全體 會議解 决之， 而該 會議將 
在武漢 召集， 閣下亦 將前來 參加。 閣 下在這 個危急 的關頭 
來 召集中 央委員 會幾個 委員的 會議， 革命的 敵人將 自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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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 解釋爲 國民黨 內部的 破裂。 此刻 正當國 際帝國 主義聯 
合一 致向中 國國民 革命驕 橫進攻 之時， 革命 力量的 統一實 
乃無 i 必需， ……鑒 於局勢 危殆， 我們敦 勸閣下 棄原定 
的南京 會議， 蓋此 種會議 實際上 將使黨 分裂。 在這 個危急 
關頭， 破壤 國民革 命戰線 的嚴重 責任將 由閣下 負之。 我們 
勸 請閣下 贊成將 黨內問 題之一 切爭執 交由中 央委員 會之全 
體會議 處理。 閣下 若採納 此議， 我們將 欣然造 訪南京 ，與 
閣 下親自 討論一 切重大 問題。 第三國 際將盡 全力幫 助一切 
革命力 量形成 一個統 一的國 民革命 戰線。 — -一 •九 二七年 
四月 十三曰 ， M  •  N  • 魯易 代第三 國際代 表圑叩 。 』 （註 
三 十二） 

蔣介 石正用 機關槍 的言語 來向上 海工人 講話， 但共 產國際 
的 代表， 魯易， 勃 勞達， 杜 里歐， 曼尼， 鮑 羅庭等 却還能 
夠 彬彬有 禮的跑 到他的 面前， 哀求 『革 命力 量之統 一』。 
也 許滬漢 間的電 報阻塞 了吧。 他們還 要 『 和解』 這 位驕傲 
不可一 世的將 軍哩。 他 們說， 他的舉 動 『 實 際上將 使黨分 
裂』 。難 道蒋介 石還要 在南京 召集一 個會議 才使這 些共產 
國 際的先 生們相 信黨內 分裂正 是他所 渴求， 又正是 他所促 
進 的麽？ 他當 然欣然 應命！ 上 海工人 旣然遭 受摧殘 和流血 
， 這個 『嚴 重的 責任』 誠 然要輕 輕地放 在他的 肩上。 上海 
馬 路染遍 了工人 的血， 工人 的屍體 尙温， 尙暴 露未葬 ，但 
是 假如， f 夺 蔣 採納史 大林， 魯易 之流的 『獻 議』， 共產 
國際還 要-邊 『盡 全力』 於國民 革命的 統一戰 線的。 但假 
如不採 納昵？ 假 如蔣不 理會他 們呢？ 何消 說得， 革 命的敵 
人就要 知道國 民黨內 部已發 生了破 裂了！ 這 些革命 敵人眞 
聰明得 可惡。 這樣卑 躬屈膝 的向劊 子手哀 求 （ 這 位劊子 
手恐 怕還沒 有停止 屠殺的 工作來 訕笑這 件事） 槪括 了共產 
國際 指示給 中國共 產黨的 全部有 害的， 違反 工人階 級的政 
策0 

在 莫斯科 ，共產 國際各 國黨的 代表對 中國事 變的發 展完全 
蒙在 鼓裡， 各 國支部 更不消 說了。 上 海事變 的消息 傳來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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狒像某 種難以 相信的 ，令人 紛亂的 災却， 因爲 這一災 刼事先 
並沒有 警吿。 消息只 靠謠言 流佈於 蘇維埃 首都。 整 個一天 
已過， 尙沒 有任何 官式的 聲述。 在這 幾小時 當中， 克林姆 
宮裡 面究寘 做什麽 事情， 沒有記 錄可資 參考。 一位 資產階 
級 訪員終 於能夠 發電： 『蘇維 埃當局 經過執 拗的否 認蔣介 
石與 國民黨 極端派 發生嚴 重異議 的消息 之後， 今晚 却宣吿 
此事不 幸是眞 的了， 且對於 國民革 命軍與 r 武裝的 勞工圑 
體」 發生 械鬥， 國民革 命軍在 其他南 方各城 市內也 忙於解 
除工人 圑體的 武裝等 事實， 表示悲 惋。』 （ 註三 十三） 在 
共 產國際 內部， 驚訏 是無例 外的， 狼 狽周章 是無止 境的。 
他們 花了幾 多天來 估計他 們所陷 的現實 情形。 直到 政變發 
生的那 一天， 共 產國際 的專家 們尙在 寫文章 堅决否 認這個 
政變之 任何可 能性， 而 這些文 章在這 次政變 發生了 許多天 
數 之後尙 刊載在 共產國 際的中 央機關 報上。 例如， 四月十 
六日， 國際通 訊報上 便刊載 了德國 共產黨 領袖阿 爾斯特 • 
台爾曼 （ 他在幾 年之中 就束手 無策的 把他的 黨送給 納粹劊 
子手） 的一 篇文章 ，這 篇文章 宣稱： 『國民 黨的資 產階級 
右派及 其領導 已被打 敗了』 —— 還 遠在一 九二六 年昵！ 他 
吹 牛說， 蔣介石 『 必 須服從 …… 最 高軍事 會議， 而 這個會 
議的多 數却由 共產黨 和國民 黨員構 成。』 左 派和共 產黨人 
合成 的領導 『正 共同一 致爭取 ……民 衆各階 級的民 主獨裁 
! 』 他末了 嘲笑帝 國主義 者關於 蔣介石 變節的 『幻 想』。 

( 註三 十四） 

四月 二十日 —— 政 變後整 整八天 —— 國際通 訊報又 刊載帕 
拉格 的維多 • 史坦的 大文， 這 篇文章 驕傲地 宣稱： 『分裂 
…… 及右 派與軍 閥妥協 的希望 …… 均是 謊言， 而且 沒有成 
功的機 會。』 （ 註 三十五 ） 同 一日， 他 在一個 『專 號』 中 
報吿 —— 『 蔣介 石的叛 變！』 （ 註三 十六） 原來叛 徒完全 
失 敗和完 全成功 —— 通 通同在 一天： 四 月二十 三日！ 這同 
一機關 報絲毫 不隱的 宣稱： 『蔣 介石 的叛變 ，不是 出乎意 
外的。 』 （ 註三 十七） 


263 


於 是發佈 了一批 文章和 大綱， 『 辯護』 過去採 用的政 
策及其 結果。 這種 論調是 史大林 親自造 -的， 他於 四月二 
十一日 莊嚴的 宣吿： 『事變 已充分 和完全 證實』 共 產國際 
『路 線』 之 『正 確』。 （註三 十八） 

消息 靈通的 華爾泰 • 杜蘭第 （ Walter  Duranty  ) 從 北京發 
電表示 他的信 念說： 『莫 斯科 領袖將 盡他們 之所能 去恢復 
國 民黨的 統一， 即使犧 牲更極 端的中 國共產 黨亦所 不惜。 
』 （註三 十九） 他 說對了 。史 大林在 和中國 資產階 級統一 
的祭 壇上， 尙 沒有停 止供奉 犧牲。 事 變雖然 證明托 洛次基 
正確 ，但反 『 托 洛次基 主義』 的 鬥爭必 須繼續 下去。 在上 
海， 借甩馬 爾勞的 話說， 共產 黨中央 『知道 托洛次 基派的 
提綱 正在攻 撃和國 民黨的 聯合， 牠生怕 採取任 何態度 ，足 
以授人 以柄， 或者 正確地 或者錯 誤地， 拿來 與俄國 反對派 
態度連 繋起來 。 』 因此， 牠唯 唯聽命 推使工 人去受 屠殺。 
階 級鬥爭 的鐵鉗 較之莫 斯科頒 來的敎 皇勅令 更帶强 制性。 
工 人們爲 『統 一』 而死， 但他 們所獲 致的唯 一統一 就是壓 
迫者 反對一 切被壓 迫者的 統一。 『四 個階級 聯盟』 底華麗 
而 不雅觀 的破外 衣被剝 除了， 剩下來 的原來 只有上 海工人 
階 級底釘 在十字 架上的 屍體。 軍閥和 銀行家 就在這 個死晁 
底 下拿掠 奪物賭 博和做 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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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一章 

武漢： 『革命 中心』 


第 十一章 武漢： 『革命 中心』 


蔣介 石的上 海政變 對革命 施行了 一次 搖撼的 打撃， 但是牠 
本來就 不必是 致命的 打撃。 莫 大的後 備軍尙 存在於 兩湖， 
革 命潮流 正捲入 這兩個 省份， 當地的 農民正 起來沒 收土地 
， 而有組 織和有 力量的 工人已 能夠成 爲土地 叛亂的 領袖及 
其 勝利品 的保護 者了。 此刻還 有時候 來動員 和圑結 這些力 
量， 舉行一 個新的 進攻， 把盤 踞東部 （ 以 上海爲 中心） 的 
反 動勢力 摧毁。 雖然 在蔣統 治的區 域內， 工 農的組 織已受 
了 摧殘， 先 鋒隊伍 也喪失 過半， 但在四 月十二 之翌曰 ，反 
動勢 力尙未 坐穩。 

蔣 介石已 替帝國 主義者 及中國 資產階 級施行 了他的 打擊， 
但他 們對他 尙沒有 充分的 信任。 他已 砍斷了 國民革 命運動 
的 脈管， 但 是爲了 維持他 自己的 地位， 他又 不能完 全在自 
己身上 剝去牠 的保護 外皮。 他還 必須替 自己， 又替 國民黨 
要求 『反 帝』 鬥 爭的領 導權。 他還必 須指斥 『不平 等條約 
』 ， 要 求至少 在形式 上廢除 牠們。 帝 國主義 的利益 集中在 
上海， 蔣 介石旣 已消除 了羣衆 運動的 即時的 威脅， 他們就 
暫 時沾沾 自滿， 退處 一旁， 靜 候更進 一步的 證據， 證明他 
是否應 享有他 們底慈 悲保護 之權。 

字 林西報 寫道： 『我 們一 刻也不 會輕視 蒋將軍 的作爲 。就 
本 地兩星 期以前 的情形 看來， 應該做 的唯一 的一件 事就是 
無情 的幹， 毫不留 情的鎗 殺共產 黨徒。 又照 蔣將軍 當時的 
處境 看來， 採取這 一步驟 需要無 限的不 顧一切 的勇氣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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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具 有决心 來幹， 這 點决心 他證明 是有的 。而且 ，我們 
充 分承認 r 房子不 是一天 築成」 這句 古諺的 眞理。 同時， 
蔣 介石將 軍和國 民黨還 要完成 更多的 事情， 他們的 保證才 
能兌現 哩。』 （註 一） 

蔣介石 替江浙 資產階 級花了 氣力， 他 便要用 勒索， 恐怖和 
征 税的手 段向他 們索取 重價。 舊軍閥 的重担 還比不 上他的 
橫征 暴歛， 而且 這種舊 的重担 還一定 似乎是 一個糢 糊和相 
當偸 快的囘 憶哩。 總之， 蔣與 其資產 階級師 傅們的 宴會並 
不是仁 愛的。 他 必須兇 殘的把 他們鞭 策到自 己 方面來 ，而 
他 們也必 須忍受 鞭打， 因 爲除此 之外， 他們 就只有 破滅之 
一 途了。 他的處 境是絕 望的。 他的軍 事地位 是不足 恃的。 
在奉 軍反攻 之下， 徐州 失守， 北軍 還有意 捉弄， 從 他們的 
浦 口的塹 壕方面 炮撃他 的南京 首都。 他的軍 隊處在 號令不 
一 和軍心 渙散的 狀態中 。（註 二） 蔣背 叛羣衆 運動， 現在 
也須 付出代 價了。 革命 軍百戰 百勝的 神話是 靠羣衆 來實現 
的， 沒有 羣衆， 這 一神話 也就不 靈了。 他在 戰塲上 的勝利 
愈 來愈不 容易， 而失敗 的機會 則愈來 愈顯得 多了。 

羣衆 運動若 來一個 反攻， 分明 可以增 大這些 機會。 蔣孤處 
長 江口， 假如一 道報仇 雪恨的 浪潮從 革命澎 湃的幾 省沿江 
席捲 而下， 蔣一定 已被呑 沒了。 但中 國共產 黨領導 如不澈 
底改變 方針， 共產 國際的 政策如 不加以 大刀闊 斧的修 正 ， 
這件事 是辦不 到的。 我 們必須 了解， 上海的 慘變乃 『 四個 
階級 聯盟』 的 政策， 工農 屈處於 國民黨 底窒息 的範圍 之內的 
直接 結果。 執 行這些 政策， 結果 已一步 一步， 從廣 州到北 
方， 引到 大災刼 中去。 如 果不了 解這一 事實， 如果 不把上 
海底 悲慘結 局的原 因加以 分析和 估計， 在言 行上來 一次唯 
一足 以替革 命勝利 肅淸道 路的堅 决轉變 是不可 思議的 。但 
是 對中國 革命最 不幸的 就是： 由約瑟 夫 • 史 大林領 導的共 
產國際 來舉行 這一次 轉變， 更 是不可 思議。 

四 月二十 一日， 莫斯科 眞理報 公佈史 大林論 『 中國 革命問 
題』 的 大綱， 他 在這一 大綱裡 宣稱， 造成上 海悲劇 的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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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 『證明 過去立 下的路 線是正 確的路 線』。 

他 寫道： 『這個 路線就 是嵐民 黨內左 派與共 產黨人 密切合 
作， 就是 鞏固國 民黨統 一…”  •利用 右派， 又 只要他 們服從 
國 民黨的 紀律， 就利 用他們 底關係 和經驗 …… 等的 路線。 
… …後來 的事變 已充分 而且完 全證明 這種路 線的正 確。』 
(註 三） 

托洛次 基做了 一篇反 大綱， 但無法 公佈， 他 在這篇 文章裡 
答覆史 大林的 大綱： 『我 們很 知道： 資產 階級是 怎樣的 
服從 「紀 律」， 無產階 級又怎 樣的利 用右派 （ 即大 資產階 
級 同中等 資產階 級）， 利用他 們 （ 與 帝國主 義者） 的 r 關 
係」， 以及他 們 （ 絞殺 和鎗殺 工人） 的 r 經 驗」。 這種 「 
利用」 的史實 現在用 血寫在 中國革 命的書 上了。 但 這一黠 
並 不妨碍 該大綱 說道： r 後來 的事變 充份證 實這種 路線之 
正確」 。誰也 不能比 此走得 更遠！ 』 （註 四） 

據 托洛次 基說， 事變充 分暴露 了官式 政策的 破產。 他寫道 
: 階 級鬥爭 之不能 『靠民 族統一 戰線的 思想來 進行， 流血 
的四月 事變已 非常雄 辯地證 明了， 這 個事變 就是四 個階級 
聯盟底 政策的 直接後 果。』 拒絕了 解這一 勲就是 『準 備在 
中 國革命 的新階 段中， 重演四 月的悲 劇。』 

他極力 主張： 只 有採取 一個新 的路線 才能保 證未來 不會發 
生 新的和 更大的 慘敗， 這個新 路線要 使中國 共產黨 取得組 
織 上和政 治上的 獨立， 而且 要組織 蘇維埃 ，當 做一 個兩重 
政權的 機關， 來 領導和 保障各 省的土 地革命 「。 組織 蘇維埃 
就是 在城鄕 中產生 羣衆運 動本身 的眞正 可靠的 機關。 工人 
， 農民， 和 士兵將 用民主 辦法選 擧他們 自己的 代表， 自行 
統一在 共同的 代表會 議搜， 這 些代表 會將與 正式政 府的機 
關 並立， 保 證土地 鬥爭及 反軍閥 反帝的 鬥爭不 受迫害 。這 
種 根基鞏 固的統 一將給 予那些 盤據於 武漢政 府高位 上的小 
資產 階級急 進派， 以 永久的 障碍和 永久的 威脅。 牠 將使羣 
衆 們擺脫 上層的 動搖和 妥協。 一言以 蔽之， 牠將產 生兩重 
政權， 當作 走向革 命下一 階段的 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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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根據史 大林的 見解， 尙 把完全 的信賴 寄托於 國民黨 
， 寄托 於牠的 『左』 派， 寄托 於武漢 政府， 他宣布 武漢政 
府現 在已成 了革命 中心， 工農 將要倚 賴牠來 進行反 軍閥反 
帝國 主義的 鬥爭， 來袒護 土地的 叛亂。 

他 寫道： 『蔣 介石 的政變 表示從 今以後 ，在 中國南 部將有 
兩個 營壘， 兩個 政府， 兩枝 軍隊， 兩個 中心， 武漢 是革命 

的 中心， 南京是 反革命 的中心 . 

『 這件事 又表示 武漢的 革命的 國民黨 由於進 行堅决 的反軍 
閥 反帝國 主義的 鬥爭， 將在事 實上轉 變成爲 無產階 級與農 
民底 革命的 民主專 政的機 關…… （ 我 們必須 採取） …… 集 
中全國 權力於 革命的 國民黨 手中的 政策。 …… 從此 可以得 
出吏進 一步的 結論： 國 民黨內 部左派 與共產 黨人密 切合作 
的 政策獲 得特殊 的力量 和特殊 的意義 …… 沒 有這樣 的合作 
， 革命的 勝利是 不可能 的。』 

因此， 蘇 維埃的 口號是 不能採 納的， 因爲 這等於 『提 出反 
對當地 現政權 的口號 …… 亦即 反對革 命的國 民黨政 權的口 
號， 蓋當 地目下 除了革 命的國 民黨政 權之外 沒有其 他政權 
。 這 件事又 等於把 雨個任 務混淆 起來： 一個 任務是 採取罷 
工 委員會 ，農民 協會， 農民委 員會， 工會 ，工 廠委 員會等 
形式 （ 革命 的國民 黨已以 此爲 基礎） 來產生 和鞏固 工農的 
羣衆 組織， 第 二個任 務是建 立一個 蘇維埃 政府， 當 作代替 
革命的 國民黨 的一個 新式政 權。』 

托洛 次基答 覆道： 『這 些話完 全表現 出人們 對革命 權力懷 
着行 政機關 式的， 官 僚式的 思想。 人 們不把 政府視 爲正在 
發展 底階級 鬥爭的 表現和 結合， 而視 爲國民 黨底意 志的自 
満的 表現。 某些階 級雖然 加入和 退出， 國民 黨却依 然繼續 
存在。 但就 使眞是 如此， 武漢也 夠不上 稱做革 命中心 。蔣 
介 石的偏 處一隅 的國民 黨有了 一批舊 式的， 反 動的， 唯利 
是圖 的官僚 可用。 左 派國民 黨有什 麽呢？ 目 前可以 說什麽 
也 沒有， 或 差不多 什麽也 沒有。 蘇維 埃口號 是號召 羣衆起 
來 ，經 過南 重政權 的過渡 制度， 產生 一個新 國家政 權的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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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機 關。』 

在 史大林 看來， 在未來 一個時 期中， 『革命 的國民 黨底權 
力的主 要根源 是使工 農的革 命運動 更向前 發展， 及 鞏固他 
們 的羣衆 組織， 鞏固 革命的 農民委 員會， 工 人的工 會及其 
他革 命的羣 衆組織 ，作爲 未來組 織蘇維 埃的要 素』。 

托 洛次基 問道： 『這 些組 織應採 取什麽 方針呢 ？我 們在這 
個大 綱裡， 找不出 一個字 談到這 一點。 所謂 未來蘇 維埃时 
『準 備』 要素， 這 只是一 句空話 而已。 這些 組織現 在應該 
幹些什 麽呢？ 牠們應 當舉行 罷工， 抵貨， 打 斷官僚 機關的 
脊骨， 消滅反 革命的 軍隊， 驅逐 大地主 ，解除 高利貸 者及富 
農底 隊伍的 武裝， 武裝 工農， 一言以 蔽之， 解决民 主與土 
地革 命的一 切問題 …… 而且按 照這個 辦法， 把自己 提高到 
地方 政權機 關的地 位上。 但 是這樣 一來， 他 們就應 該是蘇 
維 埃了， 只不過 是不很 配得上 牠們底 任務的 一種吧 了。… 
…在 已往的 羣衆運 動中， 職工 會迫得 要盡的 機能， 已近於 
蘇維埃 的機能 （ 香港， 上海等 地）。 但這些 職能， 靠職工 
會來 完成是 非常不 夠的。 牠們 不能包 容城市 中接近 無產瞎 
級的小 資產階 級羣衆 。但 是如 進行罷 工而使 城市貧 民儘可 
能少受 損害， 分配 糧食， 千 預征税 政策， 參 加武裝 力量的 
組織 （在各 省進行 土地革 命更不 用說） 等 任務， 若 想以必 
需 的迅速 手段來 完成， 只有當 領導的 組織不 僅包容 無產階 
級的各 部分， 而 且在牠 的活動 過程中 ，將他 們與城 鄕的貧 
民 聯繋起 來才有 可能。 

『人 們至 少應該 想到， 蒋介石 的軍事 政變已 終於敲 醒每一 
個革 命家的 腦袋， 使他 們認識 工會與 軍隊分 離是一 囘事， 
聯合的 工農兵 蘇維埃 又完全 是另一 囘事。 革 命的工 會與農 
民委員 會之能 夠唤起 敵人的 仇視不 下於蘇 維埃， 但 牠們抵 
抗 敵人打 撃的能 力却遠 遜於蘇 維埃。 

『 假如我 們要認 眞的談 及無產 階級與 城鄕被 壓迫羣 衆的同 
盟 —— 不是領 袖間的 r 同盟」 ，即由 可疑的 代表成 立的摻 
假 的同盟 —— 那末， 這個 同盟除 蘇維埃 之外， 找不 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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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形式。 只有 那些寧 願依賴 妥協的 領袖而 不依賴 下層革 
命羣 衆的人 才能否 認這一 點。』 

史大林 一方面 拒絕蘇 維埃的 口號， 一方 面宣稱 『對 抗反革 
命的 最重要 的手段 （ 消 毒劑） 就是 武裝工 農。』 

托 洛次基 答道： 『武裝 工農自 然是一 件很好 的事， 但一個 
人必 須合乎 邏輯。 在中國 南方已 經有了 武裝的 農民， 他們 
就 是所謂 國民革 命軍。 但是他 們却不 是什麽 r 對抗 反革命 
的消 毒劑」 ，他們 倒已成 了牠的 工具了 。爲什 麽呢？ 因爲 
政治領 導並沒 有經過 蘇維埃 來包容 軍隊的 羣衆， 而 只是以 
純粹外 表上仿 傚蘇聯 的政治 部和黨 代表爲 満足， 但 政治部 
和黨代 表因爲 沒有一 個獨立 的革命 政黨， 也 沒有兵 士蘇維 
埃， 所以 已經轉 變而爲 資產階 級軍閥 制度的 空洞掩 護物。 

『史 大林 的大綱 拒絕蘇 維埃的 口號， 認 爲牠是 「反 對革命 
的國 民黨政 府的口 號」。 但是當 時所謂 r 對 抗反革 命的重 
要 消毒劑 是武裝 工農」 這 句話是 什麽意 思呢？ 工農 自己武 
裝起 來反對 誰呢？ 難道 不是反 對革命 的國民 黨政府 的權力 
麽？ 武裝工 農的口 號若不 是一句 空話， 一句 遁辭， 一種僞 
裝， 而 是一個 行動的 口號， 那 牠的尖 銳性就 不下於 工農蘇 
維埃的 口號。 難 道武裝 的羣衆 能夠容 忍一個 仇視他 們的官 
僚的 政權來 監視或 歷迫他 們麽？ 在目前 的情境 之下， 眞正 
的武裝 工農必 然要連 帶組織 蘇維埃 …… 旣然 宣佈組 織蘇維 
埃尙非 其時， 同 時又提 出武裝 工農的 口號， 這只能 引起混 
亂。 在革命 往前發 展中， 只有 蘇維埃 才能成 爲能夠 眞正進 
行武 裝工農 及指導 這些武 裝羣衆 的機關 • …” 

『 …… 有 人說： 武漢 政府却 是一個 事實。 馮 玉祥也 是一個 
事實， 唐 生智也 是一個 事實， 他們手 頭上都 有武裝 力量； 
而武漢 政府， 馮 玉祥， 唐生智 都不願 組織蘇 維埃。 若組織 
蘇維 埃就要 與這些 同盟者 破裂。 這種 見解雖 沒有在 大綱中 
公開 說出， 但牠 在許多 同志心 目中却 成了很 重要的 論據。 
我們 已從史 大林的 口中聽 到他把 武漢政 府稱爲 r 革 命的中 
心」， r 唯一的 政權」 。同 時在 我黨的 會議中 ，替 馮玉祥 


272 


大吹 大擂： r 工人出 身」， 「忠實 的革命 家」， r 可靠的 
人」 等。 所有 這些， 都 是重覆 過去的 錯誤， 而在當 時的情 
境來重 犯這些 錯誤， 實足 以造成 更悲慘 的失敗 。武 漢政府 
與軍事 首領之 反對蘇 維埃， 只 因爲他 們用不 着一個 急進的 
土地 政綱， 用不 着和大 地主及 資產階 級眞正 破裂， 因爲他 
們暗地 裡懷着 和右派 妥協的 思想。 但這樣 一來， 組 織蘇維 
埃 就越發 重要， 這就是 把武漢 革命份 子推向 左方以 及迫使 
反 革命派 退避的 唯一道 路。』 

s 此， 史 大林拒 絕了中 國羣衆 經過蘇 維埃而 發揮其 獨立的 
倉 j 意力的 遠景， 他竟贊 成一個 聯盟， 這個聯 盟經過 左派國 
民黨的 小資產 階級急 進派的 中介， 繼 續使羣 衆隸屬 於資產 
糌級。 這 就是支 配中國 共產黨 往後底 方向的 路線。 托洛次 
基的見 解 （ 要求 中國共 產黨無 條件的 獨立， 要求建 立蘇維 
埃， 要求 『與 小資 產階級 羣衆的 關係， 應高 出與小 資產階 
級政黨 領袖的 關係， 依賴 自己， 依賴我 們自己 的組織 ，武 
裝和 力量』 遭受 機械的 排拒， 千 脆不准 發表。 中國 共產黨 
人 從沒有 得到一 個機會 來較量 一下反 對派的 觀點與 他們自 
己的 經驗。 他們糢 糊地聽 到什麽 『 托洛 次基主 義』， 即一 
種不 屑討論 而只須 說些反 對牠的 話便可 以的有 害學說 。俄 
國 工人及 共產國 際所有 支部只 接到關 於反對 派觀黠 的最簡 
晷的 轉述。 但 同時， 用 以闡明 史大林 所立下 的官式 『路線 
』 的無 數文章 却儘可 能的發 表出來 。（註 五） 

這 些文章 通通發 揮這一 卓越的 論調： 認爲上 海中國 工人之 
遭 受 屠殺完 全與共 產國際 的預言 —— 即 關於資 產階級 『必 
激』 叛變 民族統 一戰線 及此種 叛變之 無法防 止的預 言相吻 
、合。 他們 齊聲一 致辯護 中國共 產黨的 行動， 而這種 行動後 
來又 正是他 們兇猛 攻撃的 靶子。 

.史 大林的 四月大 綱說： 一九 二七年 春中國 發生的 事變， 『 
充分而 且完全 證明』 共產 國際所 採取的 政策之 『正 確』。 
甚 同一文 件中， 史大林 又對中 國共產 黨無法 在上海 抵抗蔣 
: 介石一 事加以 辯護， 當 時托洛 次基和 反對派 曾控告 上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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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慘敗乃 共產國 際强使 中國共 產黨人 執行底 政策的 直接結 
果， 故他即 立加以 答覆： 

『反對 派表示 不満， 因 爲上海 工人並 未舉行 反對帝 國主義 
者及其 僕役的 决戰。 但他 們就不 懂得， 中國 的革命 不能採 • 
取 這樣迅 速的速 度發展 ……他 們又不 懂得人 們不能 在不乖  I 
的 情形之 下舉行 决戰… …在不 利的情 形之下 而不避 免决戰 
( 當 牠可能 避免的 時候） 等於 使革命 敵人的 工作更 形順利 
。 』 （ 註六） 

共 產國際 戰術的 另一位 辯護者 寫道： 『一黠 事也沒 有做， 
這 不是一 句眞話 ……共 產黨舉 行了一 個廣大 的反對 蔣介石 
的運動 ……而 且設法 發展武 裝羣衆 的運動 ••… •討論 這些手 
段 是否足 夠是可 以的， 但上海 南京工 人起來 暴動反 對蔣介 
石 的口號 却確實 只是一 個沒有 頭腦的 步驟， 一個漂 亮的姿 
勢。 只有 極左的 空談家 才能夠 主張在 幾十艘 外國軍 艦和盤 
據 上海的 幾萬軍 隊監視 之時， 在上 海舉行 暴動。 應 當要做 
的恰恰 相反。 千萬不 要妄受 挑撥， 要 等候順 利的時 刻才來 
行動。 蔣 介石的 政變是 在壓迫 之下而 且還是 
帝 國主義 的保護 之下進 行的， 因此牠 是無法 = 』°  5 

ooooooooo 

註七） 

布哈林 於四月 曾在莫 斯科的 黨組織 做一個 報吿， 他 趕忙狯 
這個報 吿補充 一章， 辯護那 種 『 隱 藏鎗械 ，不應 （ ？ ） 戰 
』 的 政策， 並進一 步宣稱 『共產 黨的權 威將必 然增加 ，因 
爲 此次武 裝政變 之前， 共產黨 久已舉 行一個 猛烈的 反對那 
位資 產階級 r 獨 裁者」 的運 動。』 （註 八） 稍後， 甚至布 
哈林 已因爲 中國共 產黨實 施了他 本人過 去指示 的政策 ，肆 
加攻擊 之後， 他 仍然補 加幾句 話說： 『我們 必須承 認：即 
使他們 把本來 能夠實 現的都 幹了， 在目 前的時 期內， 我們 
也 不能在 直接鬥 爭中戰 勝蔣介 石…… 帝國主 義者也 能夠經 
過一 天功夫 的武裝 衝突， 把上 海工人 摧毁於 血泊之 中。』 
(註 九） 

有 一篇長 文章熱 心證明 中國共 產黨毫 不猶豫 的服從 共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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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 指示， 且引證 了一番 羣衆運 動的發 展之後 ，說： 『所 
有這 些通通 證明年 靑的中 國 共產黨 在最近 的時期 內 已擺脫 
了 動搖和 逡巡， 且已懂 得刺激 羣衆運 動的策 畧就是 中國無 
階級先 鋒隊的 唯一正 確策畧 。 』 （註 十） 

他們所 說的話 把事情 弄得淸 淸楚楚 .： 共產黨 人將不 惜一切 
牖牲繼 續依附 國民黨 （布 哈林厲 聲說： 『把 國民黨 旗幟交 
給蔣介 石朋黨 是一個 大錯誤 』） 。 （註 十一） 且將 首先集 
4 •全 力， 把工農 羣衆帶 入國民 黨中， 藉以支 持武漢 政府， 
:蓋武 漢政府 『不 僅在 反對帝 國主義 和中國 軍閥， 而 且在反 
•對封 建制度 的殘餘 …… 使 國家民 主化， 樹立 勞苦大 衆的統 
治權 …… 牠 已把土 地革命 提到議 事日程 上。』 （註 十二） 
一切 信任， 一切 擁護歸 『 武漢 的革命 政府』 _ ，歸 『 國民黨 
左派』 ，因 爲牠不 多不少 已成了 『共 產主義 式的國 民黨』 
了。 （ 註 十三）  - 

托 洛次基 寫道： 這種 政策， 這種局 勢的估 計等於 『 自動把 
人的頭 顱送去 屠殺。 上海的 血的敎 訓完全 空過， 沒 有留下 
:半點 痕跡。 共 產黨人 像從前 一樣， 正 被人改 變爲資 產階級 
劊子 手政黨 的趕牲 口者。 ……』 （註 十四） 

事 變非常 迅速的 證明誰 是正確 的了。 共產國 際執行 委員會 
•第 八次全 會於數 星期後 開催， 在史大 林的大 綱上蓋 上贊成 
釣 膠印。 但 『革 命的國 民黨』 的將軍 們甚至 在這次 國際會 
議之前 已開始 屠殺工 農了， 這 些工農 與蔣介 石在上 海殺戮 
釣戰士 一樣陷 於束手 無策。 而 史大林 捧出來 扶助土 地革命 
約武 漢政府 也正批 准了牠 的流血 鎭壓。 假如 我們要 知這件 
專如何 發生， 那未 我們還 是囘到 上海， 加入 共產黨 人及其 
.人 的逃 亡羣， 逃往 長江上 游以躱 避蔣的 殺手， 並 和他們 
-一起 抵達漢 水與長 江的會 流點， 而總 稱爲武 漢的華 中三大 
城： 武昌， 漢 口和漢 陽就在 此地， 傍着 泥濘的 江岸。 這裡 
.就是 史大林 的 『 革命中 心』， 『 國民黨 左派』 的首 都’據 
.史大 林說， 如 得不到 他們的 合作’ 革 命的勝 利是不 可能的 


這 些叛亂 的模範 人物， 這些萬 事繫於 一身的 人物到 底是誰 
呢？ 這些 不願意 有個工 農兵蘇 維埃， 光是拿 着羣衆 的鞭子 
來 監視自 己的革 命大勇 者又是 誰呢？ 第一個 就是汪 精衞， 
這個最 『可 靠的』 同盟者 。我們 已知道 ，汪 精衞在 廣州和 
上 海受了 蔣介石 的壓迫 而低首 屈服， 具備了 小資產 階級政 
客 的特黠 —— 軟弱， 胆小， 而 且除了 在他的 大資產 階級長 
者之前 準備退 縮讓步 之外， 什麽 事都無 决斷。 還有 徐謙， 
曾經一 度是孔 門學者 和基督 敎徒， 他 可以整 天演講 罵人， 
甚至 連他的 共產黨 同僚也 遭殃。 他今 天可以 比任何 人都高 
聲 對帝國 主義者 喊殺。 但 明天就 要渾身 發抖， 嚇得 死去活 
來， 首先 逃之夭 夭了。 還有顧 盂餘， 他早在 一九二 六年五 
月就 已經把 農民運 動稱爲 『暴 徒， 無 賴和游 手好閒 的農民 
運 動。』 但顧孟 餘還是 『 革 命的國 民黨』 中 央機關 報的編 
輯哩！ 還有已 故領袖 的兒子 孫科， 他 那樣經 常改變 他的見 
解和 信仰， 甚至 本來就 沒有什 麽堅定 品質， 他自己 的同僚 
， 也輕蔑 地稱他 爲 『 孫悟 空』， 即一 個觔斗 可以打 到十萬 
八 千里外 的齊天 大聖。 

外人最 熟知的 就是漂 亮的陳 友仁， 善於 辭令的 聖手， 又是 
外交 攻擊的 能手， 但他除 此以外 便一無 所長， 他因 爲不懂 
中國話 （ 他生於 特立尼 達）， 故 只能充 當政府 代言人 ，向 
列强辦 交渉。 孫 文的年 靑未亡 人宋慶 齢充當 領袖之 一只是 
徒有 其名。 阿爾多 • 藍 辛獨具 慧眼， 稱她爲 『一個 熱心家 
， 致力 於其亡 夫的理 想較之 （ 例如 0 解决複 雜的政 局更稱 
心。』 （ 註 十五） 鄧演 達是繼 承廖仲 凱爲總 政治部 主任的 
人， 他 在武漢 這些領 袖中， 是 更帶機 動性的 小資產 階級急 
進派， 他具 有他的 自信的 勇氣， 這一 點使他 遠遠高 出他的 
同僚。 

上 述這幾 個人就 是各以 其爪牙 建立武 漢政府 的重要 人物。 
這 幾個人 也就是 『革命 中心』 的主要 合柱。 一個月 之後， 
姬 塔洛夫 在蘇聯 共產黨 第五次 大會上 演說， 談及武 漢的事 
件 ，說： 『 …… 人 們忽畧 了與此 有關的 一件事 —— 即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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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級 雖然退 出革命 （ ！ ） ， 武漢 政府連 想也沒 有想到 離開資 
產 階級。 不幸 在我們 的大多 數同志 當中， 此 事不被 了解； 
他們對 武漢政 府懷着 幻想。 他 們視武 漢政府 差不多 是無產 
鍇 級和農 民底民 主專政 的一個 偶像， 一 個模範 。 』 （註十 
六） 

伹是托 洛次基 在五月 十八日 的第八 次全會 上就已 警吿： 『 
汪精衞 之流的 國民黨 左派領 袖將必 然出賣 你們， 如 果你們 
一 味跟着 武漢的 首領走 而不組 織你們 自己的 獨立蘇 維埃。 
土 地革命 是一件 認眞的 事情。 汪精衞 之類的 政客處 在困難 
的情形 之下， 將完全 和蔣介 石聯合 起來反 對工農 。 』 （註 
十七） 

這次 預言花 不了三 個月功 夫就證 實了。 

史大林 —— 布哈 林等迫 使共產 黨和這 些領袖 建立聯 盟之後 
， 便以 爲自己 在武漢 實現了 『工 農和 小資產 階級的 聯盟』 

。 實 際上， 這些 小資產 階級領 袖與所 謂民族 或大資 產階級 
的 關係， 比 之他們 與工農 羣衆的 關係更 是無限 的密切 。中 
國的小 資產階 級像其 他國家 的模型 一樣， 在 性質和 利益上 
都 不是一 致的， 而是 龐雜和 分化爲 幾個階 層的。 最 上一層 
， 即小 地主， 店 老闆， 手工業 師傅和 小廠主 等的經 濟利益 
， 與大 地主， 大 城市資 本家， 銀行， 又 最後分 析起來 ，與 
外國 金融資 本都有 密切的 連繫。 任何 次要的 矛盾永 遠退到 
保持 現存財 產關係 的實際 一致的 後面。 假如 拿一個 放大鏡 
來照 視你們 的上餍 小資產 階級， 你們 將看出 他具有 他的大 
資 產階級 從兄弟 的一切 汚點。 

你 們的小 地主不 僅出租 土地， 而且恐 怕還是 市鎭中 米舖， 
當 舖或某 種小製 造業的 業主。 你們的 店老闆 也是一 位勞動 
僱主， 一位 徒弟剝 削者， 他也 許還把 他的小 小賺頭 直接投 
入 土地， 用 地租的 形式從 中抽取 利得， 或採 取高利 率向農 
民 放欵。 加 之以， 城鄕 小剝削 者中間 的聯繋 雖然出 於共同 
而 且往往 是同一 的經濟 利益， 但大致 上還是 由於帶 有非常 
强制性 的家族 和宗族 關係造 成的。 上 層小資 產階級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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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 村封建 剝削方 法的延 續發生 關係， 此黠 與大資 本家大 
地 主的情 形毫無 二致。 在這二 個階層 之間只 有程度 之差， 
而沒 有種屬 之別。 

另一 方面是 下層， 即小資 產階級 的基本 羣衆， 他們就 是城: 
鄕的 貧民， 被 剝削的 工匠， 手工 業者， 店員， 徒弟， 中農. 
， 貧農和 農業勞 動者， 他們構 成農村 人口之 絕對大 多數。 
這些 下層小 資產階 級的利 益不僅 與大資 產階級 的利益 直接: 
發生 矛盾， 而 且與小 廠主， 小地 主和小 商人的 利益越 發直. 
接 的發生 矛盾。 這種 矛盾在 經濟上 和政治 上使他 們和城 Tff 
的產業 無產階 級聯繫 起來。 

如果把 這些區 別加以 發展， 使他 們得到 政治的 表現， 則我: 
們 一定不 在被剝 削的貧 民中， 而在 小剝削 者的帳 房中來 找:. 
尋 這些國 民黨左 派領袖 的階級 根源。 正因爲 如此， 所 以徒. 
弟 之要求 從奴隸 的狀態 中解放 出來， 店員之 要求改 良生活 ~ 
， 工人 在工廠 中提出 之諸般 要求， 尤其是 貧農的 土地要 求~ 
， 在 這些領 袖看來 都不是 値得爭 取和贊 助的正 當希望 ，而 _ 
是令人 驚怖的 『過火 行爲』 ，這些 『過火 行爲』 大有推 翻他: 
們所處 慣了的 全部經 濟機構 之虞。 但是 也正因 爲這些 小資- 
產階級 剝削者 在經濟 組織中 僅佔着 一個次 要的， 補 助的， 
而且 往往是 一個中 間人的 地位， 所以 他們便 要依賴 他們时 
大資 產階級 兄弟， 且一 定要靠 他們來 保護他 們的政 治利益 
。 他們也 許憎恨 他們的 主人， 但他們 見着主 人却要 畏縮? [I 
卑躬 屈膝， 因 爲他們 有一種 不光榮 的恐懼 心理， 生 怕被迫 ■. 
而陷入 黑暗的 被剝削 的下餍 羣衆中 。牠 們曉 得自己 不能自 
立， 而他們 也不僅 樂得在 經濟剝 削的領 域中， 而且也 樂得- 
在 對羣衆 的政治 鎭壓中 成爲中 間人。 

一 九二七 年春漢 口的情 形就是 如此。 在 南京， 資產階 級已. 
找到蔣 介石做 牠的保 護者和 工具。 在 漢口， 牠也 迫得求 
於 軍閥， 且 找到唐 生智來 做他的 工具。 唐生 智本人 就是雛 
南 一個大 地主， 漢口商 會和有 關係的 縉紳都 靠他來 保護。 
因此， 我們將 從國民 黨左派 領袖與 唐生智 及其他 軍閥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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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 發現我 們剛才 搐述過 的階級 關係， 幾 如數學 一樣完 
整表現 出來。 關於 這一點 的特別 巧妙的 譬喩， 藶史 還要深 
深感謝 武漢國 民政府 的最高 顧問， 飽 羅庭。 

安娜 • 魯意絲 • 史特朗 (  Anna  Loauise  Strong  ) 問 及他關 
於武 漢軍政 和民政 權力的 情形。 她認爲 『民 政權力 立得穩 
， 軍 權就一 定讓步 的。』 

『他笑 起來。 他說： r 你見過 一個兎 子見到 一條蟒 蛇的情 
形麽？ 牠渾身 發抖， 明知牠 就要被 呑噬， 但 還要誘 惑對方 
。 這就 是武漢 民政權 力遇着 軍權的 情形， 呆 呆看着 軍權， 
渾 身發抖 。 」 』 

史特朗 女士解 釋道： 『因此 ，他 雖和 中國智 識份子 合作， 
且雖 然中國 智識份 子建立 起武漢 政府， 他對 他們的 勇氣却 
很少 幻想。 但是 他却是 他們底 堅定和 革命到 底的意 志的主 
要來 源。』 （ 註 十八） 

好 一句適 切的墓 誌銘！ 史 大林， 共 產國際 和鮑羅 庭在中 
國 就只限 於企圖 把能力 灌注在 一個貧 血和受 驚嚇的 兎子身 
上， 好讓他 打敗蟒 蛇呵。 但 這個兎 子却沒 有應驗 於這種 
治療， 倒還 捲起牠 的一雙 紅眼睛 ，死了 ，於 是蟒 蛇把牠 
呑掉。 但鮑羅 庭和共 產國際 却站在 這個兎 子旁邊 ，把 『 

堅定 和澈底 革命的 意志』 注入 牠身內 - 直到完 結爲止 

! 隨後整 本書都 不能夠 比此更 巧妙的 描寫國 民黨左 派及其 
莫斯科 師傅的 作用和 命運。 因 爲史大 林宣布 革命勝 利所不 
可或 缺的條 件正是 和這個 兎子的 合作。 鮑羅 庭對這 個兎子 
稍爲知 得熟透 一點， 他 已經曉 得蟒蛇 終歸要 享受牠 的美鏊 
的。 他簡直 認定革 命是不 可能的 。 『 你們不 能共產 貧窮』 

， 他總喜 歡這樣 吿訴那 些感服 的外國 記者。 

有 一天， 上述的 同一位 女士用 她的天 眞態度 向鮑羅 庭和陳 
獨 秀說， 因爲她 到俄國 參加俄 國革命 已來得 太遲， 故她這 
一次 早一點 趕到中 國來， 『以便 趕上時 間』。 『鮑 羅庭帶 
笑 向陳獨 秀說： r 史特 朗女士 趕的曰 子總是 不幸。 她趕到 
俄 國固然 太遲， 她 現在到 中國來 却又未 免太早 了。」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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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 通了一 次可怕 的會心 一視， 這是 我當時 不很了 解的。 
(附 註一） 因爲我 和外間 人士， 又除 了國民 黨的秘 密委員 
會 之外， 和所 有人士 都抱有 共通的 見解， 仍 然以爲 武漢是 
革 命的， 並不知 道右傾 已把牠 影響到 什麽程 度。』 （ 註十 
九） 

『 外間 人士』 —— 史大林 也和史 特朗女 士一樣 —— 以爲武 
漢是革 命的。 只 有那些 因爲害 怕羣衆 運動而 退避的 國民黨 
『秘 密委 員會』 和莫斯 科的托 洛次基 才知道 另外的 事情， 
一個是 由於自 知之明 而知道 ，另 一個 則由於 馬克思 主義的 
分析而 知道。 

全世 界報紙 的標題 （ 包 括共產 國際報 紙的） 均擠満 『赤色 
漢口』 的消息 —— 史大 林則稱 武漢爲 『革命 中心』 • 一 因 
爲牠們 犯下了 並非不 重大的 錯誤， 把 羣衆運 動和武 漢政府 
等量 齊觀； 又因 爲武漢 的領袖 發覺拿 革命和 急進詞 句的保 
護脂來 塗抹自 己是有 用的， 必 要的。 帝國主 義報紙 （ 尤其 
是英 國的） 往往 因一點 點細故 便視爲 赤化， 他們之 歇斯得 
里 地怒罵 武漢的 『布爾 什維克 黨人』 是自然 之理。 但自詡 
爲替馬 克思， 恩 格斯， 列寧和 十月革 命說話 的共產 黨人却 
來東施 效顰， 就 不倫不 類了。 根據史 大林的 見解， 蔣介石 
的政變 已經替 武漢的 『 革命 中心』 掃淸陣 地了， 『 革命的 
( 附 註一） 陳獨 秀和一 位最反 動的元 老吳稚 暉作過 一次談 
話， 這個故 事暴露 了陳獨 秀對於 共產黨 底前途 

的觀念 ，據 吳稚暉 述說： 『我問 陳首領 . 

r 你在中 國實行 列寧式 共產主 義是若 千年？  j 

彼不 遲疑而 答曰： r 二十 年。」 . 本委員 

曰： 「如此 國民黨 生命止 賸十九 年了。 前時總 
理答越 飛國民 黨國民 革命完 成應需 三十年 …… 
」 因 共笑而 罷。』 這次談 話舉行 於一九 二七年 
三 月六日 。吳 稚暉 不能接 受僅僅 十九年 活命的 
見解， 他敦促 蔣介石 趕快準 備根絕 赤禍， 事先 
防免這 個不吉 日子的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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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黨』 現 在可以 着手實 現土地 革命， 驅逐 帝國主 義者， 
廢 除封建 制度， 摧毁 軍閥， 且 因而保 證中國 革命向 『非資 
本 主義的 道路發 展』。 因此， 共產黨 人及他 們後面 的羣衆 
均奉 令服從 國民黨 及武漢 政府的 節制和 紀律。 

杜里歐 寫道： 『革 命政 府和國 民黨的 力量實 際上就 在於工 
人 羣衆的 擁護。 …… 總 工會和 他的三 百萬會 員…… 無條件 
擁 護國民 政府。 農 會和牠 們的一 千五百 萬會員 …… 也擁護 
牠* ••… 所有 這些力 量都自 行圑結 在國民 黨的旗 幟週圍 ，實 
行 …… 從帝國 主義的 監護之 下解放 中國， 消 滅反動 勢力， 
封 建制度 及軍閥 制度， 並 實現社 會主義 …… 使牠的 經濟循 
着資 本主義 以外的 道路發 展。』 （ 註 二十） 

但史 大林， 勃 勞達， 杜 里歐及 其他從 莫斯科 來的先 生們所 
忽畧的 就是： 羣 衆趨附 武漢政 府是一 囘事。 武漢政 府趨附 
羣衆 又完全 是另一 囘事。 『全 世界 都以爲 漢口是 「共 產黨 
的」 漢口。 但國 民黨左 派在統 治着， 國民黨 左派旣 不是布 
爾什維 克也不 是社會 黨人， 而 且在漢 口享有 共同管 轄權的 
將 軍們必 定反對 每一件 共產主 義的事 情。』 這就是 事變很 
久以後 鮑羅庭 給魯易 • 菲捏耳 的一幅 晝圖。 （ 註二 十一） 
這才是 眞正的 武漢， 不是寫 在莫斯 科底空 想的， 過 於狡猾 
的决議 上的， 而是事 實上的 武漢。 

據 『革命 中心』 的理論 說來， 蔣 介石的 政變， 藉某 種奧妙 
的黠 金術， 卒 至造出 一個淸 楚的局 面來。 在 這個局 面中， 
革命勢 力 （ 武漢） 直頭對 抗反革 命勢力 （南 京）。 共產國 
際 的中國 『通』 米 夫說： 『在 最初的 瞬刻， （這個 瞬刻是 
不 是等到 史大林 大綱的 墨漬乾 掉之後 呢？） 其特點 就是在 
這兩個 中心間 充満矛 盾。』 （ 註二 十二） 或者， 照 中國共 
產黨 領袖的 說法： 『大資 產階級 的退出 ，免 除了國 民革命 
內部 衝突和 不睦的 原因。 且使 整個革 命運動 直接走 向一個 
簡 單的目 標。』 （註二 十三） 還有任 何事情 能夠比 此更簡 
單呵？ 

但是 我們且 看吧。 不 出幾個 星期， 『消 息報』 的驚 愕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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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就一定 知道： 國 民黨左 派領袖 證明爲 『將 軍們手 中的玩 
物』。 （註二 十四） 在 同樣短 促的日 子之內 ，外國 共產黨 
報 紙的讀 者一定 突然看 到這個 消息： 『 關於 無數將 軍和總 
司 令想使 工會受 他們節 制的無 數企圖 …… 反 革命陣 營的將 
軍 和總司 令與國 民政府 的將軍 和總司 令很少 不同， 如果有 
什麽 不同的 話。』 （ 註二 十五） 米夫 本人也 迫得紀 實道： 

『 結果 …… 武漢 的領袖 們跪在 南京之 前。』 （ 註二 十六） 
這件 事是怎 樣發生 的呢？ 旣 『 充満矛 盾』， 何以又 那樣快 
， 那 樣千淨 的解消 了呢？ 呵！ 原來這 就是牠 的點金 術哩。 
那末公 式呢？ 可愛 的華特 生說： 基 本的公 式就是 『 階級鬥 
爭 的辯證 法』。 畢究沒 有什麽 東西像 『 辯 證法』 那 樣易於 
解人 之難。 但我們 且去尋 一尋稍 爲忠實 一點， 精確 一黠且 
無限 辯證的 解釋。 爲了 做到這 一點， 我們必 須走一 走在時 
間 上和空 間上距 離事變 稍遠的 路程。 底下就 是我們 在一九 
三 一年出 版的某 一著作 中發現 的話， 這本著 作是在 中國共 
產黨 的贊助 之下發 表的： 

『 寧漢分 裂並沒 有在武 漢使工 農和小 資產階 級的聯 盟立即 
得到 淸楚的 表現。 相 反的， 不 僅資產 階級的 權力， 就是地 
主 和豪紳 的權力 也仍然 存在。 後者特 別握有 大權。 武漢內 
部的衝 突和南 京內部 的衝突 有其同 樣的社 會性質 ，即 ，工 
農 的民主 革命反 對豪紳 和地主 階級。 武漢的 內部分 解甚至 
已開 始於武 漢政府 完全組 織好之 前。』 （註二 十七） 
因此， 雖與 史大林 的想法 相反， 在武 漢却從 沒有一 個革命 
中心！ 在 武漢與 在南京 無異， 有資 產階級 與地主 的權力 （ 
後者 的權力 『特別 大』） 而且 武漢政 府還受 階級鬥 爭分裂 
， 牠 甚至在 完全成 立之前 就已開 始叛離 ，即， 已開 始向南 
京 屈服！ 在一九 二八年 或一九 三一年 提出這 種見解 顯然是 
上好的 『辯 證法』 。但 在一九 二七年 輕輕說 出一點 就是反 
革命 的托洛 次基主 義了。 

一 九二七 年春， 在武漢 國民黨 『左 派』 與南京 國民黨 『右 
派』 之間並 沒有什 麽階級 矛盾， 有之 只是實 際上代 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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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力 量的雨 個集圑 之間的 同行競 敵而已 。不 管其 急進領 
袖運用 的辭藻 如何， 武漢的 『左 派』 之資產 階級性 及反對 
土地革 命絲毫 不下於 南京的 『右 派』。 這就 是托洛 次基底 
見解的 根據， 他 的見解 認爲使 共產黨 人與羣 衆隸屬 於汪精 
衞和 唐生智 領導的 國民黨 『左 派』， 其罪惡 不下於 在前一 
時期 使他們 隸屬於 蔣介石 領導的 國民黨 『右 派』。 正因爲 
如此， 反對 派才要 求中國 共產黨 無條件 獨立。 也正 因爲如 
此， 牠 才要求 迅速和 澈底運 用土地 革命的 口號， 要 求組織 
工 農兵蘇 維埃， 這 些蘇維 埃要能 夠領導 鬥爭， 能夠 佔蔣介 
石 之先， 從 汪精衞 之流的 一雙軟 的織手 中攫取 政權， 且能 
夠 爭取兵 士中具 有决定 作用的 部份來 摧毁反 革命， 能夠瓦 
解和 破壤將 軍們的 權力。 

必須 舉行反 對資產 階級國 民黨的 鬥爭， 因爲 他一貫 總是反 
對土 地革命 一 ^ 而土地 革命却 是中國 未來的 心臟和 靈魂。 
拒絕 舉行這 一鬥爭 —— 但也只 有藉蘇 維埃的 武器才 能舉行 
這 一鬥爭 —— 就等 於放棄 和出賣 農民， 一言以 蔽之， 就等 
於絞 殺革命 本身。 但史 大林却 反對這 種與國 民黨作 不可調 
和鬥爭 的路線 。因 爲他 並不視 國民黨 爲一個 資產階 級的黨 
， 而視牠 爲一個 特種的 『 革命議 會』。 在這 個議會 裡面， 
敵 對的階 級將在 史大林 的保護 之下， 學習如 何去想 像出一 
種事 實上並 不存在 的共同 利益， 在 史大林 看來， 或漢是 『 
革命 的』， 而牠的 『 革命 政府』 將領 導和擄 大土地 革命。 
武漢將 推倒蔣 介石。 武漢 將在最 短期間 內變成 『無 產階級 
與農民 的民主 專政』 —— 在全 部歷史 中從未 見過或 知道過 
的一種 現象。 （ 註二 十八） 史 大林保 證道： 假如共 產黨和 
羣衆組 織用全 力擁護 武漢， 假 如他們 自己不 過早採 取蘇維 
埃的 道路， 採 取攫奪 政權的 道路， 武 漢就一 定會幹 出這一 
切 事情。 人 們就是 如此談 及牠， 而且 人們也 一定要 牠如此 
。 中國革 命的命 運落在 國民黨 左派的 懷抱中 。牠到 底如何 
> 很 快便見 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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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 國際宣 稱蔣介 石的政 變完全 與牠自 己的預 言吻合 。牠 
走得 更遠。 牠宣稱 上海工 人的遭 受屠殺 『本 來就是 不能防 
止 的』。 

武漢 的國民 黨左派 却不能 十分習 於這樣 的圓滑 腔調。 國民 
黨執 行委員 會在一 篇咒罵 蔣介石 的宣言 中說： 『很 久以前 
， 我 們就知 道這種 陰謀。 現 在事已 太遲， 追悔 莫及。 對此 
， 我們 謹致忠 誠的歉 意。』 （註 一） 

牠又說 ： 『 因爲誤 選了一 個軍事 長官造 成這樣 的困難 ，深 
爲 遺憾。 黨 內同志 素來寬 大爲懷 ，已 屢次爲 了救黨 而忽視 
許 多非法 行爲， 雖然此 事亦非 出於本 願。』 （註 二） 

事 實上， 共產 國際也 已經眼 看蔣的 發展， 而 陷於無 能爲力 
， 一 籌莫展 和默不 作聲， 在絕 望中猶 冀他不 扼住牠 的咽喉 
。 但是， 現在他 已違反 他們的 最好的 勸吿， 果然把 事情做 
出 來了。 現在， 也只有 現在， 共產國 際的代 表們才 來公開 
叙 述蔣從 北伐伊 始便已 實施的 恐怖。 他們現 在把罪 狀如實 
列舉 出來， 但全 世界共 產黨報 紙却曾 經熱烈 地替蔣 辯駁這 
些 罪狀， 把 他視爲 帝國主 義造謠 中傷的 犧牲者 。埃耳 •勃 
勞 達僅僅 三星期 之前還 熱心地 描寫江 西軍隊 與羣衆 之間底 
牧歌的 關係， 現在 却列舉 人名， 曰期， 地點， 叙述 蔣早在 
二月 便已開 始在全 省進行 殘酷的 恐怖。 （註 三） 

共 產國際 的漢口 代表團 宣稱： 『蔣介 石的反 革命活 動已達 
極點， 卒 致建立 南京底 對敵的 r 國民政 府」。 他這 種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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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他 從前的 無數暴 行更難 饒恕， 這 些暴行 即指三 月二十 
曰的 政變， 對 國民黨 革命派 的屢次 進攻， 對 江西和 浙江工 
農 運動的 鎭懕， 以 及最後 對上海 工人的 屠殺。 我們 非常焦 
慮， 監視蔣 介石及 其代理 人的一 切這些 暴行， 但我 們尙希 
望 他不敢 遽爾成 爲民族 運動之 公開叛 賣者。 在這個 國民革 
命的 嚴重時 期內， 聯 合戰線 之維持 旣如是 切要， 凡 是參加 
反帝鬥 爭者， 其一切 罪惡暫 時寬貸 。但 …… 蔣介石 的罪惡 
並沒有 止於屠 殺江西 和上海 工人。 這 些罪惡 竟造成 反國民 
黨及 國民政 府的叛 亂。』 （註 四） 

共 產國際 的代表 與國民 黨左派 的領袖 無異， 準備把 那些鎭 
壓羣 衆運動 和殘殺 工農之 類的不 足重視 的背叛 ，加以 『寬 
貸』。 假如蔣 願意保 持 『 統一』 的 外表， 他 就得到 他所要 
求 的每一 擁護， 每一 讓步。 這 一點， 共產國 際代表 團於四 
月十 三日的 通電中 已淸楚 指出， 這個 電報我 們也已 引用過 
， 現在 他們又 把這一 點引證 出來， 以 證明他 們謀和 解的决 
心。 蔣在南 京另行 召集會 議的消 息傳到 漢口， 分明 正是代 
表 圑將要 定期離 漢造訪 這位總 司令的 時候。 

『我 們當即 打電讓 他停召 此會， 幷履 行他與 注精衞 同志在 
滬 成立的 協定， 將一切 爭執問 題交付 中央全 體會議 解决， 
這個 會議他 將來也 參加。 在 同一電 報裡， 我們 通知他 ，假 
如 他採納 我們的 獻議， 我 們就謁 見他， 和他 討論保 持革命 
勢力 統一的 方法和 手段， 以便 抵抗帝 國主義 的進攻 。他並 
沒 有答覆 我們的 電報， 直頭 進行他 的分裂 黨的計 劃。』 （ 
註五） 

蔣介石 似乎竟 敢遽爾 『 成爲一 個公然 的叛賣 者』。 這就是 
他的 『最難 饒恕』 的 罪惡， 因 爲共產 國際的 全部戰 畧就全 
視這 件事爲 轉移。 他們 曾簡單 的希望 他不會 幹這樣 的事。 
他們想 錯了。 事實證 明資產 階級與 帝國主 義者的 『 希望』 
更有 根據。 上 海工人 替這次 判斷的 『錯 誤』， 償付 了他們 
的 頭顱。 

汪 精衞在 革命政 治方面 也是屬 於哥埃 (CoW) 派的。 他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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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 說明在 四月， 當他 和蔣介 石在滬 會晤時 所發生 的事情 
。 他 於四、 一二之 後說： 『我尙 希望他 覺悟， 我尙 希望他 
與反動 勢力割 斷關係 …… 我答 應他向 中央提 議召集 會議， 
解决 一切重 要爭執 …… 當 我來到 此間， 我於 絕望中 尙冀他 
萬一幡 然悔改 。我 在我的 報吿內 沒有攻 擊到蔣 …… 』 （註 
六) 

那末， 汪現 在在武 漢也懷 着僥倖 之想。 他離 滬時分 明以爲 
他已說 服蔣放 棄激烈 行動， 靜候 『 和 平的， 合 法的』 消除 
他 的不平 。四、 一二事 變證明 蔣只不 過利用 汪來遮 掩他的 
政 變的準 備工作 吧了， 蓋他已 知道形 式取巧 的時候 已吿終 
結了。 汪抵 漢不過 兩日， 先 是驚惶 失措， 終 於老羞 成怒。 
他 也想壓 抑羣衆 運動。 只 不過， 他想 『 合 法地』 來 做吧了 
。 現 已有人 替他把 事情做 過了。 

在汪精 衞（ 『革命 中心』 ） 與蔣介 石（ 『反 革命中 心』） 
之間， 沒有什 麽不可 和解的 衝突， 沒有像 約瑟夫 • 史大林 
現在那 樣樂於 相信的 衝突。 汪在上 海時， 蔣 要求更 進一步 
壓制共 產黨人 （ 亦 即羣衆 運動） 及承 認蔣的 事實上 的獨裁 
， 他早 已非常 樂於俯 從了。 但 汪精衞 自以爲 是孫中 山的繼 
承 人和繼 任者， 是 國民革 命的主 要領袖 。他 的鼻孔 嗅到的 
， 再沒 有比官 府大權 那樣香 甜了。 蔣 在南京 成立一 個敵對 
政府， 這種擧 動致命 地冒犯 了這些 抱負。 汪 發覺資 產階級 
喜歡蔣 的服務 和蔣的 方法而 不喜歡 他的， 頓 然狼狽 起來。 
他主 要關心 的幷不 是推進 羣衆底 反帝， 反封 建甚至 反資產 
階級 鬥爭的 志願， 即史 大林和 共產國 際妤心 善意賦 給他的 
志願。 汪現 在所關 懷的， 瞿秋白 後來也 承認， 就是 如何覓 
得門徑 『 與 蔣互相 爭東南 （江 浙） 資產階 級的同 情』。 （. 
註七） 汪， 這 位小資 產階級 急進派 領袖， 這 位共產 國際十 
分 信仰的 領袖希 望向資 產階級 證明： 蔣在 『壓 迫』 他們， 
而他， 老汪， 則 要從羣 衆運動 和軍閥 的誅求 中拯救 他們。 
爲了 辦到這 一點， 破 壤蔣的 信用是 急不容 緩的， 如 果他能 
夠辦到 的話。 武漢政 府頒布 四月十 七日的 命令， 痛 責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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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同僚， 列舉 他們的 罪狀， 開 除他們 出黨， 又把他 們一切 
政 府職位 革除， 這也 正是爲 着這個 目的。 （註 八） 

但 是武漢 雖然願 意這樣 做法， 牠却反 對對蔣 宣戰來 聲援牠 
的命令 （ 這 也是實 施該項 命令的 唯一可 能的手 段）， 因此 
默認牠 與南京 之間， 實際上 有密切 關係。 蔣 介石在 他的政 
變之 翌日， 確乎 是特別 易於攻 倒的。 他的隊 伍軍心 渙散， 
他的 軍事地 位朝不 保夕。 但是 人們一 問到武 漢領袖 們是否 
要平服 叛變， 他 們就温 和的表 示他們 將把這 件工作 讓給蔣 
氏 地盤內 的工農 去幹。 國民黨 領袖譚 延闓保 證道： 工農不 
久 就會起 來反對 蔣及其 同僚， 『因此 ，國民 政府幷 不認爲 
他 們的叛 變十分 嚴重， 因 爲他們 必然失 敗。』 （註 九） 鮑 
羅 庭也義 不容辭 的響應 着這種 虔誠的 希望。 一位日 本記者 
問他， 南京軍 閥是否 要藉武 力加以 壓服。 他答 覆道： 『這 
件 事殆無 必要， 南京 正陷於 崩解的 過程。 讓 他們一 點子時 
間 去爲所 欲爲， 他 們將從 內部完 結。』 （註 十） 蔣 那樣相 
信 他的武 漢政府 內的外 表上的 敵人， 他簡直 不想即 刻用軍 
事手段 來進攻 他們。 誰將 『從 內部』 完結， 他有他 自己的 
想法。 

菲 些耳發 揚鮑羅 庭對於 蔣氏政 變翌曰 所形成 的關係 的事後 
分析， 寫道： 『雖 然存 有敵愾 和個人 的利害 衝突， 又雖然 
實 際上已 破裂， （武 漢） 與蒋 介石的 某些關 係尙保 持着… 
…使武 漢和南 京分裂 的事情 很多， 但 某件事 （ ！ ） 使他們 
接近 起來。 J  ( 註 十一） 武漢 曉得： 爲了重 新博得 資產階 
級的 信任， 如果 和蔣作 戰是得 不到好 處的。 牠首先 就必須 
自行 擺脫羣 衆運動 與共產 黨人。 汪 精衞， 唐 生智輩 計算， 
如 果他們 能夠首 先從奉 軍手中 奪得河 南省， 那末， 又借用 
菲些耳 —— 鮑羅 庭的話 來說， 『他們 就能夠 和蔣介 石談判 
了。』 （ 註 十二） 他們 心目中 所希望 的就是 軍事一 帆風順 
， 克服 北京。 這件 事將一 定在本 國資產 階級的 估價上 ，提 
高他 們的信 用而壓 低蔣的 信用。 假如 他們能 夠辦得 到這一 
點 （我 們不久 知道， 他 們的計 劃成敗 完全繋 於馮玉 祥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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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 動）， 他們 就成了 本國的 毫無問 題的統 治者， 蔣就一 
定要附 他們的 驥尾。 這就是 『 革 命的』 國民黨 底 『 革命的 
』 領袖 的眞正 打算。 而且， 他 們完全 迎合唐 生智底 私人的 
拿破侖 雄心， 幷 不是偶 然的。 這位湖 南將軍 現在天 天表明 
他 的革命 忠心， 夢想有 一天他 也會完 全操縱 一個强 有力的 
運動， 足以爲 他自己 的利益 而實行 叛賣。 因此， 武 漢政府 
開除蔣 介石， 立即下 令進兵 河南， 軍隊 也立即 開動。 但北 
京不 能一天 攻下， 在這個 中間， 武漢 的領袖 還必須 把蔣介 
石政 變替他 們產生 出來的 無數困 難加以 克服， 尤其 困難的 
， 就是他 們必須 與羣衆 運動相 週旋。 

上 海事變 已使全 國反動 勢力， 夷氣 大增。 這 個事變 正發生 
於羣 衆運動 已在中 部各省 達到最 高點的 時候。 在兩湖 ，農 
民開始 按照他 們自己 的粗鄙 辦法， 把說 話翻成 行動。 他們 
開始 爲自己 的利益 鬥爭。 武漢 的領袖 們設法 站在互 相嚴陣 
以待， 將 要决戰 的勢力 之間。 當問題 芘在城 鄕中解 决的時 
候， 武漢 的小資 產階級 急進派 尙安然 妄想： 他們藉 他們的 
委 員會， 他們的 漂亮堂 皇的命 令和佈 吿來决 定本國 的命運 
。 事 實上， 這些 軟弱的 政客無 法控制 的事變 IE 迅速 地使他 
捫的 言行的 裂罅合 口了。 汪精 衞一派 人不同 蔣介石 一派人 
。 他們處 在這些 靠攏的 鐵夾板 之間， 他們不 會大胆 行動， 

只 會不安 蠕動， 抑鬱 頹喪， 動 搖姑息 - - 直等到 較他們 

更積 極的階 級代理 人從他 們手中 奪去統 治權才 罷休。 

雖然 他們宣 言反抗 右派， 但階 級鬥爭 的火熱 已燒灼 了他們 
底 『左傾 主義』 的薄 翼了。 很久 以前， 他們 就再也 不能飛 
翔了。 但 他們到 最後一 振翼， 尙設法 證明他 們在某 一件事 
上， 即在保 護資產 階級財 產上， 也能 夠表示 執着。 武漢將 
設法向 帝國主 義者， 工 廠主和 店東， 地主和 豪紳證 明不僅 
僅是 蔣一個 站在他 們方面 講話。 

就 帝國主 義列强 而論， 上海事 變已使 一切事 物面目 全非。 
他們淸 楚的懂 得力量 對比的 變動已 於他們 有利。 他 們從前 
對羣衆 運動的 進展， 着着 讓步。 他們 小心翼 翼地探 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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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 和中國 資產階 級談判 之點。 砲轟 南京促 進了這 種買賣 
。 四月十 二日， 這種交 易就定 奪了。 現在他 們的口 氣强硬 
了。 外國 武裝力 量輸送 到要港 的愈來 愈多。 四月二 十一曰 
， 駐中 國內河 的最大 英艦， 九千七 百五十 噸巡艦 『復 仇號 
』 加入那 佔漢口 江岸達 一里半 的三十 五隻外 艦的陣 列之內 
。再 過一個 星朝， 從上 海駛來 的補充 軍艦使 總額增 至四十 
二隻， 這些 軍艦都 是從英 、日 、美 、法、 意 的海軍 方面派 
來的。 

在 東京， 新近就 任的田 中首相 『明白 表示在 中國事 件中的 
退讓時 期完結 了』。 （註 十三） 東京的 記者報 吿道： 『蔣 
介 石反赤 的勝利 一撃， 使 中國局 面頓然 改變， 這 正 是日本 
觀察者 所希望 的。』 （ 註 十四） 在倫敦 人們欣 然宣吿 『關 
於中 國的外 交局面 …… 已遭 逢變化 …… 局面 已完全 改變。 

( 武漢 政府） 不復 得勢， 也許 只需幾 個星期 就已完 全從畫 
圖中消 失。』 （ 註 十五） 在 美國， 中 國消息 在紐約 大報的 
首頁中 消失， 這一點 反映官 塲脈搏 的突然 舒暢。 （註十 
六） 

本 來一月 間漢口 工人奪 取英租 界所造 成的外 交勝利 已養成 
了對列 强的冷 漠敵視 態度， 現 在武漢 的領袖 們突然 恢復卑 
躬 懇求的 姿態。 漢口牆 上的反 帝標語 撕掉了 。工人 ，農民 
， 軍隊佔 據的， 用作羣 衆組織 底辦事 處的外 國敎堂 都歸還 
原主。 一位 歡天喜 地的漢 口僑民 寫道： 『外 交部機 關本來 
一 味講禮 義和寄 同情的 ，現在 在與外 人的鏐 韈中成 了有力 
的 ，甚 至决定 的因素 了。』 （註 十七） 四月 廿五日 ，紐約 
泰晤 士報的 記者發 電道： 『到 處的談 資的是 最近二 三日間 
已發生 了的變 化。』 （註 十八） 

政府 頒發新 佈吿， 湖北總 工會也 『等因 奉此』 ，限 制工人 
糾 察隊的 權力， 並禁止 任何足 以激怒 外人或 侵害外 人產業 
的 行動。 對付不 服從此 項命令 的工人 的懲罰 細則也 規定了 
。 （ 註 十九） 外長 陳友仁 以個人 名義， 繕就 一封公 函遞交 
美國總 領事及 商業代 表圑， （他 於四 月廿三 日接見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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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這公開 函裡把 上述的 命令都 引證出 來了。 『該 部長 
畧叙 各項手 段正在 施行， 俾恢 復原狀 以利外 人商業 之進行 
, 他 又鄭重 聲明， 勞 工界已 决意遵 守革命 紀律， 俾 政府該 
項手段 得以實 施。』 （ 註 二十） 

長沙 工人因 爲美國 海軍在 砲撃南 京中的 作用， 曾舉 行一個 
總 罷工， 抵 制美國 企業， 政 府遂嚴 厲叱責 工人。 工 人奉令 
撤出 他們所 佔據的 外人靑 年會， 幷奉 令停止 湖南省 會美國 
煤炭 及煤油 公司的 罷工， 其理由 就是： 『任 何自由 不羈的 
行動， 不管 其本身 好或壤 （ ！ ） ， 一 定嚴重 防害本 黨的統 
一 政策， 幷同時 使反帝 運動受 沉重的 打擊， …… 任 何不當 
行動 …… 現在 必須矯 正 ， 且必須 防止今 後重新 發生。 』 （ 
註二十 一） 

當武 漢報紙 開始詳 細解釋 『遷 就』 政 府外交 政策之 必須時 
， （ 註二 十二） 武漢的 領袖妄 想應用 中國以 夷制夷 的傳統 
政策。 美國 的政策 在外表 上似乎 矛盾的 搖擺， 曾在 國民黨 
人心 中唤起 希望， 但南京 的事變 已使這 些希望 消失了 ，美 
國的大 砲在南 京轟撃 得比誰 都響亮 。但 日本 的大砲 却寂然 
無聞， 一 位日本 尉官甚 至還因 爲恥於 本國政 府的寬 縱而自 
甘 切腹。 武 漢的反 帝派便 卑鄙地 特別轉 向日本 呼籲。 
國民黨 中央的 正 式機 關報 寫道： 『中 國革命 方搖動 英帝國 
主義的 根基， 牠 大有助 於友好 的日本 穩定其 世界强 國的地 
位， 且使 他獲得 其商業 與繁榮 空前發 展的一 切可能 ……』 
他 們又繼 續往下 寫道： 英美帝 國主義 者方到 處設法 封鎖曰 
本的 擄展。 『日 本政治 家最賢 良的對 策就是 與中國 民族共 
同反 對牠的 敵人， 證明 日本並 非贊助 軍閥或 帝國主 義的干 
渉 政策… …日本 與中國 應聯合 反對英 帝國主 義。』 （註二 
十三） 

過 了幾個 星期， 日本按 照牠自 己的辦 法來答 覆武漢 的獻媚 
企圖。 日本 軍隊突 然衝入 山東， 佔 領濟南 及膠濟 鐵路。 

英 國方面 表示非 常满意 。五月 九日外 交大臣 張伯倫 在下議 
院發 表正式 言論， 表示 列强對 蒋介石 政變及 往後事 變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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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陳友 仁答覆 列强關 於南京 『暴 行』 底抗 議書的 公文遭 
了 拒絕， 因爲 『趣旨 和細節 均不满 意』。 張伯 倫說： 當列强 
的備 忘錄遞 交中國 之時。 『中 國揚子 江南岸 分明統 一在國 
民政府 之下， 這 個政府 的所在 地就是 …… 漢口 ••… •從 陳先 
生覆 文的日 期起， 往後不 過四天 功夫， 中國 南方的 統一政 
府已不 復存在 ••… •不到 兩個月 之前， 外表上 看來好 像南方 
黨 及國民 革命軍 將從華 南長驅 華北。 但南京 已阻止 了這一 
勝利的 事業， 如牠沒 有把牠 完全破 壌掉的 話。』 他 又喜氣 
洋 洋說， 共 產黨人 『已 遭受 國民黨 人親自 懲罰， 其 嚴崚和 
效 力非任 何列强 所能辦 到的。 在 上海， 廣州 及其他 城市， 
極端 派的組 織已遭 破壤， 其領 袖亦遭 處决。 武漢國 民政府 
已 喪失牠 的統治 地位， 而且 現在已 名存實 亡。』 （ 註二十 
四） 

上海 的英僑 本來要 求迅速 和直接 的恐怖 軍事報 復的， 張伯 
倫 現在向 這些懷 着受辱 底驚怪 的僑民 說明英 帝國主 義暫時 
還是 安心讓 蔣介石 充作牠 的代表 去幹。 一星期 之後， 英國 
駐漢口 的外 交代表 撤退。 （ 附 註一） 

同一 星期， 在倫 敦發生 阿爾哥 斯侵襲 事件， 兩星期 之後， 

( 五月廿 六日） 英國和 蘇聯斷 絕外交 關係。 莫斯科 曾希望 
蔣 介石在 解放鬥 爭中領 導中國 羣衆， 而且曾 希望這 一鬥爭 
把資本 主義世 界的反 蘇領袖 —— 英國 置之死 地的。 蔣介石 
的 政變證 明所有 這些希 望都破 產了。 幷不是 英國， 而是中 
國 的羣衆 運動遭 受一個 致命的 打撃， 同峙又 是蘇聯 的國際 
地 位被弄 得嚴重 地惡化 起來。 倫敦懂 得武漢 做不出 嚴重的 
威脅， 懂得牠 『名 存實 亡』， 因此便 照牠自 己的利 益幹去 
。 但 共產國 際可不 能同日 而語， 牠尙 一味把 空架子 看成實 
在。 

( 附 註一） 彷彿 想鄭重 指出此 次撤退 的性質 似的， 英國政 
府選擇 這同一 天 （ 五 月十七 日）， 宣佈給 八個月 
之前 對萬縣 施行不 名譽的 砲擊的 『英 雄們』 ，頒 
發 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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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江的外 艦過去 拿來反 對羣衆 運動， 看起來 只不過 一點小 
小 的威脅 而已， 而且其 目的也 無非在 監護外 人的匆 促的驚 
惶的 退走， 但現 在牠們 却成了 充满威 脅的可 怖的魚 龍了， 
武 漢的國 民黨左 派深深 感覺這 一長長 的灰色 陣列的 新壓迫 
。 共產 國際的 代表， 魯易 也有同 樣感覺 。他 寫道： 『不僅 
僅 上海， 就 是長江 全線也 聚満戰 艦了。 長江 流域， 這條中 
國 貿易的 大脈管 處在帝 國主義 大砲的 直接控 制之下 。這簡 
直是 一種大 規模的 『攔 刼』。 帝國主 義强盗 現在向 革命的 
中 國大呼 r 舉起手 來！」 國民政 府所在 地 （ 漢口） 實際上 
是一個 被圍困 的城。 巡 洋艦， 驅逐艦 和砲艦 的可怕 的陣列 
藐然侵 害中國 人民獨 立治理 本國的 權利。 英 美法的 水兵擠 
満國 民革命 首都的 街道。 國民政 府在這 種凌辱 之下， 痛心 

疾首， 因 爲些須 細故， 這 個强盗 就要使 牠滅亡 . . 』 （ 

註二 十五） 

武漢確 乎已喪 失牠的 『統 治地 位』。 英帝國 主義本 來於一 
月間 對武漢 態度是 必恭必 敬的， 但後 來多謝 蔣的政 變和國 
民黨 左派的 懦弱， 牠五月 間又輕 蔑地聳 着肩離 開了。 過去 
在國 民革命 首都內 所有的 『靑 春的 樂觀， 非 凡的自 信和勇 
敢的進 取心』 （ 註二 十六） 通通喪 失了。 只 有胆怯 的不確 
信殘 存着。 

陳 友仁吹 牛說： 『不 到三 個月， 我們 就通過 河南直 取北京 
， 到了 北京， 我 就代表 國民革 命的中 國和國 民黨講 一種張 
伯倫 不能漠 視的話 …… 馮玉祥 和唐生 智統率 的革命 軍連同 
閻 錫山統 率的軍 隊現在 正包圍 張作霖 的匪軍 ……』 （註二 
十七） 但馮棄 絕他。 唐棄 絕他。 闇也棄 絕他。 而陳 友仁也 
永遠 不復有 機會受 張伯倫 漠視。 （ 附 註一） 

在廠 店的勞 動僱主 看來， 南京 政府的 成立已 預示了 一個政 
治 工具的 出現， 這 個政治 工具， 將格 外有力 地服務 於他們 
的利益 而反對 工人的 利益。 這 種服務 付出任 何代價 都是値 
得的。 在武 漢的領 土內， 工會 尙合法 存在， 工人尙 至少有 
提出 他們底 要求的 機會， 光是 這件事 就足以 使大小 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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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同情轉 向南京 方面。 上海事 變給了 武漢的 僱主以 新的勇 
氣來抵 抗該市 的罷工 浪潮。 他 們重振 精神， 舉 行反攻 。他 
們關閉 工廠和 商店。 他 們故意 造成當 地銀行 的擠兌 風潮， 
加迅白 銀流向 上海， （註二 十八) 且拚 命對經 濟生活 怠工和 
使之 癱瘓。 （ 註二 十九） 在農村 方面， 高利 貸者隱 藏他們 
的金 錢或沿 江私運 到滬。 農民 們無論 用任何 條件借 欵均遭 
拒絕。 到處 都缺乏 現金， 而且 在許多 地方， 農民們 都因此 
無法 購買種 好及其 他必需 品來渡 過靑黃 不接的 時間。 投機 
家故 意把米 價抬高 到難於 到達的 水準。 在這 種經濟 的怠工 
中， 外人 也推波 助瀾， 關閉 他們的 企業， 減 少他們 的內河 
航船的 班數， 且 造成武 漢一種 事實上 的封鎖 。五 月間 ，有 
十萬工 人左右 因爲廠 店關門 失業， 往 後一個 短短的 期間內 
， 這個 數目字 幾乎倍 增了。 （ 註 三十） 資產 階級寧 願冒破 
產的危 險也不 願答應 工人的 要求。 

只 有使羣 衆運動 發展到 牠的邏 輯的結 論才能 敵得住 這種反 
攻。 在工 人監督 的制度 之下沒 收和經 營關閉 的工廠 和商店 
， 即使在 內戰的 情形之 下也能 夠把怠 工和封 鎖所造 成的嚴 
重 情形， 大 大減輕 。沒收 囤積的 米榖， 利用 由沒收 手段得 
來的資 本興辦 農民合 作社， 農 民自己 旣趨向 於沒收 土地， 
則加以 支持， 這 就是達 到農村 生活劇 烈改造 的道路 。但是 
實施這 些手段 ，却需 要有一 個革命 的政權 。需 要有城 鄕的工 
農兵 代表會 。在 武漢政 府看來 ，這 些手段 是不可 思議的 ，因 
爲 他們牽 渉到侵 犯資產 階級的 財產。 共 產國際 『勸』 國民 
黨 左派接 收銀行 ，工廠 和商店 。但是 國民黨 左派的 領袖却 
( 附 註一） 六年 之後， 福建政 府建立 於福州 反抗蔣 介石的 
統治， 陳友 仁又當 了這個 短命和 薄弱的 政府的 外長， 
他那 時默想 過去， 向 本書作 者說： 『那 時呀， 那時呀 
， 我能夠 有權威 說話， 因爲我 有羣衆 和我一 道！』 他 
就晕不 曉得， 他之 喪失這 一權威 就是因 爲他自 己無法 
和羣 衆一起 前進。 陳友 仁被蔣 介石逐 出福州 （ 與逐出 
- 武漢 無異） 之後， 便活該 湮沒無 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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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恭敬 敬走到 漢口總 商會， 懇求 牠使商 業恢復 原狀， 而他 
們則 答應管 束羣衆 運動。 共產黨 不能自 由 行動。 牠 被朿縳 
在國民 黨內， 而且 花任何 代價， 牠也 不能和 牠解除 合作。 
武 漢的領 袖並非 把他們 的經濟 困難歸 咎於資 本家的 怠工， 
而 歸咎於 工人的 『過 火』。 他們 大呼： 工廠 和商店 僱員的 
要求使 工商業 破產。 這 些過火 的要求 到底是 什麽要 求昵？ 
在 一月至 四月的 期間， 碼頭工 人的罷 工鬥爭 曾使他 們的工 
資 從每日 三塊洋 增至七 塊洋。 紗廠的 女工和 童工從 前每天 
賺一角 二分， 現在 鬥爭的 結果， 增加 至每天 二角， 即每月 
工資由 三塊六 角增至 六塊。 火 柴廠罷 工工人 勝利， 一天工 
作十 二小時 ，從 十七個 銅板增 至四十 個銅板 。(附 註一) 絲廠 
工 人罷工 勝利， 得到 十二小 時的工 作日。 過 去他們 曾每天 
工作 十七小 時哩。 若千印 染廠， （並非 全數) 罷工勝 利的結 
果， 工資是 每天十 八增至 五十個 銅板。 產業 工人得 到的最 
高工資 每月仍 不過二 十塊洋 。一 般的 平均工 資已從 每月十 
元左 右增至 十四元 左右。 但是 在政府 主持之 下進行 的工資 
和生 活費的 調查， 斷定 維持四 口之家 的最低 費用爲 二十七 
元四 角六。 時間 問題， 情 形也不 很好。 七八 歲的小 孩每曰 
一角， 和成年 人的工 作一樣 長久。 童 工的八 小時工 作的要 
求仍 然寫在 紙上。 六月 末國民 黨勞工 部的調 查暴露 該市多 
數 店員每 天尙工 作十二 和十四 小時。 工人們 尙在要 求將每 
日工 作時間 從十七 小時縮 至十五 小時， 從十 六小時 縮至十 
四 小時， 從十四 小時縮 至十二 小時。 學徒想 從那種 遠較債 
奴 爲惡劣 的狀况 中解放 出來， 也提出 要求， 但這些 要求更 
得不到 満足。 

三月， IE 當 國民黨 的口中 已大呼 『無 理的』 要 求之時 ，一 
位 訪問者 會見若 干工會 領袖。 

( 附 註一） 據 一九二 九至三 O 年中國 年鑑， 一九二 五年二 
百四 十個銅 板兌洋 一元； 一九二 八年， 二 百八十 
五個銅 板等於 一元。 一九二 六年與 一九二 七年未 
列 數字。 


『提到 「無 理」 這 個字， 這些工 會領袖 笑了。 他們 自己也 
是 工廠的 工人。 他們終 生就想 知道什 麽叫做 r 合理」 。他 
們叫我 們吿訴 他們。 他們說 •， 他們終 生就想 替他們 的生存 
找得 某種的 「理 由」。 別 人豐衣 足食， 他們 則除飢 餓之外 
， 一無 所有。 這 件事的 理由何 在？』 他們 問道。 （ 註三十 
二） 

武 漢工人 獲得的 勝利， 尙沒有 一樁是 使他們 能夠達 到最低 
限度生 活底最 低限度 費用的 『合 理』 範圍之 內的。 難 道工人 
們把 那些幹 食糧投 機的僱 主押到 他們自 己的法 庭上， 這也 
算是 『過 火』 嗎？ 難道 漢陽工 人决意 强迫開 廠和經 營這些 
工廠， 以抵禦 他們底 僱主的 怠工， 這 也算是 『過 火』 嗎？ 
難 道蒲圻 及其他 湖北城 市店員 接管那 些故意 關門的 店舖， 
也算是 『過 火』 嗎？ 難 道兩湖 的農民 攔截各 處的轂 米出口 
， 以 對抗那 些想使 他們餓 極而屈 服的投 機家的 活動， 也算 
是 『過 火』 .嗎？ 又難道 他們沒 收地主 囤積的 米糧來 養活他 
們的 家庭， 也算是 『過 火』 嗎？ 

國民黨 左派的 領袖們 尖聲叫 喊道， 對的， 這 些都是 『過火 
』 。 牠們 破壤商 業和擾 經濟生 活。 牠們都 是對財 產施行 
的 進攻， 牠 們必須 停止。 汪精 衞囘武 漢的第 一步正 式行動 
就是 把經營 漢陽十 五家工 廠的工 人合作 社加以 破壤， 强廹 
這 些工廠 屈服， 並 下令解 散漢陽 黨部， 因爲 牠擁護 工人。 
( 註三 十三） 

四月末 又頒發 條例， 取消 工會原 有的司 法和警 察職權 ，規 
定牠 們只有 懲罰他 們自己 會員的 權力。 這些 條例由 政府頒 
布， 又由湖 北總工 會奉令 執行。 仲裁法 庭成立 起來， 金錢 
的 『不 正當 要求』 也禁 止了。 （註三 十四） 

總 工會的 共產黨 秘書向 忠發在 該市的 通衢大 道上廣 貼怖吿 
， 叫工 人們作 『無 上努 力』， 並下令 『反對 資本家 的新鬥 
爭應 暫時停 止』。 （註三 十五） 

五月二 十日， 國民黨 中央發 出一道 宣言， 說明 『革 命之各 
階 級性』 ，這道 宣言充 分暴露 了武漢 國民黨 左派的 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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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 性質： 

『革命 成功視 工商界 擁護牠 的程度 而定。 工 商界能 否有效 
地擁護 革命又 視農工 願否以 同盟者 待他們 而定。 

『 自北 伐軍興 以來… …長 江流域 之農工 圑體， 由於 迅速發 

展而不 自覺其 錯誤， 殊爲 可惜。 . 他們不 爲整個 革命的 

未來 着想， 而輕 視其同 盟者， 工商 業界。 例 如農工 圑體因 
眛 於經濟 情勢， 已向 僱主提 出過奢 要求。 武 裝糾察 隊竟封 
閉 廠店， 向 僱主或 廠主提 出過份 要求， 强廹 他們做 其所不 
能做 的事。 因此， 工商界 感覺他 們已不 受政府 保護， 他們 
在人身 及財產 方面已 不能享 受自由 \ 他們又 覺得不 僅革命 
無法替 他們謀 利益， 且反 而危及 他們的 福利和 安全了 。他 
們遂離 開革命 戰線， 仇視其 工農同 盟者。 結果， 農 工陷於 
孤立 狀態而 自殺， 革 命的基 礎遂致 動搖。 

『我黨 …… 對於缺 乏指導 的工農 的孤立 狀况， 不能 漠視， 
尤其不 能漠視 革命同 盟者， 工 商界之 利益， 而不給 予他們 
以充份 保護。 我 黨的政 策就在 把他們 統一在 一條戰 線上， 
使他 們永不 破裂， 並使他 們從革 命中得 到同等 的利益 。爲 
了實 現這一 政策， 國民政 府謹實 施如下 數點： 

『一、 勞 工部及 各省當 局應採 用仲裁 條例， 組織仲 裁法庭 
， 解 决勞資 爭議； 

『二、 制定勞 働法， 規 定工人 的工時 …… 按 照生活 程度規 
定 工資， ……並 規定工 人保障 辦法； 

『三 、禁止 工人店 員提出 過奢要 求及干 涉廠店 行政； 無論 
提 出什麽 要求， 均應交 由工會 及商會 合組之 特別聯 席會議 
審定， 該聯席 會議可 以對要 求加以 適當的 限制； 

『四、 工會或 M 察 隊不得 向店東 或廠主 威脅， 罰欵 或採取 
任何壓 迫方式 ……』 （註三 十六） 

共產黨 主持的 總工會 囘頭又 孝順地 和這個 『革 命的 政府』 

『 合 作』。 數天 之後， 牠就宣 布工人 應遵守 『 革命 的紀律 
』. ， 敦 勸他們 『不 要忘 記他們 底工商 業同盟 者的利 益』， 
且頒 怖如下 的條例 ： （ 一） 凡 破壤革 命紀律 之工人 應受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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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二） 情節嚴 重者移 交政府 審判和 懲罰； （三） 工會 
不得擅 自逮捕 ，處 罰， 『或以 任何方 式壓迫 工界以 外之人 
。 』 （ 註三 十七） 

被 削剝者 應放棄 他們的 自由， 好 讓削剝 者有自 由之感 ，這 
是天經 地義。 但 被削剝 者不可 免要和 剝削者 衝突， 這也是 
天經 地義。 這是 一件偏 偏要表 現出來 的鐵的 事實。 武漢政 
府和 國民黨 左派得 到共產 國際的 支持， 牠以 爲自己 IE 在替 
衝突中 的階級 找求一 個共通 立塲。 實 際上， 這就等 於叫工 
人 們和平 地和沉 默地忍 受他們 的奴隸 境况。 他們腦 子裡就 
從來沒 有想到 要求和 （ 假 如必要 的話） 强迫 僱主去 屈服於 
工人的 要求。 歸根 結蒂， 他 們代表 了資產 階級， 雖 然史大 
林 的想法 相反， 又 不管資 產階級 對他們 的信賴 如何小 。只 
有 藉大胆 的革命 手段才 能依照 工人的 利益來 對付資 產家的 
反攻 在武漢 所造成 的經濟 困難。 武漢 政府旣 證明無 法採取 
必須的 步驟， 工 人們便 必須找 尋他們 自己的 某種手 段來實 
現 牠們。 這種手 段就是 指工農 兵代表 會 （ 蘇維 埃）， 這些 
代 表會， 應該準 備率先 運用那 些保護 羣衆利 益而非 保護資 
產階 級財產 的政治 和經濟 政策。 但組 織這種 代表會 就一定 
表示 『反 對革 命的國 民黨』 ，反 對這個 『唯 一的政 權』， 
而 這樣做 也就是 『反 革命』 。因 此就 革命的 眞義上 說來， 
毫 無經濟 政策， 有之只 是熱狂 的保護 資產階 級財產 而不惜 
絞殺 武漢， 不惜 讓羣衆 的新鮮 力量逐 漸消散 而已， 這些羣 
衆 從沒有 得到人 們指點 他們自 己的 出路。 

同 樣的財 產尺度 測定國 民黨左 派在基 本的土 地問題 上所採 
取的 立塲。 史大 林曾担 保國民 黨左派 在解决 土地問 題時一 
定表示 决切的 態度， 這 種决切 的態度 原來表 現出來 却是迴 
避土地 問題， 進一 步發展 成爲抱 怨農民 『過 火』 的 怨言， 
又 等到農 民自動 用自己 的辦法 來處置 他們的 問題， 牠便立 
即無情 地轉向 武力的 鎭壓。 

武漢 的領袖 旣然是 小資產 階級急 進派， 他們 對於羣 衆的動 
力便不 能毫無 感覺。 只 要熱烈 講出的 說話使 他們操 縦這一 


300 


動力， 他 們就要 任情揮 霍這種 說話。 武漢方 面關於 土地革 
命 問題的 早期的 文吿， 已把 話都說 盡了， 沒 有什麽 可說的 
了 一 所 謂沒有 什麽可 說的， 即 是說， 此外 只有把 牠們翻 
成 行動。 例如 •• 『 實現 國民革 命的目 的端賴 乎全國 農民的 
覺悟。 我黨一 貫保護 和爭取 農民的 利益， 俾 一切壓 迫他們 
的特權 階級失 却支持 …… 俾被 壓迫農 民眞正 解放』 。又遲 
至 三月十 九日， 一道政 府宣言 尙堅認 『革命 必須在 農村中 
引 起極大 的變動 ……以 便在農 民政權 之下， 最後鎭 壓地方 
寄 生蟲， 不法 豪紳， 地 主及反 革命派 的活動 …… 這 是唯一 
的 道路。 … …如果 農民沒 有領有 其自己 土地的 可能， 他們 
就不能 擁護革 命勝利 到底。 …… 』 （ 註三 十八） 

國民 黨在詞 句上， 其急 進並不 下於共 產國際 决議案 中所用 
的 詞句， 牠甚至 曾經宣 佈這一 口號： 『 武裝農 民！』 國民 
黨中 央於三 月發表 『吿農 民書』 ，曾 說： 『爲 了獲 得勝利 
…… 農民 需要有 武裝來 自衞。 封建地 主運用 的武裝 力量， 
應加 繳械， 他們 的軍火 應轉交 農民。 而且本 黨亦應 設法使 
農民 能夠廉 價購賣 槍枝。 簡 言之， 本 黨應使 農民能 夠得到 
大量 自衞的 槍械。 此事將 保證農 村革命 勝利， 能長 久維持 
, 且保證 民主勢 力能推 翻封建 勢力。 』 （ 註三 十九） 

這 些都是 些令人 興奮的 說話， 但光是 說話仍 舊不會 給農民 
以 土地； 而且； E 因 爲牠們 都只是 說話， 等到 兩湖農 民認眞 
的相信 牠們， 開始行 動的的 時候， 說 過這種 話的人 們就碰 
到困 難了。 歷史 不能讓 這些可 憐的區 區之數 的空談 家扮演 
雅各 賓黨的 角色， 甚至 約瑟夫 • 史大 林心願 如此也 辦不到 
。 他們不 能領導 ，不 能支持 ，甚 至還不 能寬恕 土地革 命的眞 
正 實現， 因爲這 件事等 於把他 們深深 依賴的 經濟和 階級基 
礎加以 破壌。 他們雖 然辱罵 『 封建地 主』， 而在口 頭上贊 
助農民 運動， 但 他們替 『封建 地主』 負的義 務較之 農民的 
要求 更帶無 限的强 制性。 他們 知道土 地革命 勝利等 於他們 
底 政權的 完結。 假如 他們一 定要幹 的話， 他 們就要 保護財 
產， 並不是 去侵犯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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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 山的政 綱仍以 『平均 地權』 這句 含糊和 無意義 的話爲 
中心。 國 民黨於 一九二 六年十 月通過 的農工 政策， 實際答 
應農民 的只不 過二五 減租和 『禁 止』 高 利貸， 規定 債息每 
年不 得超過 百分之 二十！ （註 四十) 不 僅減租 政策之 仍然完 
全 無效， 就是農 民自己 鬥爭的 進程也 已經使 他們很 快就感 
覺到 問題並 不是在 於部分 改良， 而在 於土地 本身。 一九二 
七年 三月國 民黨的 全體會 議承認 『貧 苦農民 問題中 之基本 
問題是 土地問 題』， 但 是牠所 能貢獻 的唯一 實際的 解决辦 
法， 就是 成立一 個農民 銀行， 每 年五厘 放欵， 俾 解决貧 
苦農民 中的資 金缺乏 問題。 （ 註四 十一） 這 次全體 會議又 
產 生一個 土地委 員會， 其 目的在 搜集統 計及其 他材料 ，俾 
制定 國民黨 的土地 政策。 這個 委員會 於一九 二七年 四月間 
開 始召集 會議。 牠 由重要 的國民 黨領袖 構成， 譚平 山則代 
表 共產黨 參加。 

這個土 地委員 會雖以 『農 民必 須成爲 土地之 主人』 ，這一 
個一 般的命 題出發 一 •大 家都在 原則上 贊成這 一黠， 但牠 
立 即發生 疑問： 那一類 農民應 該成爲 何種土 地的主 人呢？ 

( 註四 十二） 『耕 者有 其田！ 』 這 句話夠 漂亮， 也夠 急進。 
但是 誰的土 地呢？ 汪精 衞說， 當 然不是 小地主 的土地 。本 
黨的義 務就是 保護小 地主， 因 爲他們 不就是 同屬於 小資產 
階 級的本 黨麽？ 唐生智 又說， 當然不 是屬於 軍隊長 官的土 
地。 他抱 怨道， 湖南的 農民已 侵奪軍 官或其 親屬的 地產。 
哼， 在建 始縣， 他們 甚至還 捉到一 個圑長 （他 恰好 是當地 
一 個大地 主）， 把他綑 起來， 給他戴 一頂高 幘子， 遊行示 
衆哩！ 程潛 （ 一位 國民黨 將軍） 的阿 姨確確 實實還 被迫剪 
短她 的頭髪 來表示 她與新 時代一 致哩！ 這是不 行的。 士兵 
， 無 土地的 農民也 許通通 贊成這 樣做， 但軍 官們是 不會贊 
成的。 你們 須知， 軍隊 在土地 問題上 是會分 裂的， 但是我 
們 畢竟不 能讓軍 隊分裂 的呀， 我們能 夠這樣 幹嗎？ 

不， 絕不， 那 些委員 們趕快 答道。 

妤吧， 那末， 大地 主的土 地呢？ 對， 還有大 地主的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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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問題又 來了， 我 們怎樣 知道地 主何者 爲大， 何者爲 
小昵？ 還有 一層， 假 如按照 唐生智 要求， 『我 們必 須想出 
具 體的辦 法來保 持國民 革命軍 軍官們 的土地 ， 』 那末 ，我 
們還 要把那 些與軍 官有關 『大』 地主 及那些 沒有兒 子或兄 
弟掛 着皮帶 的不幸 的地主 加以區 別哩。 

『我 們必 須確立 沒收的 標準， 』汪 精衞和 孫科附 和道。 
徐謙 有他自 己 的解决 辦法。 他 不知從 那處發 現全中 國土地 
只有百 分之十 五是耕 種的。 他就說 ： 『 那就 用不着 從地主 
取得 土地， 因爲 我們可 以把沒 人開墾 的土地 送給農 民。』 
但徐謙 却沒有 辦法證 實他的 數字， 而且， 無 論如何 這些未 
墾地大 部分是 散處在 西藏， 新疆 和西北 一帶。 把兩 湖農民 
成 批送走 又似乎 不是特 別可以 實現的 建議。 因此， 後來徐 
謙也 贊成譚 延闓的 見解， 認 爲只可 以沒收 『特 別作 惡或不 
良地主 及不良 商人』 的 土地。 那末， 現在 又問， 那 些地主 
是 不良或 （我 們想起 這種人 就不禁 慄然） 特 別作惡 的呢？ 
大家說 :哦！ 

當大 家正在 討論向 小地主 購買土 地的意 見時， 譚延 闓摸着 
他 的下巴 ，說： 『這 件事 將無法 满足小 地主， 因爲 他們對 
國 民政府 的信仰 尙非常 之小。 假如我 們把債 券發給 他們， 
他們是 不能靠 吃一張 紙頭過 活的。 土 地必須 留在他 們手裡 
。 』 

譚平山 代表共 產黨， 戰 戰兢兢 的提議 只有沒 收反革 命的地 
主 們的土 地了。 汪 精衞立 即乘隙 而入， 他嗤之 以鼻道 ： 『 
政治的 沒收！ 這是 一句極 普通的 廢話。 假如 某一縣 的農民 
力量 充足， 他 們就把 每一個 地主都 視爲反 革命， 妤 沒收他 
的 土地。 在政 治沒收 之下， 是沒有 什麽標 準的。 凡 是農民 
力量 强大的 地方， 他們 就直頭 進行經 濟沒收 。凡是 他們力 
量薄弱 的地方 …… 他們 就首先 侵犯小 地主， 因此這 些小地 
主 就比誰 都來得 痛苦， 但我們 却要把 小地主 拉到我 們這一 
面。』 

共產黨 人狼狽 不堪， 撤囘 他們的 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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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星期 之後， 大家 鬆了一 口氣， 終於 决定： 革命 尙在軍 
事 時期， 照 孫中山 的見解 ，像 土地這 一類問 題的解 决應待 
至最 後的軍 事勝利 及全國 統一， 一 俟全國 統一， 則進入 『 
訓政』 時期。 因此， 他 們通過 了一個 决議， 在原則 上承認 
沒收大 地主底 地產的 必要， 但 又勸人 在目前 不得讓 地租超 
過 收獲的 百分之 四十。 

這 個决議 甚至連 二五減 租的政 策也放 棄了， 因爲地 租平均 
就從 百分之 五十至 百分之 六十， 雖然 在某些 地方， 牠竟達 
收獲 的百分 之七十 以上。 但共 產黨人 居然接 受這個 决議， 
當土地 委員會 進一步 决定， 因爲 『恐怕 引起混 亂』， 不公 
佈牠的 討論詳 情時， 共產 黨人也 同意了 。軍 隊得救 。地主 
得救。 國 民黨也 得救。 問題的 解决使 大家都 満意， 但除了 
農民。 他們必 須忍耐 一下。 如 果他捫 繼續擁 護國民 政府， 
那就 萬事皆 吉了。 

農民的 問題得 到這種 『解决 辦法』 ，農 民本 身如何 容受呢 
， 這個 問題不 久便見 分曉。 這時， 新 的威脅 又從別 個地方 
出來， 侵 擾這個 『革命 中心』 。軍閥 們受蔣 介石勝 利的鼓 
勵， 而且還 是直接 受他的 慫恿， 四面八 方起兵 叛亂， 反對 
武漢 政府。 在湖北 北部， 于學忠 公然反 抗政府 。在西 面，： 
楊森 開姶調 動他的 軍隊來 進攻國 民革命 的首都 。夏 斗寅本 
來在西 線担任 抵禦楊 森的， 現在 也突然 譁變， 帶着 一批小 
部隊， 馳騁 於武漢 西南， 放火， 搶刼， 且幫助 地主豪 紳鎭壓 
農民。 武 漢政府 因爲無 法支持 農民的 要求， 已使農 民的信 
仰喪失 得那樣 厲害， 以 致招募 他們和 組織他 們起來 抵禦夏 
斗寅 等一切 努力， 竟很少 或簡直 沒有得 到囘音 。 （ 註四十 
三） 雖然葉 挺 （ 一位共 產黨的 軍官） 藉 英勇的 手段， 終於 
能夠袪 除了夏 斗寅對 武昌的 威脅， 但 武漢仍 然四面 受困， 
軍閥叛 亂威脅 於外， 經濟拮 据威脅 於內。 

民衆 論壇的 編輯目 撃驚慌 的人民 『隨 着載満 傢具的 貨車， 
走過 我們的 窗下， 』 且聽到 『四 處有 憂傷的 耳語』 。『城 
中驚 怖的人 民都說 大難臨 頭了。 …… 外人半 狂半露 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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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已眼 看國民 革命的 漢口， 那種憎 恨入骨 的統治 完結了 
O 他們預 期於明 天早上 就可以 看見武 漢一個 新政府 的曙光 
。 …… 』 （ 註四 十四） 這位編 輯先生 對那些 驚慌的 和那些 
懷着希 望的， 兩者 都加以 嘲笑， 且預 言國民 革命運 動很快 
就全線 勝利。 

但是， 兩面 夾板就 要合攏 來了。 革命 的出路 就在發 動澈底 
的土地 暴動， 把羣 衆蓬勃 的解放 起來。 只有 施行這 樣的方 
針 才有改 善經濟 困境及 瓦解叛 亂軍閥 底軍隊 希望。 如果國 
民 黨左派 不能採 取這個 方針， 共產黨 就必須 準備這 樣做。 
不錯， 共產國 際也談 過土地 革命， 但一轉 瞬間， 牠 X 命令 
中國共 產黨把 一切政 權讓給 國民黨 左派， 因 爲照史 大林的 
話說， 『如 果沒 有國民 黨內部 左派與 共產黨 密切合 作的政 
策， …… 革 命的勝 利是不 可能的 。 』 因此， 汪精衞 能夠以 
上 賓的資 格參加 四月廿 七日共 產黨在 漢口召 集的第 五次大 
會 的開幕 典禮， 宣布 他和他 的同僚 『欣 然接 受共產 國際的 
遠 景』， （註四 十五） 並 聲明他 『完 全同意 共產國 際代表 
魯 易的報 吿』， 這就毫 不足奇 。 （ 註四 十六） 

共 產國際 以印度 共產黨 人魯易 這個人 來充當 中國共 產黨第 
五 次大會 的思想 領導。 米夫 吿訴我 們說， 魯易 『第 一次』 

一 — (米 夫說這 句話， 大槪在 詆毁共 產國際 從前的 指示和 
决議 吧？） —— 對剛 發生的 事變， 給了年 靑的中 國黨以 『 
一 種眞正 的列寧 主義的 診斷』 。黨 『第 一次』 從魯 易口裡 
聽到 『這 個運動 的一種 澈底思 考過的 遠景』 ，且 『得 到關 
於 許多基 本問題 的指示 』 。魯易 『 把 全世界 布爾什 維克主 
義 的經驗 …… 給 予年靑 的中國 黨』。 （註四 十七） 不久， 
莫 斯科就 把中國 共產黨 在第五 次大會 時的立 塲說成 直接違 
反共產 國際的 指示。 稍後， 魯 易本人 也照例 成了惡 意攻擊 
的 對象。 但是 現在我 們姑且 聽一聽 魯易自 己 在大會 的報吿 
吧， 這個 報吿， 是 曾經負 全責而 且毫無 相反的 詮釋， 公佈 
在共產 國際的 機關報 上的： 

『第 五次大 會有許 多複雜 和困難 的問題 待解决 •.… ••對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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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 發展的 遠景必 須加以 探討， 且 應給牠 以堅定 的領導 
。 指 出這一 遠景， 替 無產階 級探出 行動的 路線， 幫 助他們 
創造 一批革 命勝利 進展所 不可或 缺的， 思想 淸楚， 忠誠和 
勇猛的 領袖， 這就 是第五 次大會 的歷史 任務。 大會 完成了 
這一任 務』。 （註 四十 八） 

魯 易怎樣 估計當 時的局 勢呢？ 『國民 黨內部 的階級 分化已 
加 强了牠 底左派 與共產 黨間的 聯繫。 大資產 階級的 脫離已 
使國 民黨能 夠轉變 而爲產 業無產 階級， 農民 與小資 產階級 
(加 上資 產階級 的某些 層份） 合成的 一個革 命聯盟 …… 中 
國革 命繼續 在階級 聯合的 基礎上 發展， 牠尙 不能夠 交給無 

產 階級單 獨領導 . 國民黨 的領袖 黨員參 加大會 的開幕 

且宣稱 他們决 意鞏固 （ 他們） 和 共產黨 的聯盟 。 』 （註四 
十九） 

鲁易對 中國共 產黨的 實際領 導是什 麽呢？ 我 們且聽 一聽中 
國共 產黨一 位中央 委員瞿 秋白的 話吧。 瞿秋 白是在 事變的 
震動已 摧毁了 革命， 同 時摧毁 了魯易 在共產 國際下 層中的 
神聖不 可侵犯 性之後 一年， 才寫這 幾句話 出來的 ： 

『 魯易的 政治見 解就是 認定左 派和小 資產階 級除了 跟隨我 
們 之外， 沒 有別的 出路。 他沒有 指出新 的叛賣 的可能 ，並 
指 出共產 黨應進 而防止 這種新 叛賣底 可能的 具體和 複雜的 
任務。 因 此第五 次大會 的空氣 受這一 口號支 配着： r 共產 
主 義與三 民主義 合作到 底萬歲 ！ 」 』 （ 註 五十） 

陳 獨秀在 他向大 會的報 吿中也 承認： 雖然農 民正自 動傾向 
於沒收 土地， 『我 們已實 施了一 種太和 平的政 策了』 。他 
贊 成大地 產應加 沒收， 但附 加幾句 話說： 『 目前與 小地主 
的聯 盟仍屬 必要。 我 們千萬 不要採 取極左 政策， 應 採取中 
間 路線。 在 沒收大 中地產 之前， 我們 還要等 候軍事 運動的 
發展。 此刻唯 一正確 的解决 辦法， 就 是革命 尙未深 入之前 
， 必須 使牠擴 大。』 （ 註五 十一） 

當這 段搞引 在莫斯 科眞理 報上公 佈時， 托洛 斯基在 他的批 
評史大 林大綱 的文章 後面， 寫一段 追憶： 『這 條道 路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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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 產的最 眞實， 最 確鏊， 最 短捷的 道路。 農民已 起來沒 
收大 地主的 財產， 我黨 竟極端 背反牠 自己的 政綱和 名義， 
採取 一種和 平的自 由的土 地政策 …… 陳獨秀 同志已 被共產 
國際 代表的 虛僞領 導綑起 手足， 他的 土地公 式客觀 上無非 
是中國 共產黨 脫離眞 正土地 運動的 公式而 已。』 （註 五十 
二） 

但 是眞理 報採取 什麽態 度昵？ 眞理報 毫無意 見的刊 佈陳獨 
秀的 報吿。 其 實牠又 怎能採 取別的 態度？ 五月 十三日 ，史 
大林尙 與陳獨 秀底見 解的精 神完全 一致， 在 莫斯科 宣稱在 
中 國只有 『在 武漢 革命政 府鞏固 之後』 ，才 能組織 蘇維埃 
。 （註五 十三） 整個共 產國際 也同樣 毫無批 評的公 佈了陳 
氏的 報吿。 只有 後來當 事變已 擺在他 們眼前 之後， 共產國 
際的代 言人才 開始響 應托洛 斯基對 中國共 產黨的 警吿。 

大 會關於 土地問 題的討 論與國 民黨土 地委員 會會議 上的討 
論如出 一轍。 共產黨 大會也 像那個 委員會 一樣， 在 原則上 
贊 成沒收 大地產 。但， 牠補 充說： 『關 於小 地主的 土地與 
屬於 革命軍 底軍官 的土地 不得沒 收。』 （ 註五 十四） 

拒絕 觸動軍 官的土 地也就 等於拒 絕觸及 整個土 地問題 ，因 
爲在 武漢軍 隊中， 幾 乎沒有 一個下 級軍官 （將 軍們 更不消 
說） 不 是兩湖 地主的 親屬。 陳 獨秀本 人在他 的報吿 裡也指 
出過： 『 （ 國 民革命 軍的） 軍 官都是 出身於 地主階 級的靑 
年 人。』 （註五 十五） 但是難 道共產 黨大會 的决議 在任何 
方面 和共產 國際的 訓令不 同嗎？ 史大 林不是 遠在一 九二六 
年十 月就已 電令制 止農民 ，以免 與將軍 們生隔 膜嗎？ （註 
五 十六） 共產國 際不正 在這些 日子反 對產生 工農兵 蘇維埃 
， 而其根 據的理 由又正 是認爲 產生這 些蘇維 蘇維埃 『就是 
在共產 黨及其 同盟者 最不利 的情形 中（ ？ ）自 覺地促 進與將 
軍們的 衝突』 嗎？ （註五 十七) 又史大 林不是 在數星 期之後 
拍發 特別的 指示， 逐字 重覆保 護將軍 們土地 的同樣 訓令嗎 
? 在 武漢， 在莫 斯科發 電的另 一端， 有 鮑羅庭 ，魯易 ，米 
夫， 羅佐夫 斯基， 勃 勞達， 杜里 歐及另 外一羣 『布 爾什維 


307 


克』 顧問 。他們 中沒有 一個人 及時說 出他的 意見。 莫斯科 
後來藉 可鄙的 推諉和 謊言， 設 法把這 次慘敗 的全部 責任推 
到陳 獨秀和 中國黨 中央的 肩上， 但這 種可鄙 的推諉 和謊言 
糸糸 毫不能 掩飾共 產國際 設定， 讓中國 共產黨 來追隨 的政治 
道路。 

第 五次大 會的土 地决議 案是共 產黨關 於土地 問題的 第一次 
直接的 宣言。 牠 簡直等 於規避 雨湖農 民剛要 親手來 解决的 
問題。 實際上 ，.共 產 黨人迫 得要積 極反對 農民的 『過 火』 
了。 假如 像史大 林和共 產國際 所一口 咬定的 一樣， 革命的 
勝 利沒有 國民黨 左派的 合作是 『 不可 能的』 ，那 末， 在土 
地 叛亂的 意義上 和國民 黨合作 便是不 可思議 的了。 因此， 
土地 叛亂必 須加以 擯棄， 而農民 們也一 定得聽 天由命 。中 
國共 產黨的 第五次 大會雖 召集於 革命的 最危急 的關頭 ，但 
只要牠 追隨史 大林的 訓令， 牠是無 法不受 『共 產主 義與三 
民主 義合作 到底萬 歲！』 這一叛 賣的口 號支 配的。 這完全 
是合乎 邏輯的 ，因 爲大會 的宣言 宣稱： 『一 切民主 主義份 
子 統一在 國民黨 的旗幟 之下。 鞏 固這一 革命的 聯合。 這就 
是無 產階級 在革命 現階段 的重大 任務。 革命 的民主 聯合就 
是 國民革 命的領 袖。』 （註五 十八） 

在 第五次 大會的 幕後， 有種種 不同的 傾向。 瞿秋白 叙述這 
些傾向 如下： 

『 鮑 羅庭的 路線是 退出和 緩和土 地革命 …… 向小資 產階級 
讓步； 向 所謂工 商業家 讓步； 向地 主豪紳 讓步； 聯 馮倒蔣 
； 且 藉這種 政策， 領導 左派領 袖去反 對武漢 和南京 的右派 
反動 勢力。 

『 魯易主 張對商 人作相 當讓步 …… 反 對向地 主豪紳 階級作 
任 何讓步 …… 贊成向 小地主 和革命 的將領 作小讓 步。』 
共產 黨中央 則主張 『對商 人完全 讓步， 對地 主豪紳 完全讓 
步， （牠） 讓 爲土地 革命不 能馬上 實現， 尙 需要一 個充分 
釣宣 傳時期 …… 認爲最 圩還是 讓 （ 國 民黨） 左派去 領導， 
而我們 則站開 一點， 好使革 命不致 過早發 展。…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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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九） 

M 三種 傾向實 際上就 是一種 —— 退却 的傾向 。實際 上牠們 
也 只成了 一種， 因爲， 據瞿 秋白正 確把牠 們總括 起來： r 
當 時實施 的政策 就是爲 了克服 蔣叛變 以後的 困難而 作讓步 
。 』 （ 註 六十） 

正當中 國革命 最需要 把丹敦 的不朽 口號： 『勇敢 ，勇 敢， 
-仍要 勇敢』 揭 示在牠 的旗幟 上面的 時候， 鮑 羅庭， 魯易及 
所 有共產 國際的 嬖臣竟 大呼： 『退 讓， 退 讓！』 但 莫斯科 
命令 中國共 產黨人 向國民 黨左派 叩頭。 國民 黨左派 却向軍 
■ ， 地主和 資產階 級叩頭 。這 種叛賣 結果要 窒死中 國革命 
， 但這些 領袖的 動搖和 懦弱却 一點也 不能掩 蔽行動 中底羣 
衆的 偉大和 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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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俄國 的十月 革命， 我們這 個世紀 尙沒有 替藶史 產生一 
種 現象， 比得上 一九二 七年春 夏間中 國羣衆 的蠭起 那樣聲 
勢 浩大， 那 樣驚心 動魄。 自從 長毛太 平軍興 的時代 以來， 
中國 農民除 了勞苦 和死亡 的權利 之外， 便沒 有機會 希冀從 
生活 中獲得 更多的 東西。 但現 在他們 在兩湖 居然開 始掌握 
癧史進 步的槓 择 一一 進行猛 烈的和 集體的 行動了 。他 們開 
始撑 直他們 的腰， 開始 從他們 的肩膀 上解除 數世紀 的負担 
。 人們 把這件 事稱爲 中國勞 苦羣衆 的初步 覺醒： 開 始知道 
他們 也是一 個人， 他 們也生 活着。 從 這種覺 醒中， 生出了 
不願過 牛馬， 但願 過人底 生活的 願望， 這一 願望又 推使幾 
千 百萬勞 苦羣衆 起來反 對每一 樁令他 們成爲 幾千年 文明底 
馱馬的 事物。 

無知 和胆怯 的領袖 已替農 民把壓 迫者加 以道德 的區分 。有 
在打倒 之列的 『劣』 紳， 但 也有稱 爲農民 朋友的 『正』 紳 
。 有些大 地主， 將 來總有 一天， 農民 可以沒 收他們 的財產 
釣； 但也有 一些小 地主， 他們 將被視 爲堅固 和友善 的同盟 
者 。農 民在農 村中的 敵人就 是土豪 —— 地 方暴君 ，官 吏和地 
主的 僱傭； 但 國民革 命軍的 軍官， 却 是朋友 和解放 者且不 
得觸犯 他們的 財產， 即使 他們和 他們的 父親， 兄弟 也是地 
主 和高利 貸者。 畢竟沒 有什麽 東西比 得上道 德正義 的外衣 
都 樣容易 披在有 產者身 上的了 。當 革命運 動進展 ，而 『革 
命的』 政 府表示 連牠用 來酬答 農民擁 護的最 輕微的 諾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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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 履行的 時候， 羣衆 們開始 明白： 『打倒 土豪劣 紳！』 
的口 號幷沒 有配合 他們的 利益， 倒還 配合那 些要他 們作無 
報償 服務底 階級的 利益。 農 村開始 覺醒。 這 個口號 經過一 
番 民衆的 闡發， 很快就 變成： 『有土 皆豪， 無紳 不劣！  1 
(註 一） 

國民 黨說， 『打 倒不 平等條 約！』 但 湖南農 民所知 道的唯 
一 『不 平等 條約』 就 是佃租 合同， 根 據這種 合同， 他們疸 
得 要把他 們的百 分之七 十的收 穫讓給 地主， 預先儲 存一筆 
毫 無利息 的現欵 來償付 地租， 逢節 送禮給 地主， 如逢 地主_ 
家 族有嫁 娶喪葬 等事， 需要人 力準備 儀禮， 通 報和服 侍賓: 
客時， 還要無 工資盡 義務。 『廢除 不平等 條約』 這個口 號_ 
在湖 南農民 看來就 等於廢 除土地 上的奴 隸制。 假如 國民黨 
談到 中國與 列强的 關係， 農民們 就不能 不作如 是想。 （註. 
二） 

在國 民黨的 旗幟上 僅僅標 上二五 減租及 『 限制』 利 率爲每 
年 百分之 二十。 國民黨 也含糊 地談及 r 佃農 權利均 等』， 
但 從沒有 淸楚的 說明牠 的含意 。當羣 衆開始 行動， 而事實 
證明國 民黨左 派不願 意或不 能夠把 牠自己 政綱中 這些温 _ 
的 的條欵 加以實 現時， 羣 衆底覺 醒的力 量以迅 速的， 直接 
的邏輯 ，驅使 農民得 出這一 口號： 『耕 者有 其田！ 』 農民 
們 以嚴酷 的率直 態度， 進行把 他們自 己的口 號加以 實現， 
這種 態度， 在因 此而蒙 受損失 的人們 看來， 是很可 怕的。 
四 月末， 在湖 南許多 縣份， 又 在湖北 某些縣 份裡， 土地 _ 
財 產的沒 收提到 議事日 程上。 

在 華中， 土 地鬥爭 使一千 萬左右 農民捲 入羣衆 組織的 軌道: 
之內。 數 世紀積 累的壓 迫已在 地下深 深埋着 火種。 一九二 - 
七年的 蠭起只 不過拿 火把來 點着那 像人體 脈絡一 樣纏繞 着- 
整個社 會組織 的導火 線吧了 。革 命造成 一連串 的轟然 大爆: 
炸， 這些爆 炸把舊 社會炸 得一片 不留。 凡是 舊的， 腐敗的 • 
， 墮落 的和调 殘的， 都震 碎了， 被殘 踏了， 而且通 通解消 ~ 
於 『 藶史 底受激 動的狂 亂中』 了。 婦 人的小 脚已扯 開了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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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少女們 剪短了 頭髮， 以一 種旁若 無人的 態度湧 入農村 
去唤醒 她們的 同性， 替 她們解 除那經 過幾世 代腐蝕 的鎖鍊 
。 （附 註一） 人們 公然把 孔子， 這位 特權和 屈服的 敎主從 
一種 惡毒和 反動的 道德幛 幕中拉 出來， 抬着 他的偶 像在鄕 
下遊 行示衆 幷加以 焚燬。 佛家 寺院被 佔據， 幷改爲 學校和 
會瘍。 外 國傳敎 師成羣 被逐， 狼奔 豕突， 逃 避他們 稱爲無 
政府 的某種 事物， 亦即 他們的 敎旨使 他們永 遠無法 了解的 
事物。 迷 信被掃 除了。 『泥神 木偶已 喪失了 他們的 威嚴。 
人民再 也用不 着四書 五經。 他們 所急需 的是政 治報吿 。他 
們 要知道 國家和 世界的 情形。 貼在門 上的門 神現在 已給標 
語 黏掉了 。在屋 子裡， 連神 主牌也 已被標 語擠掉 了。』 （ 
註三） 

充 滿舊社 會的壤 習慣給 洪流掃 除了。 一位湖 南的農 民領袖 
報 吿道： 『 自 淸末以 來， 政 府已屢 次禁止 鴉片。 但 事實上 
禁煙 局往往 就是賣 煙局。 受罰的 只是小 煙鬼。 貪官 汚吏就 
是公開 抽煙也 從來無 人過問 …… 但是這 道禁令 二十 年來雖 
成一紙 空文， 自農 民起來 之後， 牠就 成了一 道事實 上的禁 
令了。 農 村的農 民協會 下令如 發覺任 何人抽 鴉片則 以懲罰 
和遊街 示衆。 自從 許多有 名士紳 帶高幘 子遊街 之後， 在湖 
南鄕下 誰都不 敢再抽 煙了。 農民 們打碎 鄕紳的 煙鎗， 先鋒 
隊 （都 是十二 歲至十 五歲的 童子） 挨戶 搜查， 撲滅 賭博。 

( 附 註一） 一位 老太婆 在田裡 向一位 女宣傳 員說： 『 
我活 到八十 歲了， 我 沒有見 過像你 這樣短 頭髮， 大脚 
板， 着制 服的女 人。』 這 個女孩 子坐在 湖北南 部嘉魚 
縣的草 地上， 寫 信給漢 口一位 友人， 吿 訴她如 何向一 
羣 農民演 講纏足 之害。 一 個小康 中年婦 人拖着 三寸金 
蓮， 拐到 她的面 前說： 『你 的脚這 樣大， 你的 男人有 
時 不會穿 錯你的 鞋子了 麽？』 旁 面圍立 着的士 兵和農 
民哄 然大笑 起來。 這位女 軍官羞 得面紅 耳赤， 但後來 
她自己 也笑起 來了。 —— 摘自一 九二七 年六月 二十二 
曰 民衆 論壇之 『 戰地來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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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雀牌 及其他 賭具都 當塲焚 燬了。 纏足廢 除了。 河 堤道路 
建築 起來； 荒地均 加耘耕 …… 興辦學 校與破 除迷信 成了農 
村中的 最熱烈 的工作 ••… •農 民創 造了一 個和平 的農村 。不 
管 你們把 湖南農 村形容 得如何 動亂， 牠們已 比之地 主統洽 
時候更 和平了 ……』 （註 四） 

農民 進行肅 淸過去 底封建 勢力的 工作， 進行 得驚人 的澈底 
/ 而且往 往幷不 是沒有 某種驚 人的幽 默的。 在湖北 黃崗， 
g 犯罪紳 士帶的 『高 幘子』 是三斗 三升的 容器， 地 主從前 
I 收 穫後， 收租時 期用來 分榖的 就是這 種容器 。（註 五） 
在農 村中， 農 民的裁 判是迅 速和簡 單的。 如 果這種 裁判犯 
過什 麽錯誤 的話， 牠就錯 在寬容 方面。 被他 們下令 鎗决的 
人 數非常 之少， 這是萬 萬料想 不到的 。在 大多 數塲合 ，他 
們對 地主及 其僕從 處以重 大的罰 欵或判 處徒刑 。當 地的農 
民委 員會， 以主 席圑的 資格出 席農民 的羣衆 大會， 執行裁 
判。 紳 士們常 常說， 『我 們怕 什麽， 只怕 民衆大 會。』 往 
日地 方大地 主在法 律之前 享有土 皇帝的 特權， 一切 爭執和 
要 求大都 經過他 或當地 長官來 解决。 通常 高坐在 他的法 
庭上， 照他 一己之 所好， 執行 他一己 的司法 。這一 點現在 
通通 改變了 。當 地農民 協會掃 除一切 積弊， 解决一 切重大 
的 案子。 他們 成了一 切問題 申訴的 法庭， 連 家庭細 故也包 
括 在內0 

當農民 組織解 决農村 的無數 經濟問 題時， 牠 們表現 一種勇 
氣 和一種 胆量， 遠超過 牠們解 决這些 問題的 能力。 但是， 
在許多 地方， 他 們畢竟 利用從 紳士方 面沒收 來的欵 項及其 
他 手段， 進行 建立合 作社， 且 實行規 定榖物 價格的 漲落， 
防 止投機 。(註 六) 這些合 作社甚 至還印 發證券 ，當地 農民都 
非常信 任的接 受牠。 債 息和地 租的問 題都以 拒絕償 付的簡 
單辦法 解决了 。在農 村中， 賣淫 和婦孺 的拍賣 都直接 由於農 
民的無 法忍受 的貧困 所致。 人 類生命 的買賣 已成了 繁殖於 
人類貧 困上的 貿易， 每 年成千 成萬女 人和兒 童被賣 入娼家 
或賣 入富家 爲奴。 在 陽新， 縣 農會代 表大會 通過把 從鄕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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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收來的 一部分 欵項， 撥出 來救濟 貧民， 『如 此， 他們就 
毋 須爲了 大家求 生活而 鬵賣他 們的妻 子。』 但是克 服經濟 
困 難的每 一步部 分的， 初步的 努力都 迅速促 使農民 要解决 
土地本 身的基 本問題 。沒有 什麽飢 餓大過 於土地 的飢餓 。農 
民愈 來愈自 覺到自 己的 力量， 便愈來 愈要满 足他的 慾望。 
在城 市裡， 工會 中的工 人執行 裁判， 維 持地方 秩序。 工人 
紈察隊 穿着藍 色土布 制服， 他 們携帶 的武裝 往往是 木棒而 
不是 步鎗， 他 們帶着 『威 嚴的 認眞做 事的神 氣』， 很快就 
成了 『街 道上 最惹目 的革命 特色』 了。 （註 七） 在 早期， 
工會的 威權是 很大的 。查 伯曼 寫道： 『在湖 北許多 縣城裡 
， 我親眼 在德安 見到， 而且從 其他縣 城的中 外同僚 方面也 
聽到， 縣 長雖然 直接由 漢口國 民政府 委任， 且有國 民革命 
軍 駐紮在 縣裡， 但 他仍然 無法採 取任何 行動， 違背 兩三個 
重要工 會的願 望。』 （ 註八） 

工 會興辦 學校， 保 護女工 權利， 庇護 那些逃 出來的 婢女， 
組織失 業救濟 ，儘 可能 揭發， 追 捕和懲 罰反革 命份子 ，但 
是武 漢政府 頒發， 而由 共產黨 支配的 總工會 加以贊 成的限 
制條 例已使 他們的 活動限 制在狹 窄的範 圍內了 。（註 九） 
在 城市和 鄕村雙 方面， 羣衆運 動碰到 可怕的 障碍。 資產階 
級的 怠工， 帝國 主義的 封鎖， 武漢政 府之堅 决拒絕 藉革命 
的手 段來對 付這個 局面， 已把 武漢的 工人迫 到經濟 的死巷 
中去。 他們自 己的努 力 （ 佔領 漢陽工 廠明示 出來） 一開始 
就 受政府 制止， 這個 政府， 共 產黨人 吿訴他 們應該 毫無問 
題服 從的。 在 漢陽， 兵 工廠工 人熱心 地包圍 着俄國 工會的 
訪問代 表圑。 

他們 問道： 『在 你們 革命期 間內， 你 們對政 府產業 中的怠 
工採 取什麽 態度？ 你 們鼓勵 牠呢， 抑或 容忍牠 昵？』 

『在 你們的 革命期 間內， 全體 工人什 麽時候 才開始 獲取利 
益？ 他們 於剝削 者被推 翻時， 立即 取得利 益呢？ 抑 或革命 
尙未最 後勝利 之前， 他們一 定要忍 受長期 痛苦， 作 許多犧 
牲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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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特朗女 士報吿 這些問 題時， 忘記提 起俄國 工人的 答覆如 
何， 她繼續 寫道： 『他 們已替 他們底 革命的 （ ！ ）政 府作過 
許多 犧牲。 他 們放棄 他們的 八小時 工作的 要求， 在 兵工廠 
裡做十 三至十 七小時 的工， r 因爲我 們的革 命政府 受了威 
脅。」 他 們擱置 了童工 立法的 要求； 我親眼 見到武 昌的紗 
廠裡， 七八歲 的童工 工作十 小時， 據 工會的 組織部 人員吿 
訴 我說， 「武 漢受了 封鎖； 我們 千萬不 要妨害 生產， 尤其 
是外 人的生 產。」 他們有 理由爲 武漢而 犧牲， 因爲 在別的 
地方， 他 們的情 况更其 嚴重。 在 上海， 廣州和 湖南， 工人 
正被 處决。 在 武漢， 他 們尙有 機會抬 起他們 的頭和 說一黠 
子話。 他們對 這種微 薄的特 權是感 激涕零 的。』 （註 十） 
『抬 起他們 的頭和 說一點 子話！ 』 這就 是工人 在武漢 『革 
命 中心』 的 特權！ 那些 訪問的 俄國工 人有沒 有吿訴 他們的 
中國同 志說， 他們 確乎曾 替他們 的革命 政府作 過犧牲 ，作 
過驚人 的犧牲 —— 可是 這個政 府却眞 正是他 們的， 是眞正 
革 命的， 幷 不是如 『革 命的 武漢』 這種 虛構？ 如果 這批訪 
問 者中有 任何人 看出分 別來， 他是 否說出 來過， 殊 屬疑問 
。 一 九一七 年在俄 國是革 命的， 一九 二七年 在武漢 就是反 
革命 的了。 這是應 該的。 史大 林所說 如此。 

在農 村中， 土地 叛亂的 第一道 浪潮已 使地主 豪紳脚 跟搖動 
。在 許多 地方， 地主們 由於害 怕喪命 或由於 希望在 土地國 
有和土 地分配 （ 這是 他們料 想要到 來的） 中 他們可 以挽囘 
一 部分， 因此， 他們甚 至自動 把他們 的士地 讓給農 民協會 
。 農民進 行沒收 各村土 地及全 縣土地 的初步 行動現 在最需 
要一 種集中 權力來 幫助， 有了 這個集 中的權 力才能 夠武裝 
農民， 保護和 擄大他 們的勝 利品。 當 地主及 鄕村豪 紳察覺 
武漢幷 沒有這 種權力 存在， 幷 察覺武 漢只有 優柔寡 斷動搖 
和 一種畏 懼農民 的心理 （這種 畏懼心 比他們 自己的 畏懼心 
還 要大） 時， 他們 的自信 心立即 恢復， 而反 動勢力 的反攻 
遂帶上 一種武 裝的， 有 組織的 性質。 

省 農會報 吿道： 『現時 湖南農 民尙不 能說是 已經打 倒了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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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 我 們只能 說他們 現在正 在叛反 他們。 昧 於買情 的人說 
， 湖南情 形是可 怕的， 豪紳 被殺太 多了。 但 事實正 相反… 
…… 豪紳 被殺總 共不過 十人， 但農民 被豪紳 殺害的 數目着 
實驚人 • …” 許多 人都知 道農民 正在湖 南舉行 革命， 但很少 
人 知道豪 紳的殘 忍和奸 詐的。 …… 各 縣民團 私自拷 打農民 
已 成了極 普通的 事情… …私刑 拷打自 由行使 ……農 民被捕 

之後， 不 是干脆 被殺， 便 是被殘 害肢體 - 脚上肌 肉被鬻 

割， 生殖 器被割 除等。 …… 茶 陵的民 團用火 油活活 燒死一 
個 學生， 這個學 生是到 該縣做 農運工 作的。 •”… 
r 豪紳及 民圑的 殘餘份 子被農 民驅逐 之後， 他們往 往和土 
匪聯 合來反 對農民 協會。 省農 會接到 的報吿 十之八 九是提 
到土 豪和土 匪揷血 爲盟， 發誓打 倒農民 協會， 殺絕 黨委員 
的 . 

『他 們又組 織反動 圑體。 在 湘鄕， 他 們稱之 爲鄕鎭 維持會 
。 在 漢陽有 白黨。 在醴 陵和瀏 陽有三 愛會。 在醴陵 尙有打 
狗團， 狗 就是指 農民。 在湖南 許多地 方尙有 財產維 持會。 
這 些團體 均有計 劃和實 行屠殺 農民， 搗毁 農會。 …… 有時 
這些 陰謀也 給農民 發現， 但這些 圑體却 從未解 散，… …… 
『土 豪應用 的另一 種辦法 就是混 入農會 …… 破 壤牠們 。不 
然他 們就組 織他們 自己的 農會。 他們 在口頭 上也熱 心贊成 
農運 …… 他們 在宗族 的基礎 上組織 起來， 爲 的是挑 起一縣 
反對 他縣， 一姓反 對他姓 。 （ 附 註一） 他們 答應賣 平榖誘 
惑族人 入會。 他 們又欺 騙上峯 ，俾承 認他們 爲特別 鄕或縣 
農會。 』 （ 註十 一） 

從 湖南的 縣城和 鄕村逃 出來的 豪紳家 族散佈 謠言像 老鼠傳 
播疫病 一樣。 有 錢的都 逃到上 海去。 次 富的到 漢口， 小康 
的就到 長沙。 他們到 處舉發 關於公 妻的老 罪狀， 自 從一七 
八九年 以來， 每 一次革 命運動 都發生 過這種 公妻的 責難。 

( 附 註二） 這些 中國亡 命客在 兵士裡 散佈謠 言稱六 個月之 
( 附 註一） 在許多 縣裡， 大 多數居 民同屬 一姓， 而且 
關 係無論 親疏， 却同屬 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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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所 有他們 的老婆 和姊妹 都要被 『共 產』 了。 這種控 吿: 
最妙 的是發 自中國 的豪紳 ，這 些傢伙 總是盡 他們的 財富之 
能力， 討 許多小 老婆， 而他們 的橫徵 暴斂又 迫使農 民把他 
們的老 婆子女 賣去做 奴隸和 賣淫。 他 們又設 法利用 孝心， 
大談五 十歲以 上通通 殺戮的 故事。 

湖北 農民組 織的報 吿與湖 南的報 吿非常 類似。 湖北 農運進 
行得比 較慢， 故 豪紳有 更多的 時間來 準備反 。 五 月間， 
已有不 少農會 完全落 入他們 手中。 『在 許多 鄕村裡 ，農會 
完全沒 有農民 —— 只 有長衫 濶袖的 紳士在 進進出 出。』 假 
如 農民對 他們自 己的組 織能夠 保持他 們的支 配權， 豪紳們 
便集中 他們的 注意力 於當地 國民黨 黨部。 他 們一打 入黨裡 
面來 ，就立 即成立 對抗的 農會由 他們自 己主持 ，他們 在農民 
與黨之 間保持 一條極 淸楚的 界限。 『在靳 水縣， 甚至 還有拒 
絕 農民加 入黨的 事。』 （註 十二) 在湖 北也在 種種不 同的名 
稱 之下湧 現如大 刀會， 拳 頭會之 類的反 動組織 出來， 牠們 
都 由地主 接濟和 領導。 豪紳與 反叛軍 閥的勾 結迅速 形成。 
當夏斗 寅於五 月間叛 變時， 他的軍 隊 『 由江陵 到監利 ，新 
堤， 崇陽， 到 處打開 牢監， 釋放 豪紳， 這些 豪紳便 充當嚮 
導搜 捕農會 辦事人 和執行 委員， 把他們 殺害。 他們 左右亂 
殺幾 乎殺到 武昌。 在 毗連河 南的某 縣裡， 豪紳與 紅鎗會 （ 
一種 舊的反 動秘密 會社） 聯 合屠殺 農民。 在 湖北西 部和北 
部， 他們 和張聯 陞及于 學忠勾 結。』 （ 註 十三） 

豪紳的 反攻連 帶施用 極殘酷 之能事 的慘刑 —— 包括 那種精 
心 設想的 酷刑， 這種酷 刑只有 數世紀 來掌有 特權的 統治階 
級才 能想得 出來。 『在 陽新， 他們 把火油 倒在農 民身上 ，活 
( 附 註二） 馬克 思和恩 格斯在 共產黨 宣言裡 寫道： 『 
……我 們的資 產階級 以爲共 產黨人 鼓吹正 式公妻 ，他 
們關 於此事 的道德 義憤， 其 荒謬是 無可比 擬的。 共產 
黨 人用不 着提倡 公妻制 •，牠 已一 貫存在 着…… 目前生 
產制度 廢除， 由此 種生產 制度而 生的公 妻形式 也就消 
滅 —— 正式和 非正式 的賣淫 也就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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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燒死 他們。 在 黃崗， 他 們用燒 紅的鐵 來烙肉 和殺人 。在 
羅田， 他們 把他們 的犧牲 者綑在 樹上， 一刀 一刀的 割他們 
， 然後用 沙鹽揉 他們的 刀痕， 使他們 痛絕。 他們破 開女同 
志的 乳部， 用鐵 絲貫穿 她們的 身體， 讓 她們裸 體遊街 。在 
鍾祥， 每一 個同志 都被穿 過二十 次。』 （ 註 十四） 叛亂的 
羣 衆表現 的殘忍 程度還 不及他 們的報 復的主 人向他 們表演 
的千分 之一。 這種野 蠻主義 （ 這似乎 只有那 些財產 保護者 
才能做 得出） 迅 速撕破 他們底 『高尙 』 和 『 有 敎養』 的外 
表， 這 種外表 那樣老 資格， 那樣 優超， 又那 樣爲多 感的國 
粹家所 愛好。 （註 十五） 

兩 湖的工 農實際 上除了 他們的 赤手空 拳和他 們的鬥 爭意志 
之外， 便沒有 別的東 西來對 付這些 敵人。 只 有在一 個集中 
的力量 的領導 之下， 而 這一集 中力量 又大胆 的把土 地革命 
的要求 寫在牠 的旗幟 之上， 這個運 動才能 前進。 他 們需要 
地方 的政權 機關。 他們尤 其需要 武裝。 所有 這些他 們都缺 
乏， 而沒 有這些 東西， 他們是 無力抵 禦反動 勢力的 反攻的 
。 共產國 際雖然 設法把 革命的 土地領 導的外 衣膾給 武漢政 
府， 但 武漢政 府却幷 沒有接 受牠。 牠 甚至還 無法作 一次有 
效的 行動來 實施牠 的二五 減租的 政綱。 （ 註 十六） 牠所能 
做 的就是 把農民 每一次 自尋出 路的努 力加以 攔阻。 

農會的 報吿反 覆敦促 政府明 白的規 定牠的 政策， 豎 立解决 
土地 問題的 標準。 政 府代言 人只是 用農民 『過 火』 的譴責 
來答 覆這些 要求。 （註 十七） 

在 湖南， 共產國 際的代 表圑知 道國民 黨減租 減息的 政綱不 
能實現 ， 『 因爲 地主反 抗』。 一位國 民黨代 表吿訴 他們道 
: 『 本省 農民有 普遍的 和激昂 的土地 要求。 他們要 分土地 
。 他們說 他們服 從國民 政府， 但他們 同時又 要求政 府幹黠 
事情。 他們要 土地！ 』 （ 註 十八） 

在莫 斯科， 史 大林正 排斥蘇 維埃的 口號， 因 爲這個 口號等 
於反對 武漢的 『革 命中 心』， 反 對這個 『唯 一的 政權』 。托 
洛 斯基反 駁道， 這個 『革命 中心』 是一個 虛構， 革命 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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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現 在應該 產生， 而 且只有 經過工 農兵蘇 維埃的 中介才 
能產 生和集 中化。 在兩湖 城鄕中 的眞正 情勢如 何呢？ 湖北 
省農會 代表在 武漢宣 稱最迫 切的需 要就是 『立 即成 立機關 
， 維持 政體， 現 存的政 治機關 實際上 幷不是 一個政 權。』 
(註 十九） 

在 湖南， 史托拉 —— 勃 勞達—— 杜里 歐發現 農民正 盡全力 
產生 托洛次 基所談 及的那 一類地 方權力 機關， 他們 又發現 
史 大林的 『唯一 政權」 實際 上幷不 存在。 

『 …… 軍閥們 雖已被 打敗和 驅逐了 …… 縣長， 豪紳 地主依 
舊殘留 。我們 到處見 到他們 …… 他們 對人民 尙行使 他們的 
封建 獨裁權 …… 一個革 命而不 破除地 方政府 的舊制 度是不 
可 思議的 …… 羣 衆到處 都深深 豳覺和 了解這 一點， …… 在 
湖南， 剷 除舊制 度的進 程已較 之我們 所經過 的任何 其他省 
份都走 得遠。 …… 該省的 各縣， 正在 成立特 別委員 會來管 
理地 方政務 。這些 委員會 均由國 民黨， 工會 和農會 代表組 
成， …… 舊 村長雖 仍在各 村行使 權力， 但他 們正逐 漸被排 
擠， 而代 之以民 衆直接 選出的 所謂鄕 民會議 。在許 多地方 
， 農 會就是 解决各 種問題 的最高 權威。 …… 但在這 裡提明 
這 一點是 適切的 ： （ ！ ） 所有這 些掃除 陳腐制 度的工 作…… 
尙 缺乏系 統和計 劃性。 改組地 方政府 底明確 的行動 綱領之 
缺如 ，大家 都深深 感覺到 。當 然這 一點是 可以解 釋的， （. I 
) 因爲革 命的中 國正忙 於反軍 閥戰爭 及反帝 鬥爭的 緣故。 
』 （註 二十） 

『民 衆直 接選出 的鄕民 會議』 —— 但 這不就 是萌芽 中的蘇 
維 埃麼？ 難道 『 托 洛斯基 主義』 的病菌 竟神通 廣大， 跨越 
一 萬里路 幷終於 到達目 的地， 偸偸攢 入湖南 農民的 細胞組 
織 中麽？ 

共產 國際的 訪問者 到什麽 地方， 他們 總聽到 這樣的 呼聲： 

『 發給 農民以 武裝！ 他 們沒有 鎗砲或 軍火。 農民必 須武裝 
起 來！』 

史托 拉往下 寫道： 『我 們聽說 無論什 麽地方 如果農 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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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 步鎗， 他們就 用鐵鋤 和犁頭 組織自 衞隊， …… 我們聽 
到 許多替 農民獲 得武裝 和軍火 的計劃 。人們 又引證 農民曾 
從 北軍奪 獲成千 步鎗的 例子， 但這些 武器總 是交給 國民政 
府或軍 隊的。 』 （ 註二 十一） 

農 民要求 土地和 武裝。 共產國 際却强 迫中國 共產黨 人接受 
一種 政策， 這種 政策把 這些要 求的满 足完全 寄托於 國民黨 
左派領 袖及其 武漢政 府的心 情意願 的合作 。沒 有這 一合作 
， 『勝 利是 不可能 的，』 史 大林下 令道。 

共 產國際 代表画 的書記 寫道： 『如 不解 决土地 問題， 中國 
革命將 不能獲 致最後 勝利， …… 國民 政府如 漠視以 最堅决 
的 革命態 度來解 决土地 問題或 無法充 分支援 農民的 政洽和 
經濟 要求， 這將是 一個致 命的錯 誤。』 

但史托 拉也沒 有走得 太遠， 他 幷沒有 指出國 民政府 應把土 
地給 農民。 他 疲弱地 做出結 論道： 『 某種手 段是絕 對而且 
馬上 需要的 …… 地租 的激減 …… 賦税 的改良 …… 高 利貸利 
率 的禁止 …… 武裝農 民』。 

這原 本就是 國民黨 政綱。 但 『革命 中心』 連 這一温 和的改 
良政綱 也不進 行實施 。這 對於 革命是 『致命 的』， 但這一 
『 致 命的』 錯誤 幷不在 國民黨 的領袖 方面， （ 他們 只不過 
在 保護他 們本階 級的利 益）， 而 是在共 產國際 方面， 因爲 
牠無法 給農民 一個機 會去保 護他們 自己的 利益。 

據 勃勞達 —— 杜里歐 —— 史 托拉的 見解， 武漢政 府是太 r 
忙』 於反軍 閥和反 帝的鬥 爭了， 因此 不能替 農民做 任何事 
情。 實 際上， 武漢的 領袖却 忙於， 非常 忙於農 民運動 。只 
不 過他們 所關心 的不是 給牠以 『 充分的 支援』 而是 設法抑 
制牠， 把牠管 束在資 產階級 財產的 範圍內 吧了。 

國 民黨土 地委員 會的討 論和結 論表現 出來的 逃避， 混亂和 
缺 乏任何 有效的 政策， 實際上 就等於 對土地 叛亂消 極怠工 
。等 到這 一叛亂 終究爆 發了， 國民黨 左派的 領袖便 放棄他 
們的 消極態 度而採 取直接 鎭壓的 政策。 

當農會 （當時 除了牠 便沒有 任何其 他有效 力量） 開 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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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權的機 能時， 武漢的 領袖便 大呼： 『過 火！』 走 入來限 
制他們 。地 主及 其傭僕 率領民 圑的反 革命隊 伍公開 洗刼鄕 
村， 武漢政 府不能 夠或根 本不願 意對付 他們， （ 註 二十三 
) 牠 倒還禁 止羣衆 組織去 審判這 些人民 公敵， 稍後， 牠甚 
至制止 他們擅 自追捕 或施行 罰欵。 （ 註二 十四） 

國民 黨中央 委員會 宣稱： 『本 黨排斥 不法地 主豪紳 ，就是 
因爲他 們不斷 藉壓迫 手段剝 奪農民 …… 但本 黨必須 指出： 
關於 此種剝 奪和壓 迫行爲 應有明 白和確 ■的 證據， 方可由 
法 律機關 制裁此 等地主 豪紳。 凡鄕村 及縣城 中幷不 反對國 
民革 命的淸 白富家 均由國 民政府 保護。 本黨 同志應 明確指 
示 羣衆， 不要 輕率侵 他人的 人身， 財產， 職 業或宗 敎信仰 
的 自由。 凡甘冒 不韙， 擾亂 地方治 安者， …… 就是 違反革 
命的 利益， 他的 行爲實 等於反 革命。 各地黨 部應留 心制止 
此種 行動。 …… 』 （註二 十五） 

湖 北省農 會的秘 書道： 『農民 樂於把 這種裁 判的工 作交給 
政府， 但在 所有這 些縣份 裡政府 却沒有 法定的 官吏。 我們 
的最 大要求 就是： 武漢 政府應 趕快成 立地方 政府， …… 如 
果政 府肯發 給我們 鎗枝， 我們 農民將 來仍要 用我們 的生命 
來 保護這 一政府 的。』 （註二 十六） 

但政 府却不 想在農 村裡成 立一個 革命的 政權。 牠反 而下令 
將企 圖成立 這一政 權的農 會加以 解散。 政府 法定每 個農會 
只准 有五十 個武裝 農軍， 而且還 有一道 命令， 限定 這五十 
個人 只可以 用他們 的武器 來抵抗 土匪， 不能反 對地主 。湖 
北於 六月間 有組織 的農民 不下三 百萬， 但全 湖北省 的農民 
協 會只有 七百枝 手槍， 而這些 手槍還 分散在 全省哩 。（註 
二 十七） 

湖北省 農會代 表向國 民黨報 吿道： r 許多縣 都曾派 人到首 
都來請 求購買 槍枝。 他們 已帶來 充足的 欵項， 他們 只是請 
求幫 助去購 買牠們 吧了。 這不僅 是農村 農會的 要求， 還是 
農民的 普遍要 求。』 （註二 十八） 

但這 些代表 都空手 而返， 其他一 切請求 也得不 到囘覆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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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 的一個 IE 式報 吿說： 『農民 ••… •沒有 槍枝， 不 斷遭受 
反革命 份子的 攻撃。 可 惜要想 滿足鄕 村送來 的關於 軍事援 
助的 請求， 一般的 說來是 不可能 的。』 （註二 十九） 
湖北省 農會秘 書說： 『例 如在 黃安縣 ，反動 派殺死 了二十 
一個 最重要 的農民 領袖。 農會 曾懇求 政府派 軍隊來 保護他 
們。 但政府 說軍隊 正 忙於上 前線。 農 會於是 要求牠 有運用 
自己底 武器的 權利； 但 這一黠 政府也 禁止， 只准牠 抵抗襲 
撃鄕村 的公認 的土匪 ，但 不准在 農村裡 惹起內 部衝突 。我們 
怎麽 辦昵？ 反動派 不認識 法律； 他 們隨意 殺戮。 但 我們一 
定 得承認 法律， 因爲 我們是 一個負 責任的 農會。 但 法律却 
不 能幫助 我們， 只是禁 止我們 自助， …… 我 們因爲 答應農 
民 把他們 從惡劣 境况中 救出， 故博得 他們的 信任， …… 這 
件 事却沒 有實現 …… 普通 農民只 是叫： 「牛皮 大家！ 你們 
沒有 替我們 幹出一 點事。 現在 我們不 要聽你 們的空 話。」 
我 們想打 破封建 制度。 但封建 制度却 依存在 目前農 村的經 
濟結 構上。 豪 紳有的 是錢。 窮 人每年 春天都 不得不 借錢來 
買 種孖， 肥料， 甚至購 辦他們 自己的 糧食。 現在豪 紳拒絕 
貸欵， 因爲他 們仇視 農會。 三 分之二 的農民 得不到 錢買種 
孖。 他們 開始罵 農會。 我 們答應 組織合 作社， 但就 是舉辦 
這 樁事我 們也沒 有錢， …… 法 律禁止 我們於 新土地 政策樹 
立和法 庭决定 之前奪 取豪紳 的土地 …… 』 

史特朗 女士補 充道： 『 …… 他吿訴 我說， 爲 了對付 這許多 
可怕的 困難， 農 會只提 出兩個 簡單的 要求： 立即成 立地方 
政府並 有充足 的民軍 來支持 牠們， 以 免受土 匪和不 法的反 
動派 攻撃； 又立即 成立合 作社， 政府 給農民 信用放 欵…… 
』 我 們的女 報吿者 做出結 論道： 『這 是基本 和必需 的要求 
， 但在 武漢的 軍事， 財政和 政治情 勢之下 —— 這又 是烏托 
邦的夢 想！』 （註 三十） 

這就是 『革 命中 心』！ 這並不 是存在 於史大 林和布 哈林想 
像中的 『革命 中心』 ，而是 事實上 存在於 華中的 『革 命中 
心』 。這 就是 勃勞達 —— 杜里歐 一一 曼尼經 過江西 旅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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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重新呼 吸新鮮 空氣』 的 地方， 同時這 也就是 『 我們在 
湖 北羣衆 中發現 的熱情 以及國 民黨中 央和國 民政府 對工農 
的 態度使 我們再 度放心 …… 』 的地方 。 （ 註三 十一） 這也 
就是魯 易稱爲 『 中國人 民反帝 鬥爭底 標識』 的政府 。（註 
三 十二） 在牠 的支配 之下， 農民 的最基 本的要 求成了 一一 
烏 托邦的 夢想！ 

農民很 快就對 他們的 領袖失 掉信仰 （ 『牛皮 大家！ 你們沒 
有替我 們幹出 一點事 —— 現在 我們不 要聽你 們的空 話！』 

) —— 而且 對他們 的組織 也失去 信仰。 六月 廿五曰 一位演 
講 者在一 次湖北 代表會 議中報 吿道： 『農會 已逐漸 喪失了 
農 民的信 任和擁 護』， 因爲 『農 民們 從他們 的鬥爭 中所得 
到的 往往不 外是磨 難或屠 殺』。 （註三 十三） 

夏斗 寅於五 月間叛 變時， 他從 未想到 把靑天 白曰旗 扯下來 
。 『 因爲他 仍然豎 起國民 黨旗， 沒有 淸楚的 表明他 的態度 
， （ ？ ） 農民 便不提 防遭受 襲撃。 這 次進攻 是突然 而來的 
， 被 捕的事 發生， 許多人 逃走， 農民失 掉他們 的領袖 ，而 
組 織也就 崩潰。 因此， 他們不 幫助作 戰也不 幫助運 輸。』 
(註三 十四） 

羣 衆們曾 領人家 的敎， 把國民 黨的旗 幟視爲 他們自 己的。 
當反 動勢力 在牠的 招展之 下抬起 頭來的 時候， 牠發 現羣衆 
們原來 全無準 備且很 輕易就 把他們 撃倒。 這 就是整 個革命 
運動所 遭遇的 情形。 國 民黨的 旗幟從 來就不 是羣衆 的旗幟 
。 牠 是資產 階級的 旗幟， 是 地主， 豪紳 和軍閥 的旗幟 。上 
海 政變， 甚至不 久隨之 而來的 事變都 沒有使 共產黨 領袖及 
其共 產國際 的祖師 了解這 件事。 

在 武漢， 共 產黨人 已替國 民政府 的行動 負上全 部責任 。共 
產黨人 供職於 國民政 府及省 政府。 共 產黨領 袖和國 民黨領 
袖 共同參 加所謂 『聯席 會議』 ，凡關 於政策 的一切 重大决 
定 都是在 這個會 議裡作 出的。 共產黨 中央於 五月初 通過一 
個 决議， 規 定黨在 這種會 議中的 義務， 這個决 議道： 『共 
產 黨員在 聯席會 議中討 論各種 主要的 問題， 提出具 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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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是這些 具體的 建議不 應根據 我們黨 的最大 要求， 而應 
注意到 民族革 命發展 的利益 與圑結 國民黨 的左派 。 』 （註 
三 十五） 但 我們要 記着： 共 產黨人 在這個 『聯 盟』 中並不 
是起 着一個 同盟黨 底獨立 代表的 作用， 而只 是充當 國民黨 
的 黨員， 服 從牠的 政綱和 紀律。 因此， 在首次 會議裡 ，有 
一 次汪精 衞聲明 『只有 國民黨 中央執 行委員 會才有 權批准 
和 公佈聯 席會議 的决議 案』， 共 產黨代 表只妤 贊成。 汪精 
f 當然 成立一 個小心 組織的 黨圑來 反對共 產黨人 。他 『暗 
i 裡集合 各種黨 機關的 所有純 正 國民 黨員， 規定於 每次會 
議之 前在他 的私寓 裡開一 次預備 會議， 其目 的在成 立一個 
聯合 戰線… …反對 共產黨 員。』 （ 註三 十六） 

但是 他簡直 用不着 害怕共 產黨的 反抗。 共產 黨中央 甚至命 
令供 職於國 民黨報 舘的共 產黨人 『不 當使此 等報紙 變爲共 
產黨的 報紙， 而照國 民黨决 議的精 神去工 作。』 （ 註三十 
七） 處 在這種 『 聯盟』 的環境 之下， 從始共 產黨人 就沒有 
出 版他們 自己的 日報， 他 們後來 在武漢 也沒有 出版過 ，在 
共產 國際訓 令的决 議中， 人們 也找不 出一個 地方指 正這種 
連一 個革命 政黨的 最基本 武器也 缺少的 錯誤。 沒有 一張共 
產黨 報紙， 最後的 保證這 一點： 『 與 國民黨 左派』 保持 『 
一致』 也 就等於 共產黨 人完全 隸屬於 國民黨 和放棄 了共產 
黨的 『最 大要 求』。 

中國共 產黨旣 已如是 妥貼的 被綑縳 起來， 史 大林於 四月二 
十一 日的大 綱裡提 到牠， 猶說 『 共產 黨雖然 在革命 的國民 
黨 隊伍內 作戰， 但 它現在 越發要 保持牠 的獨立 。 』 （註三 
十八） 

托洛 次基反 問道： 『 保 持嗎？ 但迄今 共產黨 尙沒有 過這種 
獨立。 牠之沒 有獨立 IH 是 一切惡 果和一 切錯誤 的根源 “-… 
( 史 大林） 不把昨 天的實 踐一次 而又永 久地加 以結束 ， （ 
他） 反 而提議 「 現在 越發」 要保 持牠。 但這 也就等 於說， 
他 們要保 持無產 階級政 黨對一 個小資 產階級 政黨的 思想上 
和組 織上的 依賴， 而小 資產階 級政黨 又不可 避免要 成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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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階級的 一個工 具。』 （ 註三 十九） 

『 團結國 民黨的 左派』 保證中 國共產 黨人在 思想上 和組織 
上繼 續依賴 於他們 的小資 產階級 和資產 階級同 盟者。 共產 
黨人不 是採取 獨立的 路線， 公 然違反 國民黨 左派的 阻遏羣 
衆 運動的 要求， 就 只好投 降這種 要求， 只要 共產黨 國際堅 
執認 爲工農 的要求 只有經 過國民 黨左派 之手才 能满足 ，這 
一獨 立的道 路就塞 斷了。 因此 共產黨 人只好 走另一 條唯一 
道路。 

『 中央 沒有發 展和推 動罷工 運動， 牠 反而和 國民黨 領袖合 
作成立 强迫仲 裁制， 並 把最後 决定權 讓之於 政府， 命令工 
會 不要爲 工人的 要求而 鬥爭， 而要 服從勞 工紀律 …… 當工 
會 逮捕一 批工廠 主和店 東時， 資產階 級大叫 ： 「過 火！」 
中央 設法勸 工人， 即使 工廠主 故意怠 工關閉 工廠， 也不要 
佔領 工廠， 又 即使店 東故意 抬高物 價也不 要關店 。 』 （註 
四十） 

抬高 物 價就是 取消經 過許多 次 勝利的 罷工而 得來的 小小成 
果。 工人們 本能地 採取更 革命的 手段。 他們 佔領工 廠和商 
店， 且 設法自 行經營 牠們。 他 們的工 會採取 直接的 懲罰行 
動， 反 對怠工 者和投 機家。 但政 府却突 然制止 他們。 他們 
聽人 家說， 政府 的行動 （ 並不是 工人的 行動） 會解 决他們 
的問 題的。 埃耳 • 勃勞 達於四 月廿九 日在武 漢一個 工會會 
議上演 講說， 政府 一定要 規定物 價的。 他說 ： 『（政 府） 
無 法幹這 一點， 對於革 命力量 就是禍 患。』 （ 註四 十一） 
史托 拉說： 政府無 法幫助 農民就 是一個 『致 命的錯 誤』。 
勃勞 達說： 政 府無法 幫助工 人就是 『禍 患』。 但政 府畢竟 
兩件事 情都辦 不到。 

在這個 政府裡 有兩位 共產黨 部長， 掌 握農政 和勞工 兩部之 
職， 用托洛 次基的 話說， 這就是 『 人質 的古典 職位』 。共 
產 黨人原 本是遵 奉一九 二六年 末共產 國際執 委會第 七次全 
體 會議的 命令， 加入國 民政府 的的。 國民黨 的三月 全體會 
議指定 譚平山 爲農政 部長， 蘇兆徵 (廣 州工會 領袖) 爲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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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四 月十日 勃勞達 寫道， 『 委任 共產黨 人來掌 握這兩 
部， 表示』 革命的 『 社會變 局加深 了』。 在 勃勞達 看來， 
共 產黨人 加入政 府表示 『 向左 轉』， 他 覺得這 件事的 『到 
來將 確實無 疑使英 美帝國 主義驚 愕和震 駭』。 （註 四十二 
) 阿爾棱 • 蘭森 （ 一位資 產階級 記者） 比勃 勞達畧 爲懂得 
一個共 產黨員 在資產 階級政 府內充 當勞工 部長的 意義。 『 
他將 來不是 工會的 工具， 而是 政府與 工人間 的一個 中間人 
。 』 （ 註四 十三） 事 實上， 共 產黨人 加入武 漢政府 只不過 
畧畧 掩蓋一 下向右 的急轉 吧了， 這一 轉變也 只不過 使工農 
羣 衆驚愕 和震駭 吧了。 

共 產黨人 旣當了 部長， 他們便 不得不 執行國 民黨的 政策。 
譚 平山於 五月二 十日 IE 式就 職時， 汪精 衞說： 『農 民運動 
已迅 速增長 …… 我 們現在 IE 需 要一個 能夠領 導和指 導農民 
的人。 …… 譚 同志就 是這種 領袖。 他 已有非 常的準 備來解 
决農 民的問 題。』 （註四 十四） 他已有 『非 常的準 備』， 
因 爲幾千 百萬農 民都把 共產黨 人和俄 國的十 月革命 等量齊 
觀， 他們 知道在 俄國， 農民已 得到解 放了。 但譚 未想及 
十 月革命 。他 於受職 時說： 『我 覺得 努力實 施政府 的農業 
政 策…… 實施國 民黨及 已故總 理的農 業政綱 是我的 唯一義 
務。』 （註四 十五） 

在 事變老 遠老遠 之後， 人們譴 責道： 『農 政部長 譚平山 （ 
共產 黨員） 就職典 禮時的 演辭， 除批 評他是 可恥之 外沒有 
別的 話說。 他對於 土地革 命沒收 土地， 消滅 土豪劣 紳地主 
階 級在農 村中的 政權， 都默默 無言， 他却說 了一些 自由主 
義的 r 改良農 民狀况 」 反對 r 過火」 的話。 譚平山 就職後 
， 馬上 發表對 農民的 訓令， 禁止農 民反對 豪紳的 「妄 動」 
，違 反則 「嚴罰 」 。 』 （註四 十六） 

這位共 產黨農 政部長 的頭幾 篇宣言 ，其 中有一 篇說： 『目 
前在農 民解放 運動中 有一種 危機。 （這 是） 一個過 渡時期 
……一 個混戰 紛亂， 行動 過早， 使主 要問題 蒙混不 淸的時 
期。 此 種情形 多少歸 咎於農 民方面 的過份 要求。 雖然過 


329 


份 要求應 歸因於 農民的 長期受 壓迫， 且亦是 此種壓 迫之天 
然結 果…… 但把他 們加以 抑制和 管束仍 屬必要 …… 政府因 
此宣 佈牠的 政策： 凡農 民之一 切不負 責任的 行爲及 非法舉 
動， 爲顧全 大多數 （ ？ ） 農民 之利益 及農民 運動的 大局起 
見， 應於萌 芽時加 以剷除 …… 農村中 一切同 情革命 運動的 
份 子應集 合和組 織在牠 的旗幟 之下， 且 爲了這 個目的 ，和 
平應該 瀰漫於 農村。 牠 不應被 農民的 過份要 求消滅 。至於 
地 方的橫 暴地主 豪紳， 應交 由政府 處置。 農 民如擅 自逮捕 
或處决 ，當依 法懲辦 …… 』 （註四 十七） 

共產黨 員蘇兆 徵在勞 工部裡 也唱着 同樣的 調子。 他 就職數 
天 之後頒 發一道 通吿， 寫道： 『在 新解 放的工 農方面 ，有 
許 多幼雅 行動的 證據。 這件事 引起革 命聯合 的嚴重 嫌隙。 
』 （註四 十八） 

地主和 資產階 級的輿 論就這 樣經過 『 革 命的』 國民黨 底 『 
革 命的』 政 府的傳 聲筒傳 達出來 —— 又由共 產黨加 以發揮 
和散佈 到羣衆 中去！ 

『 農政部 及勞工 部與其 他官僚 機關並 沒有什 麽區別 …… 牠 
們 沒有公 佈一個 減輕工 農痛苦 狀况的 法律， 沒有一 個改變 
城 市鄕村 中剝削 的法律 …… 有 些並沒 有準備 向政府 提出， 
這些部 長的共 產黨員 的工作 …… 實際 上則成 了最腐 爛的資 
產階 級官僚 統治， 只 是在羣 衆面前 消去共 產黨的 面貌； 我 
們沒 有一個 革命的 建議。 對於 武漢政 府包庇 反革命 之種種 
錯誤 ，也 沒有一 點批評 …… 』 （註四 十九） 

人們經 過羣衆 組織努 力勸勉 工農， 稱 他們的 得救就 在於和 
壓迫他 們的人 聯合。 向忠發 （ 湖北省 總工會 主席， 後來又 
成了 共產黨 書記長 ） （ 附 註一） 忙於 組織工 會與商 人資本 
家的聯 席會議 ，拚命 執行汪 精衞的 訓令： 『小 資本 家應與 
工人聯 合。』 （ 註 五十） 湖北總 工會奉 勞工部 之命， 把牠 
已獲得 的警察 權力放 棄了。 （ 註五 十一） 

( 附 註一） 他於 一九三 一年六 月在渥 被捕， 並由蔣 介石下 
令 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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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國農民 協會總 書記， （不 是全國 農協總 書記， 而 是牠的 
秘書 —— 譯者） 任曙埋 怨 『 湖 北的農 民運動 發展得 太快了 
』 ， 且聲 明農會 已决意 『緩 和』 農民的 蠭起， 爲的 是保護 『 
革命 軍官』 的 土地。 （註五 十二) 湖北省 農會唯 唯照辦 。 『 
因 爲遵奉 國民黨 中央及 國民政 府的訓 令，』 牠命令 各級分 
會 『制 止農 民運動 中的幼 稚行動 ……』 牠敦 勸道： 『 …… 
應努 力鞏固 戰線， 設法 使無產 農民， 小 地主， 商人 和工廠 
家 密切合 作…… 嚴禁沒 收革命 軍人財 產或並 非土豪 劣紳的 
財產 』 。 （ 註五 十三） 據 他人紀 載說， 汪精 衞曾向 鮑羅庭 
埋怨農 民不注 意這些 訓令， 而 且他們 只要力 量辦得 到便奪 
取土 地。』 鮑羅庭 聲明他 不替這 個運動 負責。 …… 汪於是 
問鮑 羅庭， 他提 出什麽 辦法來 對付這 件事。 鮑羅庭 只能答 
覆道： 『唯 一的 辦法就 是限制 這個運 動。』 （註五 十四） 

『 圑結國 民黨的 左派』 是由 上面規 定的。 爲 了維持 這镡圑 
結， 共產黨 必須放 棄牠的 階級任 務和藶 史使命 。階 級鬥爭 
的壓廹 驅使武 漢的政 客倒入 資產階 級和豪 紳的懷 抱中， （ 
武 漢政府 已成了 他們的 工具） —— 而 共產國 際的直 接訓令 
又 使共產 黨人受 國民黨 及武漢 政府的 束縳。 共產黨 領袖在 
國民 黨領袖 的畏懼 和躊躇 的影響 之下， 無法 提出一 個革命 
行動 的綱領 來解决 土地問 題。』 （ 註五 十五） 

共產黨 中央於 五月十 五曰抱 怨道： 『貧 農的 幼稚行 爲使小 
資產階 級離開 我們。 』 （ 註五 十六） 鮑 羅庭， 魯易 和共產 
黨領 袖在這 些危急 的日子 裡忙於 一一 『使小 資產階 級和我 
們站在 一起』 。所謂 『小 資產 階級』 他們並 非指手 工業者 
， 小 商人， 小店 主和下 層農民 的廣大 羣衆， 這些羣 衆是能 
夠而且 一定要 麕集於 一枝眞 正 無 產階級 的旗幟 之下的 。他 
們指 的是小 地主， 『 革 命的』 軍官和 國民黨 左派的 政客。 
他們讓 工人， 農 民和小 資產階 級的廣 大羣衆 陷於無 領導的 
狀態。 城 鄕的反 動勢力 因之實 際上增 强了， 他們很 快就重 
新 獲囘他 們的霸 權了。 

當武漢 的領袖 和共產 黨人爲 農民的 『過 火』 痛哭流 淚和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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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恢復 秩序』 之時 ，軍 閥的 隊伍不 久就按 照他們 自己的 
辦法出 來恢復 『秩 序』 了。 『革 命軍』 實行 用武力 來完成 
武漢的 政客所 求的， 而 又不能 靠說服 ^5 達成的 事情。 
五月廿 一日天 黑後數 句鐘， 在湖 南省會 長沙， 步鎗 和機關 
鎗 的炮火 衝破了 黑暗。 一 黠鐘， 許克祥 （當 地防守 司令， 
又是唐 生智的 部屬） 向他 的部隊 （第 三十五 軍第三 十三師 
) 下 令臂纏 白布。 他把他 們開到 湖南省 總工會 會所。 四個 
糾 察隊， 兩個女 人和另 外一個 男人被 鎗殺在 門外， 兵士們 
遂擁入 屋內。 搗亂 隊伍迅 速順序 襲撃省 黨部， 黨校 和所有 
工農學 生團體 佔據的 房屋。 機關均 遭破壤 ，所 有在裡 面做事 
的人都 立即被 槍殺或 被捕。 槍 擊幾乎 繼續至 黎明才 停止。 
第 二朝， 全 市貼満 『打 倒過激 份子！ J 『擁 護蒋介 石！』 
的 標語。 許 克祥宣 稱他是 『被 迫』 而行 動的， 因爲 工人紳 
察 隊農民 自衞軍 計劃解 除他的 隊伍的 武裝， 其實自 從不過 
六星期 之前發 生的上 海事變 以後， 此 種解釋 已不是 新發明 
的了。 許又宣 稱湖南 省黨部 和省政 府將加 『改 組』 並成立 
一個委 員會， （這 是由 軍隊指 定的） 來辦理 此事。 

長 沙馬夜 事變的 消息遲 遲出現 於武漢 報上。 直到四 個星期 
之後 ， （ 註五 十七） 當一個 代表圑 從湖南 抵漢， 向 政府請 
求 保護並 懲辦那 些使全 省陷於 恐怖狀 態的匪 軍時， 此次事 
變 的詳情 才在報 上刊佈 出來。 整整一 個月過 去了， 這個月 
在武漢 充满胆 怯不决 和叛變 出賣。 

馬夜的 襲撃， 證 明只不 過是中 國一九 二七年 失敗史 上的最 
血腥 的一章 IE 在開始 吧了。 朝朝 暮暮， 被捕的 工人， 農民 
和 學生被 押到長 沙西門 外的空 塲成批 槍斃。 兵士們 拿婦女 
犧牲 者來尋 開心， 讓子 彈穿過 她們的 陰戶向 上射入 體內。 

( 註五 十八） 男人們 則遭受 無名的 酷刑。 許 多未遭 斬决的 
， 都受 了灣割 之刑。 經 過了頭 一道屠 殺浪潮 之後， 長沙便 
定 例每天 至少牽 十個人 ，往往 多至三 十人出 去處决 。恐 怖一 
度 發靱於 省會， 便立 即擄佈 開去， 索取 驚人的 血債。 幾天 
功夫， 銜 陽便有 百餘人 被殺。 五月 二十四 日在 常德， 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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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 的六百 個積極 會員被 機關槍 射死。 當軍 隊在瀏 陽起事 
時， 農 民們都 往長沙 逃走。 但在 長沙， 許克 祥却用 機關槍 
來迎接 他們， 結 果一百 三十個 男女死 掉和奄 奄待斃 於城門 
外。 在往 後幾個 月間， 不下兩 萬農夫 農婦及 農村工 人受犧 
牲。 反 動勢力 被革命 殺死幾 十人， 他 便要成 千成萬 生命來 
賠償。 

五月 二十一 之翌日 ，當 地羣衆 領袖計 劃動員 潰散的 自衞軍 • 
來舉行 反攻。 他們命 令武裝 隊伍在 長沙郊 外的山 上集合 。農 
民軍 和工人 糾察隊 携帶槍 枝潛赴 指定的 地點。 數天 功夫， 
一枝幾 千人的 軍隊， 痛於 妻子， 姊妹 和父母 兄弟的 喪亡， 
準 備進攻 長沙， 在長沙 城內許 克祥駐 有一千 七百人 。農民 
們 打算撃 敗長沙 駐軍， 克服 該市， 在 全省規 模上組 織他們 
的 武力。 他們特 別期望 的就是 武漢方 面迅速 援救。 

當武漢 的共產 黨中央 下令取 消進攻 長沙的 計劃， 『靜 候國 
民 政府來 進行解 决該項 問題』 時， 他們已 出動了 。 （ 註五 
十九） 全 國總工 會和全 國農民 協會， 於五月 廿七曰 聯合通 
電： 『省 農會及 工會轉 湘谭， 湘 鄕分會 均鑒： 中央 政府已 
委定五 人委員 會於今 晨離此 前往解 决長沙 事件。 請 通知全 
省所 有農工 同志， 耐心靜 候政府 大員， 以免 增加糾 紛。』 

( 註 六十） 駐湖 南的共 產黨中 央代表 命令一 切農軍 撤退。 
這 些命令 通通傳 達到， 只有瀏 陽縣兩 枝戰鬥 隊伍事 前不知 
， 他 們照約 定的時 間開抵 城門， 結果 當塲被 許克祥 的機關 
槍 掃除。 這種延 緩使何 鍵能夠 從岳州 派出雨 圑人來 增援長 
沙的 防軍， 何鍵已 受了蔣 介石的 分封， 他是 應當取 得該省 
的。 數天 功夫， 反攻 和動員 全省的 機會錯 失了。 反 動勢力 
握住了 湖南的 牛耳， 牠再也 不會失 墮的了 。 （ 註六 十一） 
武漢 派出的 『五 人委 員會』 由 譚平山 率領。 瞿秋白 追記鮑 
羅庭也 曾偕同 這批人 （ 註六 十二） 於五 月廿六 日離漢 『去 
執 行恢復 秩序的 工作』 。但他 們只到 了湖南 邊境。 他們在 
璋州 被何鍵 的軍隊 逐囘。 恢復 『秩 序』 的工 作已由 反革命 
的更能 幹的工 具來進 行了。 （ 註六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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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組過』 的省 政府下 令立即 恢復聯 保制， （ 全家 和全村 
替 個人的 犯罪負 責，） 並下令 凡是反 共反對 羣衆組 織底積 
極領 袖者， 均 加保護 。在 『 改組』 黨 部及其 他機關 的過程 
中， 所有從 前的領 袖一捕 到就當 塲不客 氣的槍 决了。 所有 
從 地主或 廟堂奪 來的土 地均下 令歸還 原主。 召集全 省代表 
會的 計劃打 消了， 已在 長沙等 候六月 一日第 一次會 的百餘 
代表成 批的被 槍决。 學校被 封閉。 女 學生遭 受可怕 的凌辱 
。 已封 _ 的反 動報紙 又重新 出版。 那 些逃避 農民怒 潮的豪 
紳 亡命客 又成羣 結隊的 囘來， 擠 满新改 組的黨 政機關 。他 
們 帶着錢 囘來， 他們就 拿這些 錢來塡 满許克 祥和何 鍵的私 
囊。 （ 註六 十四） 


第 十四章 莫斯科 和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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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長沙和 湖南另 外許多 城市的 工農被 國民黨 的軍隊 牽出去 
槍决的 時候， 世界 各國代 表聚會 於莫斯 科克靈 姆宮， 參加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的第八 次全體 會議。 雖然許 克祥的 長沙軍 
事政 變發生 於全會 開幕之 後三日 ，但 在莫斯 科只有 兩三個 
人知道 往後的 幾天， （ 迄五月 三十日 全 會閉幕 爲止） 在湖 
南是 最血腥 的恐怖 日子。 但這 次全會 本身也 完全處 在牠自 
己的 恐怖空 氣中召 開的。 

在理 論上， 共產 國際執 委會在 世界大 會閉幕 之後就 是國際 
决 定政策 的最高 機關。 實 際上， 政策 是由俄 國代表 圑决定 
的， 而 俄國代 表圑又 是受史 大林支 配的。 史 大林之 竭力消 
滅托 洛次基 領導的 反對派 疋進入 最後的 階段。 共產 國際執 
委 會的會 議暴露 了敵對 力量間 的深刻 裂痕， 一方面 是史大 
林派機 關所代 表的新 生的小 資產階 級反動 勢力， 另 一方面 
就 是最優 秀底無 產階級 的老布 爾什維 克所擁 護的反 對派。 
這道 裂痕在 當時一 切重大 問題的 不同意 見中暴 露出來 ，這 
些問題 就是： 蘇聯 的國內 政策， 英俄委 員會， 戰爭 的威脅 
， 以及其 中最尖 銳的， 關於中 國革命 底命運 的問題 。（附 
註一） 

( 附 註一） 反 將派並 不是一 個完全 一致的 圑體。 牠 是由托 
洛次 基領導 的原來 的反對 派及季 諾維也 夫和加 
明尼 夫的所 謂列寧 格勒反 對派共 同聯合 而成， 
季諾 維也夫 和加明 尼夫初 時曾聯 合史大 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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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附 立 『 三頭 機關』 反 對托洛 次基， 到了一 九二六 
註一） 年才 變成反 對派。 在 中國問 題上， 在這 兩個反 
對派 之間， 又托洛 次基與 拉狄克 之間均 存有重 
大 的不同 意見。 季 諾維也 夫以共 產國際 主席的 
資格 遲至一 九二六 年三月 尙在維 護共產 國際執 
委會 第六次 全會的 决議， 這個决 議就是 批准中 
國的 各階級 聯盟。 在一九 二四至 二五年 ，史 
大林已 替東方 產生了 『工 農黨』 的 思想， 而且 
把國民 黨視爲 這種黨 的模範 例子。 拉狄 克也拾 
他的 唾餘， 視廣 州政府 爲工農 政府。 在 往後的 
反 對派聯 合中， 這些 不同意 見便表 現出來 。季 
諾維 也夫派 要求把 r 工 農民主 專政』 的 公式加 
入 反對派 政綱。 托 洛次基 派不顧 托洛次 基的反 
對， 竟爲着 在其他 問題上 一般意 見的一 致起見 
， 投票以 贊成。 托 洛次基 自一九 二三年 以來， 
便已 在俄國 黨政治 局中始 終單獨 投票反 對共產 
黨隸 屬於國 民黨， 他現在 仍然繼 續表現 他的見 
解的 要點。 史大林 布哈林 多數派 遂得以 拿這些 
見解和 季諾維 也夫的 見解相 對抗， 得到 若千效 
果 （ 尤其是 在估量 對武漢 政府的 態度及 退出國 
民 黨的問 題上） 。史 大林 和布哈 林在他 們關於 
中國問 題的演 辭和論 文中， 費去 許多時 間和篇 
幅去根 據反對 派的內 部異議 來窘迫 他們。 

眞 in 的 不同意 見雖然 並非不 重要， 但反 對派整 
個 立塲的 根本邏 輯却直 接引出 中 國共產 黨的要 
求， 而這一 要求往 往被牠 的政敵 公認爲 反對派 
的基本 要求。 在產 生蘇維 埃這個 中心問 題上， 
反對派 內部沒 有不同 意見。 

本書 所引的 俄國反 對派主 要是指 托洛次 基領導 
的始終 如一的 左派反 對派。 季諾維 也夫， 加明 
尼夫和 拉狄克 於一九 二八年 投降了 史大林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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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全會 開催， 疋 當各 地事變 直接證 實反對 派對史 大林路 
線 的批評 的非凡 疋確的 時候。 蘇聯政 府在布 哈林底 『 你們 
自 己發財 吧！』 的著 名口號 之下， 轉 而擁護 富農， 這種國 
內政 策已把 無產階 級政權 摧毁到 驚人的 程度。 （註 一） 尤 
其明 顯的， （ 在外國 代表看 來特別 如此） 就 是史大 林派政 
策 在英國 和中國 兩處的 破產。 克靈姆 宮反對 英帝國 主義底 
戰畧的 兩根合 柱已崩 潰了： 一根是 英俄委 員會， 即 和蒲些 
耳， 赫 克斯及 雪特林 的聯盟 ，（註 二） 另一 根是國 民黨， 
即和蔣 介石的 聯盟。 

和英國 的外交 破裂發 生於全 會開會 的時候 。同 一星期 ，英 
俄委 員會， 史大 林本來 視之爲 抵禦唐 寧街反 蘇計劃 底主要 
武 器的， 也化 作一縷 輕烟。 全 會開會 之際， 在武漢 和長沙 
發表 的那些 信任汪 精衞， 唐生 智之流 的新文 章也被 湖南工 
農 的血塗 汚了。 

在 這種情 境中， 史大林 不想給 反對派 以公開 發言的 塲所， 
但 所有布 爾什維 克主義 的傳統 及蘇聯 與世界 革命運 動的利 
益却 賦予反 對派這 種公開 發言的 權利。 共產 國際執 委會全 
體會議 從前舉 行於安 德萊也 夫殿， 即 克靈姆 宮內從 前沙皇 
的御極 寶殿。 幾 百個俄 國和外 國共產 黨人通 常擠滿 這座大 
殿聆聽 報吿和 演講。 這些 報吿和 演講逐 字被寫 成按日 的記 
事刊 載在俄 國報紙 及共產 國際的 英文， 德文， 和 法文的 
( 接上附 這種 行徑及 後來的 其他行 徑並沒 有挽救 他們於 
註一） 八 年後落 入特爾 米多反 動勢力 毒手的 悲運。 

反對 派內部 的不同 意見是 本應深 一步研 究的， 
但此事 不在本 書範圍 之內。 上述 關於中 國問題 
的 內幕， 托 洛次基 一九三 o 年給 夏克曼 的一封 
信 曾約畧 提及， 此 信已公 佈於夏 克曼替 托洛次 
基的 中國革 命問題 集英譯 本作的 序文。 （參閱 
該 書十八 至二十 頁。） 季 諾維也 夫的意 見發表 
在他的 『 中 國革命 提綱』 中， 該 文附印 在上述 
一書 的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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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報上。 這種 程序， 就是充 一年召 集的兩 次全體 會議尙 
遵從， （詳 三） 但 現在却 突然廢 棄了。 第八 次全會 反乎共 
產國 際歷史 的一切 先例， 它是 在宛似 圖謀不 軌的情 形下開 
催的。 在報 上只有 一個簡 短的， 遲到 的八行 消息宣 吿牠已 
開會。 （註 四） 

阿爾拔 • 特列恩 特當時 是共產 國際執 委會主 席圑之 一員， 
第 八次全 會關於 中國問 題的特 別次委 員會的 委員， 又是 『 
托 洛次基 主義』 的 一個頑 固的反 對者， 他用 如下的 話描寫 
這次 會議： 

『執 委會 最後一 次全體 會是在 那間通 常供主 席圑集 會用的 
小室內 召集的 —— 其 藉口就 是在莫 斯科， 這個世 界革命 
與無產 階級國 家的首 都內， 沒 有別的 房子可 供共產 國際的 
執委會 利用。 實 際上， 問 題却是 阻止俄 國同志 （他 們是 
通 常被邀 請參加 我們的 國際會 議的） 來參加 討論， 因爲他 
們 可以從 會議中 聽到若 干瞞着 他們的 事情。 絲毫沒 有秘密 
性質 的政治 文件在 執委會 開會之 前夜才 發給代 表們。 於是 
全 會及牠 的各項 委員會 不間斷 的連續 開會， 代表們 所得到 
的時 間只能 最浮面 地看一 看這些 文件。 

『代 表們不 得把他 們自己 的演講 速記稿 抄錄， 或把 這些稿 
子傳 授給任 何人。 全會 閉幕， 一 切文件 應立即 歸還， 否則 
不准離 會塲。 他們 想禁止 執委會 委員於 表决時 發言， 但結 
果因 有若干 反對， 這個 决議只 適用於 反對派 委員。 在共產 
國 際歷史 中第一 次沒有 討論的 紀錄發 表在蘇 聯報紙 或共產 
國際報 紙上。 只 有通過 的决議 和討論 時作的 寥寥幾 篇意見 
書公佈 出來， 但 這些文 件都是 從討論 中做出 來的， 現在用 
這 種辦法 把牠們 和討論 割離， 牠們 的眞義 就喪失 了。』 （ 
註五） 

除了 决議案 之外， 還有五 月卅一 日眞 理報上 一篇簡 短的社 
論和共 產國際 執委會 書記局 的一篇 通告， （註 六） 報上 
一個 月之後 才發表 史大林 的演辭 （ 註七） 和 布哈林 在莫斯 
科黨會 議上關 於此次 全會的 報告。 （註 八） 經過一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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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國外 反對派 已着手 公佈托 洛次基 之演辭 之後， 共產國 
際才出 版一本 薄薄的 德文小 册子， 裡 面包含 此次全 會關於 
中 國問題 的幾篇 演辭。 （註 九） 會議 進行的 充分報 吿則從 
未公 佈過。 

但 關於中 國的不 同意見 還是在 此次會 議裡才 勇敢直 白的提 
出來， 尤 其是當 這些意 見渉及 時剛 巧在武 漢政府 洽下發 
生 的事變 之時。 

史大林 在五月 廿四曰 ，即 長沙 事變之 後三日 發表的 演辭裡 
, 重 新表明 他反對 成立蘇 維埃， 其理由 就是： 漢口 政府和 
國民 黨是中 國土地 革命的 機關。 

他說： 『土 地革 命構成 中國資 產階級 民主革 命的基 礎和內 
容。 漢口 國民黨 和漢口 政府則 是資產 階級民 主革命 運動的 
中 心。』 

又說： 『反 對派 懂得產 生工農 兵蘇維 埃在現 在就等 於產生 
蘇 維埃與 漢口政 府平分 的兩重 政府， 並必然 和不可 避免地 
要提 出號召 推翻漢 口政府 的口號 來嗎？ …… 如果在 中國沒 
有像 國民黨 左派這 樣得民 心的， 革命 的民主 組織， 那就完 
全 是另一 囘事。 但 旣然有 這樣一 個特殊 的革命 組織， 而這 
一組 織適合 於中國 的特別 情形， 且事 實證明 牠對於 中國資 
產階級 民主革 命更進 一步的 發展具 有價値 —— 那末， 如果 
在資 產階級 民主革 命剛剛 開始， 尙未 勝利， 而且在 某個時 
期內 也不能 勝利的 時機， 把這 一個花 了許多 年建立 起來的 
組 織加以 破壤， 就是愚 蠢和不 智。』 

又說： 『旣然 中國正 在經歷 一個土 地革命 …… 旣然 漢口是 
中 國革命 的運動 中心， 那 就必須 擁讒武 漢的國 民黨。 共產 
黨人 必須形 成國民 黨及其 革命政 府的一 部份， 但要 在這個 
條 件上： 無產階 級和牠 的黨要 在國民 黨內部 和外面 取得領 
導權。 目 前的漢 口政府 是無產 階級和 農民革 命獨裁 的一個 
機 關嗎？ 不是。 牠現在 不是， 在 最近的 將來也 不會是 ，但 
是 革命更 進一步 發展， 牠却有 發展成 爲這樣 一個機 關的一 
切 機會。 …… 』 （註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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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大林想 在國民 黨和漢 口政府 內取得 『無產 階級的 領導權 
』 ，他 又期望 牠們來 實現土 地革命 。托 洛次基 駁覆道 ，武 
漢 領袖將 在土地 革命的 問題上 破裂， 只有動 員羣衆 加入眞 
正能夠 領導農 民進行 土地鬥 爭的蘇 維埃， 『無 產階 級的領 
導權』 才能 實現。 

他 警吿道 ： 『 武漢 領袖的 聯盟尙 不是一 個革命 的政府 。在 
這一 黠上產 生和散 佈任何 幻想就 等於判 决革命 的死刑 。只 
有 • …“ 蘇維 埃才能 夠充當 革命政 府的基 礎。』 （ 註 十一） 
又說： 『史 大林 在這裡 又親自 聲明反 對工農 蘇維埃 ，他的 
論 據是： 國民黨 與武漢 政府就 是土地 革命的 完善的 手段的 
工具。 因此， 史大 林替國 民黨和 武漢政 府的政 策負責 ，他 
又要國 際替這 種政策 負責， 這與 他屢次 替從前 蔣介石 r 國 
民 政府」 的政策 負責如 出一轍 …… 我 們和這 種政策 沒有絲 
毫共通 之黠。 我 們不願 替武漢 政府的 政策及 國民黨 的領導 
負絲毫 的責任 ，我們 也迫切 敦勸共 產國際 拒絕這 一責住 。我 
們 直接對 中國農 民說： 汪精衞 及其同 僚之類 的國民 黨左派 
領袖將 不可免 要出賣 你們， 如 果你們 不形成 你們自 己的獨 
立蘇 維埃而 老是跟 着武漢 的領袖 走的話 …… 汪精衞 之類的 
政客 在困難 的情形 之下， 將和 蔣介石 十倍聯 合起來 反對工 
農。 在這 種情形 之下， 在一個 資產階 級政府 內的兩 名共產 
黨 員如果 不成爲 準備向 工人羣 衆舉行 新打撃 的直接 掩蔽物 
的話， 就成爲 無能爲 力的人 質了。 我 們向中 國工人 說：如 
果 農民靠 小資產 階級急 進派而 不是靠 你們革 命的無 產階級 
來領導 ，他 們就不 能實現 土地革 命了。 因此， 建立你 們的工 
人蘇 維埃， 使他們 和農民 蘇維埃 聯合， 經過 蘇維埃 來武裝 
你們 自己， 吸引兵 士代表 加入蘇 維埃， 鎗斃 那些不 承認蘇 
維埃的 將軍， 鎗 斃官僚 和資產 階級自 由派， 他們將 來要組 
織 暴動反 對蘇維 埃的。 你們只 有經過 農民和 兵士蘇 維埃來 
爭 取大多 數蔣介 石的兵 士到你 們這方 面來。 你們先 進的中 
國無 產者， 假如 相信一 個充満 小資產 階級和 妥協精 神的上 
層領袖 的組織 …… 能夠 代替那 些包含 幾千百 萬人的 工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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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維埃， 你們就 是你們 底階級 和你們 底歷史 使命的 叛賊。 
中 國資產 階級民 主革命 將來不 採取蘇 維埃的 形式就 無法往 
前發展 和取得 勝利。 』 （ 註 十二） 

在這次 全會中 通過的 决議， 其重要 的幾段 如下： 

『 共產國 際執委 會認爲 有人過 低估計 漢口政 府及否 認其現 
實性， 否認 其偉大 的革命 作用， 此種觀 點是錯 誤的。 漢口 
政府 及國民 黨左派 領袖， 由他 們的階 級成分 看來， 不僅代 
表 農民， 工人 和手工 業者， 而 且還代 表一部 分中等 資產階 
級。 因此， 漢口政 府 （ 牠 是一個 國民黨 左派的 政府） 尙不 
是無產 階級與 農民的 專政， 但 是牠正 處在走 向這一 專政的 
道 路上， 牠 隨着無 產階級 鬥爭的 發展， 喪失 了牠的 暫時走 
着同 一道路 的小資 階級急 進派， 克服了 叛賣， 將不 可免的 
朝向 這個專 政發展 ……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特別叫 中國黨 注意這 件事： 革命 政府與 
羣衆中 間的聯 繫現在 越發必 要了。 只 有憑藉 這種密 切的聯 
繫 (主 要是 靠國民 黨的幫 助來實 現）， 只有堅 决的轉 向羣衆 
， 才能增 强革命 政府的 權威及 其充當 革命底 組織中 心的作 
用。 共產 黨的任 務就是 使漢口 政府方 面能夠 實行這 樣的轉 
變 。如 果這一 任務不 實現， 羣衆 運動不 展開， 沒有 土地革 
命， 工 人階級 的狀况 不加以 斷然的 改善， 國 民黨不 改變爲 
一 個龐大 和眞正 的勞苦 羣衆的 組織， 又如果 工會將 來不力 a 
强， 共 產黨不 增長， 漢 口政府 與羣衆 之間沒 有十分 密切的 
聯繫， 那就不 能夠使 革命達 到完全 勝利。 

『在 中國目 前的情 形中， 共產黨 擁護漢 口發動 的戰爭 。牠 
直接參 加武漢 政府， 替牠 的政策 負責。 牠藉各 種手段 ，促 
成這 一政府 的各項 任務。 因此， 共產黨 r 在原 則上」 不能 
反 對審愼 將事的 策畧。 共 產黨旣 替政府 的政策 負責， 假如 
牠不顧 環境， 拒 絕妥協 的策畧 ，即， 同 時全線 作戰， 牠就 
做下 極端的 蠢事。 

『因 此， 共產 國際執 委會認 爲這一 問題必 須參照 具體的 f 靑 
形來 解决， 這種 具體情 形是不 能事先 預見的 ……改 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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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 畧是否 妥當， 一定 反映於 政府的 經濟政 策中， 而政府 
的經濟 政策， 尙 沒有實 行即時 沒收一 切外人 企業之 必要… 
…』 （ 註 十三） 

該决議 案旣向 『審愼 將事』 廣開 門戶， 牠又 叫中國 共產黨 
人去 『 加深』 土地 革命， 去武裝 和動員 羣衆。 這些 話後來 
被 引證來 證明中 國共產 黨領袖 曾對共 產國際 的訓令 『怠工 
』 。人們 把土地 革命完 全寄托 於所謂 『革命 的組織 中心』 
的武 漢政府 （ 共產黨 人奉令 替牠負 全責） 將 照例被 人遺忘 
， 正如 動員羣 衆加入 國民黨 —— ( 托洛次 基說， 『 落入劊 
子 手的手 中』） —— 的 命令和 『增 强』 漢 口政府 『權 威』 
的命 令之被 人遺忘 一樣。 共產 國際宣 佈道: 如果武 漢與羣 
衆 之間沒 有這種 聯繫， （這 種聯繋 『主 要是 靠國民 黨的幫 
助』 來 形成） ，勝利 是不可 能的。 

但 是假如 事實證 明漢口 政府不 願意， 又怎麽 辦呢？ 假如牠 
不 僅證明 不願意 贊助土 地叛亂 ，而且 還公開 反對牠 ，又 怎樣 
辦呢？ 這個 嚴重的 問題， 在全 會通過 的正式 决議裡 旣沒有 
提出， 也沒有 解答。 史大 林和布 哈林大 談漢口 政府的 『偉 
大的 革命作 用』， 但他 們十分 曉得， 漢口政 府將永 遠不會 
批准， 也 不會領 導土地 革命。 另一 方面， 他 們認爲 漢口的 
政 客和將 軍們的 合作是 不可或 缺的， 他們於 是從這 一點得 
出一個 邏輯的 結論， 認爲 必須使 土地革 命不致 逾限， 以免 
把這些 同盟者 嚇跑。 這就 是所謂 『審愼 將事』 的 眞義所 
在。 

這 也就是 布哈林 在中國 問題次 委員會 的會議 中提出 來的觀 
點 ，這 個委員 會是由 他本人 ，意 大利的 埃果里 和法國 的特列 
恩特 三人成 立的。 特列 恩特當 時尙是 史大林 一個忠 實部屬 
而 且是反 『托 洛次基 主義』 運動 的一名 領袖， 他反 對這一 
前途， 他聲明 這一前 途將招 致農民 的武裝 鎭壓。 布 哈林請 
史大 林加入 討論， 史大 林宣稱 如果無 法壓制 農民將 『使資 
產階 級左派 反對我 們』， 他於 是出示 鮑羅庭 打來的 電報， 
『證明 國民黨 的領導 决意反 對土地 革命， 即 使和共 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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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 亦所不 惜。』 史大 林說： 防止這 一可能 就必須 『使用 
箨 謀』。 （註 十四） 

史大林 認爲： 『鬥爭 現在一 定失敗 。使 用陰謀 就是想 博得時 
i 間， 以便 有可能 增長得 更强， 並有可 能到後 來在可 能勝利 
約情 形中作 戰。』 他繼 續往下 說道： 『使用 陰謀而 不吃虧 
是可 能的。 土 地革命 要等到 直接打 撃到國 民黨自 己 的黨員 
及軍 隊的軍 官時， 才使牠 害怕。 我提 議向鮑 羅庭發 出訓令 
， 反對沒 收和分 配國民 黨黨員 或革命 軍軍官 們的土 地。』 
當 特列恩 特要求 知道共 產黨人 將來是 否支持 漢口對 農民的 
武裝鎭 壓時， 他 說布哈 林用肯 定的口 氣答覆 。關於 這一點 
，史 大林揷 言道： 『布 哈林得 出極端 的邏輯 結論， 但事情 
是不會 這樣發 生的。 我 們對中 國羣衆 有充分 的權威 使他們 
接受我 們的决 定。』 （ 附 註一） 

不幸， 第 八次全 會的訓 令和史 大林的 電報於 六月一 日抵達 
漢口的 時候， 國民黨 的將軍 們已對 羣衆施 行他們 自己的 『 
充分權 威』。 維護 土地暴 動勢必 要和國 民黨左 派决裂 。但 
遺一 决裂却 分明被 禁止， 本來 蘇維埃 就是動 員羣衆 去實現 
土地 革命的 組織， 但人 們却禁 止組織 牠們， 因 爲這種 辦法等 
-於 『反 對革命 的國民 黨』， 反 對漢口 政府， 亦 即反對 『革 
-命的 組織中 心』。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的公 開决議 要求作 『加 
< 附 註一） 特列 恩特補 充說， 他主張 訓令上 面應附 加一個 
條件， 命令 反對漢 口政府 應用武 力的任 何企圖 
。 他被 史大林 當即答 覆道： 『我 們在原 則上贊 
同， 但發下 訓令涉 及一些 並非擺 在我們 目前的 
問題， 是 沒有用 塲的。 我重說 一句， 我 們對中 
國羣 衆保有 充分的 權威， 毋須 應用武 力。』 特 
列恩特 在這次 全會中 只提出 温和的 保留， 但他 
不久以 後便被 開除出 法國共 產黨。 爲了 權衡這 
個 證據的 價値， 我們 順便說 一句， 特列 恩特直 
到今天 仍舊和 他當時 一樣， 是一個 『托 洛次基 
主義』 的 頑固反 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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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土 地革命 的獨立 行動。 史 大林的 電報則 命令土 地革命 
應加 限制， 以便保 持與將 軍和政 客們的 聯合。 這些 指示: §: 
相 抵消， 使 中國共 產黨人 陷於無 望的混 亂中。 

陳獨秀 收到史 大林的 電報， （ 附 註二） 據他 列擧該 電報盼 
內容 有如下 數點： （註 十五） 

一、 『沒 收土地 …… 不 要用國 民政府 的名義 ，軍事 長官的 
土地 不要侵 犯。』 

實 際上， 這只是 把國民 黨土地 委員會 及共產 黨五次 大會在 
原則上 已通過 的公式 反覆背 誦一番 吧了。 汪 精衞已 極力艮 
對任 何土地 沒收的 方式， 因爲 他覺得 『第 二， 第六 和第八 
軍的下 級軍官 均出身 於兩湖 豪紳之 家。』 （註 十六） 在注 
的 方面， 他寧 願和將 軍站在 一起， 也不願 意和羣 衆一致 飾 
進 。據陳 獨秀後 來說： 『當 時雨 湖沒有 一個資 產階級 ，地, 
主， 督軍 和豪紳 不是軍 官的親 戚或舊 朋友。 所有地 主都直 
接間接 受軍官 們的保 護。』 （註 十七） 用托 洛次基 的話來 
說， 這 次訓令 把軍隊 改變爲 『大小 地主的 互相保 險公司 1 
。 （ 註十八 ） 

二， 『藉黨 部的權 力制止 農民的 過度熱 心的行 動。』 
『我們 執行了 這種可 恥的政 策，』 陳獨秀 寫道。 農民的 『過 
度 熱心』 已被 『制 止』， 但並不 是被共 產黨的 權威， 而是: 
( 附 註二） 史大 林在一 九二七 年八月 一曰的 演辭裡 曾引證 
『 關 於一九 二九年 五月』 的一個 指示， 這顯然 
就是六 月一日 電報的 原文或 草稿。 舉列 各點， 
大 體上都 是陳獨 秀舉出 過的。 史 大林只 是沒有 
引證 關於沒 收軍官 土地的 制度。 據他的 說法， 
該項 指示開 頭是： r 沒 有土地 革命， 勝 利是不 

可能 的。』 往下一 行是： 『學 冬誓 零 力。卩皆 亨夺. 
， 但不 是靠軍 隊而是 靠農民 &备 〗 』° 是头 森缶 
原是 螽二 = 备 ffi 則加重 第二句 
話。 參 閱史大 林著， 馬克 斯主義 與民族 及殖民 
地問 題第二 百四十 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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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國 民黨的 將軍們 『制 止』。 

三、  『剷除 目前的 不可靠 將軍， 武裝兩 萬共產 黨員， 選拔 
雨湖五 萬工農 份子， 創立一 枝新軍 隊。』 

錐 去剷除 這些將 軍昵？ 旣然共 產黨人 必須留 在國民 黨及其 
.政府 之內， 這 件事又 怎樣做 法呢？ 陳獨 秀說， 『我 猜想我 
♦們 仍然要 可憐地 懇求國 民黨的 中央執 行委員 會來撤 他們的 
: 職。』 我們不 久可以 分曉， 人 們恰好 就是懷 着這種 思想哩 
。 如果不 立即和 國民黨 的將軍 衝突， 這枝新 軍隊又 如何創 
: S： 呢？ 如 果沒有 立心把 軍隊的 士兵組 織在他 們自己 的蘇維 
埃裡， 因此 使他們 和工農 羣衆發 生直接 連繫， 這一 黠又怎 
:樣 能夠辦 到昵？ 

四、  『提 拔新的 工農份 子來代 替國民 黨中央 委員會 的舊委 
A  ° 』 

瞿秋白 於一年 之後才 寫及這 一點， 他 不敢直 接援引 史大林 
釣 電文， 他只敢 從共產 國際報 第七十 一期中 引證類 似的一 
.段 話： 『一 方面， 我們 要鞏固 國民革 命和國 民黨… …另一 
方面 …… 我 們又要 設法改 變國民 黨內， 國民 政府內 和軍隊 
钓 的階級 結合， 而不 致動搖 聯合戰 線。』 瞿 秋白小 心翼翼 
酌 寫道， 這 『確實 是極困 難的， 因爲 改變軍 隊內的 階級結 
- 合就等 於由共 產黨奪 取軍隊 …… （這 也就 等於） 某 種社會 
.政策 （ ？ ） 必 須大胆 實施， 以解决 兵士， 農 民和廣 大羣衆 
f 的生活 問題。 這 件事不 僅要侵 犯資產 階級， 而且還 要侵犯 
-小資 產階級 商人。 』 （ 註 十九） 

五、  『組 織一個 革命法 庭來審 判反動 軍官， 這個法 庭要以 
麵 民黨的 有名望 的黨員 來做主 席。』 

這就是 提出來 『 剷除』 反動 將軍的 手段。 根據 這一點 ，共 
產黨 人贊成 委派唐 生智來 審判許 克祥。 也許 莫斯科 現在要 
-汪精 衞來審 判唐生 智吧？ 這就是 魯易得 出來的 結論。 

.共 產黨 中央委 員們本 來已被 他們自 己 的錯誤 積累起 來的結 
果弄糊 塗了， 他 們現在 又被這 些訓令 弄得張 口結舌 和爲難 
•起 來。 陳獨 秀稍爲 粗俗 的形容 他們的 感想， 他說， 這宛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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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 尿缸裡 洗個深 的情景 一樣。 他 又說， 甚 至史大 林自己 
的 代表都 『認 爲執 行牠們 是不可 能的』 。中 央委員 會去電 
感謝莫 斯科， 不過 辯明這 些指定 的目的 『不 能立即 實現』 
o (註 二十） 

但魯 易却是 一個名 符其實 的世界 布爾什 維克， 他了 解和國 
民黨 合作是 一件認 眞事。 他趕快 把史大 林的電 報拿給 汪精- 
衞看， 並 請他批 准牠。 據人家 引證他 當時對 汪說的 話是這 - 
樣： 『我 很相信 你一定 贊成牠 的。』 （註 二十 一） 但很難 
索解， 汪却 不贊成 。 他不願 『 剷除不 可靠的 軍官』 。他 
寧願 和他們 聯合去 摧殘共 產黨人 和羣衆 運動。 魯易 狼狽驚 • 
慌地 發覺， 原來國 民黨左 派除了 『跟 着我 們跑』 之 外還有 
一條 出路。 這 也是史 大林忽 畧了的 一點小 事情。 他的計 鶴 
要 得到汪 精衞的 贊成。 但汪精 衞却不 贊成。 

五月廿 八日， 在莫 斯科， 托洛 次基曾 寫了一 封信給 全會： 

『 整 個革命 不能視 慈善的 資產階 級及國 民黨領 導是否 接受: 
我們 的妤意 勸吿爲 轉移。 牠是不 能接受 牠的。 土地 革命的 
完成， 不 是靠注 精衞的 首肯， 而是不 顧汪精 衞和反 對他… • 
…但要 辦到這 一點， 我們 要有一 個眞正 獨立的 共產黨 ，這: 
個黨不 乞憐於 那些領 袖們， 而堅决 的領導 羣衆。 此 外沒有 
別的 道路、 也不能 有別的 道路。 』 （ 註二 十二） 

但托 洛次基 的警吿 却遭人 擯棄， 第八 次全會 的一個 特別决 
議案還 罵他鼓 吹創立 蘇維埃 。 （ 註二 十三） 有一個 簡短的 
消 息宣布 『全會 贊成武 漢政府 和國民 黨改變 爲工農 民主專 
政』， （註二 十四） 眞理報 也鄭重 的宣布 『共 產國 際關於 
中國 問題的 决議對 中國革 命的曾 重大的 問題， 給了唯 一正: 
確的答 覆。』 （ 註二 十五） 

在 漢口， 中國共 產黨人 正 用他 們自己 的辦法 來承認 國民黨 
政府的 『 偉 大的革 命作用 』 ，因 此， 他們反 對農民 進攻長 
沙， 反 而轉請 政府來 『解 决』。 湖北總 工會， 省農 會和商 
會聯名 通電： 

『不 幸湘省 工農兵 間發生 誤會。 但此 事無碍 於我等 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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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 工作。 政府已 遣派特 別委員 會進行 調解， 數日 間當有 
满意 的解决 …… 我等已 一致决 定執行 所有政 府通過 及宣布 
之 政策及 命令。 我 等將極 力鞏固 工農商 的聯合 戰線， 以支 
持本黨 的農民 政策。 我 等澈底 了解挽 救目前 困難局 面的唯 
一 辦法， 就是政 府與民 衆實行 合作， …… 關 於湖南 事件， 
我 等希望 政府解 决之， …… 並 保證今 後不致 發生同 樣事件 
。 』 （ 註二 十六） 

但 汪精衞 却宣布 長沙事 變的負 責者實 際上是 農民， 因爲他 
們 胆敢擅 自奪取 土地。 『鮑羅 庭和共 產黨人 提議， （國 民黨 
) 中 央應下 令進攻 叛軍和 懲辦犯 事軍官 ，但 汪精衞 反對， 
因 爲他認 爲這些 軍人是 在嚴重 挑撥之 下起來 幹的。 結果， 
反而 派唐生 智赴長 沙調查 此事並 恢復和 平。』 （註二 十七） 
共產黨 人對這 一决定 低頭。 他們 向羣衆 散發宣 傳大綱 ，勸 
他們 『 耐心 靜候解 决』。 （ 註二 十八） 共產黨 『安 撫』 湖 
南農 民已撲 了空， 他們 現在唯 有望希 『安 撫』 唐生智 ，他 
們 向羣衆 担保他 是三民 主義的 忠實信 徒而且 一定會 主持公 
道的 。他 們現在 也只能 依戀於 這些空 虛的希 望和虛 僞的諾 
言， 因爲 他們已 往的全 部政策 已使他 們脫離 了軍隊 中的無 
土地 的農民 —— 下層的 士兵。 他們要 跨過軍 官和將 軍們的 
頭， 才 可以向 士兵們 申訴， 而 這一定 就是一 個强有 力的控 
訴院， 可惜， 牠並未 存在過 。 

一九 二七年 二月， 即在蔣 介石舉 行政變 之前， 共產 國際的 
中央機 關報曾 寫道： 『中 國共 產黨及 自覺的 中國工 人在任 
何情境 中都不 要採取 瓦解革 命軍的 策畧， 因 爲奪產 階級的 
的影響 在那個 地方有 某種程 度的强 大。』 （ 註二 十九） 宣 
傳 與組織 工作不 觸及這 『某種 程度』 的 『資 產階級 影響』 
。 結果如 何呢？ 再 囘頭聽 一聽瞿 秋白吧 ： （ 註 三十） 

.『我 們 一點也 不注意 軍隊。 即 使兵士 和工人 有時也 有聯歡 
， 但這也 只是表 面的。 兵 士的具 體要求 幷未提 出過。 他們 
幷沒 有受過 宣傳。 工人， 農民 和士兵 羣衆的 要求幷 沒有連 
蘩 起來。 我 們只注 意和軍 長師長 聯絡， 或政 治部的 粉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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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這些 政治部 把軍師 長的反 革命醜 臉加以 美化。 羣衆厭 
惡軍隊 往往就 是厭惡 兵士。 兵 士羣衆 因此極 易受軍 閥欺騙 
和被人 說動， 以爲工 農和共 產黨人 和軍隊 作對， 專 在後方 
破壤輸 給和滋 事。』 （附 註一） 

等到 『 革 命的』 將軍們 斷定他 們 『 革命』 的 時期已 完結時 
， 『國民 革命』 軍 （史 大林曾 稱之爲 『武 裝的 人民』 ）便 
變爲反 革命的 工具。 共 產黨人 現在只 能抱唐 生智的 佛脚， 
絕望 之餘， 希望他 不致一 脚把他 們踢開 。當 唐生智 於六月 
十四日 從前線 囘來， 取 道赴長 沙時， 共產黨 發出一 張傳單 
，稱 『 湖南政 變是背 叛唐生 智的， 因爲唐 …… 表示 好意於 
被壓迫 農民。 』 （ 註三 十一） 

共產黨 企圖發 動一個 運動， 促成 討伐許 克祥。 他們 召集幾 
次羣衆 大會， 共產 黨各羣 衆圑體 也發出 宣言， 請求 政府採 
( 附 註一） 把這段 話和托 洛次基 五月七 曰提綱 的幾段 
話比較 一下， 幷不 是沒有 敎訓意 義的： 

『政治 領導不 經過兵 士蘇維 埃來包 容軍隊 的羣衆 ，而 
以純粹 外表上 模彷我 們的政 治部和 黨代表 爲满足 ，低 
因爲 沒有一 個獨立 的黨和 兵士蘇 維埃， 這些政 治部和 
黨代 表已變 成了資 產階級 軍閥制 度的空 洞的掩 護物。 

J 

又： 『人 們至 少會想 一想， 蔣介 石的軍 事政變 已使每 
一 個革命 家終於 覺悟： 脫離 軍隊的 工會是 一件事 ，聯 
合 的工兵 蘇維埃 …… 又完全 是另一 件事。 

又： 『假如 我們不 願任從 資產階 級離間 革命羣 衆與軍 
隊， 那末 兵士蘇 維埃必 須配入 （ 工 農蘇維 埃的） 革命 
的鎖練 中。』 —— 托洛次 基著： 中國革 命問題 集英择 
本四十 九頁， 五十 八頁， 七十 八頁。 

托洛 次基與 瞿秋白 的不同 就是： 前者於 一九二 七年五 
月 寫出這 種話， 當時 改正行 動尙有 可能。 瞿秋 白在事 
變 過後一 年多才 『招 供』。 這就 是馬克 斯主義 與經驗 
主義 之間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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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斷然的 行動， 解 放湖南 的農民 。從 湖南逃 出來的 八十人 
駐留中 央黨部 P 『雖然 湖南代 表已在 武漢駐 留了二 十餘曰 
， … …湖南 許多縣 份尙陷 於恐怖 狀態。 國民 黨中央 應該討 
伐許克 祥。』 （註三 十二） 湖 南各圑 體的代 表人數 更多， 
他 們親自 謁見唐 將軍， 懇求發 動討許 行動。 

他 答應他 們道： 『工農 永遠不 受麗制 ，不過 工農運 動的若 
千幼稚 行動應 由中央 糾正， ……』 他高呼 『湖 南革 命民衆 
萬 歲！』 （註三 十三） 但屠殺 湖南農 民的兵 士就是 他管轄 
的部 下呀。 

共產 國際第 八次全 會曾指 定共產 黨一個 任務： 使漢 口政府 
堅 决轉向 羣衆， 牠遂 於六月 十六日 給國民 黨一信 如下： 

『 執行 土地政 策的時 機就在 目前。 這 是國民 黨的藶 史任務 
。 革命的 未來全 視國民 黨是否 在這個 問題上 採取堅 决的步 
驟 而定， …… 中 國共產 黨中央 委員會 提出鎭 壓反革 命的手 
段 如下： 國民政 府應下 令宣佈 長沙的 叛逆委 員會爲 反革命 
並號召 全體兵 士起來 推翻牠 。這 個委員 會應加 解散， 重新 
成立正 當的省 政府。 立 即派討 伐軍鎭 壓此次 叛變。 授權唐 
生 智派軍 打倒反 革命。 越軌的 地方黨 部應加 解散， …… 工 
農 組織及 共產黨 應繼續 存在湖 南省， 不受 侵擾。 國 民政府 
應 下令將 所有武 裝發還 工農自 衞軍。 農 民應武 裝起來 ，保 
證 反動的 叛亂不 致再度 發生。 國民黨 現在應 密切體 察民意 
， 領導他 們一致 反對反 革命。 國民黨 及國民 政府如 果不這 
樣做， 革命 就要陷 於危殆 了。』 （ 註三 十四） 

唐匆匆 赴湘， 並不是 去討伐 而是去 『調 查』 。自 然瞜 ，他 
的 報吿完 全替當 地的軍 事政變 辯護。 

他 於六月 二十六 曰從長 沙打出 電報： 『我已 發現工 農運動 
在他 們的領 袖的錯 誤指導 之下， 已不 受管束 ，且造 成危及 
人民 （ ！ ） 的恐 怖局面 。他們 已公然 反抗中 央政府 保護革 
命軍人 家屬的 命令， 到 處誅求 勒索， 虐待 人民， 甚 至謀害 
人民… …蠻 於此種 事態… …湖 南駐軍 遂起而 自衞… …雖然 
許 克祥的 行動乃 激於正 義感， 但 他已逾 越法紀 的範圍 。他 


應 受記過 薄懲， 但 他應該 仍留軍 職。』 他末 了要求 『改組 
』 省 政府， 並 要求有 權處分 『 少數 • …" 計劃 違抗政 府的… 
…… 黨員』 。 （ 註三 十五） 三天 之後， 政府遵 命答覆 ，委 
唐生智 爲湖南 省政府 主席， 且把省 _ 府一切 重要位 置分配 
給他的 部屬。 （ 註三 十六）  . 

莫斯科 曾 『 贊成 武漢政 府及國 民黨改 變爲工 農民主 專政』 

， 但武 漢的汪 精衞們 却不採 取這條 『不 可避 免的』 道路， 
甘願倒 伏在唐 生智的 懷抱中 。湖 南已 無可挽 囘的落 入反動 
勢力之 手了。 

在 唐生智 電文公 佈於漢 口的同 一日， 共產國 際的中 央機關 
報大 吹法螺 安慰人 家說： 

『 反 對派的 製造恐 怖大家 關於長 沙政變 曾諸多 鼓噪。 他們 
大談 中國革 命的新 失敗。 他們 的叫聲 將無人 相信。 我黨正 
密 切監視 中國的 事變， …… 相信中 國革命 的力量 。長 沙軍 
官的 叛亂， （這次 叛亂遭 逢工農 的堅决 抵抗， （ ？ ） ） 已 
被壓平 了。』 （註三 十七） 

湖南事 變不久 之後： 朱培德 （ 他名義 上代武 漢政府 治理江 
西省） 驅逐一 切共產 黨人， 工農的 領袖， 政 治代表 及黨的 
工 作人員 出境。 共 產黨人 對這次 新的進 攻又是 退却， 他們 
决定不 要求撤 朱將軍 的職， 因 爲他們 『 害怕 迫使朱 將軍離 
開 革命』 ，而 且他們 希望保 持鎭定 ，使他 『守中 立』。 （ 
註三 十八） 

共產 國際的 中央機 關報於 六月二 十三日 尙吿 訴牠的 讀者說 
: 『貧 農羣 衆是革 命的武 漢政府 的可靠 基礎， 武漢 政府可 
以企 待農民 大衆的 堅决擁 護。』 （註三 十九） 實際上 ，羣 
衆早 已企待 『革命 的武漢 政府』 來支持 他們了 。湖 南的礦 
業總 工會主 席杜正 秋道： 『工人 們相信 國民黨 的領導 ， （ 
他們） 以爲中 央是永 遠不准 壓迫工 人的， 他 們之擁 護黨就 
拿這一 點做根 據。』 （ 註 四十） 人家敎 羣衆企 待武漢 。但 
武漢却 不企待 羣衆。 牠反而 伸手破 壌羣衆 運動。 

江 西已不 經一戰 的被搶 去了。 湖 南則沉 淪於恐 怖中。 羣衆 


運動在 一個愈 來愈狹 小的圈 子裡， 甚至在 武漢， 都 陷於聽 
天 由命的 境地。 六月十 三日， 一位農 會辦事 人的一 個憂鬱 
的報 吿說： 『在 荆門， 宜昌等 縣裡， 屠 殺尙在 繼續。 甚至 
離漢 陽不過 十里， 土豪們 竟包圍 和殺戮 農民。 往常 有五十 
四 縣是有 農民協 會的， 但上星 期只有 二十三 縣了。 據我們 
的 估計， 前天這 二十三 縣中農 民尙操 有自己 組織者 僅有四 
縣， 今天一 縣也沒 有了。 』 （ 註四 十一） 

托洛次 基已警 吿過： 羣衆如 不獨立 組織蘇 維埃， 共 產黨如 
不 脫離國 民黨的 桎梏， 農民 叛亂將 『 歸於泡 影』。 （ 註四 
十二） 很少 預言是 比此更 迅速或 更悲慘 地證實 過的。 
米夫也 是在武 漢代表 共產國 際的， 他 用如下 的話總 括中國 
共產黨 人在這 些危急 日子裡 所取的 態度： 『我 們不 能憑我 
們自 己的力 量來反 對反動 勢力。 如果這 樣幹， 我們 就會毁 
壌 國民政 府的權 威幷使 我們自 己與他 對抗。 我們必 須擁護 
國民 政府； 我們 必須要 等牠來 行動。 我們必 須把牠 推上這 
條路。 但 我們自 己千萬 不要採 取任何 手段來 對付反 動勢力 
』 。 （ 註四 十三） 米夫 是在一 年之後 寫的。 他拿 『 可恥， 
胆小， 出賣』 來辱 罵這種 態度。 但是 他不也 一樣可 以引證 
史大 林和第 八次全 會的文 件麽？ 蘇維埃 （ 獨 立行動 的唯一 
道路） 被禁 止了， 不也就 是因爲 他們會 『 毁 壤國民 政府』 
—— 史 大林底 『 唯一 政權』 —— 『 的 權威』 麽？ 而 且蘇維 
埃之被 禁止不 也就是 因爲成 立蘇維 埃等於 『使 我們』 與武 
漢政府 『對 抗』 —— 又 借史大 林的話 來說， 因爲 牠們是 『 
一個 反對革 命的國 民黨的 口號』 麽？ 

這 種政策 已直截 了當的 造成破 產了。 羣衆 運動正 『 歸於泡 
影』。 工農 雖死於 國民黨 劊子手 的大刀 和來福 鎗之下 ，共 
產黨尙 正在設 法維持 『考向 羣衆的 堅决方 針』， 這 一方針 『 
主要 是藉國 民黨的 幫助來 造成』 ，其 目的在 『把羣 衆帶入 
國民 黨中』 。但 武漢的 領袖們 却表示 輕蔑。 汪精衞 在軍事 
委員 會某次 會議裡 宣稱： 『共 產黨人 向我們 提議和 羣衆走 
在 一起。 但羣衆 在什麽 地方？ 上海工 人或廣 東和湖 南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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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茭 人转樊 的刀重 ffi 忭歴 观万？ 幷沒 有這種 力量。 你們瞧 
吧， 蔣 介石沒 有羣衆 也站得 很穩。 和 羣衆走 在一起 就等於 
和軍 隊作對 。不， 我們最 好還是 不和羣 衆走在 一起， 而和 
軍隊携 手。』 （註四 十四） 

但汪精 衞雖然 不和羣 衆走在 一起， 此 事幷不 妨碍共 產國際 
和共產 黨設法 和汪精 衞走在 一道。 蘇 維埃的 口號已 於一九 
二七 年春被 宣布爲 過早， 因爲 『和國 民黨左 派合作 可能性 
尙未 完全消 竭。』 （ 註四 十五） 人們 把這些 『 可 能性』 一 
個 又一個 探尋， 先是蔣 介石， 現在又 尋到汪 精衞。 但現在 
仍不 是停止 『乞 憐於 領袖』 的 時候， 因爲 『可 能性』 尙未 
完全 消竭。 還有 : — 馮 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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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玉祥， 這位 肥碩和 草莽的 漢子， 是一 軍閥， 他全 憑多次 
狡 猾和切 合時機 的叛賣 了他的 上峯和 盟友， 才獲取 了西北 
的地盤 。他 初時是 在外國 傳敎師 的懷抱 裡敎養 大的， 所以他 
第一 次是以 『 基督 將軍』 的名義 出現於 世界報 端的， 他以 
鄕愿 底坦直 的平凡 德性敎 訓他的 高唱讃 美歌的 士兵。 一九 
二四年 他發現 莫斯科 很慷慨 地拿東 西補助 他人。 這 些東西 
是敬虔 精神裡 面所沒 有的。 他便 脫掉他 的基督 外皮， 加入 
史 大林和 布哈林 專門在 中土培 植的特 種階級 ，即 『布 爾什 
維克 化的』 軍閥。 事實 證明， 聖盃到 底比不 上俄國 軍火， 
俄國 金錢， 俄國 顧問。 馮 玉祥很 快改變 思想， 認爲 手頭有 
俄國鎗 枝値得 上一打 來世的 光輪。 當 一九二 五年末 的倒戈 
使他的 『國 民軍』 斷絕 了一切 軍需給 養的來 源時， 他尤其 
如此 打算。 

他在一 九二六 年動程 赴俄。 紐 約工人 曰報的 訪電鄭 重地說 
: 『馮玉 祥正來 莫斯科 ，打算 在工廠 裡以一 個普通 工人的 
資格 做工， 以便在 工人環 境中， 獲得 蘇維埃 共和國 經濟和 
政 治生活 各方面 的上乘 敎育和 經驗。 他 正走入 這種自 己甘 
願 的流寓 生活， 爲的是 最澈底 的準備 自己， 俾實現 國民黨 
的主 義。』 （註 一） 不錯， 馮 玉祥想 利用蘇 聯兵工 廠的出 
品， r 最澈底 的準備 自己』 ，而 且他 一抵達 蘇維埃 首都他 
便 發現， 取得這 些財寶 的開門 呪是比 之上帝 祈禱文 還要簡 
單的 公式。 他本 人和他 的心腹 于右任 的照像 攝在俄 國受崇 


拜 的同志 中央。 他預言 『 中國 民族未 來將有 新的戰 爭和新 
的 勝利』 。他久 已叫人 『特別 注意爆 發於全 中國的 工農運 
動』 且久 已宣佈 他相信 『在 未來， 無 產階級 將在中 國最後 
得到勝 利。』 一九 二六年 八月十 九日， 馮玉 祥和眞 理報談 
話， 立誓要 他的軍 隊 『 爲民族 解放』 及 『 完 成國民 革命』 
而戰。 （註 二） 

馮 玉祥雖 然把他 的軍隊 改稱爲 『國 民軍』 ，但 多年 來他的 
朋友 勸他和 國民黨 合作， 這個狡 猾的傢 伙就避 而不談 ， 『 
但 是當他 訪問莫 斯科的 時候』 ，一位 日本記 者驚奇 不置道 
， 『這位 基督將 軍却於 大家不 知不覺 間居然 成了一 個列寧 
的信 徒。』 （註 三） 這 是非常 舒服， 愉快， —— 和 有利可 
圖的 事情。 史大林 獲得馮 玉祥， 心花 怒放， 他遂供 給馮玉 
祥以 軍火和 欵項， 並 護送他 囘到他 的軍隊 中去， 這 枝軍隊 
已動 程作長 途跋涉 ，從南 口經山 西省， 南下河 南邊境 。馮玉 
祥於一 九二六 年九月 十七日 在軍中 宣佈： 『我 是一 個工人 
子 弟』， 幷 聲明他 的軍隊 今後的 目的是 『唤 起民衆 …… 肅 
淸賣國 軍閥， 打倒帝 國主義 及取得 中國的 自由獨 立。』 （ 
註四） 馮玉 祥現在 在史大 林底可 靠同盟 者的隊 伍中， 是一 
個 羽毛豐 满的生 力軍， 他 大胆地 沿着胡 漢民， 蔣介石 ，李 
濟琛， 唐生智 和注精 衞已走 過的道 路走。 馮 玉祥得 到他底 
大西 北地盤 的崇山 嶺峻的 拱蔽， 獲得 了大量 俄國鎗 枝和軍 
需品， 雄據 潼關， 虎 視河南 平原， 恭 聽他的 俄國顧 問的高 
見， 靜候 『那一 天』。 

這 個日子 不久就 來到。 當 他靜候 之際， 北伐 軍直下 長江。 
蔣介石 （ 他早 就曉得 打開俄 國兵工 廠的大 門多麽 容易） 進 
抵 上海， 並且 就在那 裡打破 史大林 對他的 信仰， 可 不是打 
破 他對史 大林的 信仰。 唐生智 和汪精 衞現在 也在準 備决裂 
， 不 過這一 點在莫 斯科尙 未正式 承認， 因爲 必須的 代罪羔 
羊尙 未選出 —— 而 且還有 一個馮 玉祥。 他一 定會從 他的西 
北 營壘裡 走出來 ，挽救 『革 命的國 民黨』 ！ 他是一 個結實 
的人， 他 比之莫 斯科從 前所依 憑的軟 骨頭更 挺直更 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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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 剛剛還 通電重 新表明 他對武 漢的不 死的忠 心麽？ （ 
註五） 雖然 已有訪 電到莫 斯科， 指出 馮玉祥 和蔣介 石的密 
使 接頭， 幷指 出馮玉 祥迫使 武漢和 蔣介石 談判， 但 俄國報 
紙却不 採登， 而且在 別的地 方還遭 到極力 否認。 

共產國 際中央 機關報 宣稱： 『近 來帝 國主義 者又散 佈謠言 
稱， 蔣介 石將與 武漢和 解或稱 他將和 馮玉祥 合作。 這是騙 
人 的話。 這些領 袖沒有 一個和 蔣介石 有任何 關係。 馮玉祥 
和他 的軍隊 也沒有 信任這 個叛徒 …… 』 （註 六) 馮玉 祥是莫 
斯 科的最 後一張 勝牌。 指出他 將要同 流合汚 是最有 害的托 
洛次 基主義 邪說， 因 爲托洛 次基不 是屢次 警吿： 相 信馮玉 
祥就等 於有意 重演過 去和蔣 介石合 作的試 驗嗎？ （註 七） 
武漢 也差不 多非常 可憐的 期望馮 玉祥。 我們 記得武 漢已决 
定北討 奉軍， 不 征伐蔣 介石， 因爲他 們希望 一個軍 事勝利 
和 佔領北 京就可 以令蔣 就範。 這個計 劃的成 功一定 要依賴 
於帶着 生力軍 坐鎭潼 關的馮 玉祥。 五 月初， 黨軍的 精銳部 
隊已因 此沿鐵 路開入 河南。 黨軍以 『鐵 軍』 爲 前鋒， 連續 
打 了幾塲 血仗， 向北 推進， 這 些血戰 以是月 末在駐 馬店北 
面 的一瘍 决戰， 達到 頂點。 在漢口 後方， 工 人們在 兵工廠 
裡 每天做 十三， 十 五至十 七小時 的工。 他們 的頭上 飄着旗 
幟： 『你 們是 革命的 後衞。 …… 你們如 不犧牲 一切， 就不 
能有 軍隊， 不能有 革命， 不能 有鬥爭 來把中 國從牠 的壓迫 
者 手中解 放出來 …… 我 們的革 命士兵 幷不是 八小時 輪班作 
戰的。 你們 也想只 做八小 時的工 嗎？』 （註 八） 在前方 
， 兵士們 也以爲 他們的 作戰是 『把中 國從壓 迫者手 中解放 
出 來』。 他們以 無以類 比的英 勇撃潰 張學良 （張 作霖的 
年靑 兒子） 統率 的一枝 供養和 武備都 較優的 北軍。 奉軍被 
逐 退了， 但戰勝 者却賠 掉了他 們的最 精良的 步隊。 他們死 
傷 了一萬 四千人 。（註 九） 這 些人的 作戰是 中國從 前所罕 
有的， 因爲他 們受一 種希望 激勵， 満 以爲他 們之作 戰和犧 
牲是 在幫助 完結他 們本國 人民底 可恨的 貧窮和 屈辱。 他們 
的犧牲 却成了 徒然， 他 們之被 送去作 戰幷不 是爲着 這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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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是 去満足 唐生智 的拿破 崙的野 心和武 漢領袖 想廹使 
蔣介石 就範的 希望。 這 些希望 也落了 空了。 武漢已 下了賭 
注 —— 牠 的精銳 部隊。 但獲得 臝錢的 却是馮 玉祥。 

在 戰爭的 期間， 馮玉祥 已小心 地置身 事外。 他現在 調軍從 
潼關沿 隴海路 而下。 他 不喪一 卒佔領 洛陽， 六月一 日便安 
坐 在開封 的新軍 部裡。 奉軍的 後撤與 漢口軍 隊的過 重傷亡 
使他 成爲華 中的仲 裁者。 進 攻北京 完全依 賴他。 彷 彿爲了 
標 明這一 事實， 他非 常公平 的通電 給髯漢 雙方宣 吿他的 『 
勝利』 。他 邀集 武漢領 袖於六 月十二 日會商 於鄭州 。他們 
全 體在這 個地方 卜知 他們的 命運。 

馮 一直等 候武漢 方面的 人已抵 達鄭州 才下車 來迎接 他們。 
史特 朗女士 注視馮 玉祥以 『一種 外表的 坦直』 態度 從貨車 
中 走出來 ，他之 乘貨車 就是因 爲他的 『弟兄 也乘貨 車』。 
她說， 她 『很 久以 後』 聽說馮 玉祥原 來是乘 這同一 列車的 
最舒適 的專車 來的， 他 在鄭州 的前一 站才換 乘這輛 貨車。 

( 註十） 鼓吹和 階級敵 人及可 疑底盟 友聯盟 的人可 以想一 
想這 件事： 僅 僅一年 之前， 馮 玉祥也 曾乘着 一輛飾 以中國 
無產階 級之名 的政治 貨車， 行抵莫 斯科。 現在， 『很 久之 
後』， 他們大 槪知道 他過去 只是暫 時的離 開他自 己的 ，更 
舒適的 專車， 上面 標着： 『 中 國資產 階級包 用』。 

當馮玉 祥會集 武漢的 一羣領 袖時， 他 發現他 自己只 在一件 
事 上是同 意的： 工農和 共產黨 人應加 壓服。 我們這 位女報 
吿者悲 痛地補 充說： 『甚 至武 漢政府 也已决 定這件 事。』 

( 註 十一） 除 了這件 事外， 馮用不 着和武 漢再有 什麽來 
往。 他願 意得到 强大的 盟友， 因爲他 可以從 他們揩 得一點 
利益， 他 用不着 弱者， 因爲他 從他們 那裡再 也得不 到什麽 
東西。 當 宴會的 虛文已 完結， 武漢也 已授予 馮玉祥 及其重 
要私 狗各種 權位， 藉以尊 重他對 河南的 軍事支 配權之 後 （ 
武 漢已自 動把牠 的所有 政治工 作人員 撤離河 南）， （註十 
二） 馮遂匁 匁結束 會議， 把他的 『 同 盟者』 遣 送囘漢 。民 
衆論壇 満懷希 望的報 吿道： 『馮 玉祥 統率的 所有軍 隊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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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服 從武漢 中央及 國民政 府的决 議和命 节。』 （註 十三） 

一 個星期 之後， 馮玉祥 偕同兩 個武漢 的大領 袖 （ 註 十四） 
顧盂 餘和徐 謙乘車 赴隴海 路東端 的末站 （ 徐州） 與 蔣介石 
會面， 幷和 他立即 談判。 六月廿 二日， 馮在 徐州車 站吿訴 
那些心 急的記 者說： 『他 忠實願 望和國 民革命 軍合作 ，消 
滅軍閥 制度和 共產主 義。』 （ 註 十五） 而且 交給他 們一份 
電報 底稿， 這電 報他已 經打給 武漢政 府諸領 袖了。 

這個電 報說： 『前 在鄭 州與諸 兄分途 晤談， 總 合意見 ，以 
近 日武漢 情形， 店 員脅廹 店主， 職 工脅廹 廠主， 佃 戶脅坞 
地主， 甚至 利用打 倒土豪 劣紳之 標語， 壓廹 出征軍 人之家 
庭， 前方苦 戰奮鬥 之將士 不足以 保護其 在鄕之 父兄， 彼等 
陽冒 國民革 命之名 ，陰佈 全國恐 怖之毒 ，他如 別有用 心之不 
良 份子， 攙 入地方 黨部， 擅行 威權， 殺人 越貨， 高 級黨部 
屢加 制止， 竟 敢充耳 不聞， 以至社 會根本 動搖， 四 民無一 
安寧。 補救 之方， 鮑顧 問已經 辭職， 亟宜設 法使鮑 歸國， 
在武 漢之國 民政府 委員， 除願 出洋暫 資休息 者外。 餘均可 
合 而爲一 等語， 玉 祥迭粉 之下， 以爲必 須如此 一致， 如此 
主張 ，方 足以紆 黨國前 途之禍 …… 現在 （冓 漢） 雙 方處境 
之苦， 業 已完全 了解。 値此風 雨飄搖 之際， 千鈞一 髮之秋 
， 旣 異地而 同心， 應 通力而 合作， 敢 請汪譚 孫宋何 諸同志 
，速 决大計 ，早 日實行 …… 』 （註 十六） 

馮 玉祥已 同流合 汚了。 

俄 國的主 要軍事 顧問和 北伐的 眞正組 織者加 倫將軍 （附註 
一） 在離鄭 州的歸 途中， 從車 中指點 若干橫 在樹下 和溝壑 
內的幾 乎辨認 不淸的 影子。 這 些影子 『就是 廣東人 的屍體 
， 他們 就在衝 過這道 關隘和 鐵路時 死的。 就 是爲此 一戰， 
他們 捐軀了 …… 這些 懷着某 種希望 （這 種希 望他們 大多數 
才剛剛 開始了 解哩） 而衝 鋒陷陣 的湘粤 健兒。 也僅 僅因爲 
有 此一戰 —— … ••他 們 的苟活 的同盟 者才可 以建立 一個軍 
( 附 註一） 這是 華西利 • 布魯齊 在中國 使用的 名字。 

他 後來當 了蘇聯 遠東紅 軍司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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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獨裁， 以共同 鐄壓工 農爲基 礎。』 （ 註 十七） 

現在， 儘 可能和 這個軍 事獨裁 妥協就 是武漢 領袖們 的唯一 
目的。 他們在 鄭州已 懂得， 能 否和馮 玉祥更 進一步 合作全 
視乎 他們能 否擺脫 共產黨 人及消 滅羣衆 運動。 馮蔣 的徐州 
會議 及馮玉 祥的哀 的美頓 電報使 他們趕 忙幹。 

汪精衞 『 立 即幹， 準備馬 上驅逐 共產黨 人。』 （ 註 十八） 
唐生 智匆匆 赴湘， 我 們已知 道他到 湘後即 『證 明共 產黨反 
對國民 黨的陰 謀確實 存在』 ，幷 建議 『立即 將共產 黨人逐 
出國民 黨』。 （註 十九） 國民 黨領袖 在報上 和公開 演講台 
上 展開一 個反共 運動， 立 意準備 分裂。 

最滑 稽的就 是羣衆 運動的 興起， 牠之 脫離武 漢政府 而獨立 
行動的 傾向， 牠之公 然違抗 武漢的 禁令， 通 通歸咎 於共產 
黨。 很久 以前， 共產國 際就罵 共產黨 領袖玩 忽牠的 訓令， 
不去指 引和發 展這種 羣衆運 動的獨 立性。 但 我們指 出一件 
事是 很重要 和很有 敎訓意 義的： 當時 汪精衞 十分贊 成的引 
證史大 林的話 和共產 國際的 决議， 作爲攻 擊湖南 『過 激份 
子』 下餍工 農及個 別共產 黨人的 論據。 

六 月二十 六日， 汪 在武昌 的湖北 黨代表 大會上 的演講 ，曾 
引 證共產 國際執 行委員 第七次 全會的 决議。 汪說： 『這個 
决議 案明明 說中國 革命應 依靠工 農和小 資本家 的聯合 。由 
此 可知， 中國共 產黨員 本身也 不贊成 例如最 近在湖 南省發 
生的輕 舉妄動 的。』 （註 二十） 

換 言之， 照汪 的見解 看來， 凡是 『 不 贊成』 農民 『 過火』 
的 共產黨 領袖是 遵守而 不是違 反共產 國際的 决議！ 汪想指 
出關 於社會 革命的 問題， 中 國與俄 國如何 『不 同』， 於是 
引 證史大 林在一 九二七 年中國 與一九 O 五年 及一九 一七年 
俄 國間之 『可 敬服的 比較』 ，（註 二 十一) 史 大林之 作出這 
個 比較爲 的是反 駁和嘲 笑托洛 次基的 見解， 因爲托 氏認爲 
要 用蘇維 埃來使 中國的 土地運 動澈底 做出牠 的結論 。（附 
註一） 汪精衞 在大發 言論， 攻 撃羣衆 運動的 無名領 袖時， 
發 覺他與 史大林 的見解 一致， 這無名 領袖的 意見， 據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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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的 引證， 是 非常古 怪的， 彷 彿是從 托洛次 基的演 辭裡摘 
引 出來的 一樣。 

汪精衞 寫道： 『我 常常聽 到那些 幹羣衆 運動的 人說： 『不 
要相信 國民黨 和國民 政府的 力量， 要相信 你們自 己。』 … 
… 結果， 民衆 都不肯 接受政 府或黨 （ 國 民黨） 的命令 ，也 
不 肯服從 牠們的 指示。 這 不僅使 民衆和 黨發生 隔膜， 而且 
使 民衆陷 於脫離 黨的指 導而和 反革命 份子獨 立作戰 的危險 
地 位…… 結果， 羣 衆已受 反革命 包圍， 黨已 無法拯 救他們 
。 』 （註二 十二） 

羣衆 和反革 命份子 『獨 立作 戰』， 在 這些反 革命份 子中， 
他們首 先計及 的就是 地主。 國 民黨不 能拯救 農民， 因爲牠 
首 先最關 懷的還 是拯救 地主。 農民 之遭逢 失敗， 幷 非因爲 
他們 抹殺國 民黨的 領導， 而是 因爲共 產國際 和共產 黨的領 
導 抹煞他 們而保 持與國 民黨的 聯合。 

( 附 註一） 在 五中全 會裡， 史大 林問道 •• 『 我們能 夠說， 
俄 國一九 一七年 三月至 六月的 局勢和 中國目 前的局 勢相同 
麽？ 不 ，不能 ，這 種說法 是說不 通的， 不僅因 爲俄國 當時是 
處於無 產階級 革命的 前夜， 而 中國現 在是碰 到資產 階級民 
主 革命， 而且還 因爲俄 國的臨 時政府 當時是 一個反 革命的 
政府， 而 目前的 漢口政 府則照 資產階 級民主 主義的 意義看 
來， 是 一個革 命政府 …… 工人蘇 維埃的 藶史吿 訴我們 ，這 
種 蘇維埃 只有在 資產階 級民主 革命直 接過渡 到無產 階級革 
命的 有利的 情形中 ，才 能存在 和發展 。一九 o 五年列 寧格勒 
和莫 斯科的 工人蘇 維埃不 正是因 這個理 由而歸 於失敗 ，正 
如 一九一 八年德 國的工 人蘇維 埃因爲 情形不 利而失 敗一樣 
麽？ 假使 當時在 俄國有 一個和 中國目 前的國 民黨左 派一樣 
廣大的 組織， 一九 o 五 年在俄 國就會 可能沒 有蘇維 埃…… 
因此， 中 國的國 民黨左 派在目 前中國 資產階 級的民 主革命 
中 所盡的 作用， 大約和 蘇維埃 在一九 o 五年 所盡的 作用相 

同。』 - 九 二七年 六月三 十日， 共產國 際報， 史大林 

著： 『中國 革命與 共產國 際的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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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精衞繼 續往下 寫道： 『不 錯， 耕者有 其田這 個原則 ，三 
民 主義的 第三部 有明文 規定， …… 但 我必須 指出這 一點： 
當我們 的總理 起草民 生主義 及說起 「耕 者有 其田」 時 ，他 
同 時…… 淸楚的 說過， 土地問 題應經 過政府 和法律 的手續 
來 解决， 他從來 沒有說 這個問 題可以 由沒收 地主的 土地分 
配 給農民 的辦法 來解决 的。』 

汪說， 孫中 山希望 問題之 『解 决應使 農民蒙 其利而 地主不 
蒙 其害』 。他 又說 ，孫 氏認爲 中國絕 不會有 什麽階 級鬥爭 
， 國 民黨是 『民衆 中許多 階級的 黨』， 牠的 職責就 是避免 
這種階 級鬥爭 —— 『否 則各階 級就不 能聯合 起來』 。（註 
二 十三） 

在他自 己方面 說來， 汪 是對的 。如果 你們想 得到史 大林所 
謂 『革 命的 議會』 ，或 布哈林 的所謂 『黨與 蘇維埃 之中間 
物』， 或馬 丁諾夫 更簡單 的稱爲 『 四 個階級 聯盟』 的東西 
， 你們就 必須使 合作的 各階級 不互相 火拚。 否則聯 合確實 
是不可 能的。 史大林 一 一 布哈林 在口頭 上要階 級鬥爭 ，在 
行動上 則設法 避免牠 。在 這一 點上， 他 們和工 農破裂 ，因 
爲工農 不相信 說話， 他 們具有 被壓廹 者的一 切眞實 本能來 
實 行幹。 農民認 爲和地 主的唯 一共同 之點就 是農民 耕種， 
地 主從中 取利的 土地。 他爲了 生存已 不得不 把地主 逐離這 
塊土地 ，據爲 己有。 這 就是土 地革命 的簡單 內容。 你們不 
是擁護 農民， 就 是擁護 地主。 汪精衞 和他的 明友現 在廹得 
把他 們所有 關於土 地和農 民的大 話通通 收囘， 而毫 不含糊 
的 擁護那 些已在 摧殘土 地叛亂 的人。 

史大 林曾廹 令中國 共產黨 人在完 成一件 任務： 鞏固 羣衆與 
武漢政 府（ 『唯 一的政 權』， 『革 命的組 織中心 』） 中間 
的 連繋。 但在 中國， 羣 衆仍然 愈來愈 尖銳的 和這個 政府衝 
突 起來， 因爲， 雖然 史大林 想 法相反 ，這 個政府 却不擁 
護， 倒還反 抗羣衆 爲本身 利益的 奮鬥。 羣衆 組織儘 可能趕 
快走自 己 的路。 派赴江 西調查 該省狀 况的國 民黨特 派員報 
吿道： 『 政府 與羣衆 間的鴻 溝現在 很大。 政 府甚至 不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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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或監督 公衆圑 體的活 動…… 我們常 常見到 各縣蔑 視省黨 
部的 指示， 農 會和工 會反對 省黨部 的决議 …… 各黨 支部擅 
自逮捕 和懲罰 民衆。 公 衆圑體 也一樣 幹法。 因此到 處有多 
重政府 的現象 —— 其危險 不下於 無政府 • …" 農工運 動領袖 
的最 大缺點 就在他 們誤解 r 擁 護農民 利益」 的政 策。』 （ 
註二 十四） 

工農領 袖誤解 『 擁護農 工利益 』 的 口號。 他 們以爲 牠眞的 
就是 表示擁 護工農 利益。 他們 努力這 樣幹， 他們就 不得不 
產生 『 多重政 府』。 工 農的地 方組織 孤立和 散處在 各城鄕 
中， 牠們在 每一點 上都和 國民黨 的縣省 黨部及 武漢的 『組 
織中心 』 衝突 。這些 『 多重 政府』 彼 此間完 全缺乏 連絡。 
牠們無 法採取 統一的 政策。 各鄕， 各縣， 各 省組織 工農兵 
代 表會是 克服羣 衆運動 這種混 亂瓦解 的唯一 手段。 但這些 
代表會 就是蘇 維埃。 托 洛次基 極力主 張這一 辦法， 但史大 
林却反 對牠， 他 的理由 就是： 這等於 『反對 革命的 國民黨 
』 ，反對 『唯 一的 政權』 。武 漢的國 民黨左 派領袖 也恰好 
拿 這同一 理由， 恰好用 同樣的 話來反 對牠。 

孫 科寫一 篇題爲 『革 命與 民衆』 的 文章， 他 埋怨民 衆漠視 
武 漢禁止 羣衆團 體侵奪 政權的 禁令。 他寫道 ： 『 自 從該項 
訓令 頒布， 爲 期已兩 個月。 但 各公衆 團體尙 公然藐 視政府 
的 决定， 繼續採 取自由 行動， 希 圖破壤 政府的 權力』 。他 
埋怨， 農 民沒收 土地， 工人 收奪工 廠和 店舖。 『我 們不得 
不 請大家 注意， 如 果羣衆 不服從 國民黨 的領導 和指示 ，不 
準備執 行黨的 政策， 他們實 際上就 是違背 國民革 命運動 （ 
即： 『革命 的國民 黨』） 的利益 。換句 話說， 他們 實際上 
就是幹 反革命 勾當。 

『如果 民衆可 以不顧 政府， 自由 逮捕， 罰欵， 沒收 個人的 
財產 和執行 處决， 那末 我們一 定認爲 政府的 政權完 全被篡 
奪了。 沒有 威望也 沒有權 力了。 另一 方面， 假如民 衆認爲 
他們的 行動是 正當的 ，那末 ，他 們已公 然拒絕 把國民 政府視 
爲革 命蓮動 的唯一 統治機 關及國 民革命 的政府 。他 們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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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爲國 民政府 不能行 使牠的 權力， 因此， 他 們必須 形成獨 
立的行 政機關 …… 他們 的行動 公然反 對革命 政府， 這可以 
視爲 反革命 的性質 …… 他們不 肯承認 中國所 有民衆 運動應 
受 國民黨 指導， 幷應統 一在牠 之下。 他們相 信共產 黨應參 
加領 導羣衆 運動。 他們 尙未相 信國民 政府是 革命運 動的唯 
一代表 機關。 （註二 十五） 

一九 二七年 七月， 孫科 在漢口 是否已 讀到史 大林遠 在數星 
期 之前在 莫斯科 發表的 大綱和 演辭， 殊屬 疑問。 但 他幷未 
看過或 聽過托 洛次基 的言論 却是確 實的。 他 在此地 恐怕直 
接剽竊 了史大 林的話 。拿 『 托洛 次基』 或 『 反 對派』 來代 
替 r 羣衆』 ，孫 科的大 文可以 混充八 次全會 史大林 —— 布 
哈林多 數人的 文件。 中國 工農和 托洛次 基排斥 史大林 —— 
孫科的 名言： 武漢 政府是 『 唯 一政權 』 ，是 『 革命 運動的 
唯 一統治 機關』 。羣衆 相信武 漢不能 『行使 牠的權 力』， 
且要 求產生 『 獨立的 行政機 關』， 這 與莫斯 科的托 洛次基 
的見 解不謀 而合， 他也警 吿過： 武漢 的權力 『盪然 無存或 
幾乎 盪然無 存』， 並且 他也要 求產生 蘇維埃 ，即， 工農兵 
的獨立 會議。 爲了這 一勲， 史大林 斥托洛 次基爲 『 反革命 
』 ， 也 爲了這 一點， 他 的同志 孫科更 公開， 更直接 的用同 
樣的罪 名來攻 擊羣衆 。這些 因緣都 不是偶 然的。 

一九 二六年 三月在 廣州， 以及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在上 海打擊 
羣 衆運動 之前， 蔣 介石也 曾築起 隄防來 對付共 產黨人 ，駡 
他 捫應替 羣衆的 『過 火』 負責， 又罵他 們陰謀 反對資 產階級 
在 國民黨 內部的 支配權 。國民 黨左派 的領袖 現在採 取同樣 
的 策畧。 現在的 指責和 當時在 廣州或 上海的 指責如 出一轍 
。 但在漢 口或莫 斯科的 共產黨 領導， 心目中 連想也 沒有想 
起 發動一 個羣衆 的獨立 攻勢來 反對國 民黨小 資產階 級領袖 
的怠工 和叛賣 。六 月廿 九日， 正當武 漢領袖 已公開 站到軍 
閥方 面來反 對土地 革命的 時候， 共產 國際的 中央機 關報刊 
登一篇 綱領式 的文章 ，牠 首先 問道： 『誰來 實現土 地革命 
呢？』 隨 後就答 覆道： 『從牠 的過去 藶史， 牠的社 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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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牠 底發展 的前途 看來， 國 民黨能 夠而且 一定要 轉變而 
爲 一個民 主專政 的機關 …… 國 民黨是 一種黨 和國家 議會的 
中間物 . 』 

這位 共產國 際的代 言人往 下說： 『到 了革命 將近完 成牠的 
資 產階級 的民主 任務的 時機， 到了能 夠或者 （ ？ ） 必須分 
裂國 民黨的 時機， 蘇維 埃才是 必須的 。這個 時機是 不能精 
確 預見的 。但， 這一 點是明 白的： 牠尙未 臨近， 足 以令我 
們必須 立即在 羣衆中 提出蘇 維埃的 口號。 共 產國際 與中國 
共產黨 現在替 國民黨 及武漢 政府的 命運， 換 言之， 替中國 
革命 的命運 負責。 因此， 他們 不能提 出不精 確的口 號和公 
式0  、 

『反 對派 的極左 路線的 無聊， 其最好 例證就 在兵士 代表會 
的 口號， 這 就是兩 重政權 的形式 之一。 布爾 什維克 提出這 
些 口號， 志在瓦 解沙皇 和克侖 斯基的 軍隊。 現在向 那枝替 
武 漢政府 作戰的 軍隊提 出牠， 就是自 覺地謀 瓦解這 枝軍隊 
…… 提出 士兵代 表蘇維 埃的口 號就是 自覺地 在共產 黨及其 
同盟者 的最不 利的環 境中， 加速 他們與 將軍們 的衝突 。這 
個口號 等於挑 起一個 衝突， 這 個衝突 是能夠 眞正招 致革命 
的永 遠失敗 的。』 （註 二十 六） 

在 漢口， 這同樣 的精神 也必然 支配着 中國共 產黨的 領袖， 
他們現 在死抱 着兩個 可憐的 希望， 第 一個希 望就是 以爲再 
行 退却， 再作 讓步， 他們尙 可保持 『聯 合戰 線』， 第二， 
他 們以爲 利用這 個或那 個軍閥 野心， 他們尙 能使武 漢囘心 
轉意， 討伐蔣 介石。 據共 產黨某 中央委 員說， 他 們提出 『 
東征』 南京 的口號 ，想 『騙 「革 命的將 軍們」 先去 打蔣， 
再來打 共產黨 人。』 （ 註二 十七） 他們 於是開 大會， 發宣 
言， 向他們 認爲比 較 『 可 靠的』 將軍 請求。 張 發奎是 『鐵 
軍』 軍長， 他是 反蔣最 烈的， 有一個 時候， 共產黨 的希望 
集 中在他 身上。 魯易 謁見汪 精衞， 且 根據史 大林那 封電報 
的 精神， 設法勸 他允准 共產黨 的隊伍 在張發 奎統率 之下加 
以 擄充。 魯易 發現汪 對他的 建議， 表示 冷淡， （ 註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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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玉祥 剛在鄭 州要求 撲滅一 切工會 領袖， 但 同一日 ，上 
海總: ii 會打 電報向 馮玉祥 呼籲： 『你 是國民 黨三民 主義的 
忠實 信徒及 ……總 理政策 ……之 眞正擁 護者， 我們 希望你 
來領導 …… 革命軍 討伐蒋 介石。 』 （ 註二 十九） 討 蔣運動 
的全部 鼓動總 是和兩 黨繼續 『合 作』 的最狂 熱要求 連在一 
起， （註 三十） 因爲大 家都已 經知道 ，淸共 已廹在 眼前。 
汪 精衞和 張發奎 曾贊成 討蔣， 但只是 因爲他 們本身 的政洽 
命運 需要消 滅他。 張不 久眞正 調遣他 的若千 部隊， 向南京 
進發， 但 這次戰 役旋即 消滅。 何鍵 及其他 將領冷 笑道： 『 
我們不 替共產 黨人討 蔣。』 （ 註三 十一） 

共 產黨中 央驚惶 失措， 决 定發一 宣言， 說 明如果 國民黨 r 
眞正』 願意 執行孫 中山的 政策， 驰必須 討伐蔣 介石， 而且 
必 須和共 產黨人 聯合。 但是當 政治局 各委員 召集會 議時， 
每 一個出 席委員 提出一 個不同 草案， 關於該 項宣言 得不到 
一致 的意見 。末了 ，到了 六月二 十日， 中央 擴大會 議通過 
一個 宣言， 內 中包含 十一黠 一 這是最 後的絕 望企圖 ，想 
使 『 革 命的國 民黨』 相信共 產黨人 準備繼 續效忠 於 『 民族 
統一 戰線』 。這 十一 點中， 以 如下幾 點爲最 重要： 

『四 、中 國國民 黨旣然 是反帝 國主義 之工農 及小資 產階級 
聯盟 的黨， 當然 處於國 民革命 之領導 地位。 

『五 、國 民黨的 c  p 份子， 雖然參 加政府 （ 中央及 地方） 
工作 ，而 只是 以國民 黨黨員 資格， 幷非以 c  P. 份子 黨員資 
格參 加…… （ 現在參 加政府 工作之 c  P 份子， 爲圖 減少政 
局之 糾紛， 可以請 假）。 

『六、 工 農等民 衆團體 均應接 受國民 黨黨部 之指導 與監督 
。工農 等民衆 運動之 要求， 應 依照國 民黨大 會與中 央會議 
之 議决案 及政府 公佈之 法令。 但國民 黨員亦 應依據 黨的决 
議案及 政府之 法令， 保護工 農羣衆 之組織 自由及 利益。 
『七、 依照 國民黨 主義， 需武裝 農民， 但工 農武裝 隊均應 
服從 政府之 管理與 訓練。 武漢 現有的 武裝糾 察隊， 只因避 
免政治 之糾紛 ，可 以減少 或編入 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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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Y 工會及 工人糾 察隊不 得黨部 或政府 之許可 ，不 得執 
行 司法行 政權， 捕人， 審 判及巡 邏街市 等事。  I  : 

『九、 店 員工會 應即由 黨部會 同總工 會派貫 組織。 店員的 
經濟要 求不得 超過店 東的經 濟能力 以上。 工 會不得 干涉店 
東的用 人權， 管 理權， 更不 得侮辱 店東， 如逮捕 ，罰 欵， 
戴高帽 子等。 』 （ 註三 十二） 

中國共 產黨作 最後的 努力來 服從史 大林的 訓令， 『加 强革 
命政府 的權威 及其革 命組織 中心的 作用』 。當 同一 星期， 
四 百個代 表齊集 武漢， 代表八 個省份 的三百 萬有組 織工人 
， 參加 第四次 全國勞 動大會 之時， 共 產黨不 敢利用 當峙具 
備的 機會， 作一 次劇烈 的轉變 和開始 動員工 人抵抗 國民黨 
反動 勢力的 進攻。 汪 精衞於 六月二 十三日 出 現於會 議講台 
， 尙被大 聲喝采 。 （ 註三 十三） 但代 表們仍 屢屢表 示要堅 
决爭 取工人 運動的 利益。 （ 註三 十四） 甚至羅 佐夫斯 基 （ 
他 以俄國 工會友 誼代表 的資格 出席） 也不得 不作一 次反常 
的 『 激烈』 的演講 。 （ 註三 十五） 大 會六月 廿八通 過的宣 
言說： 『反 革命天 天得勢 。在 國民政 府的領 土內， 工人運 
動只 能在武 漢公開 進行。 反 革命派 現在湘 ，贛 ，豫， 得權 
…… 工人仍 在新式 的專制 統治之 下受苦 。在 這種情 形之下 
， 反動派 將來有 可能統 治武漢 。我們 應極力 奮鬥， 維持工 
會的 存在。 我們 現在正 處於白 色恐怖 中。』 （ 註三 十六） 
但這 幷不妨 碍該宣 言結末 高呼： 『國民 政府萬 歲！』 
民衆論 壇說： 『此 間工 人處於 自由的 空氣中 。此間 沒有不 
表同情 或積極 敵對底 軍閥的 壓廹。 在國 民革命 的中國 ，有 
組 織的工 人均效 忠武漢 政府， 因爲他 們只有 在這個 政府底 
下， 才能 十分自 信地希 望保持 工人的 第一和 最切要 的權利 
—— 公開的 …… 無憂無 慮的做 工。』 （ 註三 十七） 

但是六 月三十 日晨， 最後一 次會議 剛剛高 呼 『 國民 政府萬 
歲』 的口號 ，宣吿 閉會的 時候， 『敵 對底 軍閥的 壓廹』 猛 
烈地， 直接降 臨工會 機關。 兵士衝 入來， 開 始刼掠 和破壤 
全國 總工會 的會產 和文書 紀錄。 抗議 急忙提 出來。 犯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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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 也奉令 撤退。 他 們幹得 有點過 早了。 到 處轉的 史特朗 
女士 瞥見蘇 兆徵匆 匁跑過 馬路， 她立即 止住他 ，問 他那些 
抗命 的兵士 是否受 懲辦。 『 他作 苦笑。 得囘 那所房 子他就 
十分 袂樂了 。他 答道： r 我們 今天尙 可在裡 面辦公 …" •誰 
知道 明天會 發生什 麽事呢 ？ 」 』 （ 註三 十八） 但總 工會從 
沒有收 囘牠的 會所。 

襲撃工 會會所 之前， 已 宣吿工 人糾察 隊自動 繳械和 解散。 
在 上海， 人 們希望 挽囘那 臨近的 打擊， 曾下令 『藏 匿或埋 
沒』 所 有鎗枝 。在 漢口， 共產 黨中央 則决定 事先完 全繳出 
工 人現有 的少量 鎗枝， 幷 解散糾 察隊。 六月二 十九日 ，湖 
北總工 會的代 表圑由 向忠發 率領， 逕 赴國民 黨軍事 委員會 
的辦 事處， 『說 明因有 人抱怨 工會糾 察隊是 商人不 願恢復 
正 常經濟 狀况的 原因， 他們擬 繳出他 們的鎗 枝或改 編入軍 
隊中。 後來决 定他們 自動繳 出他們 的鎗枝 …… 』 （ 註三十 
九） 

民衆 論壇解 釋道： 『據 說， 因 爲糾察 隊握有 武裝， 商人恢 
復 商業， 不感 安全， 其 他謠言 則盛傳 糾察隊 陰圖進 攻軍隊 
6 爲幫助 政府的 政策及 平息這 些謠言 起見， 湖北總 工會决 
意 將糾察 隊解除 武裝。 我們 覺得， 採 取這一 辦法， 商業恢 
復的障 碍必可 袪除， 而 離間工 人與兵 士的企 圖亦遭 失敗。 
』 （註 四十） 

翌曰 ，湖北 總工會 發佈一 個更進 一步的 解釋聲 明書： 『爲 
鞏固軍 隊與工 人的聯 合戰線 起見， 又 爲着使 反動派 與反革 
命派的 攻撃無 所憑藉 起見， 本工會 於本月 二十八 日下午 下‘ 
令解散 武裝糾 察隊。 鎗 枝及軍 火均移 交武漢 警備軍 的漢口 
辦事 處保管 …… 我 們已請 求政府 保護， 以表 明我們 擁護牠 
的誠意 …… 至於反 動派， 我們 希望政 府實施 强硬的 手段， 
懲辦他 們』。 （註四 十一） 

共產 黨中央 也已經 决定讓 供職政 府的共 產黨人 『請 求離職 
， 俾減少 政局的 困難』 。因此 ，六月 三十日 ，共 產黨的 農政部 
長譚 平山托 詞無法 『納 農運於 正軌』 ，向 政府請 『假』 • 


他寫道 •• 『 自從我 就任農 政部長 以來， 我已盡 我所能 ，完 
成改善 農民生 话狀况 的重責 。我 已不 斷盡我 所能， 指正農 
運。 但最近 的發展 已使政 局愈趨 嚴重， 納農運 於正軌 ，這 
個 責任於 我未免 太重。 因爲我 的體力 不適於 繼續我 的工作 
, 故此請 假。』 （ 註四 十二） 共產黨 的勞工 部長蘇 兆徵久 
已 不到部 視事。 他 的辭職 信說： 『 因 爲最近 局勢的 發展， 
我已 無法留 職。』 這 封信數 曰後才 發表。 （註四 十三） 向 
忠發及 其他供 職於鄂 省府的 共產黨 人均已 辭職。 充 満了驚 
慌 和頹喪 。共產 黨中央 自身也 渡江逃 入武昌 。牠已 盡牠所 
能去 『 增强革 命組織 中心的 權威』 了。 一切 均歸於 徒勞， 
因爲驅 逐共產 黨人的 决議已 做好， 只 是留待 七月十 五曰國 
民黨 政治委 員會正 式通過 吧了。 

陳獨 秀開始 醒悟， 現在 剩下來 的唯一 辦法就 是完全 退出國 
民黨。 他和 鮑羅庭 商量。 這位 高等顧 問說： 『 我十 分贊同 
你的 意見， 但我知 道莫斯 科是不 會允准 的。』 （ 註 四十四 
) 但事 實上鮑 羅庭一 點也不 贊同。 他仍 然想把 『堅 定性和 
革命的 目的』 注入兎 子中， 據湯良 里說， 自 長沙事 變以來 
， 鮑羅 庭已僅 被待爲 『上賓 ，不復 （ 被 待爲） …… 顧問』 

。 （ 註四 十五） 鮑羅庭 迷戀着 國民黨 厚遇的 光榮。 他尙探 
尋合作 的 『 可能 性』， 生怕自 己萬一 忽畧過 牠們。 瞿秋白 
說， 他還懷 着這種 兒戲的 念頭： 想 領着宋 慶齢， 鄧 演達和 
陳友 仁脫離 政府， 作爲反 對汪精 衞的示 威行動 。 （ 註四十 
六） 但事變 已捲過 鮑羅庭 的頭。 共產黨 領導已 破了產 ，而 
且 幾乎瓦 解了。 黨 的下層 已陷於 潰散， 頹喪。 何鍵 的軍隊 
已佔據 武漢， 且 任所欲 爲的統 治牠。 工會機 關一個 一個的 
被 佔據。 逮捕及 鎗决已 發生。 恐怖的 高潮呑 沒了史 大林的 
r 革命 中心』 。消 息報 訪員發 電：昨 天的可 靠同盟 者今天 
已成了 『將 軍們手 中的玩 物』。 （註四 十七） 老鼠 開始離 
闕 沉船。 

七月 六日， 布哈 林突然 絕望地 勸中國 羣衆必 須依賴 自己： 
.『重 要口號 之一應 該是： r 工 農們！ 只相信 你們自 己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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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不要 相信將 軍和軍 官們！ 組織 你們的 武裝軍 隊！」 … 
…… 馮玉祥 已投降 人民革 命底敵 人的陣 :營。 我們必 須向他 
宣布無 情的戰 爭！』 但布哈 林尙樂 於信任 注精衞 ，他 満懷 
希望 的在括 弧中加 進這一 句話： 『蔣 介石的 朋友準 備贊同 
這個計 劃 （ 即指驅 逐共產 黨人的 計劃） —— 汪精衞 不是這 
種人。 他比之 別人更 堅定。 』 （ 註四 十八） 不到一 星期之 
後， 他發現 汪精衞 只在决 心摧殘 羣衆運 動這一 點上， 『比 
別 人更堅 定』。 布哈 林現在 才宣佈 『 中國 革命的 突變』 已 
發生， 幷鄭 重聲明 『 武漢的 革命作 用完結 了』。 在 第八次 
全會决 議收梢 的一段 帶威嚇 口吻的 話裡， 又 在他往 後的幾 
篇文 章裡， 布哈林 已準備 妤他的 解脫。 他現在 聲明： 失敗 
的責 任歸中 國共產 黨的領 導負， 因爲牠 『近 來頑固 地對共 
產國 際的决 議怠工 。（牠 ） 已受不 起火熱 的試驗 …… 牠已 
遭逢破 產。』 （註四 十九） 

七月十 四曰，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的一 道决議 宣吿： 『武 漢政 
府的革 命作用 完結了  •，牠 成了 一個反 革命的 力量了 。這是 
一個 新的和 特殊的 現象， 中國共 產黨的 領袖及 所有中 國_ 
志必 須充分 和淸楚 的注意 牠。』 （ 註 五十） 

共產國 際已預 見和預 言了每 一件事 。七月 十四日 ，牠 又發 
現一個 『新 的和特 殊的』 事實， 這 件事實 ，多 月來 ，就是 
頭腦 最簡單 的湖南 農民或 武漢工 人也知 道了。 難道 這表示 
犯有 什麽錯 誤嗎？ 錯 不在莫 斯科！ 自 從列寧 死後， 史大林 
就 未曾犯 過一個 錯誤， 或 差不多 沒有犯 過啦。 

『 支持北 伐 （ 亦 即支持 蔣介石 —— 著者） 是 完全正 確的， 
因爲牠 唤起一 個革命 的羣衆 運動， 支 持武漢 也同等 正確， 
因爲 牠充當 蔣介石 南京政 府的反 對者。 但到 了武漢 政府投 
降革命 敵人的 時機， 這同 一聯盟 的策畧 就根本 錯誤了 。在 
革命的 前一階 段是正 確的， 現在 就絕對 不適用 了。』 

但北 伐就是 資產階 級征伐 長江， 到了 長江， 牠的勝 利與共 
產黨的 退却政 策使蔣 介石能 夠屠殺 工入， 破 壤他們 的組織 
。他 這樣幹 的時候 ，.他 的 『革 命作用 』. 就完 結了。 和階級 


372 


敵人成 立聯盟 是 『 完全 正確』 的， 只 有正當 你們的 敵人扼 
住 你的咽 喉時， 這個聯 盟才變 成 『 根本 錯誤』 和 『 絕對不 
適 用』。 假如 事先不 是在口 頭上， 而 是在行 動上， 動員起 
來對 付這個 敵人， 假如 你們自 己武裝 起來抵 禦他的 確確鑿 
鏊的 進攻， 這就是 一^ ^ 反革命 的托洛 次基主 義了。 

『所 有這 些都與 黨領導 的某種 困難有 關的， 尤其是 像中國 
共 產黨這 樣幼稚 和無經 驗的黨 …… 革 命形勢 的極度 緊張需 
要迅 速的把 握到每 一瞬息 的特點 。牠 需要巧 妙的和 及時的 
玩弄 陰謀， 迅速修 正口號 …… 及斷 然破裂 聯盟， 因 爲這種 
聯盟 已不復 爲革命 鬥爭的 因素， 且已 成了牠 底道路 上的障 
碍。 假如 在革命 發展的 某一階 段上， 共產黨 支持武 漢政府 
是必 須的， 那末在 目前， 這種 支持就 會成爲 中國共 產黨的 
災禍， 且會 把牠推 落到機 會主義 的泥坑 中。』 

今天， 七月十 四曰， 這種 『革命 鬥爭的 因素』 已突 然出其 
不意 的成了 『 牠底道 路上的 障碍』 了。 僅僅到 現在， 七月 
十 四日， 當共產 黨狼狽 潰退， 鬥志 全失， 羣 衆琴了 摧殘， 
喪失所 有陣地 之時， 繼 續支持 武漢才 成了災 禍哩。 中國共 
產 黨人因 從始就 已支持 武漢， 以前又 支持蔣 介石， 故陷入 
r 機會主 義的泥 坑中』 已深及 頸部， 他們現 在恐怕 很想知 
道共產 國際執 委會用 起 『 災禍』 一 詞究何 所指。 僅 僅六個 
星期 之前，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着重 指出的 『 革命 中心』 和 『 
增强 這個革 命組織 中心底 權威的 需要』 ，現 在變成 什麽了 
昵？ 莫斯 科對這 一點也 有一個 答覆。 武 漢已由 『革 命中心 
』 轉變爲 『 反革 命力量 』 了 。因爲 ： 
r 國 民黨領 袖旣不 顧共產 國際的 勸吿， 不僅 不支持 土地革 
命， 且已解 放了牠 底敵人 的手。 他們 曾批准 工人的 繳械， 
批 准討伐 農民， 又批 准唐生 智之徒 的報復 行爲。 他 們在種 
種藉口 之下， 延 緩討伐 南京的 戰役且 對牠怠 工。』 

所 有這些 事情的 造成， 都是因 爲武漢 拒絕莫 斯科的 『 勸吿 
』 。 兎子 剛剛捲 起眼睛 死了。 當牠 生時， 牠 因爲莫 斯科頻 
頻 求愛， 满 眼泛桃 紅色。 但是 現在牠 死了， 牠的羞 容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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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 桃紅 色變成 腫脹的 白色， 一轉 P 間， 大蛇使 把牠捲 
走了。 

在 廣州， 上海， 長沙， 現在 最後在 武漢， 中 國羣衆 已眼見 
國 民黨的 領袖由 革命的 眞正同 盟者搖 身一變 而爲工 農的殘 
酷屠夫 。在 每一次 新的災 難中， 共產 國際總 是宣佈 一切都 
已適切 預見了  過去 採取的 政策完 全是正 確的。 布 哈林在 
中國革 命中， 不 斷發現 『新 的和特 殊的現 象』， 他 現在又 
叱責共 產黨不 能實行 與 『 成了 障碍的 聯盟』 破裂。 和武漢 
政 府的聯 盟已完 結了。 但這不 就是表 示和國 民黨的 聯盟完 
結。 在這一 點上， 共產 國際的 訓令給 了我們 一種肓 目驚慌 
的 明證。 共產 國際的 决議叫 中國共 產黨人 『 退出武 漢政府 
，表示 示威』 ，但 『不要 退出國 民黨』 。這 也許是 最新和 
最特 殊的現 象吧。 

『儘管 國黨民 的領袖 發動驅 逐共產 黨人的 運動， 共 產黨人 
也應留 在國民 黨內。 更 密切的 和國民 黨的黨 員羣衆 接觸， 
應 勸誘他 們接受 决議： 堅 决反對 國民黨 中央的 行動， 要求 
撤換 國民黨 現時的 領袖， 並按 照這些 辦法， 準備國 民黨的 
代表大 會。』 

共產 黨人一 方面仍 然豎起 國民黨 旗幟， 另一 方面現 在又要 
『 加緊在 無產階 級羣衆 中工作 …… 建立 工人羣 衆組織 …… 
鞏固 工會… …準備 工人階 級决戰 …" •發 展土 地革命 …… 武 
裝工農 …… 組 織一個 適於作 戰的非 法黨機 關。』 

但怎樣 忘記過 去呢？ 中國共 產黨人 問道： 我 們過去 成立的 
偉 大組織 都給摧 毁了。 我 們的同 志疋在 被酷刑 拷打， 槍殺 
和打 得七零 八落。 羣衆運 動已遭 破壤， 工農 都把我 們視爲 
欺騙他 們及送 他們去 受屠殺 的人。 我們 假定： 你們 敎我們 
把 國民黨 旗幟舉 得更高 一點， 我 們一定 照辦； 但我 們十分 
懷疑： 現在 即使提 出我們 自己的 旗幟， 羣衆 是否還 肯跟我 
們走。 共產 國際答 覆道： 不 要緊， 負 責的是 你們自 己的領 
袖， 不是 我們。 

『 …… 共產 國際執 委會認 爲號召 中國 共產黨 員公開 反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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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的機會 主義， 是牠的 革命義 務…… 

『爲 了使黨 的領導 在政治 上健全 起見， 設法 改正中 國共產 
黨 中央的 機會主 義錯誤 …… 堅 决反對 黨領袖 的機會 主義乖 
離 …… 改 變領導 的性質 …… 否認 那瘦破 壤共產 國際底 國際、 
紀律 的領袖 。 』 - 

史大林 已盡他 一己的 『革命 義務』 。今 後共產 國際那 些文. 
氓的 『革命 義務』 就 是永遠 責令中 國共產 黨領袖 （他 們自 
己底 易欺和 無知的 不幸犧 牲者） 單獨 負上這 次莫大 歷史災 
刼的 責任。 但史 大林和 布哈林 可以迫 使中國 共產黨 人接受 
這種 政策， 這種政 策把一 個最偉 大的羣 衆運動 摧毁了 。他 
們却 不能靠 寫些不 忠實的 决議， 可以 使他們 的意志 支配藶 
史。 在 武漢， 事變 發展到 最後的 關頭。 共產 黨人遵 照莫斯 
科的 訓令， 『 退出』 他 們早已 離開的 政府， 表 示示威 ，同 
時又聲 明他們 『沒 有理 由脫離 國民黨 或拒絕 和牠合 作』， 
他們 不容許 『叛 變革命 的將領 與動搖 的政客 來濫用 國民黨 
的名 義及隱 藏在孫 中山的 旗幟之 下』。 （註五 十一） 但將 
軍們 却一點 不怕， 繼續 『 濫用』 國 民黨的 名義。 七 月十五 
曰， 國民 黨的政 治委員 會命令 國民黨 內的所 有共產 黨委員 
放棄 他們的 共產黨 黨籍。 四日 之後， 軍事委 員會也 通令軍 
隊進 行同樣 的淸黨 。所有 違抗者 均下令 『嚴懲 不貸』 。 （ 
註五 十二） 往後 數日， 劊 子手隊 使淸黨 令顯得 更嚴峻 。凡 
是 拒絕投 降的共 產黨人 —— 他們許 多人都 拒絕了 —— 迫得 
逃跑。 陳獨秀 鑒於自 己 的地位 已極度 無望， 遂辭去 中央總 
書 記之責 。他 寫道： 『國 際一 方面要 我們執 行自己 的政策 
， 另一方 面又不 准我們 退出國 民黨。 實 在是毫 無出路 ，我 
也不 能繼續 我的工 作。』 （ 註五 十三） 其餘 的共產 黨領袖 
， 如瞿 秋白， 張 國燾， 李 立三， 毛澤 東等， 則把國 民黨的 
旗幟 塞在口 袋裡， 留 待將來 之用， 急忙 逃走。 七月 廿七曰 
， 國民黨 左派的 領袖羣 集火車 站裡， 和 他們的 『貴 賓』 鮑 
羅庭 話別， 他 名義上 是去和 『馮 玉祥磋 商』。 （ 註五 十四） 
實 際上， 他 正 開始 長途 旅行： 橫渡西 北以抵 遼遠的 蘇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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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莫 斯科從 漢口撤 退了。 

軍事當 局進行 有系統 的破壤 工會。 漢 口警備 司令部 下令禁 
止罷工 。從七 月十四 日至十 九日， 兵士 『駐 紮』 在二 十五： 
個 工會會 址內， 工 會的文 書和會 產遭‘ 沒收。 馮玉祥 在河南 
全 省也同 時進行 同樣的 勾當。 （註 五十 五） 泛太平 洋工會 
秘書報 吿道： 『最近 數星期 h ， 在武 漢政府 治下的 中國工 
人運 動已經 藶了一 個最無 恥的反 動時期 …… 軍隊 …… 已執 
行 了如是 巨大的 破壤羣 衆組織 的工作 …… 以致需 要一個 M 
長 久的期 間和莫 大的力 量來補 償損失 ，並使 工會能 恢復牠 
們的 IH 常 機能。 各省各 縣的許 多工會 領袖和 組織者 • 已 
被 驅逐， 逮捕， 或 殺害。 中 國工會 的其他 領袖， 就 中最著 
名 的就是 全國總 工會的 領袖， 均已 逃亡。 …… 有一 次在接 
待 泛太平 洋工會 大會各 代表的 宴會上 …… 汪 精衞娓 娓動人 
地 宣稱他 認爲國 民革命 的最好 的保障 莫如發 展工農 羣衆運 
動及立 即實現 勞苦大 衆的基 本要求 …… 現在 我們不 僅聽到 
不同的 演辭和 聲明， 而 且我們 還親眼 見到人 們採取 完全不 
同的行 動來對 付工農 組織， 這 種行動 迄今尙 爲一切 張作霖 
和蒋介 石之流 的軍閥 和反革 命派的 獨有特 權。』 （註 五十 
六） 七月三 十日， 武漢兩 千人力 車夫猛 襲一個 警察署 ，迫 
令釋 放一個 被捕的 同志。 結果， 車 夫兩人 被殺， 六 人受傷 
。 警局 去函人 力車夫 工會， 請求 派代表 談判。 但該 會已闐 
無 一人。 工會領 袖均已 逃跑。 只 有街頭 的車夫 在罷工 。當 
局 頒佈戒 嚴令， 並適用 死刑。 罷 工遂吿 結束。 這就 是漢口 
工人運 動遲遲 而來的 最後一 次示威 。數日 之後， 寧 漢互通 
賀電。 寧 方通電 贊揚武 漢反共 的堅决 行動並 邀這些 首領赴 
寧。 八月十 日武漢 覆電稱 『如一 切嫌惡 均毅然 釋棄， 則兄 
等前 此應付 急變之 手段， 弟等均 衷心諒 解。』 （ 註 五十七 
) 武漢 『革命 中心』 與反革 命南京 之間的 r 充満 的矛盾 1 
就這樣 一一 在一幕 動人的 基督敎 式的寬 宥中完 結了。 

在武 漢所有 『左派 份子』 中， 只有鄧 演達和 宋慶齢 公開脫 
離這種 新政策 。鄧 於七 月六日 寫道： 『從 楊宇霆 （張 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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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至 蔣介石 …… 均成 爲國民 黨員或 將要成 爲黨員 。國 
民 黨的旗 幟到處 舉起。 但我們 在辛亥 革命中 碰到的 不是同 
樣的 情形呢 ..？ 所 有經濟 政治和 軍事權 力不是 尙握在 軍閥手 
中麽？ …” •我們 想利用 軍閥， 但我們 却被他 們利用 了。』 

( 註五 十八） 一星期 之後， 鄧 辭去軍 事委員 會政治 部主任 
之職。 他甚至 比之莫 斯科的 『 革命 家們』 更 淸楚的 看出羣 
衆與國 民黨間 正 發生 公然的 破裂。 他宣稱 『往日 鼓 吹充分 
保護工 農者已 動手屠 殺他們 …… 國民 黨的革 命意義 已失… 
…自 然的結 果就是 黨本身 將變作 反革命 …… 革命將 失敗， 
與辛亥 革命的 失敗一 樣。』 （ 註五 十九） 

宋慶 齢也跟 着宣稱 國民黨 已變成 『軍閥 手中的 工具。 牠不 
再 是替中 國人民 謀未來 幸福的 活力， 牠將來 一定變 成傀儡 
， 鹰 迫的代 理人， 寄生於 目前奴 隸制度 上的寄 生虫。 』 （ 
註 六十） 鄧演 達和宋 慶齢， 偕 同陳友 仁逃亡 歐洲。 『國民 
黨 左派』 的神話 就這樣 完結。 （ 附 註一） 

革 命在短 促的變 幻無常 的三年 之內已 席捲了 全國， 牠現在 
完 結了。 一個强 大的人 民的勃 興已引 起一種 古舊和 殘破底 
壓迫 文明的 腐朽建 築搖搖 欲倒。 羣衆 已表明 有十分 充分的 
力 量來顚 覆牠， 並 把牠永 遠連根 剷除。 但今 天這個 舊社會 
( 附 註一） 只有 劇烈的 個人競 爭尙殘 存着。 蔣介石 暫時下 
野， 讓 寧漢合 作得以 實現。 汪 精衞經 過五年 倒蔣， 毫無結 
果， 遂於 一九三 二年一 月終於 步孫科 及其他 『左 派』 的後 
塵， 變 成蔣的 嬖臣。 陳 友仁經 過數度 出山的 企圖， 均歸失 
敗， 遂隱沒 無聞。 鄧 演達於 一九三 o 年 囘國， 組織所 謂 『 
第三 黨』， 反 對國共 兩黨， 他後 來在上 海法租 界被捕 ，移 
交蔣 介石， 被蔣 槍斃。 宋 慶齢是 『國 民黨 左派』 中 始終效 
忠於 共產國 際的最 後殘餘 份子。 差不 多十年 來她就 頻頻叱 
責蔣介 石和國 民黨爲 民衆的 屠夫， 但 後來她 又被共 產國際 
引 囘到蔣 介石懷 抱中， 現在 她又因 爲一九 三七年 『民 族統 
一 戰線』 的 復興， 熱 烈的擁 護蔣， 和 『寄生 於目前 奴隸制 
上的寄 生虫』 講和。 


又重 新穩定 牠的基 礎了， 牠內 部所具 有的一 切矛盾 又重新 
複 活並加 深了。 中國的 工農因 爲想破 壤牠， 又因爲 追求人 
類的 尊崇， 現在 正付出 可怕的 代價。 在監獄 及刑塲 上面飄 
着國 民黨的 旗幟。 資產 階級曾 在這枝 旗幟底 下走上 政權。 
羣衆 也曾在 牠底下 蠭起， 並在 牠底下 莫名其 妙的被 打倒。 
在 整個革 命中， 這同一 旗幟曾 經綑在 共產國 際的旗 桿上， 
也 曾經綑 在那枝 拿來打 撃中國 共產黨 人的旗 桿上。 


第 十六章 秋 收暴動 


第十 六章秋 收暴動 


武漢 政府的 塌合完 成了反 革命的 勝利。 從廣州 到南京 ，從 
大海到 湖南的 山岳， 將軍們 都大權 在握。 他 們彼此 已在混 
‘戰， 但他們 却共同 對羣衆 運動， 對羣 衆的組 織和領 袖發動 
無 情的殲 滅戰。 

當時有 一個報 吿說： 『 底下就 是鎭壓 的事實 。四個 月來， 
在 蔣介石 統治的 地盤內 已進行 有系統 的屠殺 。結果 ，江 V 
淅 、閩、 粵 等省的 民衆組 織均受 摧殘， 而在這 數省內 ，國 
民黨的 黨部， 工會， 農會 和婦女 協會均 由强有 力的， 有决 
斷的機 關變爲 馴服無 骨頭的 圑體， 牠們被 r 改組」 得那樣 
撤底， 牠們將 執行牠 們底反 .動 主人的 意旨。 

『在過 去三個 月間， 反動 勢力已 從長江 下游擴 展開去 ，直 
到 如今， 牠 已成了 所謂國 民革命 軍治下 的支配 力量。 唐生 
智 已親自 證明： 他 做一個 作戰軍 隊的司 令官， 還不 如做一 
個 劊子手 隊的司 令官那 樣起勁 。在 湖南， 他 屬下的 將領執 
行的淸 r 共」 ，連蔣 介石也 幾乎無 法駢比 。槍 斃和 斬首的 
尋常 辦法已 輔以酷 刑拷打 和殘害 身體的 方法， 這些 方法充 
漏了 黑暗時 代與宗 敎裁判 的恐怖 氣味。 這些 結果已 令人難 
.忘。 湖南的 農會和 工會恐 怕在全 國是組 織得最 好的了 ，但 
覌在已 完全被 摧毁。 領袖 們倖免 於火油 活燒， 活埋， 鐵線 
、慢慢 絞死， 及其他 慘不忍 書的死 法者均 已離鄕 棄井， 否則 
小 心潛匿 起來， 令 人不易 發現他 們…… 』 （註 一 ） 

:泛太 平洋工 會秘書 報吿： 『 工 會領袖 和組織 者被處 决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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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天 一天的 多起來 。簡 直沒 有一天 不處决 幾個工 人和工 
會 份子的 …… 羣衆 運動一 時受了 摧殘。 一切 工人圑 體和農 
會均被 「改 組」， 所謂 r 改組」 也者就 是說， 牠們 先遭解 
散和 破壤， 然後， 牠們 殘存的 軀殼便 受軍閥 的若干 特派昊 
驅策。 九江 和武漢 一樣， 在 那裡， 所 有工會 組織均 已解散 
， 許 多工會 領袖均 遭槍决 …… 軍隊已 佔領大 多數工 會會所 
且 已掠刼 破壤會 產及工 會的文 件和最 有價値 的擋案 …… 武 
漢 所發生 的事情 也就是 不久之 前在廣 州所發 生的事 情的淸 
確的重 演 （ 李濟深 先是破 壤工會 和農民 圑體， 然後 才加以 
r 改 組」， ） 也 是蔣介 石政府 在上海 所幹的 事情的 重演。 

』 （註 二） 

羣衆 運動的 失敗不 能僅僅 以其物 力毁滅 的程度 來測量 。工: 
農 不僅僅 已降伏 於一個 較强梁 的敵人 之前。 他們還 被他們 
自己的 領袖來 砍頭， 人 們平日 敎他們 視爲他 們自己 底革命 
的先 知先覺 的人和 圑體， 現 在却來 砍他們 的頭。 此 事所造 
成 的精神 上和心 理上的 頹喪， 無限的 加深了 反革命 的效果 
。 在 一九二 七年下 半年， 上海 及其他 幾個城 市的工 人尙有 
力量 罷工， 企圖 把幾年 獲得的 迅速消 失的勝 利品， 至少保 
持一 部份。 在 這些零 碎的， 無組織 的防衞 戰中， 工 人很快 
就被反 革命打 敗了。 羣 衆退出 了政治 舞台。 反革命 的野蠻 
的， 而且 在他們 看來又 完全是 出乎意 外的進 攻迫使 他們陷 
於 消極。 他們脫 離他們 的支離 破碎的 組織。 工會的 會員大 
大 減少。 早在 七月， 當恐 怖的第 一次打 撃才來 到之時 ，泛 
太 平洋工 會秘書 就說： 『需要 一個極 長久的 時期和 莫大的 
力量 來補償 損失， 並使 工會能 夠恢復 牠們的 正常機 能。』 

( 註三） 農會 曾有過 幾及一 千萬的 會員， 現 在幾乎 完全消 
失了。 只 有到山 上落草 的零碎 暴動隊 伍尙在 困擾那 些魚肉 
鄕民的 官兵。 在城 市裡， 工人成 千成萬 的脫離 共產黨 。一 
九 二七年 四月， 牠 尙是一 個保有 六萬黨 員左右 的組織 ，其 
中百分 之五三 • 八 是工人 。（註 四） 一年 之內， 這 個百分 
率 跌減到 了五分 之四， 一 個正式 報吿也 承認黨 『在 產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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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沒有 一個健 全的支 部。』 （註 五） 工人 們用自 己的方 
珐來懲 罰這個 致令他 捫失敗 的黨。 假 如共產 黨懂得 如何去 
祜計這 次悲慘 失敗的 原因， 並根 據這一 估計， 重新 集合牠 
的 力量， 重新走 到工人 裡去領 導他們 的防禦 鬥爭， 牠一定 
可 以博囘 他們的 信任。 但事 實上， 這 個黨從 來沒有 懂得如 
柯 和何時 進攻， 牠也 從不知 道如何 退兵。 工 人們從 那時迄 
今 日也從 未囘到 牠的隊 伍裡。 

冽寧 援引俄 國一九 O 五年的 革命， 寫道： 經 過了一 次嚴重 
釣失敗 之後， 『 革命的 政黨必 須繼續 學習。 從前他 們學習 
進攻， 現在 他們必 須懂得 如何最 良好地 退却的 智識， 以補 
充 他們底 進攻的 知識。 他捫 須懂得 —— 革命 的階級 已在自 
己的 痛苦的 經驗中 懂得了 —— 如果不 學會如 何進攻 和如何 
正確地 退却， 勝利 是不可 能的。 在所 有被打 敗的反 對黨和 
革命 黨中， 布 爾什維 克黨最 退得旗 幟不紊 ，其 「軍 隊」 之 
喪失 最少， 主力 之保存 最多， 分 裂最微 …… 頹 喪最輕 ，大 
規 模地， 有效而 果毅地 恢復其 工作的 能力也 最大。 布爾什 
艏 克黨之 所以能 如此， 就在牠 能夠無 情地揭 破並驅 逐口頭 
革 命家， 這些人 不願了 解退却 之必要 與怎樣 退却； 他們不 
顧了解 在最反 動的議 會中， 在 最反動 的工會 … •“ 和 類似的 
組織 中學習 公開工 作是他 們的義 務。』 （註 六）. 

-一九 o 五 年俄國 工人之 失敗， 就是因 爲沙皇 的力量 尙足以 
抵抗， 而革命 的力量 則太過 薄弱， 不 足以驅 逐他。 一九二 
七年中 國革命 之蒙受 沈重的 失敗， 並 非因爲 工農缺 乏力量 
和才 能取得 勝利， 而是 因爲他 們所相 信的領 袖無法 領導他 
.們 取得他 們隨手 可得的 勝利。 在 俄國， 工人 已曉得 誰是他 
« 的 朋友， 誰是 他們的 敵人。 在 中國， 工農 恰好就 受他們 
誠心 服從的 人們來 摧殘。 布爾 什維克 黨失敗 之後尙 能保存 
•實 力。 中 國共產 黨失敗 之後， 實 力喪亡 過半， 潰散 和頹喪 
。如 果單就 這一點 來說， 中國 一九二 七年的 結果較 之俄國 
一九 o 五年 的結果 千倍悲 慘了。 

在列寧 底下， 布 爾什維 克主義 成了應 用馬克 思主義 於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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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 科學， 這 猶如航 海家指 引他的 船隻赴 某海港 時應甩 
羅 盤針和 六分儀 一樣。 馬克思 主義因 爲暴露 社會進 程的內 
在 規律。 牠給 了革命 的領導 以事先 確定其 方釺的 手段， & 
種方 針不僅 完全配 合客觀 形勢的 要求， 而且 還希望 改變這 
個客 觀形勢 俾有利 於無產 階級。 這種 方法與 庸俗的 經驗主 
義正 相反， 蓋 庸俗的 經驗主 義跟着 事變的 尾巴， 無 舵飄流 
， 陷 於急流 的漩渦 中而束 手無策 。在 列寧和 托洛次 基的指 
導 之下， 布 爾什維 克黨給 了全世 界一個 最完満 的證明 ，證 
明 一個自 覺的革 命領導 能夠積 極干渉 事變的 行程， 使那些 
起來 行動的 廣大民 衆的願 望得到 定形和 方向。 繼承 他們兩 
人 的官僚 層不復 給無產 階級的 願望以 自覺的 表現。 牠反而 
替別的 階級開 闢一個 途徑來 影響無 產階級 專政， 且 時而受 
這一 階級的 壓迫， 時而 受另一 階級的 壓迫， 搖擺於 各階級 
間。 牠因 爲主要 是受了 維持和 增進其 本身威 望和權 力的慾 
望 所支配 ，故 『 實用 主義式 地』， 亦即 經驗地 往前走 。當 
牠 的錯誤 造成其 不可避 免的後 果時， 牠便從 懸崖的 邊際， 
急劇 退縮， 慌亂地 衝到相 反的方 向去， 在這個 方向中 ，照: 
例有另 一個懸 崖在等 着牠。 

在這 件事也 像在其 他許多 事情中 一樣， 史大 林成了 官僚中 
派的 化身， 這個中 派不能 指引， 只能 跟在事 變的進 程後面 
。 只 有這一 類的領 導才能 夠在蔣 介石四 月政變 之後， 宣稱 
上海 工人之 遭受屠 殺已被 『預 見』 了， 這是 一個完 全正確 
的政策 的當然 結果， 是無法 防止的 等等。 共 產國際 的史大 
林派領 導 『預 見』 資產階 級一定 『放 棄』 革命， 並 認爲逶 
是 革命過 程中的 一個必 然的， 無可 避免的 『階 段』。 因此 
， 工人便 一定要 聽人家 的話， 跟 着資產 階級的 脚跟走 ，一 
直等到 牠把他 們踢開 爲止。 在 革命過 程中受 反革命 蹂躪是 
不要 緊的， 這件事 已完全 『 預見』 了而 且也符 合革命 『各 
階段』 的 法則。 這一類 『領 導』 的不 可分離 的思想 就是認 
爲 革命的 先鋒隊 應消極 靜候資 產階級 公然走 上反革 命的道 
路 ，讓牠 自己在 羣衆眼 中自行 『失 信』 。僅 僅到了 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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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才能 夠採取 更大胆 的革命 政策， 因 爲羣衆 對資產 階級的 
幻想 已完全 喪失， 他 們今後 可以了 解這種 政策了 。這 種思 
想是 史大林 的一貫 思想。 假如 一九一 七年列 寧不及 時趕囘 
國， 終止 消極的 等待， 把黨造 成爲羣 衆底最 積極和 自覺的 
工具 （這些 羣衆已 遠超過 領導他 們的人 了）， 史大 林本人 
一定領 着布爾 什維克 黨走中 國這條 路的。 史 大林於 一九一 
七 年說： 『我們 必須等 待臨時 政府自 行衰竭 ，等待 牠在完 
成 革命政 綱的過 程中自 行失信 …… 我們 …… 必須等 待事變 
暴露 臨時政 府底空 虛的時 機。』 （註 七） 

彷彿在 十年之 後來一 個反響 似的， 史 大林現 在在武 漢政府 
塌合 之翌日 寫道： 『 中國共 產黨應 該在六 個月之 前提出 「 
打倒 國民黨 領導」 的口號 來麽？ 不， 因爲這 一定是 一個極 
其 危險和 輕率的 步驟， 牠一定 使共產 黨人更 難於接 近羣衆 
， 蓋羣衆 當時尙 相信國 民黨的 領導， 而且這 樣一來 又一定 
使共 產黨脫 離農民 。這個 口號一 定是錯 誤的， 因當 時武漢 
的 國民黨 領導， 當作一 個資產 階級革 命政府 來看， 尙未達 
到牠的 最高黠 ，而 且尙 未因爲 反對土 地革命 及投降 反革命 
而自行 失信。 我們常 常說， 只要 武漢的 國民黨 領導， 當作 
一 個資產 階級革 命政府 來看， 尙 未消竭 牠的可 能性， 我們 
不應 存心破 壤牠的 信用和 推翻牠 …… 中國共 產黨現 在應該 
提出 r 打倒 國民黨 領導」 的口號 來麽？ 對的， 他們 當然要 
提出。 現在國 民黨的 領導因 爲反對 革命， 又 因爲已 在牠與 
羣衆之 間產生 （丨） 敵愾， 故已 自行破 產了。 …… 這個口 
號 將得到 驚人的 響應。 現在每 一個工 農將認 識到， 共產黨 
的行動 是正確 的。』 （註 八） 史大林 只是忽 畧了一 件事。 
當共產 黨在羣 衆面前 隱瞞自 己的眞 面目， 消 極等待 國民黨 
『 自行 破產』 及抵 達牠的 『最 高點』 時， 國 民黨的 反革命 
已 在順利 地摧殘 羣衆運 動的圑 體了。 工農方 盡力抵 禦恐怖 
的 打撃， 他們已 無法懂 得共產 黨現在 的 『 行 動是正 確的』 
了。 （ 附 註一） 

當國 民黨到 達牠的 『最 高點』 及 全副武 裝進行 使自己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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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的 時候， 牠 的攀逃 的犧牲 者之一 就是那 位革命 流產的 
主要 產婆， 鮑 羅庭。 他 已竭力 幫忙， 把堅定 性注入 史大林 
的一 批國民 黨盟友 身上， 直到 他們的 『可 能性』 通通消 4愚 
了才 罷休。 他現 在正橫 越中國 西北的 荒漠， 趕 囘本國 。拋. 
在 他後面 的就是 他幫助 破壌了 的革命 破船。 沿途， 其 他國. 
民黨的 將領， 甚至 馮玉祥 都來餞 別這位 嘉賓。 

安娜 • 史特 朗在牠 另一本 別無用 心的有 價値的 書中， 報告 
道： 『 鮑羅庭 似乎討 厭這些 將軍。 他非 常淸楚 （丨 ） 的看出 
他 們的國 民革命 口號背 後隱藏 着軍事 接濟的 慾望。 他說： 
r 如果下 一次中 國的將 軍們來 到莫斯 科高叫 『 慶祝 世界革 
命！』 最好 還是立 即把他 們送給 格別烏 …… 他們所 要求無 
非 是槍枝 而已。 」 』 

史特朗 女士抗 辯道， 他們 的居停 『似 乎是一 位友善 的人而 
且 傾慕俄 國。』 

『鮑 羅庭 厭煩地 答道： r 他是年 靑人。 他們年 靑的時 候都: 
是 好人。 」 』 

過了 幾晚， 在東 升的中 國月亮 之下， 鮑羅庭 坐在一 張行軍 
小凳上 閒談， 他所談 的就是 史特朗 女士稱 爲 『 中國 革命备 
種力量 的最完 全和不 慌不忙 的解釋 。這 種解 釋我還 沒有聽 
他 談過。 在漢 口是沒 有時間 （丨） 來 做這種 討論的 。現 
在， 離 開了行 動的地 點許多 天數和 里數， 彷彿他 也是爲 
了 替自己 的靈魂 解脫而 把這件 事做個 總結似 的。』 鮑羅庭 
說：  . 

『大資 產階級 永遠不 能統一 中國， 因爲 他們並 非眞正 反對- 
帝國主 義者； 他們是 和他們 聯合， 靠 他們賺 錢的。 小 資產: 
階級不 能統一 中國， 因爲 他們搖 擺於工 農與大 資產階 級之. 
( 附 註一） 在刊 載史大 林這篇 文章的 同一期 刊物的 封底上 
， 轉載列 寧一九 一七年 的片斷 文章， 內 中有這 句話： 『假 
如我 們不淪 爲一個 愚蠢俗 物的可 笑角色 的話， 我們 必須認 V 
識的 正是第 一步， 而這 個愚蠢 俗物則 欣然以 爲到了 第二步 
，雖則 他尙在 幫助實 現第一 步。』 


386 


間， 末了 則投降 後者。 工 農也沒 有統一 中國， 因爲 他們太 
相信 小資產 階級了 。 』 （註 九） 

在 漢口， 在行 動的地 點內， 『沒有 時間』 來 敌慮這 些簡單 
的 問題。 鮑羅庭 太忙於 執行史 大林的 訓令， 當心 『不 應存 
心 破壌國 民黨領 導的信 用並推 翻牠』 。不等 到他離 開行動 
的地 點許多 日數和 里數， 他尙 找不出 時間來 下個結 論：他 
過去 『 太相 信小資 產階級 了』。 歷史 是不關 心鮑羅 庭的靈 
魂的， 牠只是 關心他 對自己 及他底 功業的 裁判， 而 他的裁 
判 也只有 在這裡 發表， 因 爲他一 囘到莫 斯科， 他便 埋沒於 
更 安全的 沈默退 隱中。 假 如他拿 他的題 目來發 表意見 ，這 
一定和 托洛次 基在中 國革命 失敗之 前 （ 並非 之後） 不斷發 
表 的意見 一樣， 太過危 險了。 托洛 次基也 『離 開行 動的地 
點許多 天數和 里數』 ，但 他與 中國羣 衆的關 係比之 置身於 
他們 中的鮑 羅庭更 無限的 親切。 

史大 林在中 國資產 階級祭 壇中的 另一位 助手就 是魯易 。幾 
年前， 在列 寧的小 心審查 之下， 魯易 曾幫助 起草共 產國際 
第二 和第四 次大會 的有歷 史意義 的民族 和殖民 地提綱 ，這 
個 提綱曾 宣稱反 對資產 階級的 民族主 義是殖 民地與 半殖民 
地共 產黨人 的基本 任務。 當他動 身赴中 國時， 他把 這些敎 
訓丢到 腦後。 魯 易在漢 口充當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的重 要代表 
， 但他 却背棄 羣衆， 委 身於一 件熟心 的工作 ：先是 『敦勸 
』 蔣 介石， 後來又 『 敦勸』 汪精 衞不要 令自己 『 失 掉信用 
』 。 等到他 們把他 踢開的 時候， 他便囘 來莊嚴 地寫道 ： 
『資 產階 級的國 民革命 領袖寧 願出賣 革命， 也不願 意犧牲 
反動 地主和 資本家 的部分 利益。 階級 的圑結 打破了 民族的 
圑結 …… 革 命的發 展威脅 了資本 家和地 主階級 的利益 。進 
一 步的反 帝鬥爭 一定不 可免的 引起國 內社會 經濟關 係的革 
命。 土 地本應 （ ！ ） 歸給 農民。 農 民本應 （M  ) 獲 得保證 
， 不受 無限制 （ ？ ） 的資 本主義 剝削。 簡 言之， 帝 國主義 
不能 推翻， 除非牠 的土著 同盟者 也遭到 破壤。 充分 的民族 
解 放之能 夠實現 …… 只 由於認 眞的破 壤這些 階級的 特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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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這些 階級的 代表領 導着國 民革命 …… 武 漢政府 的小資 
產階級 急進主 義已吿 破產。 牠 竟投降 …… 反 革命的 封建的 
資產階 級軍閥 聯盟， 這 個聯盟 已把國 家賣給 帝國主 義了。 
這個國 家已犧 牲於階 級利益 的祭壇 之上。 國 民黨的 民主主 
義的 （ 非階 級的） 理想 已消失 於階級 利益的 劇烈衝 突中。 
中國這 些革命 與反革 命事變 的敎訓 就是： 殖 民地與 半殖民 
地國 家的資 產階級 本質上 是反革 命的； 民族 革命要 想成功 
， 牠必 須是一 個土地 革命； 不僅 大資產 階級， 甚至 小資產 
階級， 儘管他 們口頭 上如何 急進， 也 不能而 且不會 領導土 
地 革命； 當小資 產階級 得到工 農的擁 護走上 政權的 時候， 
牠並 不和工 人階級 共享， 也不和 牠共同 保護這 個政權 ，牠 
反而把 牠交給 反革命 的資產 階級， 工 人階級 經過牠 的獨立 
政黨 （ 共 產黨） 來活 動是民 族革命 勝利的 唯一保 證。』 （ 
註十） 

魯易 這篇文 章題爲 『 中國革 命的敎 訓』。 魯 易過幾 年後出 
版了一 卷書， 這在 這本書 裡適度 的估計 自從國 民黨的 『非 
階級的 理想』 變爲 『 階 級利益 的劇烈 衝突』 之後 ，在 一九 
二 七年最 初幾個 月的恐 怖中， 有兩萬 五千個 共產黨 員送了 
性命。 剛剛 昨天， 史大林 才憑他 的聰明 『預 見』 資 產階級 
( 不是蔣 介石！ 不是汪 精衞！ ） 要 『放 棄』 革命。 同時他 
又 敎這兩 萬五千 人去相 信蔣介 石和汪 精衞是 革命的 『可靠 
同盟 者』， 蔣的廣 州及後 來汪的 漢口是 土地革 命的眞 正 『 
組織中 心』， 『不 應存 心破壤 他們的 信用和 推翻他 們』， 
等他 們自行 『破 產』， 即等他 們送掉 這二萬 五千個 莫名其 
妙 的人的 生命， 隨後， 又送 掉成千 成萬的 生命， 及 革命本 
身的 生命。 

在史 大林， 布 哈林， 鮑 羅庭， 魯易及 他們的 同僚能 夠終於 
懂得 大小資 產階級 不能領 導土地 革命， 懂得 『帝國 主義不 
能 推翻， 除非 牠的土 著同盟 者也遭 破壤』 之前， 付 出這一 
筆 驚人的 代價， 難道眞 是必要 的嗎？ 

史 大林的 莫斯科 中央委 員會， 在一九 二七年 八月九 日的一 


個文 件裡， 把花 了這許 多生命 得來的 敎訓， 總括 一下： 『 
過 去發展 的經驗 淸楚的 指出： 資 產階級 因爲反 對工農 ，不 
能解决 民族從 帝國主 義束縛 中解放 出來的 問題， 牠 也不能 
進行始 終如一 的反帝 鬥爭， 且愈來 愈傾向 於妥協 …… 這種 
妥協 實際上 就是差 不多讓 帝國主 義的支 配權原 封不動 。民 
族 資產階 級同樣 不能解 决革命 的國內 問題， 因爲牠 不僅不 
支持 農民， 而且還 積極反 對他們 …… 資產階 級和農 民作任 
何妥協 也幾乎 是不可 能的， 因爲在 中國， 甚 至最微 小的土 
地 改良也 會連帶 沒收豪 紳和小 地主的 土地， 這種行 動資產 
階 級是絕 對辦不 到的… …共產 黨必須 宣佈只 有站在 工農反 
封建地 主和資 本家的 階級鬥 爭的基 礎上， 戰 勝帝國 主義， 
中國 的革命 的統一 及牠從 帝國主 義束縛 中解放 出來， 才有 
可能。 』 （ 註 十二） 

難 道眞是 需要在 肉體上 消滅一 整代革 命家來 『淸楚 地指出 
』 資產階 級不能 反帝， 不能 領導農 民麽？ 難 道工會 中心到 
了現在 ，即 r 四 個階級 聯盟』 三年 之後， 才 眞是時 候宣佈 
: 『中 國工會 目前要 認眞反 對階級 合作的 理論與 實際』 嗎 
? (註 十三） 

托 洛次基 在羣衆 運動最 高漲的 時期曾 極力主 張成立 工農兵 
會議 （ 蘇維 埃）， 這分 明爲的 是產生 一個最 廣大， 最富於 
彈 性的自 衞機構 來訓練 羣衆， 發展他 們對於 從敵人 陣營裡 
來的暫 時同盟 者的警 戒心， 準 備他們 對資產 階級反 動的抵 
禦， 並 以他們 自己的 力量， 他們 自己的 組織， 他們 自己的 
旗幟， 他們自 己的 武裝， 轉 變這種 抵禦爲 進攻。 這 條道路 
， 也 只有走 這條道 路才能 消滅反 革命。 但史 大林派 的領導 
當時 却把她 塞斷， 因爲史 大林禁 止反對 『唯 一的政 權』， 
禁止反 對任何 『破 壤革 命的國 民黨底 信用及 推翻牠 的企圖 
』 。現 在， 事變 已爲這 一政策 索取了 悲慘的 血税， 而資產 
階級也 已自行 『失 信』 ，實 現了史 大林的 『預 見』 ，史大 
林派領 導又宣 吿革命 『 正長足 進展到 牠底發 展的最 高階段 
， 即 發展到 直接爲 工農民 主專政 而鬥爭 的階段 。 』 （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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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們 曾罵托 洛次基 跳過革 命的資 產階級 民主主 義階段 
。 史大 林的領 導現在 則只不 過想跳 過牠自 己 底政策 的悲慘 
後果 而已。 

中國 共產黨 借陳獨 秀底沈 痛的話 來說， 『在 過去只 不過學 
會 如何投 降』， （註 十五) 現在却 得不到 機會來 『了 解退兵 
的 必要』 。在 恐怖 的打撃 之下， 中國 共產黨 的力量 喪亡和 
潰散， 羣衆被 迫退， 他 們的組 織也被 摧毁， 現在他 們又奉 
令急忙 轉向。 他 們還沒 有停一 停去考 究一下 什麽原 因造成 
失敗， 也沒 有停一 停去測 量一下 他們底 失敗的 程度， 便立 
即 被迫去 聲明共 產國際 的政策 是完全 正確的 —— ( 領導永 
無 錯誤的 神話無 論花多 少代債 也要保 持！） —— 失 敗的責 
任在 於中國 共產黨 領袖的 『怠 工』 ，武 漢的 最後失 敗已把 
革 命提高 到一個 『新 的和更 高的階 段』。 昨天， 在 革命浪 
潮 高漲， 廣大羣 衆力量 行動起 來的情 形中， 人們只 是敎中 
國共 產黨如 何去使 羣衆服 從敵對 階級， 壓制 他們和 敗壤他 
們 的鬥爭 精神。 今天， 這個 浪潮已 成了反 動的礁 石上的 『 
泡影』 。殘 餘的 共產黨 人又被 人無情 的從機 會主義 和妥協 
的 極端趕 到冒險 主義的 對極， 希 望藉過 時的軍 事行動 ，他 
們可以 挽囘他 們現在 已無可 挽囘地 喪失了 地位。 他 們被迫 
而委身 於改善 局勢底 絕望和 無望的 企圖。 在 莫斯科 的直接 
命令 之下， 共產 黨採取 暴動的 道路。 

執 行這個 新路線 的人就 是昨天 還固執 地朝相 反方向 的中央 
委員。 陳獨 秀已撤 職了， 因爲 共產國 際想拿 他來做 主要的 
替罪 羔羊。 黨的 新政治 局有瞿 秋白， 張 國燾， 李立三 ，周 
恩來， 張 太雷和 李維漢 等人， 他們通 通都要 替過去 黨和革 
命的 失敗負 責的。 四月十 三日赴 蔣介石 的上海 行營請 求發. 
還糾 察隊槍 枝的， 就是周 恩來。 在馬夜 事變之 翌曰， 下令 
長沙郊 外農軍 撤退的 就是共 產黨的 湖南省 委書記 李維漢 （ 
即後來 在革命 運動中 頗爲出 鋒頭的 羅邁） 。他 們現 在通通 
都想法 保持莫 斯科的 眷顧， 故 此特別 將過失 推到陳 獨秀及 
其他 幾個人 身上， 但這 些人的 主要罪 過就在 於他們 過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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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 執行莫 斯科發 下來的 命令。 這批新 『 領袖』 在 進攻的 
時候 才受了 退却的 訓練， 現在在 退却的 時候， 又奉 令進攻 
了0 

他們 遵照上 峯的命 令作機 械式的 轉變， 旣不 顧客觀 形勢， 
也沒 有改變 黨對國 民黨或 土地革 命底態 度的基 本政策 。共 
產 國際一 方面命 令共產 黨人退 出武漢 政府， 另一方 面又特 
別 訓令他 們不要 退出國 民黨， 應繼續 留在國 民黨內 努力反 
對該黨 領袖的 『背 叛』 。國民 黨的旗 幟現在 已成了 恐怖的 
普遍 象徵， 在華 南華中 每一個 大小軍 閥的司 令部都 掛上牠 
， 但這 件事是 無關重 要的。 托洛 次基於 五月已 寫過： 『各 
階 級來來 去去， 但國 民黨却 長存不 朽。』 （註 十六) 現在， 
到了七 月末， 當各 階級的 來來去 去已把 gl 民黨 變 爲恐怖 
的公 開工具 之後， 中國共 產黨尙 忠於布 哈林的 訓令， 不想 
把 靑天白 日 旗讓給 別人。 七月廿 九日， 共產 黨新政 治局號 
召國民 黨黨員 『起來 反對中 央』。 （註 十七） 這個 新領導 
在八 月七日 匆匆召 集了一 次會議 ，在 這次會 議裡， 『國際 
的電 令及其 新代表 （ 羅名尼 茲）』 號召 共產黨 『在 國民黨 
革 命左派 的旗幟 之下， 組織 工農暴 動。』 （ 註 十八） 八、 
七會議 的决議 案道： 『革 命的 國民黨 組織發 展到更 高的階 
段， 則政 權轉到 工農兵 代表會 的手中 也更容 易和沒 有危險 
。 』 （註 十九） 

失敗已 把蘇維 埃的口 號 合法化 —— 這個口 號 昨天才 是托洛 
次 基主義 的違禁 品哩。 七月廿 五日， 眞 理報突 然宣吿 『國 
民黨的 危機把 蘇維埃 問題提 上議事 日程。 蘇 維埃的 口號現 
在是 正確的 ……從 前主張 立即組 織蘇維 埃的人 …… 想强迫 
羣衆跳 過革命 運動尙 未經過 的階級 …… 』 （ 註二 十） 
史大林 則有他 自己的 說法： 『革 命發展 到目前 的階段 ，在 
新 的進展 中成立 蘇維埃 的問題 將完全 成熟。 昨天， 數月之 
前， 中 國共產 黨不能 提出蘇 維埃的 口號， 因 爲這一 定流於 
冒險主 義（ ！ …因 爲國民 黨的領 導尙未 成爲革 命的敵 
人， 使自 己的 信用破 產。』 （ 註二 十一） 莫 斯科的 戰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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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完全寄 托希望 於革命 的迅速 r 進 展』。 史 大林認 爲這次 
挫折 『大 槪』 可以 比之一 九一七 年年布 爾什維 克黨的 『七 
月事 變』。 （註 二十 二） 俄 國中央 委員會 下令： 『新 的進 
展』 一 發生， 『必 須改 變蘇維 埃的宣 傳口號 爲即時 鬥爭的 
口號， 並 馬上進 行組織 …… 蘇維 埃。』 （ 註二 十三） 但尙 
未 這樣幹 之前， 還 必須最 後嘗試 『更輕 易和無 害的』 經過 
『 國民黨 的革命 左派』 來 走向蘇 維埃。 就是 現在， 『 可能 
性』 還沒 有完全 消竭。 八七會 議時， 中國共 產黨尙 高舉着 
靑天白 日旗。 一位 共產黨 歷史家 於五年 之後， 審愼 地說， 
這件事 『太 走出』 國際 訓令之 外了， 『這自 然是一 個大錯 
誤。 事 實上， 武漢 政府反 動後， 國民 黨的整 個政治 生命宣 
吿死刑 了。』 （ 註二 十四） 事 實上， 死了的 不是國 民黨， 
牠正採 取軍事 獨裁的 形式穩 穩坐在 政權上 面呢。 死 了的是 
革命的 國民黨 底神話 ，是 『 四 個階級 聯盟』 底 神話， 是共 
產國際 政策底 基石。 事變過 了五年 之後， 華 崗描寫 『八、 
七』 會議爲 『復活 國民黨 左派的 企圖！ 』但 當時共 產國際 
却 命令中 國黨死 死抱住 殯屍。 牠之不 能復生 並不是 中國共 
產黨 之過。 

關 於土地 問題， 『八 、七』 會議提 出這個 口號： 『沒 收大 
中 地主的 土地， 要求小 地主減 租。』 （ 註二 十五） 結果， 
『黨的 各地組 織牢記 着土地 革命的 舊觀念 ，（丨 ） 認爲阻 
止農民 沒收小 地主的 土地是 他們的 任務。 』 （ 註二 十六） 
『八 、七』 會議又 發一吿 全黨同 志書， 列擧 出過去 領導的 
『 錯誤』 並宣布 陳獨秀 曾老是 反抗或 不執行 共產國 際的完 
全無誤 的訓令 。牠 從布哈 林的狡 猾的， 自保 的辭句 中摘出 
每一句 含混的 話來證 明共產 國際於 事前， 事 變當中 及事後 
都是 絕對正 確的。 『反 機會 主義鬥 爭』， 據 官方的 曰曆， 
開 始於八 、七， 但這個 鬥爭實 際上無 非是反 對人們 想使共 
產 國際與 中共中 央共同 負過去 錯誤底 責任的 任何企 圖而已 
—— 此刻， 這種錯 誤 （ 依賴國 民黨） 的實質 內容正 毫無改 
變， 移到 革命底 『 新的， 更高的 階段』 中 去了。 肓 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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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新罪惡 只是舊 罪惡的 補充。 但這並 不妨碍 『八 、七』 會 
議自 稱能夠 『保 證今後 有個正 確的， 革命的 布爾什 維克領 
導。』 （ 註二 十七） 這次會 議 『 救護黨 於行將 解體中 ，且 
納之於 布爾什 維克的 正軌』 ，官式 藶史家 的評述 如此。 （ 
註二 十八） 莫斯科 正式宣 吿 『 中國兄 弟黨領 導的右 傾現在 
已 淸算了 ，領導 的政策 亦已改 正。』 （註二 十九） 

昨天， 所謂 『機 會主 義者』 就 是指和 托洛次 基一樣 的人， 
他 們在革 命浪潮 高漲時 期要求 採取不 可調和 的階級 鬥爭的 
政策， 要求 產生蘇 維埃及 共產黨 脫離國 民黨的 桎梏。 今天 
， 這 同一名 詞又要 應用到 如托洛 次基一 樣的人 們身上 （現 
在還 包括陳 獨秀） ，他 們譴責 革命退 潮時期 的暴動 政策是 
只能 破壤殘 餘的革 命幹部 及使黨 完全脫 離羣衆 的政策 。撤 
了 職的陳 獨秀曾 叙說， 他 給過新 中央一 封信， 『指 出羣衆 
的革命 情緖當 時並沒 有到了 高度， 國 民黨政 府也不 能很快 
或輕易 推翻， 不 合時宜 的暴動 只不過 削弱黨 並使牠 更加脫 
離羣衆 …… 當然， 牠從 不考慮 我的意 見而且 把牠當 笑話到 
處 宣傳， 證 明我沒 有改正 我的機 會主義 的錯誤 。 』 （註三 
十） 

『 機會 主義』 成了一 個無意 思的形 容字， 拿 牠來堵 住任何 
反 對暴動 路線者 的口。 由失敗 的絕望 中產生 的盲動 情緖在 
共 產黨內 雖非常 强烈， 但尙有 一些頭 腦徤全 的同志 懷疑應 
否 加入早 已命定 失敗的 瘋狂冒 險中。 他們的 抵抗被 整批開 
除壓 平了， 動搖份 子的整 批開除 是黨的 『布 爾什維 克化』 
政 綱之一 部分。 『八七 會議後 ……如 果任何 人對暴 動政策 
表示 懷疑， 他 就馬上 被稱爲 機會主 義者， 遭 受無情 的攻擊 
。 』 （註三 十一) 反抗已 服。 莫斯 科說， 『直接 鬥爭』 的 
時 候已到 來了。 如果 必須的 條件尙 沒有， 就 一定要 不惜任 
何 代價用 人工把 牠們造 出來。 結果遂 造成了 一九二 七年秋 
天的一 連串冒 險盲動 ，即 有名的 『秋收 暴動』 。肓 動主義 
走到 自殺的 極端。 假如 共產國 際存心 想破壤 中國共 產黨的 
殘餘 力量， 牠一定 找不出 比此更 有效的 手段。 黨也 彷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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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毁 似的， 而 在這一 點上， 牠 也幾乎 完全收 效了。 
八月一 日第 一次暴 動發生 於江西 省會， 南昌。 兩位 共產黨 
軍官， 葉 挺和賀 龍舉起 叛旗。 他 們帶有 三千人 左右。 在他 
們的 r 革命委 員會』 的名 單中， 他們 列上孫 夫人， 郭演達 
, 陳友仁 （ 這 幾個人 當時正 在亡命 歐洲的 旅途中 ） 及 『鐵 
』 軍的張 發奎， 黃琪 翔兩位 將軍的 名字， 這 兩位將 軍很快 
就 放棄他 們的討 蔣的假 面具， 進行消 滅共產 亂黨的 眞正事 
業， 這些亂 黨竟把 這種不 中用的 革命美 名膾給 他們。 共產 
國際的 報紙報 吿道： 『南 昌暴動 …… 是反對 武漢政 府鬥爭 
的開始 。每 一個 革命家 將來都 同意： 一個由 叛賣革 命及受 
軍人 和大地 主支持 的份子 而成的 政府， 

中， 應 該加以 推翻 …… 』 我們該 記得， kmm&kmmm 
衣 相法相 合才不 過兩個 星期之 前哩。 『一個 新的革 命中心 
在形成 中。』 （ 註三 十二） 這個新 的 『 革命 中心』 只維持 
了幾天 。當 張發 奎率軍 迫近該 城時， 葉挺賀 龍的軍 隊便迫 
得要 開拔逃 亡了。 

這些革 命家碰 着民衆 的冰冷 面孔， 揮動 國民黨 的旗幟 ，退出 
南昌， 向南 逃去。 他 們沿途 經過的 民衆， 都 久已把 國民黨 
的旗 幟視爲 恐怖的 象徵了 。他 們曾親 眼見到 蔣介石 於三月 
間揮動 過牠， 又見 到朱培 德於六 月也揮 動過牠 。在 他們看 
來， 葉賀的 軍隊似 乎也只 不過是 『蔣 介石第 三的軍 隊。』 

( 註三 十三） 葉賀 答應沒 收超過 二百畝 以上的 土地， 這無 
異 答應讓 大多數 地主不 受侵犯 。痛苦 的經驗 已敎乖 了江西 
及 粵北的 農民， 凡是新 來的軍 隊答應 拿善心 來代替 從前駐 
軍的惡 意者， 他 們總不 相信。 簡直就 沒有什 麽東西 可以區 
別這 枝新的 『 革 命軍』 和 先前的 國民黨 軍隊。 農民見 牠 
總 是退避 三舍。 經過兩 個月的 奔波， 毫無結 果的通 過各個 
農村 之後， 葉 賀的軍 隊進攻 粵東北 的潮汕 。結 果打 了敗仗 
， 全軍 覆沒。 牠 的殘餘 份子逃 入東江 各縣， 在這些 縣份裡 
， 一個叛 亂的農 民運動 已開始 在偉大 農民鬥 爭退潮 之時， 

抬起 頭來了 。這 就是葉 賀冒險 肓動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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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式的解 釋是這 樣的： 南昌 暴動失 敗的原 因就是 『敵 人的 
力 量過於 强大』 ，此外 還順便 列舉幾 個附帶 的原因 ，歸入 
r 指導 錯誤』 一項 如下： 『①沒 有明顯 的革命 政綱； ③對 
於土地 革命不 堅决； ③ 沒有與 農民連 繫起來 ，沒有 武裝農 
民； ④沒有 摧毁舊 的政權 機關而 代以勞 動者的 政權； ⑥其 
他軍事 上的錯 誤等。 』 （ 註三 十四） 如果沒 有這些 原因， 
就萬事 如意了 。敵人 太强， 我 們沒有 力量， 沒有一 個革命 
的 政策， 又沒有 與羣衆 連繋。 但雖然 如此， 暴動的 政策仍 
然是 絕對正 確的。 

同樣 的流產 正發生 於整個 華中， 甚至 發生於 北方若 千縣份 
。 所 有這些 人工暴 動有個 共同的 特黠： 羣衆 竟沒有 史大林 
所 預言的 『 驚 人的響 應』， 倒還千 脆拒絕 合作。 恐 怕工農 
也是 『機 會主 義者』 吧， 否則 就像瞿 秋白後 來迫得 承認的 
， r 羣衆 比我們 先看出 國民黨 的旗幟 已成了 白色恐 怖的旗 
幟』 吧。 （ 註三 十五） 在許多 塲合， 共產黨 人因爲 羣衆的 
消極 厭倦， 便干 脆不理 他們， 求救於 和地方 小軍閥 的聯合 
。例 如鄂 北有共 產黨員 張兆豐 領着一 小部分 軍隊， 他竟和 
當地 某軍閥 聯合去 反對另 一個掠 劫隣地 的軍閥 。華 崗叙述 
道： 『湖北 因機會 主義的 影響， 秋收暴 動亦歸 失敗。 』 （ 
註三 十六） 同樣的 策畧也 應用於 蘇北， 當地 共產黨 人想和 
一個名 叫贶逢 吉 （ 譯音） 的軍閥 聯合。 結果也 一樣。 在湘 
鄂 若干縣 份裡， 發 生農民 的散漫 暴動， 他們結 成小隊 ，手 
執 戈矛， 作奪 取縣城 的絕望 企圖。 他 們不斷 被撃退 或消滅 
。甚 至在這 樣的塲 合中， 在 塲的共 產黨人 『也 沒有 設法喚 
起 和組織 工農， 只是一 味依賴 軍事力 量。』 （ 註三 十七） 
在 上海， 共產黨 的江蘇 省委自 己 設法去 『唤 起』 民衆 。早 
在十 一月， 宜 興和無 錫的短 促的農 民騷亂 使該省 委相信 『 
暴 動的時 候現在 眞的到 來了』 。唯一 的困難 就是工 人受了 
恐怖的 摧殘， 對 此並不 感興趣 。但黨 却沒有 氣餒， 牠派出 
『赤 色恐怖 隊到各 廠去威 迫工人 罷工， 以爲 如果用 這種方 
法能 夠製造 （丨） 一個總 罷工， 暴動就 一定勝 利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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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 十八） 在 武漢， 自 從在農 村中的 秋收暴 動已一 律失敗 
之後， 共 產黨又 開始鼓 動組織 城市的 暴動。 共產黨 的長江 
局首 先表示 異議。 他們 先前的 『立即 暴動』 的命令 並沒有 
好 結果。 湖 北省委 也同樣 染了懷 疑病。 牠竟 大胆答 覆道： 
『現 在不 是總暴 動的時 候。』 於是 『機會 主義』 的 罪名堆 
到 牠的頭 上來， 而在這 個打擊 之下， 牠就屈 服了。 『爲了 
避免機 會主義 的嫌疑 起見， 湖 北省委 發出一 道動員 和總罷 
工的 新命令 。 』 但是， 當 執行這 道命令 的時候 一來， 武漢 
的 大多數 黨員都 『驚 慌而 逃』。 （註三 十九） 黨的 北方局 
於十月 六日通 過一個 『 暴動總 計劃』 ，這個 『總 計劃』 之 
乖 謬一至 於此， 以 致華崗 也迫得 稱牠爲 『藶 史的笑 談的資 
料』。 

這些 糊亂塗 成的革 命暴動 的諷刺 畫一個 一個的 抹去了 。牠 
們 中有些 似乎是 滑稽之 至的， 但只有 共產主 義的敵 人才忍 
心笑 出來， 因爲 共產黨 人在這 些輕浮 的暴動 和更輕 浮的計 
劃中把 他們的 黨打得 粉碎了 —— 而 事情還 沒有了 結哩。 
到了 現在， 共產 黨的領 袖才終 於恍然 大悟： 原來 『國 民黨 
左派沒 有存在 的基礎 了』。 （ 註 四十） 等到 秋收暴 動已被 
人順利 地壓平 之後， 他 們才最 後决定 把國民 黨的靑 天白曰 
旗收 起來。 中國 共產黨 政治局 一九二 七年九 月十九 曰的决 
議宣布 『暴動 無論如 何不能 在國民 黨旗幟 之下擧 行』， （ 
註四 十一） 於是 和資產 階級政 黨的不 幸的聯 盟正式 終結， 
而國民 黨 『 十分 之九』 已决意 服從獨 立的共 產黨指 導的神 
話， 也烟 消雲散 。這 『十分 之九』 的 人已在 恐怖之 下消失 
了。 現在， 史 大林的 『眞 理報』 又突 然下令 作另一 次一百 
八 十度的 轉變。 牠於九 月三十 日宣吿 『 蘇維 埃的宣 傳口號 
現 在必須 成爲行 動的口 號』。 （註四 十二） 中國共 產黨現 
在 必須在 革命退 潮時期 拿蘇維 埃的紅 旗來代 替飄揚 於革命 
高 漲時期 的資產 階級國 民黨的 靑天白 日旗。 共產黨 領導機 
關的十 一月中 全會忠 順地宣 布即時 行動的 口號： 『一 切政 
權 歸工農 兵及城 市貧民 會議—— 蘇維 埃！』 （ 註四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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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 領導機 關從葉 賀冒險 盲動的 失敗， 從 秋收暴 動的失 
敗中， 得 出一個 熟套的 結論： 『葉 賀失 敗後， 中國 革命不 
僅未 退潮， 而 且還升 到一個 新的， 更高 的階段 。 』 （註四 
十四） 

蔣 介石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十日 的政變 已把革 命提高 到四、 
一二 政變的 『更 高』 階段 ，四、 一 二政變 又引到 武漢的 r 
更高』 階段。 武 漢試驗 的失敗 又把革 命抬高 到南昌 暴動的 
平面上 。秋 收暴 動的失 敗把牠 帶到蘇 維埃制 度的眩 人的高 
度！ 這種 不斷昇 高的妙 論使十 一月全 會宣布 『 中國 的客觀 
局 勢是這 樣的： 一個明 白的革 命局勢 的持續 現在和 將來也 
不是 以星期 與月， 而 是以年 來計算 的。』 根據 這一點 ，就 
不難推 出立即 暴動已 成熟的 條件： 『雖 然革 命已遭 受大大 
的 失敗， 但 中國勞 苦羣衆 革命運 動的力 量尙未 衰竭， 牠在 
革命鬥 爭的復 興中才 開始發 揮出來 …… 綜合上 述各點 ，中 
國 共產黨 中央全 體會議 不得不 宣布一 個明顯 的革命 局勢現 
在存在 於全中 國。』 （註四 十五） 

這個估 計直接 造成新 的冒險 和新的 失敗， 牠 是建立 在這個 
前提 上的： …… 因爲資 產階級 不能解 决中國 的內外 問題， 
『資產 階級軍 閥反動 勢力的 穩定是 不可能 的。』 （註 四十 
六） 因爲反 動勢力 取得政 權便立 即分裂 爲混戰 的黨系 ，共 
產黨便 從這件 事得出 結論， 認爲暴 動的條 件尙在 。在 這一 
勲上， 他 們忽畧 了一件 小事： 革命的 組織差 不多通 通被破 
壌 掉了。 羣衆 的革命 情緖， 尤其是 城市工 人的， 也 差不多 
通通冷 却了。 一 方面被 軍閥內 戰及因 之而來 的商業 凋敝弄 
得支離 破碎， 另一 方面又 被帝國 主義的 壓力所 屈服， 資產 
階級政 權當然 是難於 『穩 定』 的。 但 是革命 力量能 夠拿他 
們自 己 的政權 來代替 牠嗎？ 這 正是中 國共產 黨不能 正確答 
覆的 問題， 因爲 他們無 法了解 他們所 遭受的 失敗的 原因和 
程度。 他 們誤認 他們自 己的盲 動主義 情緖爲 民衆的 一般情 
緖。 

資 產階級 政權無 論內部 如何薄 弱和不 確定， 但革命 的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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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敗却保 證了牠 的相對 『穩 定』。 只 有羣衆 重新起 來推倒 
牠時， 牠才 會顚覆 。在一 九二七 年冬他 們不能 這樣做 ，因 
爲 當時他 們尙受 悲慘的 失敗所 壓服， 這些 失敗就 他們自 
己的 領袖的 錯誤造 成的。 他 們受了 束縛， 他 們只是 站在旁 
面 來觀望 將軍們 混戰及 區區少 數的共 產黨人 委身於 魯莽的 
冒 險中。 共產黨 無心去 組織工 人的日 常防禦 鬥爭和 慢慢恢 
復 他們的 組織和 自信力 。他們 只是留 心各派 軍閥的 明爭暗 
鬥及設 計取得 軍火， 企圖 『轉 變軍閥 的內戰 爲羣衆 的反帝 
戰 爭』， 『推 翻反動 統治， 建立蘇 維埃政 權。』 （ 註四十 
七） 

他們和 史大林 一樣， 期 待羣衆 方面底 自動的 『驚人 的響應 
』 。 但 牠老是 不來。 在 農村中 雖尙有 叛亂農 民及譁 變士兵 
的 隊伍， 但秋收 暴動的 經驗已 淸楚的 暴露了 城市工 人的冷 
淡消極 及零碎 農民武 裝隊伍 的無能 。這 一點， 共產 黨人是 
看不 到的。 他們 在武漢 塌台之 後採取 的暴動 政策只 不過造 
成一 連串失 敗了。 他 們下結 論說： 『雖然 如此， 雖 然革命 
又蒙 受這種 部份的 失敗， 但最近 三個月 的巨大 （丨 ） 經驗 
却 是雄辯 （丨） 的 證據， 證明 中國共 產黨的 全部策 畧是完 
全正確 的。』 （ 註四 十八） 共 產黨並 沒有學 會如何 去組織 
勝利。 他 們只是 學會如 何去背 誦史大 林底神 仙似的 永不犯 
錯的 公式。 由 廣州而 上海而 武漢， 他 們已經 過了一 次又一 
的失敗 。這 個圏子 現在必 須兜完 。在 廣州， 他們再 度倒向 
次一個 新的災 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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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蔣 介石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十日 的政變 之後， 廣 東已不 
經 一戰的 送給軍 閥了。 又 自從是 年七月 北伐軍 出師， 十月 
省 港罷工 取消， 十二 月國民 政府遷 都武漢 之後， 該 省的全 
部統治 權便落 入桂系 軍閥李 濟琛的 手中。 

李 濟琛急 不容緩 的把整 個廣東 放在他 的軍部 的鐵蹄 之下。 
他嚴 峻泔制 工會並 用鐵腕 來運用 鮑羅庭 的强迫 仲裁制 。他 
並沒有 碰到共 產黨的 反抗， 他 們已減 少他們 的所有 活動， 
向將 軍們極 力讓步 『 以保 持民族 統一戰 線』。 共產 黨的政 
策就是 『等待 北伐成 功』。 （註 一) 當他 們等待 的時候 ，北 
伐 果然勝 利了， 只不過 這些勝 利歸給 蔣介石 和中國 資產階 
級， 結果 造成了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十二 日的上 海事變 吧了。 
李濟 琛迅速 響應蔣 介石的 發動， 於四 月十五 日實行 他自己 
的 淸黨。 一 切尙享 有合法 存在的 組織均 遭搗毁 和封閉 。兩 
千餘人 被捕， 至少 有一百 個男女 （ 多數 是共產 黨員） 被槍 
决 。省港 罷工的 殘餘糾 察隊經 過幾度 劇戰之 後通通 被繳了 
械， 兩千 餘受共 產黨影 響的鐵 路工人 被李濟 琛的軍 隊驅逐 
棄職， 代之 以受最 反動的 機器工 會支配 的工人 。李 濟琛旣 
然以 蔣介石 的馬首 是瞻， 他當 然懂得 維持工 人階級 組織底 
外殼的 價値。 他奪取 牠們的 機關， 把 這些機 關讓給 那些稱 
爲 『 工會 改組委 員會』 的流氓 走狗。 伺樣的 事變也 在全省 
各縣 市發生 。在農 村中， 農民往 往抵抗 軍隊的 襲擊。 但農 
會終 於受摧 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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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產黨現 在必須 要補償 他們的 消極。 他們宣 佈於四 月廿四 
曰 舉行大 罷工， 抗議 李濟琛 的進攻 工會。 這 次罷工 沒有實 
現。 往後幾 個月， 廣州 和全廣 東的共 產黨人 普遍被 迫到深 
深的地 底下。 僱主 們向工 人發動 攻勢， 結果 把他們 在省港 
罷工高 潮時期 得來的 工資， 工 時及工 作狀况 等方面 的每一 
宗勝利 品都剝 奪了。 著名 的廣東 工人代 表會， 這個 雛形的 
蘇 維埃不 到一年 前還代 表二十 萬各業 工人， 現在 也消滅 
了。 有一個 非法的 『 特別委 員會』 代 替牠在 活動， 這個特 
別 委員會 由幾個 從前的 代表會 執委及 少數新 選的代 表構成 
。 這個 委員會 號稱支 配廣州 的一百 個工會 。六月 ，牠 自詡 
能 動員三 千工人 左右舉 行示威 紀念沙 基慘案 及省港 罷工。 

( 註二） 縦 使這些 自詡是 眞的， 但比 之最近 的過去 却微乎 
其 微了。 

大 多數工 人的冷 淡在共 產黨內 部產生 了恐怖 主義的 情緖。 
工 人共產 黨員因 爲無法 動員工 人起來 抵抗資 本家的 攻勢， 
他 們竟作 一連串 無望的 徒勞的 企圖， 用炸彈 來嚇退 李濟琛 
的 改組委 員會的 會員。 據黃 平說， 當 時甚至 還密謀 暗殺李 
濟琛。 後 來因爲 安放的 炸彈未 爆炸， 計劃遂 吿失敗 。（註 
三） 這些 絕望的 工人和 共產黨 人採取 個人恐 怖主義 的辦法 
， 共產黨 尙正式 以 『 赤色 恐怖』 的 美名來 表彰。 

有時 爲了保 障革命 的勝利 品也難 免需要 到赤色 恐怖； 到時 
牠就 是一個 勝利的 工人階 級的政 府所頒 布的審 愼手段 ，藉 
以對付 那些公 然反抗 或危害 政府的 敵人。 俄 國布爾 什維克 
黨 奪取了 政權很 久很久 之後， 一直等 到敵人 謀及布 褥什維 
克黨領 袖的生 命及開 始積極 組織反 革命的 武力， 牠 才對敵 
人加以 嚴懲， 這 件事與 用個人 恐怖主 義的方 法來對 付當權 
的反動 政府的 工具， 毫 無共通 之點。 布爾什 維克主 義就是 
在反 對這種 方法的 鬥爭中 生長起 來的， 因爲 這種方 法並無 
補於 羣衆的 動員， 只 有助於 他們的 癱瘓。 在 一個革 命組織 
裡面， 恐 怖主義 傾向的 出現就 是這個 組織底 無能或 墮落的 
可怕的 徵兆。 （ 附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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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共產 黨人先 前曾拿 『等 待北伐 成功』 的 高見來 掩飾他 
們 的消極 態度， 現 在他們 又和先 前一樣 ，拿 『東 征』 的希 
望來掩 飾他們 的束手 無策， 因 爲他們 （連同 莫斯科 領袖） 
通 通都满 以爲武 漢政府 一定就 要舉行 討伐蔣 介石的 『東征 
』 。 等到 武漢不 討蔣， 反而投 降蔣的 時候， 又發出 這種呼 
聲： 『等 待葉 賀！』 至九 月末， 共產 黨人預 期葉賀 軍隊開 
抵 廣州， 他們趕 忙立定 計劃， 擬舉行 暴動來 響應。 後來他 
們 守候的 救主在 潮汕潰 敢了， 暴動 的計劃 便暫時 放棄。 （ 
註四） 

在 廣東， 一直 等到葉 賀失敗 之後， 共 產黨人 才採用 『打倒 
國 民黨！ 』的 口號。 （註 五） 在十月 十四日 那一次 有計劃 
的示 威裡， 這個 口號才 第一次 帶到街 頭上。 換 言之， 自國 
民 黨政府 出賣和 無條件 取消省 港罷工 之後已 過了一 年零四 
天； 蔣介石 的三月 政變也 過了一 年半， 在這 個悠久 的歲月 
中， 廣州工 人已被 國民黨 的軍隊 槍殺， 被監 禁在國 民黨監 
獄中， 他們的 組織也 被國民 黨的一 紙命令 剝奪， 到 了這個 
時候 ，共 產黨才 正式 准許廣 州工人 高呼： 『打 倒國 民黨！ 

』 那末， 在許 多工人 看來， 用 匕首， 手鎗， 小刀或 炸彈來 
對付 國民黨 的工人 『領 袖』 似 乎較之 共產黨 的政策 更有效 
果， 這還有 什麽希 奇呢？ 又大 多數廣 州工人 過去曾 懷着如 
是 樂觀和 希望踴 躍加入 他們的 組織， 到了現 在這個 時期， 
他 們的同 等人數 又陷於 痛苦， 失望， 憤世 嫉俗， 脫 離了有 
組織的 活動* 所， 這又有 什麽希 奇昵？ 

但 是雖然 離心力 的强烈 作用使 共產黨 牢牢地 孤守和 擱淺在 
昨 天底錯 誤與今 天底荒 唐幻夢 的暗礁 之上， 在廣州 尙剩下 
一小部 份工人 ，他 們的鬥 爭意志 經過運 動的一 興一衰 ，尙堅 
固如常 。他捫 就是昨 天龐大 底羣衆 組織的 最優秀 的戰士 ，少 
( 附 註一） 安德華 • 馬 爾勞在 他的兩 本關於 中國革 命的書 
(征 服者 和人之 命運） 裡， 描 寫中國 的靑年 恐怖主 義者因 
爲共 產黨缺 乏革命 政策， 迫得 去使用 炸彈和 手槍， 他們述 
他們 中有一 個於上 海四月 政變之 前夜， 謀炸蔣 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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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曾 在革命 歷史中 寫過輝 煌一頁 的省港 罷工糾 察隊， 工人 
赤 衞隊的 殘餘， 及 一部急 進的， 失業 的鐵路 工人。 這些工 
人 在整個 革命的 過程中 曾作過 極大的 犧牲， 他們在 廣東曾 
把 自覺的 政治理 解發展 到了最 高度， 國民黨 最初在 南方取 
得權 力時， 他 們的作 用也幾 乎是决 定的。 共 產黨得 到這一 
羣受過 鍛鍊的 工人， 牠 無異從 革命的 破船中 撈囘一 份驚人 
的財寶 。經過 小心的 培養和 適當的 領導， 經 過頑强 的鬥爭 
並憑 藉一個 正確的 政策， 這些 幹部就 一定可 以重新 替共產 
黨打開 到領導 之路， 這 條道路 現在已 給過去 的殘燼 攔斷了 
。 但共 產黨却 不懂得 『 退 却的必 要』， 不能 領導廣 州工人 
的防 禦鬥爭 —— 這是恢 復牠底 影響， 威望及 領導權 的唯一 
道路 —— 牠現在 反而準 備推使 牠的最 後的無 產階級 力量舉 
行 絕望的 進攻， 這種 進攻， 無 論從客 觀和主 觀的每 一個條 
件 看來， 都 是預先 注定要 失敗。 

廣 州的政 權當時 分掌在 李濟琛 和張發 奎兩派 敵對力 量的手 
裡， 他們 的火倂 已迫在 眼前。 張的政 治門面 當然由 注精衞 
來 粉飾， 他和汪 計劃舉 行一次 政變， 把 李趕出 廣州。 上海 
的 共產黨 中央預 知這一 政變， 遂向廣 東省組 織發出 如下的 
訓令： 『廣 東的工 農羣衆 只有一 條出路 …… 即， 利 用政變 
所造成 的內戰 時機， 堅 决擄大 城市和 農村的 暴動… …在軍 
隊 中鼓動 曄變， 並 在戰爭 期間， 迅速 聯結這 些暴動 爲總暴 
動， 建立 工農兵 代表會 (蘇 維埃) 的統 治。』 （註 六) 羅佐夫 
斯 基的神 氣十足 像一個 醫生剛 剛不留 心弄死 了一個 病人。 
現在來 舉行屍 體解剖 一樣， 他在一 年之後 寫道： 『不 錯， 
有劇烈 的鬥爭 在張發 奎和李 濟琛中 間發展 起來， 但 暴動者 
應該 知道， 叛旗 一擧， 反革命 陣營中 的爭執 就要立 即停止 
的。』 （註 七） 在 中國共 產黨領 袖應該 知道的 東西， 與羅 
佐 夫斯基 輩及其 他所有 共產國 際的寶 貝們敎 給他們 的東西 
之 間裂開 一條大 裂隙， 中國革 命就是 跌入裡 面毁滅 掉的。 
將軍們 在亙相 混戰之 前將千 倍聯合 起來反 對暴動 ，這 件事 
在一 九二七 年十二 月固然 昭著， 在革 命的所 有已往 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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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樣 昭著。 共 產國際 從前不 懂得這 一點， 現 在也不 懂# 
這 一點， 中國共 產黨是 在共產 國際執 委會及 其駐華 新代表 
的直 接訓令 之下， 被迫 而走暴 動的道 路的。 這些駐 華新代 
表最先 是羅名 尼茲， 後來就 是冒險 大家漢 茲 • 牛曼 (Heinz 
neumann) ， 牛 曼現在 已抵達 廣州， 給中國 共產黨 以必要 
的暴動 『指 導』。 

張汪 政變果 然於十 一月十 七日舉 行了， 敵對 將軍們 的軍隊 
S 相對峙 備戰， 戰線起 自廣州 四十里 外並從 北江各 縣伸展 
至汕頭 。十 一月二 十六日 ，共產 黨决定 立即準 備暴動 （註 
八） 並 於數曰 後規定 十二月 十三日 爲暴動 日期。 （附 註一 
) 據漢茲 • 牛 曼說， 共產 黨領袖 『深 信一切 勝利的 條件都 
具備， 成功 …… 是 有把握 的。』 （註 九） 

實 際上， 照當時 的情形 看來， 縦 使廣暴 勝利， 全國 也沒有 
餘 力能夠 出來支 持牠。 加 之以， 廣州 和全廣 東本身 的現存 
的力 量交互 關係也 不能造 成這一 勝利。 僅僅到 了後來 ，漢 
茲 • 牛曼 和羅佐 夫斯基 輩才承 認這是 當時的 實情。 廣東的 
暴 動者在 他們的 計劃裡 寄很大 希望於 東江海 陸豐各 縣暴動 
農民的 合作， 海 陸豐距 離粵垣 一百五 十里， 五 年前， 澎湃 
( 附 註一） 廣暴來 得特別 『凑 巧』， 牠竟和 聯共十 五次大 
會同時 舉行， 史 大林就 在這次 大會裡 完全打 敗反對 派並實 
行 全體開 除黨的 左翼。 托洛 次基曾 寫道： 這 次暴動 恰合其 
畤 的給史 大林派 多數在 中國造 成一個 『勝利 1， 『以 掩蓋俄 
國 反對派 的肉體 上的消 滅。』 —— 中 國革命 問題集 第三九 
-一 二頁。 參閱維 多 • 綏奇的 從列寧 到史大 林 （ 一九三 
七年， 巴黎出 版）， 第三十 一頁； 維多 • 綏 奇的二 十年後 
之俄國 （ 一九三 七年， 紐約出 版）， 第一六 o 頁； 波利斯 
• 蘇瓦 林的史 大林傳 （ 一九三 五年， 巴黎出 版）， 第四三 
四頁。 有一小 羣國民 黨左派 的亡命 客 （ 包括孫 夫人， 陳友 
仁， 鄧演 達等） 當時 適在莫 斯科， 他 們後來 吿訴本 書作者 
說， 他們也 有理由 相信廣 州事變 是故意 迫成， 以便 在第五 
次大會 中造出 必須的 『空 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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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 裡撫育 了近代 的中國 農運。 澎 湃現在 拿這個 地方做 
根 據地， 藉葉 賀殘部 之助， 產生 了第一 個農民 『 蘇 維埃』 

， 這種. .『蘇 維埃』 在隨後 整個時 期內， 成了 共產黨 底政策 
的 基礎。 自 十月末 以來， 海陸 豐的農 民蠭起 已引動 東江及 
海南島 兩三個 縣份農 民零零 碎碎起 來鬥爭 。假 如拿 全國的 
形勢 來看， 這些 農村騷 亂的小 小中心 只是過 去底時 機的過 
遲 的囘音 而已， 這 些時機 已無可 挽囘地 錯失了  ； .但廣 州的 
共 產黨人 却把這 些叛亂 中心看 成萬倍 的大。 他們認 爲這些 
小中心 就足以 保證全 國起來 援助他 們了。 一年 多之後 ，羅 
名尼茲 招認： 『我 捫當 時分明 把農民 暴動的 發展誇 張太甚 
0 』 （ 註十） 

當時 全省和 全國的 一般情 形姑置 勿論， 光是 拿共產 黨舉行 
暴動 的軍事 力量與 鎮壓暴 動的反 動軍事 力量比 較一下 ，我 
們就 可以得 到未來 結果的 可怕的 豫吿。 陳紹禹 （ 附 註一） 
搜 集參加 暴動者 的直接 報吿， 發現 『統 治階 級駐守 廣州的 
武裝 力量超 過暴動 者的力 量五六 倍』。 （註 十一） 陳紹禹 
又 綜合共 產黨軍 長葉挺 ， 『 A 同志』 （ 大槪是 牛曼） 和廣 
州革命 軍事委 員會各 方面的 報吿， 估計 革命派 的軍火 ，其 
最 高數字 如下： 『手 鎗和 自動手 鎗最多 三十枝 ，手 榴彈最 
多二 百只； 工 人手上 的步鎗 最多五 十枝； 兵 士手上 的步槍 
最多一 千六百 枝。』 （ 註 十二） 牛曼 的報吿 說工人 赤衞隊 
只 有二十 九枝毛 瑟槍， 及 二百個 左右的 手榴彈 —— 沒有一 
枝步槍 。 （ 註 十三） 暴動 指揮的 唯一軍 隊就是 敎導圑 ，由 
未受 職的軍 官和從 前的黃 埔學生 耩成， 內中 共產黨 員約佔 
兩百人 。 （ 註 十四） 參加暴 動者的 有眞正 數目， 據 葉挺說 
有 四千二 百人， 內中敎 導團佔 一千二 百人， 赤衞隊 及其他 
佔三 千人。 『 A 同志』 估計 只有二 千人， 加 上敎導 團總共 
只有 三千二 百人。 （註 十五） 

據葉 挺說， 廣州 市當局 有七千 武備優 良的隊 伍可供 調遣。 
( 附 註一） 後來就 是鼎鼎 大名的 王明， 中國 共產黨 總書記 
， 抗 戰後又 加入國 民黨的 國民參 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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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有五千 士兵， 一千警 察和受 反動的 機器工 會支配 的一千 
流氓。 士 兵包含 步兵， 機關 鎗手和 炮兵等 部隊。 他 們總共 
保有五 千餘枝 步鎗， 大量機 關鎗， 三 十五尊 小型迫 撃炮和 
大炮。 （ 註 十六） 這 還只是 市內的 軍力， 在 江上尙 有幾隻 
中外炮 IS 。 在市 郊尙大 約有四 團兵駐 守着， 又在二 三曰路 
程外， 尙有張 發奎和 李濟琛 的聯合 軍隊， 總 數不下 五萬人 
， 武備 優良， 訓練 亦妤。 在 這些軍 隊中， 共 產黨的 影響沒 
有存在 ，甚至 連一點 影子也 沒有。 牛曼也 承認： 『廣 大的 
兵士羣 衆完全 不理睬 共產黨 的口號 • …” 』 （ 註 十七） 羅佐 
夫斯基 寫道： 『我 們並 沒有做 一番準 備工作 ，使敵 人的軍 
隊瓦解 …… 』 這件事 『預 先决 定了暴 動的結 果』。 （註十 
八） 牛曼 在他事 後的報 吿裡， 承 認衆寡 懸殊。 『但 假如人 
們考慮 到，』 他可 憐地補 充說， 『資 產階級 的軍隊 四面八 
方被 革命的 激盪包 圍着， 上級 機關在 政治上 不能依 賴這些 
軍隊， 人 們就可 以說， 廣州的 軍事力 量是勢 均力敵 的。』 
這就是 牛曼自 己解脫 的唯一 企圖。 他 的報吿 的其餘 部份都 
是 自己打 自己嘴 巴的。 （註 十九） 

『革 命的 激盪』 大 到這樣 程度， 共產 黨竟不 敢號召 一個總 
罷工。 當牛 曼和共 產黨的 委員會 考慮暴 動的戰 畧時， 他們 
偶爾也 想及號 召這一 罷工， 但後 來這個 念頭放 棄了， 據牛 
曼說， 『 因爲 在革命 委員會 看來， 假 如他們 乘敵人 無備， 
突然夜 襲弄不 成功， 則勝利 的機會 似乎微 乎其微 了。』 （ 
註二 十） 黃平是 革命委 員會之 一員， 他記 載道， 委員會 『 
一致』 决定擧 行暴動 而不擧 行罷工 。 （ 註二 十一） 本來共 
產黨於 十月二 十三 曰曾作 最後的 嘗試， 想號 召工人 出廠罷 
工， 結果失 敗了， 因爲 張發奎 採取迅 速和野 蠻的手 段把罷 
工 的所有 準備工 作都破 壤了。 大約 一星期 之後， 汪 精衞又 
對共 產黨影 響的殘 餘力量 施行進 一步的 打撃， 他迫 逐省港 
罷工糾 察隊離 開他們 尙在市 郊據有 的公共 宿舍。 汪 精衞， 
這位共 產國際 晚近的 偉大同 盟者， 實 現了一 件連當 時的軍 
閥也 畏縮不 敢爲的 任務。 糾察 隊被驅 散了。 只有五 百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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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尙留 在共產 黨手中 。 （ 附 註一） 經過 這些經 驗之後 ，共 
產黨 領導機 關連想 也不想 起罷工 這兩個 字了。 他們 唯有暴 
動。 『 共 產黨不 能組織 罷工。 他們不 能停止 全市的 經濟生 
话。 他們 不能吸 引工廠 和作坊 的無產 者加入 （革 命） 運動 
…… 等到 槍炮的 吼叫聲 已傳到 耳鼓， 巷 戰已在 進行， 工人 
羣衆才 知道暴 動發生 …… （ 羣 衆們） 把這次 暴動看 爲一件 
突 然的， 偶發的 事情。 』 （ 註二 十二） 

同時 ，同等 『突 然的』 ，看起 來似乎 『偶 發的』 就是 『蘇 
維埃』 的 出現， 牠 的名字 現在寫 在共產 黨的旗 幟上了 。暴 
動之前 四天， 在 一個秘 密會議 裡選舉 出十五 個人， 其中九 
個人 代表受 共產黨 領導或 影響的 工人小 圑體， 三個 人代表 
敎 導圑， 其餘 三個人 則假定 是代表 廣東農 民的。 （ 註二十 
三） 這十 五個人 便組成 『 廣 州工農 兵代表 會！』 他 們决議 
等到奪 取政權 之後， 這個 『 蘇 維埃』 就擄大 爲三百 個委員 

O 

每 一種革 命的觀 念都受 共產國 際的史 大林化 的領導 機關歪 
曲的， 蘇維 埃的觀 念也一 樣被截 切得不 辨本來 面目。 什麽 
叫做蘇 維埃？ 首先， 牠 就是一 個選舉 的工農 兵代表 圑體， 
這個 圑體以 勞苦大 衆各部 分的最 廣泛的 選舉爲 基礎。 牠是 
最 廣大的 無產階 級民主 主義的 表現。 是在驚 心動魄 的革命 
蠭起的 時候產 生的。 牠 脫胎於 罷工委 員會， 行動委 員會及 
其 他地方 圑體， 牠一 度產生 之後， 便 把那些 尙未受 任何政 
黨影 響的叛 亂羣衆 的廣大 部分， 吸入 革命運 動的軌 道中。 
牠 的價値 就在這 一點： 牠有機 地從羣 衆運動 本身生 長並成 
了 直接表 現羣衆 底意志 的特別 政權。 羣衆在 蘇維埃 內受政 
治訓練 ，而 由於各 個時期 的衝突 增高， 這種政 治訓練 也被千 
倍的 加速了 。在蘇 維埃內 ，他們 從革命 浪潮高 漲以至 奪取政 
權， 在 鬥爭的 每一個 階段中 都得到 指導和 訓練。 蘇 維埃組 
織 和完成 了暴動 之後， 牠就成 了新興 革命政 權的機 關了。 
這 種蘇維 埃的槪 念是經 過三次 俄國革 命的經 驗形成 和試驗 
( 附 註一） 牛曼說 只有三 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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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 牠現在 在史大 林的統 治下消 失了。 史 大林並 不把蘇 
維埃 視爲革 命鬥爭 整個過 程連帶 產生的 機關， 他認 爲牠是 
在 奪取政 權之前 夜才能 產生的 機關。 這種歪 曲蘇維 埃底性 
質和作 用的見 解在廣 州得到 其適切 的奇怪 表現。 （ 註二十 
四） 

即使我 們暫時 假定廣 州暴動 是在羣 衆運動 高漲， 要 求奪取 
政權 （ 這 在當時 也不是 很遠的 事情） 的 時候計 劃的， 但倉 
卒推 選一個 蘇維挨 也是不 可能的 ，甚 至還是 不必要 的工作 
。 在 這種情 形中， 先前 羣衆運 動的生 長如果 不是已 經採取 
蘇維埃 的形式 的話， 驰 一定已 發展另 一種同 樣合適 的組織 
, 能夠 準備羣 衆和領 導他們 去奪取 政權。 在 廣州， 這些條 
件 一個也 沒有。 旣沒 有高漲 的羣衆 運動， 也 沒有產 生一個 
選舉的 蘇維埃 的根據 一 •至於 另外任 何種組 織都不 是什麽 
蘇 維埃。 

托洛 次基並 不是完 全不熟 習那種 現象的 ，他 寫道： 『產生 
一 個選舉 的蘇維 埃並不 是一件 易事。 羣衆必 須從經 驗中知 
道什麽 叫做蘇 維埃， 他們 必須了 解牠的 形式， 他們 又必須 
在過 去曾學 會一點 東西， 使自 己熟習 於選舉 的蘇維 埃組織 
。 關於這 一點， 在 中國連 影子也 沒有， 因爲 正當蘇 維埃的 
口 號應該 成爲整 個運動 的神經 中樞的 時期， 人們却 宣佈這 
一口 號爲托 洛次基 主義的 口號。 但是 當他們 手忙脚 亂指定 
暴 動日期 ，藉以 跳過他 們自己 的失敗 之時， 他們同 時又不 
得 不指派 一個蘇 維埃。 假 如這個 錯誤不 加以澈 底暴露 ，蘇 
維埃 的口號 就能夠 變爲革 命的一 條絞索 的…… 

『蘇 維埃的 任務不 僅是號 召暴動 或實行 暴動， 而且 還是領 
導 羣衆通 過必要 的階段 走向暴 動…… 羣衆在 行動時 必須知 
道和 了解蘇 維埃是 他們的 組織， 了解 牠是爲 鬥爭， 爲抵抗 
，爲 自衞， 爲 進攻而 集合的 力量。 他 們不是 從一天 的行動 
• ，.也 不是 一般的 從任何 單一的 行動， 而 是從幾 個星期 ，幾 
個月， 或 許幾年 的經驗 中才能 夠知道 和了解 這一點 …… 與 
此 相反， 不肯門 徒們已 把蘇維 埃改變 爲一種 組織撿 閱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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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黨在 臨近奪 取政權 時簡單 的把牠 穿在無 產階級 身上。 
但 這個時 候我們 恰妤又 發覺蘇 維埃不 能爲武 裝暴動 的直接 
目的， 於二 十四小 時內下 令草率 成立。 像這 樣的試 驗必不 
可 免要帶 着一種 虛耩的 性質， 而蘇維 埃制度 之外表 的儀式 
却 揭破了 奪取政 權的最 必要的 條件之 缺如， 這就是 廣州的 
情形， 在這個 地方， 人 們簡單 的指定 一個蘇 維埃奉 行儀式 
…… 倉促 產生來 奉行儀 式的蘇 維埃只 是冒險 肓動的 假裝吧 
了。』 （ 註二 十五） 

劇塲是 建築來 排演悲 劇的。 共 產黨碰 到全國 羣衆的 冷淡， 
牠 陰謀在 廣州造 成一個 暴動。 指定十 五人的 『 蘇 維埃』 來 
掌 握明天 的政權 ，這件 『瑣 事』 也是 熱狂的 準備工 作之一 
。 壓倒 的優越 力量準 備毁滅 他們。 大 多數廣 州工人 沒有絲 
毫懷疑 他捫將 要遭遇 什麽。 只 有行將 應召而 起的工 人和士 
兵的 無比的 英雄主 義來抗 拒這種 力量。 

在 最後一 刻鐘， 全盤計 劃幾乎 失敗了 。 （ 註二 十六） 當其 
時， 汪精衞 已赴滬 和蔣介 石開一 個政治 會議。 據黃 平說， 
他 在滬偵 知共產 黨的計 劃並電 廣州張 發奎， 促 其注意 。張 
馬上打 電話給 他的主 要助手 黃琪翔 （ 舊鐵軍 的不可 一世的 
『革命 英雄』 之 一）， 囑他從 前線趕 囘並調 遣充足 的軍隊 
來增 援廣州 駐軍。 黃 於十二 月十日 晨抵廣 州市， 他 後面帶 
着一枝 軍隊， 數 小時才 走完。 這些發 展並沒 有使謀 亂者停 
足 不前。 革命委 員會從 這些發 展中得 到的唯 一結論 就是趕 
快 暴動， 原來規 定的日 子是十 三日， 現在又 改爲十 一曰。 
十日晚 七時， 赤 衞隊開 始在他 們的指 定地點 集合。 命令火 
速 傳達於 敎導圑 各營， 爲時 不過數 句鐘， 萬事 已定了 。在 
那天 晚上， 事情又 幾乎弄 失敗。 當局已 起了提 防心。 大暈 
警察 巡邏隊 和鐵甲 車擁塞 街上。 在一切 重要交 通路口 ，行 
人均遭 搜查。 傍晚， 赤衞 隊的集 中地黠 ，有 一個眞 正發現 
了。 九十個 赤衞隊 被捕並 搜去六 十只手 榴彈。 暴動 者一時 
躊蹰 起來， 但現 在翻改 事已太 遲了。 他們遂 向赤衞 隊下令 
如 事洩則 拒捕。 計劃現 在必須 實現， 管牠發 生什麽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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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數 小時， 全市 均沉寂 如故。 午夜， 多數 警察巡 邏隊都 
放 心離開 街頭。 早晨 三時三 十分， 沉 默終於 被城北 角的槍 
聲衝 破了。 敎 導圑已 起事。 團 長和幾 個軍官 被逮捕 和鎗殺 
。 敎導 圑士兵 爬上預 備妤的 汽車， 每 一隊或 兩隊分 成一組 
， 分 頭疾駛 入市， 趨向 選擇好 的攻撃 地點。 同時赤 衞隊也 
參加行 動了。 

最先 的閃電 襲撃幾 乎完全 成功。 在城 內幾個 地點， 敵軍均 
被繳 械或經 過短促 的劇戰 之後驅 散了。 有大 量的步 槍供給 
暴 動者的 需要。 在市中 心區， 工人和 敎導團 士兵的 聯合武 
裝 猛襲而 且迅速 佔領公 安局及 位於同 街對過 的警備 圑部。 
在 張發奎 軍部及 李濟深 的堡壘 似的公 館中， 機關槍 的可怕 
的掃射 迫退襲 撃者， 使不得 越雷池 一步。 黎明， 全 市大部 
分已在 暴動者 手中， 但這幾 個地點 尙負隅 頑抗， 繼 續戰至 
翌日。 

十二月 十一日 晨 六時， 廣州的 『 工農兵 代表蘇 維埃』 在公 
安 局正式 成立， 並開 始充當 事實上 的廣州 政府， 行 使職權 
。當時 只有十 三人出 來成立 『蘇 維埃』 。有 兩個當 選的農 
民代表 沒有及 時趕到 參加。 政 府幹的 第一宗 事就是 釋放一 
千多政 治犯， 他們 多數立 即加入 暴動。 從敵 人方面 奪得武 
器立 即發散 出去。 『蘇 維埃 政府』 第一 批命令 頒佈時 ，市 
內 尙響着 炮聲。 

革命 政府的 宣言數 曰前已 印好， 但這些 宣言尙 未出店 ，而 
承 印該項 宣言的 印刷店 却恰處 於炮火 線上， 無 法抵達 。於 
是由 佔領區 的印刷 店趕緊 印出新 傳單。 汽車被 徵發了 。靑 
年宣 傳員駕 着牠們 在廣州 工人中 散發新 印好的 傳單， 讓他 
們 饒得革 命終於 發生， 國 民黨的 靑天白 日旗 已終於 被蘇維 
埃的 紅旗代 替了。 宣言 號召沒 收大資 產階級 ，銀行 ，錢莊 
的 財產。 富 人的房 屋改爲 工人寄 宿舍。 沒收 當店， 將質物 
無 價發還 原主。 『我們 的所有 烈士都 爲此而 鬥爭及 捐軀。 
我 們必須 繼續他 們的奮 鬥。』 今天的 鬥爭只 不過增 加殉難 
者的名 字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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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州公社 的政綱 宣布八 小時工 作制， 增加 工資， 由 國家照 
原薪津 貼失業 工人， 一切大 工業， 交 通事業 和銀行 國有化 
， 承 認中華 全國總 工會爲 中國無 產階級 的全國 組織。 牠又 
宣佈 土地歸 國有， 殺盡一 切土豪 劣紳， 燒燬一 切田契 ，租 
約， 債券， 消滅 田界， 各村各 區成立 蘇維埃 政權。 沒收和 
分配 富人的 財產， 救 濟城市 貧民。 當 鋪和高 利貸者 的債務 
均下令 取消， 而 强迫勞 苦羣衆 負担的 苛捐雜 税亦宣 布廢除 
。 此外尙 向勞苦 大衆宣 布武裝 工人， 立即釋 放一切 政治犯 
，言論 ，出版 ，集會 自由， 及 組織和 罷工之 權利。 

拿 中國革 命中共 產國際 政策已 往的整 個方向 來看， 廣州公 
社的 政綱是 極有意 義的。 因爲中 國革命 是一個 『資 產階級 
' — 民 主主義 革命』 ，共 產國 際的理 論家便 認爲無 產階級 
專政 的前途 是不可 能的。 據史 大林和 布哈林 的官式 公式， 
這次革 命的結 果不是 產生無 產階級 專政而 是產生 『 工農民 
主專政 』 。這個 『 民主 專政』 又糢糊 的假定 爲完成 革命的 
民 主任務 及替無 產階級 專政開 闢道路 的過渡 政制， 但無產 
階級專 政的到 來却是 遙遙無 期的。 托 洛次基 認爲民 主任務 
只能由 無產階 級專政 完成， 因 爲實現 這些任 務而沒 有社會 
主義性 的手段 （ 侵犯資 產階級 財產的 手段） 是不可 思議的 
。 爲了這 一點， 托洛 次基屢 屢被人 罵爲想 『 跳過革 命的資 
奪階 級民主 階段』 。但 是當中 國共產 黨在廣 州制定 政綱時 
， 他們 迫得要 公佈托 洛次基 描寫爲 『比 之十 月革命 開始實 
行的更 急進的 手段』 。托 洛次 基問： 『如果 這也是 資產階 
級 革命的 方法， 則中國 的無產 階級革 命將來 又是什 麽樣的 
革命 呢？』 （ 註二 十七） 

這 個問題 當然無 法在廣 州找到 答案。 廣州公 社中人 還沒有 
覺悟 到他們 已如何 接近於 『 托 洛次基 主義』 的 大罪， 他們 
除 公布他 們的政 綱之外 已來不 及幹別 的什麽 事情了 。十二 
月十一 日 中晨， 國民黨 的軍隊 已開始 反攻。 在六個 營寨中 
， 工人和 士兵已 絕望地 設法撃 退那些 每小時 愈來愈 烈的反 
攻。 廣州工 人羣衆 仍是消 極的旁 觀者。 在他們 看來， 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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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是 『一 件突 然的， 偶 發的事 情。』 他們 自知與 這一小 
羣人 不同， 這些 人正在 他們眼 前表演 勇壯的 奇蹟。 他們根 
本 想不到 在公安 局發施 號令的 『蘇 維埃』 就是他 們的* 就 
是無 產階級 政權的 機關。 在這些 緊張絕 望的鐘 點內， 有誰 
甚 至來着 手唤醒 他們， 吸引他 們加入 鬥爭的 工作昵 ？ 『 … 
…工會 的積極 工人， 領 袖和黨 支部的 負責同 志多數 加入赤 
衞隊。 … …他們 都在軍 營中。 沒有一 個去做 動員羣 衆的工 
作。』 （註 二十 八） 

廣 州大多 數工人 和手工 業者站 在鬥爭 外面。 沒有總 同盟罷 
工的 號召。 只有 少數汽 車夫， 印刷 工人， 人 力車夫 及其他 
若千 工人踴 躍拋開 工作， 拿起 槍來。 （ 註二 十九） 鐵路工 
人和內 河水手 尙繼續 上工。 他們 運輸軍 隊來鎭 壓暴動 。他 
們幫 助國民 黨的官 員逃離 該市。 

葉 挺於暴 動前六 小時才 趕到， 握軍隊 總司令 之權， 他後來 
報吿道 ： 『 羣衆沒 有參加 暴動。 所有店 鋪都關 了門， 店員 
也沒有 表示擁 護我們 的意思 …… 多數 兵士經 他們繳 械之後 
便在市 內逃散 。暴 動沒 有顧及 三大鐵 路線上 鐵路工 人的困 
境。 反 動派尙 能利用 粵漢路 …… 電燈 廠工人 斷絕電 火供給 
， 我們不 得不在 黑暗中 工作。 省港工 人和海 員通通 受了英 

帝國主 義者的 壓迫， 不敢加 入作戰 . 內河 海員竟 可恥的 

替白 黨服務 ，.他 們幫 助他們 渡江， 而 我們則 連幾個 搭船的 
地點 還無從 偵知。 廣九 及粵漢 兩路工 人傳遞 敵人的 電訊及 
輸送 他們的 軍隊。 農民沒 有幫我 們破壤 公路， 也沒 有設法 
阻止敵 人進攻 廣州。 香 港工人 沒有對 暴動表 示半點 同情。 

』 （ 註 三十） 

牛曼對 這次失 敗負更 直接的 責任， 他 說他覺 得葉挺 估計這 
次暴動 中羣衆 的作用 並不是 完全正 確的， 但他 『整 個說來 
， 却 和他的 意見一 致。』 他自 己的報 吿也無 可隱瞞 的反映 
同樣的 事實。 『大 多數 無產階 級和小 資產階 級沒有 給眞個 
新政 權以充 分積極 的支持 …… 鐵路 工人， 市政 工人， 香港 
海員及 其他工 人都沒 有停工 …… 小資 產階級 大部份 採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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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態度 …… 在 暴動的 時候， 在 廣州附 近各縣 的農民 中沒有 
重 大的革 命運動 ••… • （ 海陸豐 和海南 島的） 農民完 全陷於 
孤立； 不能 希望他 們有所 接濟。 廣州 暴動得 不到中 國其他 
省份無 產階級 羣衆或 革命農 民底任 何干渉 來支持 …… 』 （ 
註三 十一） 

因爲公 社突然 出現。 有 少數， 或許數 千廣州 工人満 懷希望 
的起來 行動， 這件事 是沒有 什麽疑 問的。 但 充其量 他們仍 
只是 可憐的 少數。 鄧中 夏說： 『不 錯， 不是 全體廣 州工人 
參加 ……但 有些人 說只有 五千人 參加。 這是… …造謠 。確 
實 有兩萬 餘人參 加。』 即使是 這樣， 鄧中夏 也想了 一下再 
說： 『 但 我們仍 然不得 不說， 牠的社 會基礎 並不是 廣大的 
。例 如， 國民 黨叛變 之前， 在 共產黨 的工人 代表會 底下有 
二十萬 工人左 右。』 （ 註三 十二） 

這是不 到兩年 以前的 情形。 廣 州和全 廣東的 工農曾 用他們 
自己 的武裝 和他們 自己的 力量， 使舊軍 閥的軍 隊癱瘓 ，使 
大英帝 國的香 港死氣 沉沉， 而 且使全 省得以 統一， 國民政 
府得 以成立 —— 可 惜的只 是替國 民黨， 替資 產階級 服了務 
吧了。 但是在 當時， 主 張工人 暴動， 主張擄 大雛形 的蘇維 
埃 （ 工人 代表會 及全港 罷工委 員會） 爲包容 幾千百 萬羣衆 
底熱 望和衝 動的廣 大民主 機關， 這種 思想却 是一種 不可思 
議的 褻凟， 只有在 托洛次 基的心 中才能 生得出 。今天 ，拿 
鄧中夏 的數字 來說， 他 們的組 織力量 已縮減 到從前 的十分 
之 一弱， 革 命也到 處冰消 瓦解， 反 動到處 奏凱， 共 產黨在 
這個 時候才 在蘇維 埃政權 的旗幟 之下擧 行暴動 —— 只可惜 
羣衆 已不復 跟他們 走了。 才不 過兩年 之前， 共產黨 人曾彷 
彿從 千里鏡 的大鏡 頭窺見 他們的 力量非 常微小 和無能 ，實 
際上 牠俩却 是難於 置信的 强大。 今天， 他們 又從小 鏡頭窺 
見 牠們放 大到無 數倍。 他們從 沒有看 淸他們 底力量 的眞實 
程度 。成千 成萬曾 一度跟 隨他們 的人現 在都走 掉了， 因爲 
這些 人對他 捫的希 望已完 結了。 

幾隊 靑年宣 傳員從 政府各 機關走 出來， 用口 頭和傳 單傳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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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消息， 稱一個 廣大的 羣衆大 會將於 十二月 十一日 中午 
舉行。 到了 指定的 時候， 只有 三百人 出席。 （ 註三 十三） 
領袖 們忍着 満肚子 氣惱， 稱之爲 『代 表會 議』。 甚 至連全 
體政府 人員及 黨領袖 的聯席 會議， 連 續指定 兩次時 間都開 
不成功 。„這 些人不 是在軍 營裡， 就是不 能來。 當晚 又决定 
原 定的羣 衆大會 於翌日 （十 二月十 二日） 中 午在太 平戲院 
前 召集。 關 於這次 會議， 黃平 （ 他被 擧爲蘇 維埃的 『 外交 
委 員』） 沒有 提到一 句話。 鄧中夏 （ 另一參 加者） 說沒有 
召集 成功。 （ 註三 十四） 陳紹禹 （ 他 好在當 時不在 廣州而 
在莫 斯科） 說 一萬工 人參加 會議， 批准蘇 維埃的 法令。 （ 
註三 十五） 縦使 陳紹禹 所說是 眞的， 一萬工 人集攏 起來傾 
聽 蘇維埃 寥寥幾 個人的 演講只 能是兩 年前五 一節底 囘憶的 
一 種痛苦 的銓釋 而已， 當時有 這個數 目二十 倍多的 羣衆遊 
行廣 州市， 表 現了無 產階級 力量的 强大。 根 據這次 羣衆大 
會的議 事日程 看來， 相 信十五 人組織 的蘇維 埃的職 權已得 
到 承認， 牠 的手段 的法令 也得到 批准， 且擄 大蘇維 埃爲三 
百人的 提案也 通過。 究 竟這些 措施有 否實現 並沒有 明文紀 
錄。 但 事變迅 速把這 一點弄 成無關 重要， 因 爲十二 月十二 
日下 午軍隊 正雲集 襲攻廣 州市， 一塲 血戰已 發生， 工人和 
兵 士賴着 步槍， 竹劍和 戈矛， 在殺人 如麻的 機關槍 和輕炮 
的炮火 之下， 固守 他們的 陣地。 

正當 作戰的 時候， 在中心 市區發 生幾次 火災。 當然 人們都 
罵是共 產黨放 的火。 實際上 幾次大 火 （ 中央 銀行及 鄰近建 
築 物也燒 燬了一 部分） 都可直 接追源 於珠江 方面對 市內的 
炮轟， 因 爲當時 珠江上 的中英 日三國 炮艦正 合力剿 滅蘇維 
埃。 牠們 實行幹 起來， 掩護 張發奎 軍部的 防守， 又 用沉重 
的 炮火， 掩 護軍隊 渡江， 這些 軍隊現 在正大 隊趕來 重奪廣 
州。 炮彈 轟着火 藥庫， 引起 大火， 把 鄰近所 有馬路 都燒着 
了。 （ 註三 十六） 而且， 市 內的作 簽犯科 之徒， 已 利用暴 
動 幹他們 自己的 勾當。 『土匪 乘機焚 掠』。 （註三 十七） 
當 李福林 的軍隊 一到， 兩 隻中國 炮艦向 市內連 珠炮轟 ，結 


415 


果， 據北 京益世 報說， 在十 處引起 大火。 （ 註三 十八） 
敵軍 從三方 面會攻 廣州蘇 維埃。 張 發奎， 黃 琪翔， 和李福 
林 由駐泊 江上的 一隻炮 艦掩護 作戰。 薛岳也 是調軍 來鎭壓 
蘇維埃 的軍長 之一， 他 在九個 月之前 還想把 他全師 軍隊獻 
給共 產黨去 反對蔣 介石的 上海政 變哩。 從 西江， 從 北面的 
公益， 從 東面的 黃浦和 河南， 不下四 萬五千 兵士捲 入作戰 
。 在 市內， 成千 武備優 良的土 匪已幹 起來。 赤衞隊 的主力 
部 隊駐守 在長隄 的沙包 後面。 牠受到 對岸的 軍隊， 炮艦和 
後方機 器工會 的流氓 襲撃。 蘇 維埃在 人民中 已陷於 如是孤 
立， 以致幾 枝敵軍 登陸， 衝到 革命委 員會機 關一百 五十碼 
之內才 察覺。 （註三 十九) 但他 們仍死 守至十 三日晨 十時。 
經 過一塲 流血的 肉搏戰 之後， 工人們 被迫退 出他們 的沙包 
營壘。 他 們從一 條街 退到一 條街， 且戰 且走。 有些 領袖糾 
合一 部分敎 導圑和 赤衞隊 —— 牛曼說 他們總 共有一 千五百 
人 —— 逃出敵 軍的警 備線， 離開 廣州， 逕赴 海陸豐 去了。 

( 註 四十） 正午， 蘇 維埃的 殘軍在 公安局 （即 『 蘇 維埃』 
匆促 柄政的 所在） 作 最後的 掙扎。 此 處自四 面被圍 之後， 
最後 一批赤 衞隊作 了兩小 時的殊 死戰。 防守 者僅有 純潔的 
頭 腦及勇 氣來抵 敵進攻 者所享 有的武 器上與 數量上 莫大優 
勢。 黃 慕松的 黃埔軍 五次衝 襲工人 防線， 每 次都被 擊退。 
午後 不久， 紅旗 終於從 公安局 上扯下 來了。 

蘇維埃 昨天才 成立， 今 天已塌 台了。 在牠的 最後數 小時間 
， 只 有幾隊 工人的 絕望的 英雄主 義而已 。這 些工人 以十人 
， 三 十人， 五 十人爲 一隊， 死 守至子 彈已盡 或被進 攻者撃 
倒和 殺死才 罷休。 十二月 十三日 下午， 廣州 蘇維埃 的最後 
一 批保衞 者已被 肅淸。 

資 M 階級 作者 不寒而 慄的， 指 十二月 十一至 十三日 的廣州 
事變爲 『恐 怖的三 日』。 蘇維埃 在牠短 促的存 在期間 ，只 
殺 死了牠 的敵人 二百一 十人， 監禁 了七十 一人。 （ 註四十 
一） 一位 中國資 產階級 訪員統 計在蘇 維埃政 府之下 遇害者 
的總 數爲六 百人， 內中 包括蘇 維埃抵 禦國民 黨的反 攻而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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毵 的人。 還沒 有等到 中國的 加利法 (Gallifet) 於十 二月十 
三日晚 動手幹 之前， 恐怖狀 態已開 始了。 李 濟探， 張發奎 
:和 黃琪翔 放縱他 們的軍 隊在市 內爲所 欲爲。 眞正的 戰事久 
e 結束 之後， 街上 響着劊 子手的 卜卜 槍聲， 血 流成河 ，工 
的死屍 _繫 堆疊。 

:大公 報一位 訪員瞧 見女共 產黨人 『被 浸透煤 油的棉 被裹着 
-活 燒』。 （ 註四 十三） 軍隊一 發現女 人剪了 頭髮， 便視爲 
猶激 主義的 無誤的 證據， 把她 捉起來 。幾百 個年靑 女子或 
禮 槍斃， 或經過 難以形 容的侮 辱之後 被弄死 。 （ 註 四十四 
.) 一位身 歷其境 的訪員 發出電 報道： 『工農 暴動壓 平之後 
.， 廣州宛 如地獄 …… 未經 淸除的 屍體沿 路堆積 。 』 （註四 
十五） 北京順 天時報 的一位 訪員大 胆跑出 街上。 『我 在巷 
口看到 的第一 件事就 是一個 工人的 屍籠仰 臥着。 牠 满身濺 
劳。 頭上 有一條 紅巾。 額頭和 右頰已 被槍彈 打去。 蒼蠅雲 
集死 屍上。 …… 在斷 垣殘壁 後面， 靠樹 撑着， 在馬 路上邊 
躺着， 在 江面飄 浮着， 到處儘 是苑人 …… 各 馬路到 處都是 
皴 殺的男 女屍體 …… 血 流成河 …… 地 上汚染 着赤黑 色凝塊 
，塗満 腦漿和 腸臟。 石頭， 竹 劍和木 槍尙散 置街上 …… 死 
烫彊 臥在血 泊中， 臭 氣薰天 …… 在公 園裡， 我瞧見 三輛貨 
库高 高堆満 屍體。 在右面 樹叢裡 有十個 死屍， 似乎 是剛剛 
擔 斃的 …… 有痛 苦的呻 吟聲， 而遠處 槍斃似 乎仍在 進行。 
』 （註四 十六） 上海某 報編輯 在一幀 廣州馬 路死屍 的照片 
下面 題着： 『死屍 積聚如 柴堆， 由卡 車裝去 公共墳 塲埋葬 
。 』 （ 註四 十七） 革命 委員會 首腦張 太雷的 屍體及 五個俄 
_人 的屍體 也雜在 其中， 前者於 十二日 戰死， 後者則 於十五 
曰李福 林軍隊 攻襲蘇 聯領事 館時被 槍殺。 多 數領袖 均設法 
逃走。 據葉 挺說， 漢茲 • 牛曼是 頭一批 逃命者 之一。 他們 
; 讓廣 州無產 階級的 精華奇 形怪狀 地飄散 在廣州 街道上 ，走 
掉 了。 這次 犧牲了 五千七 百人。 

，國 民黨的 『革 命的 將軍』 是 殘酷的 屠夫， 這 早已是 一件旣 
减事 實了。 誰 是這次 廣州罪 惡的眞 兇呢？ 無 名死者 的公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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尙未 蓋土， 廣州共 產黨人 已煩言 嘖嘖， 譴責 廣東省 委應負 
此次 屠殺的 責任。 （ 註四 十八） 但這些 煩言旋 即平靜 ，因 
爲 難道省 委是獨 行己是 的嗎？ 牠不是 服從中 央的指 導嗎？ 
而 中央又 不是服 從史大 林的指 導嗎？ 拒絕暴 動政策 是不可 
能的， 因爲 牠是直 接來自 克林姆 宮的。 廣州 的驚人 罪惡當 
然 要加以 辯解， 爲的是 再度保 持永遠 正確的 領導底 神話。 
最先趕 忙做這 件事的 就是中 國共產 黨的政 治局。 牠 一九二 
八 年一月 三日通 過一决 議案， 題爲 『廣 州暴 動之意 義和敎 
訓』 ，牠 在這個 决議案 裡明白 宣稱： 

『只 有懦怯 的機會 主義者 才能稱 這次暴 動爲幼 稚行爲 ，盲 
動， 軍事 陰謀。 這種機 會主義 不存在 於共產 黨的廣 州支部 
或 中央委 員中。 十二月 中的廣 州暴動 是整個 階級鬥 爭發展 
及客 觀情勢 的不可 避免的 結果。 工人 階級除 直接起 來奪取 
政權之 外別無 出路。 』 （ 註四 十九） 

這 個决議 案繼續 指出暴 動是共 產國際 及中國 共產黨 中央底 
决議的 『不可 避免的 結果』 。牠追 憶道： 武 漢政府 塌台之 
後，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及中央 八七會 議均認 爲中國 已有了 
直 接革命 形勢。 這個分 析完全 與事實 相符。 』 （ 註 E 十） 
南昌 暴動， 葉賀 南征及 秋收暴 動的失 敗當然 不是由 於誤解 
局勢 或暴動 政策的 錯誤， 而 是由於 『領 導的錯 誤』， 這些 
錯 誤已由 十一月 全會糾 正了。 全 會又已 正確的 指出： 『革 
命 力量不 僅沒有 削減， 而 且在不 斷的增 長』， 暴動 問題尙 
是 『議事 日程上 直接問 題』。 因此， 遠在 十二月 ， 『（在 
廣州） 已 具備了 無產階 級暴動 的一切 條件』 。在這 個時機 
， 延 遅暴動 就一定 『 引起極 厲害的 白色恐 怖』。 暴 動失敗 
及直接 致令幾 千工人 遭受無 必要的 屠殺， 這 又僅僅 是由於 
一 連串不 相干的 r 錯誤』 ，如 『準 備工作 不夠』 等 。於是 
結論 又是這 一套： 『中 國的一 般形勢 尙是一 個直接 的革命 
形 勢』， 『廣州 暴動後 ，中國 資本主 義穩定 的前途 不僅沒 
有改 善而且 無限的 縮小了 。 』 因此： 『暴 動問題 …… 及蘇 
維埃 政權問 題是實 際的， 當 前的問 題。』 末了號 召全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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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緊』 組織新 暴動。 （ 註五 十一） 

一個月 之後，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第九次 全會採 取同樣 的立塲 
， 拿 泛泛的 『 肓 動主義 傾向』 的 警吿來 掩飾。 廣州 暴動不 
是肓 動而是 『無 產階級 建立蘇 維埃政 權之英 勇的嘗 試。』 
驰只 是吃了 『指 導機關 的一些 錯誤』 的虧， 在這些 錯誤中 
有準備 不夠， 『沒 有廣泛 的政治 罷工， 沒有 選擧的 蘇維埃 
以爲 暴動之 機關』 等， 對於 這些， 『 N 同 志等』 應 負責。 
『雖 然有這 些指導 方面的 錯誤， 但廣 州暴動 應當認 爲中國 
工人 極大的 英勇精 神的模 範。』 （ 註五 十二） 共產 國際决 
議案 的作者 懦怯地 企圖躱 在廣州 工人的 英雄主 義後面 ，希 
望 藉此掩 蓋他們 過去的 錯誤， 這些錯 誤他們 現在也 承認， 
鄉們已 『招致 工農的 最沉重 的失敗 …… 招致 共產主 義運動 
一部 分幹部 的消滅 。 』 同時， 他們又 重新號 召新的 犧牲來 
辯護 官式的 路線。 他們又 『預 見』 『一 個新 的革命 高潮』 
異常 迫近， 這 一高潮 向共產 黨提出 『組 織並 實行羣 衆的武 
裝暴動 的實際 任務， 因 爲只有 暴動， 只有推 翻現存 的政權 
， 才能 解决革 命的種 種任務 。 』 反對 『 盲動 主義』 的忠吿 
就是避 免孤立 行動的 訓戒。 『黨 在這 裡也應 當見着 自己的 
主要 任務， 是在準 備城市 與鄕村 相配合 相適應 的發動 ，準 
備幾 個鄰近 省區之 間的相 配合相 適應的 發動， 而且 準備有 
姐織的 有預備 的廣泛 範圍之 內的發 動。』 （ 註五 十三） 一 
九二 八年二 月七日 ，史 大林的 眞理報 寫道： 『中國 共產黨 
JE 走 向武裝 暴動。 中國 的整個 局勢說 明這是 正確的 路線… 
… 經驗證 明中國 共產黨 必須集 中全力 於武裝 暴動底 日常及 
癀泛的 小心準 備的工 作。』 （ 註五 十四） 

.在往 後五個 月間， 這種 政策引 導共產 黨人走 上零碎 的冒險 
，連 續遭逢 失敗， 把自 己的殘 餘力量 也加以 毁滅。 正當 
這個 時候， 中國 共產黨 第六次 大會及 共產國 際第六 次大會 
於 一九二 八年 七八月 開催。 事 實已終 於使克 林姆宮 的政治 
戰術大 家恍然 大悟， 所謂一 九二八 年八月 以來已 存在的 『 
直 接革命 形勢』 原來却 是一個 不幸的 虛構。 但這 並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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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莫斯 科指示 而後來 造成無 數失敗 的暴動 『基本 路線』 現 
在可 以視爲 錯誤， 視爲更 淸楚的 證據: 證明 冒險主 義時羝 
乃過去 機會主 義錯誤 的天然 反動， 而加以 排斥。 牠只 是表: 
示： 一個 新的辯 解的公 式必須 尋出。 他 們突然 『發 現』 廣: 
州 暴動: 立即建 立中國 蘇維埃 政權的 先聲， 不是 革命不 
斷 『高杂 i 浪潮』 的最 高點， 而是結 束武漢 塌台後 革命退 
潮的 退兵時 一戰。 

『許 多中國 共產黨 員及其 他國家 （ ？ ） 底共產 黨員的 最大: 
政治錯 誤…… 就是： 在 廣州暴 動失敗 已經過 幾個月 之後， 
他 們尙以 爲這次 暴動是 泛濫全 中國底 新的， 更高 的革命 浪二 
潮 的直接 起點， 因此， 他們 主張直 接組織 武裝暴 動。』 這* 
是誰講 的話？ 當然 是中國 革命底 『不斷 上昇』 底理 論的作 ^ 
者， 羅名尼 茲嘍。 （註五 十五） 

承 認這一 『最大 的政治 錯誤』 ，不能 就要共 產國際 委會及 _ 
中國共 產黨指 導機關 方面承 認任何 『錯 誤』。 中國 黨第六 
次 大會於 共產國 際第六 次世界 大會行 將開幕 之前， 舉行於 r 
莫斯科 郊外， 牠鄭 重宣告 『南昌 暴動， 秋收 暴動， 尤其是 
( ! )廣 州暴動 都沒有 盲動主 義的性 質。』 廣州蘇 維埃暴 
『保護 革命勝 利品』 （丨 ） 的必要 的（ ？ ） 英勇的 企圖… 
…但客 觀上』 ，注 意： 這是一 個新的 公式： 『廣州 暴動是 
革命 失敗過 程中的 退兵一 戰。』 （註五 十六） 

國際 第六次 世界大 會的殖 民地提 綱說， 武漢失 敗後， 中國: 
共 產黨已 『改 正牠的 路線』 —— 即 是說， 牠採 取暴動 的道: 
路 —— 『但 革命 浪潮已 低落』 。呵！ 『從前 機會主 會領導 - 
機關 犯了許 多巨大 錯誤， 現在 則恰恰 相反， 在各地 暴露了 
極有害 的肓動 主義錯 誤。』 （ 註五 十七） 但 在革命 低潮降 
期 『正 確的』 暴動 政策除 了造成 『有害 的盲動 政策』 之外* 
， 又怎 能造成 別的結 果呢？ 如果 盲動主 義不是 立意在 預先: 
注定 失敗的 情形中 舉行暴 動又是 什麽意 思呢？ 這些 問題旣 
沒有 提起也 得不到 答覆， 因爲共 產國際 自身曾 下令轉 向暴: 
動， 而 且共產 國際是 永無錯 誤的。 現 在只能 以隨便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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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 彿誰 也沒有 持過異 議似的 承認這 一點： 『革命 浪潮已 
祗落 了。』 南昌 暴動， 秋收 暴動和 廣州暴 動只是 『挽 救革 
命 失敗的 企圖』 。廣州 暴動是 『將近 退消』 底革命 浪潮的 
『最 後的有 力的衝 撃』。 （註五 十八） 

:這種 臨時變 更稱呼 只是可 憐地遮 掩極度 的破產 吧了。 當中 
國 共產黨 走暴動 的道路 和刈取 自己的 秋收的 時候， 牠以爲 
走這條 路是去 奪取革 命的政 權的。 沒有一 個人談 及 『 保護 
:革命 的勝利 品』。 也沒有 什麽勝 利品。 只有 失敗待 克服。 
奪取 政權的 問題提 到議事 日程過 遲了。 

當 莫斯科 的反對 派提出 警吿， 認爲 武漢失 敗後， 革 命退潮 
的 開始， 應 舉行防 禦的退 守時， 但 他們却 被駕爲 『取 消』 
中 國 革命。 現在， 當共 產國際 對局勢 的錯誤 估計直 接造成 
連 續新的 和悲慘 的失敗 已經過 了一年 之後， 第六次 大會才 
德 時提到 ：武漢 失敗後 ，革命 浪潮確 『低 落』， 『行將 
:退 消』 了。 一 九二七 年八月 的所謂 『 取消 主義』 直 到一九 
-二 八年 八月， 當 事變久 已把五 千七百 具廣州 無產階 級的屍 
禮放在 克林姆 宮門口 之後， 才變爲 『布 爾什 維克主 義』。 
一個 敗軍之 將明明 知道有 一條退 路擺在 眼前， 他尙 把他的 
:残 軍迫入 陷穽並 在一塲 『 退 兵戰』 中葬送 他們， 這 算是什 
療 將軍？ 他不 是盲目 就是 無知。 共產 國際的 『革 命』 將軍 
與] 兩者 蒹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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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章 失敗 的後果 


第 十八章 失敗 的後果 


革 命失敗 把國民 黨捧上 了台。 牠預吿 一個反 革命， 恐怖， 
軍閥戰 爭重新 爆發， 經 濟瓦解 加深及 無力拒 抗帝國 主義重 
新 入寇的 時期到 來了。 

資 產階級 旣無法 給羣衆 以充分 的經濟 保障， 藉以臝 得他捫 
的 自願的 擁護， 牠自然 不能發 展或利 用民主 主義的 機關。 
牠只 能採取 野蠻的 軍事獨 裁的形 式來樹 立牠的 政權， 這個 
軍事獨 裁的政 權由一 羣競爭 的暴君 共享， 而 且牠全 部依賴 
於 帝國主 義者底 軍事和 財政的 支持。 國民黨 政府無 法採取 
一個 有效的 步驟來 改善全 體人民 的生活 狀况， 牠成 了國家 
受傷機 體上的 一條可 怕的寄 生蟲。 牠 的將軍 和牠的 銀行家 
， 牠的 地主和 官僚， 牠 的獄卒 和劊子 手難解 難分的 結合在 
一起， 無情 的耗竭 國家的 生機。 幫助 國民黨 上台的 經濟和 
社會 改革的 漂亮諾 言仍是 空話。 在國民 黨統治 底下， 所有 
現存的 剝削手 段都保 持起來 且加强 到空前 的地步 。牠 只是 
用 赤鞸裸 的武力 來維持 自己。 

誰也不 知道多 少人死 在國民 黨的恐 怖的災 刼之下 。誰 也不 
知道在 國民黨 統治的 過去十 年間， 有 多少老 少男女 被殘害 
肢體， 酷刑 拷打， 監禁和 殺害。 大家 只知道 除了年 年不放 
鬆執行 的日常 兜捕的 犧牲者 之外， 有 成千成 萬人於 鄕村和 
城市 的整批 屠戮時 被殺死 和弄殘 廢了。 誰也 沒有精 確知道 
有多 少政治 犯關在 全國發 臭的牢 監裡， 也不 知道他 們有多 
少人 病死或 死於酷 刑之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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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記載 只有部 分的估 計和不 完全的 數字， 這都是 從官塲 
的文吿 和報紙 上摘下 來的。 據一 位調查 者說， 從一 九二七 
年四月 至十二 月間， 已 知死者 有三七 、九八 五人， 又已知 
政 治犯有 三二、 三一 六人。 在 一九二 八年一 月至八 月間， 
正式判 死刑者 有二七 、六九 九人， 判徒 刑監禁 者有一 萬七千 
餘人。 一九三 o 年末， 中國共 產黨赤 色救濟 會估計 被殺或 
死於獄 中者總 數達十 四萬人 。一九 三一年 ，研 究六個 省份各 
城 市現成 數字的 結果， 證實已 有三八 、七七 八人以 政府敵 
人 的名義 處决。 （註 一) 從 一九三 二年至 一九三 六年， 成千 
成萬遇 害或塡 満監獄 的人， 主 要都是 用種種 方法公 然反對 
蔣介石 和國民 黨對日 本帝國 主義的 可鄙的 投降， 或 設法抵 
抗帝 國主義 侵畧中 國領土 （ 奪去 满洲和 華北一 部分） 的。 
蔣介石 對帝國 主義侵 畧採取 『不 抵抗』 政策， 但另 一方面 
他却 對華中 的暴動 農民舉 行無情 的殲滅 戰爭， 在長 江南岸 
各省殺 人累千 並把村 落和田 野夷爲 廢墟。 

在 國民黨 之下， 工農的 生活狀 况每况 愈下， 他們設 法抵抗 
這種 生活的 壓廹， 但恐 怖對他 們的打 撃也最 厲害。 當世界 
經 濟恐慌 的破壤 到來， 加上 政府的 掠奪， 中 國迅速 遭逢經 
濟的停 滯和完 全破產 。在五 年間， 蔣 介石政 府發行 公債達 
十 一萬， 而這筆 巨欵的 百分之 九十九 用在蔣 政權所 依靠的 
軍事機 關及其 官僚機 關上。 當 中國對 外貿易 在經濟 恐慌的 
打撃 之下， 大大低 落時， 又當 日本帝 國主義 受同樣 的恐憐 
刺激 而佔領 満洲， 把 政府歲 入的重 大部分 奪去， 同 時加緊 
攘 奪中國 的紡織 和絲工 業時， 政府所 依存的 脆弱的 經濟組 
織 便有完 全崩潰 之虞。 

國外貿 易指數 （ 以一 九一二 年爲一 oo ) 從 一九三 一年的 
二七 七跌至 一九三 四年的 一一 •八 •六。 入超指 數 （ 以一九 
一二 年爲一 oo ) —九二 七年是 九一. 九二， 一九 三二年 
竟高至 五四二 • 六二 。在 往後一 年中， 全 國工業 和農業 B 
衰落 到這個 地步： 糧食 和衣料 竟佔輸 入總額 的半數 以上。 
絲業 是中國 經濟的 台柱， 但也幾 乎完全 破產了 。一 九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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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 上海有 九十三 家絲廠 開工， 一九 三四年 則只有 二十三 
家開 工了。 繅 機數從 二二、 一 六八跌 至五、 七 二二。 日絲 
在中國 市塲上 傾銷， 比中 國的土 產更廉 。在 紡織業 方面， 
外 國資本 總是趕 上和吸 收中國 的企業 。一九 三四年 日英紗 
廠 操有中 國的紡 錘幾及 一半， 生產的 綿紗也 佔半數 。外 國織 
造廠數 目雖然 較少， 但 出產綿 織品的 匹數較 中國廠 全數多 
至百分 之五十 以上。 中國的 手工業 ，製紙 ，製 火柴， 陶瓷各 
業在 外國競 爭的壓 廹之下 衰落了 。農 產品的 價格在 一九三 
二 年跌去 百分之 二五至 五十。 小地主 受愈來 愈高的 賦税及 
比之地 税總額 高許多 倍的週 期的軍 閥苛捐 所累， 連 生產費 
也負不 起了。 地租從 百分之 五十增 至百分 之百， 佃 農成千 
成萬 的放棄 耕地。 遼 濶的農 作地， 幾千 萬畝拋 荒了。 白銀 
的不 斷流出 （ 一九三 四年美 國購銀 政策加 重這個 現象） 破 
壌了中 國通貨 的薄弱 基礎。 （註 二） 

這種經 濟恐慌 ， （ 因 爲帝國 主義者 侵畧， 更形嚴 重，） 國 
民黨 政府本 已無力 克服， 當一 九三一 年日本 帝國主 義按照 
牠 的征服 中國的 計劃， 開始一 個新的 侵畧階 段時， 國民黨 
更陷 於彷徨 無吿的 地步。 因 爲經濟 恐慌， 又 因爲英 法計劃 
在蘇 聯四週 建立封 鎗線， 日本 遂狡猾 地乘着 這個千 載難逢 
的機 會侵入 满洲， 打破 一九二 二年華 盛頓條 約所造 成的現 
狀， 日本 帝國主 義的侵 畧經過 幾個細 心硏究 和審愼 將事的 
階段， 凡 是一個 階段完 成牠便 停下來 小心鞏 固新獲 得的陣 
地， 結果 ，在一 九三一 年與一 九三五 年之間 ，日 本帝 國主義 
征 服了满 洲並把 牠改爲 r 满洲 國」 ，迫 使上 海變爲 非武裝 
區， 佔領 熱河， 把河北 邊區各 縣改爲 非武裝 地帶， 公開保 
護大 規模的 私運， 使華 北貿易 解體， 並西向 入侵內 蒙察哈 
爾省0 

在 每一階 段上， 侵 畧者不 是完全 碰不到 抵抗， 便是 只碰到 
一些 孤軍來 對抗， 這些 孤軍， 蔣介石 的南京 政府是 讓之自 
生自 滅的。 r 不抵抗 .』 政 策並非 僅僅表 示消極 的意思 。當 
南 京政府 可憐地 敲日內 瓦的大 門時， 牠把國 內任何 想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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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 抗侵畧 的企圖 均加以 無情的 鎮壓。 牠把全 部恐饰 的機器 
裝置 起來摧 殘自發 的抗日 運動， 這種 運動於 一九三 一年冬 
便已 發生。 牠破 壌民衆 的抗日 團體， 且撲 滅抵制 曰 貨的運 
動。 牠絲 毫不願 接濟義 勇軍， 這些義 勇軍正 在满洲 不斷困 
擾 日軍。 一九 三二年 一月至 二月， 當 十九路 軍在上 海擧行 
英 勇的抗 戰時， 蔣介 石除了 有少數 軍隊參 加外， 差 不多他 
的 全部軍 隊和所 有飛機 大礮通 通遠離 前線， 讓成千 成萬人 
因受海 、陸、 空 三方面 的殘酷 進攻而 犧牲。 等到這 次被政 
府怠工 的抗戰 終於敗 績了， 蔣 的專使 便簽訂 了一九 三二年 
五月五 日的上 海停戰 協定， 這 個協定 把全市 週圍二 十基羅 
米 突的地 帶劃爲 非武裝 地帶。 

一年 之後， 侵畧 者攻入 熱河， 他們仍 然碰不 到什麽 抵抗， 
雖 然南京 已向人 民聲明 要抵抗 。這個 時候， 『不 抵抗』 與 
乞 訴國聯 的混合 政府已 有點不 行了。 蔣介石 雖屢屢 聲明他 
要 『北 上』 和 『捐 軀』， 但大 家都不 相信這 一套。 國聯派 
一 個調查 圑到中 國來， 牠 由一批 前任的 殖民官 組成， 以李 
頓勛爵 爲首， 牠 的報吿 提議由 各帝國 主義共 同瓜分 中國， 
以代替 日本的 獨吞。 曰 本將要 進攻熱 河時， 南京政 府娓妮 
妞姙聲 明牠要 抵抗， 但牠 沒有調 動人， 沒有調 動鎗， 沒有 
調動 糧食， 也沒有 調動軍 需品。 所謂 『抵 抗』 也就 是讓幾 
千營養 不良， 武備 窳劣， 軍心 渙散的 軍隊來 抵抗日 本的進 
攻。 熱河 一個星 期就失 陷了。 有幾團 人在長 城各口 作短促 
的 壯烈的 抗戰， 但幾 天功夫 就給壓 服了。 一 九三三 年五月 
， 日軍 迫近北 平城， 蔣 介石的 代表又 簽訂塘 沽停戰 協定， 
這個 協定把 長城以 南五千 方里劃 爲非武 裝地帶 ，讓 曰本在 
華 北得到 一片堅 固的立 足地。 一 九三四 年間， 南京 政府又 
連續簽 訂幾個 協定： 恢 復華北 和満洲 國的鐵 路和郵 政關係 
，並 恢復 河北境 的中國 關卡。 這 樣幹， 南 京事實 上等於 
承 認日本 征服東 北了。 一九三 五年， 秦土 協定承 認日本 
呑 倂察東 ，蔣 介石 的軍部 長又簽 訂何梅 協定， 中 央軍完 
全退 出河北 。這些 就是日 本一九 三七年 發動更 進一步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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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底 征服戰 的跳板 。（註 三） 

國民黨 政府藉 帝國主 義產婆 之助而 誕生， X 靠帝國 主義的 
支持 而長大 ，牠在 短短的 幾年內 ，使 國家頻 於經濟 崩潰及 
被瓜分 之境。 十 年來， 蔣介石 繼續毫 無忌憚 的屠殺 革命家 
， 鎮 壓和撲 滅工人 的防禦 鬥爭， 剿滅所 有農民 暴動， 並毫 
無抵 抗的把 國家大 部分讓 給帝國 主義侵 畧者。 從頭 到尾沒 
有强 有力的 革命力 量來干 犯國民 黨的反 革命。 這就 是一九 
二五 —— 二七 年革命 失敗的 後果。 

自一 九二七 年失敗 （ 以 廣州暴 動爲最 高點） 後， 共 產黨已 
闖入 新的死 巷中， 一個 黨旣已 遭受這 樣大的 失敗， 如果牠 
不澈 底消化 失敗的 敎訓， 就不能 希望重 建她的 隊伍。 過去 
的 敎訓應 該是新 路線的 不可或 缺的出 發點。 因爲牠 們產生 
了新局 勢及這 個新局 勢所提 出底新 問題的 前提。 但 人們宣 
佈那些 造成一 九二七 年失敗 的政策 是絕對 正確的 。七 月， 
布哈 林向共 產國際 第六次 大會演 講說： 『錯 不在策 畧的主 
要 路線， 錯在實 際行動 及中國 所採用 的路線 的實際 運用。 
』 （註 四） 而且 ，這一 『主要 路線』 的 精髓， 『民 主專政 
』 底理 表和未 試驗的 實際， 竟包含 在共產 國際的 綱領內 
且 人們重 新認定 牠爲未 來中國 共產黨 戰術的 基本支 柱：廣 
州 一上海 —— 武漢。 三 重經驗 無影無 踪的空 過了。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中 國革命 已用相 反的方 式給了 我們以 
俄 國十月 革命敎 訓的新 印證。 牠再 度證明 （ 雖然這 一次是 
從反 面）： 在我 們這個 時代， 一個落 後國家 只有採 取無產 
階級獨 裁 （ 後面 領着幾 千百萬 貧農） 的形式 才能實 現牠的 
民主 革命。 一九 二五—— 二七 年， 共 產國際 在史大 林的領 
導 之下， 排斥無 產階級 獨裁的 遠景並 代之以 列寧久 E 放棄 
掉 的公式 一一 『 工 農民主 專政』 這一含 糊的， 從未 確定的 
中間 政制， 這個 專政在 階級衝 突的實 際生活 中已一 次再次 
的 變爲資 產階級 專政。 最 先是蔣 介石的 廣州， 後來 是汪精 
衞的 武漢， 通通被 說成爲 『 民主 專政』 的萌芽 的胚胎 ，這 
個胚 胎將實 行土地 革命並 替中國 解除帝 國主義 的束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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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無產階 級迫得 償付牠 的最優 秀的頭 顱來學 到這一 點：資 
產 階級是 不會破 壤牠自 己底政 權的基 礎的， 革命只 能採取 
無產階 級獨裁 的形式 進展。 如 果像共 產國際 現在的 幹法， 
把 這個敎 訓拋棄 不談， 則中國 的共產 主義運 動注定 要成一 
塲新的 撲空， 要 遭受無 數新的 失敗了 。（註 五） 

一九二 八年共 產國際 突然普 遍的向 左轉， 突 然發現 『第三 
時 期』， （資 本主義 之最後 時期） 與 『猛烈 的革命 高漲』 
，（註 六） 於是 理論上 的混亂 被策畧 上的極 左的瘋 狂弄得 
加倍 厲害， 機會 主義與 冒險主 義混合 起來， 共產國 際一方 
面 尙在中 國共產 黨的面 前懸擺 着那可 望而不 可即的 虛妄的 
『民主 專政』 ，另 一方 面却拒 絕拿一 定限度 的民主 要求來 
鼓動的 策畧。 共 產國際 反而命 令支離 破碎的 中國共 產黨現 
在進行 創立蘇 維埃。 

第六次 大會的 殖民地 提綱下 令道： 『在 目前 ，黨必 須在羣 
衆 中到處 宣傳蘇 維埃的 觀念， 宣傳工 農民主 專政的 觀念及 
革 命的羣 衆武裝 暴動到 來之必 然性。 牠現在 就應該 着童鼓 

勵推翻 統治聯 盟及動 員羣衆 舉行革 命示威 的必要 . 牠 

應該 始終如 一地， 一成不 變地進 行奪取 政權， 組織 蘇維埃 
作 爲暴動 機關， 沒收地 主及大 財產所 有者， 驅逐外 國帝國 
主 義者… ……革 命的未 來的增 長將向 黨提出 一個急 迫的實 
際任務 •_ 準 備和實 行武裝 暴動， 作爲 完成資 產階級 民主革 

命 及推翻 . 國民黨 政權的 唯一道 路。』 （註 七） 

在革命 高潮的 時期， 當 羣衆充 分表現 其向心 傾向的 時候， 
斯大林 以資產 階級國 民黨來 代替蘇 維埃。 現在， 當 革命失 
敗 已唤起 一個深 刻的離 心過程 之際， 蘇維埃 的口號 —— 借 
托洛 次基的 話說來 —— 只能是 『敎條 式的， 無 生氣的 ，或 

最 壌就是 . 冒險主 義的口 號。』 （註 八） 上述 的提綱 

依照 史大林 的原來 思想， 把蘇維 埃視爲 『 暴動 機關』 而不 
把 牠視爲 通過一 個兩重 政權的 時期， 伴隨着 羣衆運 動高漲 
的整 個過程 而生長 的民主 會議， 這種 思想適 足以表 明這個 
口 號的純 粹冒險 主義的 性質。 


430 


不錯， 根 據過去 的新鮮 經驗， 中國革 命的往 前發展 將一定 
走向蘇 維埃， 並 經過蘇 維埃而 走向無 產階級 專政， 因爲這 
是沒 收土地 歸農民 及脫離 帝國主 義統治 的唯一 手段， 亦即 
順利 地實現 民主革 命任務 的唯一 手段。 但這並 不是說 ，蘇 
維 埃的旗 幟可以 在那些 剛剛遭 受一連 串悲慘 失敗而 潰退的 
工人面 前招展 起來。 托洛 次基從 他充軍 的地方 阿爾瑪 •阿 
塔給 第六次 大會寫 一批評 書道： 『决 戰之後 才拿出 拳頭來 
， 再沒有 比此更 無結果 和更不 中用的 了" …… 我們 必須淸 
楚的 了解， 目前 在中國 並沒有 一個革 命形勢 。我們 還不如 

說目 前是一 個反革 命形勢 . 牠正 在轉變 爲無定 期的兩 

個革命 中間時 期。』 

在這 個過渡 時期， 托洛 次基提 議以一 個包含 最基本 的民主 
要求 的鬥爭 綱領來 武裝共 產黨， 這個 綱領拿 一些配 合羣衆 
底 最簡單 的日常 要求的 政治要 求來恢 復羣衆 底革命 情緖及 
重新圑 結他們 。這 些政 治要求 就是八 小時工 作制， 言論、 
出版、 集會、 結社、 罷 工的自 由等， 這些要 求歸納 爲一個 
總的 口號： 召集 澈底民 主的普 選國民 會議。 他說， 只有照 
這 樣進行 政治的 鼓動， 同時領 導防禦 鬥爭及 耐心的 改組工 
會 運動才 能夠恢 復羣衆 的鬥爭 情緖， 恢復他 們的自 信心， 
而 共產黨 也才能 夠在重 要的經 濟部門 中得到 穩固的 基礎並 
能 夠隨着 事變的 進程， 重新走 上革命 的道路 。只有 始終如 
一的， 勇敢 的爲眞 正民主 的國民 會議而 鬥爭， 以此 來對抗 
國民黨 軍事獨 裁底御 用的假 民主的 矯飾， 才 能夠重 新產生 
必要的 條件， 有 了這些 條件， 蘇維埃 的成立 就會重 新眞正 
配合 工人的 情緖和 要求。 （註 十） 

但 共產國 際却命 令中國 共產黨 不顧工 人的冷 淡態度 加深， 
僅 僅憑藉 .『 蘇 維埃的 觀念』 及 『 革命 的羣衆 暴動到 來之必 
然性』 之 類的武 器來進 攻國民 黨的反 革命。 共產國 際蔑視 
那認爲 中國已 進入最 黑暗的 反革命 時期的 見解， 牠 認爲牠 
處於 『兩 個浪潮 之間』 或 『革命 的兩個 浪潮的 凹處』 。暴 
動 的口號 暫時成 了一個 『宣 傳的口 號』， 但顯 然第二 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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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 速高漲 起來， 牠就 『 又成爲 立即實 行的口 號』。 （ 註十 
一） 

托洛 次基警 吿道： 『如 果我們 是處於 革命繼 續發展 的兩個 
浪潮 之間， 那末每 一種不 满的表 現 （ 不管牠 的重要 性如何 

小） 都可 以視爲 . 『 第二個 浪潮的 起始』 了。 . 

從這 一點又 可以生 長肓動 主義的 「第二 個浪潮 。 」 』 （註 
十二） 這 種傾向 確乎已 在第六 次大會 中表示 出來， 大會的 
一 位中國 代表高 呼道： 『我們 正迅速 的走向 一個新 的革命 
浪 潮！』 （註 十三） 會塲中 其他中 國代表 （他 們的 黨剛剛 
才遭受 了藶史 上的最 悲慘的 失敗） 一 齊起立 高呼： 『 勝利 
的中國 革命萬 歲！』 （ 註 十四） 中國 共產黨 同月在 莫斯科 
召集牠 自己的 第六次 大會， 牠宣吿 『新 的革 命浪潮 的最基 
本的 象徵已 可逆睹 了』。 （ 註 十五） 一年 之後，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因爲中 國暴發 一個新 的軍閥 內戰， 心 中大爲 激動， 
立即宣 吿從凹 處升至 浪尖此 其時矣 。牠 寫一 封信給 中國支 

部道： 『這 就是 新的革 命浪潮 的起點 . 黨應破 壤各派 

軍閥 的權力 . r 轉變 軍閥戰 爭爲階 級的內 戰」， r 

推翻 地主資 產階級 聯盟的 政權」 —— 這兩個 口號現 在應成 

爲黨 的主要 和迫切 的口號 . 準 備政治 總罷工 . 』 

( 註 十六） 共產 黨便因 此被弄 得迷惑 不淸， 又着手 舉行一 
連 串新的 無望的 冒險， 這些冒 險只不 過把一 道原本 E 使牠 
與工 人階級 分離的 鴻溝加 濶吧了 。牠 永遠沒 有從一 九二七 
年 的失敗 中恢復 過來， 重新成 爲工人 階級的 組織。 

一個 代表在 六次大 會中吹 牛說： 『共 產國際 决切的 提出武 

裝暴 動建立 蘇維埃 政府的 n 號 . 只有 這個口 號 才使我 

黨能 夠圑結 我們的 隊伍， 爭 取新的 力量， 結集 幾十萬 ，幾 
百萬工 人在牠 的口號 週圍。 』 （ 註 十七） 但 三個月 之後， 
中 央委員 會在一 個內部 文件裡 掲露這 種空洞 的誇大 所隱藏 
的 眞相： 『工會 組織已 幾乎縮 小至零 。黨的 城市組 織都潰 
散和 破壤了 。全國 沒有一 個健全 的產業 工人的 支部。 』 （ 
註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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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 （ 由 李立三 領導） 拿一個 『赤色 工會』 的綱 頜來進 
行 恢復工 會運動 的巨大 任務， 這個 綱領主 張成立 『赤 色工 
會』 來對 抗國民 黨於一 九二七 年特許 成立的 『 黃色』 工會 
。 這就是 把一九 二八年 共產國 際的總 政策應 用到中 國來的 
結果， 共 產國際 這個政 策規定 在有組 織的工 人運動 中凡是 
不接 受共產 黨政綱 者均視 爲當前 敵人。 牠在 中國採 取特別 
奇形 怪狀的 形式， 因爲他 們是在 革命大 失敗， 大多 數工人 
羣 衆已背 棄黨的 時候， 才來打 算產生 共產黨 工會。 『赤色 
工會』 當 然無論 在會員 資格及 政綱上 都和黨 一樣。 牠們完 
全拿 出黨的 『蘇 維埃』 政 綱來， 這個 政綱沒 有吸引 工人加 
入 牠們， 倒 還在白 色恐怖 的狀態 之下， 把 他們嚇 跑了。 
過去 在羣衆 運動迅 速高漲 期間， 組織 得並不 很健全 的工會 
組 織已被 掃出舞 台了。 國民黨 御用的 工會只 代替了 他們的 
少數 幾個。 而這 些國民 黨工會 許多都 是空掛 工會的 名字的 
， 裡 面全是 國民黨 政府直 接指派 的工賊 官僚， 其目 的在有 
效 的鎭壓 工人， 但 在許多 塲合， 工人 們都加 入這些 國民黨 
工會， 雖 則這些 工會受 南京政 府的公 開工具 所領導 。他們 
爲了自 衞而加 入這些 國民黨 官許的 組織， 這 是他們 的自然 
趨勢。 加之以 政府又 進行假 自由的 宣傳。 牠 採取迷 人的勞 
動法 (這當 然從未 實施） 。牠甚 而容許 罷工， 尤其是 外國企 
業內的 罷工， 這件 事幫助 r 黃色』 領袖 在羣衆 中散佈 新的幻 
想， 取 得他們 的地盤 。這 些領袖 當然鼓 吹階級 合作， 妥協 
和 屈服， 但共產 黨不是 昨天剛 剛才拿 『 四 個階級 聯盟』 的 
學說來 敎育工 人嗎？ 在 華北， 許多工 會遲至 一九二 八年， 
即 蔣介石 已攻入 北京並 取消了 該處的 舊政府 之後， 才在國 
民黨 的監督 之下， 初次 成立。 平津許 多工人 均興高 烈采的 
加入剛 成立的 工會， 他 們大多 數人還 沒有知 道國共 合作已 
突然終 結哩！ 這些組 織多數 落入國 民黨汪 派 （ 『 改 組派』 

) 的 手裡， 汪派爲 了反對 在朝黨 的蔣介 石領導 機關， 正在 
工人中 找尋根 據地。 （ 註 十九） 改組 派的吸 引力就 在他們 
鼓 動成立 一個比 較民主 的文治 政府來 代替蔣 介石的 殘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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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 獨裁。 共 產黨根 本不屑 在這方 面舉行 鬥爭， 把 戰塲完 
全讓給 汪派， 汪 派四年 來利用 小資產 階級和 工人底 重大層 
份 的民主 要求， 爲的只 是出賣 這些要 求 （ 這是必 然的） 來 
作他們 投降蔣 介石的 過門。 （ 附 註一） 

但在 國民黨 之下， 有組 織的工 人運動 比從前 縮小了 許多。 
一九二 七年， 參加 工會的 工人曾 幾達三 百萬。 一九 二八年 
這個 總數減 去幾及 一半。 一九三 o 年， 據官式 數字， 有七 
百四 十一個 工會， 五 七四、 七 六六個 會員， 又減少 了百分 
之六十 左右， 一九三 二年， 則 更縮減 至六百 二十一 個工會 
, 四一 o 、 o 六七個 會員。 （ 註二 十） 中國 大多數 產業工 
人尙沒 有任何 組織， 即 使是最 初步的 組織也 沒有。 

共產 黨在幾 十萬有 工會組 織的工 人中得 不到任 何基礎 ，在 
幾百萬 無組織 工人中 也得不 到什麽 基礎， 雖然 一九二 八年 
工人 尙未完 全放棄 鬥爭， 尙進 行非常 頑强的 防禦罷 工戰。 
內 戰停止 及短期 的經濟 復興使 許多重 要產業 部門的 工人恢 
復 信心。 例如在 上海， 一九二 /V 年間 便有一 百二十 次罷工 
， 包括 二一三 、九 九六個 工人。 這些罷 工六份 之五是 爭取增 
( 附 註一） 自 一九二 七年寧 漢合作 之後， 個 人的嫌 潫並不 
是這樣 容易消 釋的。 是年 九月， 正當國 民黨許 
多 派系爭 奪權力 之際， 蔣 介石狡 猾地退 出政府 
。 但早在 一九二 八年 便奏凱 復職， 維持 他們的 
均勢。 汪 精衞和 各派敵 對軍閥 勾結， 先 是和張 
發奎， 後 來又和 閻馮， 閻馮於 一九三 o 年曾發 
動內戰 討蔣， 結果 失敗。 一九三 二年一 月注終 
於囘南 京和蔣 合作， 且成 了蔣底 赤裸裸 的軍事 
獨裁 的文治 裝飾物 。汪 的同黨 （ 如湯良 里之流 
) 多 年來便 有聲有 淚的揮 毫縷訴 南京的 野蠻虐 
政， 但他們 一旦在 政府中 得了肥 缺便不 難成了 
蔣的最 卑賤的 辯護人 。 （ 一九三 八年汪 派又脫 
離重慶 政府， 成了日 本帝 國主義 的公開 代理人 
， 後來並 在南京 成立傀 儡政府 —— 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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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資 和減少 工作時 間的。 （ 註二 十一） 在 這種順 利的環 
境中， 共 產黨却 依然是 無能爲 力的旁 觀者。 一九二 八年及 
稍後 ，他 們一接 近工人 ，大談 『政 治罷 工』， 『總 罷工』 

， 『 武裝 暴動』 及 『蘇 維埃 政權』 ，那些 受驚嚇 的罷工 
工人 便趕忙 復工。 李立三 被撤除 黨領袖 的資格 之後， 沒有 
多大 功夫在 黨的報 紙上便 洩露若 干事實 出來。 據某 文縷述 

道： 『工人 害怕共 產黨來 . 並懇 求他們 不要破 壤他們 

的 鬥爭。 他 們客氣 地說： r 你先 生的說 話是十 分對的 ，但 
我們現 在不能 實行。 我們只 要能增 加一點 工資， 不 被開除 
就妤 了 。 」 』 據這同 一文章 報吿， 工 人所要 求的與 共產黨 
所提 出的兩 者之間 的鴻溝 竟如是 濶大， 以致 有幾個 共產黨 
工 作人員 常常把 罷工將 要爆發 的消息 隱瞞起 來不讓 黨的上 
級 知道， 爲 的是好 讓罷工 工人得 到一個 機會， 能依 照他們 
自己 的條件 來進行 鬥爭！ 有一 次上海 的黨機 關派代 表去參 
加某 紗廠的 罷工， 工 人說： 『這是 我們的 事情。 各 位先生 
爲什 麽這樣 熱心到 敝廠來 昵？』 其他工 人則說 ： 『 共產黨 
又來了 。我 們最好 還是跑 開吧， 免得吃 虧更大 。 』 （註二 
十二） 

罷工多 數是在 各廠自 發的。 共 產黨一 個正式 報吿說 ••『 甚 

至在 上海， 工人也 沒有鬥 爭的組 織* . 他們 都潰散 …… 

和失 敗了。 他們多 數受黃 色工會 及國民 黨的領 導。』 另一 
方面， 共產 黨人又 『輕 視黃色 工會。 結果， 赤色工 會的工 
作和 影響幾 乎縮小 至零。 羣衆遂 均受黃 色工會 影響。 』 （ 
註二 十三） 

一九二 八年末 ， 『 赤色 工會』 已 『 幾乎 縮小至 零』， 黨沒 
有 『 一 個徤全 的產業 工人支 部』。 往後 幾年， 共產 黨非常 
荒 謬的誇 大牠的 力量， 但在 黨內文 件中， 特 別是當 共產國 
際 依照那 一套譴 責失敗 的替罪 羔羊的 慣例， 叱罵中 國黨中 
央， 中央又 轉而攻 撃省縣 組織的 時候， 那種 誇大的 說法不 
玫自倒 。這 時洩 露出來 的事實 就無情 的打破 一切宣 傳的神 
話了 。領 袖們年 年都一 定要埋 怨他的 黨從不 盡責， 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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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 『 黨 的路線 。 』 當然， 他 們從不 指出， 工人 們至死 
也 不願服 從黨的 領導， 『黨的 路線』 本身也 負不少 責任。 
黨追求 『 新的 革命浪 潮』， 而 這個浪 潮則宛 似一個 精靈的 
小鬼一 樣總是 躱避牠 。共 產黨 人肓目 的舉行 零碎和 無益的 
示威， 計劃一 些從未 實現的 暴動， 結果， 他 們只能 完全脫 
離他 們自詡 他們所 代表的 階級。 爲了 證明這 一點， 人們只 
要 簡畧地 讀一讀 黨自己 的報紙 及牠自 己的內 部文件 就行。 
一九 二九年 二月， 共產國 際的一 封來信 曾引這 一事實 ： 『 
在 多數城 市裡， 甚至在 武漢， 天津和 廣州這 樣大的 工人階 

級 中心裡 也沒有 幹出一 點工作 . 在大的 和重要 的企業 

裡沒有 支部。 』 （ 註二 十四） 五月， 黨的一 位領袖 周恩來 
寫一 個組織 報吿， 他埋 怨黨員 們不能 領導工 人的自 發罷工 
。 他補 充說： 『 就 是我們 的同志 參加， 我們 的影響 和口號 

也產 生不出 結果。 . 在重 要中心 裡 . 沒有 地方組 

織。』 （ 註二 十五） 共 產黨人 因爲無 法拿他 們的政 綱的本 
身力量 來爭取 羣衆， 他們便 往往實 行强迫 手段， 用 手槍來 
命令 罷工， 否 則便用 『恐怖 方法』 來消滅 『黃 色工 會』。 

( 註二 十六） 黨 的領導 機關埋 怨道， 這種辦 法使組 織更難 
與工廠 的工人 接觸， 但這 種埋怨 也無多 大結果 。一 位老工 
會運動 者和戰 士項英 寫道： 黨 僅以建 立全國 和各省 工會的 
『空頭 機關』 爲 满足， 這 些工會 因爲沒 有下餍 會員， 故毫 
無 能力。 他又 寫道： 『赤 色工 會已成 了完全 站在羣 衆外面 
的組織 了。』 （ 註二 十七） 一九 二九年 十一月 ，這個 『空 
頭 機關』 召 集所謂 『第 五次全 國勞動 大會』 ，這次 大會十 
分客 氣的稱 號僅代 表三萬 工人。 （ 註二 十八） 即使 暫時接 
受這個 可疑的 數目， 人們也 要問： 那未 兩年前 在武漢 ，第 
四 次勞動 大會眞 正代表 的另外 兩百九 十七萬 工人到 底怎樣 
了呢？ 

一九三 o 年夏 共產黨 有一項 材料稱 『 赤色』 總工會 有六萬 
四千 三百八 十一個 會員。 各大城 市 （ 包 括上海 ，武漢 ，香 
港， 哈 爾濱， 天津， 廈門和 無錫） 總 計爲五 千七百 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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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其餘 據說分 散於沒 有產業 工人的 農村中 。 （ 註 二十九 
) 數月 之後， 一九 三一年 二月， 一位黨 的領袖 寫道： 『現 

在 沒有眞 正的赤 色工會 . 牠們都 已給蕭 淸了， 所有工 

作都 已放棄 了。』 （ 註 三十） 

一九三 o 年末， 黨 已有全 部崩潰 和解體 之虞。 李立 三突然 
被 免職， 由一批 學生來 瓜代， 這批學 生曾在 莫斯科 度過了 
革命的 歲月， 他們的 領袖就 是陳紹 禹 （ 王明） 。這 批完全 
由上 面用命 令派給 黨的新 領袖， 宣 吿他們 『完 全無 條件效 
忠 於列寧 主義底 共產國 際的總 路線』 並聲稱 『 黨所 遭逢的 
一 切嚴重 的後果 皆由李 立三同 志及其 信徒漠 視共產 國際執 
委會的 訓令』 。 （ 註三 十一） 這批新 『 領袖』 於是 着手糾 
正黨內 某作者 中肯地 稱爲李 立三對 共產國 際政策 『 過份誇 
大』 的毛病 。 （ 註三 十二） 但在新 的領導 之下， 完 全放棄 
大城 市中心 工作的 傾向仍 然無法 遏止。 

一九三 一年是 日本入 侵和罷 工浪潮 高漲的 年頭， 是 年臨末 
數月， 罷 工尤其 高漲。 在 黨的報 吿中， 又是那 一套話 ： 『 

鬥爭是 分散的 . 自 發的， 沒有 組織和 領導的 . 最 

大的困 難就是 我們在 工廠中 沒有 妤幹部 . . 我們 的組織 

不十 分了解 工廠的 情形， 因此 無法提 出工人 的最迫 切的要 
求。 我們 組織一 個反帝 的罷工 也不成 功。』 這個報 吿一面 
訴說 關於黨 監督的 『赤色 工會』 沒有 『充 分的 統計』 ，一 
面舉 出如下 的會員 數目： 『 上海、 六六 六人； 廈門、 七二 
人； 哈 爾濱、 七 一人； 膠 濟路、 二 十人； 海 員和碼 頭工人 
、 三一 九人； …… …總計 ：一、 一四 八人。 在 天津， 北京 

， 漢口， 香港， 廣東 （ 即 廣州） 等處 . 我們沒 有組織 

。 』 （ 註三 十三） 

一九 三二年 三月， 日本入 侵後六 個月， 黨的 領導機 關指責 
牠 的黨員 『放 棄組織 和發動 罷工的 工作， 尤 其是在 重工業 

中 . 放棄組 織赤色 工會的 工作是 一個不 可饒恕 的錯誤 

. 至於深 入黃色 工會， 這一工 作尙未 開始。 上 海事變 

( 即 指一九 三二年 一月至 二月， 曰本入 侵上海 ） 後 ，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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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 工會， 上海 總工會 和省委 甚至還 未着手 。 』 （註三 
十四） 

但 王明後 來提及 這同一 時期， 說 『黨實 際上採 取罷工 ，集 

會， 示威的 形式， 組織了 巨大的 抗日羣 衆運動 . 』 （ 

註三 十五） 米 夫現在 已成了 共產國 際的主 要中國 『通』 ， 
他 於一九 三三年 夏寫及 『在國 民黨領 土上工 人階級 運動聲 
勢浩 大的高 漲』， 並引 證一些 數字證 明在一 九三二 年十二 
個 月間， 不下 一百十 一萬零 一百七 十個工 人參加 罷工。 （ 
註三 十六） 但這 並不妨 碍他於 一年之 後又宣 稱僅在 是年頭 
六個月 內就有 一百二 十萬工 人參加 罷工！ （註三 十七) 這兩 
個 數目字 把上海 共產黨 報紙同 一年舉 出的三 十萬一 千一百 
七十個 罷工工 人的總 數平空 增加了 三倍和 六倍了 ，（註 三十 
八） 而上 海共產 黨報紙 舉出這 個數目 字又比 之較爲 切實調 
查的數 目多出 一半。 米 夫說， 他的 總數三 份之一 （ 或三十 
二萬五 千罷工 工人） 是 在共產 黨直接 領導之 下的。 但根據 
黨自 己的數 字 （ 這個數 字大槪 把米夫 在某處 發現的 另外八 
十萬 罷工工 人忽畧 了）， 我們 迫得要 下一個 結論： 黨不僅 
領導 一九三 三年放 下工作 的每一 個罷工 工人， 而且 還要領 
導莫斯 科出版 的某雜 誌向壁 虛構的 二萬五 千人！ 

中國共 產黨的 領袖雖 然發誓 『 無條件 效忠』 於他們 的莫斯 
科的 祖師， 但在 克林姆 宮底宣 傳機關 與上海 底黨報 編輯之 
間， 尙可悲 的缺乏 一致。 例如， 米夫吹 牛說， 一九 三二年 
九月， 共 產黨組 織了一 個紗廠 工會， 包括了 『上海 紗廠的 
大多數 工人羣 衆』。 （註三 十九） 我 們想及 這些工 廒總共 
有十二 萬工人 ， （ 註 四十） 我 們便知 道米夫 這句話 就無異 
說 黨的無 產階聯 基礎突 然和奇 怪的擄 大了。 但可惜 在這一 
黠上， 米夫也 無法與 他的上 海朋友 唱和， 他 的上海 朋友寫 
道： 『 產業 基礎的 薄弱與 赤色工 會的縮 小是驚 人的。 我捫 
試 拿上海 的紗廠 總工會 來看吧 。十二 月 （ 一九 三二） ，牠 

尙有 一千左 右會員 （ 『大多 數？』 ） . 今年春 我們撿 

討工 作時， 會員已 大大縮 減了。 今年 （ 一九 三三） 八月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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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二 十個支 部減至 七個。 』 （ 註四 十一） 再舉一 個例， 
上海 烟草工 廠工人 有一萬 七千四 百四十 五人， （ 註 四十二 
) 米夫 於五月 寫道： 『在 烟廠工 人中， 革命 工會組 織的力 
量也已 增强， 而且在 組織上 確立了 。 』 但 十月， 紅 旗報說 
: 『烟 廠總工 會由九 百餘人 （ ！ ）縮 減至目 前的不 可忍受 

的（ ！ ） 狀態 . 就 在這種 狀態中 ，牠的 會員也 不能全 

數找 齊。』 這同一 上海的 報吿， 綜合全 國的工 作時， 不想 
列 出數字 ，代以 『 x  x 』 的神秘 象徵， 但這些 『 X  X 』 的 
意思仍 是很淸 楚的： 『拿 満洲 三個產 業中心 來看吧 一 ■在 

哈爾 濱只有 x  x 會員 . 在瀋陽 通常有 x  x 會員， 但現 

在我 們就不 知道。 在 大連， 工作 還剛剛 開始。 在滿 洲全境 
總 數只有 X  X 。 在 武漢， 直到 如今尙 未開始 工作。 在上海 
今 春尙有 X  X 會員。 現 在只有 X  X  了。 不僅沒 有增長 ，倒 
還減退 了。』 （ 註四 十四） 

一 九三四 年初， 共 產黨靑 年圑中 央注意 圑內的 『嚴 重現象 
』 ： 『我們 的同志 竟不知 道工廠 將要發 生鬥爭 •…… ••孤 立 
的 結果， 我 們不僅 不能領 導羣衆 鬥爭， 我們 連他們 的尾巴 
也捉不 到了！ 』 （ 註四 十五） 

『 赤色 工會』 和 『蘇 維埃 政權』 的六個 年頭， 事 實證明 也就是 
軟弱無 能的六 個年頭 。一 九二七 年後， 廣大的 工人羣 衆離開 
共產黨 ，而 共產 黨也並 沒有學 會如何 去恢復 他們的 自信力 
及重 新圑聚 他們的 有組織 的隊伍 。一 個階級 旣已被 他自己 
的領 袖出賣 而一敗 塗地， 牠 當然不 能響應 『蘇 維埃』 的空洞 
口號， 蓋 『蘇 維埃』 並不 與實際 相符， 牠只配 合黨內 的冒險 
主義 情緖。 結果， 黨在 任何大 城市中 心內， 從未有 恢復任 
何重 要的立 足地。 當工人 們不顧 黨的噪 雜的急 進主義 ，離 
開了政 治舞台 之際，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本 已抬頭 的農民 
暴動， 繼 續過遲 的暴發 起來。 共產黨 員在大 失敗之 翌曰心 
中 混雜着 盲動的 情緖， 他們發 覺在農 村方面 較易於 唤起他 
們 底暴動 號召的 囘音， 因 爲在農 村裡， 農民 正揭竿 而起， 
譁 變兵士 們也正 脫離國 民黨的 軍隊。 雖然有 若千領 袖尙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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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 懷着他 們的無 產階級 主張， 抗拒 那走最 少抵抗 底道路 
的 誘惑， 但城市 的不斷 失敗， 國民黨 恐怖政 策的沈 重打撃 
幫助 革命從 城市走 向農村 的轉變 。這 一轉變 在黨自 身的成 
份中 找到明 顯的表 現。. 

在一 九二七 年四月 ，革命 運動最 高漲的 時候， 共產黨 曾有六 
萬黨員 ，其中 百分之 五十八 人是大 產業城 市的產 業工人 。後 
來 他們雖 然遭受 一連串 悲慘的 失敗， 但在秋 收暴動 期間， 
在 廣州及 後來， 共產 黨尙號 稱增加 數千新 黨員。 他 們說， 
黨 在一九 二八年 有十萬 黨員， 一九三 o 年有十 二萬， 一九 
三三有 四十一 萬餘。 黨 員的可 靠數目 字從來 沒有。 一九二 
七年後 擧出的 數字通 通都是 過甚誇 張的， 這 一黠毫 無疑義 
。 但這些 誇大的 數字適 足以加 重說明 黨的階 級基礎 已發生 
的變化 而已， 因爲 共產黨 已正式 承認， 黨內 工人一 九二八 
年只 有百分 之十， 一九二 九年百 分之三 ， （ 註四 十六） 一 
九三 o 年三月 百分二 • 五 (註四 十七) 九月百 分之一  •六， 

( 註四 十八） 是本年 末則實 際上等 於零。 （ 註四 十九） 眞 
正的 數字是 不常擧 出的。 一九 二九年 二月共 產國際 一封信 
說， 全黨 有四千 工人， 其中 一千三 百人在 上海， 其 餘則散 
處其他 地方。 （ 註 五十） 一九 二九年 十二月 江蘇省 委號稱 
全 省有六 千八百 黨員， 其中只 有五百 九十一 人爲產 業工人 
。 （ 註五 十一） 一九三 o 年九 月周恩 來向中 央第三 次全會 
報 吿說， 全黨有 十二萬 黨員， 其 中有二 千工廠 工人。 如果 
一 九三三 年末， 在全國 最大的 產業中 心 （ 上海） 又聽到 『 
沒有 一個眞 正產業 支部』 的怨言 ， （ 註 五十二 ） 那末 ，兩 
個月 之後， 王明 在莫斯 科大吹 黨有四 十一萬 零六百 黨員， 
其 中百分 之二五 一 三十 （ 或十萬 左右） 是 工人， 這又能 
有什麽 價値呢 ？ （ 註五 十三） 

但就是 這個數 字中， 人們也 偵知許 多事實 。王 明報 吿道， 
總數 中只有 六萬人 處在國 民黨的 中國。 黨的 七分之 六黨員 
集中在 遼遠的 內地， 距 離大城 市和交 通線幾 千百里 。情形 
如何是 一目瞭 然的。 當 農民暴 動已徐 徐發揮 牠的蓄 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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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前 發展的 時候， 共 產黨已 趕快加 入牠， 讓工人 階級自 
己想 法去。 共產黨 重新從 一九二 七年 的慘敗 中露出 面來， 
站在深 入於華 中各省 底叛亂 的農民 運動的 前頭， 並 就在當 
地建 立了牠 的所謂 『中 華蘇維 埃共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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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 國差不 多有史 以來， 農民戰 爭就有 了一個 傳統。 兩千 
年來， 在大 浪潮的 一高一 低中， 農民 戰爭不 斷震動 全國幷 
顚覆 了許多 皇朝， 但等 到經濟 關係按 照靜止 的中國 社會的 
舊規 恢復和 更新的 時候， 農村 戰爭便 衰竭不 振了。 在羣起 
暴動的 時候， 農民軍 馳騁於 整個帝 國的各 行省， 唤 起幾千 
百 萬人。 在 新朝廷 興亡的 過渡時 期內， 游撃 隊伍尙 數十數 
百 成羣， 散處 在無數 地方， 繼 續拒絕 換湯不 換藥的 新束縳 
。 中國經 濟和建 立於其 上的社 會在藶 史上誠 然是靜 止的。 
但中 國歷史 幷不是 一篇千 古不變 的寧靜 古史。 牠是 充满暴 
力和 流血， 充 满循環 叛亂， 反 抗那自 行更新 底奴隸 形式盼 
歷史， 正 是這種 奴隸形 式使中 國於西 方世界 蓬勃發 達之時 
， 停滯 不前。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革 命在華 南和華 中所重 新唤起 的就是 
上述的 傳統。 幾 千百萬 重新起 來奪取 土地解 除自己 痛苦的 
農民 和那些 加入長 毛太平 軍的農 民相隔 還不到 一世紀 。但 
農民 造反的 老祖宗 老是弄 失敗的 事業， 一 九二六 一 ■二七 
年起來 鬥爭的 農民却 第一次 能夠希 望成功 。中 國社 會受了 
帝 國主義 侵畧的 壓迫已 正在瓦 解中， 而新解 决的要 素也已 
形成 ，只不 過等待 把她們 配合起 來吧了 。農 民因 爲分散 ，分 
化爲 數層， 和 落後， 他 們自身 不能起 獨立的 作用。 中國資 
產階級 本身與 土地的 剝削制 度連結 一起， 牠 也不能 領導摧 
毁這一 制度的 鬬爭。 但 城市工 人這一 個新階 級却認 爲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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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 礎的財 產關係 加以根 本的變 革是其 自身的 利益， 而農 
民 們把自 己的利 益和工 人的利 益連繋 起來， 他們現 在就第 
一 次能夠 希望打 破有害 的歷史 循環， 他們過 去受這 一循環 
束 縛那樣 久遠。 

正 因爲共 產黨不 能鞏固 城市與 鄕村底 被壓迫 階級間 的連繫 
幷使他 們在一 個大胆 的革命 政綱之 下聯合 起來， 結 果才給 
資 產階級 的反革 命開闢 道路。 無 產階級 運動受 了挫折 ，土 
地 暴動便 陷於無 領導。 在蹂躪 全國的 恐怖中 牠喪失 了成千 
領袖。 但損 失最重 的就是 牠失去 了城市 工人的 領導， 唯有 
工人 才能使 農民暴 動得到 聯絡， 得到 一個經 濟政治 的組織 
， 農民在 這個經 濟政治 組織內 不僅能 夠奪囘 土地， 而且當 
新的 生產形 式藉他 們的幫 助而發 展時， 他們 尙能繼 續保持 
牠。 

結果， 在短 期內圑 結成千 萬農民 的革命 運動被 擊敗了 ，牠 
的最優 秀的戰 士也潰 散了。 零 碎的農 民武裝 隊逃到 山上去 
， 恢 復游撃 隊伍的 作用。 他們 聯合國 民黨成 連成圑 譁變上 
山 落草的 兵士。 共 產黨人 一 有若千 工人， 多數是 智識份 
子 —— 逃避蒋 介石及 其同盟 者的劊 子手， 離 開了縣 市走入 
農 村中， 他們在 許多地 方握到 了農民 兵士游 撃隊伍 的領導 
權。 這些成 分混合 起來， 一九二 八年便 產生了 『紅 軍』， 
這些 『紅 軍』 接受 中國共 產黨的 領導， 不過 在許多 地方， 
農 民暴動 尙繼續 暴發， 完 全沒有 共產黨 參加。 

第一 枝和最 重要的 『紅 軍』 成 立於井 崗山， 井崗山 位於湘 
贛 邊境， 一九 二七年 秋收暴 動流產 之後， 許 多能征 慣戰的 
軍人 逃到這 裡來。 德國 留學的 共產黨 軍官朱 德率領 不到兩 
千 人來到 這裡， 這些兵 士主要 是葉挺 賀龍的 殘部。 我們還 
記得， 葉 賀曾於 一九二 七年八 月在南 昌舉行 暴動， 後來又 
沿江 西南下 廣東。 十月牠 想攻取 汕頭， 結果 弄得潰 不成軍 
。 許多 兵士跟 朱德一 道赴海 陸豐， 海 陸豐農 民當時 已暴動 
起來， 沒收土 地幷組 織鄕蘇 維埃。 葉 挺則去 廣州， 廣暴之 
後便從 政洽舞 台上消 失了。 賀 龍帶了 一小部 人走， 後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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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露面， 成爲 湖北省 一枝游 撃軍的 軍長。 廣 州軍閥 克服海 
陸豐 之後， 朱德 帶着少 數人先 走粵北 各縣， 隨後遂 入湖南 
。 他沿 途召募 了若干 農民， 一 九二八 年四月 抵達井 崗山。 
他在 井崗山 會合湘 南的農 民軍， 幾連 來自武 漢及長 江其他 
城市的 叛軍， 和 共產黨 員毛澤 東從湘 東帶來 的一支 農民隊 
伍。 毛 在武漢 曾充任 國民黨 的農民 部長， 當 反革命 向農民 
進 攻時， 他却執 行壓制 農民的 政策。 失 敗後， 他逃 入湘東 
平江 和瀏陽 一帶。 他在 當地指 導秋收 暴動。 暴動失 敗後， 
他率領 一小部 分殘部 逃到井 崗山。 他 們在井 崗山和 袁王等 
地与 土匪軍 合倂。 朱德 到後， 各軍 合倂， 稱 爲紅軍 第四軍 
， 朱爲 軍長， 毛 任政治 委員。 黨的正 式記載 稱牠有 一萬人 
， 步 鎗二千 。（註 一） 

這 支紅軍 幷不是 從大規 模的自 發的農 民運動 中生長 出來。 
恰恰 相反， 牠長 期間和 四圍農 村的農 民沒有 聯絡， 陷於孤 
立。 只要 武裝的 紅軍一 開拔， 游撃隊 成立的 農民委 員會就 
一定 立即塌 合和消 滅了。 盤據在 井崗山 上的幾 個月間 ，這枝 
軍 隊遭逢 不斷的 叛變， 而且因 爲處境 孤立， 歷盡千 辛萬苦 
。 戰 敗往往 使農民 游撃隊 員奔散 囘鄕。 特別 是湖南 人的部 
隊， 他們 屢屢脫 走重返 家鄕。 只有領 袖方面 的極度 堅忍不 
拔與命 運的嚴 酷鞭策 才使這 枝游撃 軍圑結 起來， 尤 其是當 
冬季 已屆， 四圍敵 人的力 量使牠 無法掠 奪糧草 的時候 ，牠 
更不得 不團結 起來。 牠 在井崗 山附近 襲撃， 突圍及 退却， 
經過 了差不 多一年 的漫無 目的游 撃戰爭 之後， 便决 意開向 
南方， 找尋較 好的根 據地。 一 位共產 黨軍人 彭德懷 曾帶一 
批人 從湖南 來投井 崗山， 現在 他這小 部分隊 伍留守 後方來 
抗 拒迫近 的省軍 。一九 二九年 一月， 朱德和 毛澤東 率領幾 
千飢寒 交迫， 武備 麻劣， 七零 八落的 部隊， 衝下 山來。 
牠跑 進農村 裡碰到 農民的 冷視， 甚至 敵視。 黨有一 個報告 
說： 『 羣 衆完全 不了解 紅軍是 什麽。 在許多 地方， 牠像一 
隊土 匪似的 遭受攻 擊』。 （註 二） 紅 軍自從 在大庾 附近與 
國 民黨省 軍發生 意外的 戰事， 幾乎一 敗塗地 之後， 便 繞向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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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邊境。 他們在 農民中 進出， 但農民 們不止 一次而 是三次 
受 軍隊殘 酷的欺 騙了， 這些軍 隊來到 總是高 擎革命 的旗幟 
幷答 應解除 他們的 重負。 『紅軍 沒有羣 衆擁護 。找 尋駐營 
之地， 進 行軍事 活動和 獲得情 報都非 常困難 ……我 們跨過 
蓋满 白雪的 冰山， 後面敵 人緊緊 追來。 我們 有時一 天跑九 
十里 。我 們愈來 愈困苦 。我們 戰敗了 四次』 。（註 三） 

一 九二九 年二月 中旬， 在舊曆 新年元 旦日， 這枝筋 疲力倦 
的紅 軍突然 在贛南 的瑞金 和寧都 交界進 襲贛軍 某師。 紅軍 
以絕 望的兇 猛態度 進攻。 當 他們的 子彈已 絕時， 他 們便用 
鎗桿， 石頭和 樹枝來 作戰。 敵人敗 逃了。 勝利 之後， 朱毛 
軍爭 得一個 最需要 的休息 機會。 他們就 在這個 僻遠的 ，層 
巒 疊嶂的 縣份裡 建立一 個新根 據地， 三 月間， 彭德 懷來會 
於此。 只有 最堅苦 的殘存 下來。 全軍 總數爲 二千八 百人。 
他 們走到 農民裡 工作， 當他們 開始驅 逐地主 和焚燬 地契時 
， 他們 的隊伍 膨脹起 來了。 他們 稱他們 佔領的 領土爲 『中 
央蘇 區』。 

同時， 其 他蘇區 也同樣 成立了 ，但 實力 較小。 在贛 東北， 
共產 黨員方 志敏率 領一枝 游撃隊 •，在 鄂 省洪湖 附近， 賀龍 
已作閃 電似的 襲攻和 突撃， 一時 成爲傳 奇式的 人物。 在豫 
皖和湘 贛邊區 及其他 零散的 山嶺重 疊的縣 份裡， 小 隊紅軍 
也 成立他 們的大 本營。 這些就 是世人 所知道 的所謂 『 蘇維 
埃 中國』 的構成 部分， 牠 們在地 理上都 相隔甚 遠的。 

在革 命失敗 之翌日 ，充 満了冒 險主義 情緖的 共產黨 就是拿 
這些 稱爲紅 軍的游 撃隊爲 基礎， 而牠的 活動， 牠對於 『革 
命 高潮』 到 來的信 念也就 是寄托 在牠們 上面。 黨的 領導機 
關瞥見 了轉向 農村的 危險， 有 一個時 候也想 起來克 服牠。 
一九二 八年十 一月的 中央通 吿預言 式的警 吿道： r 假如農 
民心理 的危險 不極力 改正， 革 命就要 完全取 消而黨 也要死 
亡。』 （註 四） 但因 爲黨的 城市基 礎日益 狹窄， 牠的無 
產 階級黨 員和羣 衆也日 益減少 且差不 多完全 消滅， 這些警 
吿 也就愈 來愈微 弱了。 一九 二九年 十月，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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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農 民戰爭 說成爲 『中 國民族 危機和 革命高 潮的特 點』。 
牠 在形式 上尙是 『支 流』， 但 『循 着這條 支流， 革 命運動 
的强 有力的 高潮將 在全國 爆發起 來』。 （註 五）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雖然承 認共產 黨在城 市裡沒 有力量 ， （ 附 註一） 但 
牠仍 然宣佈 『 新 的革命 高潮的 起點』 到來， 並製定 一個暴 
動 綱領， 要 中國共 產黨去 實行。 當城 市革命 的工人 運動正 
在衰落 ，共 產黨 的影響 正在被 肅淸的 時候， 內地的 游撃軍 
已 被視爲 『革命 高潮』 的 『决定 因素』 和 『動 力。』 （註 
七） 『革命 高漲不 僅表現 在高漲 （ ？ ） 的工人 運動中 ，而 
且最 主要和 基本的 表現在 土地運 動中。 土地 革命是 新革命 
o  °( 註八) 

但一 九二八 一 二九 年間， 在 華中各 省的零 散山嶺 重疊的 
縣份 中成立 的所謂 紅軍， 最初還 不是農 民武裝 隊伍。 牠們 
能 夠在佔 領縣份 中圑結 各部分 農民還 是很遲 以後的 事情。 
牠 們的成 分主要 是沒有 土地的 農民， 失業的 農業勞 動者， 
曄變的 士兵， 地方 土匪等 一切喪 失了階 級地位 的份子 ，他 
們就是 在農業 生產中 也不起 直接的 作用。 牠 們的活 動三年 
來還 限於游 擊戰和 突擊。 牠們 無法建 立任何 固定的 根據地 
。 一九三 o 年， 共 產黨一 位被撒 職和被 開除的 領袖， 陳獨 
秀 （ 附 註一） 發表一 篇文章 ，（註 九） 他在 這篇文 章裡警 
吿共產 黨道： 放棄 工人， 帶一 枝流氓 無產階 級的軍 隊來從 
來 從事軍 事冒險 是不能 推進革 命的。 人家立 即毒罵 他和反 
革命 勾結。 陳氏借 恩格斯 關於流 氓無產 階級的 定義： 『一切 
( 附 註一） 『 …… 共產 黨的思 想上和 政治上 的影響 和工人 
階 級的組 織狀况 一樣， 與 羣衆不 满的增 長比較 
， 仍然是 落後的 …… 多數 赤色工 會尙不 是羣衆 
的組織 …… 共產黨 尙未把 工廠中 起領導 作用的 
革 命工人 圑結在 自己的 週圍， 他 尤其沒 有完成 
爭 取工人 階級多 數的任 務』。 —— 見 一九三 o 
年二 月十五 日上海 紅旗報 『一九 二九年 十月廿 
六曰 共產國 際給中 國共產 黨一封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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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 腐 敗份子 的殘渣 』 〔註 十） 來 描冩畐 時探縦 許多游 
擊隊的 份子。 但 在共產 黨的紀 錄中也 不難找 出豐富 的證據 
去 證實陳 獨秀對 當時的 紅軍的 分析。 黨過去 想改變 這些軍 
隊爲眞 正的農 民暴動 機關還 必須作 長期的 鬬爭， 而 這個鬭 
爭還僅 僅得到 部分的 勝利。 

一九二 八年， 共產黨 的第六 次大會 嘆息游 撃隊有 從事於 『 
漫 無目的 焚掠』 的 傾向， 幷把這 些活動 描寫爲 『流 氓無產 
階級心 理的反 映』。 （ 註 十一） 黨的又 一個報 吿談及 『土 
匪 的心理 ，墮 落爲殺 人掠刼 的土匪 生活』 ，牠 甚至 還借用 
( 附 註一） 自一 九二七 年八七 會議撤 除他的 領導職 位之後 
， 陳獨秀 便退隱 一旁， 而 共產國 際則把 革命失 
敗的 全部責 任諉給 他負。 在往後 的冒險 主義期 
間， 陳獨 秀寫幾 封信給 中央， 反 對舉行 有損無 
益的 暴動的 政策。 一九 二九年 八月， 他 致信給 
中央 表明他 反對黨 的路線 幷要求 重新審 定黨的 
政策 。數 月之後 ，他 和其他 一百人 左右整 批以反 
對派 的罪名 開除。 一九三 o 年 二月， 共 產國際 
召 他赴莫 斯科。 他拒 絕了， 反而 要來把 革命問 
題公 開在黨 內充分 討論。 後來他 和當時 已成立 
起 來的托 洛斯基 派左派 反對黨 合倂， 一直到 一 
九三 二年 被國民 黨逮捕 爲止， 他 是該組 織的領 
袖 人物。 他 被判處 十三年 徒刑， 但一九 三七年 
秋釋放 出獄。 至於 他現在 的政見 似乎有 點疑問 
。參 閱： 一九二 九年八 月五日 陳獨秀 『關 於中 
國革命 問題致 中共中 央信』 （載 中國革 命與機 
會 主義） ，一 九二 九年十 月上海 發表的 吿共產 
黨同 志書， 一九二 九年十 二月十 五日， 陳獨秀 
和其 餘八十 人在上 海發表 之我們 的政洽 意見， 
一九三 o 年七 月一日 上海 無產者 發表之 『 陳獨 
秀致 共產國 際信』 ，一九 三三年 二月二 十曰， 
陳獨 秀之辯 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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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 恩格斯 或陳獨 秀所應 用的更 强烈的 詞句， 把這 若干游 
擊隊稱 爲 『 燒殺搶 刼的赤 匪』。 （ 註 十二） 中央有 一位報 
吿者至 一九三 o 年 尙抱怨 『在 許多游 撃隊中 尙保持 着流氓 
無 產階級 的思想 …… 這 種思想 往往表 現爲無 組織的 焚掠殺 
人』。 （ 註 十三） 米夫 甚至在 眞理報 上也公 開寫及 中國若 
干 紅軍中 『流氓 無產階 級成分 …… 的 極大百 分比』 。（註 
十四） 

但 問題幷 不在於 當時或 甚至以 後紅軍 中流氓 無產階 級成分 
的 精確百 分比。 這些軍 隊過去 確實是 波及頗 多 （ 雖 然是零 
散的) 地方 底農民 暴動的 先驅。 這一類 的軍隊 已屢屢 在中國 
歷 史中露 頭角。 最重要 的因素 就是共 產黨愈 來愈傾 向於把 
這些軍 隊視爲 其活動 的正當 基礎， 幷 經過牠 們來粉 飾牠之 
逐漸脫 離城市 中心的 工人。 托洛次 基反對 k 的見解 認爲只 
要黨 本身離 開了無 產階級 ，黨口 頭上保 持農民 運動的 『無產 
階級領 導權』 就 是一種 謠騙。 當城 市的盲 動政策 （ 企圖强 
迫 罷工及 人工地 把這些 罷工改 變爲武 裝政治 示威） 把剛剛 
開始 恢復的 工人防 禦鬬爭 斷送的 時候， 這個 領導權 越發越 
變得 妙不可 言了。 

農民游 撃運動 的 『 無產 階級領 導權』 是 經過一 個活生 的運. 
動幷非 經過黨 報上的 一個虛 構的口 號來實 現的， 國 際左派 
反對派 （ 托派） 就是 根據這 一點， 要 求共產 黨保持 城市的 
基 礎幷提 出一個 民主鬬 爭的政 綱和普 選全權 國民會 權的口 
號， 作爲 共產黨 充當中 國工人 底眞正 代言人 和領袖 的出發 
點。 一九三 o 年 反對派 宣稱， 只有工 人運動 在民主 政綱的 
推 動之下 復興， 農民暴 動才能 得到城 市工人 的不可 或缺的 
領導， 而在走 向第三 次中國 革命的 進程中 ，工 農合作 的基礎 
才 能奠定 。（註 十五) 但托派 反對派 力量太 弱了， 牠 的影響 
微不 足道。 共產 黨把主 要工作 和最優 秀的力 量放在 農村， 
幷以農 民來代 替牠的 失去了 的工人 黨員， 結 果愈來 愈遠離 
牠 的城布 工作幷 終於實 際上完 全放棄 了牠， 使國民 黨陣營 
分 裂的軍 閥競爭 及國民 黨政府 無法克 服的長 期的經 濟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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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 f 及 視舄牟 茚恐 m 肷熱的 伺刀的 徴兆， nu 社 旱事實 上也被 
視爲使 這一恐 條 成熟 的有力 工具。 

共產國 際於一 九二九 年十月 已發現 『新 革命 高潮的 起點』 
之後， 牠於 一九三 O 年七月 便宣稱 『 中國革 命運動 的新高 
潮已成 了一件 不可辯 駁的事 實了』 。因 此： 『中國 共產黨 
的 當前任 務是在 鬬爭過 程中準 備和集 中全部 力量以 應最近 
將 來的决 戰』。 

該决議 繼續往 下說： 『 …… 在頭一 階段中 有某種 （！） 弱 
黠 ，即， 鬬爭 的羣衆 不能一 開始便 佔領產 業中心 …… 這是 

新 高潮中 的特點 . 只 有在革 命鬬爭 往前發 展的過 程中， 

無產 階級領 導的農 民戰爭 才能擴 展新的 領土。 到時 相互的 
關係 就能夠 改變得 較爲有 利』。 爲了達 到這個 目的， 必須 
加 緊注意 於加强 紅軍， 如 果做到 這一點 ，『將 來， 配合政 
治和 軍事的 情勢， 一個 或數個 政治或 產業中 心就能 夠佔領 
了』。 （ 註 十六） 

雖 然共產 國際確 乎提出 過組織 工農底 一般的 需要， 幷拿這 
小 心說過 的訓諭 來維護 自己， 但牠却 造下一 切致命 謬見的 
因， 這種 謬見在 李立三 的政策 中成了 最可怕 形式， 李立三 
現在已 是共產 黨的領 袖了。 

因爲共 產國際 委他去 『推 翻地主 資產階 級聯盟 的政權 ，建 
立工 農專政 ……展 開羣衆 的政治 罷工和 示威， 擴大 游擊戰 
.•… •幷 轉變 軍閥戰 爭爲階 級的內 戰』， （_ 十七） 李立三 
迷惑 住了， 他開 始在各 方面看 見暴動 臨近的 先兆。 當蔣介 
石於 一九三 o 年 和馮玉 祥領導 的北方 聯合政 府進行 一個長 
期的 兇猛內 戰時， 李立 三便斷 定國民 黨和牠 的將軍 們快要 
覆滅 。他於 三月高 呼道： 『準 備建立 革命政 權』！ （註十 
八） 六 月間， 他 的政治 局通過 一個决 議案， 認 爲羣衆 
『正 長足 向革命 高潮進 展』， 幷號召 積極準 備全國 暴動。 
李 立三非 常認眞 的相信 共產國 際於世 界資本 主義最 後恐慌 
底 『第三 時期』 的 空談， 他逆 料俄國 紅軍將 從蒙古 開入來 
援 助復興 的中國 革命。 （註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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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立三偶 然也悲 嘆工人 運動的 消沉， 但他却 天眞爛 漫的相 
信工人 正在等 候黨號 召他們 起來。 他 深信國 民黨隄 壩中只 
須一個 小孔就 足以促 成一個 革命的 水災。 據 後來有 人引證 
他的 話說： 『革 命高潮 到來， 三天功 夫就可 以組織 起九千 
萬 人』。 （註 二十） 他在六 月的决 議案裡 寫道： 『羣 衆久 
e 說： r 請吿訴 我們什 麽時候 暴動， 我 們一定 來。」 現在 
，黨應 該勇敢 的號召 羣衆： r 暴動的 時候到 來了！ 組織起 
來！」 』 （ 註二 十一） 他 把黨， 靑 年圑和 『赤 色』 工會合 
拼起來 ，組 織他的 所謂總 行動委 員會， 他在上 海集合 一百七 
十六個 工人組 成一支 『赤 衞隊』 ，組成 『第 四次暴 動』。 

< 註二 十二） 他 計劃以 少數兵 士在南 京舉行 暴動。 他又下 
令紅 軍進撃 城市。 『地方 暴動的 目的是 奪取地 方城市 …… 
前途必 然是會 合於中 心城市 ，完成 全國暴 動的勝 利』。 （ 
註二 十三） 

共 產國際 和李立 三都在 口頭上 承認無 產階級 必須領 導農民 
。 在 所有文 件裡， 都 有許多 很長， 甚 至動人 的段落 ，在 『 
無產 階級領 導權』 題目 之下， 說 明這一 必要。 可惜， 無產 
: 階級的 隊伍和 力量自 遭 受革命 失敗及 往後國 民黨恐 怖統洽 
擊潰 和摧殘 之後， 迄今尙 待重新 團聚。 共產 黨想拿 自己來 
代替 無產階 級整個 階級。 但在 這個過 程中， 牠却轉 變爲一 
-個農 民黨。 革命旣 然不能 從城市 播散到 農村， 那就 必需農 
:村 來包圍 城市。 

彭 德懷統 率的紅 軍第五 軍就懷 着這個 見解， 於 一九三 o 年 
七 月廿八 日從江 西向西 移動， 佔 領湖南 省會， 長沙。 李立 
三堅 决相信 這件事 就是全 國自發 暴動的 信號， 而這 個暴動 
、的中 心就在 武漢， 他满 想在那 裡建立 『中央 蘇維埃 政府』 
的 首都。 不幸共 產黨在 武漢只 有兩百 個黨員 和一百 五十個 
『赤 色』 工會 會員！ （註二 十四) 完全 出乎李 立三的 意外， 
4十 麽地方 也沒有 反響。 在全國 其他地 方沒有 暴動。 九千萬 
.人仍 處於消 極狀態 。英 、美 、曰、 意 的砲艦 撤退了 驚惶的 
4 卜僑 之後， 溯湘水 而上， 無情的 砲轟那 個淪陷 的城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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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 十五） 紅軍退 出了。 湖南 省主席 何鍵率 幾師新 調來的 
軍隊囘 城幷開 始屠殺 無吿的 市民， 這 次大屠 殺直到 五千餘 
屍 首塞満 公墓， 甚 至長沙 商會也 請求南 京出來 制止， 尙未 
罷休。 紅軍得 到朱毛 四軍的 增援， 九 月間又 想奪囘 該市， 
但 這一次 他們失 敗了， 便再 度退囘 贛南的 山中。 

長 沙事件 一下子 暴露了 全部紅 軍政策 的致命 弱點。 游撃隊 
伍 和城市 工人沒 有連繫 。當 紅軍攻 入來， 『宣 佈蘇 維埃政 
權， 工農 兵政權 成立』 時， （註二 十六） 城 內五十 萬廣大 
民衆 仍不動 聲色， 驚慌或 誇異。 『蘇 維埃 政權』 的 成立是 
一枝 戰勝軍 之賜。 牠幷不 是該城 底羣衆 行動的 產物。 後來 
人們也 招認： 『紅 軍進 攻與長 沙羣衆 鬬爭的 連繫不 夠』。 

( 註二 十七） 結 果在不 同的平 面上， 重演廣 州的成 爲笑柄 
的 失敗。 『在 長沙， 沒 有工廠 或街頭 選舉的 羣衆蘇 維埃』 

。 （ 註二 十八） 紅 旗遍揷 全市， 一個 羣衆大 會也召 集起來 
， 但只有 三千民 衆參加 。兩日 後召集 第二個 大會。 成功比 
較上也 絕微。 （註二 十九) 軍隊 習於農 民游撃 的基本 戰畧一 
—— 襲擊， 搶刼， 破壤 和跑開 —— 故 幷不認 爲牠之 領佔長 
沙是一 件長久 的事。 『牠的 地位沒 有鞏固 。市 政權 也沒有 
成 立』。 （註 三十） 牠反而 向商會 徵募四 十萬元 ，而 商人 
則 向民衆 募集； 等 到帝國 主義的 砲轟開 始時， 牠鈒 促的抵 
抗一 下就退 走了。 

當牠退 走時， 在 城中新 召的三 千工人 和牠一 起走。 換句話 
說， 長 沙的最 進步的 工人， 工 人運動 復興的 可能的 細胞拋 
離 工廠和 商店， 變成 完全脫 離城市 的游撃 兵士。 紅 軍用此 
種方法 來進行 砍去長 沙工人 運動底 頭腦的 工作， 而 何鍵的 
劊 子手則 完成之 。這就 是長沙 冒險的 結果。 

是年 夏季尙 有數次 企圖， 想包圍 武漢及 奪取其 他城市 ，但 
均無 結果。 十月， 紅 軍佔領 江西的 吉安， 但 牠在此 地也只 
限於 『招募 新兵』 幷派 出最優 秀的部 隊去奪 取南昌 和九江 
。 r 組織羣 衆的工 作完全 給漠視 了』。 （註三 十一） 吉安 
在 數星期 後也撤 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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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莫 斯科的 戰畧家 已開始 知道， 紅軍 不能順 利地攻 取大城 
市。 周恩 來新從 莫斯科 囘來， 在九月 的中央 第三次 全會裡 
審 愼的勸 令退兵 。他說 ， 『 中央 有某種 機械的 觀念， 以爲 
中央 （ 蘇 維埃） 政府 必須在 武漢， 或 至少在 長沙或 南昌成 
立. … 成立 政府， 大城 市當然 比小城 市好， 但這是 次要的 
問 題』。 他 提醒中 央說， 共產 國際已 規定統 一紅軍 及擄大 
其羣衆 基礎爲 『首要 任務』 。他報 吿道： 『我 們必 須把目 
前分 散的蘇 區統一 起來， 把 牠椚連 成一氣 ，加 强和 集中紅 
軍的 領導， 發動 更廣大 的農民 羣衆， 建立中 央蘇維 埃政府 
， 向產業 中心發 展』。 

周極 力否認 這就是 退却， 同時 否認共 產國際 的意見 與李立 
.三 的政策 有任何 矛盾。 他反 覆說， 城市的 中心任 務仍是 『 
積極準 備武裝 暴動』 。李 立三 只不過 『過高 估計速 度』， 
犯 了若干 『純 粹策 客上的 錯誤』 ，及懷 着幾點 『機 械的觀 
念』 而已 ，但 此外便 『與 國際 完全一 致』。 （註三 十二） 
祖 李立三 『過度 誇大』 共 產國際 路線， 實際 上已破 壤了黨 
和使牠 的黨員 頹喪。 李 立三已 不能保 持領導 無誤的 神話。 
a 此， 礮 火集中 在可憐 的李立 三身上 。他過 去用來 打擊他 
釣 前任領 袖的一 切惡言 毒語現 在都用 到他頭 上來。 十一月 
十六 日莫斯 科來信 下令在 黨內公 開向他 宣戰。 在米 夫親自 
監督 之下， 不客氣 的把李 立三撤 換了。 一九 三一年 一月七 
日 召集所 謂四中 全會， 米 夫的私 狗陳紹 禹根據 『無 條件盡 
_忠 於國際 路線』 的 政綱， 被 抬入黨 的領導 機關。 

這批 年靑人 這樣急 遽的晋 昇爲共 產黨的 『領 袖』， 他們在 
革命 的幾個 年頭通 通在莫 斯科做 學生， 而且 他們還 曾經在 
孫文大 學內， 打 撃孫大 學生的 托派同 情者， 立 下功勞 。米 
夫爲了 讓他們 取得支 配權， 把一羣 老戰士 趕開， 這 批老戰 
士 過去在 李立三 的領導 下做工 作時， 並不是 毫無異 議的。 
( 註三 十三） 一 月十七 日晚， 一羣老 黨員和 工會運 動者， 
及若 千靑年 黨員， 在何孟 雄領導 之下， 在上 海某旅 舘開會 
， 考慮他 們所遭 遇的新 局面。 但 這次會 議却被 人吿密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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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 租界英 國巡捕 破獲， 關於 此次事 情迄今 在黨內 尙人言 
嘖嘖， 疑 團叢生 。何盂 雄和另 外二十 四個人 被捕， 移交國 
民黨 當局， 於二 月七日 在龍華 槍斃。 米夫這 批馴服 的年靑 
傢伙便 成了黨 的無容 爭論的 領袖。 

黨的其 他領袖 虧得靠 自貶， 靠 自責自 悔的勾 當才有 權留在 
黨內 ，這 種自責 自悔的 勾當已 成了史 大林黨 底方法 的固有 
特色， 而且 爲時不 過十年 之後， 這種勾 當就開 花燦爛 ，成; 
了 莫斯科 老布爾 什維克 領袖的 『自 招』， 他 們都遭 到了死 
刑的 裁判。 瞿秋 白迫得 譴責他 自己的 『儒怯 腐朽的 機會主 
義』 。周 恩來 自己鞭 撻自己 。他高 呼道： 『我 號召 全黨指 
責我的 錯誤』 。 （ 註三 十四） 李立三 已赴莫 斯科， 他一 54 
達 該地便 趕忙懺 悔他的 罪過。 連共 產國際 機關內 的習於 r 
無恥 之徒， 也爲他 的熱心 自棄， 弄 得有點 吃驚。 馬 努爾斯 
基 在十二 月共產 國際執 委會主 席團召 集的會 議裡， 表示他 
的 詫異， 他說： 『 如果李 立三在 這裡辯 護他自 己的 見解旅 
一 篇一篇 文章的 和我們 討論， 那麽， 我心裡 也許舒 服黠。 
但李立 三却這 樣快的 放棄他 的意見 。這點 使我吃 驚！』 （ 
註 三十五 ） 瞿 秋白， 周 恩來， 項英 （ 工會 領袖） 等 被派赴 
江 西担任 不明的 職務。 李立三 本人則 無影無 蹤了。 （ 附註 
一） 

新 領袖機 關的任 務就是 從李立 三的釀 成大災 的極端 冒險主 
義 撤退至 比較温 和的， 較爲實 在地顧 及黨底 實力的 冒險主 
義 政策， 牠並 沒有作 任何較 爲根本 的改變 之意， 共 產國際 • 
在 他的十 一月來 信中已 表明了 這次轉 變的主 要特色 。『不 
應忘 記紅軍 底軍事 和技術 的弱點 （ 如武 備和軍 需品的 貧缺: 
， 大礮 的缺少 等）。 這種 情形使 牠無法 佔領大 城市， 進;^ 
帝 國主義 的現代 軍隊及 征服主 要的中 心地。 佔領長 沙與進 
攻武 漢的經 驗已經 證明： 這些 任務， 目 前的紅 軍是不 能完; 
成的』 。現 在必須 『集中 黨的最 優秀的 力量』 去建立 一枝. 
『眞正 的工農 紅軍』 並在現 存的蘇 區中， 擇 定一地 成立中 
央 蘇維埃 政府作 爲未來 擄展的 基礎。 該信 又說： 『只 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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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與布爾 什維克 主義沒 有共通 之點的 人才能 將此解 釋爲退 
却的 路線。 這並 不是退 却而是 進攻。 暴動的 路線是 固定不 
移的 』 。 （ 註三 十六） 

但這 終歸是 退却， 是從 李立三 的誇大 夢想中 退却。 新領導 
機關 放棄了 『地方 暴動』 的 口號， 且 凡是有 人企圖 在國民 
黨軍隊 中組織 零碎的 兵變， 均 被罵爲 『勃朗 葵主義 者』。 

( 註三 十七） 集 中黨的 『最 優秀的 力量』 來 執行加 强紅軍 
及產 生中央 政府的 『首要 任務』 也就 表示完 成從城 市走入 
農村， 從無產 階級走 入農民 的轉變 。現 在已 不是使 城市工 
人趕 上農民 暴動， 以便領 導牠的 問題。 恰 恰相反 『每 一個 
罷工 就是蘇 區的後 援』。 （註三 十八） 一九 三一年 六月和 
九月， 這個 新領導 機關數 度向全 黨發出 訓令， 這些 訓令差 
不多全 篇僅談 及紅軍 和蘇區 問題。 他 們萬一 簡畧的 談到城 
市工人 運動， 也 只是敦 促城市 工作加 緊進行 ，俾 『造 成工 
農 紅軍的 有力支 援』。 『加緊 援助紅 軍的偉 大勝利 …… 替 
紅 軍募兵 …… 』 是 『非蘇 維埃』 區的主 要任務 。 （ 註三十 
九） 

上海， 武漢， 天津， 廣 州及所 有其他 產業和 無產階 級集中 
{ 附 註一） 瞿秋白 於一九 三五年 在福建 被虜， 幷由 蔣介石 
直 接下令 鎗决。 項 英也被 虜且分 明遭遇 同樣的 
命運。 （ 譯 者按： 此事 蓋出於 說傳， 蓋 項英後 
來又 出面任 新四軍 軍長， 該軍解 散後， 又隱沒 
起 來）。 其他 許多領 袖都被 槍决或 監禁了 。鄧 
中夏和 羅登賢 （ 這 兩人都 是一九 二五年 省港罷 
工的 領袖） 於 一九三 三年在 南京被 鎗决， 他們 
至死 ，口中 尙高呼 口號， 示 忠於無 產階級 事業。 
參閱一 九三三 年十一 月七日 ，三 十日上 海出版 
的中國 論壇。 李立 三於一 九三七 年在陝 西延安 
( 共 產黨新 中心） 重新 出面， 他在 延安以 『孫 
中山 舊友』 的資格 被介紹 爲美國 新羣衆 的作者 
—— 參 閱一九 三七年 十月十 二日新 羣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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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心城 市實際 上已成 了贛南 山地的 『後 方』 。一 九三 o 
年 九月， 當 李立三 正想辯 護他的 奪取武 漢及立 武漢爲 『蘇 
維埃 首都』 的 計劃時 ，他曾 說過這 句話： 『我 認爲假 如我： 
們 在山上 成立蘇 維埃， 是一 幕滑稽 劇』。 （ 註 四十） 但他 
們不得 不去， 不得 不駐足 的正是 山上。 紅軍 在贛南 的深山 
內， 在瑞 金農村 內設立 他們的 首都， 他們又 於一九 三一年 
九 月十一 日在當 地宣佈 『中 華蘇 維埃共 和國』 誕生 並建立 
一個 臨時的 蘇維埃 政府。 

『中 華蘇 維埃共 和國』 於一 九三二 至三三 年間， 即 其最高 
發 展的幾 年間， 包含六 個互相 遠隔的 地區， 這 些地區 都散. 
處在華 中各省 的邊區 一帶。 一 九三三 年末， 王明 （ 即陳紹 
禹） 吹 牛說， 蘇維埃 中國的 領土佔 『中 國本 部廣大 領土的 
四 分一』 。他 指稱六 分一或 五分一 —— 這兩 個分數 均被引 
證 於同一 演辭中 —— 爲 『穩 固』 的蘇維 埃治區 。 （ 註四十 
一） 共產國 際的報 紙向全 世界吹 牛說， 蘇維埃 的旗幟 統治- 
五 千萬， 七千五 百萬， 八千 萬中國 人民。 （ 註四 十二） 共 
產國 際有一 位作者 做了一 本書， 這本 書不幸 恰妤在 黃昏薄 
暮來臨 的時候 來慶祝 『蘇 維埃 中國』 的 曙光， 他在 這本書 
內稱蘇 維埃中 國的人 口有九 千萬。 （_ 十三） 這 些數目 
字 從沒有 一致， 但通通 都是龐 大的， 而且通 通都是 大大誇 
張 了的。 實際的 數目少 得多， 而只務 實際， 不尙 宣傳底 _ 
話的在 塲者却 比較老 實點。 

因爲借 一句中 國老話 來說， 紅軍 和游撃 隊伍大 部分是 『 to 
流水 行雲』 的， 故他們 佔領的 土地隨 戰爭的 成敗而 伸縮。 
朱 德統率 的紅軍 在各個 不同的 時期內 跨越或 暫時佔 據的地 
方， 至 少在江 西八十 一縣中 佔六十 七縣， 但 我們有 很大的 
權 威說： 最重要 和最穩 定的紅 軍區域 （ 所謂 『中央 蘇區』 

) 從 一九三 o 年 至一九 三四年 末算是 保持相 當長久 的了， 
牠也只 包含贛 閩邊區 十七縣 左右， 人口 總數爲 三百萬 。共 
產國 際的國 外報紙 雖然隨 便抹殺 這件事 ，但 『蘇維 埃共和 
國』 的 主席毛 澤東及 其他共 產黨代 言人却 往往徵 引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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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 十四） 其 地位於 湘鄂， 湘贛， 贛 東北， 豫鄂皖 及皖湘 
贛交 界等蘇 區通通 都是比 較小， 比 較不穩 定的， 而 且往往 
在 不斷進 攻的壓 迫之下 解散。 

紅 軍的相 當正規 的部隊 以及在 不斷反 抗蔣介 石國民 黨軍隊 
的內戰 中成立 的農民 赤衞軍 的補助 部隊， 無 論數量 和實力 
均參差 不齊。 一九三 二年， 有 人根據 共產黨 的文獻 ，經 
過十分 審愼的 查撿， 估 計在所 有蘇區 中活動 的全部 紅軍總 
共爲十 五萬一 千人， 就 中僅九 萬七千 五百人 有步槍 。（註 
四 十五） 上述那 一位專 事捏造 的傢伙 （ 即指 王明: 一 譯者 
) 却從 他的莫 斯科監 視地， 看 出蘇維 埃統治 下的四 分一中 
國 也於一 九三三 年末， 把紅軍 擄大爲 三十五 萬人了 。（註 
四 十六） 但 不幸， 內戰 仍不能 夠靠共 產國際 報章上 糊亂列 
出的 數字所 代表的 兵士來 擧行。 朱德 誠然是 歷史上 最卓越 
的軍事 領袖， 他 在一九 三二年 統率一 枝軍隊 尙不出 四萬人 
， 而且 據上海 共產黨 負責代 表的最 實在的 估計， 牠 在江西 
最盛的 時代尙 不出七 萬人。 賀 龍的神 怪似的 軍隊從 未超過 
一 萬人。 其 他散處 的部隊 則人數 更少。 牠們 當然通 通都有 
農民補 充隊的 幫助， 這 些隊伍 的人數 時時有 很大的 差異， 
他們的 主要作 用就是 偵察和 刼奪軍 需品， 及 在打游 擊時， 
聲東 擊西， 牽制 敵人。 

這 些軍隊 及他們 長期佔 據的領 土實際 上雖如 是之小 但這更 
足以表 明牠們 底功業 的質。 在 農民戰 爭的歷 史中還 沒有寫 
過比 之紀錄 中國紅 軍戰功 更光輝 的幾頁 ，牠 們與人 數超過 
五 、六、 七倍， 軍 備上超 過成千 倍的敵 人從事 內戰。 五年 
多， 紅 軍以謀 畧制勝 及撃敗 國民黨 的五次 圍剿。 因 爲得到 
民 衆擁護 的無比 便宜， 因 爲有優 越的流 動性和 調度， 又因 
爲 有了地 勢上的 智識， 紅 軍把蔣 介石的 最優秀 的軍隊 ，一 
師 一師的 截斷和 撃敗， 並完全 以他們 奪獲的 武器來 武裝自 
己。 土地 歸農民 及脫離 國民黨 政府底 貪婪政 治的口 號像坦 
克車 一樣駛 過蔣介 石底僱 傭兵的 隊伍。 （ 註四 十七） 

字 林西報 有一位 敎士訪 員奇怪 紅軍得 到當地 農民許 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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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接濟， 他發覺 『這樣 多人民 甘願做 他們明 知道冒 死的事 
情 ，是 一件怪 事』。 （註四 十八） 紅 軍差不 多到一 處便驅 
逐 地主， 燬棄 地契， 債券和 租約。 農 民們尙 有許多 闇弱的 
地方， 但 他們總 懂得國 民黨圍 剿的目 的是恢 復地主 的土地 
和 權力。 南京 政府每 次圍剿 所宣佈 的一切 漂亮的 『恢 復』 
計劃也 只是爲 着這個 目的。 （ 註四 十九） 爲 了反抗 這一點 
， 農 民樂意 戰死。 這是 敎士心 中無法 了解的 英勇， 偉大， 
因 爲牠太 簡單， 太無邊 際了。 他心中 反而感 謝蔣介 石平服 
農 民叛亂 時貽害 全省的 屠殺， 掠刼 和恣意 破壤。 

蔣 介石的 軍政部 長何應 欽於一 九三一 年抱怨 農民接 濟紅軍 
， 且使剿 匪軍難 於得到 糧食或 運輸。 （ 註 五十） 蔣 介石於 
一九三 三年吿 訴一位 日藉記 者說， 剿匪軍 『無 法區 別良民 
和赤匪 .』 ， 且 總覺得 『敵人 到處埋 伏』。 （ 註五 十一） 五 
次 圍剿的 故事就 是國民 黨將領 們激怒 和挫敗 之餘唉 聲嘆氣 
， 成 連成圑 譁變， 敎士 和各口 岸外國 報紙大 聲威嚇 和詈罵 
的 故事。 最後， 蔣介石 不得不 調五十 餘萬人 上戰塲 並派出 
三百 餘架英 、美、 意 的轟炸 機隊去 剷平全 部蘇區 ，消 滅各 
部分 的叛亂 農民。 

蘇區的 僻遠， 山地， 缺乏 公路或 鐵路， 所有 這些條 件都有 
利於 紅軍抵 抗外敵 的軍事 鬬爭。 但這 些因素 假如從 軍事抬 
到 政治、 經 濟的平 面上， 就立 即成爲 不可踰 越的內 部障碍 
的 根源。 『蘇 維埃 中國』 不僅 遠離重 要的城 市中心 和主要 
的 交通線 (這些 交通線 都是內 地農村 的生命 線）， 而 且就在 
牠自己 的領土 之內， 牠 也沒有 統治什 麽城市 或稍爲 過得去 
的 縣城。 江西 省的主 要城市 —— 九江 ，南 昌， 甚至 深處於 
赤區 土地的 贛州也 還留在 國民黨 手中， 而牠 椚中間 的聯絡 
線 （ 南潯 鐵路和 贛江） 也 一樣。 九江 從未遭 逢嚴重 的威脅 
。南 昌受 過幾次 攻撃， 但這也 只是爲 了軍事 上的牽 制作用 
。 吉安自 一九三 o 年 受過一 次佔領 之後， 便 從未再 度淪陷 
。 贛 州屢次 被圍， 但從 未陷落 。甚至 縣城也 隨着內 戰的一 
得一 失而不 斷改變 主人。 口 頭上， 目的 尙在奪 取至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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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個中 心或次 要的城 市』， （註五 十二） 但 這個目 的從未 
達到。 除了一 次突入 福建， 結 朿於一 九三二 年四月 把漳州 
佔據 了數天 之外， 紅軍 便再沒 有攻陷 或固守 任何重 要的縣 
城。 國民 黨進攻 的愈來 愈增大 的壓力 及經濟 封鎖的 逐漸加 
緊， 反而 使他們 越發閉 守在贛 閩邊區 及其他 華中各 省邊區 
的山 寨裡。 『蘇 維埃 運動』 仍然只 是一個 農村的 運動。 
這些農 村的經 濟自足 制度久 已消滅 。牠 們僅 出產米 和少量 
竹、 紙和 木油， 牠椚必 須拿這 些產物 來換取 最基本 的必需 
品， 而這 些必需 品如鹽 、布 、火油 、農 具、 火柴等 又必須 
來自 外方。 這種貿 易操縦 在商人 手裡， 因爲 他們和 外間市 
塲保 有關係 。在蘇 區內， 商人同 時就是 地主， 放債 者和勞 
動僱主 。農 民自身 也分爲 幾層， 經濟利 益互相 衝突， 自最 
大和最 有權勢 的地主 被驅逐 之後， 他 們中間 的鬬爭 只不過 
採取新 的方式 罷了。 富農仍 然支配 農村， 他 們就是 半地主 
， 農業 工人的 僱主， 往往 還蒹商 人和放 債者。 其次 是中農 
， 他們 佔有的 土地僅 夠満足 他們的 微薄的 要求， 而 且只是 
偶然偃 傭工人 到他們 的田裡 做工。 最 後便是 貧農， 他們 
有足 夠的土 地或根 本沒有 土地， 迫得 租用小 塊田地 或加入 
農業工 人的隊 伍內， 這 些農業 工人除 他們的 勞動力 之外， 
便 一無所 有了。 貧 農和農 業工人 在經濟 上屈服 於富農 ，而 
中農 則按照 各種不 同的程 度搖擺 於他們 之間。 

共 產黨居 然說牠 已替這 些具有 複雜的 內部分 化和衝 突的農 
民 階級， 造成 『無產 階級的 領導』 了 。牠這 種說法 有時根 
據純粹 抽象的 見解， 認 爲共產 黨的定 義就是 『無產 階級的 
黨』， 因 此光是 牠參加 便保證 工人階 級對農 民暴動 的領導 
權。 爲了加 强這一 幻想， 黨又臨 時從城 市中調 離工人 ，讓 
他 們在紅 軍和若 干現成 的政府 機關中 就領導 職位。 但這種 
辦法 實行的 結果， 把城市 工人的 最先進 的代表 奪去了 。假 
如 國民黨 的警察 的恐怖 沒有使 他們脫 離工人 運動， 共產黨 
却 辦到了 。這些 工人一 度離開 了他們 無產階 級環境 之後， 
他 們已不 復是無 產階級 份子， 且不可 避免的 反而受 他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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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民環境 的壓倒 的影響 。他們 脫離了 生產的 過程， 旣不能 
成爲無 產階級 領袖， 也 不能成 爲無產 階級領 導暴動 農民代 
表0 

只 有眞正 的無產 階級領 導才能 挽救農 民暴動 的瓦解 和潰散 
。 只有牠 才能使 貧農、 中農和 農村工 人聯合 起來， 共同作 
反對 農村資 產階級 的鬬爭 。也 只有牠 才能把 國民經 濟加以 
全部 改組， 因而使 這一鬬 爭得到 效果。 但又 只有經 過整個 
城市 的工人 運動， 只有 經過城 市工人 實行監 督農村 經濟完 
全賴 以生存 的生產 和分配 中心， 才能 執行這 種領導 。換句 
話說， 土 地革命 必須與 無產階 級革命 結合起 來才有 勝利的 
出路。 

即使在 最有利 的情形 之下， 如 果國家 普遍的 落後， 在改造 
農村 生活， 用有 計劃和 有系統 的辦法 使工業 直接幫 助農業 
的 時候， 也一 定碰到 巨大的 困難。 在這一 點上， 先 進國的 
工人 階級一 定要起 一種重 要和不 可或缺 的作用 。這 個問題 
的 廣大和 複雜在 俄國表 現得最 充份， 因爲在 俄國無 產階級 
已握有 政權， 但 國家孤 立與經 濟落後 的因素 却產生 了最嚴 
重的 因難， 障碍建 立城市 與農村 底和諧 的平衡 的工作 。現 
在問題 却發生 在中國 底蕞爾 之地的 『蘇 維埃 中國』 ，即， 
零碎 的叛亂 農村和 山居社 會裡， 而中 國本身 尙受帝 國主義 
和土 著的金 融資本 整個支 配着， 因此， 這個 問題更 形尖銳 
， 沒有無 產階級 革命， 要努力 解决這 個問題 也是徒 然的。 
共產 黨從沒 有接受 中國無 產階級 革命的 遠景。 有了 一九二 
五- — 二七 年的經 驗之後 ，牠 尙堅持 『中 國革 命的資 產階級 
民權 性』。 『工 農民主 專政』 的學說 雖然一 九一七 年在俄 
國， 十年之 後又在 中國已 如是澈 底的試 驗過， 但這 一學說 
仍然是 中國共 產黨思 想兵庫 裡的主 要武器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 牠已引 導他們 去依賴 資產階 級卒致 造成悲 慘的結 
果。 現在牠 又造出 理由要 依賴於 純粹農 民運動 ，即 ，像從 
前 一樣， 依賴 於另一 階級的 利益， 這 種利益 與無產 階級的 
利 益不相 侔合反 而發生 衝突。 一九二 七年的 失敗已 在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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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 黨脫離 了工人 階級。 一九 二七年 以後的 冒險主 義路線 
又把牠 改變爲 一個農 民黨， 在 工人當 中沒有 根基或 影響。 
牠不是 俄國布 爾什維 克黨， 而 是俄國 社會革 命黨的 中國等 
價物， 牠彷照 社會革 命黨， 提 議在資 產階級 財產關 係的基 
礎上， 實行 土地的 改革。 共 產黨孤 處在農 業的， 經 濟貧弱 
的小天 地裡， 牠 甚至連 改善紅 軍統治 區域內 的零碎 散處的 
半無 產階級 和農民 工人的 狀况， 也無法 着手， 至於 拿他們 
做 基礎， 建立一 貫的， 可以實 行的經 濟政策 和政治 制度， 
則更不 用說了 。雖 然共 產黨有 忠誠的 决議和 訓戒， 但他們 
却不得 不依靠 富農和 商人， 因 爲他們 與外間 市塲的 接觸， 
即使 對於維 持蘇區 的起碼 生活也 是不可 少的。 不管 牠自己 
願意 與否， 共產黨 已成了 農村中 支配集 圑的工 具了。 
富農們 出來充 當農民 暴動的 領袖， 努 力呑倂 若千地 主的財 
富 而他們 自己的 則加以 保持。 在許多 地方， 他們 把運動 
只 限於不 交租不 納税。 等到 農民走 出這個 界限， 進 行分配 
土地的 時候， 他 們便擅 自取得 最好的 土地幷 保存他 們自己 
的農 具和耕 作牲口 。他們 在農村 宗族裡 的地位 的影響 ，以 
及富 農和地 主的表 面上的 衝突， 都足 令前者 易於支 配農民 
的下層 羣衆。 只 要農村 仍屈服 於商業 資本的 活動和 外間市 
塲， 則農 村資產 階級， 富農和 商人一 定仍舊 是支配 農村的 
階級， 而且他 們也利 用他們 底重要 地位， 取 得每一 可能的 
便宜。 

共 產黨與 其說抵 抗這一 發展， 還 不如說 扶植這 一發展 。一 
九二 八年， 第 六次黨 大會在 『不 要故 意發動 反富農 的鬬爭 
， 因 爲這樣 幹就會 糢糊農 民與地 主階級 的根本 矛盾』 的口 
號底下 ， （ 註五 十三） 對農村 資產階 級採取 調和的 態度。 
因此， 富 農的土 地原封 不動。 『沒收 地主的 土地』 成了土 
地運動 的主要 口號。 換句 話說， 共產 黨現在 又假設 富農與 
地主的 對抗， 像 他們從 前假定 民族資 產階級 與買辦 —— 地 
主的對 抗一模 一樣。 他 們現在 又設法 和農村 的富農 妥協， 
恰好似 他們從 前曾設 法遷就 城市的 民族資 產階級 （ 結果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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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慘敗） 一模 一樣。 甚 至富農 『必然 叛變』 到反革 命方面 
去的熟 套的預 言已實 現了， （ 註五 十四） 又 雖然在 口頭上 
已發 動某種 有限的 ，或 『次 要的』 反 對這些 必然反 革命份 
子的 鬬爭， 但事 實上， 實際的 領導權 像從前 一樣讓 給他們 
， 而 他們的 經濟利 益也一 樣得到 保護。 共產 黨還迫 得號召 
貧農， 農村 工人， 工 匠和手 工業者 犧牲他 們本身 的眼前 .利 
益， 爲 的是不 要疏遠 富農和 商人。 

一九二 九年共 產黨中 央招認 道 ： 『 因爲 要和富 農聯合 ，農 
業勞 動者的 利益便 犠牲了  • 我們害 怕富農 的反革 命叛變 
， 故要 求農業 勞動者 減低他 們的要 求』。 （註五 十六) 一九 
三 o 年在 閩西， 共產黨 領導的 游擊隊 不得不 『和商 人妥協 
， 以 解决必 需品輸 出入的 困難。 他們 不僅宣 佈保護 商人， 
而且免 除他們 的税， 雖然 農民尙 付百分 之一五 的地税 …… 
他們沒 有辦法 遏止商 人抬高 的物價 …… 有時 他們走 得這樣 
遠 ，竟 然限制 店員和 工人的 經濟鬥 爭』。 （註五 十七） 
一九三 o 年五 月在上 海開催 的秘密 『蘇維 埃代表 大會』 採 
用了和 富農商 人公開 妥協的 政策。 （註五 十八） 這 種政策 
的 反無產 階級的 後果， 不僅靑 年反對 派區芳 已在一 篇輝煌 
的分析 文章裨 指出過 ， （ 註五 十九） 就是黨 內有些 人也糢 
糊的察 覺了。 陳紹禹 批評過 蘇區的 同志， 因爲他 們藉口 『 
農民 反對』 來辯 護他們 的不組 織農業 工人。 

他 問道： 『我 們因 爲害怕 富農就 不組織 農業工 人嗎？ 那麽 
我們就 絕不是 無產階 級黨了 “ •… 在蘇區 許多農 村裡， 富農 
的心 理支配 作用。 富農 在羣衆 組織和 黨內， 佔着不 小的地 
位。 他們 只曉得 富農的 利益。 這就 是說， 我 們已把 富農的 
心理 視爲農 民羣衆 的基本 心理了 •由 於同樣 的道理 ，他 
們 不組織 店員， 手工業 工人和 小工廠 工人。 例如在 豫鄂， 
「保 護中 小商人 利益」 的口號 居然公 開提出 來了， 結果， 
店員和 手工業 工人的 要求一 點也沒 有提出 1 。 （註 十六） 
一九三 o 年末， 共產 國際用 如下的 話描寫 當時的 情形： 『 
土地 革命的 最重要 的任務 幷沒有 解决。 不僅 富農， 甚至小 


地主也 混入蘇 維埃， 混入 新政權 機關， 混入 紅軍。 富農設 
法竊 取土地 革命的 果實。 富農 的口號 —— 按 生產工 具分配 
土地 —— 並沒 有碰到 充分的 抵抗。 在 某幾個 地方， 有人提 
議只 沒收佔 五十畝 以上的 地主的 土地。 另外 有些地 方則提 
出 償 付五十 畝以下 底地主 —— 高利 貸者的 債務的 口號 …… 
平分土 地革命 最重要 任務， 但實 行的地 方寥寥 無幾。 貧農 
的組織 工作甚 至還沒 有着手 …… 苦力 和農業 工人並 沒有組 
織工會 』 。 （ 註 六十一 ） 

自李 立三替 這種情 形負了 當然的 責任， 陳紹 禹起而 代之以 
後， 局勢不 僅沒有 改善， 倒 還愈弄 愈壤。 一 九三一 年某蘇 
區 的一位 通訊員 寫道： 『政 府三分 之二在 富農手 中』。 （ 
註六 十二） 同年 八月， 另一位 通訊員 寫道： 『富農 担任黨 
的 一切職 務』。 （註六 十三） 一九三 三年， 一位重 要代言 
人在蘇 維埃首 都瑞金 寫道： 『土 地是分 配了， 但地 主和富 
農也 分得土 地且還 是其中 最好的 土地。 許多 地主和 富農份 
子 尙在農 村中保 持他們 的權威 和地位 …… 他 們有不 少人操 
縦 黨和政 府並利 用牠們 來實現 他們本 階級的 利益。 …… 在 
許多 地方， 土地問 題似乎 已完滿 解决， 但仔 細考察 一下， 
就 發現原 來地主 也分得 土地， 富農尙 保持他 們的優 美的土 
地』。 （ 註六 十四） 

『蘇 維埃共 和國』 主席 毛澤東 寫道： 『許多 地主和 富農都 
染上 革命的 色彩。 他 們說他 們贊成 革命和 分土地 …… 他們 
都很 積極， 而且有 歷史上 的便宜 （ 「他 們講 得好， 寫得好 
」 ） 可憑， 故此在 頭一個 時期， 他們 竊取了 土地革 命的果 
實。 從無 數地方 收集來 的事實 證明他 們已竊 據臨時 政權， 
混 入武裝 隊伍， 操縱革 命組織 並比貧 農分得 更多更 好的土 
地』 。毛澤 東估計 『中央 區百分 之八十 地域， 二百 餘萬人 
口』 陷於這 種情形 。 （ 註六 十五） 一 九三四 年一月 在瑞金 
開 第二次 『蘇 維埃 大會』 ，毛澤 東向大 會報吿 ，在 這個報 
告裡， 他暴露 了一件 驁人的 事實： 一 九三三 夏舉行 土地審 
查運 動時， 『在 中央蘇 區查出 六千九 百八十 八家地 主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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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六百三 十八家 富農佔 有寵大 逾額的 土地， 他們的 土地遂 
遭 沒收並 藉沒了 他們六 十萬六 千九百 一十六 元的欵 子』。 

( 註六 十六） 這 證明事 實比之 黨的决 議案更 嚴酷， 更帶强 
制性。 甚 至爲了 貧農得 到更大 的利益 而重分 土地的 企圖也 
放 棄了， 因爲恐 怕妨害 收成。 是 年末， 一條 命令頒 布下來 
, 禁止繼 續重分 土地； 因爲 這樁事 已成了 『改 善農 民耕作 
的最嚴 重的礙 碍』。 （註六 十七） 

農業 者， 手 工業者 及其他 農村工 人的要 求也同 樣威脅 
蘇區 的脆弱 的經濟 組織。 在中央 蘇區， 這一 階級估 計有二 
十 萬人。 （註六 十八) 這 些工人 一個， 兩個或 三個， 散處在 
田間 ，村中 工作， 或遊行 就食， 他 們在農 村經濟 中佔着 
一個 輔助的 地位。 資本家 沒有工 廠工人 是不能 生存的 ，但 
農民 不僱幫 手却能 過活。 就他 們脫離 生產手 段和爲 工資而 
出 賣勞力 這一點 看來， 這些工 人是無 產者。 但他們 亙相分 
散 且在生 產中不 起獨立 作用， 這件事 又表示 他們有 組成一 
般農 民小資 產階級 羣衆底 一部分 之勢。 他們 無論如 何不能 
起獨立 的政治 作用。 根 據他們 的利益 來製定 任何首 尾一貫 
的 政策都 是不可 能的。 無產階 級取得 政權就 有辦法 整頓農 
村 勞動， 使 他們得 到經濟 手段， 提 高他們 的生活 水準， 
但他 們現在 的處境 却是孤 立的， 當他 們設法 減少工 作時間 
， 增加 工資的 時候， 農 民便極 力反對 或千脆 解僱。 農民已 
處於最 危殆的 境地， 他 們絕不 能倍增 他的工 人的工 資或人 
數， 否則 便不堪 設想。 在商店 和小企 業中也 一樣， 商人以 
完全 停止活 動的簡 單威脅 來答覆 店員的 要求。 這就 是表示 
慢慢窒 息貿易 之意， 商 人知道 自己手 中握有 鞭子。 

『臨時 蘇維埃 政府』 於一 九三一 年十一 月成立 之後， 不久 
通過 一篇堂 皇的勞 働法， 這篇 勞働法 的條文 較之國 民黨早 
期 的勞工 條例要 完滿。 牠規定 成年工 爲普遍 的八小 時工作 
， 十 六至十 八歲的 靑工爲 六小時 工作， 十六 歲以下 爲四小 
時 工作， 又 規定增 加工資 及一般 的改善 工人生 活狀况 。爲 
了 向蘇區 外面， 尤其 是向國 外宣傳 起見， 說 得到就 要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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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但在 『蘇 維埃 中國』 本身， 人們 很快就 知道： 原來 『 
採用於 大城市 與大規 模生產 的 （ 法律） 不能 完全機 械的應 
用於經 濟落後 的的蘇 區』。 （註六 十九） 因 爲碰到 商人農 
民的 反對， 施行 這條法 律的企 圖早已 放棄了 。湘贛 黨委員 
會報 吿道： 『 同志們 認爲勞 働法是 不能實 現的， 是 純粹宣 
傳的。 省 委已打 撃這種 傾向， 但沒 很大效 力』。 （ 註七十 
) 人 們想出 許多推 的辦法 來掩飾 這條法 律之無 法施用 。最 
常有之 推托之 一就是 詭稱新 工作時 間不能 實施， 『因 爲沒 
有鐘來 計算時 間！』 （ 註七 十一） 上 餍領袖 叱責下 辦事人 
老是 『漠 視』 該項 法律， 但過 後他們 也終於 迫得承 認牠是 
『不 能實現 的』。 

洛甫 （ 一位 重要代 言人） 描述實 行增加 田工一 倍工資 （每 
年由 八元增 至十六 元）！ 和減少 工時的 不幸的 結果。 工人 
千 脆被解 僱了。 『結 果農 民不満 ，工 人也懷 疑我們 的領導 
』 。改 善田工 的生活 狀況當 然是必 要的， 『但 這種 改善必 
須是農 民認爲 必要的 ，可以 行得通 的。』 該法 也同樣 施用於 
商店 學徒和 幹河上 生意的 船夫。 『我 這裡有 許多商 人和僱 
主的請 願書， 我們 從這些 請願書 就可以 知道， 機械 的運用 
勞 働法將 必然使 工商業 衰落』 。改善 學徒的 生活程 度和待 
遇當 然是必 要的， 『我 們必須 使店主 僱傭學 徒能夠 獲利， 
不要 毫無利 得』。 （ 註七 十二） 他又 叫工人 了解， 他們雖 
然是 『國家 主人』 ，但他 們必須 承認同 時仍是 『被 剝削階 
級』， 不 應提出 『過份 要求』 或舉行 罷工， 蓋罷工 的唯一 
結 果就是 『破壌 工農同 盟』。 （註七 十三） 這就是 『蘇維 
埃』 底 『民主 專政』 的眞正 內容。 

在 這種情 形中， 組織農 業工人 工會的 工作不 是千脆 失敗， 
組織 不出半 個圑體 來便是 組織一 些冒牌 工會， 這些 工會所 
幹 的事， 實 際上違 反工人 的利益 。蘇區 『工 會』 的 數字非 
常不 一致。 短 短一年 之內， 公 佈出來 的不同 數字竟 從一萬 
四千至 三萬， 十 五萬， 二 十二萬 九千， 甚至 二百二 十萬！ 

( 註七 十四） 但是不 管人數 多少， 這 些工會 的性質 之可疑 


467 


， 就 是連上 海黨的 工會中 心也不 得不抱 怨了。 牠在 一九三 
一 年的報 吿裡談 及工會 內發現 『店 東和富 農』。 （註 七十 
五） 翌年， 牠 寫一封 信痛罵 江西的 工會辦 事人， 責 他們准 
許 『農 民， 僧侶， 店老板 ，工頭 ，富 農， 地主』 爲 會員， 
但 『另 一方面 則諸多 藉口， 使大 部分農 業工人 ，苦力 ，店 
員和工 匠不得 入會』 。從 事這方 面工作 的同志 被罵爲 『輕 
視 工人， 對他 們擺架 子』。 該信 指這些 工會是 『反 無產階 
級性 質的， 多 份代表 地主， 富農和 店主的 利益』 。 （ 註七 
十六） 

瑞金有 一位黨 的領袖 寫道： 『在 蘇區， 一般的 說來， 黨是 
漠視 無產階 級領導 權的。 …… 我們到 處看見 有不斷 漠視工 
會運動 的嚴重 現象… …委員 會從未 討論過 牠* 無 產階級 
領 導多份 尙是黨 底文件 上的空 辭』。 （註七 十七） 

這就 是使江 西的蘇 維埃試 驗全盤 失敗的 鐵硬的 事實。 紅軍 
曾驅逐 地主， 實行分 土地， 唤 起廣大 農民羣 衆的熱 烈情緖 
。 但 因爲沒 有有效 的經濟 統制， 沒有 一個有 力的無 產階級 
羣衆 運動， 不 僅在大 城市裡 ，就是 在蘇區 毗連的 縣城裡 ， （ 
註七 十八） 富農也 重現爲 主， 商人 也重現 爲支配 階級。 
貧 農和農 業工人 連最微 小的物 質勝利 也不能 獲得和 保持。 
最簡單 的必需 品的價 格也漲 至高不 可攀的 水準。 失 業蔓延 
起 來了。 農業工 人一樣 開始懷 疑他們 爲什麽 作戰， 並希望 
只要有 和平， 無論什 麽樣的 和平也 接受。 羣 衆的熱 情冷却 
了。 紅軍 的逃脫 者數目 愈來愈 多了。 （ 註七 十九） 蘇區沿 
邊 已開始 痲痺， 且 不久就 蔓延到 中心。 消極 耗蝕了 羣衆的 
創 意力。 悲觀支 配了領 袖們。 結果成 了黨內 喧傳的 『羅明 
路 線』， 因爲羅 明 （ 福建黨 領袖） 是 首先投 降這種 情緖的 
人。 羅 明說： 『即 使我們 最優秀 的領袖 到來， 或者 把史大 
林本人 請來， 或 者甚至 從墓裡 把列甯 救活， 一齊向 羣衆講 
三 日三夜 ，我不 相信能 把羣衆 的情緖 改變過 來』。 （註八 
十） 

一九 三三年 全年， r 羅明 路線』 像 毒菌一 樣蔓延 『蘇 維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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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的 血管。 牠從 福建傳 染到贛 南的會 、信、 安 各區， 
鄧小平 領導的 黨工作 人員干 脆棄職 潛逃。 （ 註八 十一） 紅 
軍 徵募運 動黯然 失敗， 遂 有徵兵 之說。 少年 先鋒隊 成隊逃 
脫， 並實 行與紅 軍的追 勦部隊 火倂。 （ 註八 十二） 農民往 
往逃入 山中， 不肯替 作戰軍 隊執行 運輸工 作 （ 註八 十三） 
『游 撃隊不 僅很少 增加， 而 且日益 縮少， 如過 去之會 、信 
、安， 現在 之宜春 和南豐 便是。 挾鎗 逃脫和 叛變不 斷發生 
…… 腐 敗和墮 落不斷 發現。 有 些游擊 隊表現 土匪的 傾向。 
…… 這不 僅是游 撃隊的 情形， 就是在 獨立部 隊中也 一樣， 
如拒 絕執行 命令， 搶刼 金錢等 …… r 吃土豪 」 （ 搶 刼富農 
的 積蓄） 的現象 蔓延非 常之廣 …… 黨 的工作 人員携 帶小行 
囊 入來， 不久 就增加 成大件 行囊。 如 果他們 隨身帶 着大行 
囊 ，不久 就變成 兩挑擔 子』。 （註八 十四） 

新羅 明到處 出現， 連紅軍 的上級 機關， 最後 連瑞金 中央政 
府的各 部也發 現了。 工 農監察 委員何 叔衡被 撤職， 因爲他 
宣 布中央 蘇區三 百萬人 民中， 有兩百 萬人受 富農地 主壓迫 
， 『蘇維 埃各級 政府已 成了地 主富農 壓迫民 衆的工 具。』 

( 註八 十五） 

周恩 來號召 『反 對各 種各色 動搖， 悲觀， 消極 ，失望 ，疲 
倦和 遇難屈 服的鬭 爭』。 （ 註八 十六） 其他 領袖抱 怨：黨 
工 作人員 的不斷 遷換， 區域的 常常變 更破壤 了羣衆 的熱情 
， 無論什 麽軍隊 來到， 都 把農民 嚇逃到 山上。 『他 們不管 
牠們 是紅軍 也好， 白軍也 好』。 （ 註八 十七） 

紅軍碰 到這種 情緖， 他 們於一 九三三 年夏作 了確實 英勇的 
努力， 把 蔣介石 的圍勦 撃敗， 但這幾 個月的 『勝 利』 却是 
完結的 開始。 國民黨 政權的 中心如 碰不到 攻撃， 牠 的優越 
力 量之取 得勝利 只是時 間問題 而已。 國民黨 的陸空 軍事力 
量和 嚴緊的 經濟封 鎖產生 其必然 結果， 只是 時間問 題而已 
。 蔣介 石的轟 炸機蹂 躪全部 蘇區， 他的 軍隊一 面挺進 ，一 
面修築 碉堡。 蔣放棄 派遺大 軍深入 赤區的 戰畧， 蓋 軍隊因 
此遭受 截斷和 殲滅。 他的五 十餘萬 大軍， 由 德國塞 克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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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訓練， 使用 歐美軍 火廠的 最新式 武裝， 像 一張密 結的鋼 
網 包圍着 蕞爾的 蘇區。 炸彈， 大礮和 火把進 行猛烈 和迅速 
的， 而飢 餓則進 行緩慢 和痛苦 的驚人 屠殺。 （ 註八 十八） 
一九 三四年 八月， 蕭克帶 領一枝 紅軍， 大約 一萬人 左右， 
衝破封 鎖線， 向西 逃去。 朱德 和毛澤 東的主 力也於 十一月 
跟 踪逃出 。一九 三四年 十一月 十曰， 自中國 『蘇維 埃共和 
國』 宣怖 成立差 不多整 整三年 之後， 蔣介石 的軍隊 勝利開 
入蘇維 埃首都 瑞金。 蔣 介石雖 然不克 如願， 消 滅一切 『赤 
匪』。 但 他替地 主奪囘 江西， 畢竟成 功了。 

紅 軍越過 湖南， 貴州， 雲 南和四 川以至 陝西， 中間 經過許 
多 週折， 忍 受難於 相信的 困苦， 幹下 更難於 相信的 勇敢機 
智 的戰功 。這次 『長 征』 將載於 史册， 成爲 亘古以 來最煊 
赫 的戰績 之一， 但牠却 使紅軍 更遠離 本國的 政治經 濟中心 
。 江西 的失敗 不能撲 滅農民 戰爭， 但 牠却給 了有組 織的叛 
亂 的農民 運動以 沈重的 打撃， 而當時 已非常 低沈的 城市工 
人運 動也因 而受到 莫大的 打擊。 恐怖， 投降 和叛變 的新浪 
潮把重 要城市 內共產 黨的大 部分殘 餘機關 破壤了 。事 變已 
掲破 無數宣 傳的神 話了。 共產 黨人逃 入中國 西北部 的荒漠 
之地 也就是 走入一 個新的 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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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章 新的 『民族 統一』 

陣綫 


第 二十章 新的 『民 族統一 陣綫』 


國民黨 政制於 一九二 七年 上台， 奉 着帝國 主義列 强的上 
論， 去 鎭壓工 農羣衆 運動。 在 那一年 的大屠 殺中， 又在往 
後 十年那 樣殘暴 地對付 工農和 激進知 識份子 的內戰 和恐怖 
中， 國 民黨完 成了牠 的主要 機能： 充 當帝國 主義和 人民中 
間的 一架緩 衝機。 

外 人的利 益那樣 充分的 支配着 中國資 產階級 的政治 和經濟 
生活， 他 便直接 和間接 的參預 了那進 攻中國 人民大 衆的不 
斷的 戰爭。 那些 派去鎭 壓華中 叛亂的 農民的 軍隊， 從所有 
歐洲， 日本和 美國的 軍火廠 方面取 得武裝 。德 國的法 西斯敎 
官訓練 那些用 來反對 人民的 軍隊。 美 國和意 大利的 軍官敎 
導國民 黨的飛 行員如 何去轟 炸平民 。美國 、英 國、 意大利 
和 德國的 飛機把 中國上 空弄得 可怖， 令揚子 江各省 的無抵 
抗的農 民們胆 戰心驚 。美國 、英國 、法 國、 意大利 和曰本 
的炮艦 向中國 的江河 沿岸的 『 土匪』 —— 這 是稱呼 農民叛 
亂者的 官瘍話 ^ — 不停 地開火 。美國 於一九 三三年 給了南 
京 政府一 筆五千 萬美元 的棉麥 借欵， 供作完 成江西 戰事所 
需的最 後一筆 財源。 在大 城市中 心駐紮 着美國 、英國 、法 
國、 曰 本和意 大利的 陸軍和 海軍， 直接 保護外 人利益 。英 
、 法 和日本 的巡捕 在外國 租界不 懈的搜 捕激進 學生、 罷工 
領袖 和共產 黨人， 整千 整百的 把他們 移交給 國民黨 軍政當 
局， 受 酷刑和 處决。 日 本帝國 主義於 一九三 一年重 新發動 
直接的 進攻， 這 次進攻 伴着近 代掠刼 戰爭之 一切可 怖行爲 


; 但 日本在 這次進 攻中， 只是 爲了他 一己的 特殊利 益而把 
那一 個同等 可怕的 戰爭延 續下來 吧了， 那個 戰爭就 是國民 
黨 和所有 列强爲 了他們 的共同 利益而 聯合一 致向被 剝削和 
充満 恐怖的 人民發 動的。 曰本 的侵畧 （ 經過 連續不 斷的階 
段而發 展至一 九三七 —— 八年的 大戰） 主要 的意義 是表明 
豺狼中 最瘦又 最飢餓 的那一 隻已經 脫離了 狼羣， 重 新努力 
去爲自 己攫取 食餌中 之較大 部份。 

曰 本資本 主義依 存於一 個輕工 業的基 礎和一 種封建 的落後 
土 地制度 之上， 此外還 有一個 雖然高 度集中 但比較 脆弱的 
金融上 層建築 。日 本是 帝國主 義國家 家族中 之一個 後來者 
， 牠已經 四十年 來就設 法操縱 中國， 爲的是 想創造 一條無 
滯碍的 河床， 供他 自己的 生產品 外流， 並獲 得基本 的原料 
， 主要 是煤、 鐵和 棉花， 這些 東西牠 是那樣 可憐地 缺乏。 
由 於牠的 經濟的 脆弱， 日本比 之牠的 强大的 競爭者 —— 英 
國和 美國， 更少 能力去 抵禦一 九二九 年開始 的世界 不景氣 
的壓迫 。世 界市 塲對日 本商品 的關閉 直接造 成了一 九三一 
年 满洲的 入侵。 勝利 沒有使 牠停頓 下來， 只 是助長 新的冒 
險 吧了。 大陸軍 事活動 的巨額 消耗和 恐憐的 尖銳的 酷烈化 
增 加了日 本經 濟的緊 張性。 一九三 七年日 本 又訴諸 武力， 
想有系 統的驅 逐牠的 帝國主 義競敵 —— 英 、美， 因 而把中 
國 更大的 部份納 入牠的 軌範， 並使全 部中國 經濟满 足牠的 
需要。 

英美帝 國主義 的構造 與日本 不同， 牠 們是植 根於高 度發展 
的 重工業 之中， 而 這些重 工業又 由一條 强有力 的金融 網穿泉 
編成 龐大的 單位。 牠們 供給中 國經濟 以重工 業品， 藉此 
能夠 絕對支 配牠， 牠們 又保持 直接和 間接的 金融支 配權力 
， 藉此 又能夠 抽出必 需的超 額利潤 。牠 們的互 相競敵 ，時 
至 今日， 已 把這個 行程攔 斷了， 但正 是這個 遠景才 把中國 
變成 資本投 放的一 個具有 偉大潛 能的貯 水池， 對於 這一黯 
， 大 列强們 將來一 定終於 發生衝 突的。 

因爲 曰本帝 國主義 想對中 國市塲 、中國 勞動力 和中國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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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和整 個不分 地加以 剝削， 藉此來 維持牠 本身的 脆弱的 
經濟 結構， 所以 牠不僅 和牠的 大敵人 衝突， 而且還 不能容 
忍 處於競 爭地位 的土著 中國工 業的一 種相對 的增長 P 牠不 
能讓出 半點餘 地給一 個半獨 立的土 著剝削 階級來 發辱。 （ 
附 註一） 英美金 融資本 對中國 的更進 一步的 剝削則 不僅容 
許， 而且 絕對需 要中國 資產階 級充當 一個代 理人來 服務。 
爲 着這個 理由， 那個無 能獨立 發展的 中國資 產階級 自然寧 
可臣服 於紐約 或倫敦 也不願 臣服於 東京。 

當曰 本於一 九三一 年進攻 之時， 國民 黨無吿 地乞援 於英、 
美。 但日 本已經 狡猾地 選擇了 好多的 時機， 満洲侵 畧發生 
之時， 適逢 舉世焦 頭爛額 於經濟 恐慌， 所有 帝國主 義的內 
部競 爭亦隨 之而尖 銳化， 這兩 種條件 已產生 了一個 戰畧的 
眞空， 在 這個眞 空裡， 日本可 以很少 或者絲 毫不怕 即時的 
千渉 而向前 做去。 牠的 競敵誰 都沒有 準備或 願意發 動一個 
制霸亞 洲的武 裝鬥爭 。牠 們還 並不是 不願意 扶助日 本對蘇 
聯 來一次 最後進 攻的計 劃的。 

國 民黨政 制害怕 民衆較 之害怕 侵畧者 更甚， 牠不敢 動員民 
衆舉行 一次民 族革命 戰爭。 牠反 而採取 『不 抵抗』 的 政策， 
儘量 退讓， 希望日 本得到 瀹洲， 或者充 其量， 得到 满洲和 
( 附 註一） 『戰 爭對上 海工業 的難於 估計的 大損害 正在每 
天有系 統地增 加着。 負責 的日本 官吏承 認在南 
市 、浦 東以及 其他尙 對外人 封鎖的 區域， 曰本 
士兵 繼續破 壤或拿 走一切 華人工 廠中之 一切機 
件 。在虹 口和楊 樹浦， 這 個破壤 運動已 經吿成 
。 而閘 北則在 華人撒 退時簡 直是一 片廢墟 。這 
種工業 破壤的 公認目 的是 完結中 國的工 業發展 
， 這 種發展 正開始 威脅着 日本對 中國市 塲之支 
配地位 。若 干日本 人已聲 稱他們 已破壌 了和掃 
除最 近十年 來所成 就的中 國所有 工業的 發展。 

』 - 九 三八年 一月三 十曰。 『紐約 時報』 

特約 通訊。 


華北 就満足 。最 初， 牠設 法運用 抵貨的 武器， 但一 九三一 
年， 在 日本進 攻上海 的壓迫 之下， 牠便放 棄了， 而 且積極 
的 鎭壓抵 貨運動 。之後 ，牠想 向曰本 人證明 牠的有 中用， 
使加 緊進攻 華中的 農民， 而對 獨立反 日運動 的任何 表現， 
都加以 摧殘。 

因之， 差 不多自 然而然 地發生 這樣的 事情： 旣然人 民中每 
一 階層都 在日本 的鞭撻 之下， 激發到 這一程 度或另 一程度 
， 則 凡是他 們想抵 抗日本 帝國主 義的， 便被 迫而從 事於反 
國民黨 政制的 鬥爭。 國民黨 無法保 衞國家 領土， 學 生們對 
之最 先而且 最兇猛 的發生 反響， 他們 示威地 把國民 黨的旗 
幟 踐踏在 脚下。 他們 襲撃、 搗毁 國民黨 黨部。 他們 奪取火 
韋 ， 成午 成萬的 擁到南 京去攻 擊政府 本身的 衞城。 好像在 
一九 一九年 一樣， 他們 衝到賣 國總長 的面前 。他們 衝入外 
交部， 毆打外 長王正 廷（ 現 任駐華 盛頓大 使）， 迫 他辭職 
。 他 們還阻  他的繼 任者 顧維鈞 （  5 見任 駐巴黎 大使） 上合 
。 他們從 蔣介石 方面取 得一句 諾言： 在華北 戰塲馬 革裹屍 
，這 是他已 經慣常 作的諾 言之一 。但 幾天 之後， 一 九三一 
年 十二月 十五日 ，蔣 却實 行他的 戰畧上 的辭職 。他 從旁面 
監 視着， 而 孫科和 陳友仁 則在他 們的倒 霉時機 來秉政 ，負 
責鎗擊 和刺死 學生示 威者， 學 生們便 終於像 牲畜一 樣成羣 
的 被趕離 南京。 學生們 到處以 同樣率 直的英 雄主義 舉行壯 
烈的 示威。 他 們在上 海把市 長變成 俘虜， 迫他 辭職。 

學生 運動不 久便低 落了。 一九一 九年， 學生 們曾引 起民族 
主義 運動的 爆發， 這個 運動把 工人、 農民和 資產階 級民族 
主義 者捲入 第二次 中國革 命的鬥 爭中。 一九三 一年， 學生 
的火花 一閃便 滅了， 因 爲學生 們一貫 處境非 常孤立 之故。 
一九一 九年， 資產 階級爲 他們在 戰爭中 的利得 所鼓舞 ，便 
鼓勵 學生們 起來， 並自 己站到 前面去 領導那 爆發起 來的廣 
大民 族主義 運動。 一九三 一年， 資產 階級却 用全力 去打撃 
反帝 運動。 一九一 九年， 新近 才招入 工廠的 工人們 迅速地 
起來 鬥爭， 又通過 他們， 幾千 百萬的 農民也 被喚起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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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 一年， 因 爲一九 二七年 的深刻 的失敗 的結来 ，、羣 眾 
尙陷 於消極 狀態， 伏 處不動 。（註 一） 

但 抵貨却 也一時 令中國 工廠的 機輪轉 動得快 了一點 。有一 
度 微弱的 景氣， 開始在 工人中 刺激起 自信的 情緖。 罷工開 
始 發生， 但 罷工者 到處都 被打， 被 鎗殺， 被 打散。 工人組 
織都受 國民黨 的代理 人和暴 徒控制 。他 們多 數是完 全沒有 
組 織的。 沒有一 個政黨 具有一 面旗幟 和一個 政綱， 工人們 
承認是 他們自 已的。 

這樣充 分地暴 露國民 黨的懦 弱作用 的同一 事變， 也 同等無 
情的 暴露共 產黨的 無能和 孤立。 共產 黨極度 無能去 把國民 
黨打散 和壓制 着的力 量圑結 起來。 牠 不能把 涵漫於 人民所 
有階層 （ 尤其是 那些最 有直接 受曰本 帝國主 義進攻 危險的 
階層） 的深 刻仇恨 轉變成 有組織 的力量 。在 満洲， 幾十萬 
兵 士和農 民組成 義勇軍 （紅 鬍子或 『土 匪』， 他們 直到今 
天還 不斷搖 撼着溥 儀的不 安定的 皇位， 在他們 當中， 共產 
黨發生 很少或 根本沒 有影响 。（註 二） 在満 洲諸城 市的工 
人 當中， 黨完 全沒有 立足地 。（註 三） 在上 海及中 國本部 
其 他城市 中心， 黨已經 完全脫 離工人 階級， 也不能 利用這 
次 侵畧所 造成的 機會去 重獲牠 已經失 去了的 陣地。 共產黨 
知 識份子 在學生 運動中 盡若干 作用， 但因爲 與工人 缺乏連 
絡， 他們 不能防 止這個 運動中 的國民 黨政客 的陰謀 詭計， 
在國民 黨恐怖 的無情 打撃之 下冰消 瓦解。 

黨提 出的抽 象的抗 日口號 從工人 方面得 不到什 麽反响 。僅 
僅 愛國的 呼籲不 能一筆 過抹煞 長長的 一連串 的致命 錯悮， 
這 些錯悮 已削弱 了黨， 破壤了 牠在工 人中的 權威和 聲望。 
共產 國際的 國外宣 傳機關 照例公 佈愈來 愈多的 報告， 說明 
在 抗日運 動中共 產黨之 成功， 但在 當地， 黨 自己的 報紙却 
更精確 的反映 黨的眞 正弱點 。 『 自 九一八 以來， 黨 和赤色 
工會 已在工 人運動 中絕對 沒有領 導』， 一九 三一年 十二月 
的 『 紅旗報 』 說 。曰 本入侵 之後， 工會委 員會已 『 無法建 
立 一張工 人報紙 P 』 （註 五） 想建立 工人抗 日會的 微薄的 


努力也 沒有多 大 成功。 

『工 人羣衆 尙沒有 廣泛的 積極的 參加鬥 爭，』 日本 人侵畧 
開始 兩個月 之後， 另一個 共產黨 的機關 報說。 『這 由於… 
… 一方面 赤色工 會及其 先鋒隊 共產黨 不能圑 結羣衆 於其周 
圍 。在 實際鬥 爭中， 我 們沒有 將抗曰 的浪潮 與階級 鬥爭的 
大 胆的推 進連繫 起來。 因此， 中 國工人 階級， 尤其 是在上 
海， 雖 然浸浮 於抗日 情緖， 却不能 立即响 應 『 打倒日 本强 

盜！』 ， 『反 對佔 領満洲 Y 』 . 等 口號， 因爲 這些口 

號尙未 與當地 工人羣 衆的迫 切要求 （ 如增加 工資， 發房貼 
、 米貼“ …… ） 連繫 起來。 顯 然的， 純 粹抗日 口號 不能使 
罷工 工人得 到工資 增加生 活狀况 的改善 。 』 （註 六） 中央 
委 員會的 勞工部 也在這 個時期 寫道： 『我們 無法組 織成功 
一個 反帝罷 工。』 （註 七） 

但一 個罷工 運動與 黨完全 無關， 而且不 顧野蠻 的壓迫 ，却 
開始 在上海 醞釀起 來了。 永安 紗廠曾 從抵制 日貨中 大獲其 
利 ，這 個廠 的工人 於十二 月罷工 要求增 加工資 。在 這次罷 
工尙未 受摧殘 之前， 有 幾個工 人和國 民黨的 警察衝 突遇害 
。一 月七日 ，上 海三十 四間日 本紗廠 的六萬 工人發 動一次 
總 罷工。 這 個罷工 是在純 粹經濟 的基礎 上號召 起來， 反對 
尅扣 工資和 解僱的 。（註 八） 兩 個星期 之後， 除了 七千之 
外全 體工人 都被迫 囘廠復 工或到 另外地 方找工 做了。 

七天 之後， 一月廿 八日， 日本的 海軍攻 打上海 。十 九路軍 
出乎意 外地， 而且 違抗着 蔣介石 的直接 命令， 舉行 頑强的 
抵抗。 交 戰支持 了五個 星期。 七 年前， 英國 巡捕射 殺不過 
十三個 學生， 就 曾促成 了一個 癱瘓的 總罷工 。現在 日本侵 
畧 者却自 由地利 用公共 租界的 法理上 中立的 地域， 作爲屠 
殺性空 襲及炮 轟的根 據地， 把工 人階級 的閜北 撃毁， 把整 
千整萬 的平民 打死。 但廣大 的工人 羣衆， （ 他們多 數已因 
爲戰爭 失業） 却 仍舊消 極地觀 望着。 在公共 租界和 法租界 
， 工廠機 車大致 和從前 一樣地 轉動。 有一小 隊工人 在吳淞 
和士兵 們比肩 作戰， 另一 些工人 則被小 心地隔 離兵士 ，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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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 後方。 上海 工人階 級的廣 大羣衆 並沒有 參預。 （ 註九 
) 共 產黨雖 然後來 要求分 沾十九 路軍的 光榮， 但實 際上在 
鬥爭 中沒有 盡什麽 作用。 （ 附 註二） 

一九三 三年， 共產黨 領導機 關尙在 悲歎各 城市中 『工 作缺 
乏正常 的持續 力。』 牠 歸咎於 牠的地 方委員 會不能 在天津 
或上 海組織 一個抗 日的工 人組織 。（註 十） 

共產黨 之所以 不能圑 結羣衆 反對日 本帝國 主義， 因 爲牠旣 
沒 有力量 也沒有 政綱能 夠組織 他們作 反對中 國資產 階級的 
鬥爭。 正 好是一 九二七 年資產 階級國 民黨反 動的勝 利才給 
日本 的帝國 主義侵 客舖好 道路。 正好 是革命 的失敗 及往後 
五 年來國 民黨的 鎭壓， 才在 帝國主 義進攻 之前， 在 心理上 
和 政治上 解除了 羣衆的 武裝。 共產黨 現在不 得不替 牠在這 
種 災難的 積累中 所盡的 作用和 責任， 償付 無能的 代價。 

資 產階級 的反動 及其軍 事獨裁 在這整 個時期 這樣完 全的佔 
着 優勢， 其他政 黨竟沒 有一個 能夠抬 起頭來 對國民 黨提出 
任何 有效的 反對。 敵對 的軍閥 此起彼 伏的向 蔣介石 的統治 
挑戰 。他們 僞善地 拿抗曰 的 旗幟來 掩飾自 己， 希望利 用蔣的 
顯然 的賣國 行爲。 但蔣 却一個 一個地 把他們 收買或 打培。 
(、附 註二） 共產 國際的 中央機 關報爲 了證明 上海十 九路軍 
的抗戰 『得力 於共產 黨人的 工作幷 不少』 ，竟 
走到 那樣遠 ，稱日 本 工廠的 罷工是 『 一 九三二 

年 一月初 . 在 共產黨 的領導 之下組 織起來 

的。』 （ 一九 三二年 十二月 『 共產國 際』） 這 
一 點之爲 分明的 僞造。 不僅參 閱一月 份 『 中國 
論壇 j ，就 是參閱 一月份 的其他 報紙也 能夠證 
明 。著 者本 人就經 過這次 罷工， 碰過罷 工委員 
會 的委員 幾次。 戰事爆 發時， 這 個罷工 已遭打 
破。 在戰爭 當中， 工人乾 脆被趕 出廠。 但工人 
一直到 四月， 即戰 事結朿 後一個 多月， 尙拒絕 
囘 日本廠 復工， 在這件 事中， 共 產黨盡 了若干 
作用， k 却是眞 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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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 祥於一 九三三 年八月 在察哈 爾豎起 獨立的 旗幟， 但他 
碰到必 需要實 現他對 侵畧者 宣戰的 經常恫 嚇時， 却 寧可和 
蔣講 和了。 同年十 一月， 一羣 國民黨 的失意 政客和 十九路 
軍的長 官們聯 合叛變 反蔣， 這 件事在 福建省 閙了幾 個星期 
。 他們 走得這 樣遠， 竟用 試探的 態度向 共產黨 獻媚， 宣佈 
廢除國 民黨， 成立 『 人民生 產黨』 來代 替牠。 但他 們也很 
快 就被蔣 的一排 銀彈制 服了。 十九路 軍便遭 解散。 . 

小 資產階 級的急 進小集 圑企圖 對蔣介 石的軍 事獨裁 採取一 
個原則 反對的 立塲， 但牠們 都是短 命的。 當 汪精衞 於一九 
三 二年一 月投入 蔣的陣 營去的 時候， 他對這 個獨裁 的微弱 
的 反抗便 完全解 體了。 鄧演 達的第 三黨， 自 從鄧氏 一九三 
一年被 蔣槍决 之後， 便 若有若 無的存 在着。 小資產 階級反 
對 派是由 知識份 子的小 宗派組 成的， 這些知 識份子 結集在 
失意政 客和野 心將軍 P 周圍， 從事於 短暫的 謀叛， 而這一 
類謀叛 却總不 出爲爭 權奪利 的範圍 之外。 蔣 介石的 國民黨 
軍 事獨裁 是一個 耗費甚 大而又 不夠格 的政治 工具， 但牠却 
是資產 階級所 能設計 出來， 替 其利益 效勞的 最好一 種了。 
在共產 主義運 動中， 唯 一一貫 對共產 黨挑戰 的是托 洛斯基 
反對派 。牠 的核 心是一 九二七 年後從 俄國囘 來的一 羣學生 
。他 們一開 始提出 他們的 批評， 便很 快被開 除出共 產黨， 
他們 中有許 多人， 在 莫斯科 中山大 學裡， 已 從俄國 左派反 
對 派的文 件中， 找出革 命所遭 受的大 災害的 唯一合 理的解 
釋。 他們於 是成立 幾個小 組織， 開始 出版一 些地下 的刊物 
。 一九二 九年， 陳 獨秀和 他的一 大羣追 從者被 開除， 他們 
也過 着一種 獨立的 生活， 一直到 一九三 一年， 所有 反對派 
的 圑體才 在國際 共產主 義同盟 的旗幟 之下， 合 倂起來 。中 
國的托 洛斯基 派圑體 也像其 他國家 的托派 一樣， 繼 續自認 
爲共 產黨之 一派。 牠設法 去發揮 充分的 影响， 促使 黨的政 
策 改變， 黨的政 策改變 就會容 許牠囘 到黨的 隊伍裡 去的。 
a 此， 反對 派一貫 就是一 個細小 的宣傳 組織， 刊發 牠自己 
的定期 刊物， 但却 不能夠 在階級 鬥爭中 起什麽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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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 基派也 受着思 想混亂 之害， 這 種思想 混亂之 發生却 
是大 失敗及 羣衆退 出政治 舞台的 一個不 可避免 的結果 。政 
治 重定方 向的過 程是一 種緩和 痛苦的 過程， 而且因 爲處於 
孤立和 恐怖的 環境， 他 們之進 行討論 大都是 未受行 動證驗 
的。 一九 三三年 之後， 當托 洛斯基 派放棄 『 改良』 共產國 
際的企 圖並發 動創立 一個第 四國際 的運動 之時， 上 海的圑 
體便 改組爲 『 中 國共產 主義同 盟』， 一九三 四年開 始在若 
千 上海工 廠中爭 取一些 小小的 據黠。 

托派 的人數 雖少， 但並 沒有逃 過國民 黨恐怖 手段的 沉重打 
擊。 托派 雖然被 他們的 史太林 派敵人 攻擊爲 『反革 命份子 
』 和 『 蔣介石 的代理 人』， 但在 蔣介石 的恐怖 行動中 ，他 
們 却喪失 了他們 若干最 優秀的 同志。 整整兩 個中央 委員會 
因爲 被捕， 給 淸除了 。死於 酷刑及 餓斃獄 中的， 其 數不少 
。 一九三 二年， 陳 獨秀和 另外十 一個人 被捕， 判决 長期徒 
刑。 一九三 四年， 重新 成立的 中央委 員會又 因爲五 個負責 
人員的 被捕， 給打成 粉碎。 國 民黨對 付所有 牠認爲 是牠底 
統治的 革命政 敵時， 總表 現出無 情的兇 殘性， 現在 原來也 
不斷 用同等 無情的 兇殘手 段來對 付牠的 『 代 理人』 哩。 
雖然托 洛斯基 派從未 有圑結 充分的 力量， 對 事變發 生任何 
直接的 影响， 他 們却堅 决主張 需要有 一個基 本的民 主政綱 
， 作爲 工人運 動復興 的一個 不可或 缺的出 發點。 他 們認爲 
，只 有憑這 手段， 工 人運動 才能夠 復興， 才能 夠成爲 （ 
牠 也一定 要成爲 ） 反日 本帝 國主義 鬥爭的 前鋒。 這 件事的 
意義就 是說： 根據 工人的 最簡單 的日常 要求， 在工 廠裡進 
行最耐 心的， 不懈 的組織 工作。 當工 人們爲 工資、 工時和 
米貼等 微薄的 改善而 罷工、 遭受 捧打、 追捕、 酷刑 和槍斃 
時， 他 們就不 難了解 爲最基 本的民 主權利 —— 言論 、出版 
、 集會、 結 社自由 —— 而 鼓動的 意義了 。這 些口號 是按照 
直接 而易於 了解的 邏輯， 從工 人們所 參加的 每一個 細小的 
一部 分的經 濟衝突 中引伸 出來的 。這 個政綱 歸結爲 普遍全 
權的 國民會 議這一 口號， 牠給 所有受 國民黨 獨裁壓 迫和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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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的 各部份 人民， 提供 一個共 同的出 發勲。 

事變却 使史太 林派迫 不得已 地在這 方面走 了半步 。他 們自 
己的 『蘇 維埃 政權』 的 政綱沒 有具備 工人們 所能領 畧的迫 
切的 意義。 他們的 『擁 護紅 軍』， 『擁 護蘇 維埃』 的口號 
與工人 們的眼 前利益 或要求 都沒有 關連。 這 一點使 共產黨 
變得 無能， 而受 了這種 無能所 驚嚇， 牠突然 於一九 三一年 
秋， 採用了 『選舉 的人民 政權』 的 口號， 這 個口號 有類似 
托派 那個普 選的國 民會議 的立塲 之處。 雖然 黨的領 導機關 
花 了許多 力量去 解釋， 但牠甚 至向牠 自己的 黨員也 不能夠 
充分的 解釋淸 楚 『 人民 政權』 與 『 蘇維 埃政權 』 或 『人民 
政權』 與 『 國民 會議』 間之 不崗。 （註 十一) 牠不能 把這樣 
—個爭 論發展 到牠的 邏輯的 結論， 因 爲即使 是暫時 的採用 
『 人 民政權 』 的 口號， 這也 就是模 糊的， 但 却是無 誤的承 
認： 『蘇 維埃 政權』 的 號召， 從那些 受資產 階級軍 事獨裁 
重量 壓毁了 的羣衆 方面， 不能 唤起什 麽反响 。共產 國際執 
行委員 會於一 九三二 年九月 間 召開的 第十二 次全體 會議中 
， 提議 在満洲 『建 立一個 選舉的 人民政 權』， （註 十二) 但 
實際 上這個 口號却 悄悄地 放棄了 。共 產黨後 來就要 囘到這 
個根本 正確的 口號， 但 牠將以 一種杻 曲的， 變形的 形式重 
新提 出牠， 並不是 把牠改 變爲工 人革命 的一支 槓杆， 而是 
把牠改 變爲套 在工人 階級運 動頸上 的一個 圈套。 但 這件事 
的 發生也 要等到 內地農 民蘇維 埃的實 驗已澈 底得出 牠的結 
論， 而牠 的失敗 也因爲 犧牲了 整千整 萬的農 民生命 而寫定 
了的時 候哩。 

蔣介石 因爲上 海的停 戰而獲 得休息 時間， 便 於一九 三二年 
夏重新 在華中 發動他 的剿赤 戰爭。 紅軍希 望利用 _ 些派來 
圍剿 他們的 軍隊裡 的抗日 情緖， 他們 便於一 九三二 年四月 
對曰本 『宣 戰』 。（註 十三) 一九三 三年一 月十日 ，正 當:日 
本進 攻熱河 之前， 紅軍 向任何 願意參 加反對 帝國主 義侵畧 
者 底戰爭 的武裝 力量， 提出聯 合戰線 。 （ 註 十四） 牠提出 
的條 件是停 止反赤 戰爭， 給人民 以民主 權利， 和武 裝民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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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這 一點， 紅軍的 領袖們 又一次 承認： 如 果他們 希望衝 
破 他們的 山寨的 孤立， 他們不 得不囘 到最低 限度的 民主政 
綱。 但蔣 介石尙 希望曰 本人满 足於他 所作的 讓步， 他集中 
主力 去剿滅 叛亂的 農民， 確 保他在 華中的 政權。 共 產黨人 
因 爲在國 民黨軍 隊的後 方缺乏 羣衆的 支持， 便不能 迫令對 
方接受 他們所 提出的 完全合 乎原則 的聯合 戰線。 一 九三三 
年 三月熱 河潰敗 之後， 蔣介石 在牯嶺 召集他 的將領 們會議 
，他 嚴厲 地反覆 申明他 的基本 策畧： 『在共 產黨人 剿滅之 
前， 談什 麽抗日 是無用 的！』 他恫嚇 着說， 他的軍 官中有 
任 何人認 爲共產 黨提出 的聯合 戰線是 値得考 慮的， 牠要加 
以 『嚴 懲』。 （ 註 十五） 進攻 農民蘇 維埃的 戰爭繼 續進行 
， 雖然 這個戰 爭一直 要延長 到一 九三四 年末， 但蔣 終於重 
新奪囘 了江西 南部。 

第 二年， 紅軍衝 過九個 省份， 跨越江 河及環 繞西藏 邊境的 
崇山 峻嶺， 奪路 而走。 蔣介石 調遣他 的最優 良的師 圑去追 
剿， 但 他們從 未趕着 這個善 於逃避 的敵人 。紅 軍表 現了無 
比的戰 畧上的 技巧， 表現 了一種 忍受最 沉重底 損失， 最磨 
難成困 苦的堅 忍不拔 精神， 終 於和兩 年前已 開入四 川的其 
他 赤色武 裝力量 聯合， 於一九 三五年 十月， 又終於 抵達陝 
西。 

紅軍向 西逃走 和被迫 而取消 江西的 『蘇維 埃共和 國』， 這對 
於紅 軍不僅 是一種 軍事的 失敗。 不錯， 紅軍 逃出了 封鎖線 
， 多多 少少地 保存了 實力， 牠 阻止蔣 實現他 的夙願 —— 紅 
軍之 肉體的 消滅。 但這 次失敗 主要還 是政治 性的。 牠把這 
個 企圖結 朿了： 這個企 圖就是 妄想單 獨以一 個叛亂 農民階 
級的散 漫的各 部分爲 基礎， 建立 一個革 命政權 。紅 軍不僅 
迫得放 棄江西 農民， 讓他 們聽天 由命。 他們 還不得 不放棄 
那 些已經 把人引 入一條 死巷的 政策。 人 們說過 許多話 ，寫 
了許多 文章， 奢 談全中 國蘇維 埃革命 之迫近 的勝利 是發動 
一個 抗日的 民族革 命戰爭 的必需 的前提 條件。 （註 十六） 一 
九 三四年 一月間 在瑞金 召集第 二次蘇 維埃大 會時， 『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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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中國』 正 『不斷 增長和 獲得優 勢』， 此乃 『不可 克制的 
， 發 展着的 蘇維埃 革命』 之結果 。 （ 註 十七） 這些 急切希 
望， 當紅軍 向西開 走時， 不得 不連同 江西區 一道放 棄了。 
紅軍 和共產 黨旣已 無法成 爲工人 階級手 中的一 個工具 ，他 
們現在 就開始 朝着資 產階級 的方向 走去了 。投 降的 情緖已 
支 配着許 多黨的 機關。 在城 市中， 大 批靑年 共產黨 員被江 
西的 失敗弄 得志氣 消沉， 眼見 得他們 面前沒 有新的 前途， 
便轉 變到國 民黨方 面去了 。蔣 介石的 恐怖機 關吸收 這些叛 
徒， 利用 他們的 出賣， 將共產 黨殘存 於城市 中的力 量加以 
全般的 瓦解和 破壤。 （ 附 註三） 他們 對共產 主義的 放棄和 
( 附 註三） 在 這些叛 徒中， 有若 干著名 人物， 如黃平 ，短 
命 的廣州 公社的 『外交 部長』 。王 明於 一九三 
七年 有點過 遲的發 現一九 三四年 的叛徒 曾通通 
都是 『托 派』 。這 個名詞 之用作 隨便的 幘子加 
在任 何色彩 的政敵 頭上， 已因爲 蘇聯的 肅淸而 
風行一 時了。 厄德加 • 史 諾在他 那本書 『 西行 
漫記』 （ Red  Star  Over  China) 中， 輕 率地照 
抄 那種造 謠中傷 的話， 稱 托派， 由於 『其 立塲 
的 邏輯』 使然 一一 史諾對 托派的 立塲却 顯出一 
黠 也不懂 —— 投降 了蔣介 石並把 同志出 賣給警 
察 。由於 其自己 的立塲 的特殊 『邏 輯』 使然， 
史 諾於是 熱烈地 擁抱共 產黨， 因 爲牠投 降同一 
蔣介 石和出 賣工農 給資產 階級。 史諾爲 他這本 
稱爲 『西行 漫記』 一書搜 集材料 之後一 年多， 
寧姆 • 華爾斯 （ 他 這本集 子就是 呈獻給 她的） 
瞧見 一個紅 軍士兵 小心地 撫弄着 他那顆 發亮的 
新的 國民黨 紐扣。 她不 懂得， 他究 竟想起 『他 

從 江西寄 來的那 件襤褸 舊衫的 紅星否 . •但 

是紅 星，』 她補寫 一句： 『在往 日的蘇 維埃地 
:  平 線上， 已不 復瞧見 了。』 （ 一九 三八年 •一月 

『亞細 亞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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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撃充 満於報 章上。 他們 充當密 探和警 察的代 理人， 使許 
多他 們往日 的同志 被捕。 黨員們 都害怕 在街頭 露面， 因爲 
他們會 在那裡 給人認 到的。 許多 人都逃 到別的 城市去 。一 
切黨 的活動 都絕對 停頓。 黨的機 關本來 就是脆 弱的， 現在 
則 打成片 片了。 在 江西， 在最後 幾個月 當中， 臨陣 逃脫不 
僅 發生於 紅軍士 兵中， 而 且同樣 發生於 高級指 揮部中 。如 
孔荷寵 和張毅 （ 譯音） 之類的 老將領 都投降 敵人， 宣稱他 
們對江 西蘇維 埃看不 出什麽 希望。 （ 註 十八） 黨攻 撃所有 
這些逃 脫者爲 胆怯的 叛徒， 但 牠不久 也要步 他們的 後塵， 
和他們 在國民 黨的陣 營裡重 新聯合 一起， 因 爲在莫 斯科， 
共產國 際已把 中國蘇 維埃實 驗的欠 帳一筆 勾銷掉 了。. 

正當 紅軍橫 越中國 西部， 開向 其自身 藶史的 一個新 的轉捩 
黑的 時候， 共產國 際恰好 在莫斯 科的第 七次世 界大會 中 （ 
一九三 五年七 月）， 完成 了一次 政策的 轉變， 這一 次政策 
的 轉變表 明牠最 後的放 棄了爲 無產階 級革命 鬥爭。 德國共 
產 黨的崩 潰和希 望希特 勒的勝 利打破 了歐洲 的國際 均勢， 
並從 舞台上 淸除了 德國無 產階級 的强大 組織， 戰後 歐洲的 
最强大 的革命 潛力。 希特 勒進而 與日本 聯盟， 並公 開與英 
法 談判， 以便放 手進攻 蘇聯。 蘇維埃 官僚作 了一次 驚慌的 
轉變。 英法， 昨天還 是反蘇 聯盟的 主要組 織者， 現 在却成 
了 『愛好 和平』 的民 主國， 受 人乞憐 和爭取 ，充作 反德國 
法西斯 主義的 假想同 盟者。 所 有國家 的共產 都較之 往曰更 
公開、 然更保 留的改 變爲史 太林外 交政策 的工具 。共 產國 
際聲 明牠現 在並不 是爲無 產階級 革命， 而是 資產階 級的民 
主而 鬥爭。 各國 共產黨 都對資 本主義 政府停 止一切 反抗， 
作爲 和莫斯 科聯盟 的酬答 （ 如在法 、捷） ， 或者變 成爲要 
求締結 這種聯 盟的施 行壓力 的圑體 （ 如在英 、美） 。 ， 
中國自 然在蘇 維埃官 僚的估 計中， 佔一 個樞紐 的地位 。.曰 
本 在中國 遭逢困 難的程 度大致 上足以 决定牠 對蘇聯 底不可 
避免 進攻的 時機和 效驗。 因此， 阻止 國民黨 政府參 加目本 
的反 蘇公約 ，又如 果可能 的話， 把 牠推到 反日的 地位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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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成了蘇 維埃外 交的首 要目的 之一了  6 江西 的失敗 使莫斯 
科的戰 畧家們 深信： 中 國的紅 軍本身 對於這 個目的 是非常 
不 夠的。 蘇維埃 官僚久 已放棄 了中國 無產階 級革命 的一切 
希望， 牠於 是再度 轉向中 國資產 階級。 牠决 定拿紅 軍的服 
役 與土地 鬥爭的 取消， 來酬 答一個 抗日的 聯盟。 

沿 着這一 條路， 共 產國際 第七次 大會只 走了第 一步。 牠把 
『 蘇維埃 中國』 的欠 帳一筆 勾銷， 又 替中國 共產黨 訂立一 
條新 方針， 走向一 個新的 『民族 統一戰 線』。 一九 三三年 
， 王 @ 曾斷定 『推 翻國 民黨這 個辱國 喪權的 政府是 順利地 
實現民 族革命 戰爭的 條件』 ，他也 曾宣佈 這一點 『只 有蘇 
維埃 政府和 紅軍』 才能 實現。 （ 註 十九） 這 個遠景 現在簡 
直是不 値一顧 的被放 棄了。 王明在 第七次 大會中 宣稱： 『 
共產黨 除了反 帝統一 人民陣 —— 的策畧 之外， 沒有 別的手 
段使 整個中 國民族 總動員 起來』 。而 要辦到 這一點 ，就是 『向 
一切 人民、 一 切黨派 、圑體 、軍 隊、 民衆 組織， 又 向一切 
顯要的 政治、 社 會領袖 呼籲， 與我們 一道組 織一個 全中國 
統一 人民國 防政府 和一枝 全中國 統一抗 日國防 軍。』 （註 
二十） 

事變 證明： 這將是 走向國 共再度 合作的 一個過 渡公式 。國 
民黨與 紅軍的 內戰已 進行了 七年， 而且 仍在進 行中。 黨確 
實 需要時 間來再 敎育牠 自己的 力量， 以適應 新的轉 變和開 
始 實行牠 對資產 階級的 獻媚。 而且還 不能不 計算這 一可能 
性： 蔣介石 和國民 黨已向 日本方 面偏倚 太深， 『民 族統一 
戰線』 之建立 將仍然 不得不 和他們 作對。 在 第七次 大會上 
， 王明 尙承認 『國 民黨的 史無前 例的， 不名 譽的賣 國行爲 
』 ， 並把 蔣介石 說成爲 『中 國人民 的大漢 奸。』 （ 註二十 
一） 

第七 次大會 之後， 將近 一年， 中國共 產黨和 各種各 色失意 
政客軍 人勾勾 搭搭， 在西 南和陳 濟棠、 李宗仁 、白 崇禧， 
在 南京和 孫科、 馮 玉祥， 在西 北和張 學良， 但他們 就沒有 
一個人 ，勢力 大過蔣 。共 產黨人 開始向 『一 切』 黨 派求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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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 只有 一個黨 一一 ^ 國民黨 。他們 設法和 『一 切』 顯要 
的領袖 合作， 但不 久就得 承認， 眞正 値得重 視的只 有一個 
人 —— 蔣介石 。遠在 一九三 六年， 毛 澤東就 公開向 蔣伸出 
『 友誼之 手』， 如果他 拿起武 器抗日 的話 （ 註二 十二） 共 
產 黨在一 連串公 開信文 章和通 電中， 正向國 民黨提 供愈來 
愈多 的特別 保證， 令資 產階級 相信牠 不再威 脅任何 實際的 
資 產階級 利益， 而 反之將 替他們 好好地 服務。 

在第 七次大 會中， 王明曾 在下面 幾句話 中提及 一九二 七年 
的 『民族 統一戰 線』： 

『我 們從 中國共 產黨的 鬥爭藶 史方面 知道： 當領導 機關中 
之 機會主 義者， 以 陳獨秀 爲首， 在一 九二七 年革命 運動的 
嚴重 關頭， 以民 族統一 戰線的 策畧來 對抗階 級鬥爭 的任務 
時， 當這 些機會 主義者 爲了保 持和一 部分民 族資產 階級的 
民 族統一 戰線， 而放棄 了工人 階級爲 保衞其 基本利 益的革 

命 鬥爭， 放棄 了農民 的土地 革命時 . 他 們便造 成了一 

九二 七年革 命的失 敗。』 （ 註二 十三） 

不 到一年 之後， 毛澤東 就遠遠 超過了 陳獨秀 的機會 主義了 
。 他向中 國資產 階級貢 獻的是 同樣致 命的對 革命戰 爭的放 
棄， 而且還 更走遠 一步： 他 提供自 覺的， 苦 心孤詣 的保證 
—— 假如革 命的勢 力再度 抬起牠 們的頭 的話， 中國 共產黨 
隨 時準備 扮演劊 子手的 角色。 陳獨秀 —— 受 史太林 指導一 
一已 藉助於 與資產 階級的 聯合， 而摧段 了第二 次中國 革命。 
毛澤東 一 和 史太林 —— 現在 又預先 保證絞 殺第三 次革命 
而 設法恢 復這一 聯合。 

在聯合 戰線談 判進行 當中， 救 國會， 一個小 資產階 級的民 
族主義 圑體， 要 求共產 黨提供 這種性 質的毫 不含糊 的保證 
。 『我 們希望 （ 牠 寫道） 中國 共產黨 將用具 體的行 動表明 

牠眞誠 願望與 其他黨 派聯合 . 在紅 軍佔據 的區域 ，當 

地之 富農、 地主及 商人， 應受到 寬大的 待遇。 在大 城市中 
應 盡力避 免勞資 衝突， 以免 障碍救 國聯合 戰線之 擄展。 

『• . 救國會 及其他 民衆圑 體往往 有一些 靑年在 抗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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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中鼓吹 不穩定 的思想 . 如像 『階 級對抗 階級』 及厂 

反 國民黨 和國民 黨政府 戰爭」 之類的 口號， 大大損 害聯合 

戰線 . •我 們深 信此種 行爲並 非出自 共產黨 …… …我們 

認爲共 產黨應 立即糾 正這種 情勢。 而 且到處 發現武 裝隊伍 
， 自 稱爲共 產黨游 撃隊， 發施 號令。 如若這 些無紀 律的部 
隊 是受共 產黨節 制的， 則 後者應 採嚴厲 手段制 裁他們 ，否 
則應 及早宣 布與這 些部隊 毫無關 係。』 （ 註二 十四） 

毛澤 東於一 九三六 年八月 十日， 對這 幾點， 一一給 予明白 
的 答覆。 他宣佈 『工農 政府』 已 改稱爲 『人 民蘇維 埃政府 
』 ， 『工 農軍』 已 改稱爲 『人民 紅軍』 。他 報吿： 蘇區一 
切往日 剝奪資 產階級 公民權 利的法 律均已 取消， 於 是繼續 
說： 

我 們已通 過一項 决議， 不沒 收富農 的土地 . •我 們並未 

進行沒 收大小 商人， 資 本家的 財產和 工廠。 我們保 護他們 

的企業 . 至於 積極抗 日的軍 官和大 地主， 我們 可以聲 

明 ，他 們的地 產不加 沒收。 

『至 於蘇 區內勞 資的互 相關係 問題， 我們已 規定改 善工人 
生 活水準 的最低 限度的 條件。 工人與 資本家 已訂立 一項協 
定， 其條 件以每 一企業 的實際 情况爲 根據， 且由雙 方遵守 
， 該項 協定袪 除了不 必要的 罷工和 怠工。 從 前關於 各種企 
.業 中工人 之監督 權與領 導權的 法律， 均已 廢除。 工 人們已 
被勸阻 不提出 超過資 方所能 應允的 要求。 …… 在非 蘇區中 
， 我們 無意着 重反資 本家的 戰爭， （ 附 註四） 雖然 我們贊 
成改 善工人 的生活 水準。 …… 資本家 與工人 的共同 利益是 
以 反帝國 主義侵 畧的戰 爭爲基 礎的。 

『鄂 、湘 、贛 、閩、 浙 各地游 撃隊之 所以迄 今尙未 遵守我 
們最近 通過的 法令， 因爲 我們的 指示， 由於 種種障 碍尙未 
轉達 他們。 此外， 在 這些區 域中， 有 鎭壓游 撃運動 的反覆 
( 附 註四） 根 據另一 譯文， 這句話 又翻成 這樣： 『我 們同 
樣 不願意 加劇反 資本家 的戰爭 。 』 一一 『今曰 
之 中國』 一九 三七年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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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 而這些 企圖又 確乎伴 着不可 言喩的 暴行， 也 可能造 
，成 報復 （丨 ） 精神之 到處佔 上風。 但我 們認爲 這是一 種錯誤 
釣態度 。我 們非 常迫切 要把這 些錯誤 馬上加 以糾正 ……』 
毛氏 還答應 『糾 正』 那些 靑年的 浮燥， 他們 還厚着 臉皮大 
談 『階級 對抗階 級』， 毛 氏又補 充說： 『我 們所最 關切， 
而 且認爲 最重要 的是一 切黨派 集圑應 毫無敵 意的對 待我們 
， 心 裡記着 救國抗 日戰爭 的目標 。我 們今後 認爲在 其他問 
麓方 面的任 何不同 意見， 都是無 足輕重 的。』 （ 註二十 
五) 

假如 工人不 請求共 產黨人 的允准 『着 重』 反 資本家 的戰爭 
， 又怎麽 辦呢？ 假如農 民們沒 有請准 而擅自 沒收土 地又怎 
麼 辦呢？ 簡而 言之， 假如 羣衆像 一九二 七年 一樣， 把一切 
黨派， 一切領 袖置諸 不顧， 直 接按照 他們自 己的利 益而鬥 
•爭， 又 怎麽辦 法呢？ 難道眞 的這樣 容易忘 記了：  一 九二七 
:年， 『過 火』 的 叫喊跟 着就來 了最野 蠻的鎭 壓嗎？ 在第七 
-次 世界大 會中， 王 明尙能 夠大談 一九二 七年的 『革 命失敗 
』 ， 但 現在這 一段藶 史也要 再寫一 遍了  ： 

『我 們準 備和你 們成立 一個强 大的革 命聯合 戰線， 』 一九 
: 三六年 八月二 十五日 ，共產 黨寫信 給國民 黨道， 『像 一九 
.二五 —— 二七年 中國大 革命… …當中 的情形 一樣， 當時就 
- 有過一 個廣泛 的聯合 戰線， 執 行反對 民族與 封建壓 迫的鬥 
爭， 因爲 這是今 天拯救 我們國 家的唯 一正當 辦法。 你們 
- ••… 尙 未忘記 國共合 作的光 榮藶史 • 正是 虧得這 種合作 
， 所有 民族的 和封建 的壓迫 者在我 們面前 發抖。 那 時我們 
釣 民族壓 迫者， 特 別是曰 本帝國 主義， 非常 害怕我 們的合 
•作 會引 到最後 的勝利 與中國 的澈底 解放。 因 此他們 在我們 
冲 國散播 衝突的 種子， 而 且極盡 其威迫 利誘的 能事， 結果 
， 一方 放棄其 合作， 喪送 了聯合 戰線。 當你 們今天 囘憶這 
件事的 時候， 覺得 良心上 的痛苦 嗎？』 （ 最 後兩句 有着重 
繫一一 校者） （註二 十六） 

藉 介石的 良心， 並沒有 因爲他 那些被 征服的 政敵的 匍伏而 


覺得 痛楚。 他一 熙也沒 有忘記 他與共 產國際 的第一 次合作 
的 『光 榮』 結果 。這個 合作曾 把他捧 上了台 。跨 過中國 ：n 
人 階級的 癱伏着 的肉體 。那 末過去 並不是 個什麽 良心的 尸為 
題 一 ^現在 也並非 如此， 而是 個政治 權謀的 問題。 蔣介石 
， 這 個上千 次無原 則聯合 的訂立 者和破 壤者， 並不 把一個 
政 黨的僞 善的忠 諫放在 心上， 這個黨 他曾利 用過， 用恣肆 
的野蠻 手段摧 殘過， 假如想 適合他 的目的 的話， 他 現在霉 
能夠 再度拿 來利用 一下的 。假如 他開始 考慮接 受共產 黨向; 
他 獻降的 得計， 那就是 因爲全 般局勢 迫使中 國資產 階級要 : 
下一個 决心： 開始抵 抗 （ 雖然 過遅） 日本帝 國主義 者的更 
進 一步的 入侵。 

將近 兩年， 中國 資產階 級已在 呼吸一 種經濟 復興的 令人興 
奮的 空氣。 經濟 的曲線 始與一 九三五 年的豐 收一齊 上升， 
從 一九三 四年牠 所到達 的最低 點一直 升高。 中國的 復興興 
世界 規模的 經濟向 上轉同 一步調 進行， 以 商業、 歲 收及生 
產之 新的增 進爲其 特徵。 一九三 四年， 華盛 頓的白 銀收賈 
政策 使本已 嚴重的 白銀外 溢愈益 加劇， 中國 通貨遂 大呈動 
搖， 一 九三五 年十一 月遂吿 贬値， 依附於 英磅。 白 銀收歸 
國有， 隨後則 輸出作 購買外 滙之用 。這 件工 作是在 英國时 
政部 (由李 滋羅斯 在中國 代表) 的直 接監督 之下實 行的。 01 
業 得到一 種新的 激勵。 一 九三六 年間， 中國 的銀行 投放一 
O 九、 OOO 、 000元 （ 華幣） 於製造 業中。 中 國的國 
外信 用的地 位也顯 著的改 善了， 一 九三六 年末， 三 千萬碌 
英國借 欵開始 談判， 翌年六 月在倫 敦卒吿 成立。 財 長孔祥 
熙 赴歐完 成這椿 談判， 同時也 在其他 歐洲國 都中， 辦理巨 
額 借欵， 在華盛 頓還辦 妥一個 非常有 利的黃 金交換 協定。 • 
久已朿 之高閣 的鐵道 和工業 計劃， 似 乎行將 實現。 

伴着 經濟的 復興而 來的， 是更大 的政治 穩定。 蔣介 石實行 
他的武 力統一 中國的 計劃， 大部份 已吿成 。江 西紅 軍的打 
敗 已從他 的直接 統洽區 域中除 去了唯 一的重 大革命 威脅， 
把紅 軍逐向 西走， 給了 蔣一個 機會， 第一次 把他的 支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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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展到 貴州、 雲南和 四川等 省份。 一九三 五年， 蔣 到西部 
洛 省分， 到 山西， 甚 至到內 蒙古， 作 了一次 示威式 的空中 
巡視。 他 到處受 招待， 宛如君 臨一切 的主人 一樣。 地方權 
.力 的最後 一個重 要堡壘 —— 西南， 他 於一九 三六年 七月差 
不 多不流 血的征 服了， 他的 軍隊在 他離開 粵垣， 循 長江北 
.拘奪 取政權 的第十 週年， 重 新開入 廣州。 

遺 種政治 與經濟 地位的 改善在 中國資 產階級 中間發 起新的 
、 興奮的 情緖。 資 產階級 淸楚的 看到， 牠的 微薄的 經濟基 
礎 受了日 本 堅持的 『中日 合作」 的要求 所威脅 。日 本對於 
砟 國 紡織業 的逐漸 征服， 在 復興當 中繼續 進行， 這 是一個 
雜辯 的預吿 『合 作』 的眞 意所在 。在 日本的 另一個 主要的 
要求 『反共 合作』 中， 不難 看出： 這 是日本 取得在 華駐兵 
:櫂的 藉口。 蔣介 石正確 地看出 這點是 對他自 己政權 的威脅 
。 他 於一九 三六年 九月， 以從 來未敢 表示過 的堅决 口吻， 
通 吿日本 大使： 這些 條件全 部不能 接受。 

蔣 還沒有 眞正打 算抗日 。他還 在打算 利用他 的增强 了的地 
孩， 去迫 使日本 的要求 減低。 爲了保 證他的 政權澈 底鞏固 
， 他 仍認爲 必需對 紅軍給 予最後 一撃， 他還 不十分 信任牠 
們的 投降。 當十 月間張 學良在 西安提 出停止 內戰， 聯合蘇 
繼和立 即抗日 之時， 蔣便把 這一點 說得淸 淸楚楚 。據 說他 
曾經 答覆： 『我永 遠不談 這件事 ，除 非每一 個中國 的紅軍 
都 剿滅， 每一 個共產 黨人都 下獄， 只 有那個 時候才 能聯俄 
。 』 （ 註二 十七） 

是月， 日 本支配 的満洲 國軍隊 和內蒙 雜牌軍 跨過綏 遠邊境 
， 作 一次試 探性的 偸襲。 蔣除 了對當 地軍隊 給予精 神上的 
鼓勵 之外， 便很少 援助， 這些 軍隊抵 抗那次 蓄意的 侵畧是 
得到勝 利的。 

他 有幾師 人調到 綏遠， 但其目 的也只 是竭力 使衝突 局限於 
-當地 境內， 防止 侵入察 哈爾的 企圖。 當綏遠 的勝利 對資產 
鍇 級重要 派系中 日 益增長 的抗日 運動， 發生 觸電似 的影响 
峙， 蔣則更 加用心 加緊他 進攻陝 西紅軍 的戰事 。他 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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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 了七個 著名的 救國會 領袖， 把剛 開始爆 發的新 抗日學 
生 運動， 用 武力加 以破壤 。他 還無意 於接受 共產黨 人的勝 
服- 他寧可 藉軍事 手段完 成他對 他們的 征服。 

當 張學良 的軍隊 不願打 破他們 在陝西 邊區上 和紅軍 的實際 
休 戰時， 蔣調遣 他自己 的第一 軍作戰 。這枝 軍隊在 甘肅竟 
敗 於紅軍 之手， 蔣 於十二 月遂飛 西安， 决 心迫使 叛逆東 :! 匕 
軍服從 他們的 命令， 否 則迫牠 往南方 撤退， 但當西 安駐軍 
的軍官 和士兵 於十二 月十一 日 夜起而 叛亂， 把蔣及 其大银 
分最 親信的 幕僚變 爲階下 囚時， 上述 的計劃 便奇妙 地被傾 
覆了。 

蔣 身穿睡 衣縮在 山坡上 被捕獲 ，他不 僅大失 『面 子』 ，而 
且還 有喪失 生命的 極大危 險哩。 東 北軍弟 兄們齊 聲要求 
他交給 『民衆 公審』 他 的一切 罪惡。 假如聽 任士兵 們幹去 
， 這位 國民黨 獨裁者 的生命 一定不 値一文 錢的。 在 南京， 
蔣 介石手 下的主 張答應 日本條 件的將 領和幕 僚們， 深信他 
不會 生還。 爲 了萬全 之計， 他們 開始把 軍隊調 到陝西 邊境: 
， 『討 伐』 逆軍， 並下令 飛機飛 臨西安 ，作 威脅性 的示威 - 
。在 西安， 張學 良正在 敦促蔣 接受一 個大胆 的抗日 政綱。 
他 警吿： 假 如蔣拒 絕答應 他們的 要求： 停止 內戰， 對満納 I 
老家 的征服 者實行 抗戰， 他就 不能保 證他對 靑年軍 官和士 
兵的控 制力了 。這 位満 洲的前 任統治 者憑他 自己一 定不能 
拯救 蔣的生 命的。 共 產黨人 却能夠 而且眞 的實行 干涉， i 备 
力利 用他們 『對東 北軍的 巨大影 响的， 保 護蔣， 並 把他當 
作一 個民族 領導者 送囘南 京。』 （ 註二 十八） 

蔣被 迫居留 陝西省 會時， 最 有戲劇 性的， 而 從其後 果判斷 
， 又 確乎是 最重要 的事件 之一， 便是 他和當 時共產 黨駐西 
安代表 圑主席 周恩來 的會見 。在 這一 定是很 可紀念 的一幕 
中， 這幾位 主角， 尙沒有 親自把 牠描述 出來。 蔣在 他後來 
發表的 日記 中甚至 還沒提 及牠。 （ 註二 十九） 但照另 一糸巳 
載說， 當周跨 入他的 房間， 委員 長臉色 轉白了 。他 似乎以 
爲 他就要 被移交 於紅軍 之手。 他一 定不會 徤忘： 十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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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的四月 的一個 早晨， 蔣曾 下令槍 殺和砍 殺上海 的糾察 
緣， 周恩 來就是 這些糾 察隊的 副指揮 。這就 是蔣介 石本人 
也難置 信的： 他曾 這樣無 情地叛 賣過， 搜捕 過的人 却眞的 
肯再 度委身 於他。 上述的 記載繼 續說， 周恩 來一跨 入來就 
.致 『友 誼的 問候』 ，.向 蔣 敬禮， 『認 他爲總 司令』 。他開 
始解 釋共產 黨的新 政策。 『蔣 最初 是冷然 不作聲 ，後 來聽下 
去就 慢慢的 色霽了 …… 』 隨後 又有另 外幾次 會談。 『他 愈益 
才 目信不 僅直接 扣留他 的人， 就 是紅軍 也有一 種誠意 反對內 
:戰， 而且假 如他確 定一種 積極武 裝抗日 政策， 他們 也有誠 
窟 準備在 他本人 的領導 之下， 幫助國 家的和 平統一 的。』 

( 註 三十） 蔣在 西安終 於恍然 大悟的 就是： 他只須 接納一 
個他 本來已 一半决 定了的 政策， 共產 黨人就 對他無 條件的 
投降。 他 覺得： 當共產 黨人再 度充分 準備替 他的政 治目標 
服 務時， 堅持用 軍事手 段剿滅 他們， 是愚 蠢的。 （附 註五） 

< 附 註五） 一九 三六年 十二月 廿九日 『 大美 晚報』 說： 
……顯 然愈來 愈普遍 的覺得 中國共 產黨人 ，就 
任 何殘存 的特質 看來， 現 在都不 是共產 黨人了 

. 關 於現時 之所謂 共產黨 政綱， 還 有什麽 

東西 足以拿 來當作 口實， 拒絕與 一個圑 體和解 
昵？ 這個圑 體已不 再幹根 本上是 共產主 義的任 
何事情 了。』 

頭號帝 國主義 英國的 『字林 西報』 是反 對十年 
前 國共合 作最猛 烈的攻 撃者， 同 時又是 蔣介石 
剿 赤戰爭 的最熱 烈的支 持者， 但 牠現在 也甜蜜 
地唱着 新調子 ：十二 月廿八 牠說， 『這 將很妤 
的 證實： 張 學良將 軍辯稱 所謂共 產黨人 决心降 
月艮， 多麽正 確。』 

西安事 變同時 也足以 窺見國 外共產 黨報紙 『彈 
性』 的刺目 例子。 蔣 作了階 下囚的 那一天 ，紐 
約 『每 日工 人報』 大吹 大擂稱 張學良 已發起 『 
一個統 一中國 的圑結 號召了 …… 』 哈里. 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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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大體 上同意 擱在他 面前的 建議。 他於 聖誕節 釋放， 飛 13 
南京 。六 個星期 之後， 經 過一連 串彎彎 曲曲， 完 全如願 JX 
償的挽 囘面子 的機謀 之後， 蔣召 開國民 黨中央 執行委 員會- 
的全 體會議 。共產 黨對這 次中全 會通電 建議： 『停 止推翻 
國民 黨政府 的武裝 鬥爭； 蘇維埃 政府稱 爲中華 民國特 區政. 
府； 紅 軍改爲 國民革 命軍， 直屬於 南京政 府及軍 事委員 會‘ 
; 在 特區實 行民主 政治； 中 止沒收 地主的 土地， 完 成統一 
抗曰民 族陣線 的共同 政綱。 』 （ 註三 十一） 

國民黨 中全會 圓滑地 宣稱： 政 府將像 從前一 樣鞾續 維護國 
家主權 ，而 且像 從前一 樣决心 『剷除 共黨』 。牠 於是 訂立: 
接受共 產黨屈 服的正 式條件 ： （ 一） 取消 紅軍， 將 牠編人 
政府軍 隊中， 受 軍事委 員會直 接支配 。（二 ） 解散 『蘇維 
埃共 和國』 。（三 ） 停 止一切 共產主 義宣傳 。（四 ） 停止 
階級 鬥爭。 （ 註三 十二） 

對這些 條件， 共 產黨於 三月十 五日正 式加以 接受， 牠聲辯 
說， 其 中最重 要的， 牠 都已經 實現， 而且已 『 自動 宣佈修 
止沒收 地主的 土地』 ，此 點足 以證明 『共產 黨並未 提倡險 
級鬥 爭。』 （註三 十三） 紅軍後 來指定 陝北爲 『防 區』 
(接 上頁 斯 寫道： 西安叛 黨提出 的要求 『最初 己爲中 
附 註五） 國共 產黨提 出。』 ■ — ~ ^一 九三六 年十二 月十三 
日每 日 工人報 。翌 日， 電 報稱莫 斯科報 紙斥張 
學良爲 曰本的 工具， 『實 際上幫 助日本 去進一 
步犧 牲他的 國家』 。新聞 和眞理 報說， 整個計 

劃 是在東 京造出 來的。 - 九 三六年 十二月 

十五日 『紐約 時報』 載一 九三六 年十二 月十四 
日聯 合社電 。次日 ，每 日 工人報 作一百 八十度 ■ 
轉變。 甘尼 斯發覺 『 槍炮 是在東 京裝備 好的』 

， 而且宣 稱第一 次報道 『有 意充 満反日 的煽惑 

， 完全 是誤人 的。』 - ^九三 六年十 二月十 

六日 『每 日工 人報』 。此 事同時 也證明 莫斯科 
愛蔣， 僅僅 愛蔣一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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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開始從 南京領 取經常 的津貼 。四 月間， 共產黨 靑年圑 
代 表大會 於陝西 延安， 選 出蔣介 石及其 他南京 將領， 與朱 
德、 毛澤東 一同爲 牠的主 席圑。 （ 註三 十四） 

一 位陝北 訪問者 寫道： 『膚施 是中國 共產黨 活動的 中心， 
但此 間並沒 有壓迫 地主， 沒 有分配 土地。 沒 有一張 共產主 
義的宣 傳品可 以找得 出來。 在 街道牆 壁上所 看見的 唯一標 
語， 都 是寫着 號召反 侵畧者 戰爭， 救 國和國 內和平 統一等 
口 號的。 r 擁 護蔣委 員長領 導抗日 戰爭」 這 個口號 是其中 
最普 遍的， 到處都 見到。 』 （ 註三 十五） 

紅 軍戰士 對這些 風棬殘 雲式的 變化， 作何 感想？ 農 民怎樣 
高興 這些政 策呢？ 中國 共產黨 怎樣能 夠輕易 使他接 受這個 
『新 路線』 呢？ 只有將 來才能 最後答 覆這些 問題。 但一九 
三 七年陝 西的紅 軍並不 是長期 艱苦地 從事爭 土地與 反國民 
黨 戰爭的 軍隊了 。這枝 交給蔣 介石支 配的軍 隊人數 約九萬 
人。 其中從 江西長 征的刼 餘者還 不到三 份之一 。朱德 吿訴某 
外 國訪問 者說： r 此間九 萬正規 軍中， 從江 西原地 來的僅 
二三 萬人。 約有 三萬人 是沿途 （ 主 要是在 四川） 召 募的， 
其餘則 來自本 地。』 （ 註三 十六） 一 九三六 年夏， 另一位 
陝西 訪問者 有幾次 看出： 這座士 兵已開 始接受 新的， 不熟 
習的 號令， 但這 些號令 都在他 們當中 唤起種 種懷疑 。彭德 
懷吿訴 他說： 『我 們在 自己的 軍隊中 必須加 緊我們 的敎育 
工作。 在最近 幾個例 子中， 譬 如我們 已經贊 成准其 撤退的 
軍隊， 我們 的士兵 竟向牠 射撃， 因而破 壤聯合 戰線。 在另 
一些例 子中， 士兵 們不願 將俘獲 的步鎗 發還， 必須 經過三 
令五申 才照辦 。這不 是破壤 軍紀， 這 是對他 們長官 的命令 
缺乏 信心， 證明 士兵們 並沒有 充分懂 得此種 行動的 理由， 
有 些士兵 實行指 他們的 領袖爲 『反 革命階 級』。 （註 三十 
七） 

數月 之後， 另一位 新聞記 者問一 位蘇區 官吏， 人民 的感想 
如何。 他 答說： 『人民 都比較 喜愛蘇 維埃， 蘇維埃 在他們 
看來是 簡單舒 服的。 地主 或者比 較喜歡 新的民 主制度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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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間只有 寥寥無 幾的地 主留下 來享受 牠了。 我們讓 地主保 
有選 舉權， 發 現有點 困難。 人民 都不了 解此舉 的必要 ，農 

民 們則害 怕他們 的土地 要歸還 地主。 . 一般的 說來， 

人民 都安心 放棄蘇 維埃。 他們 信賴共 產黨的 領導去 幹對他 
們有利 的事情 。不 過， 他們仍 看不出 這樣一 種複雜 改變的 
必要， 有 些人看 不出這 種改變 是有利 於他們 自己的 。 』 （ 
註三 十八） 

這只 是懷疑 與異議 的一些 短暫的 閃光， 等到羣 衆不大 『安 
心』 『放 棄』 ，再度 起而爲 『有利 於他們 自己』 的目 的而. 
鬥 爭時， 這 些懷疑 和異議 便不可 免擄大 爲未來 的衝突 。但 
現在 這些顧 慮暫時 因爲事 變的迅 速轉變 而歸於 隱沒。 一九 
三七年 七月， 日本 帝國主 義又進 攻華北 。蔣搖 擺不决 ，盡 
最 後一分 努力， 俾達 到一種 『局 部』 的解决 .， 七月十 一日， 
他同 意華軍 撤離平 津區。 二十 九軍的 士兵們 置調停 於不顧 
， 繼續 作戰。 日本向 華各省 進攻繼 續進行 ，八 月間 ，曰本 
海軍再 度用全 力進撲 上海， 蔣 這一次 迫得最 後握起 武器來 
。 數星 期後， 採 取最後 的正式 步驟， 確立新 的國共 合作。 
九月 十日， 南京宣佈紅軍編;^國民黨軍隊中稱爲 『八 路軍 
』 。 九 月二十 三日， 共 產黨在 陝西膚 施發佈 公吿， 正式解 
散 『蘇 維埃共 和國』 。翌日 ，蔣去 電慶祝 。這 一天 差不多 
剛好是 蔣去電 『慶 祝』 武 漢國民 黨左派 脫離共 產黨的 『民 
族 統一戰 線』， 投 降南京 蔣政府 的第十 週年。 一個新 的 『 
民 族統一 陣線』 現在成 立了， 牠 成立的 時候， 正好 中國工 
農 在野蠻 的帝國 主義進 攻的直 接打撃 之下， 愈益需 要他們 
自 己有一 個黨， 一 面旗幟 和一個 政綱， 藉此 領導反 對侵客 
者， 解除剝 劊者底 覊絆的 鬥爭。 

共 產黨囘 到國民 黨的懷 抱中， 便完成 了一個 藶史的 循環， 
這個 循環， 在牠所 有的階 段中， 對中 國民族 解放運 動總是 
不祥的 。這 個黨 自詡爲 『無產 階級先 鋒隊』 ，但 牠從 來就. 
沒 有眞正 將自己 建築在 無產階 級的基 礎之上 作爲民 族革命 
n 爭 的主要 槓桿。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 牠 曾使自 己和牠 


496 


所領導 的羣衆 運動， 隸屬 於資產 階級。 結果 是資產 階級和 
帝 國主義 妥協， 在這一 基礎上 取得資 產階級 反革命 的勝利 
， 而這種 妥協所 盡的唯 一作用 無非是 替新的 帝國主 義侵畧 
， 開 闢道路 而已。 一 九二七 年後， 這 個志氣 消沉的 黨陷入 
冒險行 動中， 把 牠改變 成爲一 種地方 化農民 暴動的 前鋒。 
江 西農民 蘇維埃 的失敗 和取消 再度令 牠流離 失所。 牠現在 
只 單獨依 靠農民 戰鬥員 的流動 武力， 而這些 農民戰 鬥員， 
就是 王明也 承認， 大都 是沒有 『半黠 大城市 的工人 階級運 
動的 觀念』 的。 （ 註三 十九） 共產黨 旣然已 無法把 這武力 
轉變 爲無產 階級的 工具， 現在 便把牠 帶囘資 產階級 的陣營 
中。 當共產 國際在 一九二 七年失 敗後， 無法 從其經 驗中取 
得結 論時， 托洛斯 基說， 牠已 『替那 按照國 民黨路 線底精 
神的 新實驗 ，廣開 門戶』 。一 九二 八年他 寫道， 『中 國資 
產 階級的 政策』 ，將 來還有 『不 少的向 左曲折 ，對於 『民 
族統一 戰線』 的玩 票友， 在未來 還不缺 少誘惑 。 』 （註四 
十） 共產 黨從來 就沒有 在一種 堅定的 無產階 級革命 政策的 
樞軸 上平衡 自己， 十年 之後便 倒囘民 族資產 階級的 懷抱中 


『民 族統一 陣線』 於 一九三 七年， 在 一個新 的藶史 平面上 
， 重新 產生。 一九二 七年， 共 產黨站 在一個 强大的 羣衆運 
動的 前頭。 一九 三七年 他却站 在一枝 十萬農 民軍的 前頭， 
這枝 軍隊脫 離人民 的廣大 羣衆而 陷於孤 立的。 一九 二七年 
， 共產黨 人相信 工人階 級和資 產階級 合作， 會取得 『領導 
權』， 而且會 使民族 解放運 動取得 勝利。 一九 三七年 ，共 
產 黨人形 成一個 合作， 其基礎 是國民 黨收編 紅軍和 領導抗 
日 戰爭， 而 這個戰 爭則替 蘇維埃 官僚的 眼前利 益服務 。這 
再也 不是什 麽民族 解放的 問題， 因 爲有這 一合作 （和 其他 
國 家擁護 這一合 作的共 產黨人 ） 公開 的向英 美帝國 主義者 
呼籲， 請求 他們出 而干涉 和保障 他們自 己的主 人地位 ，抵 
禦曰 本對他 們底帝 國主義 利益的 威脅。 共產 國際再 也不用 
費 盡心機 去編造 一些彎 彎曲曲 、花 言巧語 的關於 『無 產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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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領 導權』 的决 議案， 因爲無 產階級 已再也 不在他 的估算 
之中 。一九 二七， 共 產國際 即使不 是在行 動上， 但 在口頭 
上尙 承認在 民族戰 爭中， 土 地革命 的最大 作用。 一 九三七 
年， 爲了報 答他們 與資產 階級的 聯盟， 共產 黨人公 開放棄 
他們 的急進 的土地 政綱， 並放 棄他們 已領導 了七年 的土地 
鬥爭。 他們還 更走遠 一步， 預 先答應 『糾 正』 —— 亦即制 
止 和鎭壓 —— 任何這 一類農 民獨立 進行的 運動。 

一九二 七年， 共 產黨人 把反帝 鬥爭的 領導權 讓渡於 資產階 
級， 結果， 後者 壓服了 羣衆， 與 帝國主 義妥協 。在 反帝鬥 
爭中各 階級利 益聯合 一致， 這一 虛構， 等到 資產階 級證明 
牠的 利益與 帝國主 義一致 反對羣 衆時， 嚴酷地 打破了 。這 
一重大 的事實 今天和 當時一 樣眞實 。牠 構成 基本的 軌範， 
拿來 衡量和 理解一 九三七 —— 三 八年的 事變， 以及 最近將 
來的 前途。 

日本雖 藉助於 外交、 經 濟和僅 僅臨時 的軍事 壓力， 從國民 
黨政制 方面取 得部分 的讓步 ，牠 並不満 意於這 種結果 。一 
九三 七年七 月間， 牠遂發 動一次 大規模 的侵畧 ，其 目的是 
用武 力迫使 全中國 受牠的 統治。 蔣碰 到有作 一次生 死存亡 
底决 定的必 要時， 動搖 起來。 南京政 府同意 『蘆溝 橋事件 
』 —— 七月七 日在北 平南部 發生的 衝突， 結 果促成 戰爭的 
局 部解决 。當日 軍繼續 進攻， 證明侵 畧者决 心佔領 整個華 
北時， 並 沒有中 央軍隊 調赴援 助當地 軍隊。 但是等 到事情 
已 大白： 這一次 日人不 會接受 暫時的 妥協， 又等到 平津陷 
落後 日本陸 海軍再 度入侵 上海的 時候， 事情 便終於 决定了 
。在 日本的 鞭打之 下匍伏 了六年 之後， 國民 黨終於 迫得起 
而 抵抗， 因爲日 本的侵 畧現在 已有完 全剷除 中國資 產階級 
之虞。 

在戰 爭剛發 生的幾 個月， 國民 黨小心 地儘可 能打開 門戶， 
準備 妥協。 牠避免 採取任 何無可 挽囘的 步驟。 牠並 沒有廢 
除牠 和日本 簽訂的 條約， 牠也 沒有否 認牠以 前的妥 協協定 
。 牠不去 沒收日 本 的財產 。在 上海 戰事正 酣時， 牠 甚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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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庚子 賠欵定 期攤還 的欵子 交付給 日本！ 牠 反覆聲 明牠願 
意接受 『友』 邦的 斡旋， 使戰事 終結。 

但 蔣介石 已騎虎 難下。 日本的 活動範 圍伸展 愈廣， 任何立 
即妥 協的前 途也愈 黯淡， 這種 妥協就 是對中 國資產 階級提 
供 『合 理的』 保障， 對 日本帝 國主義 者則給 與充分 的賠償 
。 上海， 中 國人領 有產業 的主要 中心， 淪爲 廢墟。 凡是在 
戰 爭中沒 有破壤 掉的， 日本人 往後便 有系統 的加以 剷平。 
一年 之內， 侵畧軍 握有華 北的所 有重要 中心， 差不 多全部 
沿海 省分， 全部重 要海港 （ 其中 只有幾 個尙未 佔領） ，和 
全部鐵 道（ 兩條除 外）。 國民 黨只限 於使用 龐大的 武備麻 
劣的士 兵大衆 來抵抗 進攻者 。在 上海， 經過 三個月 可怖的 
犧牲， 面 臨壓倒 優勢而 發揮了 難於置 信的勇 敢和頑 强之後 
， 中國士 兵的肉 和精神 終於敵 不過侵 畧者的 鋼鐵。 軍隊的 
指揮部 在反對 人民戰 爭的那 幾年， 曾 表現過 這樣有 效能， 
現在 却充満 腐敗， 怠工， 和公 然賣國 。十一 月撤離 上海， 
牠也 同時整 個的破 產了， 退却 變成大 潰敗， 渡過長 江三角 
洲 而去。 敵人 還在一 百十五 里外， 南京 便趕忙 放棄了 。蔣 
介 石逃入 內地， 不久 唐生智 也接踵 而去， 唐 生智就 是湖南 
大 屠殺的 英雄， 他 是留守 南京， 指揮 一次無 效的最 後一分 
鐘的 防禦的 。南 京於十 二月十 三日在 可怖的 殺戮當 中淪陷 

O 

在 北方， 日軍在 路上碰 到一些 留以阻 擋他們 的零亂 部隊， 
但遭 逢很少 的抵抗 。他 們僅在 山西才 遭遇到 嚴重的 阻碍， 
因 爲當地 從前的 紅軍， 現 今的八 路軍， 給他 們嘗一 嘗運動 
戰術的 滋味， 對 於這種 戰術， 紅軍指 揮官們 是有十 分充分 
的 把握的 。在 中央 當局指 定的嚴 格範圍 之內， 紅軍 藉助於 
他們 的游撃 戰術， 得以橫 貫廣大 區域， 困擾 日軍的 交通。 
八路軍 的游擊 隊因爲 受給養 短缺所 妨害， 且 尤嚴重 的受國 
民黨 嚴禁民 衆政治 動員所 限制， 他們 所能獲 致的戰 績只是 
他 們過去 能夠而 現在仍 然有能 力獲到 的戰績 之一小 部分罷 
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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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中 前線， 經 過京滬 的慘敗 之後， 改編過 的軍隊 ，（其 
中大部 分是新 近從川 、桂召 募來的 ） 在徐 州附近 • 一 隴海 
、 津浦 兩路的 戰畧交 會點， 造成一 新的抵 抗據點 。在 這裡 
他們永 遠打破 了日本 軍不可 克勝的 神話， 使 日本若 干最優 
良的 師團蒙 受沉重 的損失 和幾次 嚴重的 失敗。 一直 等到南 
京陷 落之後 5L 個月， 日 本的武 力增至 二十五 萬人， 才最後 
佔取隴 海路。 黃河、 長江 水漲， 破堤 成災， 使 農民人 口忍 
受一個 驚人的 損失， 才遏止 他們的 前進， 阻 緩他們 向漢口 
進攻的 企圖， 漢口 當時是 國民黨 的臨時 首都， 政府 已開始 
逃避到 那裡。 同時， 新的 進攻也 在華南 發動， 日本 的轟炸 
機， 在 廣州、 汕頭等 城市， 沒有遭 遇任何 抵抗， 將 整千整 
萬擁擠 在一起 的遭刼 平民， 置之 死地。 

戰爭的 整整第 一年， 中 國資產 階級只 敢進行 一種純 粹軍事 
的防禦 戰爭。 牠令 日本 的侵畧 變成一 樁耗費 甚大的 冒險， 
這是成 功的， 但牠 同時却 證明， 這種 方法不 能有效 地抵抗 
帝國 主義的 進攻， 而且將 來對於 中國民 族解放 的利益 ，也 
一 定起不 了什麽 作用。 資產階 級之畏 懼民衆 仍然較 之畏懼 
帝國 主義者 更甚， 他已 向美國 和英國 乞援。 這幾個 强國尙 
沒有充 分準備 好在太 平洋作 最後的 决戰， 牠 們已拿 愼重規 
定的救 濟品， 給 國民黨 以精神 上和物 質上的 支持， 另一方 
面則 小心地 避免在 外交上 造成敵 對日本 的證據 。牠 們對日 
本的 壓力， 尤其是 美國的 壓力， 在臨 近的爭 奪太平 洋霸權 
的時 期中， 一定要 增長。 在尖銳 的抗議 聲中， 在孜 孜不倦 
準備的 宣傳運 動中， 尤 其是在 耗費數 達數十 萬億元 於建設 
强大艦 隊和空 軍中， 這一 爭奪戰 的基礎 已正在 奠定。 蘇聯 
正爲一 種深刻 的國內 危機所 癱瘓， 他 所能拿 出來的 只是涓 
滴之 助而已 。牠 的命運 也不僅 與目前 正在中 國進行 的戰爭 
的結 果息息 相關， 而且 還與那 個命定 要沿着 更廣大 的戰線 
而爆 發的戰 爭互相 關連。 

同時， 只 要中國 的領導 權保留 在資產 階級的 手中， 目前的 
戰爭， 充 其量不 是與日 本妥協 而終， 便是使 中國完 全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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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英美， 酬 答牠們 對中日 戰爭的 千渉。 無論 那一種 結果， 
都不 會解放 中國， 也不會 解放那 些負上 戰爭主 要負担 ，並 
成了戰 爭主要 犧牲者 的人民 。只 有當 反對日 本帝國 主義的 
戰 爭在羣 衆的心 目中， 淸楚地 與他們 自己爲 其自身 利益的 
鬥爭 連繫在 一起， 才會 造成一 個勝利 和解放 的結果 。只有 
按 照這個 方法， 由本國 的落後 而發生 的技術 缺陷才 會被克 
服0 

只有當 羣衆爲 大胆的 社會政 策鼓舞 起來， 中 國龐大 人力的 
動 員才有 可能， 這些社 會政策 將妨止 商人、 銀行家 及地主 
把戰 爭的耗 費轉嫁 於被剝 削者的 背上。 如果 有一個 更大胆 
的革命 政綱， 替 農民將 這兩個 目的倂 而爲一 ：即， 民族 
從 帝國主 義侵畧 中謀解 放的目 的以及 農民自 身從土 地的奴 
隸地 位中謀 解放的 目的， 則這 政綱將 唤起日 本侵畧 者所永 
難制服 的後備 力量。 由 這種力 量來發 動的游 撃戰， 能夠而 
且 定將把 中國造 成和二 十年前 的西伯 利亞一 樣的不 可制服 
， 當時 西伯利 亞曾受 列强千 涉的侵 畧軍隊 踩躪。 但 這種戰 
爭不 能隨意 造成。 當中 國紅軍 尙是一 枝革命 的農民 武裝的 
時候， 牠之能 夠抗拒 那些派 去圍剿 牠的， 武 器無限 優良、 
數量 更大的 軍隊， 這正 因爲牠 洞察了 成功底 游撃戰 的簡單 
秘密。 彭德懷 有一次 曾說過 ： 『 因爲 羣衆只 關心他 們生活 
問題 的實際 解决， 故只有 立即满 足他們 的最迫 切要求 （此 
句有 着重點 —— 校者註 ） • 發 展游撃 戰才有 可能。 這就是 
說， 剝削階 級必須 迅速加 以解除 武裝， 使牠 無法行 動起來 
。 』 （ 註四 十三） 

換 言之， 抗日戰 爭之能 夠向前 發展， 是加緊 而不是 停止階 
級 鬥爭， 在言行 兩方面 唤起羣 衆知道 這個鬥 爭是與 土地鬥 
爭一 致的， 紅軍投 降了國 民黨， 也就放 棄了這 個鬥爭 。爲 
了報 答資產 階級的 合作， 牠讓送 了對農 民的領 導權， 並立 
誓棄絕 牠久已 拋棄了 的工人 階級的 動員。 在 資產階 級方面 
， 牠現在 絕不比 一九二 七年更 願意放 棄牠的 基本經 濟利益 
。 牠現 在和那 時一樣 堅决使 工農繼 續受牠 覊絆， 使 他們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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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資 產階級 自身覺 得不能 不發動 的軍事 鬥爭的 用費， 阻止 
他們 起來按 照他們 自己的 利益而 鬥爭。 

工人 們在一 九三五 三六 年復興 的刺激 之下， 已 開始重 
新團聚 他們的 力量， 進行大 胆的、 富於 戰鬥性 的罷工 ，但 
現 在却因 戰爭的 爆發而 被推囘 後面， 這次戰 爭在重 要的產 
業 中心造 成這樣 可怕的 破壤， 自然遏 止了經 濟的向 上發展 
， 這 次經濟 的好轉 已開始 使工人 運動復 興了。 國民 黨政府 
爲了保 證工人 不致有 任何拒 絕新負 担的企 圖 （ 這些 新負担 
現 在正加 於他們 身上） ，牠於 一九三 七年十 二月發 佈一道 
命令， 規 定如果 工人在 戰爭進 行中， 發動罷 工或甚 至鼓動 
罷工， 則處以 死刑。 （註四 十四) 數日 之後， 王明在 漢口吿 
訴一 位訪問 者說： 共產黨 『十分 满意』 國民 黨的戰 爭措施 
。 （註四 十五) 戰 爭的往 後行程 將由距 離現塲 或遠或 近的許 
多 因素來 决定， 但 在臨近 的時期 之內， 中國 民族解 放運動 
之能 否有所 成就， 只 有看羣 衆不再 像共產 黨一樣 『十 分満 
意』 於 資產階 級剝削 者繼續 統治， 究 竟達到 何等程 度而定 
。這 一點囘 頭又依 賴於一 個新革 命黨的 出台， 這個新 黨將能 
夠把 工農圑 聚於他 們自己 的組織 之內， 和他 們一道 走上革 
命鬥爭 之路。 這樣 一個黨 將來一 定懂得 怎樣與 『 魔 鬼本身 
』 的蔣介 石一道 參加當 前的戰 爭而且 牠還一 定决心 於蔣介 
石放棄 這一戰 爭時， 繼續 作戰， 並實行 鬥爭， 反對 一切企 
圖於 明天的 中國革 命中， 阻斷 工農走 向勝利 之路的 人們。 
無論 如何， 日本在 軍備上 暫時的 優越， 牠的 短暫的 勝利， 
牠 所征服 的十分 遼濶的 範圍， 不能， 將來也 不會保 證牠的 
最 後凱旋 。最後 失敗的 陰影落 在中國 戰瘍上 每一樁 高價爭 
得的 『勝 利』 上面。 日 本的致 命脆弱 的經濟 結構， 不能抵 
禦戰 爭所加 於牠的 壓力。 日本 帝國主 義經常 在國內 碰到一 
種社會 危機的 威脅， 加 之以， 等到第 二次世 界大戰 爆發， 
帝 國主義 列强重 新企圖 經過重 分世界 的贓物 來延長 他們的 
生 存時， 日帝馬 上就要 碰到牠 的無比 强梁的 敵人。 戰爭制 
造者將 發動這 個戰爭 。中 國、 日本和 槙亘全 世界的 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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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犧牲 的羣衆 將决定 牠如何 終結。 在這一 點上， 中國當 
前 的衝突 只能與 阿比西 尼亞的 侵畧、 西班牙 內戰一 同被視 
作迫 近的更 大衝突 的一個 揷話， 一 個正在 開展的 揷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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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註解 


一 、 Karl  Wittfogel 著的 『中 國之 經濟與 社會』 （Wirtsch- 
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一書 （ 一 九三一 年萊比 錫出版 
) 尙通稱 爲硏究 這一問 題的最 淵博的 論究。 雖有若 干俄國 
的硏究 作品， 但大 多數， 需要 澈底解 剖的事 實尙要 從中國 
的文獻 中發掘 。周庭 芝 （ Chao  Ting-chi  ) 著之 『中 國藶 
史中之 重要經 濟區域 』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九 三六年 出版於 紐約） 是最 近討論 這個問 題底一 
方面的 著作。 

二、  參閱 C.  F.  Remer 著之 『中 國對外 貿易』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第二十 六頁， 一九二 六年， 上 海出版 。關 
於鵠片 貿易的 統計表 請參閱 Ioshua  Rowentree 著的 『 帝國藥 
物 貿易』 (The  Imperial  Drug  Trade) ， 一九 O 八年， 倫敦 
出版， 第三四 四頁； 又參閱 H.  B.  Morse 著之 『中華 帝國之 
國際 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 

， 一九一 o - ■八 年， 倫敦 出版， 第一 卷第二 o 九 —— 

二一  O 頁0 

三、  參閱 吳文藻 (Wen-tsao  Wu) 之 『 英國言 論與行 動中之 
中國鵪 片問題 』 （ The  Chinese  Opium  Question  in  British 
Opinion  and  Action  )  »  一九 二八 年， 紐約 出版， 第五九 一 
一 六 十頁0 

四、  『牠們 （ 鴉 片和基 督敎） 一齊 光顧中 國人， 曾 一齊奮 
鬬， 並終於 一齊取 得合法 地位』 —— Rowntree  > 『帝 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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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貿易』 第二四 二頁。 

五、  據某一 估計， 在一 七一二 年和一 八二二 年期間 ，人 
口增加 了二萬 三千七 百萬， 或百分 之一九 O 左右 —— S. 
Welh  Williams  著： 『中國 』 （ Middle  Kingdom  ) ，一八 
八 二年， 紐約 出版， 第一卷 第二八 三頁。 又一 個估計 ，指 

出一 七四一 - •八五 一年， 從一萬 四千三 百萬增 至四萬 

三千二 百萬， 或百 分之二 百左右 —— E.  H.  Parker 著： 『 
中國， 她的 歷史， 外交和 商業』 （ 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e  ) ， 一九 O 一年， 倫敦版 ，第 
一 百頁。 皇室的 紀載， 表明一 六六一 一一 八三三 年可耕 
地 的增加 只不過 百分之 三十五 左右， 即從五 四九、 三五七 
、 ooo 畝 增至七 四二、 ooo 、 ooo 畝。 一 陳紹光 
( Chen  Shao-Kwan  ) 著： 『淸朝 之税制 』 （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g  Dynasty) ， 一九一 四年， 紐約 出版， 
第五十 一頁。 

六、  『林 則徐 奏稿』 （一 八三四 年）， P.  C.  Huo 譯 ，見 『 
第一 次中英 戰爭之 批判的 硏究』 （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 ， 一九三 五年， 上 海出版 ，第 
八十二 一 四頁。 

七、  據某 一俄國 的研究 資料， 這 一八三 O 年 至一八 四八年 
物 價增加 百分之 二百， 在一八 四九和 一八五 一年間 增加百 

分 之四七 o - ■九二 九年， 莫斯科 出版之 『中國 問題』 

第 一期。 

八 、 參閱 『中國 社會與 政治學 報』， （一九 三二年 十月北 
京 出版） H.  D.  Fong 著 『中 國之 紗業和 貿易』 一文。 第三 
十三表 o 

九、  H.B.  Morse 認爲 一八三 O 年前 輸入中 國之白 銀爲五 

萬萬兀  『 中國對 外貿易 ， 』 見 G.  H.  Blakeslee 編之 『 

中國與 遠東』 雜誌 (一 九一  o 年， 紐約 出版) 第九十 七頁。 

十、 G.  E.  Taylor 著 『 太 平天國 運動』 (The  Taiping 
Rebellion  ) ， 見一 九三三 年一月 北平 出版之 『中 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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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 學報』 第五五 八頁。 

十一 、 W.C.  Hunter 著 『訂約 時代以 前 （ 一八 二五* - 四 

四年） 廣州之 番鬼』 （The  Fan  Kwac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44  )一 八八二 年倫敦 出版， 第四十 八頁。 
十二、 Taylor 『太 平天國 運動』 第五 五五一 六頁。 
十三、 T.  T.  Meadows 著 『 中國 人及其 叛亂』 （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 ， 一 八五六 年倫敦 出版， 第 三十三 
頁。 

+四、 J.S.  Hill 著 『印 度支那 之鴉片 賀易』 （Thelndo 
Chinese  Opium  Trade) ， 一八八 四年倫 敦版， 第 五十一 
頁。 

十五、 Taylor 『太 平天國 運動』 第 五九七 —— 九頁。 

十六、 K.  Latourette 著 『中 國人， 他們的 歷史和 文化』 （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  一九三 四年紐 約出版 
， 卷一 第三七 九頁。 

十七、 有一件 事是頗 爲値得 注意， 外 人公司 從事於 買賣鴉 
片以 外之商 業者， 均繼 續贊助 太平軍 反满。 但他們 尙沒有 
充分 的支配 權來决 定列强 的最後 政策。 參閱 A.  Lindley 
( Lin-Li) 著 『 太平天 國』， 一 八六六 年倫敦 出版。 

十八、 J.  K.  Fairbanks 『一八 五三一 一四年 上海之 臨時制 
度』 (uThe  Provisional  System  at  Shanghai  in  1853-4” 見一 
九 三四年 十月及 一九三 五年四 月北平 出版之 中國社 會政洽 
學 報）， 該文以 英國官 方自行 辯解的 文獻爲 根據， 叙述該 
項 統治權 獲得之 經過。 

十九、 Taylor 『太 平天國 運動』 第六 一二頁 ❾ 

二十 、H.  D.  Fong 著 『中 國之工 業化』 (Chinas  Industri¬ 
alization,  a  Statistical  Survey) ， 一九三 三年上 海出版 ，第 
二頁。 

二 十一、 Fong 著 『紗 業』 第二 十六、 三十、 三十 四表。 
二 十二、 關於這 個時期 的有用 的文件 ，請閱 M.  E.  Cameron^ 
著之 『 中國之 改革運 動 （ 一八 八九^ - 九一 二）』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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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  一九三 一年 ，斯 
坦 福大學 出版。 

二 十三、 扼 要的槪 括請閱 Latourette 著之 『中 國人』 第一 
卷第四 O 四頁 以下。 

二 十四、 參閱 R.  Wilhelm 著 『中 國的 靈魂』 (The  Soul  of 

China) —九二 八年， 紐 約版， 第二 十六頁 o 

二十五 、例 如一九 O 六 年十一 月十日 倫敦泰 晤士報 刊登的 

北 京來電 便提及 『俄國 事變與 聖彼得 堡中國 公使的 驚慌電 

報。』 

二十 六、 關於 這些抵 貨的記 載請閱 C.  F.  Remer 著 『中國 
抵貨之 研究』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九三 三年， 
Baltimore 版， 第 四第五 兩章。 

二 十七、 關 於這些 會社的 活動情 形請閱 S.  Tretiakov 著 『 
一個中 國人的 遺囑』 （A  Chinese  Testament) 的 頭幾章 ，一 
九三四 年紐約 出版。 

二十 八、 在 山東， 財產 和學問 及格， 准獲投 票者在 三千八 
百萬左 右人口 中僅佔 一一九 • 五 四九人 。在 湖北則 三千四 
百 萬人口 中僅有 一一三 • 二三三 人投票  見 一九一 o 年 
二月十 八曰  North  China  Herald. 

二 十九、 Fong 著 『 中 國之工 業化』 表 k 和 lb  o 
三十、 C.  H.  Lowe 著 『中 國目前 的勞工 問題』 (  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 — 九三三 年上海 出版， 第六 、七、 
八十 等表。 

三 十一、 Fcmg 著 『中 國之工 業化』 表 la 和 l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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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章解註 


一、  陳 翰笙著 『中國 現在之 土地問 題，』 一九 三三年 ，上 
海 出版。 在 J.  Lossing  Buck 著之 『中 國農村 經濟』 (Chinese 
Farm  Economy  >  一九三 O 年， 上海 出版） 中， 也可找 
到 有用的 事實， 雖 然收集 得不很 充分。 又在 R.  H.  Tawney 
著 『中 國之 土地與 勞動』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書 
( 一 九三二 年紐約 出版） 的註 解中， 也找到 一些適 當的論 
文和 各種專 門研究 著作的 書目。 

二、  『國民 黨土地 委員會 報吿』 ，見 漢口 『中國 通訊』 （ 
一九 二七年 五月八 曰）。 

三 、 陳氏 『 現在 之土地 問題』 第二 一 五頁。 

四 、 陳 翰笙著 『華南 之土地 問題』 ，一九 三六年 ，上 海出 
版。 

五、  參閱 一九三 四年四 月南京 出版之 『 給國 聯行政 院報吿 

書 附錄』 （Annexes  to  the  Report  to  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 附錄六 和七； 在 Tawney 著之 f 土地 
與 勞動』 一書 中也有 更扼要 的槪括 和書目 提要， 參 閱該書 
第五 H - 五十 四頁。 

六、  王 寅生著 『 華北 的苛捐 雜税和 農民』 （ Requisitions 
and  Peasantry  in  North  China) ， 一 九三一 年上海 出版； 
陳氏： 『現在 之土地 問題』 第十五 一 ~ 十 八頁； 陳氏： r: 
華 南土地 問題』 第 五章； 又 參閱伊 羅生編 『國 民黨 反動之 
五年』 （ 一 九三二 年上海 出版） 中之 『國民 黨對農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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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參閱 『一 九三 二年中 國海關 年報』 第四十 八頁以 下； 
陳 翰笙著 『中國 之經濟 解體』 （見一 九三三 年四月 至五月 
之 Pacific  Affair  )  ；  C.  H.  Lowe 著 『中國 目前之 勞動問 
題』 表一； Dr.  Friedrich  Otto 著 『五 榖之 收穫和 輸入』 
(‘‘Harvests  and  Imports  of  Cereals”  見一 九三四 年十月 『中 
國 經濟雜 誌』 ） ； Louis  Beale 和 G.  Clinton  Pelham 合著 『 
中國貿 易和經 濟狀况 （ 一九 三一一 三）』 （ 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China,  1931 一 3) ， 一 九三三 年倫敦 
國外 貿易部 出版， 第七 頁及一 四四頁 以下。 糧食輸 入一九 
一八年 達總數 的百分 之五， 一 九三二 年爲百 分之二 o 。 往 
後 一年， 僅僅 償付輸 入的糧 食就耗 去總輸 出的百 分之四 
五。 

八、  H.  D.  Fong 著 『中 國之 紗業和 貿易』 第二 十六表 •， 
G.  F.  Remer 著 『在華 之外國 投資』 （ Foreign  In vetsments 

in  China  ) ， 一 九三三 年紐約 出版， 第六 十九、 八十六 
—— 九一、 一三五 等頁； 一九二 六年之 『 中國 年報』 第八 
二 二頁; 房 福安著 『外 人操縱 交通之 程度』 （ 見 一九三 o 
年九 月十日 上海 出版之 “The  China  Nation” ）；  L.  K.  Tao 
和 S.  H.  Lin 合著之 『中國 工業與 勞動』 （ 一九三 一年北 
平 出版） 第 十二、 十六 —— 十 七頁。 

九、  陳氏著 『 現在 之土地 問題』 第十 八頁。 

十、 『共 產主義 同盟中 央委員 會給德 國黨員 的第一 號通告 
』 （見恩 格斯著 『 德 國之革 命與反 革命』 附 錄三， 第一三 
五頁以 下）。 

十一、 『馬 克思和 恩格斯 通訊集 （ 一 八四六 - '八 九五 

， ） 』 一九三 四年倫 敦版， 第八十 七頁。 

十二 \ 關於 列寧一 九一七 年對他 的一九 o 五 年底口 號的估 
計， 請閱列 寧全集 （ 英 文版） 第二十 卷第一 一八頁 以下； 
關 於這種 思想及 後來圍 繞着這 種思想 而發生 的爭論 底說明 
， 請參 閱托洛 次基的 『不 斷革 命論』 及 『俄 國革 命史』 第 
三卷附 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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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列寧全 集 （ 俄 文版） 第六 卷第三 十頁。 

十三、 前揭書 （ 英 文版） 第 二十卷 第三三 —— 四頁。 

十五、 前 掲書第 二十卷 第一二 o 頁。 

十六、 『民 族與 殖民地 提綱』 ，見 『第三 （共 產） 國際之 
提綱與 章程』 （一 九二 o 年七 月十七 至八月 七日第 二次大 
會通 過）， 一九二 o 年莫斯 科版， 第七 十頁； 又參 閱列寧 
著 『民族 與殖民 地問題 提綱草 案』， 見 一九二 o 年六 —— 
七月之 『共 產國際 報』。 

十七、 『民族 與殖民 地問題 提綱』 第六十 九頁。 

十八、 『共 產國 際第二 次世界 大會始 末記』 （一九 二一年 
漢堡 出版） 第一四 o—— 三頁。 

十九、 『民族 與殖民 地問題 提綱』 第七 十頁。 

二十、 『補充 提綱』 ，（見 『提 綱與 章程』 第 七十二 —— 
五頁） ； 參閱 『東方 問題提 綱』， 見一九 二二年 十一月 
三日 至十二 月三日 『共 產國際 第四次 大會之 决議與 提綱』 

( 倫敦 出版， 日期 未詳） 第五 十三頁 以下； 又參閱 沙發洛 
夫： 『關 於民族 —— 殖 民地問 題及共 產黨人 對牠的 態度的 

報 吿，』 見 （一 九二 二年一 月二十 - 二月 一日） 『東 

方勞 苦大衆 第一次 大會的 經過』 （一 九二二 年彼得 堡出版 
) •，第 一六 六頁以 下。 

二十 一、 托洛 次基著 『俄 國革 命史』 第一卷 第三十 二和五 
十 三頁0 

二 十二、 Lowe 著 『中 國目前 之勞工 問題』 第一 五四—— 
五頁； 關於 工業人 口研究 資料之 總合， 請閱房 福安之 『中 
國 勞動』 （一 九三一 年上海 出版） 第 二章。 

二 十三、 『一九 一七年 三月黨 大會的 紀錄』 ，見托 洛次基 
著 『史大 林僞造 學校』 （ 一 九三七 年紐約 出版） 第 二三九 
頁之 附錄。 

.二 十四、 列寧全 集 （ 英 文版） 第一 O 七頁。 

二 十五、 前掲書 第九十 八頁。 

二 十六、 前掲書 第一二 o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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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章註解 


一、  Tsi  C.  Wang 著 『中國 之靑年 運動』 一九 二八年 ，紐 
約 出版， 第一 00 頁。 王君尙 將一九 一五年 新靑年 一卷一 
號陳 獨秀的 論文， 摘引了 幾段。 這本 書叙述 中國的 文藝復 
興運動 並旁徵 博引， 闡 述戰後 的學生 運動， 甚有 價値。 

二、  參閱汪 精衞著 『 中國與 國際』 (China  and  the  Nations) 

， 一 九二七 年紐約 出版， 第九十 - 八頁。 

三 、  M.  T.  Z.  『 覺醒的 中國』 (China  Awakened)  > 

一 九二二 年紐約 出版， 第二 三七、 二四 O 頁。 

四 、 關於 中國工 業人口 的大約 估計， 請閱房 福安的 『中國 
勞動』 第 二章。 

五、  周守貞 （譯 音） 著 『廣州 莫斯科 協定對 孫中山 底政治 
哲學的 影響』 ，見一 九三四 年四月 —— h 月北平 出版之 『 
中國社 會政治 學報』 第一一 三頁。 

六 、 孫 中山著 『實 業計 劃』； 『一個 中國革 命家的 囘憶』 

6  — 九二七 年倫敦 出版， 第 三章。 

七 、 孫 中山著 『三 民主 義』。 

八、  關於孫 氏政治 學說的 闡釋， 請閱周 守貞著 『廣 州莫斯 
科 協定之 影響』 及 T.  C.  Woo 著 『 國 民黨與 中國革 命之未 
來』 （一 九二八 年倫敦 出版） 第 三章。 

九 、 陳 獨秀： 『吿 中國共 產黨同 志書』 ，一 九二九 年十二 
月十日 發表。 

十 .、陳 獨秀： 『資 產階 級革命 與革命 的資產 階級』 。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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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七 年上海 出版之 r 中國 革命論 文集』 第六 十頁。 

十 — 、 劉仁 靜在共 產國際 第四次 大會， 一九 二二年 十一月 
二十 三曰 會議上 的演辭 （見 一九 二三年 十一月 十二日 『國 
際通 訊』） 。 

十二、 孫中山 『實 業計 劃』。 

十三 、汪 精衞著 『中 國與 國際』 第一 o 八 —— 九頁。 

十四、 一九二 O 年十月 九日莫 斯科的 『消 息報』 (Izvestia) 

， L.Pasvolsly 『在 俄國 之遠東 政策』 一 書中曾 加引證 ，見 
該書 第八十 七頁。 （ 一九二 二年 紐約出 版）。 

十五、 馬林 （H.  Marmg) 著 『華 南之國 民革命 運動』 （見 
一 九二二 年九月 十三日 『共產 國際』 報）。 

十六 、魯易 • 菲些耳 (Louis  Fischer) 著 『蘇 維埃之 世界政 
策』 (Soviets  in  World  Affair) ， 一九三 O 年紐 約出版 ，第 
二卷 第五四 O 頁。 菲氏關 於中國 的一章 書特別 有價値 ，將 
來要 常常引 證牠， 因爲 牠差不 多完全 以鮑羅 庭的談 話爲根 
據 ，且自 始至終 企圖辯 解和維 護共產 國際在 中國採 行的路 
線， 是無異 給了我 們一個 有力的 內證。 

十七 、米夫 (P.Mif) 著 『英 勇的中 國』， 一 九三七 年紐約 
出版， 第 二十一 —— 二頁。 

十八 、華 崗著 r 一 九二五 — 二 七年中 國大革 命史』 （一 
九三一 年上海 出版） 第六章 第一節 引證。 

十九、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第二 卷第六 三七頁 

o 

二十、 周 守貞著 『廣州 莫斯科 協定之 影響』 第九十 七頁；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第二卷 第六三 八頁。 

二 十一、 國民黨 政綱， 一九二 四年一 月第一 次全國 代表大 
會 通過。 

二 十二、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第 二卷， 第六四 
O 頁； 湯 良里著 『中 國革命 秘史』 （一 九三 O 年倫 敦出版 
) 第一八 三頁。 這本 書有特 別的重 要性和 權威， 主 要是因 
爲牠 直接反 映國民 黨左派 領袖汪 精衞的 見解和 態度，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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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將 常常引 用牠。 湯 是汪的 正式作 傳者。 

二 十三、 關於工 人階級 狀况的 調查， 請閱一 九三二 年上海 
出版 『國 民黨 反動的 五年』 一 書內之 r 國 民黨對 工人』 又 
請參閱 Lowe  Chun  Hwa 著 『中 國目前 之勞工 問題』 第一八 
九頁以 下列擧 的書目 提要。 

二十四 、參閱 S.  Wong 和 W.L •著之 『勞動 者的中 國』， 
見一九 二三年 九月二 十六日 『國 際通 訊』。 

二 十五、 Lowe  Chun-hwa 著 『目前 之勞工 問題 』 第 四十頁 

O 

二 十六、 『一九 二四年 二月廿 四日鐵 路工人 全國代 表大會 
宣言』 。關 於一九 二三年 事變， 請閱羅 章龍著 『京 漢路工 
人之屠 殺』， 一九二 三年三 月北京 發表。 羅 是共產 黨員， 
鐵路工 人的組 織者和 領袖， 一九三 二年下 獄 （ 後來 投降國 
民黨 —— 譯者 ） o 

二 十七、 陳達著 『一九 一六年 至一九 二六年 中國罷 工的分 
析』， 上海 出版， 日期 未詳， 第 五頁。 

二 十八、 Wieger 著 『現代 中國』 第五卷 第二六 六頁。 

二 十九、 前 掲書第 二六九 —— 七 O 頁。 

三十 、周 守貞著 『廣州 莫斯科 協定的 影響』 。第 一二 O 頁 

o 

三十一 、衞 金斯基 （G.  Voitinsky) : 『太平 洋交通 工人第 

一 次代表 大會』 ，見 一九 二四年 九月十 一日， 『國 際通訊 
J  0 

三十二 、澎 湃著 『海豐 農民運 動』， 一九二 六年廣 州出版 
， 澎 湃於一 九二九 年八月 由蔣介 石下令 槍决。 

三 十三、 前 掲書。 

三十四 、張 （Chang) 著 『廣東 之農民 運動』 第 二頁。 

三 十五、 『孫中 山宣言 （一 九二 四年九 月一日 ） 1 ，汪精 

衞 『中 國與 國際』 第 - •二 頁； 一 九二四 年九月 

十一 、十八 、十 月二日 『國際 通訊』 ； 一九 二四年 九月六 
日上海  North  China  Herald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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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張 氏著 『廣 東之 農民』 第三十 一頁。 

三 十七、 Lowe  Chun  hwa 著 『目 前 之勞工 問題』 第 三十六 
頁； 華 崗說有 二百八 十一個 代表。 一百 六十六 個工會 ，五 
十四 萬工人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 第 一節。 

三 十八、 張氏著 『廣 東之 農運』 第 八頁。 

三 十九、 前掲書 第三十 二頁。 

四十、 一九三 五年六 月十三 日上海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 十一、 陳達著 『 罷工 分析』 第廿 七頁。 陳 氏記載 一九二 
五年 全年有 三百十 八次 罷工， 已知的 罷工工 人數爲 七八四 
、 八 二一， 加上列 舉的三 分一罷 工中未 記錄的 人數， 得出 
大 約的總 數爲一 百萬。 

四 十二、 察甫曼 （H.  O.  Chapman) 著 『一 九二六 —— 二七 
年中國 革命』 （一 九二八 年倫敦 出版) 第十四 —— h 五頁。 
四 十三、 陳達著 『 罷工 分析』 第二十 八頁。 

四 十四、 鄧 中夏著 『香 港罷工 之總撿 討』， 一九二 六年八 
月廣州 出版。 鄧是 這次大 罷工的 組織者 和領袖 之一。 他於 
一九三 三年夏 由蔣介 石下令 鎗决。 他的 重要助 手之一 ，羅 
登賢 亦於一 九三三 年八月 由 蔣下令 鎗决。 

四 十五、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六年） 第九六 O 頁。 

四 十六、 張氏著 『廣 東之 農運』 第三十 八頁。 

四 十七、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六年） 第六九 o 頁。 
四十八 、鄧 中夏著 『香 港罷 工之檢 討』。 

四 十九、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六年） 第九七 七頁。 

五十、 陳達著 『 罷工 分析』 第三十 五頁。 

SH ^一 、乙(^6  01111141；^著 『 目前 之勞工 問題』 引 證這段 
話， 見該書 第四十 四頁； 又參閱 一九二 五年份 『香 港政府 
之 行政報 吿』。 

五 十二、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六年) 第九 七四—— 五頁。 
五 十三、 『香港 政府公 開的送 三百萬 子彈到 汕頭， 港商幫 
助陳 燜明百 萬多現 金。』 —— 華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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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章註解 


一 、 華 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四章 第一節 引證。 

二、  察 甫曼著 『中 國 革命』 第二一 o 頁。 

三、  一九二 五年六 月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o 

四、  陳達： 『 新民 族主義 的勞工 部分』 （Labour’s  Part  in 
The  New  Nationalism) ， 見 一九二 六年三 月六日 『密 勒士 
評論 報』0 

五、  Samuel  H.  Chang 著 『廣 州布爾 什維克 主義之 分析』 

， 見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十日 和四月 三日之 『密 勒士 評論報 
J  o 

六、  一九 二六年 三月二 十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七、  同上。 

八、  關 於大沽 哀的美 頓書， 請閱 一九二 六年之 『中 國年報 

』 第一 o 三 - 二頁， 關於此 次屠殺 的詳明 叙述， 請閱 

Oskar 五^^^著 『現 代中國 故事』 一書， （一 九三 二年莫 
斯科 出版） 『三 、一 八』。 

九 、 一九 二六年 三月二 十七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十、 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十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十一、 一九 二六年 『中國 年報』 第一 o — 一頁。 

十二 、李 芝龍： 『汪 主席之 辭職』 ，一 九二 七年武 漢出版 

o 

十三、 『中國 問題决 議案』 ，一 九二 六年三 月十三 日共產 
國際 執行委 員會第 六次擄 大會議 通過。 原文 見一九 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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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十三日 r 國際 通訊』 （第 四十 期）。 

十四、 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二三 四頁。 

十五、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卷二， 第六 四六頁 

o 

十六、 前 掲書。 

十七、 『廣 東農民 運動』 （國 民黨農 民部的 報吿） ，一九 
二 E 年十 月， 廣州 出版。 

十八、 一九二 六年一 月七日 『國 際通 訊』。 

十九、 史大林 著 『 馬克思 主義與 民族及 殖民地 問題』 （紐 
約 出版， 日期 未詳） 第二一 六頁。 參 閱托洛 次基著 『列寧 
死後 之第三 國際』 （一 九三六 年紐約 出版） 第 二一二 —— 
二 二頁。 

二十 、一 九二六 年三月 十八日 『國 際通 訊』。 

二十一 、共 產國 際執委 會第六 次全會 『中國 問題决 議案』 

( 見註十 三）。 

二十二 、布施 勝治著 『蘇 維埃 之遠東 政策』 （一 九二 七年 
北京 出版） 第三 O 四頁； 在該 書第三 O 五頁 上有胡 漢民與 
其農民 國際同 僚聚坐 的一幀 照片。 

二 十三、 一九二 六年二 月十七 曰 （ 第六次 全會首 次會）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擴大會 的詳細 報吿， 見 一九二 六年三 月四曰 
的 『國 際通 報』。 

二十 四、 同上。 

二 十五、 同上。 

二十六 、共 產國 際執委 會第六 次全會 『中國 問題决 議案』 

( 見註十 三）。 

二 十七、 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二三 三頁； 以 小說的 方式描 
述鮑 羅庭在 廣州的 作用。 請閱 昂德里 • 馬 爾勞的 『征 服者 
』 （les  Canquerants)  >  一九二 八年 ，巴 黎出版 （ 即 紐約一 
九二 九年 出版之 Conquerors  ) ， 並參 閱托洛 次基對 牠的批 
評： 『被絞 殺的革 命及其 絞手』 ，此 二文均 收入托 洛次基 
之 『中國 革命問 題集』 一書 （ 一九三 二年紐 約出版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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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該書第 二四四 —— 六 六頁。 

二十八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卷二， 第 六四七 
頁。 

二 十九、 前 揭書。 

三十、 托 洛次基 『中國 革命問 題集』 第二五 四頁。 

三 十一、 『共 產主 義同盟 給德國 黨員的 第一號 通吿』 ，見 
悤 格斯之 『德 國的革 命與反 革命』 第一四 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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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章註解 


一、  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二 三一 頁。 

二、  『黃埔 年報』 一 九二五 年十二 月廣州 出版。 

三 、 一 九二六 年三月 十八日 『國 際通 訊』。 

四 、 李 芝龍著 『汪主 席之辭 職』。 

五 、 一 九二六 年二月 十七日 『國 際通 訊』。 

六 、 一 九二 六年四 月十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七、  華崗著 r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第 五節。 

八 、 李 芝龍著 『汪主 席之辭 職』。 

九、  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三四 六頁® 

十 、李 芝龍著 『汪主 席之辭 職』。 

十一 、鄧 中夏著 『香港 罷工檢 討』。 

十二、 George  Sokolsky 著 『 亞細亞 之取火 ® 』 （ Tinder 
Box  of  Asia) ， 一 九三三 年紐約 出版， 第三三 六頁。 

十三 、鄧 中夏著 『香港 罷工檢 討』。 

十四 、李 芝龍著 r 汪主 席之辭 職』。 

十五、 該决議 案之全 文收入 T.  C.  Woo 著之 『 國民 黨與中 
國 革命之 未來』 一書中 （ 見該書 第一七 O 六 —— 九 寅）； 
華崗的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四章 第五節 ，和 布施 勝治的 
r 蘇維埃 之遠東 政策』 第二五 一一 一六 頁均 有引證 和摘錄 

o 

十六、 共產 國際第 二次世 界大會 『民 族和殖 民地問 題提綱 
』 ，見 『提 綱與 章程』 第七 O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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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前揭 書七四 - 五頁。  ^ 

十八、 『當 俄國共 產黨員 已在中 國被捕 ，我 們的報 紙尙沒 
有 一句話 提到一 九二六 年三月 二日的 蔣介石 政變』 ——季 
諾維也 夫語， 參閱托 洛次基 『中國 革命問 題集』 第 三四七 
頁附錄 『中國 革命提 綱』； 『史 大林 —— 布哈林 集團把 一 
九二 六年三 月蔣介 石的第 一次政 變隱瞞 了整整 一年』 。一 
一阿爾 拔 • 特 列恩特 (Albert  Treint) 語， 參 閱一九 二七年 
， 參閱 一九二 七年十 一月巴 黎出版 『反 對派 文件與 黨的答 
覆』 第七 十六頁 『特列 恩特同 志的宣 言』。 

十九、 一九二 六年四 月八日 『國 際通 訊』。 

二十、 同上。 

二十一 、一 九二 六年四 月廿一 日紐約 r 工人日 報』。 

二 十二、 衞金 斯基著 『中 國局 勢與帝 國主義 者的計 劃』， 
見 一九二 六年五 月六日 『國 際通 訊』。 

二 十三、 G.  Sokolsky 著 『亞細 亞之取 火匣』 第三 三六頁 。 
二十四 、湯 良畢： 『秘 史』 第二四 七頁。 

二 十五、 A.  M.  Kotenev 著 『 新燈替 舊燈』 （New  Lamps 
for  Old  ) ， 一 九三一 年上海 出版， 第二三 七頁。 

二 十六、 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二四 九頁。 

二 十七、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之 世界政 策』， 卷二第 六五一 
— - 三頁。 

二 十八、 見一 九二六 年三月 末上海 .『嚮 導』 週報， 該文幷 
與中 國共 產黨甚 他論文 和文件 收入一 九二六 年七月 北京出 
版之 『 本 黨與廣 州事變 』 一 書中。 

工十; 九、 『陳 獨秀 給蔣介 石的公 開信』 （一 九二六 年六月 
十 四日） ，見 『本 黨與 廣州事 變』。 

三十、 『高 語罕 致蔣介 石的公 開信』 ，見 『本 黨與 廣州事 

變』。 

三 十一、 『共 產黨 中央委 員會給 國民黨 的信』 （一 九二六 
年六 j 四日） ，見 『本 黨與 廣州事 變』。 

三 十二、 收入 『 本 黨與廣 州事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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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李 立三在 『中國 革命』 （文 件集） 的序文 中曾加 
引證， 該書於 一九三 o 年 在上海 出版。 

三十四 、陳 獨秀： 『給 黨員的 ^ft』 。 

三 十五、 『中 國共 產黨第 五次大 會與國 民黨』 ，見 一九二 
七 年四月 十五日 『共產 國際』 報。 

三十六 、陳 獨秀： 『給 黨員的 信』。 

三十七 、華 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第 三節。 

三十八 、惲 代英著 『國 民黨 與工人 運動』 一 書曾加 引證， 
該 書於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出版於 武漢。 

三十九 、一九 二六年 七月三 十一日 、八 月七日 、八 月十四 
曰 、八月 廿一日 及八月 廿八日 『密 勒士評 論報』 上之 『南 
華消 息』。 

四十、 『廣東 省農會 報吿』 （ 一九二 七年二 月）， 見一九 
二 七年五 月八日 ，武漢 出版之 『中 國通 訊』。 

四 十一、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六年） 第九八 二頁。 
四十二 、鄧 中夏著 『香港 罷工之 撿討』 •，一 九二六 年四月 
廿四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 十三、 『廣州 抵貨談 判』， 見一九 二六年 『中國 年報』 
第九八 九頁。 

四十四 、前 掲書 第九九 八頁。 

四十五 、一 九二 六年八 月七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十六 、一 九二六 平七月 卅一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 十七、 『中國 年報』 （ 一九 二八） 第九七 六頁。 

四 十八、 前 掲書第 九七七 —— 八頁。 

四 十九、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卷 二第六 四五頁 
引證。 

五十、 『中國 年報』 （ 一九 二八） 第九七 八頁。 

五 十一、 『廣 州罷工 條例』 ，見一 九二七 年上海 『中 國經 
濟雜 誌』； 參 閱一九 三六年 十二月 卅一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之 『廣州 之勞工 鎭壓』 一文。 

五 十二、 一九二 六年十 二月州 •一  H North  China  Herald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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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三、 李 立三編 『中國 革命』 附錄之 『 r 八七 j 會議吿 
全 黨同志 書』。 （以 後均 簡稱爲 『八七 吿黨員 書』。 ） 
五十四 、米 夫著 『中國 革命』 （ 一九 三二年 莫斯科 出版） 
第九七 — 八頁。 

五十五 、斯 托拉 （SydorStoler) 著 『廣 州之 工會運 動』， 
見一 九二七 九月十 五日漢 口出版 『泛太 平洋工 人』。 

玄 十六、 勃勞達 (Eaal  Brauder) 著 『國 民革 命中國 之內戰 
J  ( 一九二 七年， 支加哥 出版） 第十 二頁。 

35： 十七、 『在華 之國際 代表』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八曰 
『國 際通 訊』。 

五十 八、 譚曼尼 (Tom  Mann) 著 『中國 見聞錄 』 （ 一九二 
七年， 倫敦 出版） 第 八頁。 

五十九 、史 托拉著 『廣 州之 工會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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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章註解 


一 、 察 甫曼著 『中國 革命』 第二 十頁。 

二、  華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四章 第四節 引證。 

三、  前 掲書。 

四、  『響 導』 報之 『長沙 通訊』 ，華 崗之 『中 國大 革命史 
』 第四 章第四 節亦加 引證。 

五、  陳達著 『 罷工 分析』 第四 十頁。 

六、  前掲書 第四十 一頁。 

七、  『上海 來信』 （ 一 九二七 年巴黎 公佈） 第十三 —— 十 
八頁 （ 英譯文 附入托 洛次基 『問 題集』 中， 見該書 第三九 
七頁以 下。） 該信的 作者爲 Nassonov,  Fokine 和 Albrecht 。 
雛然 他們小 心避免 使共產 國際與 『國際 代表』 的錯 誤牽連 

， 但 他們舉 出的事 實對於 史大林 —— 布哈林 的領導 未免太 
猶 損害， 故 該信的 發表遭 禁止。 後來 還是共 產國際 執委會 
席圑之 一員， 阿爾拔 • 特 列恩特 公佈出 來的。 

八 、 托洛 次基： 『問 題集』 第二七 一頁。 

九 、 托洛 次基： 『一九 二七年 八月一 演辭』 ，見 『史 大林 
-僞 造 學校』 第 一六五 與一七 三頁。 

十 、史 大林： 『一 九二 七年八 月一日 演辭』 ，見 『馬 克思 
.主 義與 民族及 殖民地 問題』 第二三 七頁。 

十一、 『中 國局勢 提綱』 （一 九二 六年十 一月—— 十二月 
央產國 際執委 會第七 次全會 通過） ，見 一九 二七年 二月二 
十曰 『國 際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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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譚 平山 報吿』 （第 七次 全會） ，見 一九二 六年十 
二月 三十日 『國 際通 訊』。 

十三 、史 大林： 『中 國革命 前途』 （一 九二六 年十一 月三: 
十曰在 第七次 全會中 國委員 會上演 講辭） ，見 一九 二六年 
十二月 廿三日 『國 際通 訊』。 

十四、 『第七 次全會 之詳細 報吿』 （一 九二 六年十 一月二 
十二日 第一次 會議） ，見 一九 二六 年十二 月一日 『國 際通 
訊』 O 

十五 、特列 恩特著 『關 於中國 與問題 隱瞞的 眞相』 （La 
Verite  Qu’on  Cache  Sur  la  Chine,  etc) ， 見 『 反對 派文件 1 
與黨的 答覆』 第七七 —— 八頁。 

十六 、史 大林： 『中 國革 命之前 途』。 

十七、 『中 國局勢 提綱』 （第 七次全 會）。 

十八、 同上。 

十九 、史 大林： 『中 國革 命之前 途』。 

二十、 『邵 力子 （國 民黨 代表） 演辭』 （一 九二六 年十一 
月 三十日 第七次 全會） ，見 一九 二六年 十二月 三十日 『_ 
際通 訊』。 

二十一 、布 哈林 『在聯 共列寧 格勒區 第二十 四次代 表大會 
上的 演辭』 ，見一 九二七 年二月 十二日 『國 際通 訊』。 

二 十二、 『譚 平山 演辭』 （一 九二六 年十一 月廿六 日七次 
全會 會議） ，見 一九 二六年 十二月 廿三日 『國 際通 訊』。 
二 十三、 史 大林： 『中 國革 命之前 途』； 又參閱 『 （ 聯共 
) 彼特 洛夫的 演辭』 （見 一九二 六年 十二月 三十日 『國際 
通 訊』。 

二 十四、 陳達著 『罷 工之 分析』 第四十 三頁。 

二 十五、 一九二 七年一 月三日 Hankow  Herald 報。 

二十六 、察 甫曼： 『中國 革命』 第三十 五頁。 

二 十七、 蘭辛著 『中國 之謎』 第一 O 六 和一一 三頁。 後來 
蘭 辛有一 個駐九 江的英 籍情報 員寫信 給他， 抱 怨他的 記載; 
『不 夠悲 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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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上 海 來信』 第 四頁。 

二 十九、 關 於這些 文件的 原文和 有關的 引證， 請閱 一九二 
7\年 『中國 年報』 第七 三九頁 以下， 七六一 、七 六四 、九 
八三、 一 三五三 等頁。 

三十、 r 上海 來信』 第 五頁。 

三 十一、 『八七 吿黨員 書』。 

三 十二、 『上海 來信』 第七 —— 八頁。 往後 幾年， 鮑羅庭 
不 嫌麻煩 拿這次 宴會來 證明。 他會反 對過蒋 介石。 關於蔣 
氏自 己對這 件事的 記載， 請閱 Wieger 著 『現代 中國』 第 
七卷 第一四 O —— 二頁。 

三 十三、 Wieger 著 『現代 中國』 第八卷 第二三 —— 四頁 

O 

三 十四、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 

三 十五、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十五 日漢口 『民衆 論壇』 （People 
Tribune)  ;  Woo 著 『國 民黨 與中國 革命之 未來』 第一八 O 

: 

三十 六、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十六 日 『 民衆論 壇』。 

三十 七、 同上。 

三十 八、 同上 （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十九 日）。 

三 十九、 同上。 

四 十、 『上海 來信』 第七 —— 八頁。 

四 十一、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譯自 
一九 二七 年三月 八曰 『嚮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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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章註解 


一 、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r 中國 經濟雜 誌』； 一 九三三 年上海 
社會局 出版之 『一九 一八年 以來上 海之罷 工和關 廠』。 

二、  『上 海爭 奪戰』 ，見一 九二七 年一月 十三日 『國 際通. 
訊』0 

三、  關於 精確的 數字， 各方材 料亙有 出入。 外人的 官方報 
吿之 過低報 吿數字 簡直成 了一種 政策， 牠們舉 出十萬 六千' 
人 （ 一九二 八年 『中國 年報』 第 九九六 頁。） 『上 海來信 
』 舉出三 十萬人 。華 崗在 『中 國大革 命史』 中舉出 三十六 
萬人， 並列舉 工廠和 商店來 證明他 的數字 。敵 對的中 國資: 
料舉 出更高 的總數 。上 海社會 局列出 四二五 、七 九五人 （ 

『罷 工與 關廠』 第六十 二頁） 。賀生 （譯 音） 舉出 五十萬 
人 （ r 近代史 資料」 第 三卷， 一九 三三年 上海出 版）。 

四、  華闊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五章 第二節 

五 、 瞿 秋白著 『中 國革命 之爭論 問題』 （一 九二七 年武漢 
出版） 附錄 一。 

六、  一 九二七 年二月 廿一日  New  York  Herald-Tribune 報。 

七、  賀生： 『三 次上海 暴動』 ，見 『近 代史 資料』 卷一第 
一七 o 頁。 

八 、 一 九二 七年三 月十二 日上海 『密勒 士評論 報』。 

九、  一九 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 

十、 一九 二七年 二月一 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十一、 『上海 來信』 第十 —— 十 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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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八年） 第 一二六 六頁。 

十三 、華崗 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三節。 

十四、 前 掲書。 

十五、 關 於上海 暴動的 動人的 描述， 請閱馬 爾勞的 『 人之 
命 運』。 

十六 、華 崗及其 他共產 黨的資 料通常 舉出八 十萬人 爲棬入 
罷 工者的 總數。 『罷 工和 關廠』 一書 則舉出 眞正加 入罷工 
者 的數目 爲三十 二萬九 千人。 

十七、 牛堡 (A.  Neuberg 即 Heinz  Neumann) 著 『 武 裝暴動 
I. (  一 九三一 年巴黎 出版） 第一四 一頁。 

十八 、華崗 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五章 第三節 
十九、 賀生著 『 資料』 第 三卷。 

二十、 華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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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章註解 


一 、 中國 人說， 蔣 屬於通 字輩， 或靑幫 第二十 二代， 因爲 
這個 組織是 照家族 系統組 織的。 提及蒋 『與靑 紅幫的 關係: 
』 ， George  Sokolsky 說道： 『他也 許甚至 是這種 有勢力 的? 
秘密 圑體中 一個或 兩個的 會員， 但這 件事， 外界無 從知霞 
。』 —— 『中國 年報』 （一 九二 八年） 第 一三六 一頁。 

二、  『上 海工 人代表 報吿』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十九 ^ ^ 
二十 『湖南 申報』 （以後 通稱爲 『工 人代表 報吿』 ） ；又. 
參閱 郭美力 （ 譯音） 在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民 衆論 i 亶 
』上 的報吿 及一九 二七年 六月廿 三日的 『國際 通訊』 

於 靑幫及 其後來 發展的 叙述， 請閱 『國民 黨反動 之五年 』. 
中 『上 海幫口 制度』 一節。 

三 、 李 芝龍著 『汪主 席之辭 職』。 

四、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的三月 
廿三 日九江 通訊； 又參 閱一九 二七年 四月十 九日的 『民衆 
論壇』 。恐怕 在所有 關係的 外人中 ，首 先知 道蔣介 石在江 
西的 恐怖運 動的事 實的， 就 是共產 國際的 代表， 勃 勞達、 
譚曼 尼和杜 里歐。 他 們何以 故意隱 匿該項 情報， 直到牠 a 
過 時失效 之時才 發表？ 這一 點在第 九章有 講到。 

五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民 衆論 壇』。 

六、  『第 六軍 政治部 報吿』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一日 r 
民衆論 壇』。 

七、  察甫曼 著 『 中國 革命』 第三十 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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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關 於强姦 罪狀底 證據的 缺如， 請 參閱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八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九 、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五日和 十六日 『民衆 論壇』 上 
G.  A.  Kennedy 的 報吿。 Kennedy 的 大部份 調查資 料均收 
A  William  Prohme 的公 函中， 該信發 表於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三日 的紐約 『民 族』 報 。關於 『 南京 暴荇』 表現 上海外 
僑之 情緖和 精神的 資料， 請 閱一九 二八年 『中國 年報』 第 
十 六章。 

十、 基凡斯 (Givens) 後來充 當上海 巡捕房 的特務 （ 政治） 
部 主任， 特務部 在往後 幾年， 搜 捕成千 成百共 產黨人 ，其 
中 許多都 交給蔣 介石政 府鎗决 。一九 三一年 南京政 府以第 
一級 『甲』 等 陸海空 車勳章 授予基 凡斯， 嘉許他 之合作 『 
維持 秩序』 。一 -一 九三一 年十二 月九日 『字 林西 報』。 
十一、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十二、 一九二 八年 『中國 年報』 第一三 六一頁 George 
Sokolsky  一文。 

十三、 『工 人代表 報吿』 ； 陳福泰 ，漢 口泛 太平洋 工會代 
表 大會上 海代表 之一， 報 吿道： 上海糾 察隊有 三千人 ，二 
千 八百枝 步鎗， 三 十挺機 關鎗， 雨百 枝手鎗 和十六 挺輕炮 
。一 一一 ■九 二七 年五月 廿六日 『民 衆論 壇』。 

十四、 『據華 人方面 可靠的 估計， 駐 上海的 國民黨 軍不出 
三 千人。 何 應欽將 軍只有 一萬軍 隊扼守 杭州。 蔣 介石的 
軍事 力量目 下散處 於如是 廣大的 區域， …… 對於 鎭壓工 

人 ••… •沒有 多大價 値。』 - •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e 『蔣 在上海 只有三 千軍隊 …… 有重大 關係的 
成分， 蔣絲毫 沒有取 得。』 —— Sokolsky  > 見 一九二 八年 
『中國 年報』 第 一三六 一頁。 『 同情 革命的 軍隊， 仍然是 
優於反 革命的 軍隊， 蔣 介石直 接指揮 的軍隊 都動搖 起來。 
』 —— 李 立三編 『中國 革命』 第三十 三頁。 

十五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八日 『民 衆論 壇』。 

十六、 一九 二七年 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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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  C.  Sawerby  一文。 

十七、 一九二 七年二 月二日 『市 政公 報』。 

.十八 、參閱 藍辛著 『中國 之謎』 一書內 『上海 之心』 一章 

O 

十九、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Rodney  Gilbert 君 一文， 對於 這種普 通論調 的極其 適切的 
答覆 可於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八日 『民衆 論壇』 中找到 ，見 
該 報的： “That  model  Settlement” ， 一文。 

二十、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一個 
.逃 離佈道 師做的 『撤僑 感想』 一文。 

二十 一、 同上 。據 一九 二七年 六月廿 四日上 海泰晤 士報載 
， 正常工 作 的宣敎 師有八 千入， 就中 只有五 百人尙 留原職 
。 因 爲五千 人逃囘 老家， 一 千五百 人避居 上海， 一 千入則 
避 居其他 口岸， 自保的 本能竟 勝過於 宣傳福 音的使 命也。 
二十二 、一 九二 七年二 月上海 『憲 政報』 的 『中國 之眞相 
』 一文。 

二十 三、 E.  E.  Strathers 著 『 一個 布爾什 維克化 的中國 一 
一世界 的最大 禍患』 及其他 文章的 集子， 第 六頁， 一九二 
七年六 月上海 出版。 

二 十四、 同上， 第十 八頁。 可惜關 於這種 『 確鏊的 證據』 

， 察甫曼 （ 當時 的一位 漢口居 留民） 明白 認爲這 種遊行 『 
從未發 生』。 ■ — 『中國 革命』 第八十 七頁。 這種特 殊的報 
道是外 國報關 於漢口 情形。 所 懷着的 瘋狂思 想的典 型例子 
。這些 報道都 是惡意 的中傷 。有幾 個人因 爲散佈 『裸 體遊 
行』 的謠言 ，在 漢口被 捕了。 

二 十五、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九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上， 
美國 駐華海 軍司令 Smedley,  D.Butlcr  一文 ^ 

二 十六、 一 九二七 年一月 『憲 政報』 第二九 一頁。 

二十七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二十八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三 『字 林西 報』。 

二十九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遠 東雜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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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十八日 『字 林西 報』。 

三 十一、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o 
三十二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字 林西 報』。 

三十三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七日 『新聞 報』。 

三十四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三十日 『字 林西 報』。 

三十五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三十六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五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工 
人代表 吿報』 也擧出 一千五 百萬的 數目， 不 過一千 二百萬 
歸蔣， 一百五 十萬白 崇禧， 一百 萬歸周 鳳歧。 五十 萬歸工 
賊 。外人 參加這 種 『 借欵的 程度是 很難確 定的。 關 於外人 
如何 經過中 間人來 合作的 情形， 再請讀 者參閱 馬爾勞 的 『 
人之命 蓮』。 

三十七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五日 『新聞 報』。 

三十八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三日 『北 京晨 報』。 

三十九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五日 『新聞 報』。 

四十、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十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十一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八日 『字 林西報 』 。 

四 十二、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一日 『 紐 約泰晤 士報』 莫 斯科專 
電摘引 『眞 理報』 的話。 

四十三 、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North  China  Herald 。 
四十四 、湯 良里 『秘 史』 ，第 二六六 —— 七頁。 

四十五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七 日天津 『大公 報』。 

四 十六、 湯良里 『 秘史』 第二八 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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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章註解 


一 、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五日 『上海 泰晤士 報』。 

二 、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八日 『字 林西 報』。 

三、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十七 日柏林 『紅旗 報』。 

四 、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三日 『人道 報』。 『史 大林 —— 布 
哈林造 成的混 亂， • 使 我黨的 領導機 關於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三 日電賀 蔣介石 入滬， 譽 之爲中 國公社 的代表 …… 史大 
林 —— 布 哈林小 組織的 政策引 導法國 黨的領 導關機 誤入歧 
途， 竟將 Gallifet 和 公社， 屠 夫和犧 牲者混 在一起 ……』 
阿爾拔 • 特列 恩特。 『 關 於中國 問題， 一九 二七年 七月廿 
三曰 致 共產黨 國際執 委會的 宣言書 』 ，見 『 法國反 對派文 
件 與黨的 答覆』 第六十 七頁。 

五、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六日 『進 步報』 ； 一九 二七年 三月九 
曰， 四月 十日等 『眞理 報』。 

六、  見本書 一三四 —— 六頁 （ 原本頁 數）。 

七 、 參閱 『 中國局 勢提綱 （ 第七次 全會） 』 （ 見一 九二七 
年二月 二十日 『國 際通 訊』； ） 又參 閱一九 二七年 二月廿 
八曰 『共 產國 際報』 社論；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十五日 同報馬 
丁諾夫 一文；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三十日 同報之 『中國 革命與 
國 民黨』 一文， 及許 多其他 文章。 

八 、 勃 勞達著 『國 民革命 中國之 內戰』 ；杜 里歐作 『在中 
國革 命中』 （見一 九二七 年六月 —— 八月 『人道 報』） ； 
譚 曼尼著 『中 國見聞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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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八日 『人 道報』 上 杜里歐 一文。 

十、 勃勞達 著 『 內戰』 第十 五頁。 

十一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二日 『人 道報』 上 杜里歐 一文。 
十二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一 日漢口 r 民衆論 壇』。 

十三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倫敦 『勞工 月刊』 。事實 上進行 
公 開反蔣 的唯一 人民就 是漢口 一批個 別共產 黨員， 但他們 
的行動 完全是 自動。 參閱 『上海 來信』 第 八頁。 

十四、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民 衆論 壇』。 

十五、 『國 際代 表團從 廣州到 武漢之 經過』 ，見一 九二七 
年 十一日 『國 際通 訊』。 

十六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二日 『民 衆論 壇』。 

十七、 同上； 又 參閱譚 曼尼著 『 中國見 聞錄』 第 十一頁 

o 

十八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三日 『國 際通 訊』。 

十九、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三十日 同上。 

二十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三日 『人道 報』。 

二十 一、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廿六 日 『 國際 通訊』 及一 九二七 
年三月 三十日 『 共產 國際』 報均有 轉載。 

二十二 、馬丁 諾夫： 『中國 革命中 力量之 改編』 。見 一九 
二七 年三月 十五日 『 共產 國際』 報。 

二 十三、 這篇 演辭從 沒有公 佈過。 在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共產 
國際執 委會第 八次全 會中， 吳 約維支 （Vuyaiutch) 向史大 
林提 起這幾 段話。 蓋吳約 維支已 親自把 牠們速 記下來 。他 
用挑 戰的口 吻說， 『史 大林同 志隨時 有機會 向我們 提出他 
的速記 稿來修 正一些 無心的 失實之 處。』 （ 參閱托 洛次基 
: 『 問 題集』 附錄， 第 三八八 一 九 O 頁。） 但史 大林沒 
有提出 修正， 他 也沒有 留下速 記稿， 因爲， 據托洛 次基在 
共產 國際執 委會同 一會議 上說： 『數 日之後 ，榨乾 了檸檬 
奪 取了政 權和軍 隊…” •我 以中央 委員的 資格， 有 權取得 
這篇演 辭的速 記稿， 但 我的苦 心和企 圖均歸 失敗。 同志們 
， 現在苒 嘗試一 下吧， 也 許你們 碰到好 運氣。 但我 懷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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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 （ 前 揭書第 九十一 頁）。 不僅一 個反對 派份子 ，就 
是史 大林信 賴過的 部屬， 阿爾拔 • 特 列恩特 也證明 有這篇 
演 辭並有 禁止發 表牠的 事實。 『史大 林甚至 連他自 己的演 
辭 也隱匿 起來了 ……史 大林本 人在共 產主義 學院， 對三千 
名黨 的辦事 人作的 一篇演 辭從未 發表過 …“ •因 爲十 日之後 
，蔣 介石的 政變使 他的遭 遇事變 的體無 完膚的 駁倒』 （ r 
法國 反對派 文件』 第 三六、 六四 頁）。 關於 史大林 的見解 
反映在 中國舞 台上的 情形， 請讀 馬爾勞 『人之 命運』 一書 
』 第 一四六 —— 五 五頁， 蕎和 『 窩 樂金』 （Valogin  ) 的談 
話0 

二 十四、 史 大林，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九日 『對 靑年 團的演 
辭』， 見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國 際通 訊』。 

二十五 、曼 達萊揚 (T.  Mandaiyan) : 『中國 共產黨 的領導 
機關 何以無 法完成 牠的任 務？』 見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三和 
三十日 『國際 通訊』 。曼 達萊 揚當時 是駐滬 的共產 國際代 
表。 『國際 打電囑 我們埋 藏工人 的所有 鎗枝， 避免 工人和 
蒋介 石間的 軍事衝 突』。 ——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 
…… 隱藏 鎗枝， 不 迎戰， 因此不 致繳械 …… 不是更 好麽？ 
— 布 哈林著 『中 國革命 問題』 巴黎 出版， 日時未 詳（ 
大約一 九二七 年五月 —— 六 月）， 第五十 六頁。 又 參閱馬 
爾勞 『 人之 命運』 第二 O 九——一 O 頁。 

二 十六、 一九 二七年 三月十 八日俄 文版， 一 九二七 年二月 
二 十日德 文版，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五日 英文版 『共 產國際 
』 報。 

二 十七、 見 本書第 二二二 —— 四頁 （ 原本頁 數）。 

二十八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一日 『字林 西報』 摘引。 

二十九 、 『 • 照 鼓動者 現在招 募新人 馬的情 形看來 ，在 
往 後數星 期內， 半百萬 以上的 工人將 服從總 工會的 罷工號 

召。』 - •九 二七年 四月九 日上海 North  China  Herald. 

據 泛太平 洋工會 代表大 會的上 海代表 陳學達 報吿， 在一九 
二七 年三月 二十二 日與四 月十二 日間， 上海 工會力 量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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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萬 人增金 八十五 萬人。 一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六日 r 
民衆論 壇』。 

三十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廿六日 『國 際通 訊』。 

三十一 、華崗 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二節。 

三十二 、一 九二七 年 、四 月四日 『新聞 報』。 

三十三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八日， 同報。 

三十四 、同 上。 

三 十五、 同上。 

三十六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五日 同上。 

三十七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四日 同上。 

三十八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同上。 

三 十九、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North  China  Herald 。 

四十、 米夫著 『中國 革命』 第九十 八頁。 

四 十一、 從原稿 翻譯。 

四 十二、 Glover  (：13吐著 『 一九二 七年之 中國』 （一 九二八 
年北京 出版） 第十 三頁。 

四 十三、 楊超羣 （Yang  Tsao-Cheng) : 『一 九二七 年春在 
上海事 變』， 見 莫斯科 孫文大 學出版 『中 國問頭 資料』 第 
十三 號第二 十頁。 『 …… 薛岳 向中央 提議， 他同意 不服從 
蔣的 命令。 他願 意駐留 上海， 和上海 工人共 同抵禦 準備中 
的軍 事政變 …… 』 —— Chitarov  (當 時駐上 海的共 產國際 
辦 事人） 一 九二七 年十二 月十一 日在 聯共第 十五次 大會會 
議上 報吿。 這段話 後來從 紀錄中 删去， 托洛 次基則 從速記 
原 稿中摘 引出來 —— 托洛 次基： 『問 題集』 第九十 九頁。 
米夫在 『 中國 革命』 第 九十九 頁中也 證實這 件事， 雖然他 
採 取故意 曲解的 形式。 又參閱 馬爾勞 『人之 命運』 第二 O 
七頁。 

四十四 、楊 超羣： 『 上海 事變』 第二 十頁； …… 我 們的負 
責領袖 …… 宣稱 他們知 道這次 政變正 在着着 準備， 但不願 
過 早和蔣 介石衝 突』， Chitarov  > —— 同上 摘引。 

四 十五、 馬爾勞 小說中 的 喬想組 織抵抗 ，『但 中 國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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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式 演辭， 和 國民黨 聯合的 全部宣 傳却正 在痲痺 他。』 
—— 『人之 命運』 第二 o 七頁。 

四十六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七日 『新聞 報』。 

四十七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二日 『字林 西報』 之北 京路透 
電。 

四十八 、參 閱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二十曰 『國 際通 訊』。 
四十九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九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五十、 華崗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二節。 

五十一 、一 九二 七年四 月六日 『新聞 報』。 

五 十二、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六日 同報。 

五十三 、參閱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七日 『民 衆論 壇』。 

五 十四、 馬 爾勞著 『 人之 命運』 第二 o 六六 —— 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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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章註解 


一、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三 日上海 China  Press 。 

二、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三日 『字 林西 報』。 

三、  同上。 

四、  一九二 八年 r 中國 年報』 第 一三六 二頁。 

五 、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三 日上海 『申 報』。 

六、  同上。 

七 、 參閱 r 工人 代表報 吿』， 『新 聞報』 及 其他上 海報紙 
的詳實 記載。 

八、  『捕房 四月份 報吿』 。見 『市政 公報』 （一九 二七年 
五月甘 一日） 。參 加漢 口第四 次全國 總工會 代表大 會的上 
海代表 報吿： 一 百四十 個工會 領袖和 五百個 工人在 抵抗釋 

的政變 時送掉 生命。 - 九二七 年六月 三十日 『民 衆論 

壇』0 

九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三日 『新 聞報』 。關於 『改 組』 的 
最好的 描寫， 請閱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七日 『民衆 論壇』 上 
之 『 蔣介石 之法西 斯工會 』 一文。 

十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三日 『新聞 報』。 

十一、 同上 。 

十二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 

十三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三日 『新聞 報』。 

十四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三日 China  Press.。 

十 五、 『 九萬 工人出 廠』。 ~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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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ess 『共 產黨號 召總罷 工來抗 議反共 的政變 ，這 
一號 召於四 月 十三日 午 得到不 下十一 萬一千 八百個 工人服 
從。』 —— 上 海工部 局捕房 一九二 七年份 報吿。 

十六、 『工人 代表報 吿』。 

十七、 一九二 七年四 月 十四日 China  Press 。 

十八、 華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二節， 『工 人代 
表報 吿』。 

十九 、蔣 介石： 『吿民 衆書』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上 海發。 
二十、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North  China  Herald. 

二 十一、 同上。 

二 十二、 一九二 七年四 月 十五日 『 北京 晨報』 稱官 方報告 
舉出 被捕者 的人數 總共爲 一千。 

二 十三、 馬 克思著 『路易 • 波拿帕 特霧月 十八曰 』 （ 一九 
二六 年紐約 出版） 第一二 七頁。 

二十四 、同 上， 第一二 八頁。 

二 十五、 一九 二八年 r 中國 年報』 第 一三七 四頁。 

二十六 、一 九二 七年五 月四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二 十七、 同上， 一九 二七年 五月十 九日。 

二十八 、一 九二 七年六 月廿五 日上海 『 密勒士 評論報 』 。 
二十九 、『是 的， 這個傭 人跨在 主人的 頸上， 不時 的把最 
鮮美 的東西 從他的 嘴裡奪 了去， 並且 把痰吐 在他頭 上光禿 
的 地方。 任你怎 樣說， 牠是一 個最不 合意的 傭人！ 然而牠 
還不過 是一個 傭人。 資產 階級和 他住在 一起。 因爲 沒有他 
， 牠和 牠的統 治必然 滅亡。 …… 資產 階級獨 裁仍然 不受侵 
犯， 因爲牠 的社會 霸權的 所有條 件已維 持和鞏 固了。 j  — 
一托洛 次基著 『第 四國 際與蘇 聯』。 

三十、 蘇聯工 會赴漢 代表， 於 四月十 四日道 經廣州 。翌日 
他們眼 見搗毁 工會， 大 批逮捕 和當街 處决的 情形， 這都是 
奉 李濟琛 將軍的 命令執 行的， 李將軍 在數月 之前也 曾列入 
史大林 —— 布 哈林的 『革命 將軍』 人名 錄中哩 —— 參 閱一九 
二七 年五月 十五日 r 民衆 論壇』 。逃亡 的廣州 工會運 動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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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過 遲的消 息帶到 漢口： 『我 們深 以國民 革命的 發源地 

變成反 動的根 據地爲 憾。』 - ■九二 七年五 月六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一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五曰 『共 產國 際』。 

三 十二、 由官方 （ 武漢） 國民 通訊社 傳出， 一九二 七年四 
月 十四曰 China  Press 發表。 

三十三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四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三 十四、 合爾曼 （E.  Thaelman  ) 作 『 中國革 命與無 產階級 
的任 務』，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六日 『國 際通 訊』。 
三十五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二 十日 『國際 通訊』 第四 十三期 


三 十六、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二十日 同上 第四十 四期。 

三 十七、 廖漢生 (Lian  Han-sen) : 『 人民 叛賊， 蔣 介石， 
』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三日 『國 際通 訊』。 

三十八 、史 大林： 『中 國革命 問題』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二十 三日 『 國際通 訊』。 

三十九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三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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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章註解 


一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六日 『字 林西 報』。 

二、  參閱蒋 介石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八曰 在南京 作的演 辭 •， 
又參 閱一九 二七 年五月 二十五 —— 二 十六日 r 民衆 論壇』 
上 James  H  Dolsen 著 『 蒋 介石之 困境』 一文。 

三、  本章 摘引一 切史大 林的話 均根據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十 
:八曰 『 國 際通訊 』 上 『中 國革命 問題』 一文 的正式 英譯稿 

O 

四、  托洛 次基： 『中國 革命與 史大林 同志的 大綱』 （ 一九 
二七年 五月七 日）， 見 『問 題集』 第 廿三頁 以下。 （除另 
有註釋 者之外 ，本章 所有摘 引托氏 的話均 本自此 文。） 

五、  N.  Lenzner 「 中國問 題」，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廿五 
曰 和 廿九日 「 國際 通訊」 A.  Stetski  : 『中 國 革命之 轉變， 
』 見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七日 同上； Stetski  : 『中國 鬥爭的 
辯 證律』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七日 同上； L.  Heller  : 『中 
國革命 聯合戰 線破裂 以後』 ，見 一九 二七年 五月七 日同上 

5  J.  Pepper 『張伯 倫與蔣 介石的 同盟』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廿一 日同上 ； 等等。 

六、  見 註三。 

七、  Lenzner  : 『中國 革命』 （旁 圏照原 文）。 

八、  布哈林 『 中 國革命 問題』 第五 十六、 五十 九頁。 

九、  布哈林 ： 『 向 聯共莫 斯科委 員會全 體會議 報吿』 一九 
二七 年六月 四日，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二日 『國 際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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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時應該 妥協， 何時應 轉守爲 攻？』 五 月末， 共 產國際 
執委員 第八次 全會的 决議問 道 Q 『這 要就具 體條件 决定。 
共產國 際特別 以爲， 有 些同志 在蔣介 石上海 政變時 建議實 
行 暴動的 策畧， 十分 謬誤。 這項 策畧的 究竟， 非以 暴動進 
攻帝 國主義 及蔣介 石作先 發制人 之計， 便須廣 佈陣線 ，用 

武 裝力量 和他們 鬥爭。 . 假使上 海工人 發起了 廣大的 

武裝 行動， 則必 被蔣介 石帝國 主義聯 合武力 撲滅， 中國無 
產 階級的 鮮血， 在一 個毫無 勝利之 望的戰 爭中， 便 會平白 
灑 盡。』 一 『中 國問 題决議 案』， 見一九 二七年 六月十 
五曰 『國 際通 訊』。 （此 段譯文 乃從李 立三編 『中 國革命 
』 中之正 式中文 譯稿摘 下的， 與本 書作者 引證的 英文重 P 
，有 少許 詞句上 的出入 —— 譯 者。） 

十、 E.  Eichenwalt^ 『 共產 國際在 中國之 策暮路 線，』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二日 『國 際通 訊』。 

十一、 布 哈林: • 『 中國 革命問 題集』 第五十 九頁。 

十二、 唐新士 （Tang  Shin-She  )  •• 『蔣 介石 之武力 活動與 
漢口 政府』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六日 『國 際通 訊』。 

十三、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一日 『 國際通 訊』。 

十四、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二八 五頁。 

十五 、藍 辛著 『中國 之謎』 第六十 六頁。 

十六 、托氏 『 問 題集』 第二八 O 頁 搞引。 這 一段及 外幾段 
已 從大會 出版的 紀錄中 删去。 

十七、 托氏： 『關於 中國問 題的第 二次演 講辭』 ，見 『問 
題集』 第一 O 三頁。 

十八、 史特朗 （Anna  Louis  Strong) 著 『 中 國之勞 苦民衆 J 
( 紐約， 一九二 八年 出版） 第三八 —— 九頁。 

十九、 前 掲書。 

二十 、杜 里歐： 『在 中國革 命中』 ，見 一九 二七年 六月廿 
五 日巴黎 『人道 報』。 

二 十一、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卷二， 第 六六七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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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二、 米夫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 oo 頁。 

二 十三、 『中 國共 產黨第 五次代 表大會 宣言』 ，見 一九二 

七 年五月 廿三日 —— 六 日武漢 『民國 曰報』 Q 

二十四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八日 『國際 通訊』 ，正 式譯稿 

o 

二 十五、 『泛 太平 洋工會 秘書處 宣言』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 五日漢 口發） ，見 一九二 七年九 月二日 『國 際通 訊』。 
二 十六、 米夫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 OO 頁。 

二十七 、華崗 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五章第 二節。 這段話 
是 複述瞿 秋白一 九二八 年在中 國共產 黨第六 次大會 上更審 
愼地 發表的 思想。 蓋史 大林底 『革命 中心』 在一切 人的記 
憶中 尙際常 新鮮， 故當 時尙不 敢大胆 說話。 （ 參閱 瞿秋白 
著 『中國 革命』 第一章 ） Q 
二十六 、見 托洛 次基著 『不 斷革命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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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章註解 


一、  『國 民黨中 央執行 委員會 宣言』 ，見 一九二 七年四 f 
二十四 日漢口 『民 衆論 壇』。 

二、  『國民 黨中央 執委會 宣言』 ，見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十九 
曰 『民 衆論 壇』。 

三 、 見 本書第 九章： 『沉 默的陰 謀』。 

四、  『共 產國際 代表圑 宣言』 ，見一 九二七 年五月 一曰漢 
口 『中 國通 訊』。 

五、  同上。 

六 、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十七日 『民 衆論 壇』。 

七 、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四頁。 

八、  『國民 黨中央 執委會 宣言』 ，見 一九二 七年四 月十九 
日 『民 衆論壇 jo 

九产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六日 『民 衆論 壇』。 

十、 『鮑 羅庭 先生與 Reugo 通訊社 代表談 話』，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八日 『中 國通 訊』。 

十一、 菲 些耳著 『蘇 維辏 之世界 政策』 第二 卷第六 六七一 
一 八頁。 

十二、 前 揭書。 

十三 、一九 二七年 四月二 十三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十四、 一九二 七年四 月 十四日 同報。 

十五、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五日 同報6 

十六、 『 紐 約泰晤 士報』 是美 國官塲 脈膊的 正確檢 查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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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消息 多月萊 便登在 第一版 ，但五 月六日 突然不 見了。 
數曰 之後， 林白 的偉業 與紐約 的情殺 案完全 吸引了 報紙和 
公衆。 

十七、 察甫曼 ： 『 中國 革命』 第一三 六頁。 

十八、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三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十九 、一九 二七年 四月廿 四日和 廿九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 『外 交部 通訊，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一日 『中 國通訊 
J  o 

二十一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七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二 、參 閱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三日 『民 衆論壇 1 。 

二 十三、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一日 『 中國通 訊』。 

二十四 v —九二 七年 五月九 日路透 （ 英國） 通 訊社電 ，發 
表於一 九二八 年 『 中國 年報』 第 七三五 —— 六頁。 

二十五 、魯 易： 『帝 國主 義干涉 中國』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一日 『中 國通 訊』。 

二十六 、察 甫曼：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九頁。 

二十七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十四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 八、 先 一年， 白銀 已流到 沿岸。 上海的 白銀存 量從一 
九 二六年 初之一 萬零二 百兩增 至一九 二七年 四月之 一萬三 
千八 百穴十 萬兩。 參閱 一九二 七年三 月十八 日上海 出版之 
『 資本與 貿易』 及 一九二 七年四 月二日 上海 『 密勒 士評論 
報』0 

二 十九、 參閱 『 驚慌 與怠工 造成的 金融局 勢』， 見 一九二 
七年 五月二 十一日 『 民 衆論壇 』 。 

三十、 據湖 北失業 局報吿 ，六 月末， 武漢有 十六萬 人失業 

- ■九二 七年七 月十日 『民 衆論 壇』。 

三 十一、 參閱 第四次 全國總 工會代 表大會 報吿， 見 一九二 
七 年七月 三十日 以後之 『民 衆論 壇』。 

三十二 、一 九二七 年三月 十二日 『民 衆論壇 J 。 

三 十三、 瞿秋 白:: 『 中國 革命』 第五 十三頁 •； 湯良里 .『秘 
史』 第二七 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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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四: 、一 九二七 年四月 廿四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五 原文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八日 『中國 通訊』 分 
三 十六、 『關 於革命 之各階 級性宣 言』， 異 一九二 七年藓 
月 廿一日 『民衆 論壇』 。 

三 十七、 『湖北 總工會 中央執 行委員 會條例 J  ”見 一九二 
七 年五月 廿五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八 、米 夫： 『中國 革命』 第一 o — 頁摘引 .。 

三十九 、國民 黨中央 執行委 員會第 三次全 體會議 『吿 農民 
書』 ，見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八日 『中 國通 訊』。 

四十、 『國民 工農政 策』 （ 一九 二六年 十月） ，，: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八日 『中 國通 訊』。 

四 十一、 『 吿農民 書』。 

四 十二、 土地委 員會議 事的詳 細報吿 均自下 列各書 採集；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米 夫著 『中 國革 命』； 『八 七吿 
黨 員書』 。本書 作者引 用的所 有直接 摘引均 是上列 各書從 
原稿 摘下的 。在 Oskar  Erdberg 著 『近 代中國 故事』 的 『 
八月四 日晚』 一 節中， 有 生動的 記載， 該書 於一九 三二年 
莫斯科 出版。 

四十三 、瞿 秋白著 『 中國 革命』 第 一一 ■二 頁。 

四十四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十九日 『民 衆論 壇』。 

四 十五、 米夫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八頁。 

四 十六、 魯易著 『 中國共 產黨第 五次大 會』， 見一 九二七 
年七 月十三 日巴黎 『國 際通 訊』。 

四 十七、 米夫： 『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八頁。 

四 十八、 魯易： 『 第 五次大 會』。 

四 十九、 同上。 

五十、 瞿 秋白著 f 中國 革命』 第一 oo 頁 以下。 

五十一 、陳 獨秀： 『向 中國共 產黨第 五次大 會報吿 j ，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四日 『國 際通 訊』。 

五 十二、 托洛 次基著 r 問 題集』 第七七 —— 八頁 
五 十三、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二 八四頁 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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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四、 米夫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o 頁以下 有引證 。原 
文 亦見於 Asiatcias 著 『 從廣州 到上海 』 （ 一 九二七 年柏林 
出版） 第二六 五頁。 

五十五 、陳 獨秀： 『向 第五次 大會報 吿』。 

五十六 、見 本書一 三 三頁。 

五 十七、 N.Le 取 ner  : 『中 國問題 j ，見 一九 二七 年六月 
廿九日 『國際 通訊』 0 

五 十八、 『中 國共產 黨第五 次大會 宣言』 ，見 一九 二七年 
五 月廿三 —— 廿六 日漢口 『民 國日 報』。 

五十九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一 O 四 一 五頁。 

六十、 同 書第一 O 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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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章註解 


一、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第五十 三頁。 

二、  『湖 南省農 會代表 報吿』 ，見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二曰 
武漢 『民 國曰 報』。 （以後 簡稱爲 『湖 南代 表報吿 』 。 ） 

三、  蔡玉眞 （TsaiYi-tsen)  •• 『湖北 省農會 代表報 吿』， 
見 一九二 七年五 月二十 —— 二 十一日 『民國 日報』 。（以 
後 簡稱爲 『湖北 代表報 吿』。 ） 

四、  『湖南 代表報 吿』。 

五、  『湖北 代表報 吿』。 

六、  參閱史 特朗著 『中 國勞苦 民衆』 的 『民衆 糧食』 一節 

O 

七 、 察 甫曼： 『中國 革命』 第九十 一頁。 

八， 前揭 書第九 十一 頁。 

九、 關 於革命 在文化 方面的 成就， 尤 其是在 婦女解 放和破 
除迷信 方面， 請閱史 特朗著 『中國 的勞苦 民衆』 和 察甫曼 
的 『中 國革 命』。 

十 、史 特朗： 『中國 民衆』 第四一 —— 二頁。 

十一、 『湖 南代表 報吿』 •，又 參閱 一九二 七年七 月二曰 r 
民衆 論壇』 上載之 『湖 北省農 會决議 案』。 

十二、 『湖北 代表報 吿』。 

十三 、蔡 玉眞： 『湖北 農運之 困難與 最近的 策畧』 ，見一 
九二 七年六 月十二 —— h 三日 『民 國日 報』。 

十四、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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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湖北 省農會 估計二 月至六 月間， 在湖 北省起 碼有四 
千七百 個農民 （ 包 括五百 婦女） 被殺。 牠縷 舉處决 的手段 
如下； 『斬首 ，活埋 ，鎗斃 ，絞 殺， 燒死… • 碎 屍。』 

- - •九二 七年七 月七日 『民衆 論壇』 ） 。 

十六、 『湖 北國民 黨工作 報吿』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廿四 
曰 —— 廿五的 『民 衆論 壇』； 參閱 『董 必武 對湖北 黨大會 
的 演辭』 （一 九二 七年七 月一日 『民衆 論壇』 ） 。 

十七 、參閱 『 湖北國 民黨代 表大會 報吿』 ，見 六月 廿六曰 
以後的 『民 衆論 壇』。 

十八、 史 托拉著 『 國際工 人代表 在湖南 』• ， 見一九 二七年 
五月八 日漢口 『中國 通訊』 。 

十九、 『湖 北代表 報吿』 。‘ 

二十 、史 托拉： 『國際 工人代 表在湖 南』。 

二十 一、 同上。 

二十 二、 同上。 

二十三 、 『 壓制 反革命 派的手 段並沒 有十分 迅速和 小心的 
執行。 想使政 府開始 立即審 判被捕 的腐敗 鄕紳， 土 豪等反 
革 命派亦 不可能 。 』 一 『 湖北 國民黨 工作報 吿』。 
二十四 、一九 二七年 五月十 二和七 月八日 『民 衆論 壇』。 
二 十五、 『中 執會 宣言』 （一九 二七年 五月二 十曰） ，見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二十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六 、史 特朗： 『中國 民衆』 第一六 六頁。 

二 十七、 『湖 北省代 表大會 （六月 廿五日 武昌） 報 吿』， 
見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二日 『民 衆論 壇』。 

二 十八、 『湖北 代表報 吿』。 

二十 九、 『湖北 國民黨 工作報 吿』。 

三十、 史 特朗： 『中國 民衆』 第 一六六 —— 九頁。 

三 十一、 史 托拉： 『國 際代表 圑在湖 南』， 見一九 二七年 
七月 廿一日 『國 際通 訊』。 

三 十二、 魯易： 『中 國之革 命與反 革命』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 廿一日 『國 際通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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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三、 『湖 北省代 表大會 報吿』 ； 見註二 十七。 

三 十四、 蔡 玉眞： . 『 困難與 最近策 畧』。 . 

三 十五、 『八七 吿黨員 書』。 

三十六 、湯 良里 ■: 『秘 史』 第二七 六頁。 

三 十七、 『八七 吿黨員 書』。 

三 十八、 史 大林： 『中 國 革命問 題』。 

三 十九、 托洛 次基： 『 問 題集』 第四十 三頁。 

四十 、『八 七吿黨 員』。 

四 十一、 『勃勞 達在工 會領袖 會議上 談話』 ，見一 九二七 
年五 月八日 『中 國通 訊』。 

四 十二、 勃 勞達： 『中 國革 命向左 轉』，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倫敦 『勞 工月 刊』。 

四十三 、藍 辛： 『中國 之謎』 第九十 二頁。 

四 十四、 ^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一日 『民 衆論 壇』。 

四十五 、同 上。 

四 十六、 『八七 吿黨員 書』。 

四 十七、 『譚 平山 宣言』 ，見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九日 『民 
衆論 壇』。 

四十八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二日 『民 衆論 壇』。 

四 十九、 『八七 吿黨員 書』。 

五十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五、 廿九日 『民 衆論 壇』。 
五十一 、一九 二七年 六月二 、九日 同報。 

五 十二、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一日 同報。 

五 十三、 一九二 七年六 月九日 同報。 

五十四 、湯 良里： 『秘 史』 第二七 o 三頁。 

五 十五、 『八七 吿黨員 書』。 

五 十六、 同上。 

五十七 、參 閱漢口 『民國 日報』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日 各份； 又參閱 一九二 七年 
六 月四日 『民 衆論 壇』。 

五 + 八、 一九 二七年 六月十 八日 『民 國日 報』。 


五 十九、 『八七 吿黨員 書』。 

六十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八日 『民 衆論 壇』。 

六十一 、參閱 『八 七吿黨 員書』 ；瞿 秋白箸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二頁； Chitarav 在聯 共第十 五次大 會演辭 （ 托洛次 
基著 『 問 題集』 第 二八九 —— 九 O 頁有引 證）； 米夫著 『 
中國 革命』 第 一三九 —— 四 O 頁。 

六十二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 一一 二 - .三 五頁， 

又 參閱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七日 『民 衆論 壇』。 

六 十三、 據阿爾 拔 • 特列恩 特說： 『 譚平山 …… 在 六月初 
贊成 指揮武 裝討伐 土地革 命。』 —— ( 『特 列恩特 同志宣 
言』 第六十 三頁） 麥克思 • 夏 克曼著 『十年 來反對 派的歷 
史和 原則』 （ 一 九三三 年紐約 出版） 第五十 貢也根 據特列 
恩特， 說出這 種話。 當 著者問 及這一 點時， 特列恩 特堅稱 
他 的報吿 者就是 布哈林 本人。 但這種 說法顯 然是訛 誤的。 
六十四 、一 九二 七年六 月十八 一 十九日 『民 國日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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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章註解 


一 、 見 『反 對派 政綱』 （一九 二七年 ，巴黎 出版） 第九一 
一廿 四頁， 托洛 次基著 『 俄國之 眞相』 （ 一九 二八年 ，紐 
約 出版） 第二 章和第 四章； 托洛 次基著 『被 背叛的 革命』 

( 中譯 本名爲 『 蘇聯之 現狀與 前途』 —— 譯者） — 九二七 
年 紐約出 版第二 五 - 三二頁 。 

二、  見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六一 —— 七頁； 托 洛次基 
著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 一二八 一 三 四頁。 

三、  例如， 一 九二六 年二月 —— 三月 第六次 全會議 事的報 
吿充 满九期 『 國際通 訊』， 足 足佔了 二百零 二頁。 一九二 
六年 十一月 第七次 全會的 報吿還 要長， 擠満 該刊十 六期之 
多。 

四 、 一 九二七 年五月 廿五日 r 國際通 訊』。 

五、  r 特列 恩特同 志宣言 』 ，見 『 法國 反對派 文件』 第六 
十 五頁。 

六、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書記局 關於執 委會全 體會會 議進行 
的 通吿』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八日 『國 際通 訊』。 

七 、 史 大林： 『中 國革命 與共產 國際的 任務』 ，見 一九二 
七 年六月 三十日 『共產 國際』 報。 

八 、 布 哈林： 『共 產國 際執委 會全體 會議的 决議』 ，見一 
九二 七年 六月廿 九和七 月二日 『國 際通 訊』。 

九、  r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第八次 全會中 討論的 中國問 題』， 
一九二 八年， 漢堡 —— 柏林 出版。 


十 、史 大林： 『中 國革 命』。 

十一 、托洛 次基： 『 關於中 國間 題第一 次演辭 』: ，見 /『 問 
題集』 一 oo 頁。 

十二 、托洛 次基： r 關 於中國 問題第 二次演 講辭』 ，見 『 
問 題集』 第一 o 二 —— 四頁。 

十三、 『中 國問題 决議』 ，見 一九 二七 年六 月十一 和十五 
日 『國 際通 訊』。 

十四、 阿爾拔 • 特列 恩特： 『一 九二 七年五 月中國 次委員 
會底分 析的報 吿』， （ Compte  Rendu  Analytique  de  la 
Petite  Commission  Chinoise,  Mai,  1927  ) ， 這個文 件是特 
氏 於一九 三五年 八月， 應著者 之請， 根據筆 記寫出 來的。 
他後 來在巴 黎把牠 發表， 一 九三六 年二月 八日在 紐約的 『 
新戰 鬥報』 上重印 出來。 牠的要 點包括 .在， 特列恩 特同志 
的宣言 J (一 九二 七年七 月廿二 日發） ，第 六十四 頁中。 
十五 、陳 獨秀： 『吿黨 員書』 ；又 參閱湯 良里著 『秘 史』 
第二八 o 頁； 史 大林著 『馬克 思主義 與民族 及殖民 地問題 
』 第二四 九頁。 

十六、 湯 良里： 『秘 史』 第二七 三頁。 

十七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十八、 托洛 次基： 『一九 二七年 八月一 曰在 執監聯 席全體 
會 議上演 講辭』 ，見 『史 大林 的造謠 學校』 第一六 五頁。 
十九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九 十頁。 

二十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二 十一、 湯良里 ： 『 秘史』 第二八 o 頁； 陳獨秀 的 『 吿黨 
員書』 也證 實魯易 把電文 出示注 精衞的 事實。 

二 十二： 托洛 次基： 『問 題集』 第 一二一 —— 二頁。 

二 十三、 『關於 托洛次 基與吳 約維支 參加共 產國際 執委會 
全 體會的 决議』 ，見 一九 II 七年六 月八日 『國 _通 訊』。 
二 十四、 『書 記局 通吿』 ，見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八日 r 國際 
逋 訊』。 

二十五 、一九 二七年 五月三 十一日 『眞 理報』 ，一 九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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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 十一曰 『 國際 通訊』 亦有轉 .載。 

二十六 、一 九二 七年六 月二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七 、湯 良里： 『秘 史』 第二七 四頁。 

二十 八、 瞿 秋白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三頁。 

二十 九、 一九 二七年 二月二 十五曰 『 國際通 訊』； 托洛次 
基： 『問 題集』 第二九 二頁。 

三十、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第 二章。 

三十 一、 『八七 吿黨員 書』。 

三十二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二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三 、一 九二 七年 六月廿 二日同 上。 

三十四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三十日 『國 際通 訊』。 

三十五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九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六 、一 九二 七年 七月二 日同上 9 
二 十七、 E.  Zeitlin  : 『 中 國革命 之新階 段』， 見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九日 『國 際通 訊』。 ： 

三 十八、 『八 七吿黨 員書』 ，米 夫著 『中國 革命』 第一四 

三 十九、 夏鼎 （ 譯音 . ） ： 『 中 國的農 運』， 見一九 二七年 

六月 廿三曰 『國際 通訊』 6 

四十、 一九二 七年六 月三十 日 『 民 衆論壇 』 。 

四十一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三日 『民 國曰 報』。 

四十二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七十 八頁。 

四 十三、 米夫著 『中 國革命 』 第一三 九頁。 

四十四 、同上 o 

四 十五、 菲些耳 ： 『 蘇維埃 之世界 政策』 第 二卷第 六七二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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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章註解 


一 、 一 九二 六年四 月十六 日紐約 r 工人日 報』。 

二、  Eatsuji  Fuse  : 『蘇聯 之遠東 政策』 第三二 六 

寅。 

三 S 前揭書 第三二 七頁。 

四、  前揭書 第三二 九頁。 

五 、 一 九二 七年五 月八日 『民 衆論 壇』。 

六、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八日 『國 際通 訊』。 

七、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一 二三 一一 四頁。 

八、  一九二 七年六 月十日 『民 衆論 壇』。 

九、  參閱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九日 『 民衆 論壇』 上 『 河南决 
戰 之詳細 故事』 一文。 

十、 史特朗 ： 『 中國 民衆』 第六十 二頁； 魯易著 『 中國之 
革命與 反革命 （ 一九三 o 年柏林 出版） 第三六 
十一、 史 特朗： 『 中國 民衆』 第六十 二頁以 下； 菲 些耳著 
『蘇 維埃 之世界 政策』 卷二， 第六六 九頁。 

十二、 一九二 七年六 月一日 『民 衆論 壇』。 

十三、 一九二 七六月 十三日 同上。 

十四、 魯易 『革 命與反 革命』 第 三六三 —— 四頁。 

十五、 一 九二七 年六 月廿三 日廣州 Chinese  News  Service 。 
十六、 『馮 玉祥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一日 給漢口 通電』 ，見 
六 月末新 聞報。 

十七、 史 特朗著 『中國 民衆』 第七十 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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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湯 良里： 『秘史 j 第二 八三" 一 四頁。 

十九、 前掲書 第二八 五頁。 

二十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九日 『民 衆論壇 j 。 

二十 一、 同上。 

二十二 、汪 精衞： 『黨 必須領 導民衆 運動』 ，見 一九 二七 
年七 月八日 『民 衆論壇 I 。 

二十三 、同 上。 

二 十四、 『江西 特派員 報吿』 ，見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兰、 
十四、 十五日 『民 衆論 壇』。 

二十五 、孫 科： 『革 命與 民衆』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十四 
曰漢口 『中 央日 報』。 

二十六 、 N*  Lenzner  : 『 中國問 題』， 見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九日 『國 際通 訊』。 

二十七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 一一 •四 頁。 

二 十八、 前 揭書。 

二十九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十五日 『民 衆論壇 i 。 

三十 、參閱 一九二 七年七 月九日 『民 衆論 壇』。 

三十一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 一一 •五 頁。 

三 十二、 『八 七吿黨 員書』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一一 
五頁 以下。 

三十三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三日 『 民衆論 壇』。 

三 十四、 參閱 Sz  Toh-U  : 『 第 四次全 國總工 會代表 大會』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十五 日漢口 『泛 太平 洋工人 報』。 

三 十五、 『羅佐 夫斯基 演辭』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一曰 『 
泛太平 洋工人 報』。 

三 十六、 『第 四次勞 動大會 宣言』 ，見 一九 二七年 六月廿 
九曰 『民 衆論 壇』。 

三十七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廿二日 『民 衆論 壇』。 

三 十八、 史 特朗著 『中國 民衆』 第八十 八頁。 

三 十九、 一 九二七 年六月 三十日 『 民衆論 壇』。 

四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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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一九 二七 年七月 十日， 同上。 

四 十二、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八日 ，•同 上。 

四十三 、一九 二七年 七月七 八日* 同上。 

四十四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四十五 、湯 良里 ： T 秘史』 第二八 O 頁。 

四十六 、瞿 秋白： r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八頁。 ； 

四十七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八日 『國 際通 訊』。 

四十八 、布 哈林： .『中 國 革命之 地位』 ，見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六日 『國 際通 訊』。 

四十九 V 布哈林 .： 『中 國革命 之急劇 轉變』 ，見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四日 『國 際通 訊』。 

五十、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關於中 國革命 現局的 决議』 ，見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八日 『國際 通訊』 

五 十一、 r 中國 共產黨 宣言』 ，見 一九二 七年八 月四曰 r 
國際通 訊』。 

五十二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二十日 、廿 六日 『民 衆論 壇』。 
五十三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五 十四、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廿八 日 『 民衆論 壇』。 

五 十五、 一九二 七年七 月 廿二、 廿三、 廿四日 同報。 

五 十六、 一九二 七年七 月廿九 日 同報。 

五 十七、 湯 良里： 『秘 史』 第二九 一頁。 

五十八 、一 九二 七年七 月六日 『中 央曰 報』。 

五十九 V  —九二 七年七 月十四 日 『 民衆論 壇』。  . 

六十  >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八日 『 民衆論 壇』； WQO 著 『國 
民黨 與中國 革命之 未來』 第二七 o —— 三頁 也有宋 慶齢宣 
言 的原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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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六章 註解 


一、  一 九二七 年八月 二十日 『密 勒士， 評論 '報』 上， 
Jui  Fii-san 作 『騰 沸著的 革命發 生了什 麽』。 

二、  『中 國工會 在目前 局勢中 的迫切 任務』 ，見一 九二七 
年九月 十五曰 『泛 太平 洋工人 報』。 

三 、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廿九日 『民 衆論 壇』。 

四、  『陳獨 秀對中 國共產 黨第五 次大會 的組織 報吿』 ，米 
夫著 『中國 革命』 第 —— 匕 頁有 引證。 

五、  『一 九二 八年 十一月 八日中 國共產 黨中央 通吿』 ，見 
一 九二七 年上海 出版之 『六次 大會後 中國共 產黨的 政治工 
作』 ；周 恩來著 『現 時黨 的組織 問題』 （一 九： 七 年五月 
十 五日， 上海出 版）。 

六、  列寧著 『 左派幼 稚病』 英 譯本第 十四頁 c 

七、  『一 九一七 年三月 黨大會 紀錄』 ，見 托洛 次基著 『史 
大 林造謠 學校』 第二三 九頁。 

八 、 史 大林： 『論 現時 的幾個 問題』 ，見一 九二七 年八月 
四曰 『國 際通 訊』。 

九、  史特朗 著 『 中國 民衆』 第 二四二 Y 二五一 —— 二頁。 
十、 魯易著 『中國 革命之 敎訓』 ，見 一九二 七年十 一月倫 
敦 『勞 工月 刊』。 

十一、 魯易著 『中 國之革 命與反 革命』 第四 O 五頁。 

十二、 『國 際形勢 决議』 （ 一九 二七年 八月九 扫 蘇共 中央 
執監聯 席會議 聽取布 哈林報 吿之後 通過） ； 、見二 九 Z： 七年 


八月 十八日 『國 際通 訊』。 

十三、 『中國 工會之 迫切任 務』。 

十四、 『國際 形勢决 議』。 

十五 、陳 瘸秀： 『致 共產 國際一 封信』 ，見 一九三 o 年七 
月一 日上海 『無 產者』 （中 國左派 反對派 『無產 者社』 機 
關 報）。 

十六、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五十 二頁。 

十七、 華崗著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六章第 一節。 

十八、 瞿秋白 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二頁。 

十九、 華崗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六章第 一節。 

二十 、一 九二七 年七月 十五日 『眞理 報』， 一九二 七年八 
月三曰 『國際 通訊』 有 譯文。 

二十一 、史 大林： 『論 現時的 幾個問 題』。 

二十 二、 同上。 

二 十三、 『國際 形勢决 議』。 

二十四 、華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六章第 一節。 

二十五 、瞿 秋白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三頁。 

二 十六、 華崗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六章第 一節。 

二 十七、 r 八七 吿黨員 書』。 

二十八 、華崗 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六章第 八節。 

二 十九、 『國際 形勢决 議』。 

三十、 陳 獨秀： 『吿 黨員 書』。 

三 十一、 r 江蘇省 委决議 （一 九二 八年 五月七 日）』 ，見 
莫斯科 『中 國問題 資料』 第十 四期第 六頁，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二二 六頁有 摘引。 

三十二 、一 九二七 年八月 十八日 『國 際通 訊』。 

三 十三、 瞿秋白 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四頁。 

三 十四、 華崗著 『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第 七節。 

三 十五、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第一三 五頁。 

三十六 、華 商著 r 中 國大革 命史』 第 四章第 七節。 

三 十七、 前 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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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八、 『江蘇 省委第 八號通 吿』。 

三十九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第一四 三頁。 

四十、 前掲書 第一三 四頁。 

四 十一、 前 揭書。 

四 十二、 一九二 七年九 月三十 日 『 眞理 報』， 一九 二七年 
十 月八日 『國際 通訊』 有 譯文。 

四 十三、 瞿秋白 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 三六頁 以下。 

四 十四、 同上。 

四 十五、 『中國 共產黨 十一月 中全會 政治决 議案』 ，見一 
九二八 年一月 廿六日 『國際 通訊』 。關於 『不斷 高漲』 底 
學說 的爭論 及羅名 尼茲的 『不斷 革命』 說法， 請閱 托洛次 
基著 『中 國問 題集』 第一 六三頁 以下及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一 八七頁 以下。 

四 十六、 『十 一月中 全會政 治决議 案』。 

四十七 、瞿 秋白著 『中 國革命 1 第一 三八頁 以下。 

四 十八、 『十 一月中 全會政 治决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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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 章註解 


一 、 瞿 秋白著 『中國 革命』 第一三 八頁。 

二、  黃平著 『 廣 州公社 及其準 備』， 見 一九三 o 年 上海出 
版之 『 廣 州公社 』 （文 集） 第 七七、 八 o 頁。 

三、  前揭書 第七十 七頁。 

四、  A.  Neuberg  ( 漢茲 • 牛曼之 假名） 著 『 武裝 暴動』 第 
一 O 八頁； 瞿秋白 著 『 中國 革命』 第一二 八頁。 

五 、 鄧 中夏： 『廣 州公 社與共 產黨的 策唇』 。見 『廣 州公 
社』 第四 三頁。 

六、  前揭書 第三十 九頁。 

七、  羅佐夫 斯基： 『廣州 公社的 敎訓』 ，見 『廣州 公社』 
第一三 九頁。 

八、  Neuberg 著 『 『 武裝 暴動』 第一一 O 頁0 

九、  前 掲書。 

十 、羅名 尼茲： 『廣 州公 社週年 紀念』 ，見 『廣州 公社』 
第二 O 五頁。 

十一、 陳 紹禹： 『廣州 暴動的 經過』 ，見 『廣州 公社』 第 
一三 九頁。 

十二、 前掲書 第一四 二頁。 

十三、 Neuberg 著 『 武裝 暴動』 第一一 四頁。 

十四、 『廣州 公社』 第八 十五頁 ，黃平 一文。 

十五、 『廣州 公社』 第一四 二頁， 陳紹禹 一文， Neuberg 
著 『武裝 暴動』 第 一一 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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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廣州 公社』 .第一 四二頁 陳紹禹 一文。 

十七、 Neuberg 著 『 武裝 暴動』 第一二 四頁， 

十八 v 『廣州 公社』 第 五頁， 羅佐 夫斯基 一文。 

十九、 Neuberg 著 『 武裝 暴動』 第一一 三頁。 

二十、 前 揭書第 一一 五 頁註。 

二 十一、 『廣州 公社』 第 八十九 頁黃平 一文。 

二 十二、 『廣州 公社』 第六 頁羅佐 夫斯基 一文。  . 

二 十三、 『廣州 公社』 第八 十九 一 九十 頁黃平 一文； 牛 
曼說 『 蘇 維埃』 由 十六人 成立， 參閱 Neuberg 著 『 武裝暴 
動』 第一一 一頁。 

二 十四、 參閱托 洛次基 著 『 問 題集』 第一 五一—— 七 、二 
o 三 —— 六； 托洛 次基著 f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二 o 
一一一 二頁； 『工 人代表 蘇維埃 何時， 又 在什麽 條件之 
下 才應成 立，』 見 『共 產國際 提綱與 章程』 （ 第二 次犬會 
) 第六二 一 五頁： 關於史 大林的 『蘇 維埃』 學說， 又請. 
閱 本書三 一一 頁註。 

二十五 ’、 托洛 次基著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二 o—— 
一 六頁0 

二十六 、往後 關於十 二月十 - 十 三日事 變的叙 述均參 

照 『 廣州 公社』 一書內 各篇文 章縷述 的詳情 及漠茲 • 牛曼 
在 『武裝 暴動』 內的 記載。 

二 十七、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一二 八頁以 下。 

二 十八、 『廣州 公社』 第五 十五頁 鄧中夏 一文。 

二十 九、 Neuberg 著 『 武裝 暴動』 第一 一八 頁。 

三十、 『葉挺 關於廣 暴的報 吿』， Neuberg 著 『武 裝暴動 
』 第一 二三- — 六頁有 引證。 

三 十一、 Neuberg 著前揭 書第一 一八、 一二四 - ■五 頁0 

三 十二、 『廣州 公社』 第五 O' - ■頁 鄧中夏 一文。 

三 十三、 前揭書 第五十 二頁。 

三十四 、前 揭書。 

三 十五、 『廣州 公社』 第一四 六頁， 陳紹禹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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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一九 二七年 十二月 十四日 『北 京晨報 J 。 

三十七 、一 九二七 年十二 月十三 日天津 『大公 報』。 
三十八 、一 九二七 年十二 月十四 日北京 r 益世 報』。 

三 十九、 Neuberg 著 『 武裝 暴動』 第 一一 八頁 o 
四十、 前揭書 第一一 九頁。 

四 十一、 『廣州 公社』 第一五 八頁] 2TF ， 陳紹禹 一文。 

四 十二、 一九二 七年十 二月三 十一日 『 密勒 士評論 報』。 
四十三 、一九 二七年 十二月 十七日 『大公 報』。 

四 十四、 一九二 七年 十二月 十九日 同報。 

四十五 、一 九二 七年 十二月 十八日 『北 京晨 報』。 

四 十六、 『廣州 公社』 陳紹 禹一文 摘引。 

四十七 、一 九二七 年十二 月三十 一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關於 照片， 請閱 『 國 民黨反 動之五 年』。 

四十八 、瞿 秋白： 『中國 革命』 第一五 二頁。 

四 十九、 前揭書 附錄， 第二四 七頁。 

五十、 前揭書 第二三 二頁。 

五 十一、 前 揭書第 二四六 頁 以下。 

五 十二、 『中 國問題 决議』 ，見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第九次 
全會通 過之决 議案』 第五 十二—— 四頁。 

五 十三、 前 掲書第 四十八 —— 五十 一頁； 參 閱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 二一六 —— 三一、 二九三 —— 五頁； 又參閱 
托洛 次基著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 一八六 —— 二一二 
頁。 

五 十四、 托洛次 基 『 問 題集』 第二 九四頁 引證。 

五十五 『廣州 公社』 第二九 四頁， 羅 名尼茲 一文。 

五 十六、 『中國 共產黨 第六次 大會决 議案』 （一 九二 八年 
上海 印行） 第三十 一頁。 

五 十七、 『殖 民地 之革命 運動』 ，見 『共產 國際第 六次大 
會通 過之提 綱』， 一 九二九 年紐約 印行， 第三九 —— 四 o 
頁。 

五 十八、 同上第 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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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 章註解 


一、 關 於國民 黨恐怖 的詳明 紀載請 閱伊羅 生編之 『國 民黨 
反 動之五 年』。 

.二、 參閱 中國海 關每年 報吿； 中國銀 行每年 報吿； 陳翰笙 
.著 『 中國 經濟之 解體』 （ 一九 三三年 五月份 r 太平 洋時務 
雜誌 』 ） ； Rajchmami 報吿 附錄 （一 九三四 年四月 ，南京 
出版） ；一 九三六 —— 七年 『華人 年報』 （ Chinese  Year 
book) , 『中國 年報』 等。 

:三、 參閱一 九三二 —— 四年上 海 『 中國論 壇』， 該 刊每星 
期詳載 國民黨 之不抵 抗及鎭 壓抗日 運動。 

四 、 一 九二八 年七月 三十日 『國 際通 訊』。 

五 、 參閱 『共 產國際 綱領』 （一 九二九 年紐約 印行） 第五 
十 八頁；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 一七三 —— 四頁；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一九 六頁。 

.六、 參閱 麥克思 • 夏 克曼在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英譯 
.本上 的序， 又見 該書第 十九頁 以下。 

七、  r 殖民地 之革命 運動』 第四十 一頁。 

八、  托洛 次基著 『 問 題集』 第二 o 六頁。 

九、  前 揭書第 一七五 —— 六頁。 

十、 前 揭書第 一八五 —— 六、 二 o 三頁 以下。 

十一、 布哈林 著 『 國際 形勢與 共產國 際之任 務』， 見一九 
二八年 十一月 廿三日 『國 際通 訊』。 

十二 、托洛 次基： 『問 題集』 第一九 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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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一 九二八 年七月 廿五日 『國 释通 訊』。 

十四、 同上。 

十五、 『一 九二 八年七 月九日 通過之 政治决 議案』 ，見 『 
中 國共產 黨六次 大會』 （一 九二 八年 上海出 版）。 

十六、 『關 於改 組派，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給中國 OP 的信』 

( 一九二 九年十 月廿六 日）， 見 一九三 O 年 二月十 五曰上 
海 『紅旗 報』。 

十七 、一 九二八 年七月 廿五日 『國 際通 訊』。 

十八、 『一 九二 八年十 一月八 日中央 通吿』 ，見 一九 二九 
年十 月上海 出版之 『第 六次大 會後中 國共產 黨之政 洽工作 
』 第 四十二 —— 三頁。 

十九、 『河北 省乏革 命鬥爭 與工會 運動』 ，見 一九 三三年 
十二 月十二 日上海 『鬥爭 』 報 （ 中國 共產黨 機關報 —— 譯 
者 ） o 

二十、 林東海 （譯 音） 著 『中 國之工 人連動 與勞工 立法』 

( 一九 三三年 上海出 版）， 房 福安著 『中 國 勞工』 第七十 
四頁； 天津 『 南開 週刊』 第廿 九期。 

二十一 、房 福安： 『中國 勞工』 第九十 七頁。 

二十二 、澤民 （譯 音）： 『下 層統 一戰線 問題』 ，見 一九 
三一 年四月 十八日 『紅旗 報』。 

二十三 、項英 ： 『 過去 一年來 工會運 動之發 展與目 前之任 
務』 （一 九二九 年二月 八日在 全總執 委會第 二次擴 大會上 
報吿） ，見 一九二 九年五 月十五 日上海 『中國 人』。 
二十 四、 『一 九二九 年二月 八日共 產國際 執委會 給中國 
OP  — 封信』 ，見 『第 六次 大會後 之政治 工作』 一書。 
二十 五、 周 恩來： 『現 時黨的 組織問 題』， 一九二 九年五 
月十五 日上海 印行。 

二十六 、顧 遂寧： 『殖 民地 之革命 運動』 ，見 一九 二八年 
十 月四日 『國際 通訊』 ； 項英 『工 會運 動之發 展』； 『工. 
會 問題决 議案』 ，見 『第 六次 大會』 一書。 

二十七 、項 英： 『工 會運 動之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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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白 凱聲 （譯 音）， 『 工 人運動 之現狀 （一 九二八 
三 o 年）』 ，一 九三 o 年上海 出版。 

二十九 、前 揭書。 

三十、 羅邁： 『李 立三路 線江蘇 工作之 檢討』 ，見 一九三 
一年 二月七 日上海 『眞理 報』。 

三 十一、 『中 國共產 黨四中 全會决 議案』 ，一 九三 一年二 
月 ，上海 印行。 

:三 十二、 『李 立三 路線在 順直的 實踐』 ，見 一九三 o 年十 
.二 月十四 日上海 『眞理 報』。 

三 十三、 中央 工人部 『 一 九三一 年份工 人運動 報吿』 ，見 
一 九三二 年三月 十一日 『.紅 旗』。 

.三 十四、 『反 對工人 運動中 的機會 主義』 ，見 一九 三二年 
.三月 廿五日 『紅 旗』。 

.三 十五、 王明、 康生 合著： 『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一 九三三 
年十 二月在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第十 三次全 會上演 講辭） ，一 
九三四 年紐約 出版， 第四十 四頁。 

.三 十六、 米夫： 『中 國革 命危機 之新發 展』， 見一 九三三 
年五月 十五曰 『共 產國 際』。 

.三 十七、 『 中國之 蘇維埃 』 （ 一九 三四年 莫斯科 出版） 第 
十 三頁0 

.三 十八 、一 九三三 年十月 三十日 『紅 旗』。 

.三 十九、 米夫： 『新發 展』。 

，四 十、 H.  D.  Fong  •• 『 中國之 紗業與 貿易』 第 十六表 o 
細十一 、一 九三三 年十月 三十日 『紅 旗』。 

四 十二、 D.  K.Lieu  : 『上 海之繁 榮和工 業化』 （一 九三 
:六 年上海 出版） 第二九 四頁。 

四十三 、米 夫： 『新發 展』。 

四十四 、一 九三三 年十月 三十日 『紅 旗』。 

:四 十五、 『論 下層統 一戰線 問題』 ，見 一九 三四年 二月一 
曰北平 『靑 年戰 線』。 

四 十六： 周 恩來： 『組 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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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一 九三 o 年三月 廿六日 『紅 旗』。 

四十八 、周 恩來： 『在中 國共產 黨三中 全會上 報吿』 （一 
九三 o 年九 月廿四 日）。 

四十九 、一九 三一年 五月十 日上海 『布 爾什維 克』。 

五十、 『一九 二九年 十二月 廿九日 國際來 信』。 

五十一 、錢雄 （譯 音）， 『 江 蘇省委 對第二 次代表 大會報 
吿』 ，一 九二九 年十二 月廿九 曰上海 印行。 

五十二 、一 九三三 年十月 三十曰 『紅 旗』。 

五 十三、 王明、 江 聲合著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四 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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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章註解 


一 、 董里 （譯 音） •• 『 關 於朱、 毛紅 軍的藶 史和現 狀的報 
吿 （一 九二九 年九月 一曰） 』 見 一九三 o 年 一月五 曰上海 
『中央 軍事情 報』。 

二、  同上。 

三、  同上。 

四、  『 吿全黨 同志書 （ 一 九二八 年十一 月十一 曰）』 ’見 
『六 次大 會後之 政治工 作』。 

五、  『一 九二九 年十月 廿六日 國際來 信』。 

六、  『中國 共產黨 二中全 會政治 决議案 』 （ 一九二 九年六 
月 ） o 

七、  中國共 產黨中 央第六 十八號 通吿。 

八、  M.  James 和 R.  Doonping 合著 『 蘇 維埃中 國』 ，（一 
九三二 年紐約 出版） 第 十頁。 

九、  陳獨秀 ： 『 關 於所謂 紅軍問 題』， 見 一九三 o 年七月 
一 日上海 『 無產 者』。 

十、 恩 格斯： 『德 國農民 戰爭』 （ 一 九二六 年紐約 出版） 
第十 八頁。 

十一、 『農民 問題决 議案』 ，見 『六 大』 一書。 

十二 、錢雄 『江蘇 省委報 吿』。 

十三、 『農 民游撃 討論』 ，見 一九三 o 年一月 十五日 『中 
央 軍事情 報』。 

十四、 米夫： 『走向 中國革 命的大 風暴』 ，見 一九三 o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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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廿八曰 『眞 理報』 ，一 九三 O 年六月 廿五日 『紅旗 J 
上有 譯文。 

十五、 參 閱托洛 次基： 『中 國之 政治形 勢與中 國布爾 什維. 
克列寧 派之任 務 （ 一九二 九年六 月）』 ， 見 一九三 o 年一 
月 廿五日 『無產 者』； 『中國 國民會 議的口 號』； 『中 國: 
革命 之前途 和任務 （ 國際左 派反對 派宣言 ） 』 ， （ 按以上 
各 文均收 入中譯 『中國 革命問 題集』 中 —— 譯 者）。 

十六、 『 中國問 題决議 案 （ 共 產國際 執委會 政洽書 記局一 
九三 o 年 七月廿 三日通 過）』 ，見 一九三 O 年十 月廿三 B 
上海 『眞理 報』。 

十七、 『一 九二九 年十月 廿六日 國際來 信』。 

十八、 一九二 o 年三月 十六日 『紅 旗』。 

十九、 『 新的革 命高潮 與一省 數省首 先勝利 （ 一九三 o 年 
六日十 一日政 治局通 過）』 ，見 一九三 o 年七月 十九日 『 
紅旗 報』。 

二十、 一九三 o 年三 月十六 日上海 『眞理 報』。 

二十一 、『新 的革 命高漲 …… 』 

二 十二、 羅邁： 『在 上海活 動份子 會上演 講辭』 一九三 o 
年十二 月三日 上海。 

二 十三、 『新 的革 命高潮 ••… _。 』 

二 十四、 『國際 給中國 黨的信 （一 九三 o 年十一 月十六 H 
收 到）』 ，見 一九三 O 年十二 月十四 日上海 『眞 理報』 6 
二十五 、一 九三 o 年九 月六日 『密勒 士評論 報』。 

二十六 、一 九三 o 年八 月七日 『國 際週 報』。 

二 十七、 『政 治形勢 與中國 共產黨 的任務 （一 九三 o 年九 
月三中 全會决 議）』 ，見 一九三 o 年十月 三十日 『眞 理報 
i  o 

二十 八、 Kuchiumov 演辭， 『 關 於李立 三路線 的討論 （一 
九三 o 年 十二月 共產國 際執委 會主席 圑）』 ，見一 九三一 
年 五月十 日上海 『布 爾什維 克』。 

二十 九、 同上 。 


三十、 同上。 

三十一 、瞿 秋白： 『吉 安之 得失』 ，見 一九三 o 年 九月九 
.日 『眞 理報』 o 

三十二 、周 恩來： 『.爲 傳達 國際决 議對三 中全會 的報吿 （ 
一九三 o 九月廿 四日） 』 .見 『三 中全會 資料』 第 九期。 
三十三 、何 盂雄： 『給中 央的意 見書』 （一 九三 o 年九月 
八日、 十月二 九日） ，一九 三一年 一月六 日上海 印行。 

三 十四、 『瞿秋 白同志 聲明書 （一九 三一年 一月七 日）』 
，見 『 四中 全會資 料』； 『 周恩 來同志 聲明書 （ 一 九三一 
年 一月三 日）』 （該項 聲明即 周氏對 三中全 會報吿 小册子 
的序 言）。 

三十五 、一 九三 一年五 月十日 『布 爾什維 克』。 

三 十六、 『國際 給中國 黨的信 （一 九三 o 年 十一月 六曰收 
到） 』 。 

三 十七、 『自 前的 政治形 勢與黨 的中心 任務』 ，見 一九三 
一年二 月二日 『眞理 報』。 

三 十八、 『國際 給中國 黨的信 （一 九三 o 年 十一月 六曰收 
到）』 o 

三 十九、 『一九 三一年 六月十 日給紅 軍及全 黨組織 的訓令 
』 ； 『中 央關於 緊急任 務的决 議案』 ，見一 九三一 年二月 
七日 『布 爾什維 克』。 

四十、 『李 立三 對三中 全會演 說辭』 ，見 『三 中全 會資料 
』第 十期。 

四 十一、 王明和 康生合 著 『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八、 廿八 
頁。 

四十二 、一 九三 三年九 月八日 、一 九三四 年四月 二十曰 『 
國際 通訊』 ； 一九三 四年三 月十三 日紐約 『新 羣衆』 o 
四 十三、 史沬 特萊著 『 中國 之紅軍 行進』 （ 一九三 四年紐 
約 出版） 第二 十頁。 

四十四 、參 閱梁平 （譯 音）： 『五一 與紅軍 建設的 幾個重 
要 問題』 （一 九三三 年五月 一曰 『鬥 爭』） ； 『 江西 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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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結 J (見一 九三三 年五月 二十曰 『鬥 爭』） ； 洛甫： 
『向 右傾機 會主義 開火』 （見 一九三 三年七 月五曰 『鬥爭 
』 ） ； 梁平： 『蘇區 的現金 問題』 （見 一九 三三年 八月五 
曰 『鬥 爭』） ；毛 澤東著 『粉 碎第五 次圍勦 與經濟 建設的 
任務』 （見 一九 三三年 十一月 二十日 『紅旗 』 ） 。 

四 十五、 伊羅生 編 『 國民黨 反動之 五年』 第一二 九頁。 

四 十六、 王 明和康 生合著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 九頁。 
四十七 、一 九三 二年一 月二十 日上海 『中 國論 壇』。 
四十八 、一 九三一 年八月 十九日 『字 林西 報』。 

四 十九、 參閱 Rajchmann 報吿 附錄： 『 江南 若干地 方的諷 
查』 o 

五十 、一 九三一 年十一 月十日 『上 海晚 報』。 

五十一 、見一 九三三 年六月 『中 央公 論』，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 四十頁 摘引。 

五 十二、 r 關於 緊急任 務的决 議案』 ，見一 九三一 年十一 
月十曰 r 布 爾什維 克』。 

五 十三、 『政 治决 議案』 ，見 『六 大』。 

五十四 、一 九二九 年六月 『二中 全會政 治决議 案』。 
五十五 、一 九二 九年六 月七日 『國際 關於農 民問題 給中國 
op 的 信』。 

五十六 、一 九二九 年八月 『中 央接受 國際關 於農民 問題的 
指示 的决議 案』。 

五十七 、惲 代英： 『閩 西蘇 維埃之 過去與 未來』 ，見 一九 
三 o 年三月 廿六日 『紅 旗』。 

五十 八、 參閱 一九三 o 年六 月四日 『紅 旗』 的蘇區 代表大 
會 專號； 『關 於第 一次代 表大會 的宣言 大綱』 ，見 一九三 
o 年六月 廿一日 『紅 旗』。 

五十九 、區 芳： 『蘇 區代表 大會的 結果』 ，見 一九三 o 年 
八月 三十日 r 我們的 話』。 

六十、 陳 紹禹： 『爲 什麽不 組織農 業工人 的工會 呢？』 見 
一九三 o 年五月 十七日 『紅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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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一、 r 國際 給中國 黨的信 （一 九三 o 年 十一月 六曰收 

到） 』 o 

六十二 、一九 三一年 三月八 日上海 『黨 的建 設』。 

六 十三、 『湘 、鄂 、蘇 區通訊 （一九 三一年 八月十 四日） 
』 ，見 一九三 二年三 月上海 『工 農通 訊』。 

六十四 、洛 甫： 『蘇 維埃 政權下 的階級 鬥爭』 ，見 一九三 
三年 六月五 日瑞金 『鬥 爭』 報。 

六 十五、 毛 澤東： 『蘇 區土地 分配之 再審查 是中心 任務』 

， 見一九 三三年 八月三 十一日 『紅 旗』。 

六十六 、毛 澤東： 『赤色 中國』 （一 九三 四年倫 敦版） 第 
二十 二頁。 

六 十七、 王 明和康 生合著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 十頁。 

六 十八、 一九 三三年 五月十 日瑞金 『鬥 爭』 報。 

六十九 、洛 甫： 『五 一與 勞動法 實施之 檢討』 ，見 一九三 
三年五 月一曰 『鬥 爭』 報。 

七十、 『湘、 贛黨給 中央的 報吿』 ，見一 九三二 年三月 一 
曰 r 紅旗』 o 

七 十一、 一九三 二年三 月十一 日 『紅 旗』； 一九三 三年二 
月四曰 『鬥 爭』 報。 

七十二 、洛 甫： 『五一 與勞動 法』。 

七十三 、洛 甫： 『蘇維 埃政權 底下的 階級鬥 爭』。 

七十四 、一 九三二 年三月 十一日 、七 月十日 『鬥 爭』 報； 
一九三 三年二 月四曰 『鬥 爭』 報 •，毛 澤東： 『赤色 中國』 
第二 十頁， 一 九三三 年九月 十五日 『共 產國 際』。 

七十五 、一 九三二 年三月 十一日 『紅 旗』。 

七 十六、 『中華 全總常 委會關 於工會 會員問 題給蘇 區工會 
的 信』， 見 一九三 二年十 一月十 五日。 

七十七 、鄧 穎超： 『爲 增强無 產階級 鬥爭的 檢討』 ，見一 
九三 三年二 月四日 『鬥 爭』 報。 

七 十八、 『中國 的政治 形勢與 中國共 產黨的 任務』 •見一 
九三三 年九月 十五日 『共 產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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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 、一九 三三年 四月五 、廿 五日 『鬥 爭』 報 o 
八十、 博古： 『爭 取黨內 的布爾 什維克 路線』 一文 有引證 
， 該 文見一 九三三 年二月 廿三日 『鬥 爭』 報。 

八十一 、洛 甫： 『江西 的羅明 路線』 ，見一 九三三 年四月 
十五日 『鬥 爭』 報。 

八十 二、 一九 三三年 五月一 日 『鬥爭 丄報。 

八 十三、 一 九三三 年八月 廿九日 同報 6 

八十四 、羅 邁： 『爭取 布爾什 維克的 轉變』 ，見一 九三三 

年八月 廿二曰 『鬥 爭』 報。 

八十五 、洛 甫： 『向 右傾機 會主義 開火』 ，見 一九 三三年 
七 月五曰 『鬥 爭』 報。 

八十六 、周 恩來： 『粉碎 第五次 圍勦』 ，見 一九三 三年八 
月 廿九日 『鬥 爭』 報。 

八 十七、 一 九三三 年十月 廿一曰 『 鬥爭』 報。 

八十 八、 關 於江西 封鎖的 詳情， 請閱 一九三 四年九 月二、 
三 、四 日天津 『 大 公報』 上該 報隨軍 （ 國民 黨軍） 特約記 
者的 報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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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 章註解 


一 、參閱 一九三 二年一 月十三 日上海 『中 國論 壤』。 

三 、一 九三二 年五月 二十 一日 『中 國論 壇』； 『中 央給満 
洲組 織的信 （ 一 九三三 年六月 九日） 』 ， 見 一九三 三年八 
月十五 日瑞金 『鬥 爭』 ； 羅邁： 『满 洲的民 族革命 戰爭』 
，•見 一 九三三 年九月 十五日 『鬥 爭』 報。 

三、  見本書 第十八 章註三 十三、 四 十四。 

四、  『布 爾什維 克工作 與革命 鬥爭的 榜樣』 ，見一 九三二 
年 十二月 『共 產國 際』。 

五 、 一九 三一年 十二月 十七日 『紅 旗』。 

六、  『満 洲事 變與反 帝運動 的基本 任務』 ，見 一九 三一年 
十一 月十曰 『鬥 爭』 報。 

七、  見本 書第八 章註三 十三。 

八 、 一 九三二 年一月 廿七日 『中 國論 壇』。 

九 、 一 九三二 年三月 十五日 同上。 

十、 『中 央關於 在反帝 運動的 聯合戰 線問題 吿全黨 組織及 
全 黨同志 書』， 見 一九三 三年六 月十 日上海 『鬥 爭』 報， 
r 中央 關於第 五次圍 剿與黨 的任務 决議案 （ 一九三 三年七 
月廿四 日）』 ，見 一九三 三年八 月十二 日瑞金 『鬥 爭』 報 

o 

十一 、參閱 洛甫： 『論 蘇維 埃政權 與民衆 政權』 一文 ，該 

文見一 九三二 年二月 十五日 『鬥 爭』 報 6 

十二、 共產國 際執委 會第七 次全會 （ 一 九三一 年九月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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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和决 議案』 （ 莫 斯科， 一九 三三年 出版） 第十 六頁。 
十三 、一 九三二 年五月 廿一日 『中 國論 壇』。 

十四、 一 九三三 年四月 十三日 同上。 

十五、 一 九三三 年四月 十三日 同上。 

十六、 王明：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三十 三頁。 

十七、 『中 華蘇維 埃共和 國第二 次蘇維 埃代表 大會』 ，見 
一九三 四年六 月一曰 『國 際通 訊』。 

十八 、一 九三四 年八月 廿五日 『上海 晚報』 ； 一九 三四年 
九 月二日 『大陸 報』。 

十九、 王明： 『今日 之革命 中國』 第三 三頁。 
in 十、 王明： 『殖民 地國家 之革命 運動』 （對 共產 國際第 
七次 大會報 吿）， 一 九三五 年紐約 出版， 第 十五、 二十一 
一 二十一 頁。 

二 十一、 前 揭書第 十三、 二 十頁。 

二十二 、一 九三 六年三 月三十 日紐約 『工 人報吿 』 O 
二 十三、 王明： 『 革命 運動』 第五十 一- — 二頁。 

二 十四、 『圑 結禦侮 之基本 條件和 最低要 求。』 

二 十五、 『毛 澤東 給救國 會全體 會員的 一封信 （一 九三六 
年八月 十曰） 』 。 

二 十六、 『統 一中之 中國』 第三 十頁。 

二 十七、 愛德加 •史 諾： 『西行 漫記』 （ Red  Star  Over 
China)  >  一九三 八年紐 約版， 第三九 二頁。 

二十 八、 Harry  Gannes  •• 『 中國之 統一』 （ When  China 
Unites)  >  一 九三七 年紐約 出版， 第二六 五頁； 史諾 ： 『 
西行 漫記』 原本 第四一 四頁。 

二十九 、蔣介 石和蔣 夫人： 『蔣 介石 將軍』 ，一九 二七年 
紐約 出版； 又參閱 James  Bertram 之 『 中國 之第一 次行動 
』 （First  act  hi  China  ) 。 共 產黨在 此次事 變中的 立塲可 
在一 九三七 年三月 China  To-day 轉載 的各 種電報 中看出 
； 又參閱 『 關於西 安事變 』 （ 一九三 七年一 月 『 共 產國際 
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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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史諾： 『西行 漫記』 原本 第四一 七頁。 

三十一 、一九 三七年 二月一 日紐約 『工人 星期日 報』。 

.三 十二、 一 九三七 年二月 二十 日紐約 『泰 晤士報 J  ;  一九 
三 七年二 月廿二 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Gannes  : 『 
砟國之 統一』 第二七 九頁； 史諾： 『西行 漫記』 原 本第四 
二 七頁。 

.三 十三、 一 九三七 年五月 China  To-day  o 
三十四 、一 九三七 年四月 三十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三 十五、 一 九三七 年七月 China  To-day 。 

.三 十六、 Philip  Jaffe  : 『中國 的共產 黨人吿 訴我』 ，見一 
九二 七年十 月十二 日紐約 『新 羣衆』 ，參閱 史諾： 『西行 
漫記』 第一九 四頁。 

三十七 、史諾 ： 『 西行 漫記』 原本第 三四二 一一 三頁。 

.三 十八、 Nym  Wales  : 『 中國蘇 維埃旅 行記』 （ The 
Passing  of  the  Chinese  Soviets  ) 第一 九三八 年一 月紐約 『 
亞 細亞雜 誌』。 

三 十九、 王明： 『 中國 必能勝 利！』 一九三 七年紐 約出版 
， 第四十 五頁。 

四十、 托洛 次基： 『 列 寧死後 之第三 國際』 第 二七七 、一 
九 六頁。 

四十一 、一 九三八 年一月 廿四日 『紐約 泰晤士 報』。 
四十二 、一 九三七 年十月 十八日 『上 海大美 晚報』 。 

四 十三、 史諾： 『西行 漫記』 原本 第二七 五頁。 

四 十四、 一九 三七年 十二月 廿三日 哈瓦斯 電訊。 

四十五 、一 九三七 年十二 月廿七 日上海 『大 美晚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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